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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十 五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

治书籍出版局于１９５５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

译校过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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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６０年

１月至１８６４年９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活跃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

期，它接替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在欧洲持续已久的政治反

动时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的革

命高涨的迹象。在德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仍

然没有解决，因而重新展开了民族统一运动；在俄国和美国，革命

形势正在形成；在波拿巴法国，革命风潮也在不断加强。

随着政治形势的活跃，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普遍提高。无产阶

级运动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斗争的道路。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

及随之而来的罢工斗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无产阶级根据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经验

看到自由资产阶级背叛和小资产阶级无能领导革命运动，所以愈

来愈坚决地力求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重新高涨起来；他们的群众性的斗

争，特别是他们为抗议英法统治阶级企图保护奴隶主干涉美国内

战而举行的大会，都证明这一点。法国无产阶级日益坚决地参加

到政治斗争中来。德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力求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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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１８６３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不断

在进步刊物上就国际生活的一切基本问题发表言论，不懈地宣传

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教育了无产阶级去了解它的阶级利益，培养

了它的国际团结精神。由于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增加和加强，终

于在１８６４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在１８６０—１８６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注意的主要是民族解放

斗争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任务。本卷中很多文章就是

阐述这些问题的。论述美国内战这一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中心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

期的策略，是由无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下述基本客观任务

决定的：完成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为工人

运动和民主运动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实现民主改

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主张在德国和

意大利实现革命的统一，主张尽快采用革命方法进行美国内战和

尽力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国的波拿

巴制度和俄国的沙皇制度是欧洲各民族在民族解放斗争道路上的

主要障碍，因此特别重视这两个国家中的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的新高涨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危机的成

熟，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时

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扩大和加强自己与许多国家的革命家的

联系，而且还给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以有效的实际援

助。他们在进步刊物上进行反对干涉美国的积极斗争，把反对美

国黑奴制度的斗争看做欧洲和美洲工人阶级的切身的事业。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即将到来的阶级搏斗中的阵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伦敦的各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建立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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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并且不疲倦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为了继续维护无产阶级

革命家，反击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诽谤性攻击和恐怖手段，马克思于

１８６１年在报刊上组织了一次争取释放杰出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

的广泛运动。１８６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许多步骤给波兰起

义以实际援助，同时还开展广泛的运动抗议欧洲列强支持俄国沙

皇政府镇压起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密切地注意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针对

着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拉萨尔为工人阶级规定的方

向是，与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资产阶级，以期

得到某些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进

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同时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畏首畏

尾的政策。

为了训练无产阶级进行新的阶级搏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

几年内非常重视进一步制订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

１８５９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继续致力于他

所计划的经济学巨著，预计在这一著作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各种问题的总和，详尽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１８６１年，马

克思着手撰写巨大篇幅的经济学手稿，这是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

“资本论”的初稿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于１８６７年出版。

恩格斯在１８６０—１８６４年间继续深入地研究军事理论问题，特

别是各种武器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对军事科学的研究，

对于确定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阶级性质和目的，对于揭示武装斗争

的规律性，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六十年代初的民主运动活跃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革命政论活动特别具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必须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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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更加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影响舆论，以利于无产阶级，为

此他们利用一切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手段，包括资产阶级报刊在内，

来和反动势力作斗争。马克思除了继续为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

每日论坛报”撰稿之外，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开始为维也纳的资产阶级

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写稿，这家报纸在当时是最为流行的德文

报纸之一。在这几年中，恩格斯也为英国的“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和德国的“军事总汇报”写稿。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欧洲问题的政论文章占了很大一

部分。这些文章主要是阐述德国及意大利的民族统一、消灭这两

国的封建关系残余和变意大利为独立国家这项任务的。进步力量

争取在德国和意大利恢复统一的斗争，遭到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和

奥地利反动势力的反抗，也遭到支持它们的欧洲强国政府首先是

沙皇俄国、波拿巴法国和英国的政府的反抗，这些国家的政府力图

保持这两国的民族分裂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中坚

持解决这一问题的革命民主道路，认为只有全民运动才能使普鲁

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无能为力，才能使皮蒙特保皇势力的王朝阴

谋破产。他们指出，只有把封建专制制度的残余消灭干净，才能为

德国和意大利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创

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写道：“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国内实现统

一和自由，它（德国。——编者注）必须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

们。”（见本卷第１９５页）

马克思在“普鲁士备战”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普鲁士的腐朽透

顶的反动统治、它的反民主的制度以及容克地主和军阀的横暴。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密切注意德国政治生活活跃的迹象和民主力量

的积极化。１８６０年初，马克思在“柏林的情绪”一文中指出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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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情绪大大加强。在这几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坚持统

一德国的革命道路，反对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从上面”统一德国的

计划，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普鲁士自由派的政治

纲领，因为自由派拥护在普鲁士王朝的领导下统一德国的道路。

马克思嘲笑普鲁士自由派关于“新时代”随着威廉亲王的摄政而到

来的幻想，并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懦怯的叛卖的政策以及它向容

克地主和保皇派权臣投降，巩固了反动努力的阵地。

马克思认定波拿巴法国的政策是德国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之一。他揭露了第二帝国所采取的笼络手段，——第二帝国向德

国北部各邦许愿，保证促成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国统一，用这种办

法使莱茵河左岸归并于法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

出发，赞同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邦对法作战，认为这一战争会加速

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发展。

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考察了奥地利帝国由于内部矛盾而瓦解

的过程以及奥地利帝国的各民族加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并

且说明了奥地利政府为了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而不得不向匈牙利民

族运动作出某些让步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非常注意意大利人民在六十年代反对内外

敌人的英勇斗争。本卷中有不少文章论述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

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革命统一意大利。他们认为，从无产

阶级和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意大利。无产阶级

的领袖们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行

动，所有意大利的真正爱国者都团结在他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

斯热情地欢庆加里波第派志士们的每一个成就。恩格斯有几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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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加里波第的

进军”等）就是专门阐述加里波第派志士们的英勇斗争的。恩格斯

对加里波第的革命策略，对坚决维护意大利人民利益的加里波第

派志士们的战斗精神、自我牺牲和勇敢无畏，作了高度的评价。恩

格斯认为加里波第是天赋卓越的勇敢的领袖，是真正的人民统帅。

为了揭露意大利革命的内外敌人的阴谋，马克思在“西西里新

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普鲁

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等文章中，痛斥背着加里波

第与拿破仑第三勾结的卡富尔所奉行的反人民政策。他指出，卡

富尔强加给意大利人民的、在萨瓦王朝领导下统一意大利的道路，

只会使意大利人民陷入新的奴役，使意大利受制于波拿巴法国。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深入地研究了俄国的国内状况，认为俄国

农民争取废除农奴制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认为这一运动

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是欧洲革命的强大后备军。马克思在自己的

文章中指出改革前的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在“俄国利

用奥地利。——华沙会议”一文中阐明了俄国社会各阶级对当前

废除俄国农奴制一事的态度，同时着重指出了沙皇政府想牺牲被

压迫阶级——农民的利益而与地主协同一致的企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以真正科学地研究欧洲

各国经济生活为基础的。马克思评述了法国的经济状况（“法国的

状况”、“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

“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金融

市场的紧张状况”、“法国的财政状况”以及其他文章），揭示出法国

的农业和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衰落的原因，并指出，与拿破仑第三

政府关于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骗人诺言相反，波拿巴制度只导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了国家财政和经济的混乱。

马克思分析了英国的工业状况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揭示

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及其子女的情景，描述了非人的劳动条件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他写道，在英国这个机器和蒸汽的

国家里，还有些工业部门全部保存着手工劳动。这首先是那些生

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工人

干活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见本卷第５８９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非常关心民族解放运动而密切地注视着

波兰人民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认定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问

题是摧毁当时欧洲的反动堡垒沙皇制度的基本前提，也是通过民

主道路统一德国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为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

而写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揭示了波

兰问题对德国命运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职责就

是努力促进波兰的复兴。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其全部活动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美洲大

陆各国首先是美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本卷中有

一大组论文就是用来论述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即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年内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这一战争的同时代人，在自己的

著作中第一次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了与美国内战有关的问题，并且

揭示了这次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这个题目的著作，大部分

是马克思撰写刊登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的“新闻报”上。在“美国问题

在英国”、“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等论文中，马克思根据对美国

资料和文献的研究，全面地探讨了内战发生的原因，确定了已经展

开的斗争的性质和动力。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

原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马克思用大量的具体历史材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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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美国内战是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这两种对抗力量长期

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后果；按马克思的说法，这一斗争是“美国半个

世纪的历史的动力”（见本卷第３２５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北部和南部战争的真正原因，认为这

次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在北部各州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

劳动制度和在美国南部占统治地位并阻碍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奴

隶制度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政治关系

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在自己的文章中阐明了美国种植场奴隶制

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说明了它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保留着资

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和方法的情况下的紧密联系。马克思表

明，尽管北部的金融资产阶级以及靠买卖棉花和买卖奴隶劳动的

其他产品而发财致富的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希望保留奴隶制，但奴

隶制的继续保存与北部各州的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不能相容。正

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奴隶制问题就是美国内战的实质：“所以十分

明显，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

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

北部的２０００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３０万奴隶主的寡头

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

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

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见

本卷第３５６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确定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对美国内战的

态度时，是从欧洲和美洲的革命运动的利益、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

的前景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如十八世纪末美国独立

战争揭开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纪元一样，美国反对黑奴制的战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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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纪元，因此，美国革命战争可以促进欧洲革命

运动的高涨，并成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美国问题的论文中，伟大的国际主义

思想——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思想原则之一，获得了进一步的

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黑奴制的斗争看做劳动者阶级的切

身事业。他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南部各州的奴隶制的存在阻碍

美国工人运动的顺利发展。他们指出，只要黑人的劳动还带着可

耻的奴隶制烙印，白人的劳动也不可能自由，因为，让一部分劳动

者和另一部分劳动者对立，就能使美国资产阶级瘫痪美国任何独

立的工人运动。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又指出，在美国南部保存黑奴制，成了加强

剥削北部“自由”工人的理由，而奴隶主如果在战争中获胜，如果他

们对整个联邦建立了统治，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贬低到无权奴隶

的地位。马克思在阐述奴隶主寡头集团极端仇视美国工人运动时

指出，就在这一时期，奴隶制的思想家“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

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

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见本卷第３６３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解决奴隶制问题同自由垦殖美国西部和

西南部的土地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用革

命民主主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是由美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

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美国工人运动的利

益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团结一切希望彻底消灭奴隶制的进步

力量，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用自己在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上的言论，努力帮助北部革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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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为全面彻底地解决战争所提出的任务而斗争。

马克思指出了战争从北部方面来说所具有的进步的革命的性

质，并且在头几篇论述美国内战的文章中就指出，比较先进的社会

制度即北部各州必将胜利。同时，他无情地揭露了领导着反奴隶

制的联合但迟迟不敢宣布废除奴隶制的北美资产阶级的懦弱政

策。马克思在“弗里芒特的免职”、“评美国局势”等文章中尖锐地

批评北方政府，因为它害怕使战争成为彻底的、真正革命的反奴隶

制的斗争。马克思评述了北部的作战方法，他在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０日

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从如此长久地盛行着欺骗的资产阶级共和

国中只能期待到”这样的方式。马克思揭示出北部初战失利的原

因是资产阶级力求在与奴隶主妥协的基础上作战，他指出只有革

命的作战方法才能保证北部各州的胜利。

ｅ关于人民群众在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无产阶

级革命家之所以重视北部和西北部各州及其工人和农民——奴隶

制的最坚决的敌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马克思认为，战争进程

中发生必然的转折，是由于“为军队提供主要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

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

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见本卷第５５８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极为重视被奴役的黑人群众的斗争，认定

他们是北部在与南部奴隶主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早在１８６０年，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已指出，美国的奴隶运动是世界上最

大的事件之一。马克思特别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不让黑人有权加

入北军与奴隶主作战。马克思在１８６２年８月７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写道：“仅仅一个黑人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恩格斯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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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坚决的作战方法还会使南部的白种贫民行动起来，这些人是破

产的、备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他们仇视奴隶主寡头，但是还受着种

族偏见的影响。

马克思在１８６２年写的许多文章中，指出了执政的共和党在主

张立即消灭奴隶制的力量日益增强和团结的影响下逐渐分化的过

程（“美国废奴派的示威”、“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第一次载入

全集的文章“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明显地阐述了共和党内部的

变化，该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在解放奴隶问题上采

取较为坚决的立场。马克思根据对各州投票结果的分析，说明共

和党人在选举中失败首先是由于西北部农民对旧的作战方法不

满。马克思在总结战争的第一阶段时写道：“迄今为止，我们所看

到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

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见本卷第５５８页）

马克思在也是第一次载入全集的“北美事件”一文中，热烈欢

迎林肯关于解放属于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黑奴的宣言。这一文

件“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标志着向战争新阶段即用革命方法作

战的过渡。这篇文章以鲜明的笔调评定了林肯这个来自人民、平

民的人。马克思着重指出，在林肯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姿态、漂亮的

词句和虚假的激情。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林肯的某些法令的

资产阶级局限性，常常批判林肯的动摇和犹豫。尽管如此，马克思

对林肯的活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强调说：“在美国历史和

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见本卷第５８６页）

在论述美国内战的最后几篇文章（“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

象”、“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中，马克思根据对阶

级力量的对比和交战双方的能力的深刻分析，指明各蓄奴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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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和人员后备不足，离心力量增涨，因而它们的失败是必然

的。     

马克思认为北部的胜利有巨大的意义，同时着重指出美国资

产阶级纲领的温和性，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对保存奴隶占有制残

余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马克思在关于北部各州选举结果的文章中

写道，纽约市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和南部种植场抵押券持有者

的巢穴”，它“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正是这个城市在美

国内战前夕和内战期间成为力求与奴隶主妥协的民主党的主要支

柱，这决不是偶然的（见本卷第６００页）。马克思的这一指示对于

理解美国事件的此后的进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美国黑奴制

虽然消灭，北部各州虽然取得胜利，但种族歧视、民族压迫和社会

压迫却保存下来了。

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论美国内战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阐述战争进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美国内战”和

“美国战场的形势”以及其他文章中，揭示了对于军事科学十分重

要的关于战争性质影响作战方法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

批判北军总司令麦克累伦提出的军事战略计划（“大蛇”计划），认

为这是一个与革命战争性质背道而驰、在军事方面漏洞百出的计

划。与这一计划相反，无产阶级的领袖们提出自己的战略计划，这

一计划是在考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基础上制定的。

他们的计划是集中力量给敌人心脏以决定性的打击，并规定首先

占领乔治亚州，这样南部同盟的领土将被切成两部分（见本卷第

５２１—５２３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清除北部军队中同情南军

的反动军官是一项首要的军事措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实

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预见的正确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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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１８６２年间指出的革命措施在内战第二阶段的实行，保证了战

争进程的根本转变和北部的最后胜利。

本卷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论述美国内战对国际关系以及对

欧美各国内部状况的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揭露资产

阶级外交的阴谋，揭露统治阶级对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的反动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当美国军

舰拦截英国“特伦特号”邮船事件使两国武装冲突很有爆发可能的

时候，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英国执政寡头的对外政策，寡头

们不顾英国自己宣布的中立，暗中支持南部叛乱分子，并准备武装

干涉，以维护奴隶主。在马克思的“英美的冲突”、“关于‘特伦特

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以及其他文章中，无可

辩驳地证明了，英国统治集团及其欧洲大陆上的应声虫为煽起保

护奴隶主的可耻战争而提出的论据，都是荒诞的，虚假的。关于英

美冲突的文章，对于培养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巨大的意义，

这些文章向无产阶级教授了在国际冲突中制定和坚持自己的革命

路线的本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积极影响统治阶级的对外政

策，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总

斗争的一部分，因此，他们高度评价了英国工人阶级反干涉斗争。

在“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伦敦的工人大会”、“反干涉的情

绪”等文章中，马克思表明，虽然英国工人阶级处在卖身投靠的帕

麦斯顿报纸所散布的沙文主义的乌烟瘴气中，但它始终是忠于自

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马克思强调指出，即使是由于南部各州被

封锁而停止输送棉花，从而引起了英国工人阶级物质上的极大的

困苦，也没有能摧毁英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精神。马克思在评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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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立场时写道：“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

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

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

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见本卷

第６１５页）

马克思在“英国工人的贫困”、“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

纺织工人的贫困”两篇文章中，描绘了失业的郎卡郡织工的触目惊

心的赤贫景象，他们由于棉纺织工业的许多工厂关门而流落街头。

马克思指出，“棉荒”对英国工厂主有利，因为它帮助他们出清生产

过剩时期积存起来的货物，同时，马克思揭露了统治阶级企图把英

国劳动人民的贫困说成仅仅是受了美国内战影响，并且痛斥资产

阶级的一套可怜的慈善设施，这种设施只能使工人及其家庭饥饿

而死。马克思愤怒地写到土地贵族和工厂贵族之间的“不寻常的

吵闹”，指出他们争执的原因是：“争论他们当中谁较多地榨取了工

人阶级的血汗，谁应该最少地援助贫困的工人”（见本卷第５７９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从宪章运动低落时起就一直处在

工联主义强烈影响之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的觉醒。除

了工人阶级在美国内战时期的反干涉斗争之外，马克思还非常重

视英国人民声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对外冒险

的示威（“援救加里波第大会”等）。

还有一组关于英法西三国干涉墨西哥的文章（“对墨西哥的干

涉”、“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等），论述了国际关系和欧洲列强殖

民主义政策问题。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以各种各样虚伪

借口为掩饰而合伙进行所谓“墨西哥远征”的国家的真正目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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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揭穿了这一远征的殖民主义性质。马克思把对墨西哥的干涉称

为“国际史上的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见本卷第３８６页）。马克思着

重指出，干涉者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墨西哥反动派反抗当时已为全

国承认的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马克思指出，以整顿秩序为借口

的墨西哥远征只能产生这样的直接结果：削弱宪法政府，在法国和

西班牙的刺刀支持下加强反人民的教权派，重新挑起已经平息的

内战，而且情况必然如此。马克思的文章充满着对墨西哥人民及

其解放斗争的深刻同情，他严厉地斥责干涉者背信弃义对爱好和

平的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论述干涉墨西哥的各篇文章，鲜明地

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反对较发达

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奴役经济落后的附属国而进行不调和

斗争的态度。

马克思还向国际无产阶级指出英法西三国的干涉所造成的另

一种危险。马克思认为，“欧洲的武装的最高法庭”对美洲国家内

政的干涉，乃是帕麦斯顿和波拿巴为了挑起同美国的军事冲突而

采取的一种“下策”。在“墨西哥的混乱”、“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

长”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英国统治集团想利用墨西哥的事件作为

借口，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英国和法国站在南部各蓄奴州方面

干涉美国内战的进攻基地。

马克思联系着拿破仑第三参加墨西哥远征揭露了他的冒险阴

谋，强调指出，对路易·波拿巴来说，对外冒险是保存第二帝国反

动的波拿巴制度的手段，是在欧洲特别是在瑞士获取某些领土的

方法。此外，马克思指出，策动拿破仑第三对墨西哥冒险，是第二

帝国金融界的直接需要，冒险的目的就是建立法兰西殖民帝国

（“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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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特别指出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发起者英国的反动作用，

揭下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外交的假面具，指出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

弱者残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视。马克思主义

奠基人从英国统治集团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中看出，资产阶级和

贵族的英国很久以来在欧洲事务中所起的反动作用显然地加强

了。英国到十九世纪中叶变成了“世界工厂”，它力求保持自己的

工业垄断和殖民垄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英国统治阶级成为不仅

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的所有反动运动的堡垒。

马克思在揭露欧洲列强——英国、俄国、法国——旨在镇压民

族解放运动和奴役他国人民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严厉抨

击了帕麦斯顿政府在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及其他国家中所奉

行的殖民主义政策。马克思用数字和事实表明：１８６０年英国和法

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都是这些国家的

统治者背着本国人民干的，是掠夺性质的。

本卷中还有一系列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为总

结美国内战的经验而写的。恩格斯发展关于战争的学说，指出人

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精神因素在军事行动中的意义。恩格斯密

切注视军事技术的发展，认为美国内战在这方面创造了整整一个

时代。他着重指出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指出军备

的发展依赖于生产方式中的变化。

本卷中有一些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是他在１８５７—

１８６０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的重要补充，这些文章已

载入本版第十四卷。在“步枪史”、“论线膛炮”、“法国轻步兵”等论

文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了各种武器改进的过

程，各个不同国家的战术发展过程。发表在英国“郎卡郡和柴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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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兵杂志”上的一组文章，深刻分析并批评了英国志愿兵部队的军

事训练的组织和制度。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恩格斯“英国

的志愿兵部队”一文，专门论述了志愿兵部队阶级成分的问题。恩

格斯的未完手稿“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戳破了英国资产阶级

历史编纂学所制造的关于英军无往不胜、英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

大建奇功的神话。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利用了许多俄国材料，对俄军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英勇抵抗作了应有的评价。

本卷中恩格斯的军事历史著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

军队和军事学术的学说的重要文献。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

科学和真正科学的军事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本卷所包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有１５篇在全集第一版

中没有收入。其中，有一些已在苏联刊物上以俄译文发表。“法国

的状况”、“柏林的情绪”、“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

况”、“不列颠的贸易”、“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富尔德

先生”、“美国近况”、“铁路统计资料”、“英国记事”、“装甲舰及撞击

舰和美国内战”、“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

意大利的状况”等文章，以及马克思的“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

来战争作准备”一文的第二部分和列入附录的一些文件，都是第一

次以俄译文发表的。

本卷中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但是根据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通信，根据发表他们文章的某些报纸的编辑部的特殊记

号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本卷绝大多数文章已经肯定出自何人手

笔。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以及其他报纸显然印错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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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地名、数字、日期等等，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原材料一

一核对，并作了更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篇文章和通讯的篇名，都是依照当时报

纸上的标题印的。原件没有篇名的文章，则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

究院加上，标题前以星号为记。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ⅩⅩ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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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法 国 的 状 况１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７日于巴黎

路易－拿破仑皈依了自由贸易，并且准备宣布新的和平纪元

到来。他差不多可以被接受入战栗教派２了，因而１８６０年将作为

黄金时代的第一年载入欧洲史册。这些轰动整个伦敦报界的奇

闻，来源应当归功于发表在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５日“通报”３上的路易－

拿破仑致国务大臣富尔德先生的一封信。发表这封信的第一个效

果就是国家证券在巴黎跌价，在伦敦涨价。

首先，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也就是

那封应该成为新纪元的整个大厦基石的皇帝的信。路易·波拿巴

告诉富尔德先生说：“必须设法进一步发展国民财富的各个部门，

这样的时机已经来到。”类似的声明在１８５２年１月份的“通报”上

出现过，那时，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开创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Ｃｒéｄｉｔ

Ｆｏｎｃｉｅｒ和其他的Ｃｒéｄｉｔｓａｍｂｕｌａｎｔｓ
４
的纪元。但是这还不是全

部。从这个多事的时代起，在法国暴君庇护下公布的每个年度财

政报告，一直都用大量官方数字极力强调一个事实，即帝国履行了



自己的诺言，并且在它的悉心治理之下，国民生产的各个部门已经

取得大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困境。要末是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时

期所作的声明为时过早，而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之后发表的财政报告是捏

造；要末是现在的声明纯粹是欺骗。

无论如何，根据新的皇帝宣言的自供，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即法国社会从波拿巴制度的复活中所应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不在

过去，而在未来。我们且看一看，这些美妙的经济革新将借助于什

么样的新发明来实现。

首先，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应

当通过产品交换来发展”——真是了不起的至理名言，富尔德大

概也会因自己主子的这个大发现而有点吃惊了。既然对外贸易是

以本国产品交换外国产品，所以为了发展法国的对外贸易，就必

须扩大法国产品的交换，这是无法否认的。路易－拿破仑从他设

想的法国对外贸易的新发展中所预期的主要结果，是“在工人阶

级中普及福利”；工人阶级的状况，正如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的英雄所默

认的和现代法国作家（例如，参看已故的科兰先生的著作５）所指

出的那样，近１０年来已明显地恶化。不幸得很，一个同样重要的

事实使最肤浅的观察家也为之震惊。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０年，法国

的对外贸易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１８４８年它达到８７５００万法郎，

而１８５９年就增加了一倍多。在短短的１０年间，贸易增长１００％以

上，这几乎是空前的现象。这种增长的原因，可以在加利福尼亚、

澳大利亚、合众国等等国家找到，当然在土伊勒里宫６的档案库里

是找不到的。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１０年来急剧增长——其原

因在于整个世界市场的根本变化，这远在法国警察的琐屑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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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外——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

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

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

地恣意挥霍，那末，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雕敝的事实

就暴露了这种轻松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

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

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

果。

奥地利皇帝用一道命令在本国消灭了赤字，为什么路易－拿

破仑不用另一道命令实现增加法国的对外贸易呢？不过，他预感到

在自己的道路上有障碍。

他说：“我们必须首先改善我国的农业，并且使我国的工业摆脱使之处于

较低阶段的那些内部障碍。”

法国的农业状况极需改善，这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唠叨

着的事情。但是路易－拿破仑打算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他将

保证以不大的“利息”给农业贷款。大家知道，法国农业人口占全

国三分之二强。路易－拿破仑会向其余三分之一的居民征税，以

便给全国大部分人提供“利息不大”的贷款吗？这种想法确实太没

有根据，不足置信。另一方面，他的ＣｒéｄｉｔｓＦｏｎｃｉｅｒｓ〔土地信用公

司〕公开声明的宗旨是把借贷资本送往农村。这个公司能达到的

唯一结果，不是改善农业，而是使小农破产，加速了土地的集中。

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又是那个老牌的失效的万应灵丹

——信用设施。谁都不会否认，第二帝国标志着法国信用事业发

展的一个时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方面帝国走得太远了，

它已经同自己的信用一起失去了鼓励信用的能力。看来，这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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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新事物就是：半官方的信用机构太臃肿了，已经不中用了，所

以路易·波拿巴现在想把政府本身直接变成贷款事务所。由于每

一个这样的企图总是带有巨大的危险，所以这一企图也必然要遭

到失败，就像他囤积粮食以提高粮价的企图失败了一样。排水、灌

溉和整地——这全是很好的措施，各有其好处，但它们所带来的唯

一可能的结果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并不能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

又何况根本没有提出过这种目的。即使路易·波拿巴奇迹一样地

找到了在全国范围内这样来改善农业的办法，这些措施又如何才

能消除近５年来法国农民一直苦于农产品不值钱的状况呢？所以

路易－拿破仑要着手彻底改善交通工具。作这一建议时的冷硬心

肠甚至超过了波拿巴的无耻。只要注意一下法国从１８５０年起的

铁路发展就够了。这些“交通工具”的年度支出从１８４５年到１８４７

年约１７５００万法郎，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１年约１２５００万法郎；而从

１８５２年到１８５４年几近２５０００万法郎（比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的支出多

一倍）；从１８５４年到１８５６年几近５５０００万法郎；从１８５７年到１８５９

年约５００００万法郎。在１８５７年爆发了普遍的贸易危机的时候，由

于正在建筑的铁路仍然需要款项，再加上已经批准支出的款项，数

目都大得异常，法国政府曾经大受震动。它禁止铁路公司用发行

每年为数２１２５０多万法郎的股票、证券等方式吸引新资本，禁止成

立新公司并且对年工程量规定出了一定的限制。在所有这一切之

后，路易·波拿巴说话的口气竟然像铁路、运河等等是现在才发明

似的！他所暗示的强行降低运河航行税的办法，其结果无疑会破坏

国家合同，吓跑这些企业的投资，而且，这个措施也根本不是要把

新资本吸引到那些部门中去。最后，为了找到农产品市场，准备刺

激工厂工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工厂工业在第二

６ 卡 · 马 克 思



帝国时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尽管如此，尽管输出空前增长，铁

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大发展，信用系统在法国极度扩充，法国农业仍

然处于衰落之中，法国农民仍然日益破产。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

怎样解释呢？长期国家公债每年增加２５５００万法郎，这个事实就对

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回答，更不用说为陆海军抽血税了。帝国本

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民族的生产力长得更快的重

担。

路易·波拿巴给法国工业开的药方，如果撇开那些空话或作

不到的计划不谈，归根到底只是取消羊毛和棉花的关税，逐步缩

减糖和咖啡的关税。这些都很好，但是只有像英国自由贸易派那

样十分轻信的人，才能把这类措施叫做贸易自由。每一个懂得政

治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取消农产原料的关税乃是十八世纪

重商主义者理论中的主要点。压在法国生产上面的这些“内部障

碍”，同ｏｃｔｒｏｉｓ〔日用品入市税〕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ｏｃｔｒｏｉｓ

把法国分成好些个独立区，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区，使国内交

换瘫痪，福利不能建立，因为这种ｏｃｔｒｏｉｓ是破坏国内消费的。但

是在帝国的制度下这种ｏｃｔｒｏｉｓ增长了，而且还要进一步增长起

来。降低羊毛和棉花的关税，准备以取消减债基金来补偿，这样

一来，增加国债的最后一个哪怕往往是有名无实的障碍就将消灭

了。

另一方面，森林应砍伐，土丘须铲平，沼地要排水，其办法就是

在三年之内拨出１６０００万法郎（据说相当于最近的战时公债中没

有用掉的余额），每年平均不到５４００万法郎。然而，皇帝的卡利奥

斯特罗５年前郑重宣布的、从那时起人们已不再记起的卢瓦尔河

岸的一项工程，用不了３个月就可以把这笔钱全部吃掉。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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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宣言里还剩下什么呢？“和平纪元到来”，——就好像以前

没有在波尔多宣布过似的。《Ｌ’ＥｍｐｉｒｅＣ’ｅｓｔｌａｐａｉｘ》
７
。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８６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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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 国 的 政 治

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７日于伦敦

在关于议会答词的辩论中，最引人注意的题目是第三次对华

战争①、对法商约和意大利纠纷
８
。应当看到，中国问题不仅是一个

国际问题，而且牵涉到一个极端重要的宪法问题。按照帕麦斯顿

勋爵的独断命令而进行的第二次对华战争②，曾经先招来议会对

他的内阁投不信任票，接着就是他解散下院；新下院虽然是由他一

手包办选举出来的，但是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撤销它的前任所通过

的判决。一直到现在，帕麦斯顿勋爵的第二次对华战争，还受着一

个议会裁决案的谴责。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

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英国接到白河失败③的消息。帕麦斯顿勋

９

①

②

③ 指１８５９年６月英法侵略军在大沽之战中所遭受的失败。这月２４日，英法派舰

队到白河河口（即海河河口），进攻大沽炮台，被中国守军击沉军舰四艘，击伤

六艘，英军舰队司令贺布受重伤，登陆部队被击退。敌人在美舰掩护下逃

走。——译者注

指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被迫

于１８５８年６月在天津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

约；１１月，又在上海签订了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译者注

指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年７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占

天津、北京；１０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英法都取得了一

系列新的特权。——译者注



爵不是召开议会，而是致书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谈派一

支新的英法远征军打中国。在三个月中，正如格雷勋爵所说的，

“英国港口和军械库里一片喧哗，忙于准备；同时采取种种步骤向中国运

送大炮、弹药和炮舰，并且除海军外，还加派了不下一万人的大军。”

一方面，由于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另一方面，由于事先不通知

议会而作的一大笔支出，就已经把这个国家完全投入一次新的战

争了，而议会复会后，却满不在乎地要求议会“感谢女王陛下把已

经发生的事情和远征中国的准备工作告诉了他们”。路易－拿破

仑本人对他自己的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团〕说话的方式，或者皇

帝亚历山大对他的参政院说话的方式，能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１８５７年下院在关于答词的辩论中，现任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先

生谈到波斯战争时曾经愤慨地说：

“我不怕反对，我要说，不事先通过议会就开始战争的做法，是同我国的

惯例完全相抵触的，这种做法危害宪法，为了使这样危险的先例完全不可能

重演，绝对需要下院加以干涉。”

帕麦斯顿勋爵不仅重演了一回“这样危害宪法”的先例；他这

一次不仅在伪善的格莱斯顿先生的协助下重演了一回，而且，好像

是想试试内阁不负责任的程度似的，他利用议会的权力对付国王，

利用国王的特权对付议会，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居然肆无忌

惮地在同样的行动范围内重演了一回危险的先例。他的一次对华

战争曾经遭到议会的谴责，他不顾议会又进行了另一次对华战争。

而在两院中，却只有一个人鼓起足够的勇气反对内阁的这种僭越

行为；奇怪的是，这一个人并不是立法议会的民主派，而是贵族派。

这个人是格雷勋爵。他对答复国王演辞的答词提出了修正案，主

张在没有听取议会两院的意见以前，不应该开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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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代表和陛下反对派的领袖对待格雷勋爵的修正案的

方式，清楚地标志着英国代议机关正在迅速走向政治危机。格雷

勋爵承认，形式上国王享有宣战的特权，但是，既然大臣们事先不

得到议会的批准不得在任何事情上花费一个法寻①，所以在没有

事先通知议会，没有提请议会预先设法支付这些可能的费用以前，

国王的负责代表们根本不应当采取远征的战争行动，这就是宪法

和惯例。因此，只要国民的参政院认为适当，它在一开始就可以制

止大臣们所策划的任何不正当的或不明智的战争。为了说明过去

是怎样严格遵守这些规章的，这位勋爵阁下举了几个例子：１７９０

年，当几艘英国船在美国的西北海岸被西班牙人截走时，皮特曾向

两院提出了国王的咨文，要求两院通过一笔款项来弥补可能的支

出。另一次，在１８２６年１２月，当西班牙斐迪南七世为了援助唐·

米格尔而打算入侵葡萄牙，唐·彼得鲁的女儿②向英国求援时，坎

宁送致了同样的咨文，把问题的性质和费用的概数通知议会。最

后，格雷勋爵明白地指出，政府已经敢于不经议会同意而向全国征

税，因为已经承担的大量费用，总是必须设法支付的，而不挪用完

全是准备作其他用途的款项，就不可能支付这笔钱。

格雷勋爵从内阁方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曾经带头反对

帕麦斯顿第二次对华战争的合法性的纽卡斯尔公爵回答道：第一，

近年来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惯例”，即“对答词决不提出任何修正

案，除非是要达到某种重大的政党目的。”因此，如果格雷勋爵不

是受任何派别性动机的驱使，如果他不是奢望把大臣们赶走而让

自己挤进去，那末，纽卡斯尔公爵至死也想不通，他破坏这个“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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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非常良好的惯例”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以为议院在重大的政党目

的以外还会为了别的什么事情而争吵，岂不是荒唐古怪吗？第二，

皮特和坎宁如此热心遵守的宪法惯例曾经一再被帕麦斯顿勋爵改

变，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吗？这位高贵的子爵不是曾经自作

决定，于１８３１年在葡萄牙、１８５０年在希腊，以及像纽卡斯尔公爵

还可能补充的，在波斯、阿富汗和其他许多国家进行过战争吗９？如

果议会３０年来一直让帕麦斯顿勋爵僭越宣战、媾和和征税的大

权，那末议会为什么要突然违背自己悠久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呢？宪

法可能在格雷勋爵方面，但是时效权无疑是在帕麦斯顿勋爵方面。

既然以前他没有因这类“良好的”新花样而受过谴责，那末为什么

现在一定要追究这位高贵的子爵呢？老实说，格雷勋爵企图破坏帕

麦斯顿勋爵任意处理自己的财产（英国军队和财政）的时效权，而

纽卡斯尔公爵没有责备他造反，看来已经够宽大了。

纽卡斯尔公爵力图用以证明远征白河的合法性的方式也是同

样别出心裁的。根据１８４３年的中英条约，英国享有天朝给予最惠

国的一切权利①。而俄国在最近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享有了白河

的航行权１０。因此，按照１８４３年的条约，英国也享有这样的航行

权。纽卡斯尔公爵说，这一点他是能够坚持的，“不需要什么有力

的专门的论据”。但是实际上他未必能够！一方面，这里有一个颇

为尴尬的情况，即俄国的条约只是在白河惨败以后才批准，从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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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１８４３年１０月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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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凡其他国家从中国得到的侵略利益，英国都可“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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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的。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无关宏旨的ｈｙｓｔｅｒｏｎｐｒｏｔｅｒｏｎ①。另一

方面，大家都知道，在战争状态中，一切现行条约都停止生效。如

果英国人在远征白河的时候已经同中国人处于战争状态，那末不

言而喻，他们既不能援用１８４３年的条约，也不能援用其他任何条

约。如果他们不处于战争状态，那就是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

准而发动了新的战争。为了回避两种可能的后一种，可怜的纽卡

斯尔断定，自从炮击广州１１以来，最近两年当中，“英国从来没有和

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政府只是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而不是

重新恢复军事行动，因此，纽卡斯尔也能够不用专门的论据，而诉

诸只在和平时期才有效的条约。而内阁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为了使

这种奇怪的辩术更加精彩，他与此同时在下院断言，这些年来，英

国“和中国从来不处于战争状态”。两国现在也是这样。自然，发生

过炮击广州、白河惨败以及英法远征等事件，但是没有发生过战

争，因为根本没有宣战，因为一直到现在中国皇帝②还允许他们照

常在上海做生意。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帕麦斯顿违背了有关交战

的所有国际法准则；正是这个事实，却又被他用作理由，为自己在

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的行为辩护，而他在上院的

代表格兰维耳伯爵则轻蔑地宣称：“至于中国问题”，“政府征求议

会的意见”，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

竟然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那末，英国议会和法国Ｃｏｒｐｓ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究竟还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国，至少是一个被假定为民

族英雄后裔的人大胆地把自己当作国家，同时公开承担这样僭越

大权的一切危险。而在英国，则是所谓内阁里的一个二流人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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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声名狼籍的野心家，一个无名小卒，依靠议会精神的愚蠢，依靠

无名报刊的迷惑人心的胡言乱语，一声不响地，毫无危险地，悄悄

地窃取了无限权力。如果一方面拿苏拉１２掀起的骚动，另一方面拿

股份银行经理、慈善会秘书或教区牧师的招摇撞骗的生意经式的

手法来比较一下，你就会了解法国皇帝的僭越大权和英国内阁的

僭越大权的区别了！

得比勋爵充分认识到两派在保持内阁的无能与不负责任方面

有同样的利害关系，他自然不能“同意高贵的伯爵（格雷）对政府的

疏忽所作的严厉的指责”。他可以部分同意格雷勋爵的不满，即认

为“政府应该召开议会，征询它对中国问题的意见”，但是，“如果格

雷要求把他的修正案提付表决”，他“一定不会支持格雷”。

结果，修正案并没有提付表决，而两院在对华战争上的全部争

论，也就失在两派对那位如此光荣地使英军葬身于污泥的舰队司

令贺布的一片奇怪的问候声中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８６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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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法英之间的新条约

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对法商约提交下院审查不会早于２月６日。可是，根据在关于

答词辩论时的揭发，法国报纸的透露以及伦敦和巴黎的传闻，而不

管格莱斯顿先生怎样郑重警告，现在就已经可以给这个“可爱的换

来儿”１３作一个总的评价了。１月２３日，星期一，条约已以应有的方

式在巴黎签字，它的法国教父是贸易大臣鲁艾和ａｄｉｎｔｅｒｉｍ〔代

理〕外交大臣巴罗什；英国方面扮演这种角色的是考莱勋爵和科布

顿先生。以下的这一件新闻，即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米歇尔·舍

伐利埃先生曾为此事出了一臂之力，整个法国都惋惜路易－拿破

仑处理不善，没有让这位名人（即舍伐利埃先生）有可能同他的“英

国ｃｏｍｆｒèｒｅ〔伙伴〕”一同签名于条约，已经由“名人”自己慨然向伦

敦作了报道，并且在各个自由贸易派机关报上登载了。但报界还

不知道，法国方面的主角是前圣西门主义最高司祭安凡丹ｐèｒｅ〔天

父〕。所有圣西门主义者，从安凡丹Ｐèｒｅ到伊萨克·贝列拉和米歇

尔·舍伐利埃，都已变成了第二帝国经济上的主要支柱，这可不是

使人惊奇吗？不过，还是让我们再来谈谈舍伐利埃先生的“英国

ｃｏｎｆｒèｒｅ”吧。这位过去的郎卡郡厂主得到如此的荣誉，居然能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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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签署国际条约，当然感到不胜荣幸。如果注意到，凡是根据相互

原则签订的条约和一般商约（同野蛮人签订的条约除外），总要被

以料布顿先生为首的英国自由贸易派痛斥为最坏的和最无信义的

一种保护关税形式；如果再注意到，现在的条约，即使从相互原则

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相当荒唐的协定；最后，如果我们恰如其分

地权衡一下用这个条约做掩护的政治目的和任务，那末，公众大概

就会可怜理查·科布顿先生成了帕麦斯顿的一个诡计的无辜牺牲

品了。但事情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大家都知道，科布顿先生因进行

反谷物法运动１４有功，曾得到感恩的厂主们约６万英镑的奖赏。这

笔钱科布顿先生买了美国股票，由于１８５７年的危机，几乎全部损

失。他启程去合众国旅行时还抱有的希望成了泡影。科布顿先生

回到英国时已经是一个破了产的人了。为了安排一个国民捐献，

就必须有一种国民性质的借口，必须有一桩可以吹嘘的事情，好再

一次把科布顿先生描绘成联合王国的守护天使，“能保障千百万普

通的家庭的富裕和安宁”。英法条约大概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而且，正像诸君从省报上获悉的那样，用来补偿自由贸易的伟大使

徒在美国亏损的为数４万英镑的新捐献已在进行，并且得到很大

的“同情”。毫无疑问，如果是迪斯累里向下院提出这样的条约，自

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先生就会建议对内阁表示不信任，说内阁

企图使立法机关重犯过去不文明时代的最愚蠢的错误了。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１８５８年英国对法国商品征收的保护关税

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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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关 税

（英镑）

篮筐 …………………………………………… ２０６１

黄油 …………………………………………… ７１５９

瓷和瓷制品 …………………………………… １６７１

挂钟 …………………………………………… ３９２８

咖啡 …………………………………………… ４３１１

蛋类 …………………………………………… １９９３４

刺绣品 ………………………………………… ５５７２

纸花 …………………………………………… ２０４１２

水果 …………………………………………… ７３４７

花边 …………………………………………… １８５８

皮靴、皮鞋及其他皮革制品…………………… ８８８３

手套 …………………………………………… ４８８３９

乐器 …………………………………………… ４６５９

工业用油 ……………………………………… ２３６９

壁纸 …………………………………………… ６７１３

编帽草等 ……………………………………… １１６２２

丝织品 ………………………………………… ２１５４５５

白兰地及其他酒类 …………………………… ８２４９６０

糖 ……………………………………………… ２７５７０２

茶叶 …………………………………………… １４３５８

烟叶 …………………………………………… ５２６９６

手表 …………………………………………… １４９４０

葡萄酒 ………………………………………… １６４８５５

这样征收的关税，多数是保护关税，如篮筐、挂钟、花边、鞋、手

套、丝织品等的关税都是。其他如烧酒税等等，要高过英国国产酒

类的消费税，因此也带有保护关税的性质。甚至如葡萄酒税这样

通常的财政关税，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也会认为是保护关税，因

为，如果不同时保护国内市场的同类商品以至同样的商品，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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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外国商品征税的。所以，对外国葡萄酒征收的财政关税，对当

地啤酒等等来说，就可以看做是保护关税。由于新签订的条约，英

国对法国商品的全部税收将很快取消，而烧酒税、葡萄酒税及其他

商品税将同英国的消费税或同目前征收的从不列颠殖民地输入的

同类商品（如葡萄酒）的关税拉平。另一方面，法国税率的改变，在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以前不会彻底实现，这以从法国省报的下列报道中

看出：

１８６０年７月１日——废除棉花和羊毛进口税。

１８６０年７月１日——对英国煤和焦炭采用比利时税率。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日——将现行铁税改为每１００公斤收税７法郎。

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３１日——降低机器进口税。

１８６１年６月１日——废除对麻线和麻布输入的禁令，规定关税

不超过３０％。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１日——废除其余一切有关输入的禁令，采用５年

为期的ａｄｖａｌｏｅｍ〔从价税〕的保护关

税制度，５年期满后不超过２５％。

除英国煤税降低到了目前征收的比利时煤税的数额以外，法

国所做的一切表面上的让步，显然是极端模棱两可的。例如一号

生铁（威尔士的）每吨价格目前是３英镑１０先令，而法国对它将征

收近３英镑的关税。伦敦的“经济学家”１５承认，对迄今禁止输入的

物品征收的３０％的ａｄｖａｌｏｒｅｍ〔从价税〕，实质上将带有保护关税

的性质。由于降低英国商品税——不管真降低或假降低——要延

搁到将来，所以英国政府实质上起一个保险公司的作用，保证在这

个时期内维持住路易－拿破仑的权力。这个商约的真正秘密正是

在于，“这完全不是商约”，而纯粹是一个骗局，是要迷惑约翰牛的

商业头脑和掩盖不可告人的政治计划。这个秘密在关于答词的辩

８１ 卡 · 马 克 思



论时被迪斯累里先生巧妙地揭发出来了，他的揭发的要点如下：

“几年以前，法国皇帝作过声明，这个声明同不久前他写给国务大臣的那

封信相似。在这个声明中，他建议完全取消禁制关税制度，采取类似他在不

久以前的宣言中提到的那些措施。１８５８年，根据这个精神拟定的法案就提交

给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团〕，但在通过以前，它曾提到法国８６个省议会审

查，除６个省议会外，都赞同这个法案，并都附带说明新制度应该再过一些时

候施行。结果，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在一些公开文件上表明了他实行这

个制度的决定。这项法律生效的日期预定在１８６１年７月。因此，法国根据所

签订的条约答应在１８６１年７月实行的一切，是已经在法国用立法手续规定

下来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８６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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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国的军事改革

  １８５９年的意大利战争比克里木战争１６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法

国的军事组织为全欧之冠这个事实。除法国军队以外，奥地利军

队无疑是欧洲军队中最好的；但是，在１８５９年的短暂的战局期间，

全军一个战役也没有能够打赢，虽然它的兵士赢得了光荣。即使

把将军的无能，指挥的不统一和皇帝的瞎干涉都估计在内，奥地利

各团的军官和兵士仍然一致认为：这支军队未获胜利的原因之一，

是由于他们的组织不像他们敌人的组织那样适合于实际战争的需

要。如果说，仅仅几年以前才彻底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队也不能令

人满意，那末对其他在组织上还要老式的军队能有什么希望呢？

法国人在这方面是超群的，这一点毫不足怪。任何一个略有

军事能力的国家以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２５年的

小型战争１７，都不会不因此而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高度发

扬。当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高加索主要是用专为这个目的而派出

的军队进行战争的时候，大部分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经过

锻炼了。法国的确从这次锻炼中吸取了最大的益处，这次锻炼花

费了许多生命和金钱，但是从取得宝贵的战争经验的角度来看，它

是非常有成效的。继之而来的克里木战争，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锻

炼，使兵士有了更大的信心，因为这次战争向他们指明，他们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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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游牧部落和非正规部队时所取得的经验，在对付正规部队时是

同样有益和适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特殊军事能力的国家，本来就应该使自

己的战斗组织达到完善程度，超过其邻邦的一切成就，这是一个在

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１８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的事实，但是，它仍

然引起了惊讶，特别是在德国。这个国家的军事学究们是这样相

信自己似乎优于轻浮的、无恒的、无纪律无道德的法国人，以致这

一打击简直使他们目瞪口呆了。另一方面，奥地利和德国其他各

邦军队的一些一贯反对学究气的比较年轻比较有教养的人马上坚

决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刚刚去过马振塔的奥地利军官们首先讲

话，——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说，法国人战斗中不背背包，

他们既没有领带和竖领，也没有瘦上衣和瘦裤子；他们穿的是肥裤

子和肥大的折领上衣，脖子和胸部非常自在，头上戴着法国式轻便

军帽，子弹放在裤袋里。奥地利兵士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地走到一

个地方，而法国人却生气勃勃，歌声不绝地来到那里，准备进行任

何体力上的紧张活动了。奥地利军官们在自己的战地书信中报道

过这种情况，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军官们紧接着也是这样说。

一个可怕的事实摆到了眼前。兵士们真的大胆地不在身上带大量

累人的东西就跟敌人干起来了，这些东西差不多全是为了阅兵式

和装门面用的，它们加在一起对一个兵士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紧束

衣。而且，尽管没有这种紧束衣，他们结果还是打一仗胜一仗。这

个事实是这样严重，连德国各邦政府都不能闭眼不看了。

因此，军事改革在德国就成了一个使旧传统的所有信徒们大

大恐慌的迫切口号。最革命的军事理论不但不受制裁地被提出来

讨论，而且甚至为各邦政府所注意。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兵士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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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问题了，因为它造成了战场上两军间的最突出的差别。这个问

题讨论之久，就像口味之多那样。种种发明才能在军服问题上都

表现出来了。制帽，头盔、高筒军帽、棉帽、上衣、短上衣、大衣、衣

领、袖口、裤子、护腿和靴子，——所有这一切都进行争论，激昂慷

慨，雄辩滔滔，真好像仅仅是这些东西决定了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命

运似的。奥地利人的军服式样最为过火。他们从差不多完全模仿

法国样式（颜色除外）开始，经过了所有的过渡阶段，一直弄到短上

衣和软宽边帽为止。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呆板、保守、拘谨的奥地

利帝国兵士穿上法国猎兵的俏皮服装，或者还要糟糕，穿上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德国志愿兵的短上衣和戴上他们的细毡帽，是个什么样

子！对于奥地利军事制度来说，再也想不出比每一个这样的极端都

要加以认真考虑这个事实更好的讽刺。通常的情况是：争论到完

全困乏而止，而不是最后作出什么决定；旧军事传统的信徒们收回

了一部分失去了的阵地，整个说来，军服方面的改变至少在奥地利

将是很小很小的，在德国其他各邦军队中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改变，

只有一点除外：普鲁士的头盔这个浪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心爱的发明，看来势必先于它的发明者进坟墓。

其次一个大问题是背包问题。法国人不带背包进入战斗是有

些轻率的；只不过因为他们走运气，另外还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才

能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这成了他们的习惯，那末在冷天或雨天

的第一个失利就会使他们为此而大吃苦头。可不是吗，如果一般

地采取这种做法，那末在每次战役中战败的军队不但会丢掉枪炮、

军旗和备用品，而且会丢掉每个步兵个人的全部行装。如果在野

营碰上几个雨天，将会使步兵的队伍完全紊乱，因为每个兵士所穿

的只是他身上的那点东西。不过，问题的实质显然在于怎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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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个兵士的个人行装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只从行装是否适于

行军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重要问题本来是能够容易地和令人满

意地解决的；但是在德国，辩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除军服问题和背包问题以外，军队的各种分队的编制也在详

加讨论。应当多少人组成一个连，多少连组成一个营，多少营组成

一个团，多少团组成一个旅，多少旅组成一个师，等等。这又是一

个可以煞有介事地说出一大堆废话的题目。在任何军队里，基本

战术体系把连和营的数目和定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旅和师的

定员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取决于各邻国军队的编制，以便在冲

突时各个较大的战术兵团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不从上述事实所

决定的实际条件出发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企图规定基本

原则，——这等于胡说，这或许对德国的哲学家们合适，而与实际

工作者是不相称的。减少营的数目，把奥地利基干步兵团的数目

从６３个增加到８０个，这不会比实行穿较肥的裤子和折领在更大

程度上保证他们“未来的成功”。

但是当军服式样和关于旅的定员和编制的高明见解吸引着全

部注意力的时候，德国军事制度的大缺点和症结却被忽视了。军

官们对一条裤子或一条衣领的式样争论得不可开交，而对德意志

联邦１９军队中有２０来种不同的野炮口径和差不多数不清的各种

小型火器口径却安之若素，对于这样的军官们，老实说，我们应该

作何感想呢？采用线膛枪是统一全德国的口径的一个大好机会，可

是这不但搞得马虎得丢人，而且把事情弄糟了。有必要稍微谈谈

口径的这种混乱情况。奥地利、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

—达姆斯塔德有一种口径——０．５３英寸。它们用南德意志人在许

多场合下表现出的实际的健全思想进行了这一极其重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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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意志联邦军队５个军规定了同一口径。普鲁士有两种口径，

一种是所谓Ｚüｎｄｎａｄｅｌｇｅｗｅｈｒ或针发枪①的口径，约０．６０英寸，

另一种是不久以前按照米涅原理嵌上膛线的旧式滑膛枪的口径，

约０．６８英寸。前者应当尽快地代替后者。第九军有三种不同的步

枪口径和两三种滑膛枪口径；第十军至少有十种口径，而在预备师

中几乎有多少营就有多少口径。现在可以想见在积极战斗行动时

这支五花八门的军队的情形了。能否设想，适用于每个部队的弹

药总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摆在附近，如果这不可能，那末这个部队

就毫无办法和毫无用处呢？除奥地利、南德意志各邦和普鲁士以

外，仅仅由于这一情况，就没有一个部队的官兵在长时间的战斗中

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炮兵也是一样。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巴伐利

亚人，不直接去研究哪怕是适合于旧式六磅炮的一个共同口径，从

而使它逐渐成为线膛野炮的共同口径，他们现在却彼此毫无联系

地铸造线膛炮，这只能加剧目前的口径不统一的情况。有这许多

重大缺点的军队，本来是可以做一些比争论衣领和裤子以及旅和

营的定员更为重要的事情的。

在德国，只要上层人士不想打消建立军队是为了检阅而不是

为了打仗这样的念头，在军事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种学究

气一度被奥斯特尔利茨、瓦格拉姆和耶拿２０以及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的

人民热潮打下去，很快就又抬头了；它一直称霸到１８４８年，看来，

在最近１０年间还达到了顶点，至少是在普鲁士。假如普鲁士曾经

参加了意大利战争，佩利西埃差不多一定会给它的军队布置一个

新的耶拿，只有莱茵的要塞才可能拯救它。这支军队的现状就是

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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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而这支军队就其兵士的素质而言，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支

别的军队。一旦法国人和德国人未来发生冲突，我们可以有充分

根据地等待着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的特征的再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１月底—

２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０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８７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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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 国 的 预 算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１日于伦敦

昨晚的会议是议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格莱斯顿先生在长篇

演说中把自己预算的秘密和商约的秘密同时泄露了，他极力将两

个文件互相联系在一起，用预算的大胆来支持商约的懦弱。谈到

现在全世界都知其详情的条约，诸位将看到，几星期前我对它所作

的短评①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我对当时所给予的总评介已没有

什么可以补充了。因此，在这里我将把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只作

为英国的财政业务来考察一下。这样来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即将进行的议会辩论，无疑还会在我们面前顺便揭穿那些

隐藏在格莱斯顿先生所举的事实和数字后面的外交打算。

不管预算的细目怎样不合理，不管可以提出怎样的政治异议

去反对，认为在赤字占总收入１４％强和支出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完

全废除许多现行的税收（其中一部分未必是人民群众负担的）是不

慎重的，——单纯的公正心还是使得我要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

是一种出色的和大胆的财政手腕。如果采取不列颠自由贸易论的

观点，撇开同对法条约有关、同时也同不列颠每一任财政大臣对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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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大地主的地租问题一贯温情有关的某些明显的荒唐事，——

那就得承认，这个预算是了不起的。格莱斯顿先生的处境因他自

己所造成的困难而复杂化了。须知，正是他于１８５３年在自己的为

期７年的所谓模范预算中，答应在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度彻底废除所得

税。其次，格莱斯顿在由于对俄战争而编制的追加预算中，曾答应

不久的将来废除茶叶和糖的战时税。而现在当他的期票到期的时

候，他却拟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税，

而所得税从每英镑征收９辨士提高到１０辨士，即提高１１
１
９％。但

是，大家还记得，我在对格莱斯顿１８５３年预算的批评意见２１中，曾

努力表明，如果自由贸易的财政立法一般意味着什么的话，它首先

是意味着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我当时指出，格莱斯顿先生答

应继续废除关税和消费税，同时他又答应把所得税一项从税册中

一笔勾销，这两种诺言是不相容的。尽管所得税不概括全部收入，

尽管它不公平，甚至极为荒谬，然而所得税是英国财政立法的较好

的一部分。格莱斯顿先生不认真地去课地产税，却保留茶叶和糖

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战时税收，是一种胆怯的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

并非由于他的眼光短浅，而是由于议会的贵族结构。要是他敢去

动一动地租，前途相当不稳的内阁很快就会被更换。古语说：饿汉

没有耳朵，但同样也应当说，地租没有良心。

在简评格莱斯顿先生拟定的变动以前，我先要请读者注意他

在演说中某些脱口而出的意见。第一，这位财政大臣承认，关于英

国的财政制度是自由贸易论的体现这种流行看法，完全是庸俗的。

第二，他承认，英国对法国没有什么大宗贸易，恰恰相反，是法国对

英国进行着大规模的而且日益增多的贸易。第三，他被迫承认，帕

麦斯顿背着议会安排“友好远征”的政策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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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国库由于不列颠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的收入化为乌有。最

后，——虽然他把这丸苦药裹上糖衣，并像法国药商通常制造最低

劣的药品那样，做得式样美观，——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大不列颠

目前准备从自己收入中拿出将近２００万来捐助的那位亲爱的盟

友，是使不列颠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度陆军和海军军费开支增加到

３０００万巨额数字的主要原因。应当提醒，２４年前，铁公爵①号召明

智的英国人勉力承担的最高军事开支额是１８００万。

在谈过这些前言之后，现在再来谈谈格莱斯顿先生拟定的变

动。这些变动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同对法条约有关的变动；另一

类包括一些附带的变动，格莱斯顿先生实行这些变动是为了避免

别人指责他的预算是被专制主义的外国逼出的一种让步，也是为

了把预算打扮成一个对现行税率进行普遍改革的样子，使预算具

有一个易于接受的外表。

同对法商约有关的变动如下：工业品一项立即从英国关税税

则中全部取消，只有软木、手套和一种没有多大意思的商品在一定

限期内例外。烧酒税从每加仑②１５先令降到殖民地关税的水平

——８先令。全部外国葡萄酒税将立即由每加仑５先令１０辨士减

到３先令。其次，英国答应从１８６１年４月１日起，酒税按照葡萄酒

内酒精含量相应地下降。凡是英国也生产并且征收消费税的外国

商品，一律把关税减少到国内消费税的水平。这就是所拟定的第

一类变动的实况。

同对法条约无关的那些应使现在的预算具有不列颠财政立法

普遍改革性质的变动如下：

８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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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和全部废除黄油、脂肪、干酪、桔子和柠檬、蛋类、豆蔻、胡

椒、甘草和其他各种产品的税收，这些产品的总税额每年约为

３８２０００英镑。现行的建筑木材的税收从７先令和７先令６辨士降

到殖民地税率的水平即１先令和１先令６辨士；无核小黑葡萄干

的税收从１５先令９辨士降到７先令；葡萄干和无花果干的税收从

１０先令降到７先令；啤酒花的税收从４５先令降到１５先令。最后，

完全取消纸张消费税。

１８６０财政年度的预算是这样的：

支  出 （英 镑）

长期和非长期公债 …………………………… 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统一公债的支出 ……………………………… ２００００００

陆军和民军 ……………………………………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

海军和邮船 …………………………………… １３９０００００

杂项和民政 …………………………………… ７５０００００

税务局 ………………………………………… ４７０００００

   共计 ７０１０００００……………………………………

收  入 （英 镑）

关税 …………………………………………… ２２７０００００

消费税 ………………………………………… １９１７００００

印花税 ………………………………………… ８００００００

其余税收 ……………………………………… ３２５００００

所得税 ………………………………………… ２４０００００

邮政收入 ……………………………………… ３４０００００

皇室土地 ……………………………………… ２８００００

其他收入 ………………………………………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共计 ６０７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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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相较，明显的赤字几达１０００万英镑，这个赤字正像我们

说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指望通过将所得税从９先令提高到１０先

令并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税的办法来弥补。格莱斯顿先生还指望

用一些不太重要的变动从其他各种来源中得到点微薄收入，这些

变动在这个对不列颠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度预算的总评里就没有必要

详谈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８７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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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 线 膛 炮

一

用在炮膛内刻制螺旋膛线的方法使炮弹获得垂直于飞行线的

旋转运动以增大火炮的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的最初试验，在十七

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慕尼黑有一门小型线膛炮，是１６６４年在纽伦

堡制造的；它有８条膛线，炮膛的直径约为２英寸。在整个十八世

纪，不论德国或英国都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并且其中有些是后装

火炮。虽然这些炮的口径不大，但其效能却很好。１７７６年，英国二

磅炮在１３００码距离上射击时，方向偏差只有２英尺；这样的精度

是当时其他任何火炮根本无法达到的。就在同一年，这种线膛炮

被第一次用来发射长炮弹。

可是，所有这些试验长时期内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结果。当

时，军事界是完全反对线膛武器的。步枪本身在当时就是一种特

别笨重的武器，它的装填的动作既缓慢又累人，而且需要高度的技

巧。这种武器在那一时代不适于在战争中广泛使用，因为当时展

开的横队、纵队的前列或散兵线内的兵士的速射是会战中的主要

要求之一。拿破仑就不曾打算在他的军队里使用步枪；英国和德

国只有少数几个营装备了步枪，仅仅在美国和瑞士，步枪才成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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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普遍采用的武器。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人们重新注意到了步枪，改进了它的构

造，这些改进仅仅是在整个火器方面的大革命的开始，这一革命直

到现在还远没有结束。法军的滑膛枪无法与阿拉伯人的埃斯宾加

德长枪相比！这种埃斯宾加德枪，枪管长，材料好，能使用较重的装

药，因而卡拜尔人和贝都英人能够在法军制式火枪根本射不到的

距离上对法军进行射击。奥尔良公爵看到普鲁士猎兵和奥地利猎

兵后极为满意，于是也仿效他们建立了法国猎兵，这支猎兵在武

器、装具和战术方面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一支猎兵。他们装备

的步枪比旧式步枪优越得多，并且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这就

使线膛枪终于在欧洲所有国家的步兵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

这样，当步枪的射程从３００码增大到８００码乃至１０００码的时

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在３００码到１５００码之间的

任何距离上一直占优势的野炮，能够赛得过这种新式小型火器吗？

实际上，一般野炮最有效的射程正是步枪现在与它们相竞争的射

程：霰弹在超过６００码或７００码的距离上就几乎没有作用了；六磅

或九磅炮的球形实心弹在超过１０００码的距离上就得不到特别令

人满意的结果；而要发挥榴霰弹（球形霰弹）的巨大杀伤作用，炮手

就必须沉着并精确地计算距离，这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在战场上

不是经常能做到的，至于用旧式榴弹炮对军队发射榴弹，则完全不

能令人满意。口径最小的火炮为九磅炮的军队，例如英国军队，情

况还比较好；可是法国的八磅炮，尤其是德国的六磅炮，就几乎成

了废物。法国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大约在克里木战争初期采用

了一项所谓路易－拿破仑的发明，也就是轻型十二磅炮，即ｃａｎｏｎ

ｏｂｕｓｉｅｒ，它既可以使用重量为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的装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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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以前的重量为炮弹的三分之一的装药）发射实心弹，也可以发射

榴弹。这种火炮只不过是对英国已经弃而不用的轻型十二磅炮的

一种仿造而已；用长管炮发射榴弹的方法，德国早就采用了，因此，

这种所谓改进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是，如果法国炮兵全部

装备了十二磅炮，即使射程减小，也会使它获得对旧式六磅和八磅

炮的决定性优势。为了对付这一点，普鲁士政府于１８５９年决定给

自己所有的步炮连装备重型的十二磅炮。这是滑膛炮受人赏识的

最后一次了；这表明，整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而滑膛炮的拥护者

已经达到了ａｄａｂｓｕｒｄｕｍ〔荒唐的地步〕。整个军队的炮兵全部装

备这种笨重的、旧式的普鲁士十二磅炮，的确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何况是在灵活、迅速的机动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要求的时候。既然

法国轻型十二磅炮只是比其他的火炮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根本不

比新式小型火器优越，而普鲁士的重型十二磅炮又显然完全不适

用，那末除了完全取消野战炮兵，或者改用线膛炮外，就再也没有

什么其他办法了。

这时各国都不断地进行了线膛炮试验。在德国，一位巴伐利

亚中校赖辛巴赫早在１８１６年就进行了小型线膛炮和一种圆柱锥

形炮弹的试验。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试验结果是十分令人满

意的，但装填方面的困难和外界的环境使这一问题未能获得彻底

解决。１８４６年，皮蒙特少校卡瓦利制成了一门后装线膛炮，它引起

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他制成的第一门火炮是三十磅炮，使用５磅

装药和重６４磅的圆柱锥形空心弹；当射角为１４．７５度时，火炮的

射程（根据第一次测量所得的结果）为３０５０米，即３４００码。他的试

验一直继续到不久以前（部分在瑞典，部分在皮蒙特进行），得出了

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发现了线膛炮发射出去的一切炮弹都经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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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向偏差，也就是由膛线的缠角所引起的、并且总是偏向炮弹旋

转方向的一种偏差；当这种偏差被发现后，卡瓦利就又发明了一种

叫做方向或水平正切分划尺来修正偏差。他的试验结果非常令人

满意。１８５４年，他所设计的使用８磅装药和６４磅炮弹的三十磅炮

在都灵试验时所得的结果如下：

射角 射程（米） 方向偏差（米）

１０° ２８０６ ２．８１

１５° ３７８５ ３．２１

２０° ４５１１ ３．７２

２５° ５１０３ ４．７７

当射角为２５度时，射程超过了３英里，而与瞄准线的方向偏

差（用水平正切分划尺修正后所得的结果）竟不到１６英尺！法国最

大的野战榴弹炮，当射程达到２４００米，即２６５０码的时候，方向偏

差平均为４７米，即１５５英尺，也就是说，当射程仅为线膛炮的一半

时，方向偏差却是线膛炮的１０倍。

在卡瓦利的最初试验以后不久，很快引起了人们注意的另一

种线膛炮，是瑞典瓦廉多夫男爵发明的。他的火炮也是后装的，炮

弹也是圆柱锥形的，但是在炮弹构造上有以下的差别：卡瓦利的炮

弹用硬金属制成，其上有嵌入膛线的弹齿；而瓦廉多夫的炮弹则包

有一层薄铅，因而炮弹的直径较炮身膛线部分的直径稍大一些。

炮弹放进足够容纳它的药室后，被装药爆炸的力量推入炮身的膛

线部分，这时由于铅层完全嵌入了膛线，彻底堵塞了炮弹和膛壁之

间的空隙，因而爆炸时所产生的气体就丝毫不会外泄。这种火炮

在瑞典和其他各地取得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如果说卡瓦利的火

炮在热那亚已被用来装备军队，那末现在瑞典瓦克斯霍耳姆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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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朴次茅斯的穹窖形工事以及普鲁士的某些要塞里使用的，则

都是瓦廉多夫式火炮。线膛炮就这样开始得到实际的使用了，虽

然暂时还只是用于要塞。还需要再进一步，用线膛炮装备野战炮

兵；法国已经走了这一步，而整个欧洲的炮兵现在也都正在走这一

步。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介绍现在正在顺利制造的或可能制造出

来的各种野战线膛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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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在前一部分说过，最先在实际战斗中使用线膛炮的是法

国人。在过去五六年间，两位军官——塔米济埃上校和特雷伊·

德·博利约中校（现为上校）受政府的委托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

而成果相当令人满意，以致能作为法国炮兵在最近这次意大利战

争前夕进行改组的基础。我们不谈这些试验的经过了，现在就来

说一说法国炮兵目前采用的火炮。

由于法国人特别喜欢整齐划一，因而他们的野炮只有一种口

径（法国旧式四磅炮的口径，即８５．５毫米，也就是大约３．５英寸），

攻城炮也只有一种口径（旧式十二磅炮的口径，即１２０毫米，也就

是４．７５英寸）。其他一切火炮，除臼炮外，必须一律取消。造炮的

材料大部分是普通的造炮金属，但有时也用铸钢。炮弹是从炮口

装填的，因为法国人进行的后装炮的试验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

果。每门火炮有６条圆膛线，深５毫米，宽１６毫米；看来，膛线的缠

角不很大，不过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情况我们不了解。弹体与膛壁

之间的空隙大约是半毫米到１毫米；ａｉｌｅｔｔｅｓ即嵌入膛线的弹齿所

形成的空隙，则稍小于１毫米。炮弹是空心的，呈圆柱尖头形；装

满火药时重约１２磅；炮弹共有６个ａｉｌｅｔｔｅｓ，每条膛线１个，其中３

个在弹头部；３个在弹尾部；它们都很短，长约１５毫米。发火管孔

从弹头部通向中心，当弹内装满火药时，孔内即装上发火管或带击

发火帽的雷管，在不需要炮弹爆炸时，则用铁螺帽盖住；在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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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炮弹要用木屑和沙子填满，以使其重量和装满火药时的重量

相等。炮身的长度是１３８５毫米，即为炮膛直径的１６倍。硬铜炮的

总重量是２３７公斤（５１８磅）。为了根据炮弹向膛线旋转方向产生

的方向偏差，也就是一切线膛炮发射的炮弹必然发生的一种偏差

来修正瞄准线，在火炮右耳轴上有所谓水平正切分划尺。据说这

种火炮及其炮架制作得非常精致，由于它尺寸小以及讲究装饰，与

其说它像一门真的军用火炮，不如说它像一个模型。

用这种火炮装备起来的法国炮兵参加了意大利战争，在这次

战争中他们真正使奥军吃惊的，当然不是火炮的射击精度，而是火

炮的远射程。这种火炮射击时经常产生甚至可以说总是产生远

弹，因而对敌人预备队造成了比对第一线部队更大的危险，换句话

说，在它们比一般火炮更有效地发挥杀伤作用的地方，它们所杀伤

的却根本不是它们所瞄准的那些人。这种优越性当然是很成问题

的，因为这十次就有九次意味着火炮不能命中所瞄准的目标。奥

地利的炮兵虽然和欧洲其他各国的炮兵一样装备了笨重的火炮，

但在对付法国火炮时却表现得很不错，他们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

从前车上卸下了火炮，在很近的距离（５００或６００码）上与这个可

怕的敌人对射。毫无疑问，不论法国新式火炮比旧式滑膛炮有多

大的优越性，它却完全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望。它实际的最大射

程是４０００米（４４００码），关于这种火炮似乎可以在３３００码的距离

上轻而易举地击中单个骑兵的说法，毫无疑问不过是波拿巴分子

无耻的夸大罢了。

在实际战斗中产生了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原因很简单。

这种火炮的构造极不完善，如果法军坚持采用这种火炮的话，那末

两三年以后，他们的火炮就会是全欧洲最差的火炮。线膛武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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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基本原则是要在炮弹和膛壁之间没有空隙，否则，炮弹在炮膛

和膛线内就会不规则地转动，这样就不能围绕本身的纵轴线旋转，

而是围绕着一条捉摸不定的轴线成螺旋状旋转飞行，这条轴线的

方向决定于炮弹飞出炮口时的偶然位置，而且螺旋状转动的圈子

将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增大。而法国火炮有很大的空隙，

而且没有这种空隙还不行，因为炮弹的发火管必须由装药爆炸时

的火焰来引燃。这正是射击所以不够准确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

因是，由于装药爆炸时多少会有一些气体从空隙中泄出，因而推力

就不平衡。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空隙，因此在装药量不

变的情况下，就必须加大射角；道理很明显，等量的装药，在炮膛与

炮弹之间根本没有气体外泄的情况下，会比部分气体外泄时把炮

弹推得更远。看来，法国的线膛炮不仅需要大量的装药（相当于炮

弹重量的五分之一），而且还需要用相当大的射角。即使在装药较

少的情况下，线膛炮的射程也比滑膛炮的射程远，这主要是由于线

膛炮没有空隙，以及装药爆炸时产生的推力全部用于推送炮弹这

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所致。法国人听任这种空隙存在，浪费了一部

分推力，于是不得不增加一定量的装药来弥补这部分推力，而当装

药无法继续增加时，则加大射角。然而在任何距离上，对射击精度

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大射角了。当弹道的最高点超过目标的高

度不多时，测定距离方面的误差不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远

距离射击时，炮弹飞得很高，因此落角平均要比射角大一倍（这里

所说的当然是限于射角不超过１５度时的情况）。由此可见，射角

愈大，炮弹落地的弧线就愈接近于垂直线；因此在测定距离时如果

发生１０码或２０码以内的误差，就可能根本不会命中目标。而射击

距离只要超过４００或５００码，这种误差是必不可免的，结果是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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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根据已定的距离所进行的出色的射击情况与战场上极坏的射击

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在战场上，距离既不知道，目标又在运动，而

且考虑的时间也很短。新式步枪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战场上

它们在３００码以外的距离上命中率很小，而在３００码以内的距离

上，由于弹道低，命中率很大；因此当冲锋的部队一接近这一距离，

就只有刺刀冲锋是把敌人逐出阵地的最有效的方法了。假定某方

军队使用的步枪，在４００码距离上射击时所形成的弹道，并不高于

他们敌人的步枪在３００码距离上的弹道，那末这支军队就具有在

比敌人远１００码的距离上先开始有效射击的优越性，同时因为从

４００码的距离冲锋一共只需要三四分钟，所以这种优越性在战斗

的决定性关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火炮的情况也是如此。１０年

前，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就认为能以最小的射角达到最远的射

程的火炮是最好的火炮。这一点对于线膛炮更为重要，因为目测

距离时产生误差的可能性，是随着射程的增加而增大的；而跳弹又

只有在使用球形弹时才能利用。这是线膛炮的一个缺点；线膛炮

要命中目标，就必须使炮弹在第一次触及地面时便击中目标，而球

形弹在发生近弹时却能够跳起，继续飞行，几乎不改变最初的方

向。由此可见，低弹道在这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射角每增加

一度，直接命中目标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减少；因此法国火炮的高弹

道是它最严重的缺点之一。

可是，还有一个能使这种火炮声誉扫地的缺陷，这个缺陷使得

它的全部缺点更加严重了。制造这种火炮所用的工具和所依据的

原则，完全和过去制造旧式滑膛炮的一样。这种旧式火炮在其炮

弹和膛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隙，炮弹的重量和直径都不相同，因而在

制造这种火炮的过程中，丝毫不差的精密程度仅是次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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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几年，火器的生产仍是现代工业中最落后的一个部门。

在这个部门中，手工操作很普遍，而机械操作却很少。这对旧式滑

膛武器来说还可以容许，可是当生产的火器必须在很大的距离上

保持高度的射击精度时，这种情况就不能容忍了。要使所有的步

枪在６００、８００和１０００码的距离上以及火炮在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和６０００

码的距离上一样精确地射击，就必须使每道工序的每一部分工作

都由最完善的自动机器来完成，使每件武器的各个部分都丝毫不

差地互相吻合。在旧式火器中感觉不到的微小误差，现在却成了

使武器完全变成废品的缺点。法国人对于自己那些旧机器没有作

出什么显著的改进，因此他们的射击不准确。如果没有一门火炮

同其他火炮是完全相同的，那末即使射角相同，其他一切条件也都

一样，火炮又怎么能达到相同的射程呢？而且由于火炮制造上的不

精确，在８００码距离上会发生１码误差，在４０００码距离上就会发

生１００码的误差。能指望这样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精确地射击吗？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法国的线膛炮不好，因为它们一定有空

隙，因为它们必须使用比较大的射角，而且因为它们的生产完全不

符合远射程线膛炮的要求。必须尽快地把它们换成其他火炮，否

则，法国炮兵就会成为欧洲最差的炮兵。

我们有意识地对这些火炮考察得比较详细一些，因为这样我

们才有可能阐述线膛炮构造的主要原理。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

探讨目前正在英国争夺首位的两种火炮。这两种火炮的基本特点

是，炮弹由炮尾部装填，没有空隙，制造精良；我所指的是阿姆斯特

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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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目前正在英国争夺首位的两种后装线膛

炮；这Ｚ两种线膛炮都不是军人发明的，但是它们的效能无疑都

超过了造炮专家到目前为止所制出的一切产品；我说的就是阿姆

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发明的火炮的优越条件，在于它是先

发明的，并且已经博得了英国的整个报界和官方的赞赏。这种火

炮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而且比法国线膛炮优越得多，但是

能否超过惠特沃思火炮，还值得怀疑。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制造火炮时，是在铸钢管外面用锻铁

条按螺旋状缠绕成两层套筒，同时上层缠绕的方向与下层相反，像

缠丝枪管的构造一样。这种结构的火炮虽然花钱很多，但却非常

牢固。炮膛内刻有许多紧密相邻的细膛线，这些膛线按炮膛的长

度环绕一周。圆柱尖头形的长炮弹由铸铁制成，但外面包有一层

铅，这就使炮弹的直径稍大于炮膛的直径；这种炮弹连同装药由炮

尾部一起装入足够容纳它的药室；装药爆炸的力量将炮弹推入狭

窄的炮膛，软铅便嵌入膛线，这样就完全堵塞了一切空隙，同时使

炮弹获得一种由膛线缠角决定的螺旋式的旋转运动。这种把炮弹

压入膛线的方法以及为此而在炮弹外面包上一层必要的软金属的

方法，就是阿姆斯特朗线膛炮的特点。读者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

前两部分阐述过的线膛炮的构造原理，那末一定会同意说，阿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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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的线膛炮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炮弹的直径较炮膛

大，那末火炮必然是后装的，我们认为这也是一切线膛炮必须具有

的一个特点。不过，火炮后装设备就其本身来说，与不同类型的线

膛炮的原理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的线膛炮上的后装设备

可以交换使用，因此我们完全不准备谈这个问题。

这种新式火炮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是有些令人惊奇的。炮弹能

够发射到将近８５００码，即几乎５英里的距离，而且它在２０００和

３０００码的距离上击中射靶的射击精度，远远超过了滑膛炮在这三

分之一的距离上所能达到的射击精度。尽管英国报刊大力加以宣

扬，可是所有这些试验中有关学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细节却仍然严

守秘密。这种射程究竟是用多大的射角和多重的装药获得的，根

本没有报道过，有关炮弹和火炮本身的重量的详细数字，有关方向

偏差和距离偏差等的确切资料，也没有报道过。现在，在出现了惠

特沃思火炮以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些细节，至少知道了一个阶段

的试验的某些详细情况。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曾经在议会宣布

说，十二磅炮重８担，用１磅８盎斯的装药，在射角为７度时，其炮

弹的飞行距离为２４６０码，最大方向偏差为３码，最大距离偏差为

６５码；射角为８度时，炮弹飞行距离为２７９７码；射角为９度时，炮

弹飞行距离则在３０００码以上，而且两种偏差几乎和第一种情况完

全一样。可是在滑膛野炮的实际射击中，采用７度到９度的射角却

是一件没有听说过的事。例如在正式规定的射表中，射角最大只

到４度，使用这种射角时，十二磅炮和九磅炮的射程可以达到

１４００码。任何继续增大野炮射角的做法都是无益的，因为这会使

弹道过高，从而使命中率大大降低。可是我们掌握有关于重型滑

膛舰炮用大射角进行射击的一些试验的资料（这些资料记载于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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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海军炮兵”
２２
一书中）。１８３９年英国三十二

磅长管炮在迪耳用７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２２３１码到２３１８

码；用９度的射角所达到的是２４９８码到２６８２码。１８４６年和１８４７

年，法国三十六磅炮用７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２２７０码，而用

９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则是２６３６码。这说明，当射角相同时，线

膛炮的射程并不比滑膛炮大很多。

惠特沃思火炮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姆斯特朗火炮相反。它的

炮膛不是圆的，而是六角形的；它的膛线缠度几乎超过阿姆斯特朗

火炮的一倍；炮弹是用极其坚硬的金属制成的，外面没有任何铅

壳；炮弹是由炮尾部装填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有这种必要性，而只

是为了便于操作和适应火炮的外形。这种炮是用不久前刚成为专

利品的一种被称为“均质铁”的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的强度、弹性

和抗力都较大；炮弹与炮膛是丝毫不差地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因

此，炮弹如果不加以润滑，就装不进炮膛。润滑炮弹用的是一种腊

和油的混合剂，放在装药和炮弹之间，这种混合剂同时还用来减小

炮弹和膛壁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空隙。这种火炮很牢固，能够容

易地经受３０００次发射，而炮膛不会有什么损坏。

惠特沃思火炮是今年２月在郎卡郡海滨的南港进行了许多次

试验而公诸于世的。当时向大家介绍的共有三种火炮；即三磅炮、

十二磅炮和八十磅炮；我们从这些试验的详细报告中仅选出十二

磅炮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这种炮的长度是７英尺９英寸，重量是

８英担；而一般使用球形弹的十二磅滑膛炮的长度却是６英尺６

英寸，重量是１８英担。惠特沃思火炮所达到的射程如下：在射角

为２度、使用１．７５磅的装药时，射程为１２０８码到１２８１码（旧式十

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１０００码）；射角为５度时，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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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２９８码到２３４２码（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

１９４０码）；射角为１０度时，射程平均为４０００码（旧式三十二磅炮

用这种射角时射程为２８００码）。在采用大射角时，则使用装药为８

盎斯的三磅炮；当射角为２０度时，其射程为６３００码到６８００码；而

当射角为３３度和３５度时，射程则为９４００码到９７００码。而旧式五

十六磅滑膛炮在射角为２０度时，其射程为４３８１码；射角为３２度

时，射程则为５６８０码。惠特沃思火炮的射击精度很令人满意，而

在减小方向偏差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至少不比阿姆斯特朗火炮差；

至于距离偏差的情况，则根据试验还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３—４月

载于１８６０年４月７、２１日和５月

５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９１４、

５９２６和５９３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４ 弗·恩 格 斯



卡·马 克 思

柏 林 的 情 绪

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０日于柏林

如果一个有理性的外国人，仅仅在两个月以前访问过柏林，现

在又回到这个“理性之都”来，他就不能不感到吃惊：《ｍｅｉｎｅｒ

ｌｉｅｂ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ｅｒ》（“我亲爱的柏林市民们”）
２３
的面貌、腔调和情绪都

完全变了。然而，几个月以前，首都社会的各阶层中还传说纷纭。

人们悄悄地彼此道贺，说是十年反动时期的梦魇终于不再折磨他

们的头脑了，最坏的时光已经过去。这个愚蠢的话题被人们用各

种调子说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事后显示聪明的结

论：转机的发生不是由于普鲁士臣民的强有力的健全的努力，而是

由于普鲁士国王脑子的病态；这个转变不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是

自然过程的结果。这种不能令人宽慰的结论，甚至破坏了柏林各

家日报的无聊透顶的文人们所郑重宣告的新时代的早年的欢乐。

懦怯的情绪流行一时，以致为了不吓跑摄政王的时新的自由主义，

对所有参加第二院普选的候选人都作了下面一个简单的考查：他

们对摄政王所建立的霍亨索伦内阁表示了信任吗？从新内阁的温

和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名字是否在某一方面不能被接受

呢？以担当国家急难为己任的人是不要的，所要的是事先就准备投

票支持内阁的走卒。至于新内阁实际上并没有触犯它的前辈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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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官僚制度和警察制度的枷锁，新内阁的信仰表白又表现出

半心半意的骑墙态度，充满吞吞吐吐的保留和模棱两可的缄

默，——对于这些事实，公众都视而不见，而且还把视而不见宣布

为一种爱国义务。所有的反对派报纸，不管自称是立宪派的，还是

自称民主派的，都公开变成了政府报纸。

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之后，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

先生曾经公布了一个关于意大利战争的某种蓝皮书２４。他的报告

——一个低能儿的真正废话标本——暴露出，他不愧是那位在上

个世纪缔结了巴塞尔和约而在这个世纪又造成耶拿大祸２５的人①

的后继者。我们看到了，冯·施莱尼茨先生是怎样恭顺地聆听小

约翰②，不列颠的万事通所讲的基本法制课；我们看到了，他是怎

样匍匐在哥尔查科夫公爵的脚下，怎样同十二月的英雄③传递ｂｉｌ

ｌｅｔｓｄｏｕｘ〔情书〕，怎样傲慢地向他的奥地利同行皱眉；我们还看

到，最后他是怎样挨他的所有通信人的脚踢。但是，甚至在这种情

况下，普鲁士的报界和我们柏林的自由派仍然兴奋万状，颂扬这个

不仅自己不行动，而且还设法阻碍了以德意志的名义采取任何行

动的普鲁士政府表现了超凡的智慧。

此后不久，就在布勒斯劳举行了以俄国沙皇和哥尔查科夫为

一方、摄政王和他的走卒大臣们为另一方的会谈２６，老老实实地签

订了普鲁士臣服听命于它的俄国邻人的新协定——这是维拉弗兰

卡和约的第一个后果，也是必然的后果。即使在１８４４年，这样的

事情也会引起遍及全国的反对浪潮。然而现在，这个协定却被捧

６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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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约翰·罗素。——编者注

哈登堡。——编者注



之为眼光远大的治国安邦之才的证明。在我们的朋友柏林自由派

以及各种色彩的普鲁士报纸看来（旧式权臣的专用机关报除外），

摄政王的虚无主义的对外政策，再加上与官僚制度混合在一起的

封建主义的反动旧制度原封不动（这种制度只不过名义上放弃而

已），似乎就具备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宣布普鲁士王朝的代表有权

取得小德意志（即把德意志奥地利除外的德意志）的皇位了。这样

的盲目判断，在历史书上还很难找到先例；我们只记得，在奥斯特

尔利茨会战２７以后，普鲁士也曾经像公鸡在粪堆上那样快乐地大

叫过几天，ｑｕａｓｉｒｅｂｅｎｅｇｅｓｔａ〔似乎一切都很美好〕。①

意大利战争结束以后，以柏林报纸为首的普鲁士报界呈现出

一片既可恶又可怜的景象；它们不敢对本国统治者的愚蠢的外交

提出哪怕是微弱的批评，没有勇气去要求“自由主义的”内阁在它

的对内政策中最后消除名义与实际之间的鸿沟，不去揭露曼托伊

费尔的官僚（他们仍然优游自在地住在他们的旧时的主堡中）的军

队一声不响地然而一直践踏公民自由的事实，这些事它们都不去

做，反而大唱赞美诗歌颂革新的普鲁士伟大，把它们的钝箭射向已

经受辱的奥地利，伸出它们无力的双手要求德意志的皇冠，而且，

所作所为完全像一个生活在幻梦的疯子，使整个欧洲都十分惊奇。

总之，我们的柏林朋友们面对着目前正在欧洲舞台上开演的伟大

的国际戏剧似乎只是观众，他们应当从包厢里或者从池座上叫好

或者发出嘘声，而不应当以剧中人的身分参加进去。

现在，这一切像随着魔杖的一挥那样变了。现时的柏林——

恐怕巴勒摩和维也纳要除外——是欧洲最革命的城市。风潮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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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法国寓言长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情节，公鸡在粪堆上闭眼唱歌，自鸣得

意，被狐狸捉走。——译者注



所有阶层的居民，而且看来比１８４８年三月的日子更强大有力。是

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而且还是这样突然呢？是各种事变的凑合；

首先，一方面是路易·波拿巴最近的武功，另方面是自由主义的政

府提出的新的军队改革①。其次是，轻信和有意自欺的状态本来就

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除此之外，就是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

迫使内阁黜退了警察厅长施梯伯这个卑鄙的罪犯，他曾经同他的

主子，已故的辛凯尔迪一起，从１８５２年起在普鲁士握有最高权力；

最后的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公布了洪堡同万哈根·冯·

恩赛的通信２８，——这才最后使大功告成。死者的气息驱散了幻

梦。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４月２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９３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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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西西里和西西里人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

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征服和外来压迫，进行

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几乎从波利菲米斯在埃特纳

火山附近游逛和赛丽斯向西库利人２９传授耕作方法时起，一直到

现在，西西里就是连续不断的入侵、混战和顽强抵抗的场所。西西

里人是几乎所有北方种族和南方种族混合的产物：首先是土著的

西卡尼人同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希腊人混合，以及同通过买卖或

由于战争从世界各地运往该岛的奴隶混合，以后又同阿拉伯人、诺

曼人、意大利人混合。虽然有这种种变化和变异，西西里人仍然为

争取自由一直进行着战斗。

三千多年以前，西西里的土著居民曾经尽一切力量抵抗过武

器较为完善和军事学术较为发达的迦太基和希腊的征服者。他们

被迫纳贡，但无论是迦太基征服者，或者是希腊征服者，都没有能

使他们完全屈服。西西里在长时期内成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角逐

的场所；它的居民被弄得流离失所，一部分沦为奴隶；它的城市住

满了迦太基人和希腊人，成了向该岛的整个腹地推行压迫和奴役

的主要中心。但古代的这些西西里人从未放过一次机会为自由而

斗争，至少是一有可能就向迦太基统治者和叙拉古人复仇。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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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把迦太基人和叙拉古人都征服了，把所有能卖的人都卖为

奴隶。有一次竟有３万个巴诺摩（现在的巴勒摩）居民这样被卖了

出去。罗马人利用人数无算的奴隶队伍在西西里耕种土地，以便

用西西里的小麦养活不朽之都①的贫穷无产者。为此他们不仅把

岛上的居民变为奴隶，而且还从所有其他属地上把奴隶向岛上运。

凡是稍许了解罗马历史或西塞罗演说艺术的人，都会知道罗马的

总督、大法官和地方官的极端残暴。大概，罗马人的残忍在任何其

他地方都没有这样放纵过。自由的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交不出向

他们勒索的苛重贡品，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儿女就被税吏无情地卖

为奴隶。

虽然如此，无论在叙拉古的迪奥尼修斯时代，还是在罗马人统

治时代，西西里都不时爆发惊人的奴隶起义，在起义中往往是当地

人和被运到该岛的奴隶共同斗争。在罗马帝国衰落时代，许多征

服者侵入了西西里。后来，又有一个时期西西里被摩尔人所侵占；

但西西里人——首先是住在该岛腹地的土著居民——始终进行着

有一定成效的反抗，一步步捍卫或争得各种细小的自由。当中世

纪的暗夜中刚刚露出曙光的时候，西西里人就不仅已经争得了一

系列的市镇自由，而且也建立了那时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的萌

芽形式的立宪政体。西西里人早于任何其他欧洲民族采用表决方

式来调整政府和君主的收入。可见，西西里的土地自古以来就不

适于压迫者和征服者生存，而西西里晚祷３０在历史上将永垂不朽。

当阿腊贡王朝使西西里人附属于西班牙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

住了自己的政治自由免遭侵犯；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和波旁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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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他们也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把统治

那不勒斯的暴虐王朝逐出那不勒斯时，西西里人在英国的种种诺

言和保证的诱惑下接纳了逃亡者，并且和拿破仑作斗争，用鲜血来

保护他们，拿金钱来支持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后来波旁王朝用

什么样的背叛行为报答了他们，英国企图而且至今还企图用什么

样的花招和丧尽良心的自我更正来掩饰它背信弃义地把西西里人

民和他们的自由交给波旁王朝去宰割的行为。

目前，人民中的一切阶级都被政治的、行政的和财政的压迫压

得喘不过气来；因此，这些委屈就突出到首要地位上来了。但是，

几乎所有的土地至今仍属为数不多的大地主或贵族所有。中世纪

的土地制度至今还在西西里保存着，只不过耕者不是农奴罢了；他

们是在十一世纪左右变成自由佃农时摆脱农奴依附的，但租佃条

件大都极为苛刻，以至绝大多数耕者仅仅为税吏和贵族干活，产品

除缴纳捐税和地租外几乎剩不下什么。他们自己则生活在赤贫

中，至少是非常贫困。虽然他们种植驰名的西西里小麦，培育出色

的水果，但是一年到头都仅以豆类充饥。

现在西西里又在流血，而英国则安闲地观望着卑劣的波旁及

其同样卑劣的宗教扈从和世俗扈从——耶稣会教徒和近卫军的新

的放纵行为３１。忙碌的演说家们在不列颠的议会中用空洞的废话

震动着空气，侈谈萨瓦和对瑞士的威胁，而对西西里各城市中的屠

杀则一字不提。在整个欧洲听不到一点愤慨的呼声。没有一个君

主，没有一个议会宣布嗜血成性的那不勒斯白痴不受法律保护。

只有路易－拿破仑为了某种目的，或许会去制止这个人肉商所进

行的屠杀，当然，这不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而是为了抬高他的王

朝的地位，或是为了加强法国的影响。英国将大骂失信，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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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拿破仑背信弃义和追求虚荣，但是，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不

管是得到缪拉特或是得到别的哪一个新君主，他们终究是要赢得

好处的。无论怎样变都会好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４月底—

５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５月１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９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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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

未来战争作准备

一

１８６０年５月１日于柏林

此间社会上所有各阶级中正盛行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路易

·波拿巴正打算把德国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今天的“国民报”

上，一位通讯记者甚至断言，据他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的消息，巴

登格（巴黎人对路易·波拿巴的戏称）３２已经确定要在莱茵河上进

行战争；还说，几个星期以前，约翰·罗素勋爵知道这个计划以后

跳起来大骂法国皇帝，并且突然宣布英国现在要找新的盟友，因而

使下院大吃一惊。法国半官方报刊的语调和情绪根本没有消除这

种恐慌。请大家读一段大多数法国地方报刊从中汲取灵感的巴黎

布耳埃通讯社３３如下的一段通讯。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爱开玩笑预言未来的人，最近曾对我说：‘等着瞧

吧，皇帝一定去莱茵河向普鲁士国王建议结盟，顺便也把疆界稍微修改一

下。’对此我引用了‘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这个小册子中的一句话来回答

说：‘通过友好的办法解决领土改变问题，要比在胜利后第二天被迫这样做好

些。’”

３５



  法国政府同英国订立了商约以后不久，曾向普鲁士驻巴黎公

使作了这样一个暗示：如果提议法国和关税同盟３４之间也订立一

个类似的条约，想必会受到欢迎。但普鲁士政府回答说，关税同盟

根本不想订立这样的条约。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并且用很不

礼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除此之外，普鲁士政府那时还得到充分

的情报，知道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在此以前不久就已开始同巴

伐利亚宫廷进行谈判，要求后者把兰道要塞让与法国，说这个地方

曾根据１８１４年的条约留给了法国，但后来又根据１８１５年的条约

把它从法国手中很不公平地夺走了３５。由此可见，在居民中流传的

关于即将同法国决裂的消息，还有官方的猜疑表现来作证明。

目前普鲁士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很像奥地利在东方战争结束后

的情况。当时，奥地利同其他强国比起来，所得的利益似乎最大。

它得意洋洋地认为，除了把自己的军队动员了一下以外，没有给自

己添任何麻烦，就杀下了它的危险的邻邦俄国的威风。由于奥地

利扮演的是武装调停者的角色，而西方列强则不得不承担了战争

的全部重担，所以在和约签订以后，奥地利就自以为它已经假手于

西方盟国的武装力量，把俄国自１８４９年匈牙利事件３６以来对它所

取得的优势摧毁了。的确，维也纳内阁当时也听到不少恭维它外

交手段十分巧妙的话。但实际上却是，奥地利在东方战争时期所

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塌使它失去了同盟者，使路易·波拿巴得以

把意大利战争局部化。在意大利战争的过程中，普鲁士也保全了

自己的一切资源。它手里是拿起武器了，但是却不使用，只让它的

政治谋士们挥洒那顺从的墨水去代替士兵们流血。维拉弗兰卡和

约签订以后，看起来似乎是，普鲁士已经借法国胜利之助，把自己

的竞争者哈布斯堡王朝削弱，为自己开辟了做德意志盟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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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宣布在维拉弗兰卡议和的理由本身，就应该已打消了普鲁士

的幻想。路易·波拿巴宣称，普鲁士的武装和进行干涉的威胁牵

制了法国的力量，而奥地利则宣称，它的抵抗力量是被普鲁士的模

棱两可的中立瓦解的。在整个战争期间，普鲁士一直都在表示与

自己的行动有着可笑的矛盾贪求。它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面

前说自己负有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义务；在英国和俄国面前说自

己负有作为一个主要的德意志国家的义务，并且以这些虚伪的托

词为理由，贪心地要求法国承认它是欧洲的武装调停者。由于贪

图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主要〕德意志国家这一称号，它就让俄国在一项

空前无礼的周知照会中恐吓德意志各小邦的宫廷３７，并且让施莱

尼茨先生作代表诚惶诚恐地恭听约翰·罗素勋爵关于“基本的”国

际公法的冗长讲课。

普鲁士的行动进一步证实了它贪图充当欧洲大国的角色：它

把德意志各小邦国君的要战的热情平息了下去，并且企图利用奥

地利在军事上的失败来攫取它的这个对手原来在德意志联邦的机

构中的位置。当法国军队的胜利终于迫使它采取某种要战的立场

时，它便碰到了德意志各小邦冷淡的反对态度，这些小邦都已不大

隐瞒它们对普鲁士宫廷的最终目的的不信任了。到维拉弗兰卡和

约签订的时候，普鲁士已经不仅在欧洲完全孤立，而且在德意志也

完全孤立；接踵而来的萨瓦被兼并则使法国的无防御的疆界大大

缩短，于是法国在莱茵河上打胜仗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普鲁士现在力图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

面实行的政治路线都同样是错误的。不管在普鲁士的报刊上和众

议院里吹嘘得多么起劲，但在它的内政方面，除了它的官吏们所用

的词句之外，没有丝毫变化。关于军队改革的提案根本没有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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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以应付紧急情况，这些提案的目的只是

不断扩大已经过度庞大的常备军，加重已经过度紧张的财政负担，

并取消国家唯一的民主设施——后备军３８。关于出版、结社权、市

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官僚主义的监护、无所不在的警察等等的

所有反动法律，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甚至关于贵族与平民通

婚的可耻条例至今也没有废除。关于恢复被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所

推翻的宪法的主张，就像一种狂想一样遭到嘲笑。

让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普鲁士臣民现在所享有的公民自由

吧。在最反动的时期，有一个莱茵普鲁士人①以所谓政治罪被不公

正组成的陪审法庭判处７年徒刑，监禁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里。

自由主义的政府并没有给他减刑。他刑满后就去科伦，但科伦警

察局立即把他驱逐。于是他就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城市。但莫名其

妙的是，当局却通知他说：由于他７年不在，所以他丧失了公民权，

得寻找新的住所。他提出反驳说，他的不在并非出于自愿，可是这

种反驳毫无结果。后来他到了柏林，但又被赶走，借口是他除了个

人能够工作和运用自己的知识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因为他的全

部财产已在被监禁期间用光。最后他到了布勒斯劳，在这里，他的

一个老朋友把他安置在自己那里作帮手；但是有一天早上他被警

察局传去，警察局对他说，如果他不能取得布勒斯劳市的公民权，

顶多只能允许他在这个城市里再住几个星期。他去找布勒斯劳市

政当局，但却遭到百般刁难；后来由于热心的朋友们为他奔走设

法，这些阻难才得以克服，他关于公民权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但

是，与公民权一起，他却收到一张很大的收费单，上面列有许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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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幸被接受为布勒斯劳公民的平民所应缴纳的费用。假如不是

他的朋友们共同筹集这笔款项的话，这个普鲁士小民就会像一个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那样，在他光荣的祖国找不到安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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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６０年５月２日于柏林

普鲁士政府有好多个月一直陶醉于一种妄想，以为它将被承

认为欧洲的武装调停者，以为它将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废墟上建立

起霍亨索伦王朝君临全国的大厦。但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后，

看来它已经感到在它的前途上埋伏着巨大危险了。它那犹豫动摇

而且背信弃义的政策使它失去了同盟者；就连冯·施莱尼茨——

他那冗长的书信已成为外交界的一个说不完的笑柄——也未必能

使自己无视这一事实：一旦法国内部状况再度驱使十二月英雄①

冲出法国国境，普鲁士必定会成为新的局部化战争的目标。

难道路易－拿破仑不是已经在故作坦率的时候透露出几句

话，说他知道德意志需要统一，他就是可以使它统一的人，并且说

用莱茵河各省换取这样珍贵的东西代价不算过高吗？和普鲁士过

去的传统完全一致，摄政王及其仆从们首先便想到恳求俄国的慈

悲。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是曾经同彼得大帝一起，为反

对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而签订了瓜分条约，因而获得了波美拉尼亚

吗３９？难道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中不是多亏俄国扔掉了盟

国奥地利才取得了胜利，并且夺得了西里西亚吗４０？难道不是由于

柏林宫廷和彼得堡宫廷的策划，对波兰进行了几次瓜分４１，才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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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普鲁士君主国的疆界大大扩大吗？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

世的极端谄媚的立场——他在１８１４年正当英国、奥地利和法国表

现出某些反对和抗拒迹象时支持亚历山大一世——不是在维也纳

会议上得到了奖赏，使萨克森和莱茵河各省并给了普鲁士吗４２？总

之，普鲁士在觊觎德意志的时候，一向都是仰仗俄国的庇护和支持

的，当然，要履行一个特殊条件，即帮助俄国征服其邻国，在欧洲舞

台上扮演俄国的恭顺仆从的角色。１８５９年１０月，摄政王和亚历山

大二世在外交官、将军和廷臣的簇拥之下，在布勒斯劳为签订条约

而会见了，条约的条文至今仍是一个无法揣测的秘密，但这对路易

·波拿巴或帕麦斯顿勋爵并不是秘密，而对普鲁士臣民才是一个

秘密，他们的自由主义代表者当然非常谦恭有礼，不敢就这个微妙

的问题向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提出质问。然而可靠的是，

波拿巴的报刊并没有因布勒斯劳会议而表现出惊慌；俄法之间的

关系从那时起更加使人不安地亲近起来；这次会议并没有妨碍路

易·波拿巴侵占萨瓦，威胁瑞士，暗示“莱茵河疆界”必不可免地要

作一些“修改”；最后，普鲁士本身，虽然有重新蒙准为俄国作先锋

的希望可以自慰，最近仍然贪婪地抓住同英国结盟这一块诱饵，而

伦敦抛出这一块诱饵只不过是为了在一两个星期内使英国下院有

所消遣而已。

然而，约翰·罗素勋爵一时疏忽，在蓝皮书４３中透露了冯·施

莱尼茨先生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如何勾搭土伊勒里宫，

这便给了英普同盟一个致命的打击；普鲁士政府有一个时期曾认

为这个同盟是一个真正现实的计划，但在伦敦，所有的人都认为这

无非是一句空话，借此玩弄议会把戏罢了。归根到底，尽管同亚历

山大二世在布勒斯劳举行了会议，尽管约翰·罗素勋爵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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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同盟者”，普鲁士现在也像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一样，在

法国的自然疆界论４４面前完全孤立了。

谁能相信，普鲁士政府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所想到的唯一办

法，竟然是重新搬出建立以霍亨索伦王朝的一员为首的小德意志

的计划，并且通过最无礼的挑衅行动，不仅把奥地利抛到敌对阵营

中去，而且使整个南德意志离开自己呢？不管这看来是多么不足信

——尤其是因为波拿巴的报刊也热心推荐这种政治路线——，然

而实际情况却正是这样。危险愈是逼近，普鲁士就愈想显示自己

重新分裂德国的意图。顺便说一下，在奥地利遭受打击以后，德意

志很有可能是需要使普鲁士也受到一个这样的打击，以便摆脱“两

个王朝”；但无论如何谁也料想不到摄政王及冯·施莱尼茨先生所

奉行的是这样悲观的原则。自维拉弗兰卡条约签订以后，摄政王

的政策的趋向通过报纸上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一些小争论和议会中

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暂的、偶然的辩论暴露出来，但到４月２０日，在

普鲁士下院辩论黑森问题时，秘密就完全暴露了。

关于这个黑森问题，我已经向贵报读者作过说明４５，所以现在

只把辩论所围绕的主要几点稍作解释。当１８３１年的黑森宪法被

选帝侯在奥地利的赞助下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撕毁时，普鲁士有一个

时候也曾假装要代表提出抗议的众议院宣战；但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

当施瓦尔岑堡公爵同曼托伊费尔男爵在奥里缪茨会见时，普鲁士

便完全向奥地利投降，承认恢复旧的德意志议会４６，出卖了什列斯

维希—霍尔施坦，并放弃了自己对盟主权的一切贪求，与此同时，

也就放弃了保护１８３１年黑森宪法的侠义行动。

１８５２年，选帝侯不顾黑森人民反对，恩赐了一个得到德意志

议会保证的新宪法。意大利战争以后，在普鲁士秘密鼓动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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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被提出来讨论。黑森的上下两院再度表示赞成１８３１年宪

法的合法性，法兰克福议会也开始收到新的请愿书，要求恢复这个

宪法。这时普鲁士声明，１８３１年的宪法是唯一合法的宪法，但是它

却很知趣地补充说，这个宪法应该使之符合议会的君主制原则。

另一方面，奥地利则说，１８５２年的宪法是合法的，但应该根据自由

主义的精神修改一下。这样一来，所争论的只是一些无关大体的

小事，而且带有纯诡辩的性质。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霍亨索伦和

哈布斯堡这两个王朝在德意志联邦内部较量一下彼此的力量。议

会终于以绝大多数作出决议，赞成１８５２年的宪法，也就是赞成奥

地利，反对普鲁士。德意志各小邦的立场受到影响的原因是很明

显的。这些小邦知道，奥地利正在忙于解决它在对外政策上的难

题，而且它很吃不开，所以它除了竭力保持德意志的一般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现状〕以外，别无更大的志愿，而另一方面，它们则怀疑普鲁

士正在拟制沽名钓誉的新政计划。如果它们不承认德意志议会于

１８５１年通过的这一决议合法，那就会使议会自１８４８年以来所作

的一切其他决议的合法性都受到威胁。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

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喜欢普鲁士对德意志各小邦实行操纵并借

口支持黑森人民对选帝侯的不满企图侵犯它们的主权这样的战

略。因此普鲁士的提案就失败了。

这样，到４月２０日，当这个问题成了柏林下院辩论的题目时，

冯·施莱尼茨先生就代表普鲁士政府明确声明：普鲁士将不承认

自己受德意志议会的决议的束缚；１８５０年制定普鲁士宪法时德意

志议会已不存在，因为这个机构已被１８４８年的风暴扫除；由此得

出结论，德意志议会的一切同普鲁士政府的计划相矛盾的决议都

没有律效力；最后，德意志议会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尽管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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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仍继续存在。还能够设想普鲁士政府会采取任何比这更荒唐

的步骤吗？奥地利政府曾宣布，德意志帝国旧有的国家机构已不存

在，这是在拿破仑第一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德意志帝国以后。哈布

斯堡当时只是肯定一件事实。霍亨索伦则相反，它现在是正当国

外战争威胁着德意志的时候宣布德意志联邦的宪法无效，这似乎

是为了给十二月英雄同德意志各小邦单独结盟以合法的借口，因

为议会的法律至今仍妨碍各小邦这样做。如果普鲁士所宣布的是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合法，并宣布它自己以及德意志议会在１８４８年以

后颁布的一切反革命法律无效，如果它把革命时代的制度和法律

恢复起来，它本来是可以取得整个德意志——包括德意志的奥地

利部分在内——的同情的。

可是现在，它只是引起了德意志各邦君主间的分裂，而没有把

德意志人民团结起来。实际上它是敞开了大门放朱阿夫兵进来。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５月初

载于１８６０年５月１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９５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本文第二部分俄译文第一次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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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普鲁士的状况
①

１８６０年５月２８日于柏林

不言而喻，加里波第在西西里的战绩是这里的主要话题，像在

整个欧洲一样。诸君知道，无耻地滥用电报，像目前在那不勒斯和

热那亚或都灵所做的那样，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侵袭欧洲的蝗虫，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满天飞的电报“鸭”②那样多。因此，简要地叙述

一下此间最有权威的军界人士对西西里事态的看法，是合乎时宜

的。首先，尽人皆知，在加里波第到达以前起义已持续了整整一个

月；但是，尽管这一事实十分重要，对它的估计，像巴黎的“立宪主

义者报”４７所做的那样，可能是过高了。在朗扎将军率领援军到达

西西里之前，那里的那不勒斯军队未必有２万人，其绝大部分都不

得不集中在巴勒摩和墨西拿的要塞中，因此抽出来追踪起义者的

游动队可以夸耀在几次小战斗中的战绩，可以驱散个别据点上的

敌人，也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骚扰敌人，但是它表明自己是完

全没有力量把起义最终镇压下去的。目前巴勒摩大概集结了那不

３６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

①

② 原文用法文ｃａｎａｒｄｓ一词，有“鸭”和“谣言”两个意思。——译者注

标题的第一部分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勒斯军３万人，其中三分之二驻在要塞，三分之一安营在要塞的四

周。据悉，墨西拿有１５０００那不勒斯兵。至于谈到加里波第，根据

最近的消息，他还没有越过蒙雷阿勒。诚然，这一城市位于山丘之

上，从陆上控制着巴勒摩，但是要利用这一阵地的优越地势，加里

波第却缺少一个主要条件——攻城炮兵。因此，在最近期间，加里

波第（他的军队约有１２０００人）的成败将取决于两种主要的情况：

起义向全岛扩展的速度和巴勒摩的那不勒斯兵士的态度。如果后

者发生动摇，并且与他们队伍中的外国雇佣军发生冲突，那末，朗

扎的防御手段就会在他自己的手里毁掉。如果起义扩展到很大的

规模，那末加里波第的军队将壮大到更具有威胁力量的程度。加

里波第如果拿下了巴勒摩，他就会横扫自己道路上除墨西拿以外

的一切地方，因为在墨西拿他会再一次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请

回忆一下，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那不勒斯人失掉了一切地方，只剩下

了墨西拿作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之间的某种ｅｅｔｅ－ｄｅ－ｐｏｎｔ〔桥

头堡〕；但是，由于当时守住了墨西拿，结果就把全岛夺了回来。不

过，这一次由于政治情况改变，巴勒摩陷落和爱国者占领除墨西拿

以外的全岛，定会取得比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更有决定意义的成果。如

果加里波第占领了巴勒摩，“意大利国王”就会给他正式的支持。

加里波第如果失败，他的进军就将被宣布为个人的冒险。在加里

波第的话中带有一种讽刺意味的感慨，他对维克多－艾曼努尔说，

他行将为国王再夺到一个省，但希望国王不要像出卖尼斯——加

里波第的故乡那样出卖它。

在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中，社会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主要集中在

普鲁士摄政王给英国女王的丈夫的一封私人信件４８上。这封信的

副本被路易·波拿巴的驻柏林宫廷的大使拉图尔·多韦尔尼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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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给了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这位大使不以这样的

越礼行为为限，竟然还冒昧地要求对信中某些地方进行解释，因为

那里牵涉到伟大的巴黎ｓａｌｔｉｍｂａｎｑｕｅ〔丑角〕的声誉和计划。这件

事令人想起１８３３年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和约４９批准前不久所发

生的一个类似的事件。土耳其总理大臣曾经把奥尔洛夫伯爵所拟

定的密约送了一个副本给驻君士坦丁堡的不列颠大使馆，但是，使

他惊讶之余颇不愉快的是，第二天奥尔洛夫伯爵就把同一副本还

给了他，并且恼怒地希望他以后挑选可靠的人办事，这件事弄得他

十分尴尬。在柏林大家都深信，摄政王这封通过奥斯坦德而不是

通过加来邮出的信，是在英国邮政总局被拆的，那里有许多人员明

目张胆地检查可疑的信件。这种做法竟至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

在联合内阁时期阿伯丁伯雷自己承认，他不敢冒险把自己给首都

朋友的信托付给邮局。据推测，帕麦斯顿勋爵通过这种办法获得

摄政王的信件副本后，由于敌视阿尔伯特亲王和为了英法俄同盟

的利益，就把它交给了法国驻伦敦大使处理。不管怎样，英普同盟

的前景虽然议论得如此热烈，但决不是美妙的。

几个月之前，当约翰·罗素勋爵某一天忽然声称英国必须寻

求新盟友的时候，而且柏林官方又以孩子般的热情从而响应之后，

在英国的议会报告中却突然发表了布卢姆菲耳德勋爵拍给唐宁

街５０外交部的报告，报告申述了他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间

同冯·施莱尼茨先生的一次私人谈话，使普鲁士对外政策的真诚

意图的名誉大受打击。这时约翰勋爵承认，他做了一件最莫名其

妙的蠢事，而新同盟则遭到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摄政王

的信送错了地方。

诸君想必知道，摄政王在他的议会开幕词中曾经非常强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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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条约义务的牢靠，谈到德国将用统一战线来对付任何侵犯共

同的祖国的独立和完整的企图。这种直截了当的威胁在巴黎交易

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被俄国的“北方报”缓和了，该报用一种挖苦式

的表示宽容的ｂｏｎｂｏｍｉｅ〔善意〕语调使摄政王的开幕词没有了一

点认真的意味，并且提醒人们记起他在意大利战争时期所说的类

似的词句，而最后则把开幕词的整个这一部分评为不过是一种迎

合人民情绪的愿望而已。至于摄政王开幕词的其余部分，从实质

上说，只不过是一张立法方面种种失败的清单。曾经在两院讨论

过的少数重要法律草案——婚姻法草案、市政法草案、田赋改革法

草案（在王国大部分地区，贵族仍然免交田赋）——都成了死胎。

此外，摄政王对于他本人所建议的有关军队改革的措施至今未获

法律效力一事，表示不满。

即使在这一届有相当多数都拥护政府的众议院中，政府也没

有能够通过它所建议的军队改革，但是，它却终于争到了一笔９５０

万塔勒的补充拨款作为军费。而与此同时，据我从各省的来信得

知，在军队组织方面所策划的改革，却正在不声不响然而实实在在

地贯彻下去，以便使两院重新开会时面对着已成为ｆａｉｔａｃｃｏｍｐｌｉ

〔既成事实〕的东西无计可施，只好批准。关于所策划的军事改革

的实质，俄国的德文月刊“波罗的海月刊”曾经作了说明。这家报

纸在里加出版，它是经俄国的里夫兰、爱斯兰和库尔兰总督批准印

行的。

这家杂志写道：“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后立即提出的普鲁士军队改革，

看来只有一个目的——使政府今后不必再直接请求全体国民支持，因为在旧

的军事制度下，每当政府认为需要用军事示威来加强它的政策时，是必须请

求全体国民支持的。在欧洲当前的政治局面下，一个像普鲁士那样的力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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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承认为大国的国家，既不能一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就破坏国内的

和平生活，也不能每次都向居民保证，它的拿起武器的号召果真就与开始打

仗有关。在后备军制度中，包含着某种对抗君主制原则的民主因素。１８５０年

和１８５９年前后相隔不长接连两次动员，两次动员的结局都不是战争而是复

员，看来，这已经破坏了很大一部分普鲁士居民的信任心，使他们甚至不再信

任国家的军政方针了。两次动员时所发生的情况本身，显然已使人民得出结

论：政府在每次宣布总动员以前，必须先征得公众的同意。甚至普鲁士的说

明自己在意大利战争时期的立场的官方声明，也都承认动员后备军遇到了意

料不到的困难。”

这家俄国的德文杂志由此作出结论说，普鲁士应当摆脱现在

这种形式的后备军制度，但它同时又带着嘲弄语气暗示说，“正当

普鲁士政府强调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时候，这样改变一种最得人心

的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必须指出，“波罗的海月刊”这一家

在沙皇政府监护下在里加出版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

波拿巴保护下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斯特拉斯堡记者报”的补充。

两个刊物，一个从东方，一个从西方，在德意志边境上耀武扬威。

前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说是文坛上的哥萨克兵，后一刊物的作者可

以说是文坛上的朱阿夫兵。两个刊物都吹嘘自己热爱德意志，并

且精心制造一些贤明的忠告，提给这一个它们不惜自降身分使用

其语言的国家。两个刊物都努力训练德意志进行未来的伟大改

革，并且都强烈地散发着恰好现在把巴黎的凯撒制度和彼得堡的

沙皇制度联合起来的那种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的臭气。但

两者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斯特拉斯堡的报纸虽然充满着法兰西

第二帝国所特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假高尚精神，但仍然有一个使

用南德意志的通俗语言的特点。它努力表明自己是健全思维的拥

护者，绝不妄求任何文雅。相反，里加的那个月刊则发扬着科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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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大学的传统，故意炫耀大学者谆谆诲人的姿态和形而上学的深

思神情。然而，对于德国报刊攻击“月刊”和“记者报”，特别是攻击

“记者报”的时候所爆发的爱国义愤，我认为不过是孩子般的窘急

之情的愚蠢表现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５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９７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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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关于加里波第从马尔萨拉向巴勒摩这次令人惊奇的进军的详

细情况，我们在听到许多极其矛盾的消息以后，终于获得了看来相

当可靠的报道。的确，这是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之一；如果不是这

位革命将领在这次胜利进军以前就卓有声誉，这样的战绩几乎是

无法解释的。加里波第的胜利证明，那不勒斯王国军队仍然对这

个曾经在法军、那不勒斯军和奥军面前一直高举意大利革命旗帜

的人感到恐惧，而西西里人民对于他以及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则没

有丧失信心。

５月６日，两艘轮船载着约１４００名武装的兵士离开了热那亚

海岸；他们组成７个连，显然，这里的每一个连都要成为在起义者

中间召集的一个营的核心。８日，他们在托斯卡纳海岸的塔拉莫涅

登陆，用各种理由说服该地的要塞司令向他们供应了煤、弹药和４

门野炮。１０日，他们进入了西西里最西端的马尔萨拉港，携带了所

有的武器装备在该地登陆，尽管当时有两艘那不勒斯军舰开到，但

在紧要关头却无力阻挠他们登陆。关于英国人曾进行干涉协助起

义者的说法已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现在连那不勒斯人自己也抛弃

了这种说法。５月１２日，这支小部队开始向距海岸１８英里、位于

去巴勒摩的路上的萨累米进军。大概就在这里，革命党的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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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了加里波第同他进行了讨论，并且集结了约４０００名起义者组

成的援军。在援军进行编组的时候，几个星期以前遭到失败但未

被完全镇压下去的起义，在西西里西部所有山区更加激烈地爆发

了，而且，正如１６日所得知的，起义的发展还是顺利的。５月１５

日，加里波第率领他的１４００名有组织的志愿军和４０００名武装农

民翻山越岭向北推进到卡拉塔菲米；从马尔萨拉来的土路与从特

腊帕尼通往马尔萨拉的大道就在这里会合。横穿雄伟的切腊腊山

（即所谓皮扬托－罗马诺山）的支脉而通向卡拉塔菲米的狭谷有朗

迪将军指挥的王国军队３个营包括骑兵和炮兵把守。加里波第立

即对这一阵地发起攻击，开始时该阵地的防守是顽强的；但是，尽

管加里波第只能用他的志愿军和很小一部分西西里起义者来攻击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名那不勒斯军队，王国军队仍然被连续逐出５道坚固

的阵地，并且损失了１门山炮，还有大量伤亡。加里波第部队的损

失，据他们自己宣布，是１８人阵亡，１２８人受伤。那不勒斯人硬说，

他们在这次小战斗中缴获了一面加里波第的旗子；但是由于他们

曾经在马尔萨拉的一艘弃而不用的轮船上找到一面忘记带走的旗

子，所以完全可能，他们在那不勒斯展览、用来证明他们似乎曾经

取得的胜利的，就是这面旗子。然而，卡拉塔菲米的失败并没有使

王国军队在当天晚上退出该城。他们直到次日早晨才从那里撤

走，此后一直到巴勒摩，大概都没有对加里波第进行过任何抵抗。

他们到达了巴勒摩，但已陷入完全涣散和混乱的状态。王国军队

竟被一股“海盗和武装匪徒”击溃这一事实，立刻使他们回想起当

年的加里波第的可怕形象，正是这个加里波第在抵抗法军保卫罗

马５１的时候却能选择时机进攻韦累特里并击退整个那不勒斯军队

的前卫，以后又在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比那不勒斯军队骁勇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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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由于仓促退却，加之毫无继续抵抗的企图，就更加助长了在

这以前便已经在王国军队中出现的绝望情绪和逃跑倾向；而当他

们突然处于萨累米会议所计划的起义的中心并且受到起义者的频

繁袭击时，他们之间的一切团结精神便完全消失了；朗迪的这一旅

人惊慌失措地乱成一团，人数减少了很多，一小队一小队地陆续逃

回巴勒摩。

加里波第就在朗迪放弃卡拉塔菲米的当天即１６日进入该城；

１７日进到阿耳卡莫（前进１０英里），１８日进到帕蒂尼科（前进１０

英里）并继续向巴勒廉方向前进。１９日，不停的大雨使部队无法继

续运动。

这时加里波第获悉，那不勒斯军队正在巴勒摩周围构筑堑壕，

并加固面对帕蒂尼科大道方向的半已坍毁的旧城墙。他们至少还

有２２０００人，这就远远超过了加里波第所能用来对他们作战的兵

力。但是他们已经是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了，许多人开始打算投到

起义者方面来；同时他们的将领庸碌无能，而这一点，无论他们自

己的兵士或他们的敌人都是知道的。他们中间只有两个外籍营是

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加里波第不能下立即从正面强攻城市的

决心，但是那不勒斯军队也不能对他采取稍许坚决的行动，即使他

们的军队有这种能力也不行，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城内经常保持一

支强大的警备部队，并且任何时候也不能离城太远。如果处在加

里波第的地位的是一位平凡的将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进行

许多无计划的和不坚决的小战斗；在这些小战斗中，他可以使自己

一部分新兵学会作战，不过，王国军队也会很快地在很大程度上恢

复已失去的对于本身力量和纪律的信心，因为在某些小战斗中他

们必然会成为胜利者。但是这种作战方法无论是对于起义或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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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里波第来说，都是不适合的。这时，大胆进攻是革命所允许的

唯一的战术；起义者只要一接近巴勒摩，就必须取得像解放该城那

样惊人的胜利。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加里波第表现

出是一位不仅能够进行游击战，而且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战斗的

杰出将领。

２０日及以后几天中，加里波第攻击了那不勒斯的警戒部队和

配置在蒙雷阿勒（位于从特腊帕尼到巴勒摩的路上）和帕尔科（位

于从科尔累奥内到巴勒摩的路上）附近的阵地，因而使敌人认为加

里波第的进攻主要将指向城市的西南部，并认为他的主力也正是

集中在这个方向。加里波第把进攻和假退却巧妙地结合起来，诱

使那不勒斯军队的将领把愈来愈多的部队从城里派到这个方向上

来，因此到２４日就有１万名左右的那不勒斯军队开到城外，配置

在通往帕尔科的道路上。这正是加里波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立

即迫使敌军同他的一部分军队作战，并缓慢地后退，诱使敌人离城

愈来愈远，而当敌人被引到皮亚纳，越过了横贯西西里并把孔卡－

多罗（“金色的贝壳”——巴勒摩的一个谷地）同科尔累奥内谷地隔

开的主脉以后，他便出其不意地把主力从这个主脉的另一些山道

调到巴勒摩附近濒海的米集耳美里谷地。２５日，他把大本营移到

了距首府８英里的米集耳美里。我们不知道后来他对于那１万名

陷在唯一的一条穿过山脉的恶劣道路上的那不勒斯军队还采取了

什么行动，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用一次又一次的诈败转移了敌人的

注意力，一直到确有把握地知道他们不致很快返回巴勒摩为止。

他用这种办法使守城部队减少了几乎一半，并且把进攻路线从特

腊帕尼道路改到卡塔尼亚道路，这样他就能够发起总攻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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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的起义是在加里波第进行强攻以前发生的还是因为他出现在

城门旁才引起的这个问题，由于报道的互相矛盾而无法得出答案。

但是，确凿无疑的是：２７日早晨巴勒摩的全体居民都拿起了武器；

加里波第出乎所有那不勒斯人的意料之外，强攻了该城东南部的

特尔米尼港。其他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除炮台、主堡和王宫外，

全城的敌人都被逐渐肃清，接着是炮击、停战和投降。所有这些事

件的确实的详细情况暂时还不知道，但主要事实已经很明显了。

现在我们应当说，加里波第为了准备强攻巴勒摩而采取的机

动，立刻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将领。在这以前，我们只知道他

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同时也很走运的游击队领袖；即使在罗马被围

期间，他的那种用不断出击来保卫城市的战术也差不多没有使他

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超出这个水平。但是，这一次他所解决的纯

粹是战略任务，经过这次考验以后，他已是一位公认的军事专家

了。他赖以成功地欺骗了那不勒斯军队总司令、使后者犯下大错

而让一半军队远离城市的那种方法，他的迅速的侧敌行军和在巴

勒摩城下最出人意料的方向上的重新出现，以及他利用守军被削

弱的时机所采取的坚决的强攻，——所有这些，要比１８５９年意大

利战争期间所作的一切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军事天才。西西里

起义得到了一位第一流的军事领袖；我们希望，不久将作为政治家

而登上舞台的加里波第，将不会玷污他作为军事家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７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２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９７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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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普 鲁 士 新 闻

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３日于柏林

摄政王今晚赴巴登－巴登，那里将于本月１６日和１７日举行

一个特殊的会议，即有路易－拿破仑参加的德意志王冠人物的会

议５２。摄政王的随从人员将包括：军事办公厅长官冯·曼托伊费尔

将军，冯·阿尔文斯累本将军，冯·席梅尔曼中校，ｃｈｅｆｄ’ｅｓ

ｃａｄｒｏｎ〔骑兵连长〕冯·洛埃，宫内大臣冯·皮克列尔伯爵，枢密

顾问冯·伊莱尔，摄政王秘书博克曼先生，内阁首相和王室成员冯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读者还记得摄政王给英国女王丈

夫的私人信在伦敦被截走，并且由伦敦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一

事①，由于这封信，路易·波拿巴曾坚持与摄政王会晤，认为这样

的会晤是使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消除似已发生的误会的最好办法。

此后不久，在摄政王访问与法国毗邻的城市萨尔布吕肯和特利尔

时，路易－拿破仑又一次表示，他不反对利用这个机会与摄政王会

见。但是这一建议被拒绝了。同时传言纷纷，说摄政王准备在巴登

－巴登逗留一个月；于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②就想起建议摄政

王在水上同力求与普鲁士修好的南德各邦举行一个会议，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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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会上显示一下反法的统一战线。摄政王马上抓住了这一方

案，巴登大公、维尔腾堡国王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也接受了这

一方案，可是，法国驻柏林大使有一天却向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

莱尼茨提出正式通知：他的至尊的国王为了消除似乎是法国无缘

无故遭到的不信任，认为在巴登－巴登与当今的普鲁士国家元首

作友好的会晤，无论对于德国或是对于法国，都将是一件大大的好

事。普鲁士的大臣回答说，普鲁士也遭到不公正的怀疑，不过这样

的会晤未必能消释这些怀疑，此外，德意志诸侯们的秘密会议已在

巴登－巴登召开。当时法国大使又一次向巴黎请示后答复说，路

易－拿破仑如能与尽可能多的德意志诸侯们晤面，将不胜愉快。

此外，他还想亲自作一个重要的、不容继续拖延的报告。霍亨索伦

的抗拒就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了。接着，柏林就收到维也纳的信件，

奥地利在信件中对行将举行的会晤表示不满，但是，其他德意志邦

的宫廷则被普鲁士外交大臣的周知照会或多或少地安抚了下来。

由于这一照会，汉诺威国王今天上午突然来到柏林，并亲自表示准

备伴随摄政王赴巴登－巴登，这时，摄政王便电召萨克森国王，要

他也来参加会议。用不着说，科堡—哥达和拿骚的大公也会跟着

别人走的。

这样一来，原来是想对法国示威的德意志诸侯们的会议，便变

成了路易·波拿巴在德国领土上举行的招待会，德意志联邦的国

王们、大公们和其他小诸侯小领主们成群结队前来参加。所有这

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摄政王由于自己怀疑法国篡位者有侵略计划

而表示痛悔，而每一个小公国则是准备采取预防措施，以便不让它

们的大ｃｏｎｆｒèｒｅ〔伙伴〕把它们出卖给共同的敌人。众所周知，王冠

人物对法国革命的加西莫多如此卑躬屈节，维多利亚女王和撒丁

５７普 鲁 士 新 闻



国王已作出了榜样
５３
。１８５７年沙皇在斯图加特与十二月英雄的私

人会晤５４，曾经只能使咖啡店座上的政客们惊讶，这些人任凭自己

被彼得堡宫廷故意卖弄正统主义教条的手法所迷惑。在索尔费里

诺战役之后，哈布斯堡在维拉弗兰卡与自己的战胜者的会晤是事

务性的，而不是一种客气的举动。摄政王和环聚在他四周的小星

宿，既没有必要像维多利亚和维克多－艾曼努尔那样去要求联盟，

也没有必要像亚历山大二世那样去搞阴谋，更没有必要像弗兰茨

－约瑟夫那样去弥补自己的失败；但是摄政王却可以把行动的理

由撇在一边，而援引更高的人物们所开创的一般先例。不管怎样，

他接受了路易·波拿巴的建议，就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虚名，更有甚

者，在此之前总共不过几个星期，波拿巴还无礼地在他的外交大臣

德·图温奈尔先生的信件中向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和巴登大公

暗示，今后他们给法国皇帝写信必须签署这样的下款：《Ｖｏｔｒｅ

ｆｒèｒｅｅｔｓｅｒｖｉｔｅｕｒ》〔“您的兄弟和仆人”〕。实际上这就是拿破仑第

一为德意志诸侯们、莱茵联邦的参加者拟定的公式，他是莱茵联邦

的保护人，而巴登、黑森—达姆斯塔德则与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和

其他德意志邦一样，同是该联邦的参加者５５。为了不让路易·波拿

巴迫使深受侮辱的巴登君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君主跟德·图温

奈尔先生交往，摄政王和他的戴王冠的伙伴们一致同意不用外交

大臣作随从人员，不过，难道这些老爷们真的认为，给了他们侮辱

的乃是仆人，而不是主子吗？

至于荷兰的社会救主准备向德意志的王冠人物做的“重要报

告”，那末，可以有充分根据地断定，路易－拿破仑将效法梅特涅在

维也纳、亚琛、特劳波、莱巴赫和维罗那的各次会议期间所举行的

招待会５６，尽其所能使摄政王相信：革命者有一个大规模的阴谋，

６７ 卡·马 克 思



他们正尽一切努力引起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冲突，以便在巴黎建

立红色共和国的统治，在德意志建立中央集权共和国的统治。在

瑞士、比利时和德意志的所有波拿巴派的报刊，早在两个星期之前

就已登满了包含着这种阴郁暗示的文章，而波拿巴在日内瓦的秘

密代理人——一位人人闻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①——已经洋洋得意地

宣布，德国报刊对波拿巴的猖狂进攻将于最短期间被各地当局制止。

当此摄政王和他的德意志ｄｉｉｍｉｎｏｒｕｍｇｅｎｔｉｕｍ②尚待说服，

才能深信必须结合在头号的社会救主周围的时候，阿布先生的一

本新的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５７却从另一方面提出了

说服普鲁士人民这个目的。虽然这本小册子至今还未在德国流

行，但也有几本偶尔传到柏林，同时，我在另一篇通讯中，已经向诸

君报道了这一最新的土伊勒里宫宣言中最有趣的地方５８。这位宣

谕官在塞纳河岸上说，普鲁士人民应当在奥地利的封建制度和法

兰西帝国的民主原则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借助于这一原则，德国

人民——当然，是在给予自己的强邻以某些物质保证的条件之下

——才能指望实现他们强烈追求的统一。小册子的作者十分肤浅

地叙述了当前普鲁士政府的缺点之后，便开始教育普鲁士人，叫他

们了解法兰西第二帝国所特有的“民主原则”的真正实质；简言之，

这一原则就是现代的高卢通常所说的“普遍投票”选举帝国首脑。

诚然，连阿布先生也未必敢于否认，法国的所有自由都为了荷兰的

冒险家的利益而被充公了，不过要知道，这是根据普遍投票才充公

的。德意志正是应该通过这样的道路，在法国的帮助之下，采取同

７７普 鲁 士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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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民主原则，建立一个在霍亨索伦统治下的条顿帝国。整个办

法非常简单。普鲁士只须把一部分自己的“合法”领地让给法国，

与此同时，再用全民投票的办法侵入小邦的领土，这样，普鲁士就

会马上由封建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应该承认，路易·波拿巴

和他的食客们所发现的这个新的“民主原则”，决不是什么新东西；

相反，在近二百年来，它在神圣的俄罗斯就已非常盛行。罗曼诺夫

王朝是通过普遍投票登上皇位的。此后，从尼门河到阿穆尔河便

由民主统治了。或许，新“民主原则”的先知们会反驳说：罗曼诺夫

王朝是自由选出的；在诉诸人民之前没有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罗

曼诺夫家族登基时的普遍戒严并没有能把投票箱控制在民主原则

的适当范围以内。不管怎样，既然路易·波拿巴无法成为“正统”

国君，所以对于他来说，最好是能做到，把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的

国君兄弟们按照小帝国的模型变成“民主”国君。罗马的皇帝自然

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君，因为现代的进步，要求世袭君主制的原则

与“普遍投票”的原则相结合，这样，无论哪一个好汉在某个时候用

某种方法篡位成功，并且用一出普遍选举的喜剧装饰一下，大概就

可以认为，他的王朝一定永远是人民的普遍意志（卢梭的ｖｏｌｏｎ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的生动体现了。

我打算在另一篇通讯中评述一下现阶段的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巴登－巴登的会议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这里只提一下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①于６月１０日在克朗博尔格

城堡的会晤。会晤前两星期，瑞典外交大臣向丹麦外交大臣发出

了一个照会，照会暗示在丹麦国王随从人员中最好没有那些瑞典

８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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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陛下不乐意见面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建议丹麦国王在自己

的随从人员中不要带自己的妻子丹纳尔女伯爵，即ｃｉ－ｄｅｖａｎｔ〔过

去的〕腊斯马森小姐。因此，丹麦国王认为把自己的情妇留在家里

是合适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９８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７普 鲁 士 新 闻



弗·恩 格 斯

英国的志愿兵部队

  几个星期以前在伦敦举行的志愿兵大检阅，引起人们对大不

列颠国民军的注意。志愿兵不应该同民军混为一谈，民军是陛下

的另一种军队。据政府统计，截至４月１日民军有５万人。其中在

编制之内的有２３７３５人，即：在英格兰有１３５５８０人，在爱尔兰有

７４７１人，在苏格兰有２６８４人。民军代表各下层阶级，而志愿兵代

表资产阶级。伦敦“泰晤士报”５９断言，６月２２日参加检阅的部队

“代表所有阶级”，这不过是企图把这次检阅加上一个人民事业的

幌子罢了。大约３个月以前，体面的机械工人代表团谒见当局，想

领取武器，以便在受到侵犯时“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的请求遭

到拒绝。允许参加志愿兵部队的只有这样的工人，他们的装备和

费用由他们的厂主担负，当然，他们必须永远听从这班厂主的支

配。

英国志愿兵部队的总人数并未达到９万人，虽然最近许多统

计表上的数字较大。诚然，麦克默多上校在不久以前为圣乔治步

枪部队举行的午宴上曾声称，名列志愿兵的已达１２４０００人。但是

当人们请他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以后，才知道他把一半民军计算在

内。报纸所依据的是各团的定员，即每团为８００—１０００人，其实曾

经以超过５００—６００的人数参加检阅的团是不多的。在伦敦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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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前一两天，悉尼·赫伯特先生（他在总司令部的地位使他成为这

一问题的权威）在议会确认：“在纸面上这些部队达到相当大的数

量，但是与事实不符，因为实有人数从来也没有得到确证。”

包含这种意见的整个演说，就刊登在大谈全国志愿兵检阅的

“辉煌成就”的同一号“泰晤士报”上。在海德公园阅兵本身，就清

楚地说明伦敦报界是以如何夸张的手法来叙述这些事情的。２０日

的“泰晤士报”曾预言：“在陛下面前将出现不下３５０００人。”汤姆

·泰勒在２１日发自伦敦的刊登在“曼彻斯特卫报”６０上的一篇通

讯中写道，在首都已有４６０００多名志愿兵。实际上，根据未必愿意

过低估计志愿兵人数的麦克默多上校的材料来看，在女王面前一

共走过了１８３００兵士。这支军队的人数，当然达不到可以令人欣

喜若狂的程度。在１８０３年１０月，就约有１３０００名身穿志愿兵服装

的伦敦当地人参加了检阅。为了把不列颠人当年的从戎豪迈感同

他们现在的从戎豪迈感加以比较，我们列出一个截至１８０４年１月

的志愿兵部队人数简表：

全部列兵 ３４１６８７…………………………………………

校官 １２４６…………………………………………………

上尉 ４４７２…………………………………………………

中尉和少尉 ９９１８…………………………………………

参谋军官 １１００……………………………………………

军士 １４７８７…………………………………………………

鼓手 ６７３３…………………………………………………

   总 计 ３７９９４３………………………………

甚至英国所期望达到的现在志愿兵人数的数字——１２４０００，

若同这个表相比，就显得不大了。如果从现在大不列颠的所有适

１８英国的志愿兵部队



合服兵役的男人之中抽出十分之一，那就有５０万人。这些事实绝

不表明英国人现在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充满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雄

心壮志，不管伦敦报纸如何作相反的证明。根据发表在“陆海军

报”６１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的精细统计，英国的民军共有５０１６０

人，志愿兵部队８８４００人，总共为１３８５６０人。“陆海军报”上文章的

作者肯定地说，这个数目当中至少要有２万人会因各种原因不能

在必要时入伍，所以英国的民军和志愿兵部队的总人数是１１８５６０

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２５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９９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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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 列 颠 的 贸 易

  伦敦刚发表的贸易部关于截至１８６０年５月３１日为止的５个

月的报告书，反映出不列颠的出口水平同１８５９年头５个月比较，

仅有一些不大的变化。

出口额从１８５９年的５２３３７２６８英镑增加到１８６０年的

５２７８３５３５英镑，而且这个不大的增长，整个都是由于今年５月份

出口额的增加而引起的。

对比一下１８６０年和１８５９年头５个月相应的出口数额，使人

注目的首先就是不列颠对东印度的输出大大减少。下列资料可以

证明：

截至５月３１日为止的５个月内运往东印度的

最重要的不列颠商品

数      量 价      值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英 镑）

啤酒和麦酒（桶）…………

棉布（码）…………………

棉纱（磅）…………………

扁铁、螺丝钉、铁条（吨）…

１６８３５５

３９６０２２７３３

１７４１１５４２

１６８５１

１６６４６１

３１１１６３７６５

１５０４４８１２

１２１９４

５０７３０８

４８８４９８２

１００２４３９

１２７６７８

４９１６０９

３９７７２８９

９０３５１６

９０９５４

３８



（续）

数      量 价      值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英 镑）

生铁（吨）…………………

熟铁（吨）…………………

铁板和铁钉 ………………

陶瓷 ………………………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 ………

皮革制品和马具 …………

蒸汽机 ……………………

其他机器 …………………

马口铁片 …………………

１２１３８

１１８２３

３１５８２

－  

－  

－  

－  

－  

－  

４１０８

１０５５４

７９１１７

－  

－  

－  

－  

－  

－  

１３２９４６

１８８１２６

１６９０７２

３４５３０

８３８３２

１６７８０

７３０８７

１６５８９９

１９１２７

４２９１２

１９５６５９

４３７１７０

２４０３９

４２１２６

１５６００

１００８４６

１９６９２８

６４４１

 

  总计 ７４０５８０８  ６５２９０８９………………………………………………………

出口额减少 ９７６７１９……………………………………………………………………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东印度输出的主要项目总共减少约１００

万英镑，基本项目（棉布和棉纱）减少得最多，唯一例外的是同修建

铁路直接有关的一些商品。此外，必须注意到：与最近从大陆来的

邮件同时收到的有关贸易资料，表明情况极为不利和市场过分膨

胀，因而英国宣布的、根据大大超过一般水平的价格而确定的出口

值，无论如何在印度不能兑现。现在已毫无疑问，印度的贸易是人

为地胀大的。印度起义６２时政府人为地使需求扩大，商业活动由于

革命动乱沉寂而复苏，以及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普遍危机使大部分其

他世界市场缩小，——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印度的贸易额增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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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它的自然可能的限度。但是，根据过去的所有经验，新出现的

市场繁荣，如果没有不列颠政府的英明干涉，本来也许还能在很多

年内经得住棉织品的轰炸。看起来，威尔逊先生被派往加尔各答，

好像是专门为了瓦解英印贸易似的，他双管齐下，对内采取笨拙的

充裕国库的措施，对进口商品征收繁重关税。像联合王国这样，正

当它向法国皇帝讨好并以法国关税的假降低为借口而容忍皇帝的

篡位政策的时候，反而让它的政府采取专横措施，自己来瓦解它的

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市场，这种情况在贸易史上见到过吗？

对澳大利亚市场的输出，虽然在棉布方面有所减少，但总的说

来，无论是数量或总值都增加了。但是，为了正确地评价澳大利亚

殖民地市场的现状，我们必须从贸易部的报告书转向新近在这里

得到的商业情报。来自阿得雷德的４月２６日的通报，对于英国商

品无休止地过量地输入，对于投机、欺诈和滞销日益严重，表示担

忧。人们指出，整整一系列无支付能力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要倒闭。

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已经发生几起破产，其中有一起是９家商行的

破产，负债总数为４０万英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归根到底将有

四分之三的债务总数无法清偿，而且这笔亏损将由银行和英国债

权人担负。从刚得到的澳大利亚近１７年来的破产统计表中可以

看出，破产的数目１８５８年比１８５７年多一倍，１８５９年又增加５０％，

而今年，至４月中旬止再次增加了约７％。１８２２—１８５９年期间破产

的公司债务总数为５９８１０２６英镑，清单上指出这些公司的资产为

３７３５６１３英镑，但其中兑现的还没有５０％。

输往美国的大部分不列颠商品，无论就其价值或数量来说，都

大大减少了，下列资料可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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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５月３１日为止的５个月内对美国出口的主要项目

数      量 价      值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英 镑）

煤（吨）……………………

棉布（码）…………………

亚麻布（码）………………

生铁（吨）…………………

扁铁、螺丝钉、铁条（吨）…

熟铁（吨）…………………

铁板和铁钉（吨）…………

植物油（加仑）……………

丝织品（磅）………………

毛织品和半毛织品（码）…

陶瓷 ………………………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 ………

马口铁片 …………………

６８０２０

８８４４１１１２

２５４７６４４４

３７５１０

４８０６３

１６０２４

１２１０７

７９５８０８

１１９７１９

２２６９７６１９

－  

－  

－  

１０６９２５

８４２０８５９８

２０９７４６９９

２１４９７

３７８２４

１６４８８

４６２２

５１１６０２

５８８３６

１８５２０６３９

－  

－  

－  

６７７８５

１５６２９１８

７７６７８０

１０６４７６

３９４４２６

２００５７６

６１７２１

９５１５４

１２８１３３

８９２０２６

２３４４９２

７１９７５４

５２４６１５

６６１９６

１４９１７２１

６４３６７６

６２９１９

２９３２９４

１８９８５４

２４５５９

５７２３０

６８８６６

７３３０００

２８１５３２

６３７０３５

４６４６３０

无疑，法国是一个能填补东印度、澳大利亚殖民地和美国缩小

了的市场的国家。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可发现，英国对法国的出

口贸易仍旧保持着通常的不大的数额。至于棉布和棉纱，看来贸

易大臣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害怕丢脸，因此，认为在报告书中以完

全不包括这些商品为宜。亚麻布、亚麻纱和丝织品的情况也同样

如此。对比一下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６０年同期的出口值就可发现，今年的

出口值减少了：拈丝由１３０２６０英镑降到８８４４１英镑；丝线和纱线

由５０５２０英镑降到２９６４３英镑；机器由９８５５１英镑降到６４１０７英

镑；煤由２５３００８英镑降到２０６３１７英镑；同时也可看到，铁、铜、羊

毛、毛织品和精梳毛纱的输出有某些增加。

法国葡萄酒的输入量提高了，但还没有所有其他酒类输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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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比例大。最后还应指出，主要市场的萧条迹象，前景堪忧的

收成，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向金融市场要求大宗借款和欧洲

的动荡政局，这些都显现出１８６０年秋天的前景是很不美妙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６月底—

７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６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９９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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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一

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０日于伦敦

刚发表的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
６３
总共有三个报告。不久前还

由莱昂纳德·霍纳先生视察的地区，如今一部分并入约翰·金凯

德爵士的视察区（苏格兰），一部分并入现有３０７５个工厂和印花企

业的雷德格雷夫先生的视察区；罗伯特·贝克先生的视察区（爱尔

兰和英国的某些地方）仍保持原来的范围。下列资料所表明的，是

已呈报给三位视察员的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内的不

幸事故总数。

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

损 伤 性 质
成 年 工 未成年工 童  工 合  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计

死亡……………………………

截断右手或右臂………………

截断左手或左臂………………

截断右手的一部分……………

截断左手的一部分……………

截断腿或脚骨的一部分………

１４

５

４

２３

１６

５

３

６

１

２４

１７

－

７

３

７

２９

２１

１

２

１

３

２２

１８

－

２

１

１

１５

８

－

２

－

－

７

７

－

２３

９

１２

６７

４５

６

７

７

４

５３

４２

－

３０

１６

１６

１２０

８７

６

８８



（续）

损 伤 性 质
成 年 工 未成年工 童  工 合  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计

四肢和身体骨折………………

手或脚骨折……………………

头部和面部受伤………………

擦伤、碰伤和上列伤亡   
 以外的其他创伤……………

３０

３９

２０

２６８

１１

４３

１７

２５５

４３

３０

２３

３１５

１１

３７

２９

３５２

１１

２０

１１

１２８

４

１５

４

６６

８４

８９

５４

７１１

２６

９５

４０

６７３

１１０

１８４

９４

１３８４

   合 计………………… ４２４ ３７７ ４７９ ４６５ １９７ １０５１１００ ９４７２０４７

非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

   合 计………………… ８３ ３０ ５９ ２６ ２１ １０ １６３ ６６ ２２９

这些报告一致证明，近半年来工业活动异常活跃。对劳动力

的需求很大，以致某些工业部门工人不足。在因机器的改进使工

厂主可以不用手工劳动的毛织厂，这个困难小些，而在那些由于缺

少工人，特别是缺少青年工人，大部分机器停工的纺纱厂和精梳毛

纺织厂则大些。为了消除这种人手暂时不足的现象，过去往往采

用一些不道德的办法。当工厂制度发展之初，工厂主在人手不足

的情况下，便直接求助于某远方教区的管理人，这些人招来一定数

量的学徒即幼年儿童，把他们固定给工厂主做工，并规定一定的年

限。一当孩子们被送去学徒，主管济贫所的官员就祝贺教区摆脱

了吃闲饭的人，而工厂主就马上从这笔交易中牟取最大的好处，他

们尽可能少地开销学徒的生活费，尽可能多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劳

动。因此，１８０２，即乔治三世在位的第四十二年通过的一系列工厂

法令中的第一个法令（第七十三章），就得名为“棉纺棉织等工厂企

业的学徒和其他雇工的健康和道德保护法令”；这个法律的目的只

不过是减轻学徒制的罪恶。但是，随着机器的改进，就需要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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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劳动力了，这时，生意兴隆，邻近地区的居民已不能充分给工厂

提供所需数量的人手。工厂主就派遣代理人去爱尔兰，把爱尔兰

的家庭引诱到英国来；然而爱尔兰已不再是能按英国的需要找到

工人的市场了，所以工厂主现在不得不把他们的视线转到英国的

南部和西部各郡及威尔士，在那里寻找能够被北方各郡现行的工

资额引诱到新的工业场所来生活的家庭。代理人被派到全国各

地，描述将家庭移居工业区的种种好处，他们还受托把这些家庭迁

移到北方来。据报道，这些代理人已经运送了许多家庭。但是成年

的男人带着妻子和全家移居工业城市，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不利，那

儿最感需要的是最年轻的家庭成员，因为他们能很快受教并在较

短时期内成为有用的工人，而不熟悉工厂劳动的成年男人及其妻

子，暂时还不需要。这促使某些工厂主在某种意义上恢复旧的学

徒制，同监护院签订关于雇佣无以为生的贫民儿童的有期契约。

工厂主供给儿童住房、穿衣、吃饭，但不付给任何定期的工薪。随

着这种制度的恢复，显然，对滥用这种制度的抱怨也就产生了。但

是必须注意到，只是在不可能找到任何其他工人的时候，才使用这

种劳动力，因为这种劳动力价钱很贵。一个１３岁童工的通常工资

是每周约４先令；再供给５０或１００个这样的童工住房、穿衣、吃

饭、医疗和应有的监督，还要发给他们一些金钱奖励，平均每人每

星期４先令都不够开销。

对比一下工厂工人１８３９年和１８５９年的工资水平，就可发现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在一些工时限制在每周６０小

时的工厂中，工资（至少是名义工资）提高了；而在童工、未成年工

和女工的工时未加限制，有时每天工作１４—１５小时的印花、漂白

和染色的企业中，实际工资却降低了，只有少数例外。关于曼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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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及其郊区的棉纺织工业，有下列资料：

周 工 资

１８３９年    １８５９年  

每周工时数 ……………………………  ６９      ６０

工  种

蒸汽机工 ……………………………… ２４先令   ３０先令

仓库童工 ……………………………… ７先令   ８先令

仓库工人 ……………………………… １８先令   ２２先令

梳棉间——

  清棉女工（青年妇女和少女）…… ７先令   ８先令

  搬运工（青年男工）……………… １１先令   １４先令

  监工 ……………………………… ２５先令   ２８先令

  粗梳机工（１４—１８岁的未成年工）…… ６先令   ７先令

  并条机女工（青年妇女）………… ６先令６辨士 ８先令

细纱间——

  走锭精纺机细纱工 ……………… １６—１８先令 ２０—２２先令

  拈接工（女工和青年男工）……… ８先令   １０先令

  监工 ……………………………… ２０先令   ２０先令

拈线间——

  拈线工（女工）…………………… ７先令   ９先令

  筒子工（少女）…………………… ４先令   ５先令

  监工 ……………………………… ２４先令   ２８先令

  短工（青年男工）………………… １０先令   １３先令

在摇纱间、烧毛间和机织布间，工资也稍有提高。有些人曾警

告工厂工人说，他们会因工时缩短而吃大亏，这样一来，他们的预

言完全被驳倒了。另一方面，请比较一下工时未被法律限制的那

些工业部门的工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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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染色和漂白企业——每周６０小时

周 工 资
（先令）

１８３９年   １８５９年

混合染色工 ３５    ３２ ………………………

印花机工 ４０    ３８ …………………………

工长 ４０    ４０ ………………………………

雕刻工 ３５    ２５ ……………………………

印花工 ４０    ３８ ……………………………

染色工 １８    １６ ……………………………

清洁工和杂工 １６—１５  １６—１５…………………

绒布染色企业——每周６１小时

梳理工 １８    ２２ ……………………………

漂白工 ２１    １８ ……………………………

染色工 ２１    １６ ……………………………

上浆工 ２１    ２２ ………………………

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先生和约翰·金凯德爵士的报告中最

引人注意的部分是关于工厂建造与管理合作社在郎卡郡和部分在

约克郡的发展和扩大。这些合作社在实施股份有限公司法之后大

大增加了，通常是由工厂工人组成。每个合作社拥有资本１万英

镑或多一些，资本分为５或１０英镑的股票。它有权按照与股份资

本的一定比例借入资金，而这些借入资金都是工厂工人和这一类

人的小额存款。例如，在柏立，为使已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合作工厂

开工，需要３０多万英镑。在棉纺厂中，纺纱工和其他工人往往是这

些企业的股东，他们除领取工资外，还领取股息。在棉织企业中，合

作社的参加者常常租借织布机来干活。这种方法吸引着工人，因为

不需要很大费用，就可在他们企业里把机器开动起来。他们购买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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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机用的成品纱，然后织布，这就完成了工厂的操作过程；或者是

他们从某个与他们有来往的工厂主那里领纱，还给他成品布。这种

合作社的制度不只限于纺纱织布业，而且还扩大到其他许多消费

品的商业方面去了，如面粉、食品杂货、布匹和其他商品。

下面是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的一位助手帕特里克先生所

编写的报告，其中有一些关于这种新的工厂占有制发展情况的有

价值的资料。我担心，在下一次工业危机时期这种制度将遭到残

酷的考验。

“在罗契得尔，有一个名为‘贝凯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的合作社已存

在约１２年。它按照股份公司法注册，是一个股份无限公司。它在罗契得尔附

近的瓦德耳的克拉夫－浩斯工厂开始营业，有权用每张为１２英镑１０先令的

股票集资１０万英镑，其中已交付２万英镑。后来所集总额达到３万英镑，于

是合作社就约在５年前，作为对克拉夫－浩斯工厂的补充，在斯塔克斯太德

附近建造了一个有１００匹马力的法尔－霍耳姆大蒸汽厂。在去年１０月以前

的半年内，公司支付实付资本股息的４４％（６月１１日帕特里克先生说：“贝凯

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以“法尔－霍耳姆工厂（贝凯普）”的名义刚刚宣布再

支付实付资本股息的４８％），而现在合作社的资本已增加到６万英镑，并大

大扩充了位于斯塔克斯太德附近的法尔－霍耳姆工厂，为此就需要两台每台

为４０匹马力的机器，这两台机器很快就要安装。大部分股东都是在工厂作

工的产业工人，但他们作为工人领取工资，在管理工厂方面，只是每年参加管

理委员会的选举。今天上午我访问了法尔－霍耳姆工厂，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遵守工厂法方面，它同我区的任何工厂一样，做得很好。虽然我没有询问

这方面的情况，但我猜想，合作社已得到利率为５％的借款。

在贝凯普附近，有另外一个已存在了６年的合作社，名叫‘罗塞戴尔工业

联合会’。

这个合作社修建了一个工厂，但听说，不怎么兴旺，因为没有足够的资

金。它也是按照合作社的制度组织起来的。现在公司易名为‘罗塞戴尔工业

公司’，并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法注册，有权集资２０万英镑。４万英镑是出售每

张为１０英镑的股票聚集起来的，此外还借款４０００英镑左右。这４０００英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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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小资本家那儿借来的，数额从１５０英镑至１０英镑不等，这笔借款不要

用任何抵押作保证。当这个合作公司刚刚开业的时候，每个股东都是工人。

现在，作为对威尔工厂（这个工厂，据报道，是由“罗塞戴尔工业联合会”修建

的）的补充，该公司向Ｂ．穆姆和Ｔ．穆姆两先生买了贝凯普的艾尔威尔工厂，

并经营这两个厂。

‘贝凯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的兴旺和成就，看来成了一批新公司兴起

的动力，这批公司目前正在我的邻近地区出现，并为大工厂提供装备来经营

业务。其中有一家公司——‘新切尔奇棉纺织业公司’——根据股份有限公

司法注册，有权通过出售每张为１０英镑的股票集资１０万英镑。其中已交付

４万英镑，另外，公司还借到５０００英镑抵押借款，利率为５％，这家公司已经

营业，买到一个有４０匹马力的不开工的工厂——新切尔奇的魏尔工厂，目前

正在兴建‘维多利亚’工厂，该厂需要一台１００匹马力的机器，到明年２月竣

工后，公司打算用４５０人作工。

另一个类似的公司是‘罗坦斯塔尔花纱布公司’，也是有限公司，法定资

本为５万英镑，每股５英镑，有权借款１万英镑。约２万英镑已经交付。现在

公司正在黑尔霍耳姆修建工厂，这儿需要一台７０匹马力的机器，据报道，这

两家公司十分之九的股东都属于工厂工人阶级。

还有一个近６个月成立的合作公司——‘克拉夫棉织业老公司’，它从

Ｂ．穆姆和Ｔ．穆姆两先生处买了两个名叫艾尔威尔－斯普林格斯的旧工厂。

它们的经营原则也同别厂一样，因为我今天未能前去，所以不可能谈它们的

一切详情，但有人告诉我说，那儿有一台１３匹马力的机器在工作，工人有７６

人，我想，全体股东都属于工厂工人阶级。

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合租部分厂房，根据情况，租用一间或两间房

子，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一间房子的一部分。这样，承租人就是这部分厂

房的业主，虽然他们和自己的工人一样地作工。他们像任何其他企业主一

样，雇佣工人，付给工资，但在他们那儿作工的工人是不过问企业的。过去，

在贝凯普这样的企业比现在多得多。有些人完全放弃了这种经营，而另一些

却取得了成就，或购买了自己的工厂，或租了大厂房。在罗契得尔，这样的企

业比我区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１８６０年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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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４日伦敦

我在上一封信里概述了约翰·金凯德爵士和雷德格雷夫先生

的工厂报告，现在要谈谈罗伯特·贝克先生的报告，他是爱尔兰以

及柴郡部分地区、郎卡郡、格罗斯特郡、约克郡、斯泰福郡、莱斯特

郡、赫勒弗德郡、希罗普郡、伍斯特郡和瓦瑞克郡等地的工厂视察

员。贝克先生视察区发生的不幸事故总数为６０１起，其中童工事

故只占９％，而１８岁以上的占３３％。对这些不幸事故稍微仔细研

究一下就可看出：首先，不幸事故在总作工人数中的比重，以那些

机器不受法律监督的工业部门为最大；其次，使用同样机器的纺织

厂，不幸事故多半是发生在那些最大的企业里。关于贝克先生视

察区的１９８５６５个工厂工人的情况，他援引了下半年的如下数字：

作工人数 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数

棉纺织厂 …………… １０７１０６ 每２６１人中有１起

毛织厂 ……………… １４９８２ 每３４８人中有１起

亚麻织厂 …………… ３３９１８ 每３８９人中有１起

丝织厂 ……………… ３３８７４ 每２２５１人中有１起

精梳毛纺织厂 ……… ２８９６ 每４２４人中有１起

其他各厂 …………… ５７８９

在所有这些纺织厂里，机器都有防护，也就是为操作机器的工

人的安全装置了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工厂法保护条例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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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一看例如诺定昂的情况——那儿有大批人，特别是童

工，都是在没有依法装置安全设备的机器旁工作，——我们可以看

到，１８５９年中心医院的记事簿里记人的不幸事故有１５００起，而防

治所的记事簿里有７９４起，这样，不幸事故总数共２２９４起，然而作

工人数却不超过６２５８３人，可见，诺定昂市的不幸事故在每２７人

中就有１起——已实施保护法的纺织厂的不幸事故与此相比几乎

是微不足道的。其次，在北明翰，有许多利用和不利用机械力的各

种企业，只有两个不大的纺织厂，青年工人所使用的机器根本没有

必不可少的安全设备，企业里作工人数与不幸事故数的比例是３４

∶１。假如我们把已呈报工厂视察员的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以前和

１８４６年４月３０日以前两个半年的不幸事故总数，同１８５８年和

１８５９年的１０月和４月以前两个半年的不幸事故数比较一下，同

样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工厂法保护条例及其比较广泛的强制实行

中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在后面这一时期内，不幸事故总数降低了

２９％；虽然工人数按最低统计还增加了２０％。

至于不幸事故在大小企业中的分布情况，我认为，贝克先生所

说的下列数字具有决定的意义。在他的视察区有７５８个棉纺织

厂，作工人数为１０７０００人，近半年来，所有的不幸事故都是在约有

４００００人作工的１６７个厂发生的。可见，在有６７０００人作工的５９１

个厂中没有发生过一起不幸事故。同样，３８７个小企业的所有不幸

事故都发生在２８个企业内；１５３个麻纺厂的所有不幸事故都发生

在４５个厂内，而７７４个丝织厂的所有不幸事故都发生在１４个厂

内。由此可见，在每个工业部门，大多数工厂没有发生过一起与机

器有关的不幸事故；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大部分不幸事故发生在最

大的工厂。对后面这一现象，贝克先生试图用两点原因来说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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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最大的工厂里，从没有装置安全设备的旧机器到新机器的过

渡非常缓慢，一步一步地做；第二，在这些大企业里，人手集中于一

地的速度增加，而对这些企业道德上的监督则减弱了。

贝克先生说：“这两个原因对不幸事故的发生起着最明显的作用。关于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保留下来的旧机器从来没有装过安全设备，许多不安全

的轮子仍然存在，尤其有害的是，工人们由于同安全的新机器打交道，就忘记

了使用旧机器的危险。关于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由于在有时达１０００匹马力

的不变机械力所开动的机器上工作，由于经常力求珍惜每一分钟，结果就不

可避免地要引起危险的后果。在这样的工厂里，一瞬的时间都是利润的因

素，所以要求每个人每一秒钟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李比希的话来

说，在这里可以觉察到生命与无机力量之间的不断搏斗，这时智力必须起主

导作用，而体力的运动则必须与锭子的转动相适应。工人们不能落后，尽管

因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炎热而紧张万分；不能停止一秒钟的工作，把注意力

转移到周围所发生的各种动态，因为慢上一点都要带来亏损。因此，当工人

的注意力没有投向需要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常常把手指放到那由于位置或由

于转动缓慢而被认为是安全的轮子上。由于工人忙于在一定的时候要生产

出一定磅数的纱，他们就往往忘记注意自己的机器下面的‘小拈接工’，因此，

许多不幸事故都是由于所谓自己不小心而发生的。”

近半年来，除丝织厂外，所有的纺织企业，无论是在爱尔兰，或

者是在贝克先生视察的英国地区，都异常兴盛。唯一的一个看来

使个别工业部门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障碍是愈来愈缺乏原料。在

棉纺织工业中，从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新工厂建设，这样的新的

扩大生产的制度和这样对人手的需求。最突出的现象是在寻找原

料方面采取的新措施。例如，在拜尔法斯特，仿效郎卡郡棉花供应

联合会而成立了亚麻供应联合会。截至１８５３年为止的５年内，亚

麻的平均输入量连同爱尔兰收获的亚麻在内，每年为１１３４０９吨，

而截至１８５８年为止的近５年内相应的数额只有１０１６７２吨，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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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年减少了１２０００吨，虽然每年的出口值增加了１００万英镑。羊

毛的价格在最近工厂报告所说的时期本来就已高于一般水平，以

后又不断上涨。羊毛价格这样上涨的经常因素，可以说是毛线厂

的迅速扩大以及大不列颠和各殖民地对羊肉需求的增加；至于使

羊毛的经常供应量减少的偶然因素，应该认为是本季度的特殊条

件，因为在冬季，由于饲养不好或不当，死了不少母绵羊，而春天，

由于寒冷，饲料不足和一种能使牲畜在几小时内死去的疾病，又死

了许多羊羔。

由于签订英法商约６４和担心外国竞争，近６个月来情况严重

恶化的唯一工业部门，就是丝纺织工业。这些情况的影响是逐渐

表现出来的；当写这篇通讯稿时，仅在考文垂一地，就有１３０００织

工因全部机器停工而失业。正如我在关于１８５９年的工厂报告的

通讯中所指出的，这个危机尤其应热感到遗憾的是：在考文垂组织

了许多家庭丝织厂，作工的是工人及其家庭，只是偶而使用雇佣劳

动。从１８６０年初起，这样的工厂数大大增加。实质上，这些工厂是

回复到过去的家庭工业，区别只是在于，这样的工厂采用蒸汽机，

但它们又完全不同于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新的合作社制度。这里房

主就是业主，而织工就是发动机的承租人；有时，织工除自己的家

庭以外，还利用外边工人的劳动。织工自己的两台机床，或者全部

购买，或者赊购，每星期交付一定的款项，或者，譬如向他的既是建

设者又是投机者的房主租用。此外，他还租用必需的发动机。据

说，现在用织工的机床工作和用业主的机床工作之间的差别就同

法国丝带和英国丝带的差别一样。但是，有人忧虑，——看来，罗

伯特·贝克先生在他的报告里也有这些忧虑——，这样使用机械

力的家庭劳动，将不能顶住商业上的动荡。可能，英国的厂主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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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法国的劲敌，将被迫使用大宗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毁灭在

他自己的家门口同他竞争的家庭丝织厂。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０日

和１４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６日和２４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６０１６号和第６０３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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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

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３日于伦敦

据今天巴勒摩来电称，由于梅迪契上校准备向米拉措进攻，那

不勒斯国王已不得不命令那不勒斯军队全部撤出西西里，退入他

的大陆领地。虽然电报尚待证实，但加里波第的事业正在向前进

展，却是无可争辩的，尽管他的军队受着疾病的折磨，他的政府受

着种种外交阴谋的扰乱。

坏透了的阴谋家拉法里纳，以及按原籍来说是科西嘉人、按职

业来说是波拿巴警探的格里舍利先生和托蒂先生被逐出西西里，

表明加里波第已和卡富尔派公开决裂；这个公开的决裂，在欧洲报

刊上引起了莫衷一是的评论。加里波第有一封私人信给一位伦敦

朋友６５，内容已有人介绍给我看过，并且允许我在“论坛报”上报道

它的基本论点，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真实情况。虽然加里波

第的信还是在本月７日发布驱逐上述三位阴谋家出岛的命令之前

写成的，但是它已全面地阐明了将军和大臣、众望所归的独裁者和

王朝首相之间，简言之，即加里波第和卡富尔之间的争论的实质。

加里波第用这样的话《ｃｅｔｈｏｍｍｅｆａｕｘ》（“这个坏家伙”）痛斥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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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并且预言，“他总有一天要”跟路易·波拿巴“交锋”；而

卡富尔则和路易·波拿巴签订了密约，并断然决定一块一块地兼

并可能由加里波第的宝剑夺取过来或由人民起义使其摆脱长期附

属地位的意大利领土。与这种把领土逐渐合并于皮蒙特的过程同

时，也将有一个“补偿”第二帝国的过程。就像为了伦巴第和诸公

国曾经必须付出萨瓦和尼斯一样，兼并西西里也势必用撒丁岛和

热那亚来作补偿；每进行一次片面的兼并行动，都得和皮蒙特的监

护人①做一笔片面的外交买卖。如果意大利为了法国的利益再度

遭到瓜分，除了意味着意大利的完整和独立受到侵犯之外，还将立

时扼杀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爱国运动。那种正在散播的信念，即认

为意大利为了在皮蒙特的权力之下统一就必须逐渐缩小，会使波

拿巴有可能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保持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依附法国

的特殊政府。因此，加里波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排除法国外

交干涉的一切借口，但是，正如他所知道的，只有运动保持纯粹人

民的性质，并且不与纯粹王朝的扩张计划发生任何联系，才能做到

这一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一旦解放，如果维克多－艾曼努

尔担起责任来治理它们，并且保护它们既不受前方的敌人奥地利

的侵犯，也不受后方的敌人法国的侵犯，那时，就可以把这些地方

合并于维克多－艾曼努尔王国了。大概，加里波第太信赖英国政

府的善心，太相信路易·波拿巴的处境困难，他指望，在他把任何

领土合并于皮蒙特之前，在他只倚靠意大利的武器来进行解放事

业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是不敢干涉，不敢公然违反他过去在开始

向意大利进行十字军征讨时所持的口实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是

１０１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① 指路易·波拿巴。——译者注



可靠的，即不管加里波第的计划是否顺利实现，在当前情况下只有

他的计划，才不仅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意大利摆脱历来的暴君

和内部纠纷，而且也能使意大利逃脱新的法国保护人的魔爪。卡

富尔正是为了阻挠这一计划的实现，才把拉法里纳在两个科西嘉

人伙伴的陪同下派往西西里。

拉法里纳是西西里人，１８４８年在西西里的革命者中间露出头

角，但这决不是由于他有真正热情或卓越功绩，而是由于他仇视共

和党，由于他跟皮蒙特的空论家大搞阴谋。西西里革命失败后，拉

法里纳住在都灵，发表了一本大部头的意大利历史６６，尽力吹捧萨

瓦王朝，诋毁马志尼。彻头彻尾效忠于卡富尔的他，把波拿巴主义

的精神传给了“争取意大利统一民族协会”６７；在他成为这一组织

的主席之后，便利用它来阻挠而不是促进独立的民族发动的任何

尝试。和他过去的活动完全相符，当加里波第打算远征西西里的

传闻初起时，拉法里纳就嘲笑和辱骂进行这种远征的主张。而当

准备这次壮举的直接措施终于已经采取的时候，拉法里纳就利用

“民族协会”的一切可能加以阻挠。到了他的阴谋已不能削弱将军

及其士兵的决心，远征已经出发时，拉法里纳就以厚颜无耻的冷嘲

态度大发悲观论调，而且大胆地预言此举将迅速和全面破产。可

是，一当加里波第拿下巴勒摩并宣布自己是独裁者，拉法里纳便急

忙附和他，并且从维克多－艾曼努尔那里，更正确地说，从卡富尔

那里，获得了在居民赞同该岛合并于皮蒙特以后立即代表国王治

理该岛的大权。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加里波第最初非常客气地接

待了他，没有计较他那不祥的过去，于是他便马上开始扮演起主人

的角色，暗算克里斯比政府，和法国警探策划阴谋，把那些希望通

过投票片面地把该岛合并于皮蒙特而结束革命的自由派贵族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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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周围，不去准备必要的措施把那不勒斯人逐出西西里，反而

去安排种种办法撤销马志尼的拥护者以及其他一些为他的主子卡

富尔所不能信赖的人的公职。

克里斯比（拉法里纳的阴谋首先就是针对他的政府）曾长期在

伦敦流亡，他在伦敦是马志尼的朋友，他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解

放西西里。１８５９年春，他冒着很大的危险，用瓦拉几亚人的名字，

带着瓦拉几亚的证件，来到西西里，走遍西西里各大城市，制订了

起义计划，定于１０月间开始起义。秋天爆发的事件６８，使起义不得

不推迟到１１月以前，后来又推迟到今年。同时，克里斯比曾求助

于加里波第，加里波第拒绝参加起义的组织工作，但他答应在起义

开始并充分巩固从而表现出西西里人的真正情绪后予以援助。在

远征期间，克里斯比带着自己的妻子——远征中的唯一女性——

伴随着加里波第，参加了各次战斗，他的妻子还领导了救助伤病员

的工作。拉法里纳先生首先要撇开的正是这个人，当然，暗中还希

望继克里斯比之后把独裁者本人也摆脱掉。加里波第为了尊重维

克多－艾曼努尔，并且在自由派贵族的强大压力之下，违反着自己

的意志，同意了建立新政府和免除克里斯比的职务，把他作为私人

顾问和朋友留在身边。可是一当加里波第作了这种牺牲，他就看

到了，那帮人坚持克里斯比政府辞职，只不过是为了强加给他一个

名义上是加里波第的政府、而实质上却掌握在拉法里纳或卡富尔

手中的内阁。这个内阁在拉法里纳的鼓励之下，并且依靠卡富尔

庇护，将很快使他的全部解放计划化为乌有，并利用自己在国内的

全部影响去反对他们已经叫起来的所谓尼斯的暴发户，即加里波

第。正是在这个关头，加里波第不仅拯救了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拯

救了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事业：他驱逐了拉法里纳和两位科西嘉伙

３０１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伴，接受了阁员们——拉法里纳的走卒——的辞呈，并任命了一个

爱国政府，我们可以提一下，马里奥先生是这个政府的成员之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１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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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不 列 颠 的 国 防

  刚刚提交议会审查的英国的国防计划６９，建议把全部经费用

于巩固港口和某些次等工事，只要能保卫国家最大的港湾不受敌

人不大的分舰队的袭击即可，还用于在杜弗和波特兰建立大的坚

固的堡垒，保证区舰队和单艘船只有设防的停泊场所。预定把全

部经费用在保卫国家边缘，即易于受敌舰袭击的深岸线上；而既然

不可能加强全部海岸线，为此便选择了几处重要的据点，主要是海

军兵工厂和港口。国家的内地则完全听天由命。

这样一来，既然英国现在承认，它的军舰已经再也保卫不住它

了，它必须采用筑城工事作为国防手段了，那就不言而喻，它首先

应该使自己的海军兵工厂即它的舰队的摇篮不受袭击。谁也不会

怀疑，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彭布鲁克、席尔涅斯和乌里治（或任何

别的选来代替它的地点）应该充分巩固起来，能够击退任何海上的

袭击和在一定时期内经得住陆上的正规围攻。不过，把对付这种

危险的预防措施叫做国防计划是完全荒谬的。实际上，为了使这

个计划名副其实，看来有必要使它大大复杂一些，并且拨出比单单

保卫各港口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经费来实现它。

一个国家，如果像法国或西班牙那样，容易受到来自自己陆地

边界方面的入侵，也同样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袭击和陆战队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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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沿海地区登陆，那是不得不把自己的海军基地变成头等要塞的。

土伦，卡塔黑纳，热那亚，甚至瑟堡，都可能成为像消灭过塞瓦斯托

波尔的军械库和港埠设备的那种联合攻击的目标７０。因此，这些地

方应该有非常坚固的陆地防线，并且筑一些使港埠设施不致遭到

轰击的堡垒。但这对英国是不适用的。即使假定它的舰队的失败

暂时使英国的海上优势成了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入侵的军队

在不列颠的领土登陆之后，也永远不能指望自己有自由的交通线，

因而将不得不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这支入侵军队将不可能采

取正规的围攻；即使它能够采取围攻，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也不

会估计侵略者会安然呆在朴次茅斯面前，把它的武力消耗在长期

围攻上，而不趁着自己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优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直取伦敦，力求解决主要任务。假如有朝一日敌人能够无阻碍地

使足够进攻伦敦之用的部队在英国登陆并运去足够进攻伦敦之用

的武器装备，同时包围朴次茅斯，那末英国就要处于灭亡的边缘，

这时朴次茅斯周围的任何岸防炮台也不能拯救它了。其他的海军

兵工厂也同朴次茅斯的情况一样。海上防线可以尽量加以巩固，

但是陆地防线的一切设施，凡不包括在制敌于相当远的距离之外，

使港口不受轰击并使之不受两个星期正规围攻这个任务之内的，

都是完全多余的。但是，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拟议中的朴

次茅斯防御工事的预算和某些计划来看，所谈的却是砖和石灰的

大量消耗，壕沟和胸墙建筑，财源以及战时兵源的消耗。看来，军

事工程师们是完全陶醉于这些编制筑垒计划的大好机会了。这些

计划对他们说来很久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奢侈品。英国将有置身

于堡垒群和炮台群的危险，这些东西会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出现，

会像热带林里的蔓生植物一样茂盛起来。看来，政府是坚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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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些计划来证明开支的正当；然而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工事

的主要成果只不过是好看罢了。

在各港口不能保证能够防备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突然袭击〕之前，

是有可能受到专为破坏其中某个港口，破坏后马上退却的入侵的。

可见，各港口可以说是伦敦的安全阀。但是，既然各港口将有准备

反击主力的攻击，甚至能够经得住两个星期的正规围攻，——这种

准备看来被认为是必要的，——那末入侵的目标除开伦敦外就没

有别的了。既然所有较小的据点都设了防，局部的入侵已经不起

作用，入侵就势必进行冒险——要末消灭英国，要末自己被消灭。

由此可见，巩固港口的事实本身便是削弱伦敦。这个事实迫使入

侵的强国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力图一下子占领伦敦。帕麦斯顿勋

爵说，伦敦应该从陆上加以保卫。假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末在

这种情况下，陆军越强大，伦敦也就越安全。但是哪里会有这样一

支强大的陆军呢，如果朴次茅斯、普利茅斯、查塔姆、席尔涅斯或者

彭布鲁克，都变成瑟堡、热那亚、科布伦茨或科伦这种类型的头等

要塞，要保卫它们不是需要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人的守军吗？可见，越大

力巩固港口，也就越削弱伦敦和别的地方。而人们居然把这叫做

国防！

无论如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会决定伦敦的命运，而如果考虑到

国家商业的大集中，考虑到敌人占领伦敦会使英国的整个工商业

机器完全停顿下来，那就用不着怀疑，一次会战会决定整个王国的

命运。可见，虽然预定在港口防御上花１２００万，国家的心脏本身

仍然可能是没有防卫的，而它的命运势必取决于一次会战的结局！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可以用最合理的办法来巩固各港口——

要做到这一点，花不到预定用在这上面的过大款项的一半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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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如果希望建立国防，那就立刻着手巩固伦敦吧。跟

在帕麦斯顿后面说这样做不可能，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说法在巴

黎需要巩固的时候曾经流行过。巴黎周围的一圈绵亘的筑垒工事

所包括的面积略小于伦敦的面积，巴黎周围的堡垒线全长２７英

里，而伦敦周围距切林－克罗斯６英里的防线长达３７英里。这条

防线提供了关于各堡垒同中心的平均距离的正确概念；如果相应

的铁路联络系统在半径范围和圆周范围方面都便利于迅速调动预

备兵员，这条防线延长１０英里也不会使它显得过长。不言而喻，

伦敦决不能马马虎虎地来巩固，像“康希耳杂志”７１所建议的那样，

认为６个大型堡垒就够了；堡垒至少得有整整２０个，但是，另一方

面，伦敦没有必要像巴黎那样用学究式的作法来巩固，因为伦敦是

决不会需要经得住围攻的。全部要求就是保卫伦敦不受ｃｏｕｐｄｅ

ｍａｉｎ，对付入侵的军队在它登陆后的两个星期内能够用来进攻伦

敦的武力。没有绵亘的筑垒工事也行；如果防御计划事先有了妥

善的安排，那末这种防线可以卓有成效地用巩固村庄和市郊住宅

组的办法来代替。

如果伦敦这样来巩固，而各港口从海上来加强，并且防备陆上

猛烈的、非正规的进攻，甚至短时期的围攻，那末英国就可能不必

担心遭到任何入侵，而且做到所有这一切，大概用１５００万英镑就

够了。各港口总共需要不到７万正规部队和１５０００志愿兵；同时其

余的基干部队、民军和志愿兵——假定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８万，

志愿兵１０万——将保卫伦敦附近的野战工事，或者在伦敦前面迎

战；而且，伦敦以北的全部地区将有充分自由来组织志愿兵的新队

伍，建立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的基地。在任何情况下，敌人都将是

被迫行动的；在伦敦的巨大筑垒地域的吸引力面前，即使他想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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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站住，他没有别的选择，要末向它攻击，从而遭到失败，要末

等待，从而一天天增加自己处境的困难。

与此不同，政府的国防计划会造成这种局面：英国的军力假定

是９００００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以及１１５０００名志愿兵，在这种情况

下，守军至少用掉２５０００正规部队和３５０００志愿兵，剩下６５０００名

正规部队和８００００名志愿兵作为保卫伦敦的野战军，其中，一打起

来显然就会迫切需要的３５０００人还十分安全地呆在谁也不打算攻

击的石墙后面。但是这支军队的削弱还不只是在这３５０００人身

上，它还会失去筑垒阵地，而把它从这些阵地里赶走只有正规围攻

才能办到；它将不得不派出自己的指挥不善、经验缺乏的８００００志

愿兵在开阔的地方作战，这样一来，它就将被迫在不利得多的条件

下行动，比不上以上说过的那样配置的军队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４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１０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６０２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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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

——不列颠的贸易状况

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因为关于叙利亚骚乱的蓝皮书刚刚发表和斯特腊特弗德·德

·雷德克利夫勋爵定于下星期二提出关于叙利亚局势的质询７２，

所以我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评论搁一搁，只想预先提醒一下读者，不

要听信波拿巴派报刊的伤感语调，不要陷在对野蛮部落的残酷暴

行的恐怖情绪和对受难者的自然同情里。但是总还有些情况需要

仔细谈谈。首先应该指出，俄罗斯帝国由于农奴解放运动和财政

紊乱而发生的内部矛盾，正处于困境，现时的政府要摆脱这种困

境，除了发动大战外，找不到别的出路。政府认为，战争是防止发

生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小册子“俄国的真相”７３里那样带有机密

性地预言过的革命的唯一手段。自从哥尔查科夫公爵发出关于土

耳其基督徒的控诉的周知照会，试图重新把东方问题提出讨论以

来，到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但他的呼吁，只得到土伊勒里宫孤单

的声音的响应，对欧洲舆论没有发生预期的影响。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俄国代理人和法国代理人开始蠢动起来，

他们力求制造一次政治宗教殴斗，——前者在达尔马戚亚，后者在

叙利亚沿海一带，——而且，在门的内哥罗和黑塞哥维那的骚动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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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土耳其政府撤出驻留在叙利亚的几乎全部土军，从而为黎巴嫩

野蛮部落间特别尖锐的斗争留下了毫无阻碍的场所之后，这两个

运动就遥相呼应起来。法国人的皇帝，像信奉正教的沙皇那样，不

得不寻找某种新的、能轰动一时的十字军征讨，以便重新用战争的

幻觉把自己的帝国投入忘河①。意大利的运动由于挣脱了他的驾

御并采取了同他所希望的相反的方针，已使巴黎舆论厌倦，这一点

“立宪主义者报”已委婉地暗示过。他想以强迫“德意志统一”的办

法来引诱普鲁士摄政王，借此使法国得到莱茵河各省作为“道义上

的补偿”，这种企图以全盘失败而告终，甚至使这位投民族解放运

动之机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事业家〕成为一个笑柄。路易－拿破仑被

牵连在内的与教皇的冲突７４，损害了他在农民中的威信的支柱

——法国天主教僧侣。

帝国国库已有若干时候处于枯竭状态，而现在还处在这种状

态。虽然曾试图通过散布可以举办ｅｍｐｒｕｎｔｄｅｌａｐａｉｘ〔和平公

债〕的暗示来改善状况，但结果是徒劳的。甚至对波拿巴法国来

说，这样做都未免太说不过去。除了以战争为借口的公债以外，再

来一个以和平为借口的公债，这是一个连巴黎交易所经纪人也不

能接受的方案。被阉割了的巴黎报刊用有些犹豫忐忑的语调斗胆

暗示：第二帝国的恩赐既伟大又珍贵，因为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

是国债增加５０％。为数５亿法郎的和平公债计划因此被放弃了

——这一退却，给了法夫尔先生勇气，使他在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

〔立法团〕作了关于“财政破产”堪虞的长篇演说，把帝国编制预

算的能手给国库蒙上的华丽面纱撕成了碎片。法夫尔先生和奥利

１１１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

① 据希腊神话，喝了“忘河”的水，就忘掉一切。——译者注



维耶先生在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这个假代议机关的《ｃｈｉｅｎｓｓａｖａｎｔｓ》

（“有特殊训练的狗”）面前对十二月制度的特点大胆提出的批评

意见，以及巴黎的官方和半官方准官方报纸上满目皆是的对“旧

党”７５阴谋的疯狂攻击，同时证明了这一个无情的事实的存在：叛

乱的高卢精神又在死灰复燃，篡位者的继续统治又将有赖于组织

一场大的军事演出，就像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后两年和克里木事

件结束后又两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很明显，法国的专制君主和

俄国的专制君主都迫于同样的擂起战鼓的迫切需要，正在互相谅

解地一致行动。半官方的波拿巴派的抨击文章向普鲁士摄政王提

议，建立一个使法国得到“道义上的补偿”的“德意志联邦”，而

皇帝亚历山大则向自己的舅舅公开建议把直至海岸的整个北德意

志并入普鲁士，其条件是莱茵河各省交给法国，对俄国向多瑙河

的推进保持沉默，这一建议不久前已在德国“民族联盟”７６的刊物

上得到公开的认可，柏林政府刊物也没有驳斥。正是这个情况

——两位专制君主同时的声明——引起奥地利皇帝同普鲁士摄政

王在特普利策会晤７７。但是，彼得堡和巴黎的阴谋家为了防备他们

对普鲁士的引诱不能得手，便把令人震惊的叙利亚屠杀事件储藏

起来；这一事件准能成为法国干涉的借口，而法国的干涉则会给

全欧战争在大门走不通的情况下打开后门。至于英国，我只补充

一下，１８４１年帕麦斯顿勋爵供给德鲁兹人武器，至今他们还掌握

着这些武器；１８４６年通过同沙皇尼古拉的协议，他事实上消灭了

控制黎巴嫩野蛮部落的土耳其统治，并且为它们搞到一个假独

立７８，这种假独立在外国阴谋家的巧妙指导下，随着岁月的消逝只

能结出血腥的果实。

诸位知道，这一次议会会议使政府遭到了空前的接二连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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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在保护关税方面的毫无成效的措施外，

一项重要的措施也没有通过。但政府一方面把法案一一收回，同

时却施展诡计，以走私的办法在二读时巧妙地夹带了一个不大的、

总共只有一个小条款的动议，假如这个动议被议会通过，那就会引

起最大的、从１６８９年以来英国未曾有过的宪制改革７９。这个动议

不是别的，恰好是提出取消印度的地方英军，把它并入不列颠军

队，从而把它的最高统帅部从加尔各答的总督手中转交给伦敦的

总司令部，换句话说，就是转交给剑桥公爵。这个改革会使一部分

军队不受议会的管制，会在极大程度上加强王室权力，至于其他的

严重后果就更不用说了。看来是，曾一致反对政府方案、但由于

１８５８年的印度法案８０而不能成为下院议员的一些印度事务参事会

的委员们，把某些议员鼓动了起来支持他们的抗议；于是，当政府

认为自己的巧计已经得手时，突然发生了霍斯曼先生领导的议会

éｍｅｕｔｅ〔暴动〕，恰好及时粉碎了政府阴谋。内阁完全出乎意料地

陷入困难，因自己十分无知陷入了圈套的下院则一片混乱，这一出

戏确实滑稽。

业已公布的上个月的出口值反映着不列颠的贸易萎缩的过

程。同我在上一篇通讯①中所说的一致，１８６０年６月的出口与

１８５９年６月的输出相比，减少将近１５０万英镑。

近三年的６月份的报告提供了如下的数字：

 （英镑）

 １８５８年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１０２４１４３３ １０６６５８９１ ９２３６４５４

３１１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

① 见本卷第８３—８７页。——编者注



  截至１８６０年６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内，公布的出口值比１８５９

年同期减少１００万：

 （英镑）

 １８５８年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５３４６７８０４ ６３００３１５９ ６２０１９９８９

  ６月份出口减少的商品有棉布、棉纱、麻布、小五金、刀类、铁、

精梳毛织物。甚至在贸易额一向（本月份除外）不断增加的工厂毛

织物的出口中，“毛纱和精梳毛纱”项下的出口也减少了。６个月内

向英属印度出口的棉织品从１８５９年上半年的６０９４４３０英镑减至

１８６０年上半年的４７３８４４０英镑，即减少了将近１２６万英镑。

至于进口情况，最突出的就是购进了大量的棉花。１８６０年６

月收进２１０２０４８担，而１８５９年６月为１６５５３０６担，１８５８年６月只

有１３３９１０８担。６个月内供应量增加了不下３００万担，或者说增加

了６０％以上。１８６０年５月份输入的棉花值比１８５９年５月输入的

棉花值多１８０万英镑。１８６０年头５个月购买的原棉比１８５９年同

期至少多６５０万英镑。

棉织品和棉纱的出口迅速减少，而棉花的输入却在更大程度

上增加，假如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较，问题就很明显：棉纺织

工业的危机日益迫近，尤其是因为，新购进的原棉同多得异乎寻常

的棉花储存已经发生冲突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１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２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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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不久以前在伦敦公布的不列颠国防委员会的报告说，如果法

国人的皇帝想要派敌军到英国，那末“皇家舰队的所有战船”都不

能阻挠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长达２１４７英里的海岸线的任何一段

上登陆，更不用说爱尔兰的海岸线了。既然在茹安维尔的有名的

小册子８１发表前后人们也不止一次地承认过，只要指挥有方，就可

能使１０万人以上的法军在不列颠群岛上实现登陆，那末，唯一重

要的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大不列颠拥有什么手段来抵抗这种入侵

了。

根据下院的决定，本年５月间公布了不列颠陆军人数的资料。

这个资料如下：部队的整个人员编成等于１４４１４８；截至５月１日

为止各级队列军人——１３３９６２；民军新编军队的人数——１９３３３。

这个资料一发表，三个王国四面八方都发出了差不多一致的抗议

声，反对花费数达７５００万美元的军事预算的方式，因为检查一下

１４４１４８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基干部队的实际人数，“暴露出一个惊

人的事实，就是在任何一个地点，都未必能够集合３万名步兵用于

进攻或防御”。

悉尼·赫伯特先生和他总司令部的同僚们立刻举行了一个会

议，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努力来消除居民的恐慌。报纸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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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可能研究了充实这个资料的数字，而且相当详细地弄清了实际

情况。”

“泰晤士报”企图

“表明，如果‘部队’一词只指基干步兵，那末情况就反映得相当准确，但

是实际上，驻在国内的军队也包括其他兵种的重大兵团，这样，它们的总人数

就决不像看上去那样少。”

由于公众的这种神经过敏和总司令部会议的结果，出现了一

种完全新的统计表，把宗主国的大不列颠的武装力量的人数定为

３２３２５９，即比根据两个月以前所引用的资料多１７９１１１人。这个出

入是不难解释的。公布第一个数字的目的是指明在有利的情况下

和得到及时的通知后能够立即入营服役的人数；第二个数字的用

途是指出列入领饷表的、也就是从上述７５００万美元当中得到一份

的男人和青年的总数，以及志愿兵和民军２２７１７９人（其中２０万实

际上不是作为兵士而存在的）。此外，还把３３３０２名属于“新编部

队训练站”的人算了进去。为了别人不致怪我们对这些“新编部队

训练站”有偏见，我们可以引用伦敦“泰晤士报”这家权威报纸的

话：

“新编部队训练站的部队实际上不是准备在国内服务，而是准备在国外

服务的。它们的编制属于驻在国外的各营，所以它们不适于在国内服务，这

是毫不奇怪的。”

简言之，这只不过是些不中用的部队，其中一类是服役不到３

个月的新兵，这些新兵集结后每３个月或者不到３个月就被派到

驻国外的部队里去，另一类是由于无法使用而留在国内的老弱，

“因此，这支由年老体衰和未受训练的人组成的部队，无论如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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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同正规军的营同等看待”。

我们不谈新编部队训练站，谈谈志愿兵利民军吧。再指出一

下目前至少有２０万人只在纸上存在也就够了。马瓜伊尔先生不

久以前在议会证实，几乎每个民军团，按照总司令部的名册计算，

都比任何时候能够集合到队列里来的人数多出２００—３００人。悉

尼·赫伯特先生也这样承认过。在爱尔兰的民军里，虽然兵士们

由于穷苦，在集结方面不得不比他们的英格兰的同伴们更守规则

些，但是有许多官方以８００人计算的团，——例如，瓦特福德团

——只不过有４００人。把英国的民军和志愿兵部队的人数定为

１３８５６０人，这个统计大概是接近实际的，对于一个公正的统计家

所作的统计来说，这是可能的。

根据陆军部不久以前的报道，宗主国的正规军人数是６８７７８

人。这里面包括近卫骑兵（１３１７人），工兵（２０８９人），由老弱组成

的卫生队，军用辎重队和其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打仗的部队。为

了避免争论，假设所有６８０００人都是合格的。如果假定，整个民军

和志愿兵都处于集合状态，正在服役，那末总数就将是２０６５６０人。

甚至还可以把爱尔兰警察也加到这个名册里，这大约可以使它增

加到将近２３７０００人。正规军以及民军新编部队的正常人数刚刚

定为１０万人，大约比实际数字多１６０００，但是我们将把这个数字

算作可靠的。假设有１５０００志愿兵能够在法军登陆后３天以内到

指定地点集合，英国仍然会有１１５０００人的军队可用。但是要记

住，其中有不下２５０００人是使用武器的新手。其次，所有海军造船

厂、军械库和国家重要设施都要加强守军，因为在各海军港口从来

也没有８０００人以上的海军陆战队。爱尔兰也得派军队去，不管

“国民请愿书”在开导爱尔兰人友好对待麦克马洪的兵士方面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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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影响。全部志愿兵和民军对于维持绿岛的秩序，特别是由

于面临着会战是会不够用的。女王陛下的政府将势必为这个国家

至少拨出１万正规军和２５０００非正规军，警察除外。合在一起，这

方面要５５０００人左右，于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剩下８万兵士来

保卫军械库、兵工厂和海军造船厂了。假定，新编部队训练站的不

适用的或无经验的兵士能够自己保卫自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认为要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两万来名适用的部队就够了，那也

是没有根据的。可见，对付拿破仑的由法国人、朱阿夫兵等组成的

１０万军队的将是６万红色制服军队（其中可能有４５０００多基干部

队）。这两支互相对抗的军队的冲突，结果如何，恐怕不会有什么

问题吧。

可能有人反对这一点，认为法国不能在一切严守秘密的情况

下装备１０万人并把他们运过拉芒什。这也是可能的；但是英国不

会知道袭击从哪里来，所以它自然是会耽心自己的地中海沿岸领

地的命运的，并且会设法加强自己在那里的守军，以防袭击伦敦的

威胁掩盖袭击马尔他岛和直布罗陀这个最终目的。英国会用自己

拉芒什舰队的若干船舰向这些据点派２—３万兵士，当然不是“志

愿兵”，这样，它会把国内的对敌斗争的整个担子都加在后者身上。

某些知名的作者肯定地说，甚至洗劫伦敦归根到底给英国带来的

损害，也会比把英国从马尔他岛和直布罗陀赶走要小。

然而关于这点，人们会对我们说，只要一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

态，在全国，从切维厄特丘陵到康瓦尔，就能够把所有不列颠人都

动员起来，把入侵的敌人打退到海里去。这有些道理。但是，经验

教导我们，不管群众的爱国力量如何，由于居民通常没有武器，即

使有也不会用，他们的战斗情绪在战争的情况下就没有多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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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棍和铁叉在“七日规”①或内地能够成为置人于死地的武器，但

是，认为它们在同朱阿夫兵斗争中将成为抵挡不住的，那就荒谬

了。要使差不多完全包下志愿兵部队的资产阶级在法军占领他们

的家乡岛国的关头，愿意像志愿兵部队出席检阅，接受女王陛下的

祝贺一样，响应号召，也是非常成问题的。无论如何，承认可能有

１５万人的军队入侵，并不比认为志愿兵能够派出１２万人更为荒

谬一些，因为，到１２个月征召的终期白金汉宫发出的诚心邀请还

不能够使集合来的人数超过１８３００人。

关于实际参加了海德公园检阅的部队的人数，有人表示了某

些怀疑，因此让我们从“曼彻斯特卫报”摘录一段谈阅兵第二天情

况的文章。这里提到的“特派记者”，是麦克默多上校的知己汤姆

·泰勒先生：

“大概，我们的读者记得，我们的特派记者根据麦克默多上校的官方资料

曾经声明，他们的人数是１８３００人，即比约翰·伯戈因爵士所确定的那个数

字略小。但是，看来约翰爵士更感兴趣的是志愿兵的军容，而不是他们的人

数。”

在估计可能集结起来抗击入侵的部队人数时，我们有意依照

最有利于大不列颠的统计。我们关于常备军的统计，承认花名册

中有名的每个兵士都合格，不管有病没病。我们把民军和志愿兵

的人数定为１１５０００人——对这个数字，熟悉情况的人是可能认为

大大超过实际人数的。此外，还完全没有考虑有关这个问题的下

面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法军指挥军官的公认的才能，法国军纪的

优势，法国战术的总优势，另一方面，英军许多高级军官的不容置

９１１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① 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工人区。——编者注



疑的迟钝，正规军和志愿兵的管理不善（在通知下达５个星期以

后；一个民军团在本年５月间出席了检阅，有１３５人光着脚）。最

后，整个不列颠军队的战斗素质同法国军队相差悬殊。

考虑到这些因素，下面的情况就应该被认为是无疑的，即拿破

仑若以１５万人或者甚至１０万人的军队在一个选择得当的英国港

口明天登陆，那末他是有可能“洗劫伦敦”的，而不像一家伦敦报纸

不久以前曾经断言的那样，“如果他怀着敌意踏上萨克森土地”，他

的必然命运就是“被消灭”。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７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１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６０２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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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俄 法 同 盟

１８６０年８月３日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通讯①中认为叙利亚的屠杀和俄法同盟之间有秘

密联系的看法，在拉芒什海峡彼岸得到意外的证实，这就是丹屠先

生于上星期二出版的据说是艾德门·阿布先生写的小册子“叙利

亚和对俄同盟”８２。你们知道，丹屠先生是法国政府的出版商，出版

所有半官方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时把土伊勒里宫正在努力“研

究的题目”透露给欧洲。上述的小册子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

因为它是紧接十二月英雄向培尔西尼发出的一封甜蜜的书信８３之

后问世的，这封书信的目的是麻痹约翰牛，而约翰·罗素勋爵则把

它的副本送往伦敦的“泰晤士报”，同时却拒绝提交给议会。下面

的摘录是“叙利亚和对俄同盟”这本小册子中最重要的内容。

“基督教欧洲，正像十字军远征时期一样，被可怖的罪行震动了，不久以

前的叙利亚就成了这种犯罪的场所。７０万基督徒被２００万伊斯兰教徒的残

酷的宗教狂热任意摆布，而土耳其政府那种无从解释的不闻不问态度、看来

暴露出它是参与了这件事的。当然，如果法国不立即担负起光荣的任务去保

护那些在遥远的过去就是隐士彼得和非力浦－奥古斯特的战士的人的生命

财产，那末，它就是背弃自己的所有传统…… 因此，已经是考虑怎样摆脱这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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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境况的时候了，因为，如果这种境况拖延下去，必然会引起一场大灾难——

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全被屠杀。土耳其政府侈谈的远征完全不足

以恢复秩序。在叙利亚有教友并且公正地为他们的安全而担忧的大国，应该

准备物质上的干涉。如果它们拖延，要保护这些牺牲者就晚了；它们唯一的

义务就将是为蒙难者复仇了。

特别关心保护这遥远海岸上的十字架的有两个国家：法国和俄国。它们

武装同盟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和这一同盟将怎样影响到欧洲的今后组织？我们

打算探讨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吸引和结合的规律的作用之下，人民组成

先前所没有的政治联合。我们‘正亲身处在’人类生活的这种紧要关头中的

一个关头。叙利亚问题只是极其复杂的局势的一个纽结。整个欧洲都处在期

待和不安的状态；它期待问题的通盘解决，以便为欧洲和东方的持久和平奠

定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使我们大陆的组织同那些正在与

奴役进行斗争的现代各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相符合。敌对的宗教意向，各异的

气质，完全不同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在某些欧洲国家中促成了不安的

情绪，这种情绪有碍于信任的恢复和文明的进步。和平是各国政府所渴求的

最终目的，这个目的，只有在我们刚才指出的骚动的经常原因消失时，才能

得到可靠的保证。因此，我们想作出两点结论：     

１、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应该促成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国家的

使命，是把具有共同的思想和意向的居民吸收和集中到一个强大的统一体

里；

２、应该贯彻和支持这个原则，而不诉诸武力。

对法国和俄国一眼就可看出：它们实现了君主国的理想。这两个国家彼

此相隔整整４００里约①，但它们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达到了统一，只有这种

统一才能建立巩固的国家，而不是变化无常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边界因战争

的偶然情况每天都可以改变）…… 在近一百三十五年来，历代沙皇在彼得大

帝遗嘱上动脑筋的时候，从未转移其对欧洲土耳其的贪婪目光…… 法国是

否必须像过去那样抗议沙皇对衰老的苏丹帝国的野心？我们认为不必。如果

俄国在恢复我国莱茵边界的问题上帮助我们，那末，在我们看来，拿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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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来酬答这个同盟都不是太高的代价。由于这种联合，法国可能恢复自

己十八个世纪以前地理学家斯特拉本所划定的实际边界。     ”

（接着引述斯特拉本所列举的高卢作为一个强国领土的种种

好处。）

“很容易理解，法国应该力求重建这个神的创作〈显然，是指高卢边

界〉①，这在如此多的世纪内一直由于人心狡诈而受到阻碍，并且这也是理所

当然的事，因为在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要扩张领土时，德国就周期性地表现不

安并以贝克尔的爱国歌曲②向我们挑战…… 我们知道，不单是我们想要扩

大自己的边界。如果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打算同我们对莱茵的打算一样，那

末，难道就不能从这些类似的要求中求得一些好处吗？难道就不能迫使欧洲

接受这样一种联合，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把土耳其交给俄国，把拿破仑第一在

１８１４年视为自己作为君主而存在的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需〕条件即莱茵边界交

给法国吗？

欧洲只有２００万土耳其人，而把沙皇作为自己精神主幸的希腊人却有

１３００万…… 曾持续９年之久的希腊起义只是运动的前奏，叙利亚的屠杀可

能就是运动发生的信号。希腊的基督徒只待自己的彼得堡主宰或君士坦丁

堡总主教的命令一发，就要起义反抗异教徒；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会预见到，东

方问题是要在对俄国有利的意义上，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的。因

此，假若受到斯塔列扎诺夫预言鼓舞的俄国人，应他们教友的呼唤准备随时

越过普鲁特河，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边界，那末我们的意图所根据的理由，就会同俄国所

遵循的理由一样雄辩有力。我们且撇开一切历史上的回忆，一切地理上的道

理，挨次地考察一下同莱茵毗连的各个地区，探讨一下要求把它们合并过来

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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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指尼古劳斯·贝克尔的“德国的莱茵”（１８４０），开头是：《Ｓｉｅｓｏｌｌｅｎｉｈｎｎｉ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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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比利时。惊人的相似使一些历史学家有理由称比利时人为北方

的法兰西人，凭良心说，这是很难争议的。的确，在这个国家里有教养的阶级

只用法语，而懂佛来米方言的只是某些地区的下等居民阶级。除此而外，整

个比利时都信奉天主教；比利时的独立正应该归功于法国，即按起源、语言和

宗教来说是它的姐妹国的法国。我们且不说，１７９５年被我们的武力征服了的

比利时，在１８１４年以前是法国的９个省。不过，我国对它的压制看来并不怎

样沉重，因为在１８３１年，当比利时未能取得各大国的大国的允许合并给法国

的时候，曾根据两院的决定，愿把比利时王位交给法王之子奈穆尔公爵。由

于后者拒绝，两院才不得不把王位交给了萨克森—科堡公爵，即现在的列奥

波特一世。但我们引证的前例极为重要；这使我们有根据设想，如果要问及

比利时的意见，它的豁达不会在萨瓦之下，它会再一次证明，法国的伟大引起

它多么大的同情和尊敬。上等阶级某些代表的反对立场很快就会被人民的

鼓掌声压下去。

莱茵河分三条支流入海，其中两条——法入须德海的艾塞耳河和麦士河

的支流伐耳河——几乎直向北流。假如法国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它不能选

择莱茵河本线代替伐耳河或艾塞耳河线，以便从荷兰南部割一块尽可能小的

地方吗？当然，它正是会这样做。此外，必须以莱茵河线为基础修改我们的边

界，这绝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荷兰的利益。我们需要扩张，舆论也早就大声

疾呼地要求我们扩张，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具有现在边界的比利时就足够了，

何况，些耳德河线就是根据１８０１年的吕内维尔条约应该划归法国的边

界。”     

接着是一小段，用同样的一些论据证明兼并“在帝国时期是

Ｄé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Ｆｏｒｅｌｓ〔森林省〕的卢森堡大公国的必要性。此

后，小册子的作者就转而证明合并莱茵普鲁士的必要性：

“比利时和卢森堡归属我国以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为了改善

我们的边境，我们必须合并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莱茵普鲁士、整个莱茵巴伐利

亚和大约三分之一的黑森大公国。所有这些土地，在帝国时期是鲁尔、莱茵

和摩塞尔、萨尔、蒙顿奈等省以及贝尔格大公国。１８１５年这些土地被瓜分，

为的是使这些省份再回到我们的手中变得困难。曾经并入法兰西君主国的

４２１ 卡·马 克 思



这些省虽然同我们直接联系的年代不多，但是，我们暂时的逗留却在那里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一件卓越的事情。在这些地区人们是以怎样的好

感对待法国旅行者，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近４５年来，没有一个法国兵士

在莱茵河沿岸的城市驻防，但是真教人惊奇：这里的人对待我们穿军服的人

却如此令人感动。像我们一样，他们是天主教徒；像我们一样，他们是法国

人。难道我们的皇帝查理大帝的宫廷不是在亚琛吗？…… 与法国毗连的莱

茵各省在政治上应该像在天然条件上一样依附法国。”

然后，作者又谈到俄国，并指出，克里木战争不是法俄同盟

的障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达成谅解。接着他便这样来陈述法

国应当得到俄国感谢的一个理由：

“应该记得，法国没有支持英国在波罗的海上的计划。我们不知道，在

任何情况下向喀琅施塔得袭击能否成功；我们有根据认为，幸亏法国反对，才

没有进行袭击。”

在回顾了一下意大利战争之后，作者表示相信普鲁士最终会

加入法俄同盟：

“但是，要使柏林内阁同意我们的政策，就应该使它摆脱英国的影响。这

怎样才能做到呢？使普鲁士不再是我们在莱茵河的邻国，并答应支持它在德

国占领导地位的合法要求。这些莱茵省的割让将迫使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从

奥地利那里寻求补报。与英国同盟能给普鲁士的只是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而

与法国同盟却可以在它面前开辟无限广阔的天地！

法、俄、普三国一旦缔结真诚的同盟，——而我们也有理由期望它将会

缔结，——从中产生的后果将是很自然的…… 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

——一千八百年以前斯特拉本就认为是无可争辩的，——莱茵河是法国北

部的天然边界。普鲁士因这种领土扩张而吃亏最大。近４５年来它看守莱茵

河就像巨龙看守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一样。消除这个法普之间敌对的原

因吧；让莱茵河左岸重新成为法国的领土；作为奖赏，普鲁士将从奥地利那

里得到补报，——奥地利这个国家将因背信弃义和迟钝呆笨而受到惩罚。

为了持久和平，什么事都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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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符合居民的愿望，以便不发生强力兼并的事情。如果俄国占了君士

坦丁堡，法国占了莱茵，如果奥地利缩小了自己的范围，普鲁士取得了在德国

的领导地位，那末欧洲还会发生骚乱或革命吗？英国一国敢反对俄国、普鲁士

和法国吗？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但是，假如这种事情发生了，假如大不列颠

敢于如此轻举妄动，那末，它会得到严重的教训；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伊奥尼

亚群岛是使它保持冷静的保证；是它铠甲上的脆弱之处。尽管它能够在自己

的岛上徒劳无功地焦躁不安，并且始终不得不消极观看大陆上发生的一切，

但由于它将派往叙利亚五六千人，它仍然会被允许说出自己的意见的。

已经到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明确确定的时候了。正是在叙利亚，法国应当

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莱茵边界，巩固同他国的同盟。但我们应该注意不让俄

国无止境地扩张。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北各省就应该使它的要求满足了。小亚

细亚仍应是中立区。如果能够用富有理想和实际的眼光观察实际问题，那末

我们就说，选择已经由我们做好了，正好，提出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希望

在叙利亚实现的那种思想的化身。这就是阿布德－艾尔－喀德。他是一位相

当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足以博得伊斯兰教居民的信赖；他相当文明，足以对一

切人一视同仁；感恩的纽带把他同法国联在一起，他将保卫基督徒并迫使那

些一直要破坏小亚细亚平静的狂暴部落就范。如果任命阿布德－艾尔－喀

德为叙利亚的艾米尔，我们的这位俘虏的劳绩就得到应有的奖赏了。”

对阿布的小册子的评论是卡·马克思

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３日写的

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１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２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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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纸张税。——皇帝的信

１８６０年８月７日于伦敦

昨晚下院在大多数议员出席的情况下爆发的本届议会的党派

大战，虽然从内阁的角度来看是一次胜利，但从舞台效果的角度

来看却是一次失败。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把纸张关税降至消费税

的水平——另增少许的关税附加税以弥补消费税可能发生的不妥

——的决议，以３３票的多数通过。但是下院完全以自己的风格做

了这件事。这里有舞台，有斗士及其侍卫，但没有稍微值得一提

的观众。还在战斗开始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知道，公报亦已发

表。因此，公众是漠不关心的。谁都知道，联合起来组成所谓

“大自由党”８４的党派控制着议会的多数，因此，只有多数人队伍发

生分裂，内阁才会失败。但这一点已由帕麦斯顿勋爵事先把形形

色色的自由派议员召到他官邸中而得到调解。决议本身出自内阁

中的曼彻斯特派，而帕麦斯顿勋爵也只是保证把格莱斯顿先生的

决议提升为内阁的决议才得以保住了格莱斯顿先生和米尔纳·基

卜生先生的支持。他曾经在通过关于取消纸张税的法案时使用手

段，骗过他们。这一次，他们强迫他遵循一定的行动路线。正统

的辉格党人是多数派中唯一被怀疑有背叛阴谋的派别；但他们主

子的严厉声音和议会再度解散对他们的威胁，已足以使他们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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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纪律的约束之下了。总之，在演出开始前许多小时，整个伦

敦就已确切地知道党派裁判的结果了，因此，除了观众席上的常

客外，谁也不想出席观看圣斯蒂凡教堂８５的虚有其表的大战。的

确，这是相当无聊的场面，只有格莱斯顿先生的引人入胜的口才

以及休·凯尔恩斯爵士精心准备的辩护词才引起少许的活跃。格

莱斯顿先生极力把对其法案的反对立场描绘为保护关税派企图对

自由贸易派的最后一次绝望反抗。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掌声淹没

了他最后几句话，这似乎是在向他这位自由党的真正领袖致敬，而

帕麦斯顿勋爵在这个党里则远不是受人敬爱的独裁者。代表保守

党人发言的休·凯尔恩斯爵士用严密的逻辑论据和深刻的分析，

证明将纸张税降至消费税的水平与对法商约绝对无关。他的对手

首席检察官理查·贝瑟耳爵士（自由党人）做得很笨，对自己劲

敌的成功怒不可遏，并嘲笑休爵士的“律师辞令”；因此，这位可

怜的人招来了保守党人一连串不赞同的喊声，不时地打断他的发

言。

这样，本届议会的一场党派大战就结束了，现在，极可尊敬的

议员们肯定即将成批地离开下院，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可能现在干

脆用纠缠的办法争取通过任何合他心意的小法案，例如，关于地方

欧籍军队同不列颠军队合并的可恶的印度法案８６。如果要求对英

国议会制的深刻恶化提供什么令人信服的新证明，那末，这个印度

法案和下院对它的态度就可以做这样的证明。任何一个对印度事

务稍有权威和略知一二的下院议员都反对过这个法案。下院的多

数派不仅自己承认没有得到任何材料，而且对法案作者的内心打

算也表示过疑虑。多数派曾经不得不承认：法案是以欺骗的方式

偷运进议院的；正确估计情况所必需的最重要文件被狡诈地藏了

８２１ 卡·马 克 思



起来；印度事务大臣①不顾印度事务参事会全体成员的不同意就

提出了法案——关于此事，他显然违反１８５８年赐与印度的新宪

法８７而认为没有必要向议院报告；最后，内阁甚至没有试图引用任

何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在下院会议快结束时——在一切比较重

要一点的问题被从议程中取消之后——用那种极不光彩的匆忙方

式通过法案，而这个法案实际上将根本改变不列颠宪法，因为它将

大大加强王室的权力，将建立一支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不受议会拨

款约束的军队。但法案仍然可能在现在通过，因为两派的头目看

来已同宫廷有了秘密协定了。

路易－拿破仑写给他所钟爱的培尔西尼的信，仍然是英国和

拉芒什海峡彼岸注意的中心。首先，土耳其政府对法国和俄国最

初所筹划的那种叙利亚远征８８的抗议，看来得到了奥地利和普鲁

士的强烈支持，而帕麦斯顿勋爵既在不久前即辩论防务时选定了

路易－拿破仑作为不列颠所疑惧的主要对象，于是就不能不把自

己的权威地位抛在天平盘上加重土耳其和德意志各邦这一边了。

其次，十二月英雄看来不仅被俄国的唯我独尊的口气弄得有些不

知所措，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被《ａｎｃｉｅｎｓｐａｒｔｉｓ》〔“旧党”〕在沙

龙里的反复嘲弄以及从巴黎郊区传来的对《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ｓａｃｑｕｅ》

〔“与哥萨克同盟”〕的低声怨言弄得惊慌起来。

要使巴黎能接受这个同盟，需要把情况大大复杂化一下。路

易－拿破仑在如此可悲的情况和显然心慌意乱的状态下，写了那

封信，信中某些地方是极为可笑的。

英国人在读到下面一句说给帕麦斯顿勋爵听的话时，大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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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都是老实人，让我们像老实人那样，而不要

像尔虞我诈的骗子手那样达成真诚的协议吧”；但是，只有法国人

的听觉才能鉴别这一段粗俗不堪而又可笑之极的法文原文：《Ｅｎ

ｔｅｎｄｏｎｓｎｏｕｓｌｏｙａ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ｅｄ’ｈｏｎｎｅｔｅｓｇｅｎｓ，ｑｕｅｎｏｕｓ

ｓｏｍｍｅｓ，ｅｔｎｏｎｃｏｍｍｅｄｅｓｌａｒｒｏｎｓ，ｑｕｉｖｅｕｌｅｎｔｓｅｄｕｐｅｒ

ｍｕｔｕｅｌｌｅｍｅｎｔ》。任何一个法国人，在读到这一段话时，都不能不想

起名剧“罗伯尔·马凯尔”８９中类似的话。

附录几份有关法国和英国国家支出的比较资料。根据临时的

或草拟的预算，法国１８６０年的总收入估计为１８２５００万法郎或

７３００万英镑，其收入来源如下：

（英镑）

一、直接税、土地、房屋、私人营业执照 １８８０００００………

二、注册收入（印花税和地产） １４３０００００…………………

三、林场、森林和渔业 １５０００００……………………………

四、关税和盐税 ９１０００００…………………………………

五、间接税（消费税等） １９５０００００…………………………

六、邮政 ２３０００００…………………………………………

七、其他收入 ７５０００００………………………………

英国１８５９年的收入（１８６０年的财政报告尚未公布）如下，并

且同法国的报告一样，取其整数：

（英镑）

一、税收（包括所得税）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二、印花税 ８２５００００………………………………………

三、皇室土地 ４２００００………………………………………

四、关税 ２４３８００００…………………………………………

五、消费税 １８５０００００………………………………………

六、邮政 ３２０００００…………………………………………

七、其他收入 ２１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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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国家支出比较如下：

法 国    英 国

（单位：英镑）

国债利息 ２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０００００…………………

陆军和海军 １８６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皇室费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进款征集费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

其他支出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共 计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波拿巴法国的国债利息正在迅速达到英

国的水平；大陆上的集权君主国对陆军和海军的支出少于岛上的

寡头政体国；某个名叫路易－拿破仑的个人开支比英国君主多一

倍半，最后，在法国这样一个官僚国家里，进教征集费正在以同进

款本身不相称的比例增长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７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２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３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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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加里波第的运动

１８６０年８月８日于伦敦

意大利南部的危机就要到来。如果法国和撒丁的报纸可信的

话，那末１５００名加里波第的军队已经在卡拉布里亚海岸登陆，并

且随时都可望加里波第本人到来。即使这个消息为时过早，８月中

加里波第就可以把战场转移到意大利半岛却是毫无疑问的。

要想弄清楚那不勒斯军队的调动情形，必须注意到在它的队

伍中有两个互相敌对的派别：一派是执政的温和自由派，以政府为

代表；另一派是专制主义的权臣集团，军队的大多数将领都同它有

联系。政府的命令往往被宫廷的密令和将军们的阴谋所破坏。军

队调动的矛盾以及新闻报道的矛盾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今天我们

听说全部王国军队都要撤离西西里岛，明天我们却发现王国军队

在米拉措附近准备新的作战基地。这种情形是所有不彻底的革命

所特有的；１８４８年在欧洲到处都出现过类似的局面。

当那不勒斯政府主张撤离西西里岛时，博斯科——看来他是

这一群佩带那不勒斯将官肩章的老懦夫中唯一坚定的人物——却

安然地着手把该岛的东北部变为希望能够从这里去收复全岛的筑

垒基地。为了这个目的，他率领了一支在墨西拿所能选出的精锐

部队开往米拉措。在那里他碰上了梅迪契指挥的加里波第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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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旅，可是却没有敢对他们进行任何认真的攻击。就在那时，加

里波第本人得到了报告，率领援军来到了，于是，这位起义者的领

袖便向王国军队发起了攻击，经过１２小时以上的激战，完全击溃

了王国军队。双方参战的兵力大致相等，但那不勒斯军队占领的

是非常坚固的阵地。然而，无论阵地或兵士都没有能抵挡住起义

者勇猛的攻击，他们把那不勒斯军队一直赶过城市，退入主堡。于

是那不勒斯军队只得投降。加里波第准许他们登船离去，但不得

携带武器。在这次胜利以后，加里波第立即向墨西拿进发，当地的

那不勒斯的将军同意以不触犯他的主堡为条件交出该城的外围堡

垒。容纳不了几千人的墨西拿主堡，永远也不会成为加里波第进

攻行动的严重障碍。因此，他做得完全正确，使该城避免了一场炮

击，而这本来是任何强攻所不能避免的后果。总之，这一连串的投

降——在巴勒摩、米拉措和墨西拿——比次数多一倍的战败更能

摧毁王国军队的自信心和对指挥官的信任。那不勒斯军队向加里

波第投降已经成为常见的事情。

从这时起，这位西西里的独裁者就可以考虑在大陆登陆了。

可是，要保证在更往北面、距离那不勒斯６—８日行程的地方登陆，

即使是在波利卡斯特罗湾登陆，他现有的轮船大概也还是不够的。

因此，看来他决定在最狭窄的地方，即在该岛的东北端、墨西拿以

北的地方渡过海峡。据报道，他在这个地方集中了将近１０００只

船，其中大概多半是一些这一带常见的近海捕鱼的小帆船，所以，

假如关于萨基指挥的１５００人登陆的消息属实的话，那末他们就是

加里波第的先头部队。从这里向那不勒斯进军并不是最适宜的地

点，因为这个地点在半岛上距离首都最远。但是，如果加里波第的

轮船不能一次载运１万人，那末他就用不着选择其他地点了，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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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点他却至少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卡拉布里亚人会立即和他

联合起来。然而，假如加里波第的轮船能载运约１万人，并能指靠

王国舰队的中立（看来王国舰队并没有决心对意大利人作战），那

末，大概一支不大的部队在卡拉布里亚登陆就仅仅是一种佯动，而

他本人是想率主力开往波利卡斯特罗湾，甚至萨累诺湾。

加里波第现有的兵力为５个正规步兵旅（每旅４个营）、１０个

Ｃａｃｃｉａｔｏｒｉｄｅｌｌ’Ｅｔｎａ〔埃特纳猎兵〕营、２个ＣａｃｃｉａｔｏｒｉｄｅｌｌｅＡｌｐｉ

〔阿尔卑斯猎兵〕营（这是他的精锐部队）、１个由英国人邓恩上校

指挥的外籍营（现为意大利营）、１个工兵营、１个骑兵团和１个骑

兵连及４个野炮营，共３４个营、４个骑兵连和３２门火炮，总人数

约达２５０００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北意大利人，其余的是意犬利其他

地区的人。几乎所有这些兵力都可以用来进攻那不勒斯，因为目

前正在编组的新的部队不久就足以监视墨西拿的主堡和保卫巴勒

摩及其他城市。但是，同那不勒斯政府名义上拥有的军队比起来，

这支军队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那不勒斯军队按平时编制包括３个近卫团、１５个基干团、４个

外籍团，每团２个营，计４４个营；还有１３个猎兵营、９个骑兵团和

２个炮兵团，共计５７个步兵营和４５个骑兵连。如果再加上也完全

按照军队原则编组的宪兵９０００人，这支军队按平时编制共有９万

人。但是近两年来，这支军队已按战时编制补充满员；各团增编了

第三营，后备骑兵连已转为现役，警备部队也已补充足额，因此，目

前这支军队名义上已超过１５万人。

但是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呵！表面上，在书呆子看来，它是十

分中看的，然而这支军队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爱国热忱，也没

有忠心。它没有民族的战斗传统。这样的那不勒斯军队一向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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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败仗；只有在追随拿破仑时它才始终是胜利的分享者。这不是

民族的军队，这纯粹是国王的军队。征集和组织这支军队仅仅是

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使人民俯首听命。可是，甚至在这一方

面，它显然也是无用的；军队中有着大批反君主主义分子，目前他

们已到处显露头角。特别是中士和下士，几乎全都是自由派。整团

的人高呼：《Ｖｉｖａ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加里波第万岁！”〕。这支军队从卡

拉塔菲米到巴勒摩所遭到的这样的失败，是任何一支军队从未遭

到过的。如果说外籍部队和某些那不勒斯部队在米拉措曾经打得

不坏，那末不应当忘记，这些精锐部队只是那不勒斯军队中微不足

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此，几乎无疑问的是：如果加里波第率领足以保证在大陆上

取得几次胜利的兵力登陆，那末那不勒斯军队无论集中有多大的

兵力也不能成功地抵挡他；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可能就要听到加里

波第率领１５０００人对付比他多十倍的敌人，从希拉向那不勒斯继

绩胜利进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８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３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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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

法国公债和印商公债

１８６０年８月１４日于伦敦

６００万英镑的新的撒丁公债的发行工作结束了，据说，公债的

认购数字超过所要求的数字的一倍。可见，市场上新意大利王国

的债券价格是提高了；与此同时，奥地利却无法应付债务，其债台

之高，已不能用国家的财源来衡量，而是要用它的政府的虚弱来衡

量了；至于俄国，强大的俄国，由于被赶出欧洲信用市场，已不得不

再去求助于印刷机。然而，即使对撒丁来说，新公债也提醒我们一

个可恶的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刚迈

出第一步，就好像有一种恶鬼般的宿命力量把他们推向新的奴役。

难道任何国债不是压在整个国民经济身上的抵押，不是阉割人民

的自由吗？难道它不是产生新型的名叫国家债权人的无形暴君吗？

无论如何，如果说法国人为了继续做奴隶而在不到１０年之内把自

己的国债增加了一倍，那末，意大利人为了获得自由，大概要担负

起同样的债务了。

本来意义上的皮蒙特，即不算一些不久之前合并过来的省

份９０，在１８４７年共缴纳税款３８１３４５２英镑，而今年它必须缴纳

６８２９０００英镑。在英国报刊上，例如在“经济学家”上曾经指出，由

于关税制度实行了自由主义的改革，皮蒙特的商业也已大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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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下述数字：

（英镑）

１８５４年输入仅为 １２４９７１６０………………………………

１８５７年输入为 １９１２３０４０…………………………………

１８５４年输出为 ８５９５２８０…………………………………

１８５７年输出增加到 １４０５００４０………………………

但是，请允许我指出，这种增加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撒

丁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丝织品、细绳、酒类和植物油；而正如已经

普遍都知道的，在１８５７年前三个季度中，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都

大涨物涨，因而撒丁的商业收入总额就增加得特别多。此外，王国

的官方统计所说的只是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它们

的数量，因此，１８５７年的数字一般说来可能是一个例外。在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期间，至今没有印发过任何官方报告，所以，国家的

工业发展曾否因１８５８年的商业危机和１８５９年的意大利战争而停

顿，还不得而知。下面引用的撒丁本土本年度（１８６０年）官方收支

统计表证明，新公债的一部分将用于弥补赤字，而另一部分则规定

供准备新战争之用。

１８６０年撒丁的收入

（英镑）

关税 ２４１１８２４………………………………………………

土地税，房捐，印花税等 ２９４０２８４…………………………

铁路和电报 ６９９４００………………………………………

邮政 ２４２０００………………………………………………

外交部的进款 １２４００………………………………………

内务部的进款 ２１１３６………………………………………

某些国民教育门的收入 ５８０………………………………

造币厂的收入 ６８７６………………………………………

其他收入 １９３８８８…………………………………………

特殊收入 ３０１４４０…………………………………………
 
  共 计 ６８２９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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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０年撒丁的支出

（英镑）

财政部 ４３３１６７６……………………………………………

司法部 ２４３８１６……………………………………………

外交部 ７００２８………………………………………………

国民教育 １１７７４４…………………………………………

内务部 ４０７１５２……………………………………………

公共工程 ８５４０８０…………………………………………

陆军费 ２２２９４６４……………………………………………

海军费 ３１０３６０……………………………………………

特殊开支 １４５３２６８…………………………………………
 
  共 计 １００１７５８８………………………………

把数达１００１７５５８英镑的开支同为数６８２９７３８英镑的收入比

较一下，就可看到，赤字是３１８７８５０英镑。另一方面，新获得的省

份据统计应提供年收入３４３５５５２英镑，而它们的年支出则将为

１８５５９８４英镑，这样约净余１６０万英镑。根据这一统计，包括新获

得的省份在内的整个撒丁王国的赤字，就将减少到１６０８２８２英镑。

当然，让伦巴第和诸公国支付皮蒙特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所负担的

部分费用，是公平合理的，不过，单是为了缓和旧省份的财政状况

而向新省份征收几乎两倍于它们的行政费的捐税，这到后来可能

是万分危险的。

熟悉巴黎金融市场内幕的人一直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举办

新的法国公债。只要有一个适当的理由就可举办公债。如所周知，

ｅｍｐｒｕｔｄｅｌａｐａｉｘ〔和平公债〕结果是失败了。《Ｐａｒｔａｎｔｐｏｕｒｌａ

Ｓｙｒｉｅ》
９１
的排演规模到现在仍然太小，无法对ｇｒａｎｄｅｎａｔｉｏｎ〔伟大

民族〕的热情发出新的召唤。因此，据推测，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

而粮价继续上升，那末，就将以防止可能的饥荒为借口而举办公

８３１ 卡·马 克 思



债。联系着法国财政状况，可以指出一件有趣的事实：曾在Ｃｏｒｐｓ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团〕大胆预言过帝国财政必将破产的茹尔·法夫

尔先生，被选为巴黎律师公会的ｂàｔｏｎｎｉｅｒ〔会长〕。诸位都知道，

从旧君主制度时代起，法国律师就保存了某些古老的封建宪法的

残余。他们仍然组成一个特殊的公会组织，叫做ｂａｒｒｅａｕ，它的会

长即ｂａｔｏｎｎｉｅｒ每年选一次，代表公会与法庭和政府打交道，同时

维持会内的内部纪律。在复辟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者国王①

统治的时代，巴黎ｂａｔｏｎｎｉｅｒ的选举往往被认为是一件政治大事，

是一次对当前的政府表示拥护或反对的行动。我认为，茹尔·法

夫尔先生的当选应该认为是巴黎律师公会组织第一次反波拿巴主

义的示威，因此，这是当前大事记上值得一提的事件。

在昨天勉强达到法定人数的下院会议上，查理·伍德爵士，这

真正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辉格党钻营家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

决议授权他以印度财政部的名义举办３００万英镑的新公债。根据

他的报告，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度（印度的财政年度的起迄向来都是４

月）印度的赤字为１４１８７０００英镑，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度为９９８１０００英

镑，而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度预计为７４０万英镑。这项赤字的一部分他

答应用威尔逊先生刚刚制定的税收来弥补，——顺便指出，这是非

常成问题的，—— 另一部分赤字则用３００万新公债来消灭。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度即起义前一年为数５９４４２０００英镑的国债，目前

已增加到９７８５１０００英镑。债务的利息增加得更快，从１８５６—１８５７

年度的２５２５０００英镑增加到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度的４４６１０００英镑。虽

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入强行增加，但是收入仍旧赶不上开支。甚

９３１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商公债

①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至用查理·伍德先生本人的话来说，所有部门，除了公共工程部门

以外，开支都增加了。为了弥补今年和明年用于建筑设防兵营的

３００万英镑开支，“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看

来，查理爵士认为这种“全面暂停”是整个办法的最好的一着。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驻在印度的欧洲兵士为４万名，现在那里有８万

名，那时土著军队不到２０万人，而现在却超过３０万人。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２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３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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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奥 地 利 病 夫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所以活着，看来只是为了证明

一句古拉丁名言的正确性：“上帝要想叫谁灭亡，首先是使他疯狂。

”从１８５９年初起，他别的事情不做，总是故意放弃摆在他面前的一

切拯救自己和奥地利帝国的机会。只用部分军队突然进攻皮蒙

特，由皇帝及其党徒代替海斯元帅统率军队，因犹豫不决而导致了

索尔费里诺会战，正当法国人来到他的最强大的阵地前面而突然

签订和约，在为时不太晚的时候顽固地拒绝在帝国内部组织上作

任何让步，——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无与伦比的一系列由一个人

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所犯下的荒谬的错误。

但是，命运垂青，又给弗兰茨－约瑟夫一个机会。路易－拿

破仑的无耻的两面手法，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盟成为必要，这

一联盟，最初由于奥地利以往的屈辱和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就

已经有了可能了。巴登会晤和特普利策会晤９２巩固了这一联盟。普

鲁士第一次以全德代表的身分出现，答应在奥地利遭到意大利乃

至法国进攻时予以援助；奥地利方面则答应向舆论让步并改变自

己的对内政策。在弗兰茨－约瑟夫面前，的确出现了希望。即使

匈牙利发生骚动，他也可以不害怕与意大利单独较量了，因为他

的新政策定会确保帝国这一部分的安全。匈牙利获得以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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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的旧宪法为基础的特殊宪法，可能就心满意足；一个自由主

义的全帝国宪法，可能符合君主国的德意志核心的当前愿望，并

且还可能在颇大程度上抵销斯拉夫省份的分立趋向。财政交由社

会监督，将会恢复国家信用，这样，目前这个软弱、贫困、一蹶

不振、衰竭不堪、被内部纠纷弄得分崩离析的奥地利，将会在７０

万准备保护它的德意志军队的守卫之下迅速恢复自己的实力。为

了实现这一切，只要求奥地利做到两个条件：坚决地、无条件地

在国内实行真正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威尼斯保持防御策略，而让

意大利其他部分自行其是。

但是，弗兰茨－约瑟夫看来是做不到这两个条件的，或者说，

他不想这样做。他既舍不得放弃他那日益衰微的专制君主的权

力，又不能忘情于他已经丧失的意大利小君主的保护人的地位。

缺乏真诚、软弱无力但又顽固不化的弗兰茨－约瑟夫看来正力求

通过对外的侵略战争来逃避国内的困难，看来，他不想用放弃正在

从他手中溜走的权力的办法使自己的帝国凝合起来，而是重新投

入了他的密友的怀抱并准备进行一场可能导致奥地利君主制崩溃

的、向意大利的征讨。

不管维也纳是否向都灵发出关于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登陆

一事的照会或其他正式通知，有一点是非常可信的，即弗兰茨－约

瑟夫决定把这一事件做借口而实行干涉，帮助那不勒斯国王。事

实上是否如此，不久的将来定见分晓。但是奥地利政策如此急剧

地转变，原因何在呢？是不是不久前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结盟冲

昏了弗兰茨－约瑟夫的头脑呢？未必如此，因为，归根到底，特普利

策的这次结盟只是对普鲁士来说是一大胜利，而对他来说却是一

种屈辱。是不是弗兰茨－约瑟夫想趁加里波第还没有把教皇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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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勒斯国王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并把其中的意大利人并入自己

的队伍的时候，把这些军队集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呢？这也不成其

为理由。虽然奥地利一旦采取那种荒唐的侵略行动以后，会对任

何帮助都来者不拒，但这些军队在任何战争中都不会有什么帮助

的。奥地利制定这些计划的唯一的原因，只能是由于它的内部政

治状况。在这方面，要想找到解释是不难的。帝国议会虽然补充了

一些来自各省的极端的保守分子和贵族分子，并且被赋予在和平

时期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但它不久即将讨论人民代议机关以及

帝国宪法和帝国内各省的宪法问题。匈牙利议员所提的议案已在

委员会中得到了压倒的多数，这些议案也将在议会中不管政府如

何而同样胜利地通过。一句话，第二次奥地利革命看来正在开始。

帝国议会这一个按照法国名士会议造出的很差劲的仿制品，正在

准确地模仿后者，宣布自己力不胜任，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奥地利

政府面对着同路易十六一样的财政困难，又由于帝国内的各个民

族的离心趋势而更加衰弱，已经无力抗拒。在强迫政府作出让步

以后，一定还会要求它作出新的让步。三级会议很快就会宣布自

己是国民议会。弗兰茨－约瑟夫感到他脚下的大地在动摇；为了

避免危险的地震，他可能投入战争的深渊。

如果弗兰茨－约瑟夫真正实现他的威胁，为维护那不勒斯和

教皇国的正统而开始十字军征讨，结果将会如何呢？在欧洲，无论

大小国家，都是丝毫也不需要去支持波旁王朝的，如果弗兰茨－约

瑟夫为了它而干涉进来，全部后果将落在他身上。路易－拿破仑

一定会以维护不干涉原则的名义跨越阿尔卑斯山，而奥地利由于

遭到整个欧洲舆论的坚决反对，财政紊乱不堪，面临着匈牙利的起

义，军队虽骁勇善战但人数却少得多，终不免要遭到惨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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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它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谈不到德意志会给它一臂之

助。德国人将十分坚决拒绝为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而战。他们将

只希望德意志联邦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能得到承认（法国人和意大

利人都将乐意赞同这一愿望），而匈牙利如果起义，他们也将袖手

旁观。而且，帝国的德意志各省看来也很可能会像１８４８年那样支

持匈牙利人的要求，它们自己也将要求自己的宪法。不管政府怎

样限制奥地利帝国出版界的自由，但出版界仍然表现出对加里波

第同情的明显迹象，这种同情甚至在奥地利也很普遍。舆论的倾

向从去年起就已改变，威尼斯现在被看做十分不合算的领地，而维

也纳居民则赞许意大利人争取独立的斗争，因为它是在没有法国

援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弗兰茨－约瑟夫将很难迫使甚至是自己的

德意志臣民为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教皇和爱米利亚小公侯的利

益去拚命。正在走上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道路的人民，未必

会捍卫自己的统治者的王朝利益。维也纳人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十分可能，奥地利军队渡过波河，将成为维也纳和匈牙利领

导运动的党派采取更坚决斗争的信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１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１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６０３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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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欧 洲 的 收 成

１８６０年８月２１日于伦敦

夏天愈朝后过，收成的前景就愈暗淡，天气可能好转的希望就

愈渺茫。今年夏天，不仅联合王国天气完全反常，而且整个北欧、

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莱茵河各省都是这样。至于英国，下面就是对

它的天气的真实描写：

“在寒冷的、迟到的春天之后，六月雨水又这样多，竟使许多地区无法播

种芜菁，无法除去饲用甜菜中的杂草，也无法完成通常的季节性农活。后来，

在十来天的好天之后，天气又变化无常了，连着两天不下雨就有点使人奇怪。

除了水分过多外，今年夏天，或者可以说，已经过去的夏天的特点是缺少晴

天，气温特别低，即使没有下雨，气温也多半是如此。”

每年降雨量平均约２０英寸，而今年五月和六月的降雨量已达

１１．１７英寸；由此可见，这两个月的雨量已超过全年的一半。上星

期开始时似乎天气有好转的预兆，结果比任何时候都变化无常，而

且风雨大作；本月１６日和１８日下暴雨时还有雷和一阵阵的西南

暴风。因此马克街９３的小麦价格，昨天比上星期一①的市场价格每

夸特②上涨约２先令。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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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１夸特等于１２．７公斤。——编者注

８月１３日。——编者注



干草的收割已经严重受阻，并且由于连续刮风、下雨和寒冷而

延迟了。草已经倒下，一直在沤着，使人担心它的很大一部分养料

会因受潮而丧失，因而大部分草将不适于作饲料，而只能作铺垫。

这会引起很严重的损失，因为会使对春播谷类作物的消费大大增

加。很多干草尚未收割，而很多已无可补救地损失了。

星期六的“园艺纪事”９４说：“几乎用不着怀疑，小麦的收成一般是受到严

重的损害了。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通讯员那里接到的１４０篇报告中至少有

９１篇说，收成低于中等年景；从小麦的主要产区来看，也有相当多的报告说

明情况不妙。例如，林肯郡的６篇报告中的５篇，诺福克和萨福克的５篇报告

中的３篇，牛津、格罗斯特郡、威尔特郡、汉茨和肯特的全部报告，都是一些表

明情况不好的消息。”

很大一部分小麦在麦粒成熟以前就从根上烂掉了，许多地区

麦粒遭到病害和霉烂。在小麦遭到这种病害，而且在许多地区受

害面积都很大的时候，那种从１８４５年开始、猖獗了４年之久、至

１８５０年后才逐渐平息的马铃薯病，现在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英

国的许多地区及大陆北部更严重地复发了。

下面是“自由人报”９５对爱尔兰收成的一般情况所作的总结：

“燕麦的收成一般认为差不多是垮了。除几个不大的地区外，燕麦尚未

成熟，全是青的，就因天气极坏而倒下了。看来，小麦也要遭受到威胁着所有

谷类作物的那种灾害。迄今为止，只有少许小麦收割了；小麦的收成，仅在几

个星期前还引起人们最好的希望，而现在却使农场主感到十分担忧了。至于

马铃薯的收成，一般认为，如果目前的天气再保持一个月，也必然要完蛋。”

据“威克斯弗德独立报”９６称，

“马铃薯病正在逐渐加剧，在某些地区，所有的马铃薯，不管它的大小、品

种和栽种时间，已有整整三分之一受到传染。”

因此，看来十分肯定，普遍收获将比通常时期大大推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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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储存将不够用。部分干草毁坏，再加上马铃薯病，将使谷类

作物的消费空前增长；同时各种谷物的收成，特别是小麦的收成，

将大大低于中等年景。迄今为止，国外的输入量没有超过１８５８年

和１８５９年的输入量，恰恰相反，还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尽管现

在粮食的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高２６％，但仍然没有继续提高，原

因是：据说美洲和俄国南部的收成好，同时人们对天气的好转抱有

希望，另外，由于不久前皮革贸易衰落，人们对所有金融交易都极

端谨慎。把现在的价格与１８１５年以来同期的价格相比，我得出结

论：现在１夸特相当于５８先令至５９先令的小麦的平均价格，将来

一定会提高到（至少在英国）６５—７０先令。粮价如果这样上涨，如

果正值国内出口贸易日益衰落之际，后果将尤其悲惨。不列颠的

出口额到１８５９年６月３０日为止的６个月内是６３００３１５９英镑，而

至１８６０年同期则减少到６２０１９９８９英镑，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①

中所指出的，这种缩减主要是由于亚洲和澳大利亚市场上棉布和

棉纱过剩、需求减少而引起的。出口是这样减少了，可是进口却比

１８５９年同期大大增加。的确，我们看到，截至１８５９年５月３１日为

止的，５个月内的输入总值是４４９６８８６３英镑，而１８６０年是

５７０９７６３８英镑。

这种输入超过输出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加速黄金外流，从而

使金融市场更加不稳定，这是所有歉收和大量购买外国粮食时期

的特征。如果说英国不可避免的财政困难的影响不见得会远远超

出经济的范围，那末，大陆上的情况就将完全不同了，在那里，既然

财政危机同歉收和大增税捐同时发生，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出严

７４１欧 洲 的 收 成

① 见本卷第８３—８５页。——编者注



重的政治乱子。最严重的担忧已经使巴黎波动起来，城市当局现

在正忙于收购整批整批的旧房屋，然后再拆除，从而使《ｏｕｖｒｉｅｒｓ》

〔“工人”〕有工作可做。巴黎上等小麦价格现在像伦敦一样高（假

如还没有超过的话），即从６０先令６辨士至６１先令。路易·波拿

巴企图用以转移舆论视线的最后花招——远征叙利亚，把西班牙

提升为“大国”９７，同普鲁士谈判，企图阻止加里波第成功，——所

有这一切都完全失败了，他马上就得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在他的政

治“威信”明显地变得不值钱的时候，正好又碰上因天气恶劣、财政

困难和国库空虚而产生的危险。如果说，上面这种说法需要什么

证明，那末波拿巴给《ＭｏｎｃｈｅｒＰｅｒｓｉｇｎｙ》〔“亲爱的培尔西尼”〕的

信９８不就是这样的证明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４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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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９９

  英国像德国一样，正在武装起来准备反击波拿巴主义威胁着

它的进攻。英国志愿兵猎兵的出现，其原因也同普鲁士把自己的

基干营数增加一倍的原因一样。所以，对德国军人说来，获得有关

英国志愿兵的现状和战斗力的一些详细情报，是有好处的；因为这

支军队就它的起源和思想基础来说，是波拿巴主义的敌人，是德国

的盟友。

少数几个营除外，这支志愿兵是从去年（１８５９）下半年开始建

立的；大部分志愿兵穿上军服和受训还不到一年。目前它的人数

名义上是１２万人；但是如果我们从某些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就可

以说，真正有战斗力而又受过训练的人不超过８万；其余的都没有

什么兴趣，最好除名。

志愿兵的组织很简单。凡是有６０—１００名志愿兵（炮兵是

５０—８０名）的地方，他们就组成一个连，这一点要经本郡总督同

意。志愿兵选出军官候选人（上尉、中尉和少尉各一名），多半由总

督任命给他们各自的连队；但是选出的候选人也有被否决的时候。

几个连可以组成一个营，由总督任命少校和中校，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根据军官的志愿来任命，或者是根据上尉的军龄来任命。这样，



就组成了一支有１个到８个连或更多的连的部队，并根据这些连

在各自的郡编成的顺序给予番号；但是只有由８个连组成的完整

营才有一名中校。所有军官都可以从志愿兵当中任命，不必经任

何考试。但是副官１００必须是常备军或民军的军官，并且只有他一

人领取固定的薪水①。志愿兵自备服装等物，而政府则根据他们的

请求借给他们步枪和刺刀。制服的颜色和式样由各部队自行决

定，但须经总督批准。一般说来，各部队还必须自己安排练兵场、

教练场、弹药、教官和军乐队。

各种步兵部队或猎兵部队的制服多半是深绿色、深灰色、浅灰

色或褐色的。式样介乎法国式与英国式之间；他们多半头戴法国

式军帽或法国军官和英国军官的制帽。炮兵身穿深蓝色制服。他

们照顾到外貌，采用了相当不方便和笨重的皮帽或骑炮兵的高筒

军帽。还有少数骑猎兵，他们的服装式样是模仿英国骑兵服装，但

是这个部队仅仅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当最初一开始鼓动组成这种猎兵部队时，整个想法很像我们

自己的国民或市民自卫团１０１；从许多方面来看很像玩兵形游戏；造

就军官的办法②，以及某些军官在执行勤务时表现出来的姿态和

无能，都是相当可笑的。完全可以想像，志愿兵所选出的并不总是

最有能力的人，甚至不是最同情志愿兵运动的那些人。在头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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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造就军官的办法”一语在“军事总汇报”改作：“选举军官时的朋党关系〔Ｋｌｕｎ

ｇｅｌ〕”，接着是编辑部加的注：“《Ｋｌｕｎｇｅｌ》一词对于我们的许多读者来说不是

十分明白的，尽管我们驻曼彻斯特的记者没有忘记它。这个词起源于古科伦，

指最大的贵族同城市部队的联系。”——编者注

除政府发给的薪水１８０英镑外，大多数营自己还增加相当一笔钱；我知道正规

军的中尉副官拿３００英镑或２０００以上塔勒薪水。——恩格斯在“军事总汇

报”上加的注



月期间，从参观者所得的印象来说，差不多所有的营和连都同我们

自己的已不存在的１８４８年的市民自卫团一样。

这就是交给军士教官设法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野战部队的兵

员。操枪动作训练和排教练每周两次或三次，多半是每晚７—９点

钟点着煤气灯在室内进行。如果可能，每逢星期六下午整个部队

就做短途行军，并且进行全连的运动。法律和习惯都禁止在星期

天进行训练。教官是基干部队或民军部队的中士和下士，或领优

抚金的兵士；他们还必须把军官训练得像个样子。但是英国的军

士是一种出色人材。在执行勤务时，英国军队里的骂人话和粗野

话比在任何别的军队里都少；可是使用惩罚的时候却多得多。军

士是模仿军官的，所以就其作风来说大大超过我们德国的军士。

其次，他服役不是为了将来在文职方面获得某种小的职务，像在我

们德国的情况那样；他是自愿服役１２年的，他在职务上一直提升

到班长，每个阶段都对他有相当大的新的好处；在每个营里，副官

和财务官这一两个军官职务多半由老军士担任；而在执行作战部

队的勤务时，每个军士可以往自己的衣领上戴上一颗小金星，在对

敌行动中区别自己。属于这一类人的教官，总的说来，为志愿兵做

了他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不但把他们训练

得能够稳稳当当地完成连的运动，而且使军官们也成了个样子。

同时，各独立连，至少是各大城市里的，已经编成营，并且从正

规部队得到副官。英国的尉官像奥地利的尉官一样，比北德意志

尉官的理论训练少得多；但是也像奥地利人一样，如果他爱自己的

职业，他对自己的职务就十分熟悉。在从基干部队转到志愿兵部

队的副官中间，有些人充当教官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在很短的时

间内在自己的营里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的。但是，直到现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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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部分志愿兵编成固定的营，当然，这些部队跟还没有编成营

的大多数连比起来要好得多。

８月１１日，郎卡郡和柴郡的志愿兵，在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

半路上的牛顿组织了一次检阅，负责指挥的是区司令乔治·韦瑟

罗耳爵士将军。在这里集合的志愿兵是曼彻斯特附近各工业区的

志愿兵；利物浦或柴郡各邻近农业区的居民在出场的志愿兵当中

不很多。如果根据我们德国的招兵经验来判断，这些部队在体格

方面应该是低于中等水平。但是不应该忘记，来自工人阶级的志

愿兵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牛顿赛马塌的土质本来就又湿又软，由于老是下雨，软得就更

厉害，并且很不平，很泥泞。赛马场的一边是一条小河，两岸有些

地方灌木丛生。这个地方正好适合于年轻的志愿兵进行阅兵；他

们大多数人足踝站在水里泥里，而军官的马在粘泥里一陷就陷到

马的脚踝以上。

同意参加检阅的５７个部队分成４个旅；第一旅有４个营，其

余的各有３个营，每营８个连。各旅由基干部队的中校指挥；营长

由志愿兵军官充任。第一旅展开３个营，第四营成纵队列于中央

后边。其余的３个旅列于第二线，９个营从右到左排成密集间隔的

连纵队，连与连成四分之一距离。

向将军敬礼后，应该向左边调换正面，由第一线后面列成纵队

的一个营掩护。为完成这点，在它的正面展开的那个营的两个中

心连向两翼转弯，然后，纵队通过由此而形成的通路，并且沿小河

展开，同时４个连组成散兵线，另外４个连组成支援队。场地和灌

木丛太湿了，不可能指望志愿兵正确利用地形；此外，大多数志愿

兵营正在训练基本的散开队形和警戒勤务，因此，在这里用太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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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待它们是不公正的。这时，展开横队以中心为轴变换了正

面；中间营的两个中心连各转９０度：一个连向前，另一个连向后，

然后，其余各连按照新排列看齐。第一线的两个翼侧营排成四分

之一距离的纵队①，走入这个排列，然后重新展开。可以想见，这个

又复杂又相当笨的运动占用了多少时间。同时，纵队横队的一个

右翼营一直前进到第一线的新组成的右翼后边为止；其余各营向

右转，成复列（在右侧成４行）跟随前进，而且每个营刚一到达最初

被这个右翼营所占领的地方，它就转向正面，并且跟着右翼营移

动。当最后一个纵队以同样方法走到新排列时，每个纵队各自向

左转，这样就恢复了纵队横队的正面。

然后第三旅从这个横队的中央开始向前移动；走到离第一线

或展开横队约２００步之处，３个营疏开成展开队形所必需的距离

并且依次展开。由于这时散兵线大大向前推进了，两个展开横队

也就向前推进数百步，然后第二线替换了第一线。这一点是这样

做的：第一线在右侧把队形变成４行，每个连的头部分离出去并向

右转弯，第二线的队伍让开路，这就给第一线的通过腾出了地方，

然后各连组成正面并且以施转列成横队。这一种练兵场上的队形

变换，在可以做得到的地方是完全不需要的，而在需要的地方又是

做不到的。然后，全部４个旅重新列成一个大纵队，于是部队就以

连为单位（正面是２５—３５行）在将军面前走过分列式。

我们将不评论这一套队形变换②，无疑我们的读者会感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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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套队形变换”一语在“军事总汇报”上改作“这一种最基本的战

术”。——编者注

在“军事总汇报”上接着是一句带括弧的话：“正是英国人所熟悉的密集纵队”。

——编者注



是相当陈旧的。显然，不管它对具有１２年服役期限的常备军如何

珍贵，但是对于一个星期只能用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来搞军事训

练的志愿兵来说，的确是最不适合的。在这种场合我们最感兴趣

的是志愿兵怎样做完了这些队形变换；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说，

虽然某些地方有过一些拖拉，但整个说来，这些变换是做得稳妥

的，没有发生慌乱。最差的是纵队旋转和展开，而且后者做得还很

慢；从这两种变换中可以看出，军官训练得还不够，还没有熟悉自

己的职务。但是另一方面，横队前进——这是英国战术的一个主

要的基本的运动——做得出乎意料的好；的确，英国人似乎有做这

种运动的特殊才能，并且学得特别快。分列式一般进行得也很好，

但是最有趣的是，它是冒着倾盆大雨进行的。犯了几个连反英国

军事成规的错误，此外，由于军官的过失，距离保持得不好。

除了某些过分狂热的志愿兵指挥官在伦敦组织的一次相当乱

的作战演习以外，大队志愿兵进行一个比最后分列式要多一些东

西的演习，这还是第一次。如果我们注意到，到牛顿来的很多只有

一两个连或者最多三个连的部队还没有编成固定的营，没有正规

军的军官，只受过军士教官的训练，而且只是偶尔集合为一个营，

那末就应该承认，志愿兵做了能够做的一切，而且他们已经不再同

我们的市民自卫团处于同一水平了。不言而喻，那些已经编成固

定的营并且由基干部队的副官（因为副官暂时是实际的营长）指导

的部队，在检阅时队形变换是做得最稳的。

兵士总的看来都很好。当然，有些连是由法国人那样的瘦小

身材的人组成的，然而其余的全超过了目前英国基干部队兵士的

中等身材。但是，大多数兵士的身材很不一样，胸围也不同。城市

居民固有的那种苍白脸色，使大多数兵士带有一种相当难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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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军人的样子，但是过一个星期的兵营生活就会很快变好的。有

些兵士的服装有点装饰过分，但总的说来给人的印象很好。

第一年训练使志愿兵在掌握基本运动方面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转入散开队形训练和射击教练了。在这两方

面，他们将远比英国的基干部队来得灵巧，所以到１８６１年夏天，志

愿兵是可能组成一支十分有用的军队的，如果他们的军官更好地

熟悉本身业务的话。

整个部队的弱点有如下述。军官是不能以训练兵士的同样期

限和同样方式来造就的。迄今为止所证明的是，如果需要把每个

人都训练成兵士，是可以依靠群众的善良愿望和热情的。但是对

军官来说，这是不够的。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甚至在进行营的简

单运动、纵队旋转、展开和保持距离（在英国队形变换中，这是十分

重要的，因为那里常用纵深纵队疏开）时，军官的训练都是远远不

够的。如果在执行警戒勤务和处于散开队形的情况下，地形判断

就是一切，而且还必须考虑许多别的复杂情况，那时他们会怎样

呢？怎么能委托这样的军官来保证军队的行军安全呢？政府已责

成志愿兵的每个军官都去海特学习，至少３个星期。暂时这是好

的，但是这既教不会他们领导侦察群的活动，也教不会他们指挥尖

兵。要知道，志愿兵应该主要用来执行轻步兵的勤务——需要用

最能干最可靠的军官去执行的那种勤务。

如果希望志愿兵运动能有某种成果，这就是政府应该过问的

事。应该强迫现在还是一个连或者两三个连组成的所有的独立连

队联合起来，组成固定的营，从正规军中给它们配备副官。必须责

成这些副官向自己营的全体军官教授有关基本战术、各种轻步兵

勤务和营的内务条令的正规的训练课程。除了在海特受训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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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责成这些军官到基干团或民军部队中在兵营里至少服役３个

星期，最后，经过一个时期，要让他们都通过考试，证明自己是不是

至少掌握了最必要的业务。这就是军官的训练和考试的课程。然

后，应当对兵士进行身体检查，以便淘汰掉身体不适于在作战军队

服役的人（这样的人不少），并且每年核查连队名册，以便把不上

操、只作兵形游戏、不学习业务的兵士除名；如果这一点做到了，那

末现在纸上存在的１２万人这个数字就会大大缩小，但是，这样一

支军队，将能顶得过三支现在纸上有数的１２万人的军队。

然而，据报道，军事当局却忙于讨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是不

是一有可能就让全体志愿兵猎兵穿上如此向往的基干部队的砖色

军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２４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８日“军事总汇报”

第３６号，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４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２期及“志愿

兵读物”１８６１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

并根据“军事总汇报”和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

志”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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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

和备战。——东方问题

１８６０年８月２５日于伦敦

由于本周天气未见好转，所以昨天马克街的市产面粉价格每

袋上涨６先令，并且立即向外国各港口发去订货单，订购粮食１００

万夸特左右。差不多所有的进口商都同意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①

里阐述的看法，即认为粮食市场上的价格必将继续上涨。法国不

久前在粮食贸易方面采取的措施，使它成了不列颠粮食批发商的

直接竞争者。大家知道，法国是实行调节制来调整谷物进出口税

的，而且这个调节制在全国按照粮食贸易划分的８个不同地区里

都有所不同。８月２３日在“通报”上公布的一条法令，暂时全部废

除了这个调节制。法令规定，从陆路或者由法国船或外国船从水

路进口的谷物和面粉，不管从哪里运来，一直到１８６１年９月３０日

一律只征收１８３２年４月１５日的法律所规定的最低限额的关税；

它还规定，装载谷物和面粉的船只，免纳船舶税；最后，在上述日期

即１８６１年９月３０日以前从任何一个外国港口出发的装有这种货

物的船只，只缴纳上述最低限额的关税，并且免纳船舶税。这里所

７５１

① 见本卷第１４７页。——编者注



说的最低限额，是每百升（约２
３
４蒲式耳）２５分。这样一来，在

１８５８年和１８５９年向英国运进小麦和面粉比任何一国都多的法国

（小麦２０１４９２３夸特，面粉４３２６４３５英担①），如今在从外国市场上

采购粮食方面，将同英国作剧烈竞争；而法国的调节制的暂时废

除，也给这种竞争造成有利条件。

英国和法国现在都不得不只限于两个主要的出口市场，即美

国和南俄。关于俄国的收成，有关的消息是非常矛盾的。有些人说

收成很好；有些人则说，大雨和水灾损害了帝国全境的收成，南部

各省的粮田受到蝗虫的很大毁坏，——这是第一次在贝萨拉比亚

出现蝗灾，当局为了把它的破坏作用限制在一定地区，用２万人的

大军包围了这个地方，结果徒劳无功。蝗灾的实际受害面积当然

还不能具体确定，但是不管怎样，它总是要加快粮价上涨的过程

的。伦敦某些报纸推测，与谷物突然大量进口有直接关系的黄金

外流对金融市场通常发生的影响，可以用来自澳大利亚的黄金流

入来平衡。这种推测是最荒谬不过的。我们都亲眼看到过，在１８５７

年危机时期，黄金储备减少到比开发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以前

的任何危机时期更小的数量。早些时候，我曾经根据确凿的事实

和数字证明，１８５１年以后英国异常大量的黄金输入，远没有抵销

其异常大量的黄金输出。此外，还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１８６７

年以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不但没有超过平均数额，而且还不

断减少。在１８５８年８月，黄金储备达到１７６５４５０６英镑，但１８５９年

８月就减少到１６８７７２５５英镑，而１８６０年８月则减少到１５６８０８４０

英镑。如果说，黄金外流还没有开始，那末，这种现象可以用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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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来解释，即歉收前景只是现在才开始发生影响，而伦敦的利率

迄今为止还高于欧洲大陆的其他主要交易所即阿姆斯特丹、法兰

克福、汉堡和巴黎等处的利率。

大陆欧洲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场面。大家知道，法国

正遭到严重的财政困难，但是它仍然以极其巨大的规模和不知疲

累的精力武装着自己，就像得了一盏阿拉丁的神灯似的。奥地利

处于破产的边缘，然而却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资金，以使巨大的军

队得以维持，使自己的四角形堡垒①得到线膛炮的供应。而在俄

国，虽然政府的一切财政措施都告失败，虽然人们都认为国家可能

破产，军队也由于不发饷而怨声不绝，连皇帝近卫军的忠诚都由于

最近５个月不发饷给近卫兵而大成问题，——虽然如此，俄国仍然

派出了大量部队去黑海，并且在尼古拉也夫准备好２００艘军舰运

送部队去土耳其。看来，俄国政府由于它不能解决农奴制问题、财

政问题，再加上波兰问题的再度紧张，正促使它去进行战争，作为

安抚国民的最后一着。所以，根据政府的命令，对于帝国全境的各

个地方和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响起的怨言，一律都用狂叫为土

耳其境内不幸受难的基督徒复仇的声音压制着。在俄国报刊上，

每天都充满着必须对土耳其进行干涉的实例和证据。下面从“残

废者”摘录下来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１０２：

“这个问题还将长久地为全欧洲的报纸所谈论。不能不谈论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引起全欧洲注意的只有这个问题。只有对全人类漠不关心的读者

才会感到厌烦。至于我们，不但有责任每天把这个问题的详情介绍给读者，

而且也有责任既说明过去的事件，也说明未来的意外事件，以便让公众看到

正在采取以及应该采取哪些办法来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这种状况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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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时代和文明的耻辱了。

但是，在看到土耳其人的野蛮行为和野兽般的狂热性的时候，我们至少

应当根据历史的公道来补充一点：欧洲本身对此有罪，它应该把这些屠杀事

件的原因和后果写到自己账上去。现在我们要坦率地来谈谈。欧洲在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年对俄国进行了非正义的战争是为了什么呢？它公开宣布了一个双重

目的：既想遏止俄国的本不存在的贪心和优势，又想制止土耳其人对基督徒

的任何压迫。所以，欧洲是认识到这些压迫和苦难的，但是，它却企图用共同

调停制止这些现象之后，仍然完全保持土耳其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说什么

这对于保持欧洲的均势是必需的。战争结束以后，外交家们就着手研究达到

这两个目的和管理土耳其的办法。首先他们约定吸收土耳其到欧洲国家的

大家庭里，使它不致受到任何单独的调停。这一点很容易做到，所以两个目

的有一个已经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的呢？它达到了吗？为了拯救基督徒免

于难以忍受的奴役和压迫，采取保证措施了吗？抱歉得很！欧洲在这方面相信

了空话和纸上文章，没有任何保障。早在１８５４年８月８日的第一批照会中，

当开始考虑停战，并且拟定了著名的四点保证的时候，就决定要求土耳其政

府维护所有基督徒的宗教权利。在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８日给圣彼得堡当局的记

事录中也这样谈过。最后，１８５６年２月１日在维也纳写成并且附在巴黎会议

第一次会议记录上的初步草案第四条说：‘莱雅的权利将得到维护，同时不侵

犯苏丹的独立和尊严。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和土耳其政府彼此同意保证

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利，并在缔结和约时也邀请俄国参

加这个协定。’

巴黎会议从它的第二次会议起就长久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一点从２

月２８日和３月２４、２５日的记录上看得很清楚。他们打算把两个不可能协调

的东西，即苏丹的最高权利和他的臣民的权利，协调起来，把这两者同样都置

于全欧洲的共同保护和共同调停之下。会议忘记了，它想要加以维护的莱雅

的权利，在以前同土耳其政府缔结的条约中就已批准了，这些条约是迫使它

接受的，并且已经侵犯了他们现在同样要予以维护的苏丹最高权力所拥有的

权利。为了把这不调和的两点调和起来，他们制造了那个著名的苏丹诏书，

说什么它是苏丹出于自己的意志写成公布的。在这个文件中，答应维护和改

善基督教臣民的一切权利，而为了保证这个诺言的履行，还在和约中提到这

个苏丹诏书。为了使这一点得到履行，会议在条约的第九条中放弃了对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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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政的任何干预。

会议究竟做到了什么呢？它是否保证了苏丹诏书中的诺言的履行呢？这

些诺言是否对苏丹有约束力呢？根本没有。在条约上是提到苏丹诏书了，也

盛赞这些诺言的英明，但是却没有预见到这个文件将是一纸具文（这是全欧

洲早就知道并谈论的）。而现在，在已经四年多都没有实现它之后，在叙利亚

发生了最可怕的屠杀的时候，欧洲根据条约有没有调停权呢？没有！欧洲应该

意识到：一方面，它是过于宽大了，过于轻信了，另一方面，它也太不公正。不

久前俄国还提起各国内阁注意：穆斯林的宗教狂丝毫没有减弱，没有减退，正

准备来一个新的爆发，而且以前的压迫和暴行仍在继续着；但是欧洲却满足

于土耳其政府答应进行审讯和惩治罪犯的诺言。得让暴徒们杀死了几千名

无辜的受害者，才能说服欧洲。只是现在，才着手进行调停，即使这样，也出

现种种困难，种种保留，并且迟缓不堪，好像是为了提供逍遥法外的机会似

的。大家都注意从字面上尊重１８５６年３月３０日的条约，正如在１８５９年意大

利事件中一样，忘掉了人民的状况而只思索维也纳条约的文字。人道、信仰

和文明，这就是欧洲同土耳其的一般性条约。如果土耳其违反了它，自己就

招致调停及其后果。

在１８５６年以前，欧洲列强同土耳其政府曾签订过条约，根据这些条约，

它们随时都可以要土耳其政府注意基督徒的遭遇。请问，现在这个权利是否

被１８５６年３月３０日的条约取消了？欧洲是否放弃了保护自己教友的权利？

如果欧洲认为２月１８日的苏丹诏书能够实现，如果相信了应允的改革能够

付诸实施，那末，它就是放弃了这种权利；如果欧洲认为，风俗、习惯、嗜好和

可兰经的成规能够自己改变，那末，它就是放弃了这种权利。但这样想是没

有根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根据。欧洲由于醉心于自己的政治思想，认

为土耳其为保持均势所必需，所以才想起把土耳其吸收到欧洲国家的大家庭

里来，但是，它这样做当然有如下的意图，即土耳其应成为一个完全欧洲式的

国家，抛掉那古老的伊斯兰教的思想；利剑不再是可兰经与受可兰经统治的

民族之间的唯一的法律；战败者不再是奴隶即一件属于胜利者的物品；他的

生命、财产和家庭不再由主人支配。这就是１８５６年欧洲的主要意图。虽说欧

洲对俄国抱有由于非正义的流血战争而引起的敌视态度，但它却没有解除土

耳其政府先前的一切义务，相反的，它要求更多地、更诚意地、更有保证地改

善基督徒的处境。欧洲实行共同保护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只是以此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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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它才保障土耳其的完整和不受侵犯。不然的话，无论战争或者和平都是

没有理由的；不然的话，把土耳其吸收到基督教大家庭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保证它将来的政治安全又是为了什么呢？两个条件彼此是这样密切地、不可

分地联系着，以致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这一个就不可能有那一个。

的确，条件的形式是有一些缺点的。从字面上看，欧洲根据巴黎条约的

第九条表面上放弃了对土耳其政府内政的干预，但是这一条本身却提到，这

是根据２月１８日的苏丹诏书制定的，而苏丹诏书承认基督徒在权利上和穆

斯林平等。健全的逻辑说明，如果这一点没有履行，那末第九条也就没有意

义了。

现在土耳其这样狂热地反对在叙利亚进行调停是不应该的。基督徒的

状况没有改变，甚至恶化，所以调停是必然的。英国反对这种调停也是不应

该的。英国反对调停可能有它政治上和贸易上的动机，这种动机的重要性和

正义性我们不来讨论，但是它也不应该引用巴黎条约第九条。第九条遭到破

坏不是由于进行调停，而是由于苏丹诏书没有履行。欧洲如果决定进行必然

的调停，它现在也不应该又采取这样的有缺点的外交形式，这种形式的缺点

是它从巴黎条约可以看到的。而现在有人又在说，调停要根据土耳其政府的

愿望进行…… 要求调停的结果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即使它暂时被撤销，将

来也要成为必然。依利翁城没有相信珈桑德拉的预言，结果就灭亡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８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４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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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加里波第的进军

  随着事变的发展，我们已开始了解加里波第制订的解放意大

利南部的计划。我们对这个计划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是赞叹它的

宏伟。只有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够设想出这样的计划

或是企图实现它，因为在这里民族派组织得这样出色，而且完全处

于一个为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事业而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人的控

制之下。

这个计划不只限于解放那不勒斯王国；它同时还规定要开始

进攻教皇国，这样，不仅给炮弹国王①的军队派下工作，而且给拉

摩里西尔的军队和驻在罗马的法军１０３都派下工作。计划预定，已

经由热那亚陆续渡海到阿佩耳辛湾（阿朗契湾）——撒丁岛的东北

海岸——的６０００名志愿军，将在８月１５日左右调往教皇国的沿

海地区；这时，那不勒斯王国的大陆各省就开始起义，而加里波第

则将渡过墨西拿海峡在卡拉布里亚登陆。我们所听到的加里波第

关于那不勒斯军队胆小畏战的某些评论，以及最近一艘轮船所带

来的关于加里波第已经进入那不勒斯并受到居民热烈欢迎的消

息，都谈到，在这个由于国王逃跑而成为多余的城市的街道上举行

３６１

① 这里是指弗兰契斯科二世。——译者注



起义，可能也是计划规定的。

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在教皇国登陆一举没有实行，这一方面

是由于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坚持，另一方面而且主要是因为加里

波第本人认为志愿军没有作好独立作战的准备。因此他把志愿军

调到了西西里，其中一部分留在巴勒摩，其余的则搭乘两艘轮船环

岛而行，开赴塔奥尔米纳，他们不久就到达该地。同时，正如预先

所决定的那样，在那不勒斯王国各省的城市中开始了暴动，这些暴

动表明，革命派组织得多么好，全国各地起义的条件是多么成熟。

８月１７日在阿普利亚省的弗贾爆发了起义。城市警备部队中的龙

骑兵投向人民一边。担任该地区司令官的弗洛雷斯将军派出了第

十三团的两个连，但这两个连到达当地后就仿效了龙骑兵的榜样。

于是弗洛雷斯将军率领着他的司令部人员亲临弗贾，但他也毫无

办法而被迫离去。他的行动方式清楚地表明，他本人也不打算认

真抵抗革命派。如果他打算认真抵抗，他就不会只派出两个连，而

会派出两个营；当他亲临弗贾时，就不会只带几个副官和传令兵，

而会带一支尽可能强大的部队。事实上，单是起义者让他再离开该城

这一事实，就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和起义者之间至少有某种默契。

另一次起义在巴齐利卡塔省爆发。这里，起义者把自己的兵

力集中在科尔勒托－佩蒂卡拉——拉尼河畔的一个小村子里（大

概就是电讯中称作科尔勒托的那个地方）。他们从这个遥远的山

区向该省的主要城市波坦察前进，８月１７日有６０００人到达该城。

只有大约４００名宪兵进行了抵抗。这些宪兵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即

被击溃，以后便相继投降了。以加里波第的名义成立了省政府并

且指定了临时的独裁者。据报道，这一职位是由国王的一个行政

长官（省长）充任的，这又一次表明，即使是波旁王朝自己的官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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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王朝的事业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从萨累诺派出了第六基干团

的４个连去镇压这次起义，然而兵士们到达距波坦察约２３英里的

奥列塔之后，便拒绝继续前进，并且高呼：《Ｖｉｖａ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加

里波第万岁！”〕。这是我们了解到某些详情的仅有的两次暴动。此

外还有消息说，其他城市，如距那不勒斯不到３０英里的阿韦利诺、

莫利泽省（在亚得利亚海沿岸）的康波巴索和阿普利亚省的切兰察

（可能就是电讯中称作切兰塔的那个城市，它差不多是在康波巴索

和弗贾两地的正中间），也都举行了起义。现在，连那不勒斯城也

属于起义城市之列了。

当那不勒斯王国各省的城市这样执行他们在共同事业中所担

负的任务的时候，加里波第并没有坐着不动。他视察撒丁岛归来

以后，立即完成了登上大陆的准备。他的军队现在包括由图尔、科

散兹和梅迪契指挥的３个师。集中在墨西拿和法罗附近的科散兹

师和梅迪契师已开往西西里北部海岸米拉措和法罗之间的地方，

以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们将在那里上船，并在卡拉布里亚

海岸墨西拿湾以北距帕耳米或尼科特拉不远的某一地方登陆。至

于图尔师，则其中一个旅（阿贝尔旅）在墨西拿附近扎营，另一个旅

（比克西奥旅）则深入该岛的布朗特去平定某些骚乱。这两个旅都

奉命立即向塔奥尔米纳出动，８月１８日傍晚，比克西奥旅在该地

与来自撒丁岛的志愿兵一起，登上了“托利诺号”和“富兰克林号”

两艘轮船和几艘拖带的运输船。

在这以前１０天内，米索里少校率领一支３００人的部队渡过墨

西拿海峡，顺利地通过那不勒斯军队的驻区，进入多山的、地形起

伏的阿斯普罗蒙特地区。陆续渡过海峡而来的其他小部队以及卡

拉布里亚的起义者都在这里同米索里会合，因此到８月１８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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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掌握有一支为数约２０００人的部队。当这支小部队刚刚登陆时，

那不勒斯军队曾派出约１８００名兵士追击他们，但是这１８００名英

雄却采取了使自己永远碰不到加里波第军队的行动。

８月１９日拂晓，加里波第的远征部队（他本人也随船前来）在

卡拉布里亚的最南端，即梅利托和斯帕提万托角之间登陆。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不勒斯军队被那些有在海峡北面

登陆之势的调动所迷惑，以致完全忽视了海峡以南的地区。这样

一来，除米索里聚集的２０００人以外，又有９０００人登上了大陆。

在这些部队与米索里的部队会合以后，加里波第立即向雷焦

前进，那里驻有４个基干连和４个猎兵连。但是，这支警备部队大

概得到了一些援兵，因为据报道，８月２１日在雷焦或雷焦附近曾

发生极为激烈的战斗。加里波第以强攻夺取了几个前沿堡垒以后，雷焦

堡垒的炮兵停止了射击，维亚勒将军也投降了。德弗洛特上校（１８５１年

法国立法议会的巴黎市共和派议员）在这次战斗中阵亡。

停泊在海峡的那不勒斯舰队等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加里

波第登陆后，海军司令官即向雷焦拍出电报，说他的军舰不能进行

任何抵抗，因为加里波第掌握有８艘大军舰和７只运输船！当科散

兹将军的师大约于２０或２１日在海峡最窄的地方，希拉和圣卓万

尼镇之间，即在那不勒斯的舰船和军队集中最多的地方渡海时，这

支舰队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科散兹的登陆异常顺利。梅兰德兹

和布里冈蒂两个旅（那不勒斯人把旅叫做营）和佩佐堡垒（不是某

些电讯中所指的皮佐；皮佐是北面很远的一个小地方，在蒙特列奥

涅以北）看来一枪未放就向他投降了。据报道，这是２１日的事；在

同一天，经过短时间的小战斗后，圣卓万尼镇即被占领。

这样，加里波第在三天内就攻占了海峡沿岸的全部地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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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筑垒要点在内；仍然在那不勒斯军队手中的几个堡垒现在已

经没有用处了。

在这以后的两天中，看来是调遣其余的部队和装备，至少，我

们没有听到任何继续作战的消息，这样一直到２４日，据报道，那一

天在电讯称作皮亚勒的地方（在地图上没有标出这个地方）进行了

激烈的战斗。这个地名可能是某一条山溪的名字，它所形成的狭

谷成了那不勒斯军队的防御阵地。据报道，这次战斗没有决定性

的结果。过了一些时间，加里波第军队提出停战的建议，那不勒斯

军队的司令官将这一建议转呈蒙特列奥涅的总司令。但是在得到

答复以前，看来那不勒斯的兵士已得出结论：他们为国王效劳已经

足够了，于是便离开自己的炮台而走散了。

博斯科指挥的那不勒斯部队的主力，在整个这一时期看来是

留在距海峡约３０英里的蒙特列奥涅未曾行动。大概，这个部队没

有同攻入的部队作战的特殊愿望，因而博斯科将军便前往那不勒

斯，以便从那里弄来６个猎兵营，它们是除近卫军和外籍部队以外

最可靠的部队。现在还不知道，这６个营是否也已军心涣散和受

到了在那不勒斯军队中到处蔓延的颓丧情绪的感染。但有一点是

确实的，就是不论这些部队或其他某些部队，至今都未能阻挡住加

里波第向那不勒斯的百战百胜而且可能是毫无阻碍的进军。加里

波第到那不勒斯就会发现，王室已经逃跑；这个城市会向他敞开大

门，给他举行一个隆重的入城式。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１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２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６０５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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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

  现在我们有了关于加里波第占领南卡拉布里亚和该地的那不

勒斯守军已经完全瓦解的详细材料。加里波第在他辉煌事业的这

一阶段，表现出他不仅是勇敢的领袖和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足

智多谋的统帅。以主力对连绵的海岸堡垒线进攻，这一行动不仅

需要有军事天才，而且需要有军事知识。因此，可以满意地指出，

虽然我们的英雄一生中没有经过一次军事考试，而且恐怕从来也

没有在正规军队中服务过，但在这个战场上却同在其他任何战场

上一样行动自如。

意大利长靴的尖端是绵豆的阿斯普罗蒙特山脉形成的，山脉

的终点是高约４３００英尺的蒙塔尔托峰。山洪从峰顶沿着许多深

深狭谷流向海边，这些狭谷好像是以蒙塔尔托峰为圆心的一个半

圆形的许多半径，分头延伸下来，而半圆周就是海岸线。狭谷和山

洪的水道（在当前的季节里是干涸的）合在一起，叫做ｆｉｕｍａｒｅ〔时

令河〕，形成了许多对退却的军队有利的阵地。虽然这些阵地可以

从蒙塔尔托峰迂回过去，特别是在阿斯普罗蒙特的每一条支脉的

山脊和主脉上都有驮载道和徒步道，但是由于这一山区完全没有

水，因此大部队在夏季进行这样的机动是相当困难的。山的支脉

往下伸向海岸，再下伸向大海，都是乱石陡岩。警卫雷焦和希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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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海峡的堡垒有一部分就构筑在海岸上，但往往都构筑在岸边

低低的而且向前突出的山岩上。因此，从附近较高的、处于瞰制地

位的山岩上可以观察到全部堡垒。虽然火炮不能运到这些制高点

上去，而且大部分制高点是老式的“褐色的拜斯”１０４的火力所不能

及的地方，以致当初在修筑堡垒时，对这些制高点丝毫未加注意，

可是在现代步枪出现了以后，它们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些

制高点大部分都在步枪火力范围以内，因此它们现在真正瞰制着

堡垒。在这种情况下，不拘泥于正规围攻的各种原则而对这些堡

垒采取坚决的进攻是完全恰当的。显然，加里波第准备采取下述

作法：派一个纵队顺着那条沿海岸并暴露在堡垒火力下的大路前

进，装作要从正面进攻那不勒斯军队的样子，而率领另一纵队翻越

山冈沿ｆｉｕｍａｒｅ而上，根据地形特点或那不勒斯军队防御阵地的

正面长度，攀登到必要的高处，以便包围那不勒斯军队和堡垒，并

在任何战斗中都占据瞰制的地位。

按照这一计划，加里波第在８月２１日派遣比克西奥率领部分

兵力沿海岸向雷焦方向前进，他本人则率领一支小部队和已与他

会合的米索里的部队翻越山岭。那不勒斯军队８个连，约１２００人，

在雷焦近旁的ｆｉｕｍａｒｅ占领阵地。应当首先开始攻击的比克西奥

向极左翼派出了一个纵队，沿沙岸前进，他本人则沿大路前进。那

不勒斯军队很快就撤退了，但他们配置在山岗上的左翼却抵挡着

加里波第先头部队的一小部分兵力，直到米索里的部队到达才将

他们击退。于是他们退向城市中部的堡垒和海岸上的一个小炮

台。这个炮台遭到比克西奥的３个连猛烈攻击，被他们从炮眼突

入而攻占了。比克西奥缴获了这个炮台内的那不勒斯军队的两门

重炮和炮弹，便开始轰击主要的堡垒。但是，如果不是加里波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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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的射手们占领了制高点，从那里发现并射击炮台里的炮手，那

末只靠这两门炮也不能迫使堡垒投降。射手们的行动发生了效

力：炮手离开了炮座，逃入穹窖；堡垒投降了，一部分兵士归附了加

里波第，但大部分解散回家了。正当雷焦发生这些事件，那不勒斯

的蒸汽舰的注意力被这次会战以及搁浅的“托利诺号”蒸汽舰被毁

和梅迪契的部队在墨西拿佯作上船等情况吸引住的时候，科散兹

就乘机用６０只小船将１５００人由法罗角运到希拉和巴尼亚腊之间

的西北海岸上登陆了。

８月２３日，在雷焦过去不远的萨利切附近发生了小战斗。５０

个加里波第的战士，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德弗洛特上校的指挥下击

溃了人数比他们多三倍的那不勒斯部队。德弗洛特在这次战斗中

牺牲了。同一天，在南卡拉布里亚指挥一个旅（属于维亚勒的部

队）的布里冈蒂将军与加里波第举行会谈，商谈投向意大利人方面

的条件。而这次会见的唯一结果，就是暴露了那不勒斯军队的士

气已经完全涣散。从这时起，他们根本谈不到会有什么胜利，只是

投降的问题了。布里冈蒂和梅兰德兹（南卡拉布里亚地区第二机

动旅的旅长）占领的阵地在圣卓万尼镇和希拉之间，离海岸不远，

左翼一直配置到菲尤马腊－迪－穆罗附近的山岗；其军队总数可

能近３６００人。

加里波第与在这支敌军后方登陆的科散兹取得联系以后，便

从四面包围了他们，然后静待他们投降，果然在２４日傍晚达到了

目的。他解除了敌军的武装，并根据兵士的自愿允许他们解散回

家，于是大部分兵士都回家了。佩佐角堡垒也投降了，阿拉－菲尤

马勒、卡瓦洛塔堡和希拉等地的守军都相继投降，因为他们处于制

高点的步枪火力下，以及在所有其他堡垒投降和野战部队中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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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逃现象的影响下，已经完全军心涣散。这样，不仅海峡两岸被完

全控制，而且整个南卡拉布里亚都被攻占了。于是，派来守卫该地

的军队不到５天就全部被俘和解散回家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粉碎了那不勒斯军队继续进行抵抗的一切能

力。维亚勒属下的、守卫蒙特列奥涅的其余各营的军官决定在自

己的阵地上防守一个小时保一保面子，然后便放下了武器。其他

各省的起义迅速扩展起来，整团整团的军队拒绝同起义者作战，甚

至在保卫那不勒斯城的部队中也有整个部队同时逃跑的现象。就

这样，在这位意大利的英雄面前，终于打开了通往那不勒斯的道

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９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２４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６０５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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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 列 颠 的 贸 易

１８６０年９月８日于伦敦

“论坛报”是第一个引起读者注意英国对东印度出口锐减的报

纸。出口锐减的情况在基本出口项目即棉织品和棉纱方面特别显

著。郎卡郡和约克郡开始感到出口减少的后果的时候，正是在国

内市场由于收获比去年延误了整整５星期而开始萎缩的时候，虽

然收获的前景从８月３０日（星期四）起有了好转，但无论如何将低

于中等年景。因此，不列颠商会大为恐慌，并纷纷向中央政府抗议

新的印度关税条例。按此条例，从大不列颠来的基本进口项目的

关税由５％增加到１０％，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一倍。原先对此审

慎不语的英国报界，这样一来，也终于被迫打破缄默。伦敦的“经

济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商业”和“印度商业萧条的原因”的

文章。“经济学家”的关于印度的文章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除

了因为这家杂志在这类问题上被认为是英国的主要权威之外，还

因为它的文章同目前的财政部印度财务大臣威尔逊先生的大笔有

关。文章的第一部分企图为最近的印度关税立法推卸它对印度市

场缩小应负的任何责任，可是，事实对此作了最好的回答：印度总

督不得不在加尔各答召开由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税务局和

商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重新审查和修改不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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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税率。正如我第一次向读者诸君介绍这个问题①时所指的

那样，这一税率决不是印度商业危机的原因，但它加速了危机的产

生，因为它是正当印度的贸易已经发展到超过市场的自然容量时

突然实施的。“经济学家”公开承认，印度市场上的英国商品过剩，

英国市场上的印度商品过剩。

它写道：“在我们看来，谁也不会否认，由于在去年的一定时期内，对印贸

易取得了巨大利润，结果使这个国家市场的进口商品突然大增，在数量上大

大超过国内的需要，并且还引起印度资本家大搞投机买卖，他们指望用海外

的商品供应遥远的内地市场。例如，向英属印度出口的棉织品价值，１８５９年

是１２０４３０００英镑，１８５８年是９２９９００英镑，１８５７年是５７１４０００英镑；纱的出

口价值——１８５９年是２５４６０００英镑，１８５８年是１９６９０００英镑，１８５７年是

１１４７０００英镑。在一个长时期内，商品一到，便一售而空，同时，由于价格继续

上涨，就有不少的高利贷投机分子，收购商品转运到内地去；所以，无疑的是，

正如我们根据最可靠的消息能判断的那样，在西北部各市场上已积存了大量

的商品储备，关于这一点，米尔扎普尔、阿拉哈巴德、勒克瑙、阿格拉、德里、阿

姆里察和拉合尔等地的资料是一致的。”

接着，“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一定意义上促使印度市场的积压

变成一种经常现象的某些情况。基本原因——英国不停的大量的

供应——则一字不提。首先，由于到处干旱，在整个北印度，１８５９

年的秋收无论是质量或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年景，因此，冬季和春

季粮价高昂，后来由于饥馑的威胁，又涨得更高了；而且，与农产品

缺乏和价格昂贵的同时，瘟疫也猖獗起来。

“在整个西北部，霍乱流行病如此严重地威胁着人口稠密的城市，以致日

常生活在许多情况下都停止了，居民像躲避入侵的敌人一样，四处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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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坏的是——

“在发出最近一班邮件之前一个月或６个星期，上印度已处于可怕灾难

的威胁之下。唯一能决定秋收的雨，通常是在６月中，最迟也在６月底下，但

今年，到７月中一滴雨也未下。从西北边境到下孟加拉，从开伯尔山口到贝

拿勒斯，包括萨特里日河、朱木河和恒河的广大流域，被太阳晒成一片颗粒无

收的硬土，只有个别地区，得到巨大灌溉系统的河流或蓄水池、朱木拿河和恒

河的水渠的滋润，能生长一些农作物。到处人心惶惶，觉得像１８３７年和１８３８

年那样的饥荒又要来了。粮价涨得更高了，牲畜大量死亡或被赶上山，不用

来耕地，而人民则处于饿死的边缘。”

然而，据加尔各答收到和发表的电讯说，在７月２７日发出最

近一班邮件前一星期，对最坏情况的担忧已经消除，终于下了透

雨，而且下得及时，即使不能保证好收成，也可防止饥荒。

“经济学家”杂志转述的详情足以表明，１８６０年上半年比１８５９

年上半年已经缩减约２００万英镑的印度贸易，最近没有丝毫复苏

的希望。澳大利亚市场，由于商品过剩，也出现了种种收缩的迹

象。原来预料，会因英法商约而很快地达到巨大数额的对法贸易，

却缩减了１００多万英镑，这一点有下列资料证明：

截至６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内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英镑）    （英镑）

从法国进口 ９６１５０６５   ８５２３９８３……………………

向法国出口 ２３５８９１２   ２３２４６６５……………………

 共 计 １１９７３９７７  １０８４８６４８………………

英国从法国的输入锐减，应该归因于今年法国的食品价格高，

而在１８５９年，谷物和面粉却是法国向英国出口的基本项目。人们

这样认为，合众国不断增加购买英国的工业品作为目前向联合王

国大量出口食品的交换，这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虽然国家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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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与进口总会有一个比例，而以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６０年的上半年英美

贸易的变动来判断，这种结论就显得有些轻率了。这里我们可以

看到：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英镑）    （英镑）

不列颠向合众国出口 １１６２５９２０  ９３６６６４７…………

不列颠从合众国进口 １７３０１７９０  ２５６１８４７２………

可见，不列颠从合众国的进口额增加８００多万英镑，而向合众

国的出口额却下降了２００多万英镑。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只表

现在英土、英中和英德的贸易上。目前，土耳其由于俄法两国的干

涉而动荡不定，中国由于英国人自己的干涉而动荡不定，而德国，

许多地区因歉收遭灾，正处于深刻的内部政治震荡和严重的对外

冲突的前夕。至于英中贸易，我还是要强调指出：英中贸易在某种

程度上的增加，无疑是由战争的需要决定的；对中国出口的增加，

是纯粹由于从印度市场上提出了大量商品，以试验的方式转向中

国市场而造成的；最后，从中国进口仍比向中国出口有大得多的意

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到：

截至６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内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英镑）    （英镑）

从中国（包括香港）进口 ５０７０６９１   ５５２６０５４………

向中国（不包括香港）出口 １００１７０９   １６２２５２５……

向香港出口 ９７６７０３   １２３６２６２………………………

   共 计 ７０４９１０３   ８３８４８４１………………

同时，大多数贸易行业中的突然破产，正继滋长普遍不信任的

情绪。本文末尾援引的、破产的各皮革贸易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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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的负债和资产综合报道证明，资产在每英镑负债中平均只有

５先令６辨士，这对破产公司的期票持有人来说，意味着亏损

１４７１５８９英镑。

负  债

         公 司： （英镑）

已破产的 ９   １５３０９９１………………………………………………

正在清理中的或已同债权人签订了协定的 １５   ４９９８０６…………

详情未公布的 １０    －  …………………………………………

 共 计 ３４   ２０３０７９７…………………………………………

资  产

金 额 每英镑 赤 字 

（英镑） （英镑） 

已破产的 ９……………………… ３４２６５２ ４先令６辨士 １１８８３３９

正在清理中的或已同债权

 人签订了协定的 １５………… ２１６５５６ ８先令８辨士 ２８３２５０

详情未公布的 １０………………  －   － －  

   共 计 ３４……………… ５５９２０８ ５先令６辨士 １４７１５８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８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２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６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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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法 国 轻 步 兵

  如果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志愿兵不得不同敌人交锋的话，那末

谁都知道，这个敌人将是法国步兵。而法国步兵的典型——ｂｅａｕ

ｉｄéａｌ〔模范〕——就是轻步兵，特别是ｃｈａｓｓｅｕｒ〔猎兵〕。

法国猎兵不仅是本国军队的榜样；在轻步兵勤务方面，法军在

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各国军队的榜样；因此，法国猎兵在一定的意义

上是欧洲所有轻步兵的榜样。

法国猎兵既是可能的敌人，又是轻步兵迄今为止的最好榜样，

他们的这两个特点，引起了英国志愿兵的巨大兴趣。所以我们志

愿兵对他们了解得愈早愈好。

一

直到１８３８年为止，法军没有使用过步枪。旧式步枪使用那种

需要塞入枪膛的、紧贴膛壁的弹丸，使装弹动作又困难又慢，因此

它对于法军不是合适的武器。拿破仑有一次在德国步枪营中观看

燧发枪时曾感叹地说：“这的确是能发到兵士手中的最倒霉的武器

了。”旧式步枪确实不适于大量步兵使用。在德国和瑞士，有几个

精兵营一直是装备着这种步枪的，但这些营的兵士是专门用作优

７７１



秀射手，来消灭军官和射击正在修建桥梁的工兵等；而且当局很注

意用猎场守护人的子弟和其他在入伍前早就学会使用步枪的青年

来编成这种部队。阿尔卑斯山区猎羚羊者以及产鹿的北德意志大

森林的守护人，为这些营提供了最好的人材，他们也是英国基干部

队的步枪手的榜样。

法国人以前通称为轻步兵的那些部队，其武器装备和训练同

基干团完全相同；因此，在１８５４年，路易－拿破仑下令取消这２５

个团的轻步兵团称号，把它们编为基干部队，它们现在的番号是从

第七十六团到第一百团。

每个步兵营中的确还有一个轻骑步兵连，由优秀的、最机智的

和身材矮小的兵士组成；而身材较高的ａéｌｉｔｅ〔精兵〕则编入掷弹

兵连。当需要进行散兵战时，他们即首先展开；但是在其他各方

面，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同本营其余各连是一样的。

当法军在１８３０年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装

备着在大多数东方民族中广泛使用的长火枪的敌人。法国滑膛枪

在射程方面不如这种长火枪。行军中的法军纵队在平原遇到骑马

的贝都英人的四面包围，而在山区则遇到卡拜尔散兵的四面包围；

敌人的弹丸可以射到法军纵队，而敌人本身却处在法军的有效射

程之外。在平原上散兵不能远离自己的纵队，因为害怕遭到行动

迅速的阿拉伯骑兵的突然袭击和被他们消灭。

当英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他们也领教了这种长火枪。阿富

汗射手虽然只有明火枪，却从可怜的老式“褐色的拜斯”根本达不

到的距离上，给了在喀布尔兵营内的以及经山区退却的英军部队

以惨重的杀伤。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同英属印度西北边境上的各

部落还可能发生持久的战斗；然而在给派往这个边境的英国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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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在射程上能够同东方明火枪相比的武器这方面，却仍然什么

也没有做。

法国人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缺点刚一发现，马上就采取了克

服缺点的步骤。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奥尔良公爵１８３６年在德国

作结婚旅行的时候，趁机研究了普鲁士近卫军的两个步枪营的组

织。他立刻发现，这正是一个起点，从这点出发，他就能够建立一

支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需要的那种军队。他马上亲自动手解决这个

问题。但法国人对线膛枪的成见使他遇到许多障碍。幸而在他本

国，德尔文和庞沙腊的发明帮助了他；他们设计了一种步枪，它几

乎可以同滑膛枪一样迅速灵便地装弹，而在射程和精度方面则大

大超过滑膛枪。在１８３８年，公爵被允许按照他的意图组成一个

连；在同一年里，这个连扩大到一个整营；１８４０年，该营被派往阿

尔及利亚，以检验它在实战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如此出色地通

过了考验，以致在同一年里又另组成了９个猎兵营。最后，在１８５３

年又组成了１０个猎兵营，因此法军目前共有２０个猎兵营。

贝都英人和卡拜尔人无疑是最好的轻骑兵和猎步兵，他们那

种独特的军事素质很快就促使法国人试图招募土著居民到法军中

服务，并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的办法去征服阿尔及利亚。这个

思想就是建立朱阿夫兵部队的起因之一。朱阿夫兵部队早在１８３０

年就主要由土著居民组成了，而且到１８３９年以前一直是主要由阿

拉伯人组成的部队；当１８３９年阿布德－艾尔－喀德刚刚举起圣战

的旗帜１０５时，这些朱阿夫兵就大量地跑到他那边去了。结果除配

属给每营的两个纯粹由法籍兵士组成的连以外，每个连只剩了基

干人员和１２名法籍兵士。缺额不得不由法国人来补充，从此以后

朱阿夫兵便成了完全由法籍兵士组成的部队，长期驻留非洲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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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勤务。但是原先的那一批法籍朱阿夫兵骨干已经带有如此浓

厚的土著色彩，以致使所有朱阿夫兵部队就其整个气质和习惯来

说，从那时起始终仍是一支特别的阿尔及利亚部队，它有着自己的

民族特点，完全不同于法军其他的部队。他们大部分是由代役

者１０６中招募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终身的职业兵。他们实质上是

属于轻步兵的，因此早已装备了步枪。目前在非洲朱阿夫兵有３

个团（９个营），还有１个近卫朱阿夫团（２个营）。

从１８４１年开始，重新尝试招募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组成地

方部队。组成了３个营，但在１８５２年以前他们一直是薄弱的和人

员不齐的。１８５２年开始对应募土著居民给予重赏，这取得了很大

成就，以致在１８５５年得以组成３个团，即９个营。这就是我们在克

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时期如此经常听到的那种土尔科兵或

ｔｉｒ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ｉｎｄｉｇèｎｅｓ〔土著猎兵〕。

这样，除了外籍军团（现在已经解散，但从一切述象来看又在

重新组织）和３个惩戒营以外，法军专门组织和训练了３８个担任

轻步兵勤务的营。在这些部队中，猎兵、朱阿夫兵和土尔科兵各有

显著的特点。后两种部队的地方色彩太重，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不

会对大部分法军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猛烈的冲锋——意大

利战争的情况说明，他们在冲锋时完全听从指挥，甚至凭着他们固

有的军人的机智还能预先料到指挥官的命令，——对于其他部队

永远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法国人在散兵战的具体动作和利用地形

的方法上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在轻步兵中间，始终是道地的法国人部队并因而如上所述已

成为军队模范的，则是猎兵。我们在下一节里将更详细地介绍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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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３１年法军操典第一页就表明，法军是由身材多么矮小的兵

士组成的。

慢步：每步为６５厘米（２５英寸），每分钟７６步。

快步：步幅同上，每分钟１００步。

冲锋步（ｐａｓｄｅｃｈａｒｇｅ）：步幅同上，每分钟１３０步。

与任何其他国家军队在战爆运动时所采取的步幅和速度相

比，２５英寸一步无疑是最小的步幅，而每分钟１００步也无疑是最

慢的速度。法国营每分钟前进２０８英尺，英国营、普鲁士营或奥地

利营却能前进２７０英尺，就是说比法国营多百分之三十。我们的

３０英寸的大步幅对腿短的法国兵来说是太大了。冲锋时的情形也

是如此：法国兵每分钟前进２７１英尺，也就是相当于英国兵用普通

的快步就能走完的距离；而英国兵用每步３６英寸和每分钟１５０步

的跑步可以前进４５０英尺，就是说比法国兵多百分之六十。仅仅

这一个事实就说明了，兵士的标准高度不能低于一定的限度，否则

就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运动性。

腿这样短、步子这样小、步伐这样慢的兵士，是无法组成轻步

兵的。当最初组织猎兵部队时，从一开始就采取措施，在国内选拔

最优秀的步兵兵士；他们都是些体格健壮、肩膀宽阔而且很灵活的

人，身高５英尺４英寸到５英尺８英寸，大部分是从山区选拔来

的。根据猎兵操典（１８４５年出版）的规定：快步的步幅和以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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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步速增加到每分钟１１０步；跑步（ｐａｓ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的步幅规定

为３３英寸（８３厘来），每分钟１６５步，但在展开、排成方队或其他

需要迅速行动的情况下，步速应增加到每分钟１８０步。即使用这

样的步速，猎兵每分钟前进的距离也不过比英国兵跑步时多４５英

尺。但是猎兵的特殊成就与其说是由于运动特别迅速，不如说是

由于他们能在长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度的运动；此外，在非常紧急

的情况下，在集合时或其他时候，他们还按口令以最大的速度快

跑。

跑步是法国猎兵营训练的最主要内容。最初训练兵士用每分

钟１６５—１８０步的速度原地踏步，这时兵士呼喊：“一！”，“二！”或者

“右！”，“左！”，这是为了调节肺的活动，防止发生肺炎。然后，兵士

就要用同样的速度前进，而且距离逐渐增大，直到他们能够在２７

分钟内跑完１法里格（４０００米或２
１
２英里）为止。如果发现某些新

兵的腿或肺太弱，经受不住这样的练习，就把他们送回基干步兵部

队。下一步是练习跳跃和快跑，快跑时要求在短距离上达到最高

的速度；不论ｐａｓ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或快跑，起初都是在平坦的练兵场

或道路上练习，然后越野练习，同时练习跳越栅栏和沟渠。只有经

过这种训练以后，兵士才能领到武器，这时兵士又将跑步、快跑和

跳跃这一整套练习重复一次，但须持枪和携带全副行军装具；背囊

和子弹盒的重量与战斗情况下相同。他们必须这样连续ｐａｓｇｙｍ

ｎａｓｔｉｑｕｅ整整一个小时，在这一时间内至少要跑完５英里。有一

次，一个外国军官穿便服企图同这样一个携带全副行军装具的猎

兵营一同前进，但是他由于没有经过锻炼，只能勉强跟着跑一个小

时；而猎兵继续前进，交替采取快步和ｐａｓ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在那一天

共走了２２英里以上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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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一切运动和队形变换都应当以跑步完成；兵士在以

跑步成横队前进、排成纵队或方队、变换方向、展开以及做其他动

作的时候，都应当和采取普通快步时一样确有把握地保持自己的

位置。在进行一切队形变换时的步速为每分钟１６５步，只有在展

开和变换方向时，步速增加到１８０步。

下面是一位普鲁士校官关于法国猎兵的意见：

“在马尔斯校场上，我见到了跟一个基干团一起操练的几个猎兵连。他

们运动的灵活，他们的动作的整个风度同这个团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你

一眼就可看出，这是由林区和山区的优秀人员组成的一支精锐部队。他们全

都是些结实、粗壮、有劲而又惊人地灵敏的人。当他们用惊人的速度灵活地

运动时，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那种进取心以及他们的勇猛大胆、机智灵活、不知

疲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虽然你一定也会看到他们非常自负并且有法国人的

那种虚荣心。不论你在哪里看见他们，在斯特拉斯堡、巴黎还是其他任何驻

地，他们总是给你造成同样的印象，他们看来好像是用一个模子铸造的。我

见到指挥他们的全是青年军官；只有几个上尉看来有３５岁，但大部分都比他

们年轻，甚至校官也不大于这个年纪。他们动作迅速灵活，一点不显得紧张

或吃力；看来经常的锻炼已经使这种灵活性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这些队伍

就是这样轻松自如地完成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血液似乎比别人流得平缓些，

他们的呼吸也均匀一些。单个的传令兵在街上行走，很快就超过所有在前面

走的人，而整个队伍也用同样快的步伐在愉快的号声中成纵队在街上通过。

不论你在什么时候见到他们，在练兵场上，在行军中或是在室内，他们从来都

没有露过倦容。在这方面，自负心可能和习惯同时起着作用。

如果说迅速的动作和准确的瞄准看来是互不相容的，那末猎兵大概已经

克服了这种似乎存在的矛盾。我自己没有见过他们的实弹射击，但据有经验

的军官说，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能是决不能低估的。即使他们瞄准的准确性受

到一些影响，但这对战场上的射击效果，影响一定是很小的。在非洲，由于在

战斗前时常进行这样的跑步行军，猎兵总知道怎样射杀他们的敌人；这就证

明，他们所受的这一套专门训练可使体力得到适当的增强，而且不损害瞄准

的准确性。对于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部队来说，情形当然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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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训练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的步兵能够比现在

运动得更块，这在战争中的许多场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例如在先敌

占领重要阵地时，在迅速到达制高点时，在支援遭受敌人优势兵力攻击的部

队时，以及在派小队伍在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向上突然袭击敌人时，都是

如此。”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军事当局看到，经过这样长跑训练的

步兵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从１８５３年起，就讨论是否应当把这种制

度推广到全军的问题。鲁尔梅耳将军（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５日在塞瓦斯

托波尔城下阵亡）曾专门提请路易－拿破仑注意这件事。克里木

战争以后不久，ｐａｓ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就在法国所有步兵团内实行了，

虽然步速比猎兵慢些，步幅也小些，而且，基干部队长跑的时间也

比猎兵的要短得多。这是必要的；由于基干部队兵士的体力和身

材不同，因此就要以较弱和较矮的兵士的能力作为整个部队训练

时的依据。但在一个紧急关头，仍然是可以克服过去那种运动缓

慢的情形的；兵士有时能跑１英里或将近１英里，特别是能够以跑

步变换队形，所以他们就能跑步冲锋６００—８００码，去年法军就这

样做过，在几分钟内跑步通过了受优良的奥地利步枪的火力威胁

最大的那段距离。ｐｓａ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帕勒斯特

罗、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等地的会战１０７取得胜利。跑步本身能够

激发兵士高昂的士气；一个营以快步冲锋时可能表现出犹豫不决，

但是，同一个能够不气喘地跑到目的地的营，如果跑步冲锋，那末

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将大胆无畏地前进，以较小的损失到达目的地，

并一定能给停止在原地的敌人以更大的精神震撼。

猎兵在跑步方面所达到的这样极完善的地步，只有他们这种

专门部队才能做到，但是对于大量的基干步兵来说，这既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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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是无益的。尽管如此，兵员质量较好的英国基干部队，在这

方面是不难训练得远远超过法国基干部队的，同时，这将和一切有

益健康的锻炼一样，对兵士的身心会大有好处，不能交替地跑１英

里再走１英里、连续运动几小时的步兵，不久就将被认为是运动迟

缓的步兵。至于志愿兵，由于在年龄和体力方面参差不齐，连这种

结果也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无疑地，在半英里到１英里的距离上逐

渐练习跑步，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而且能大大提高他们的战

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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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国想尽一切办法来发展每一个新兵，特别是每一个猎兵的

体力、智力和精神力量，以便使他们成为尽可能完善的兵士。它采

用一切办法使兵士成为强壮、灵活而机智的人；使他们学会迅速判

断有利地形或在困难情况下迅速定下决心；竭力提高他们对自己、

对伙伴以及对武器的信心。因此，队列教练在法国只占兵士勤务

中的很小一部分；据我们所知，一个法国营对于练兵场上的步法、

转法和持枪动作都是极其随便的。但是这看来只是民族性格的表

现，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在英国和德国军

队中则似乎宁愿要一套比较严格的队列教练制度；他们执行口令

比较敏捷，同时，经过一定时期的队列教练以后，他们在做一切动

作时都将表现出法国兵从未有过的那样高的准确性。至于其他方

面，练兵场上的一套战术动作在法国和英国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

在战场上极不相同。

法国兵的主要训练内容之一，就是体育。在巴黎有一所为全

军培养教员的中央军事体育学校。各团抽调１５到２０名军官，此外

每个基干团或猎兵营还各调１名军士，到那里学习６个月，然后调

换另一批人去学习。这个学校的课程和其他国家的同类学校的课

程并没有很大区别；大概只有一样独特的练习，就是爬城，即利用

炮弹在墙上造成的弹坑，或利用靠在墙上的杆子或投到墙上的带

有钩子的绳索，爬上城墙。这种练习无疑具有实用的价值，并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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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助于使兵士学会运用手脚。在这个学校里还训练刺杀，但仅

限于各种突刺和防护动作的练习，而从来不让兵士真正作相互防

刺或防骑兵的动作。

在法国，每个驻地都拥有必要的体育设备。首先，到处都辟有

能进行普通体育练习的、设备齐全的操场。所有兵士都依次到这

里受训；学完所规定的体育课程，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这种训练

实行还不久，并且完全是从猎兵那里学来的。猎兵是第一个实行

体育训练的，而当这种训练对于猎兵有了很大益处以后，就被推广

到全军。

此外，在每个兵营中都有击剑房和舞蹈室。在击剑房学习使

用轻剑和阔剑，在舞蹈室则学习舞蹈和拳斗，即法国人所谓的《ｌａ

ｂｏｘｅ》〔“拳术”〕。每个兵士可以在这些练习中进行选择，但必须学

习其中的一种。一般都愿意学舞蹈和使用轻剑。有时，还进行棍棒

格斗的练习。

所有这些练习和单纯的体操一样，之所以需要进行并不是因

为这些练习本身是必要的，而是因为它们能增进兵士的体力和灵

巧，使他们产生更大的自信心。击剑房和舞蹈室决不是履行枯燥

的职责的地方，相反，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所在，它可以使兵士甚至

在闲暇时间内还留在兵营里面；兵士到那里去是为了娱乐；如果说

他在队列中不过是一架机器，那末在这里当他手握长剑来和同伴

比赛个人技巧的时候，他就是个无狗无束的人了；而他在这里获得

的对自身的敏捷和灵巧的全部信心，对他担任警戒和进行散兵战

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他或多或少都不得不指靠个

人的力量。

猎兵采取的一套新的散兵战的方法，不仅在后来推广到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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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全军，而且为欧洲许多军队所仿效，英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及战

后所采取的战法就是由法国猎兵的战法改进而来的。因此我们只

谈谈这种战法的几个主要的特点，特别是因为法军在战斗中的行

动常常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根据总的

命令行动（例如１８５９年在意大利）；部分地是由于军官完全有按情

况采取行动的自由；部分地也是由于在战斗中一般必然要对操典

上的所有的规则作相当大的更动。散兵以４人一组行动，每组展

开成一线，兵士互相间隔５步。各组间隔最少５步（这样就构成了

每５步一人的绵亘的横队），最多４０步。军士位于本班后面１０步

的地方；每个军官有４名兵士和１名司号兵跟随，位于散兵线后面

２０—３０步的地方。如果展开的只是连的一部分兵力，那末连长的

位置就在散兵线和支援部队之间。利用地形隐蔽自己，是主要的

要求；队形的齐整和间隔的保持都服从于这一要求。整个散兵线

仅仅用号角指挥，信号共有２２种；此外，每个猎兵营及其所属每个

连都有自己的特别信号，这种信号应当在指挥信号之前发出。军

官带有一个哨子，但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哨子可发出５种信号：

“注意！”，“前进！”，“立定！”，“后退！”和“集合！”。某些志愿兵步枪

手的哨子即来源于此，他们把哨子当做自己装具中不可少的东西，

因而使军官无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哨子。在受到成散开队形的

骑兵的攻击的情况下，散兵以４人一组集合，或以班或半连为单位

集合成不规则的密集队形；或者同支援部队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

连的方队；或者同全营集合在一起（当全营必须成横队行动，或组

成方队时）。这些不同的集合方法，法军练习得很多，而且掌握得

很好；方法的繁多并不会造成任何混乱，因为兵士都学会了在危急

情况下以任何可能采取的方法集合，然后利用有效的运动方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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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所指示的更大的单位会合。方队有时排成两列，有时排成四

列。

这套新方法同各国军队在法国猎兵出现以前几乎都采用的那

套旧方法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不应当忘记，归根到底这

一切并不是别的，而只是一套练兵场的队列规则。这里没有每个

兵士个人表现智慧的余地，如果是在平地上来作这些动作，那末这

就会和最苛求的老军人也能感到满意的那种拘泥细节的做法差不

多。各列都按规定的间隔排列，它们的前进、后退、变换正面和变

换方向，都同基干部队的任何一个营是一样的，兵士们按号音运

动，就像许多木偶被一根铁丝牵动一样。对于散兵说来，真正的练

兵场是在敌人面前，而在这方面法国人就把阿尔及利亚做了自己

轻步兵的最好的学校；那里的地形起伏不平，防守这些地方的又是

迄今世界上最勇敢、最顽强而且最细心的散兵卡拜尔人。正是在

这里，法军把他们从１７９２年以来在每次战争中都表现过的那种以

散开队形进行战斗的能力和利用地形的能力发展到了最高度；在

这里朱阿夫兵特别利用了从土著兵士那里得到的对自己最有益的

教训，而成为全军的榜样。一般都认为，散兵线是以一种近似展开

横队的队形前进，在有良好掩蔽物的地方可能集中在一起，在需要

通过开阔地时则又分散开；与敌人散兵从正面进行战斗，仅仅偶尔

利用栅栏或某种类似的东西向翼侧射击一阵，这样做，除了要吸引

敌人的注意力外，不指望甚至也不打算达到更多的目的。朱阿夫

兵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散开队形就是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总

的目的来独立行动；有利条件一出现即加以利用；突然地接近敌人

的主力并以准确的火力袭扰他们；完全不必集中成更大的单位来

解决小的战斗。在他们看来，突然袭击和伏击就是散兵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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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利用掩蔽物并不只是为了从比较隐蔽的位置进行射击，而主

要是为了悄悄地匍匐到敌人散兵跟前，突然跳起，把敌人打得狼狈

逃窜；他们利用掩蔽物为的是接近敌人的两翼，并突然密集成群地

在那里出现，分割敌人的一部分兵力，或者设伏，如果敌人散兵过

急地追逐假退却的朱阿夫兵，就会中计而遭到伏击。在决定性的

行动中，这样的诡计可以在决定战斗胜负的较大战斗之间多次施

行；然而在小战斗中，在为了搜集敌情或为了保障本军休息而派出

的小部队和步哨的战斗中，朱阿夫兵的这些特性就具有极重大的

意义。从下面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朱阿夫兵是些什么样的人。在

一切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个规则，即担任警戒，特别是担任夜间警戒

的哨兵，不应当坐下，更不应当躺下，并且只要一发现敌人就鸣枪

向小哨报警。现在请看奥马尔公爵关于朱阿夫兵营的一段描写吧

（１８５５年３月１５日的“两大陆评论”１０８）：

“夜间，即使在那边的小山顶上监视前面地形的单个的朱阿夫兵，也都隐

蔽起来。你看不见步哨，但是等到军官过来查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和

朱阿夫兵谈话，这个朱阿夫兵俯卧在山顶后面，注视着一切。你看到那边有

一丛灌木。但是如果你再仔细观察，发现那里隐藏着几个朱阿夫兵，那是丝

毫不会使我感到惊奇的；当一个贝都英人钻进这些树丛想观察一下兵营里面

的动静的时候，这些朱阿夫兵不开枪，而是不声不响地用刺刀把他杀死，免得

暴露设伏地点。”

有些兵士只在和平时期在驻地学过警戒勤务，他们不站着或

者不走动就难保不睡觉；如果拿他们同那些在对贝都英人、卡拜尔

人进行的充满着各种巧诈和诡计的战争中训练出来的兵士比较一

下，他们又算得是什么样的兵士呢？朱阿夫兵虽然经常违背规定的

制度，仅只有一次遭到他们机警的敌人的突然袭击。

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上占有的领地中有一个地区，从军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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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看很像阿尔及利亚。气候和地形特点几乎是一样的，边境的

居民也几乎是相同的。那里经常发生掠夺和各种敌对性的冲突；

不列颠军中一部分最好的兵士就是在这个地区锻炼出来的。但是

这种长时间的、极其富有教育意义的冲突竟没有对不列颠军轻步

兵执行各种勤务的方法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尽管同阿富汗人和

俾路支人打了２０多年仗，这部分军队还是这样地不完备，以致必

须赶快学习法军的榜样，才能使步兵在这方面成为有效的战斗力

量；这种情形的确是叫人感到奇怪的。

法国猎兵使法军采用了：（１）新式服装和装具——紧身制服，

轻便的圆筒军帽，代替交叉式皮带的腰带；（２）步枪及其使用法，即

现代的一套射击学知识；（３）长时间的跑步及其在变换队形时的运

用；（４）刺杀教练；（５）体育；（６）同朱阿夫兵一起倡导的一套现代的

散兵战的方法。说句真心话，不列颠军既然采用了这当中的很多

东西，难道不应当归功于法国人吗？

然而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改进，为什么不列颠军方面不去作

这些改进呢？为什么在即度的西北边境甚至今天不能使那里的作

战部队对英军作出像法国猎兵和朱阿夫兵对法军所作出的那样的

贡献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９月中—

１０月中

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２１日、１０月５日

和２０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第３、５、７期及“志愿兵读物”１８６１年

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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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俄国利用奥地利。——

华沙会议

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７日于柏林

目前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德国提供了一幅最奇异、最紊乱、最

悲惨的图景。只须对比一下这样两个事实，即德意志民族联盟不

久前在科堡举行会议和主要的德意志邦君即将在华沙举行会

晤１０９，就可以最清楚不过地了解德意志的真实情况。民族联盟力

求祖国的统一，对德意志的奥地利拒而不纳，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

在普鲁士身上；而普鲁士摄政王本人则把他的反抗法国侵略的计

划跟重建一个在俄国庇护下的神圣同盟联系起来。如所周知，俄

国的对外政策是丝毫也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则的。它既不是正

统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但它却同样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

机会，不管这种扩张是附和起义的人民而达到，或是附和角逐的君

主而达到。时而附和这一边，时而附和那一边，成了俄国对德国的

确定不移的政策。最初它和法国达成协议，以便摧毁奥地利对其

东方计划的反抗，随后又站到德国这一边，以便削弱法国和取得德

国酬谢的期票，然后在维斯拉河或多瑙河上兑现。在欧洲纠纷发

展的进程中，俄国始终会认为联合德意志各邦君主比联合法国暴

发户好。原因很简单，它的真正力量在于外交优势，而不在于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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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如果因为同法国结盟而同自己的紧邻德国发生战争，就可

能暴露出北方巨人的外强中干；而在对法战争中，俄国由于自己的

地理位置，总是应当担任后备队的角色，而迫使德国承受战争的实

际重担，为自己储存胜利果实。结盟的国家在这方面与各个军团

相像。先头部队和本队得顶住主要的打击，而决定会战的结局和

取得胜利的则是后备队。德国的幻想家们希望，俄国在国内的与

解放运动联系着的社会斗争的强烈影响下，这一次将放弃俄国历

史学家卡拉姆津关于俄国对外政策永远不变的信条，就让你们以

这种虚幻的希望自慰吧。

有人推测，被阶级斗争弄得四分五裂，被财政危机弄得精疲力

竭的大帝国，将非常乐意地不再过问欧洲；但这样的推测只说明对

俄国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真正本质了解得很差。不管慈悲的沙皇

的真正意图如何，对他来说，消灭农奴制和保存自己的专制政权两

者是不可能调和的，就像１８４８年对慈悲的教皇①来说意大利统一

和教皇宫廷的切身利益不可能调和一样。“俄国解放农奴”这句话

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它后面却隐藏着各种极不相同的意义和各

种极为矛盾的意向。在运动之初，这些矛盾意向被某种共同的热

情掩盖了起来，而一旦采取从空论到行动的步骤，这种掩盖物就一

定会被打破。按照沙皇的理解，解放农奴就等于排除那些仍然限

制着皇帝专制的最后障碍。一方面，应当取消贵族的以专横统治

大多数俄国人民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应当用政府的消

灭“共产主义”原则的计划，来取消以共同占有被奴役土地为基础

的农奴的村社自治。这就是中央政府所理解的农奴解放。至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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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贵族阶级中有势力的那一部分贵族，他们由于没有希望保持昔

日的状况，于是就决定在两个条件下让农奴解放。第一个条件是

要补偿金，使农民由农奴变为契约债务人，这样一来，从物质利益

这方面来说，至少在两三个世代之内，除了农奴依附的形式可能由

宗法式的变为新的、文明的形式外，就什么也不会改变。除了应由

农奴付出的这种补偿之外，贵族还要求由国家再付给一笔补偿。

贵族表示准备放弃自己在地方上对农奴的统治权，但它要求从中

央政府手中取得政治权力来代替这种统治权，实质上，就是要取得

宪法权利参加帝国的一般治理。

最后，农奴对解放问题则宁愿作最简单的理解。他们所理解

的解放，就是去掉他们的旧主人之后的旧制度。在这种相互的斗

争中，政府虽然进行了威胁和阿谀，仍然大遭贵族和农民的反对，

贵族阶级则大遭政府和他们的牛马即农奴的反对，而农民则大遭

他们的最高主人和地方主人的联合的反对。在这种斗争中，一如

既往，掌权者总是牺牲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妥协。政府和贵

族阶级已经商妥，把解放农民问题暂搁一下，在对外冒险上再碰碰

运气。１８５９年与路易·波拿巴的秘密协定１１０和１８６０年有德意志

邦君们参加的正式的华沙会议，都是由此而来的。意大利战争削

弱了奥地利的自信，已经可以使它这块绊脚石变为俄国执行对外

政策计划的工具；而普鲁士由于在战争的进程中既追求虚荣，背信

弃义，又毫无举动，以致弄得狼狈不堪，现在受到法国在它的莱茵

省边界上的威胁，已不得不步奥地利的后尘。哥达党１１１的一个大

错误，就是幻想奥地利大概会在法国的打击之下，瓦解为各个组成

部分；而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如果摆脱了把它同意大利、波兰、匈

牙利拴在一起的绳索，也就可以很容易地成为统一的大德意志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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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成员。长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奥地利跟法国或俄国进行任何

战争都不会使德意志摆脱奥地利的影响，只能使它服从法国或俄

国的计划。即使这些强国有力量给奥地利一个沉重的打击，把它

打碎成各个组成部分，对它们来说也是一种下策；但是削弱奥地

利，利用其残余影响为自己利益服务，却曾经是并且永远是它们外

交行动和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只有以维也纳为一个中心，以柏

林为另一个中心的德国革命，才能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打碎，而

不使德国的完整遭到危险，不使它的非德意志地区受法国或俄国

控制。

即将举行的华沙会议是会使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大大

巩固起来的，如果不是在意大利，真正的民族派和法国派冲突的前

景使他丧失了这种机会的话。不过，应当预期，华沙会议最后将使

德国睁开眼睛，并教育它懂得，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国内实现统

一和自由，它必须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们。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７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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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普鲁士现状。——普鲁士、

法国和意大利
①

１８６０年９月２７日于柏林

正如我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过的，摄政王从取得最高权力时

起，尽管宣扬普鲁士美丽幻梦的宣传官们在他身上装饰了自由主

义的花朵，但在灵魂深处他已成了顽固的、彻头彻尾的正统主义

者，——这位摄政王，近日得到机会公开宣泄了他那抑制已久的感

情。不管多么奇怪，但这是事实：普鲁士的摄政王现在竟不许加里

波第的军队进入墨西拿的主堡，而为自己最亲密的兄弟、那不勒斯

的炮弹国王②保全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普鲁士驻那不勒斯公使

冯·佩庞舍伯爵——此人和普鲁士驻罗马公使冯·卡尼茨男爵一

起，像他们的大多数同行一样，都以顽固的正统主义而知名——把

炮弹国王伴送到加埃塔，那里停泊着一艘保护德国臣民的普鲁士

轻巡航战船“罗累莱号”。９月１５日墨西拿的主堡准备投降。军官

们宣布拥护维克多－艾曼努尔并派代表团到加埃塔，向国王报告

要塞不能再守下去。次日，这个代表团即奉令乘轻巡航战船“罗累

莱号”折回墨西拿，船上载有普鲁士政府的全权代表。该船到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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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位全权代表立即前往主堡，同那不勒斯军队的司令作了一次

长谈。普鲁士代表除了他本人的雄辩以外，还拿出了整整一叠国

王的急诏，急诏号召这位将军继续抵抗，坚决反对即使是在最合算

的条件下投降的一切建议，因为堡垒所需的一切还够用几个月。

普鲁士全权代表在墨西拿逗留的时候，主堡中大喊《Ｅｖｖｉｖａｉｌ

Ｒｅ！》〔“国王万岁！”〕，他走了以后，本来已经开始的关于确定投降

条件的谈判便马上中断了。卡富尔伯爵获得了这些消息，在柏林

急忙表示不满，说这是“滥用普鲁士的旗帜”和违背在意大利革命

战争中完全中立的诺言。尽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但是卡富尔伯

爵作这样的声明是最没有资格的。冯·施莱尼茨先生——在１８５９

年战争期间他的公文曾以甜蜜缠绵的风格、模棱两可的议论、串连

词句不顾论点的无比艺术而获得一些名气——贪婪地抓住了这个

出现在他面前的取得摄政王信任的机会。这一次，他把他那谦恭

温顺的低语换成了尖锐而傲慢的高腔。他给了卡富尔伯爵一个严

厉的驳斥，毫不客气地向卡富尔声明：西西里现在还没有成为撒丁

的省份，都灵的宫廷每天都在违反条约上的条件；如果卡富尔想抗

议外国干涉意大利，应该把抗议书送到土伊勒里宫去。

从都灵召回法国公使，这里认为是一个露骨的诡计，因为大家

知道，紧接着路易·波拿巴和法里尼先生、查耳迪尼先生于莎姆伯

里会晤之后，查耳迪尼先生就受命率领皮蒙特军队入侵教皇国。

这次入侵，是在莎姆伯里拟定的，目的在于从加里波第手中夺取主

动权，把它转交给卡富尔——法国皇帝的最机灵的奴仆。大家知

道，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战争，在土伊勒里宫看来，不是偶然滚下来

的一次雪崩，而是一个独立的意大利政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

这个政党从路易－拿破仑走上ｖｉａｓａｃｒａ
１１２
时起，就经常宣称，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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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义是摆脱受法国庇护的恶梦的唯一手段。的确，马志尼在

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６日对意大利人民的宣言中曾公开地宣称：

“在一定条件下，北部可以统一在维克多－艾曼努尔的旗帜下，不管奥地

利人在哪里——在意大利领土上或是在邻近，南部的起义必须采取另一种更

为独立的方针。起义，联合起义，建立临时政府，武装起来，选择一个战略要

地，据以固守自己的阵地，吸引北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志愿兵，——这样

做还能拯救意大利的事业并且建立自己的以民族阵营为代表的政权。由于

有了这样的阵营和北部的志愿兵，意大利在战争结束后还能成为自己命运的

主宰，而不管战争的首倡者的意愿如何…… 人民意向的这种表现还会排除

重新瓜分意大利的任何可能性，排除以外力扶植新王朝的任何企图，阿迪杰

河或明乔河上的任何和约，意大利领土的任何割让。但是罗马的名字和意大

利的名字是分不开的。那个神圣的城市是我们民族统一的担保。罗马的职责

不是用一群乌合的志愿兵去增强撒丁军队，而是向皇帝的法国证明：谁成为

罗马教皇专制的支柱，他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意大利独立的维护者…… 如果

罗马忘记自己的职责，我们就必须代替罗马人来干。罗马是祖国统一的象

征。西西里、那不勒斯和北部的志愿兵必须组成罗马的军队。”

这就是马志尼在１８５９年５月所说的话。加里波第重述了这些

话，当时，他作为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所建的人民军队的首脑，答

应将在克维里纳尔山之颠宣布意大利的统一１１３。

读者还记得：卡富尔从最初的时候起就竭尽全力为加里波第

的远征制造困难，在这位人民英雄获得初步成就时，他又把拉法里

纳连同两个波拿巴密探派往巴勒摩，阴谋剥夺加里波第的独裁者

的权力；接着，加里波第的每一个军事措施都受到卡富尔从外交

上、而后又从军事上的阻挠①。在巴勒摩陷落和向墨西拿进军后，

加里波第在巴黎居民和军队中间声名大振，以致路易－拿破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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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采取奉承手段是明智的。当图尔将军——他那时已被解除现役

职务——到达巴黎时，受到了皇帝的恩遇。他不仅是罗亚尔宫１１４

的贵宾，甚至还受到土伊勒里宫的接待，在接待时，皇帝对自己的

“被兼并过来的”臣子、来自尼斯的英雄，表示无限钦佩，并且向他

敬赠礼物，如线膛炮等等。同时，皇帝的这样一个信念也被传授给

了图尔：加里波第在掌握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舰队后，最好是跟匈

牙利流亡者一起采取步骤在阜姆登陆，以便在那里升起匈牙利革

命的旗帜。但是路易－拿破仑大错而特错了，他错误地认为图尔

是能够影响加里波第行动方向的人，或者认为图尔自己也自以为

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图尔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一个勇敢的兵

士，精明的军官，但在军事活动范围之外就根本算不了数，还不如

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人；他不仅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发展不足，而且

还缺少天赋的敏感和嗅觉来代替教养、教育和经验。总之，这是一

个心地善良、无忧无虑、非常轻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当然不能从政

治上指导任何人，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

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

意大利天才。因此，押在图尔身上的赌注便失败了；至少在土伊勒

里宫的圈子里是这样说的。于是，就试图利用科苏特，把他派到了

加里波第那里去，影响加里波第为皇帝的计划效劳，使之离开通往

罗马的光明大道。加里波第则利用科苏特做激发革命热情的工

具，因此，就让他尝了一尝人民欢呼的甜头，但同时却英明地把他

的代表人民事业的名字跟他的包藏着波拿巴骗局的使命区别开

来。科苏特十分沮丧地回到了巴黎；但是，正如“民论报”１１５这家普

隆－普隆的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机关报〕所报道的，他为了证明自己对皇帝

的利益的忠诚，写了一封信给加里波第，要加里波第同卡富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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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弃对罗马的任何侵犯，免得自绝于法国这个被压迫民族的真

正希望，甚至要加里波第不要过问匈牙利，因为这个国家尚未成熟

到起义的程度。

无须再谈，在柏林这里，内阁自由主义的行市已由于即将召开

的华沙会议而大大下落；在这个会议上，不仅受命于天的君主们将

握手言欢，而且他们的外交大臣们——哥尔查科夫公爵、莱希堡伯

爵和敝国的冯·施莱尼茨先生——也将在金碧辉煌的前厅里找个

舒适角落聚会，给未来的人类历史规划一个正确的方向。

普鲁士和奥地利就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９日条约中拟定的、关税同

盟和奥地利之间的新通商条约一事所进行的谈判１１６，现在可算是

中断了，因为普鲁士内阁已经肯定地声明，谈不上什么关税平等，

甚至接近也不行。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７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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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志 愿 兵 炮 兵

  志愿兵的炮兵问题十分重要，应该广泛加以讨论——尤其是

因为志愿兵炮兵在国防上应该起什么作用，看来目前仍然不十分

明确。

显然，必须加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志愿兵炮兵适合于何

种活动范围。不解决这个问题，各部队的训练制度就永远不会一

致。炮兵学包括各种各样的科目，让全体志愿兵——军官和兵士

——来学这些科目的理论和实践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各部队在

接到战斗任务前来时，对于应该完成的任务的训练就会极不一致；

而一执行一个特定的任务就会发现许多连队没有什么训练。

在下述的意见中，我们决不是想妄说志愿兵炮兵应该是个什

么样或不应该是个什么样；我们只是想指出志愿兵炮兵以及别的

任何炮兵在编成时都应该考虑到的几个条件，从而给我们想要引

起的辩论开个头，从这一点出发，最后弄清楚志愿兵炮兵部队的活

动范围。

整个炮兵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或要塞炮兵。前者应该在

战场协同步兵和骑兵活动，配备着马拉火炮；后者用重炮在固定的

或有掩蔽的炮台中攻击或防御筑垒要点。如果说在正规军中，兵

士的长期服役和军官的专业教育可以训练全体成员在上述两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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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中都能执行勤务，至少在必要时可以使每个连完成其中的任何

一个任务，那末对志愿兵的军官和兵士来说，事情就不同了，因为

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用在军务上。在法国、奥地利和普

鲁士，野战炮兵是同要塞炮兵或攻城炮兵完全分立的。如果在正

规的常备军中如此，那末这样做无疑应该是有某些理由的，而这些

理由在志愿兵中将更强烈得多地发生作用。

情况是这样：掌握野炮本身与掌握炮台重炮这两者之间的差

别，并不是大得志愿兵连队的兵士不容易学会两者。但是军官任

务的性质在这两种情况下却大不相同，只有在专门教育和长期实

践中才能训练他们同样很好地完成这两种任务。一个野战炮兵军

官的主要品质是：善于迅速判断军情，正确判断地形和测定距离；

完全熟悉自己的火炮效能（这使他能够顶住攻击到最后一分钟，不

损失一门火炮）；根据长期经验，知道马匹能够完成什么工作，在战

斗中应该怎样使用马匹；最后，十分勇猛而又谨慎。对要塞炮兵或

攻城炮兵的军官的要求是：科学知识，炮术各方面的理论知识，筑

城学、数学和工程学的知识，运用这一切的本领；耐心地、严格地注

意土质工事的建筑和修整，注意集中火力的后果；最后是持久的勇

敢而不是勇猛。让任何一个九磅炮连的连长去指挥棱堡，甚至其

中最好的也要经过好多训练以后，才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安排一

名专门搞攻城炮搞了好几年的军官作骑炮连的首长，也需要花很

长时间他才能摆脱自己工作方法上的迟缓性，获得新的武器所要

求的那种猛劲。至于没有像他们长官那样受过科学训练的军士

们，在这里困难就更大了。

看来，两种炮兵之中，要塞炮兵人员最容易训练。非军人的工

程师具有这一事业所需要的一切初步科学知识，并且很快就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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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他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些科学原则运用到炮兵里来。他们很容

易学会掌握重炮移动时采用的各种机械、炮台的建筑和筑城的规

则。所以主要应该从他们当中挑选志愿兵炮兵军官，而且他们特

别适合于要塞炮兵勤务。对于军士和炮手也可以这样说。一切长

期同机器打交道的人，如工程师、技师、铁匠，是炮兵的好材料，因

此各大工业中心应当提供优秀部队。重炮的射击训练不能在内地

进行，但是海洋距我们的郎卡郡和约克郡这样的内地城市并不远，

因此有时候可以为了这个目的组织海岸旅行；此外，在重炮连每次

射击时可以看到弹着情况，所以炮手们自己能够校正射击，实弹目

标射击并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另有一种情况妨碍组成志愿兵野战炮兵，这就是高价的火炮

和马匹。的确，几个连合起来或许能够支付夏季几月的几门马拉

火炮的费用，轮流学习使用，但是这样一来，无论是兵士或军官都

不能被培养成熟练的野战炮兵人员。一个６门炮的野战炮兵连的

装备费用一般约等于组成一个完整步兵营的费用；任何一个志愿

兵炮兵的连都负担不起这样的开支；而且，如果注意到战场上损失

火炮是一种耻辱，那就使人十分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政府，当敌人

入侵时，愿意把带有马匹和驭手的野炮在志愿兵猎兵使用小型武

器的条件下委托给志愿兵炮兵部队。

根据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理由，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适合

志愿兵炮兵的活动范围，是为固定的海岸炮台补充人员。在内地

的各个城市里，必然会有人试图训练志愿兵野战炮兵，以便在志愿

兵运动中保持对这一事业的兴趣。无疑，如果要他们尽可能学习

掌握马拉轻炮，那末，对于军官和兵士都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根据

我们在这一兵种服役的亲身经验，我们非常怀疑，志愿兵最后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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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谙野战勤务。不过志愿兵仍然会学到许多对他们使用重炮同

样有益的东西，当他们要同重炮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很快会成为使

用重炮的内行。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谈一谈。炮兵实质上是一个比步兵和骑

兵需要多得多的科学知识的兵种，所以它的功效主要取决于军官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我们不怀疑，格里菲思少校的“炮兵教

范”１１７很快会传到每个志愿兵炮兵军官的手里。这本书的内容表

明：一个炮兵军官甚至一个军士，在他能够自称对他的武器有所认

识以前，应该熟悉多么多的科目；但是这本书仍不过是一个熟练炮

兵人员应该知道的东西的纲要而已。除正规连、营的队列教练对

步兵和炮兵是共同的以外，还需要知道许多不同口径的火炮，知道

炮架和炮床、装弹、测定仰角和不同的射程；需要知道炮台是怎样

建筑的，知道攻城术、永备工事和野战工事；需要熟悉弹药和烟火

器材的制造；最后，需要掌握火炮射击学，这门科学目前由于使用

线膛炮更加显著地充实起来。所有这些科目都应该在理论上和实

践上学好，而且它们都同样重要，因为，如果志愿兵炮兵不注意炮

兵科学的所有这些学科，一旦应召服现役，就会碰壁。在所有志愿

兵部队当中，炮兵这个兵种的军官的素养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

希望并且相信，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取得实际经验和理论知识，否

则他们在考验的日子里就会显得不中用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朗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６期及“志愿兵

读物”１８６１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

根据“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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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普 鲁 士 备 战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于柏林

我们的自由派对摄政王参加华沙会议一事的愤怒和恐惧，像

真正的普鲁士自由派的任何不满情绪一样，通过对奥地利和它的

新出炉的宪法１１８的无情诽谤而发泄了出来。首先，弗兰茨－约瑟

夫永远不会被饶恕的是，他使这些先生们失去了他们的主要慰借，

也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的永恒主题，这就是把

“宪制的”普鲁士与“专制的”奥地利作对比。当然，奥地利的恩诏

不仅提供了挑剔的借口，而且也引起种种严重的不安。赏赐这件

礼物的当时情况和奉献它的双手，使它具有与其说是真诚让步不

如说是巧施诡计的性质。早在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弗兰茨－约瑟夫

就曾公布了宪法总则，其结果不过是在第二年武运亨通之后再把

它废除１１９。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君主们不遭到外界的强大压力

而限制自己的特权和向人民的要求让步的例子，同样，也没有君主

们每当可以不受制裁地违背自己的誓约和诺言的时候而仍然信守

前言的例子。匈牙利古宪法１２０并没有全部恢复，因为佩斯议会的

两个最重要的权利——国家收入表决权和征兵权——被取消了，

并且被转交给维也纳中央帝国议会；后者将变成全帝国的国会，所

以它被赋予种种特性，这些特性看来将成为它同各个民族议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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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议会之间冲突的永久根源。既然各德意志省和斯拉夫省的宪法

只有一些最一般最不明确的原则，那就可以对它们作各种各样的

解释了。马扎尔人认为，恩诏的最大缺点，是把克罗地亚、塞尔维

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同匈牙利分开，并允许这些省有特别议会；但

是，如果回忆一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事件，我们就有根据怀疑，克罗

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是否会附和马扎

尔人的这种怨言，支持这种怨言。看来，维也纳的国家活动家们在

这种情况下是巧妙地玩弄了一下民族原则，使它对自己有利。

但是，谈到全帝国的共同的议会——帝国议会（它设于维也

纳，由加里西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威尼

斯和各德意志省的各个议会的议员组成），既然它不受德意志联邦

议会的管辖，难道不是要破坏德意志奥地利与德意志联邦之间一

向存在的关系吗？这就是普鲁士官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们现在无休

止地议论的大问题，他们举出种种新的论据来论证他们那个心爱

的理想——把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排除出德意志联邦。但是他们

的所有议论全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恩诏信

以为真了。应该把弗兰茨－约瑟夫的恩诏看成是奥地利王朝的一

种花招，但是，它仍然给哈布斯堡王朝压迫下的各族人民提供了自

己安排自己命运和开辟革命新纪元的大好机会。现时，奥地利宪

法就会带来很大好处，因为它将克制普鲁士假自由派的骄傲，使霍

亨索偷王朝失去它可以用来向自己对手吹嘘的唯一优越性：它是

在比较体面的宪制形式掩盖下经营着它的官僚加大兵的老行业。

为了使诸君清楚地了解这个被夸耀为“中兴的”普鲁士的真实

情况，有必要提一提不久以前在普鲁士军队编制方面发生的变动。

大家记得，普鲁士的议院既没有勇气公开批准政府关于军队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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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而得罪舆论，也没有勇气坚决反对摄政王的大兵脾气，于是

就诉诸弱者所常用的巧计，选择了非驴非马的中间道路。议院拒

绝了批准政府的军队改编计划，但是投票赞成了拨款９５０万塔勒

供重整军队击退外来威胁之用。换句话说，普鲁士的议员们投票

赞成了拨给政府为完成它的计划所必需的经费，不过他们这样做

是用了一个虚伪的借口罢了。普鲁士议会刚一休会，政府就公然

违背它取得拨款的条件，不再有什么客气，着手把摄政王所希望和

所谓的代表们所拒绝的那种军队编制方面的改变实行了。在议会

会议休会期间，常备军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且它的团的数目由４０

个增到７２个基干团和９个近卫团。这样一来，便显然违背着人民

的意志，而且违背着他们的伪代表们的投票表决，根据摄政王的最

高意志，把军事预算中每年的固定支出增加了１００％。但是请不要

以为，霍亨索伦亲王或者他的某一同僚有遭到斯特腊弗德的命

运１２１的危险。全部问题将只不过是在仍然坚决担保自己忠于王朝

和无限信任内阁的同时悄悄嘀咕一下而已。如果注意到，主要靠

农业人口而存在的旧的军队编制都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财政负

担，成了逐渐走上工业发展道路的人民进行生产活动的障碍，那末

就可以容易地了解到，现在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军队是会怎样压制

人民群众最宝贵的精力，吞噬国民财富的来源了。普鲁士军队现

在可以夸耀的是，从人口和国家资源方面来看，它是欧洲最大的军

队。

诸君知道，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君自称Ｋｒｉｅｇｓｈｅｒｒ，即“军事主

宰”，大臣和官员们也这样称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普鲁士的国

王们和摄政王们有能力支配战争的命运。他们保持和平的明显的

愿望，他们爱打败仗的众所周知的脾气，都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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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霍亨索伦国君们所酷爱的“军事主宰”这个封号是意味着，他

们的王权的真正支柱不应该在人民中去找，只应该在人民的一部

分中去找，这一部分脱离了群众，被置于与群众对立的地位，用臂

章与群众区别开来，灌输以消极服从的精神，通过刻板训练把它变

成了王朝的单纯的工具，王朝把它看做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胡乱

使用。所以普鲁士国王宁愿放弃王位，也不让自己的军队宣誓效

忠宪法。可见，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君只有当他是“军事主宰”，换句

话说，是军队的所有者时，他才能做自己人民的国王，所以他首先

就得热爱自己的军队，爱护它，捧它，并且用从国民财富中捞取的

越来越多的油水喂肥它。这个伟大的目的，通过新的军队编制而

达到了。军官的数目增加了一倍；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所特

有的官衔快速晋升，以前是普鲁士军官所艳羡的，现在也有了保

证，并且完全无须让自己的宝贵生命受到哪怕一点点危险。所以，

在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中间，而不是在兵士中间，现在便洋溢着一片

对摄政王和他的“自由派”大臣们的巨大热情。同时，对新政府的

自由主义空谈暗怀不满的贵族猎狐者１２２，由于他们又有可能用人

民的脂膏养自己的幼子，就完全同新政府和解了。所有这一切，甚

至从王朝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坏处。现在普鲁士把它拥有的全

部兵力都集中到常备军中了。如果这支军队被击溃，那末它就没

有任何能够动用的预备兵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０９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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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步 枪 史

一

步枪是德国人远在十五世纪末发明的。最初制造步枪显然只

是为了便于装填与膛壁几乎紧密贴合的弹丸。为此膛线被刻成直

线的，没有任何回旋，其唯一的目的是减少弹丸在枪膛内的摩擦。

弹丸本身包着一层浸油的毛织物或麻布（浸油丸衣），这样就能不

太困 难地塞入枪膛。这种步枪虽然简陋，但是比起当时使用直径

比枪的口径小得多的弹丸的滑膛枪来，它的射击效果要好得多。

后来，由于采用螺旋膛线，步枪的性能起了根本变化；枪膛就

像一只螺母。弹丸借助于紧贴膛壁的浸油丸衣顺膛线旋转前进，

因而围绕着它的飞行轴线保持旋转运动。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

使弹丸作旋转运动的方法，能大大增大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因此

螺旋膛线很快就代替了直线膛线。

这就是二百多年来通用的那种步枪。这种武器除了经过改进

的发火机和制作得更精致的瞄准具外，直到１８２８年为止几乎没有

任何改进。它在射击精度方面大大超过了滑膛枪，但是在射程方

面却远不了多少；在３００—５００码以外，它就射不准了。同时，它装

弹比较困难；塞入弹丸是一套很麻烦的动作；火药和裹着浸油丸衣

的弹丸要分别装进枪管；而且每分钟最多只能发射一次。步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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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缺点，使它不适于在军队中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当

时一切战斗的胜负都是由展开的横队的速射决定的。由于采取这

种战术，旧的滑膛枪尽管有各种明显的缺点，却仍然是人们更乐于

使用的武器。所以我们看到，步枪仍然是猎取鹿和羚羊的猎人们

所喜用的工具；只是在某些军队的少数优秀射手营里面它才被作

为特殊的军用武器使用，而这种营是那些能够从居民中征召足够

数量的老练猎手的军队才能组织的。

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战争１２３使战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时

起，在每次战斗中都采用散开队形；散兵线和横队或纵队相结合，

成了现代战斗的特点。在一次战斗的大部分时间内，主力都留在

后面；他们组成预备队，或者进行机动，以便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

他们只在决定性时刻才投入战斗，而散兵线和它的直接支援队则

不间断地作战。大部分的弹药都是由他们耗费的，而他们的射击

目标则很少超过一个连的正面；在大多数场合，他们不得不对隐蔽

良好的单个兵士进行射击。尽管这样，他们的火力仍然有极其重

要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冲锋做准备，又最先抵抗敌人的冲锋；他们

的任务就是削弱占领着庄园或村庄的敌人的抵抗，以及挫折敌人

的横队冲锋的锐气。这时如果使用老式的“褐色的拜斯”，这些任

务就一个也不能圆满地完成。和装备滑膛枪的散兵作过战的人，

没有不极端藐视滑膛枪在中距离上的射击效果的。然而旧式步枪

仍然不适于大量装备散兵。为了能够方便地塞入弹丸，旧式步枪

必须做得很短，以致不适于安装刺刀。因此，步枪手只是在受不到

刺刀冲锋和骑兵冲锋威胁的阵地上才使用上。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发明一种把步枪的

射程和射击精度同滑膛枪装弹灵便迅速和枪管长的优点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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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器，使它既是步枪又是冲锋兵器，适于每个步兵使用。

由此可见，自从在现代战术中采用散兵战以来，就有了一种改

良武器的需要。在十九世纪，只要出现某种需要，而发展的情况又

证明确实有这种需要，它就一定能得到满足。这一次的需要就得

到了满足。从１８２８年以来，小型武器的一切改进，几乎都是为了

满足上述需要的。

在旧的塞入式装弹方法废止以后，线膛火器由于经过改进而

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在试图说明这些改进之前，我们先来

谈一谈，在旧的装弹方法还保持不变的时候，对步枪曾作过哪些改

进的尝试。

像英国有名的朗卡斯特式步枪这样的椭圆形枪膛的步枪在欧

洲大陆曾使用了四十多年。我们发现一本１８１８年出版的德文军

事书提到了这种步枪。在不伦瑞克，贝尔奈上校改进了这种步枪，

并且在１８３２年用它装备了公国的全体步兵。枪膛的椭圆度不大，

椭圆形弹丸用旧法塞入。但是这种椭圆形弹丸仅仅在散兵单独射

击时使用。兵士进行齐射时则使用口径较小的、能够像一切火枪

弹丸一样容易顺着枪膛滑下去的球形弹丸。这种枪的不足之处仍

然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仅仅是，这是第一次试用线膛枪装

备一支军队的全体步兵。

瑞士的一位工程师、步兵军官维尔德先生大大改进了步枪。

他发明的弹丸与枪膛的比例比通常的小，只有靠浸油丸衣才能嵌

入膛线；探条上的圆卡子可以防止探条进入枪膛太深，以免弹丸紧

压在装药上把火药压碎；膛线的缠角减小了，装药量则增大了。维

尔德式步枪在超过５００码的距离上射击时，弹道极低，效果很好，

能够发射１００次以上而不致使枪膛产生污垢。瑞士、维尔腾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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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都采用过这种步枪，但是现在它当然已经过时而不用了。

根据塞入式装弹原理设计的最现代化和最好的步枪，是瑞士

优秀射手所装备的新式步枪。这种武器像美国的武器一样，口径

很小——不超过１０．５０毫米，即０．４２英寸；枪管长２８英寸，有８

条浅膛线（每一转长３４英寸）；探条上有维尔德式的圆卡子；弹丸

是圆柱尖头形的，很长，利用浸油丸衣塞入；装药量较大，使用粗粒

火药。这种武器取得了惊人的射击效果；在荷兰政府不久以前所

作的各种步枪的试验中，这种武器的射程、射击精度和弹道低伸度

都被认为是最好的。的确，当射程为６００码时，它的弹道最高点仅

８英尺６英寸，所以全部每程都是骑兵的危险界，而弹道的最后

１００码甚至还是步兵的危险界；换句话说，在射程为６００码时，判

断目标距离有１００码的误差，对杀伤６英尺高的目标一般也不会

有影响。这种射击效果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线膛枪的射击效果；它

们中间最好的一种在６００码距离射击时所必须取的射角，使弹道

最高点提高为１３—２０英尺，因而使危险界缩小为６０到２５码。瑞

士新式步枪的弹道所以特别低伸，是由于枪的口径小，可以使用长

的尖头形弹丸和较大的装药。枪的口径小，枪就可以做得非常坚

固而不笨重，弹丸可以长而不重，装药也可以大些而不产生过大的

后座力。显然，这种武器的良好的射击效果绝对不是由于塞入式

装弹法；事实上这种装弹法是这种枪的唯一缺点，使它不能成为步

兵通用的武器。所以，瑞士人只限于用这种枪装备优秀射手连，这

种枪在他们手中无疑会取得最良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将说明步枪怎样改进而成为适于每个步兵使用的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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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国军官德尔文第一个试图使步枪成为适于步兵普遍使用的

武器。他清楚地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弹丸必须像滑膛枪弹丸一样

或几乎一样顺畅地滑入枪管，然后必须改变形状，以便嵌入膛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早在１８２８年就设计了一种枪尾部带药

室的步枪，也就是使装填火药的枪管末端的直径大大小于枪管的

其余部分。药室是仿照榴弹炮和臼炮上经常采用的药室制成的，

但是榴弹炮和臼炮上的药室只是为了稳固地放置小量装药，而德

尔文式步枪上的药室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用途。火药装入药室后，

直径小于枪的口径的弹丸就被装入枪管；但是弹丸一到达药室的

边缘，就被药室顶住而不能继续前进；这时用探条猛力冲打几下，

就足以使弹丸的软铅嵌入膛线并且使它的直径扩大而紧贴膛壁。

这种枪的最大的短处，就是弹丸失去了圆球的形状，变得有些

扁平，结果容易失去膛线赋予它的旋转运动，使射击精度受到很大

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德尔文发明了长弹丸（圆柱锥形），这种

弹丸最初在法国试用虽然不很顺利，但是在比利时、奥地利和撒丁

却十分令人满意；在这三个国家中，德尔文式步枪经过各种改进以

后，被用来装备猎兵营以代替旧式的步枪。尽管这种步枪现在几

乎到处都不再使用了，但是德尔文所作的改进却包含着为后来一

切发明家都不能不遵循的两个重要的原理。第一，前装步枪的弹

丸顺枪管下滑时，必须有一定的空隙，以便于装填，而经过冲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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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则必须改变形状，以便嵌入膛线；第二，长弹丸是现代步枪唯一

适用的弹丸。由此可见，德尔文一下子就把问题提到了正确的基

础上面，完全不愧为现代步枪之父。

长弹丸比球形弹丸优越的地方很多，因为前者能够作旋转运

动（围绕纵轴线）；几乎所有的现代步枪在这方面都令人满意。同

重量相对而言，长弹丸的断面比球形弹丸的断面小得多，因此它所

遇到的空气阻力也就比球形弹丸小。它的头部可以做成尖形的，

以使这种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像梭镖或箭矢一样，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空气的支持。结果是，这种弹丸由于空气的阻力而失去

的初速比直径相同的任何球形弹丸都少得多，因而在既定的距离

上弹道也低伸得多（也就是说弹丸的飞行路线对于敌人要危险得

多）。

长弹丸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同膛壁的接触面比球形弹丸大得

多。因此，长弹丸能更好地嵌入膛线，而这也就可以减小缠角和减

小膛线的深度。这两点有利于武器的擦拭，同时又使步枪能利用

全装药而不致增加枪的后座力。

最后，由于长弹丸比球形弹丸重得多，所以枪的口径即枪膛的

直径就可以大大缩小，而仍然能够发射和原来球形弹丸同样重的

弹丸。而且，如果以旧式滑膛枪的重量和它的弹丸的重量作为标

准来衡量，那末发射同样重的长弹丸的步枪就可以比旧式火枪做

得更加坚固（坚固的程度与枪膛的直径缩小量成正比），而重量却

不超过旧式火枪。枪愈坚固，它就能愈好地承受装药的作用，后座

力就愈小，因而口径缩小后能够使用较大的装药，这样就使弹丸具

有较大的初速并从而保证获得较低伸的弹道。

另一位法国军官图温南上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发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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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丸被冲打而压入膛线时，它的边缘抵在药室的圆形边缘上，这是

一个缺点。因此他把药室的边缘去掉，使整个枪管像过去那样前

后直径一致。他在枪膛底部螺帽的中央安上一根短的坚固的钢心

杆或支撑杆，钢心杆伸入枪膛，在它的周围装填火药。弹丸则抵在

钢心杆的钝头上面，而探条的冲打就把它压入膛线。这种装置的

优点很大。弹丸在探条的冲打下向周围产生的扩张，比在德尔文

式步枪里面要规则得多。这种武器能使弹丸和膛壁间留有较大的

空隙，从而便于装填。这种改进所获得的效果极其令人满意，所以

早在１８４６年法国的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àｐｉｅｄ〔猎步兵〕便装备了图温南式

步枪；随后朱阿夫兵和其他的非洲轻步兵也这样做了。当人们知

道花钱不多就可以把旧式滑膛枪改成图温南式步枪时，法国步炮

兵的马枪就一律进行了改装。普鲁士猎兵于１８４７年装备了图温

南式步枪；巴伐利亚猎兵于１８４８年装备了这种步枪；不久北德意

志诸小邦大部分也都仿效了这种做法，在某些场合甚至还用这种

精良的武器装备了一部分基干部队。所有这些国家的步枪，虽然

在口径等等方面有种种差别，但是显然有一定的统一的趋势；膛线

的数目减少了（大都减少到４条），而且一般在枪管全长内旋转四

分之三转到一转。

但是图温南式步枪还是有缺点的。为了反复冲打铅质弹丸使

之扩张而嵌入膛线，就要费很大的力气，而这一点同基干步兵的普

通火枪作为有效的白刃格斗兵器所必须具有的那种枪管的长度，

是不相容的。此外，散兵在卧射或跪射时这样用力装弹就十分困

难。被压入膛线而紧靠在装药上面的弹丸对爆炸力产生阻力，这

就使后座力增大，因而不得不使用较小的装药。最后，支撑杆毕竟

使武器结构不必要地复杂化；在它的周围很难擦拭，并且它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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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断。

由此可见，根据用探条冲打而使弹丸压入膛线的原理，德尔文

式步枪当时获得了很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图温南式步枪又获得了

更好的效果。但是，作为全体步兵通用的武器来说，还不能断定这

类步枪比旧式滑膛枪优越。因此，必须根据另外的原理来制造适

于每个兵士使用的步枪，在下一节里，我们就要谈谈这些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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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尔文（在前一节里我们叙述过他的步枪）发现，为了使长弹

丸的重量减低到旧式球形弹丸的重量，必须把它的底部掏空。虽

然他很快就发现使用这种底部掏空的弹丸同机械冲打弹丸使其扩

张的方法是不相容的，但是他的试验却充分证明，爆炸时形成的气

体进入弹丸的掏空部分，能使这个部分向周围扩张，因而使弹丸紧

贴膛壁，嵌入膛线。

米涅上尉１８４９年所利用的就是这个发现。他完全取消了膛

底的支撑杆或钢心杆，使步枪恢复了德尔文和图温南以前的那种

简单的构造，而仅仅利用火药气体对于弹丸的掏空部分的扩张作

用。他发明的弹丸是圆柱尖头形的，围绕圆柱部分有两道环形凹

槽①，底部掏空成圆锥形，用一个中空的碗状铁塞（ｃｕｌｏｔ）堵上，火

药爆炸的力量把铁塞压入掏空部分，因而有效地使铅弹扩张。弹

丸同膛壁之间有足够的空隙，即使裹着浸油的纸筒也能顺利地装

入枪膛。

这样，我们终于有了能用来装备每个步兵的步枪和弹丸。这

种新式武器像滑膛枪一样容易装填，它的射击效果比旧式步枪好

得多，射击精度和旧式步枪相同，但是射程超过旧式步枪。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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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普遍使用还是供优秀射手使用，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都无可

争辩地是所有前装枪中最好的一种。正因为这样，它获得了很大

的成就，被各国的军队采用，而且人们又做了许多尝试来改进这种

步枪的弹丸或膛线的形状。米涅式弹丸由于是空心的，它就能够

做得比口径相同的旧式球形弹丸略微重一点。这种弹丸是轻轻地

压在火药上面的，而且只是当它通过枪膛时才逐渐扩张，因此后座

力比旧式步枪或德尔文式和图温南式步枪的后座力小得多（后几

种步枪的弹丸都是紧塞在枪膛里面，需要利用火药爆炸的全力才

能推动前进）；结果米涅式步枪就能够使用较大的装药。它的膛线

做得很浅，这样枪膛便容易擦拭。膛线旋转一整圈的轴线的长度

相当大，因而弹丸旋转的次数以及它和空气的摩擦（任何旋转运动

都要产生摩擦）都减少了，这样就能更好地保持初速。弹丸底部掏

空便使重心大大前移。所有这一切使这种武器获得了比较低伸的

弹道。

事实上，米涅式步枪的普遍使用是由另一种情况造成的，那就

是所有的旧式滑膛枪只要经过极简单的改装就能成为发射米涅式

弹丸的步枪。在普鲁士，当克里木战争要求马上给全体步兵装备

线膛枪，而针发枪的数量又不够的时候，就有３０万枝旧式火枪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刻上膛线，成为适于发射米涅式弹丸的步枪。

法国政府第一个用米涅式步枪装备了几个营，但是采用了渐

增式的膛线，也就是说，枪尾部的膛线比枪口部的深，因而弹丸嵌

入枪尾部的膛线以后，在沿枪膛前进时还要再受到越来越浅的膛

线的压缩，而同时火药气体从内部使弹丸扩张的力量还在继续起

作用。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摩擦，以致常常使坚实的弹头脱离弹

丸的其余部分飞出枪口，而中心掏空的底部则牢牢地留在膛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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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个缺点和其他的缺点使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进一步采用米涅

式步枪的任何企图。

英国在１８５１年就制造了２８０００枝和法国的步枪相类似的步

枪；英国的弹丸略呈圆锥形，尖头，带有一个圆形空心塞，没有凹

槽，因为预计弹丸会受到一定的压缩。这种步枪的效果极其不能

令人满意，主要是因为弹丸形状不合适。直到１８５２年才进行了新

的试验，结果出现了恩菲耳德式步枪和弹丸，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

要谈到。恩菲耳德式步枪不过是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从１８５４

年起，它最后代替了不列颠军队中所有的滑膛枪。

在比利时，米涅式步枪稍经改变后，从１８５４年起被用来装备

猎兵，后来也用来装备基干部队。

在西班牙，米涅式步枪在１８５３年被用来装备猎兵，后来又装

备了基干部队。

在普鲁士，如前所述，常备军在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临时使用过米

涅式步枪，但是后来就完全换成了针发枪。

在德意志诸小邦，都采用了米涅式步枪，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在瑞士，用来装备全体步兵（优秀射手除外）的普雷拉式步枪，

不过是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

最后，在俄国，政府正忙于用一种很好的米涅式步枪代替旧式

滑膛枪。

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步枪的膛线的数量、深度和缠度以及弹

丸的形状，都有细微的差别。在下一节里，我们就要谈到其中最重

要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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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扼要地重述一下米涅式步枪的原理。这种枪刻有浅膛

线，使用长弹丸，弹丸的直径比枪膛的直径小得多，因此能顺畅地

下滑。这种弹丸的底部即贴近火药的一端被掏空。发射时，因爆炸

而突然产生的火药气体进入这个掏空部分，压迫掏空部分较薄的

壁层，使铅弹扩张，因而使它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线，这样，弹丸就沿

着这些旋转的膛线前进，保持了任何线膛枪弹丸都具有的那种旋

转运动。这是各种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主要的、最重要的部

分；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至于在细部方面，则不同的发明家作了

许多不同的改变。

米涅本人采用了塞子。这种塞子是一小块碗状圆铁片，堵在

弹丸掏空部分的口上。它应当被火药爆炸的力量更深地推入掏空

部分，从而帮助弹丸扩张，使这种扩张更可靠。但是不久就证实这

种碗状塞子有很大的缺点：它在弹丸射出枪口时常常脱离弹丸并

且乱飞，有时使侧前方不远的自己方面的兵士受到轻伤。此外，它

有时还翻转过来塞入弹丸，造成弹丸不规则的扩张，因而使它在飞

行时离开瞄准线。当人们知道根本不用任何塞子也能使弹丸扩张

时，就进行试验来探索不用塞子的扩张式弹丸的最好形状。首创

这种弹丸的，可能是普鲁士上尉奈恩多夫（在１８５２年）。这种弹丸

的掏空部分是圆柱形的，但是在靠近弹丸的底部的地方变宽，成漏

斗形。这种弹丸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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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久就发现，塞子除了使弹丸扩张外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它

可以防止在运输时和在使用不注意时损坏空心弹丸的薄壁；而奈

恩多夫式弹丸在运输中变了形，所以射击效果非常差。因此，在德

意志诸邦的大部分军队中保留了空心铁塞，不过它呈又长又尖的

圆锥形，因而能够充分发挥效用，从来不翻转，而且几乎从来没有

脱离过铅弹。恩菲耳德式弹丸，如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装有坚硬

的木塞。

然而有些国家继续进行了不带塞子的弹丸的试验，并且军队

采用了这种弹九。在比利时、法国、瑞士和巴伐利亚就是这样。所

有这些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弹丸空心部分确定一种形状，使它

既能防止弹丸损坏，又不妨碍弹丸扩张。所以，这个空心部分有的

是钟形（比利时的提梅尔汉斯所发明），有的是三角棱柱形（法国的

奈斯勒所发明），并具有十字形截面（达姆斯塔德的普伦尼斯所发

明）等等。但是任何不带塞子的扩张式弹丸要把这两个要素——

坚固性和扩张性——结合起来，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具有简单

的圆柱形空心部分和很牢固的壁层的新式巴伐利亚弹丸（波德维

耳斯少校所发明），目前大概是最符合这种要求的。

在那些把旧式滑膛枪刻上膛线用来发射米涅式弹丸的国家

中，旧式火枪的口径当然只能是很大的。但是在那些装备着完全

新式步枪的军队中，根据我们在前一部分中提到的那些理由，枪的

口径大大缩小了。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为１４．６８毫米，南

德意志诸邦（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步

枪的口径为１３．９０毫米。只有法国人给他们的近卫军装备的步枪

保留了从前的滑膛枪的口径（１７．８０毫米）。

恩菲耳德式步枪是一个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良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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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口径很小，因而能够采用长度为直径的两倍而且还不比旧式

球形弹丸重的弹丸。它的制作十分精良，几乎比欧洲大陆各国军

队所装备的一切步枪都优越。它的弹丸很合比例。虽然有人反对

使用木塞，认为木塞可能由于膨胀而使弹丸的直径扩大，或者由于

收缩而脱落，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木塞膨

胀会使弹丸不便使用，那是在早先就可以发现的；而当木塞收缩

时，弹筒能防止它脱落。总的说来，恩菲耳德式步枪取得的效果，

是和大陆上最好的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效果大致相等的。

对于这种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恩菲耳德式步枪的意见是：它的

口径还可以再小些，这样就能采用更长一些的重量相同的弹丸和

更坚固一些的重量相同的枪管；事实证明５条膛线比３条膛线更

好；它的长枪管，至少在枪口部分太不牢固，因此不能作刺刀柄用；

弹丸由于没有环形凹槽，在膛内受到的摩擦过大，所以就有使坚实

的弹头飞开而坏形的空心部分则牢牢地留在膛线内的危险。

改变口径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而不这样做就很难使枪管的

枪口部分更加坚固。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见。而所有其

他的意见都是无关紧要的。膛线的数目和弹丸的形状在任何时候

都不难改变；而且即使像现在这样，恩菲耳德式步枪仍然表明自己

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武器。

到此为止，我们仅仅把恩菲耳德式步枪和使用扩张式弹丸的

各种步枪作了比较。下次当我们考察目前使用的其他各种枪的构

造时，再把它同根据其他原理制造的步枪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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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１８５２年英国军械师威金逊先生和奥地利炮兵军官罗伦兹上

尉同时但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另一种方法，即利用火药爆炸的力量

使自由装进的长弹丸的直径加大，从而使它紧贴膛壁和沿膛线前

进。这种方法就是利用火药的爆炸力沿纵方向压缩弹丸，而不是

使弹丸扩张。

试拿一个有弹性的软球，把它放在桌上，用手猛力往一旁击

球，以使球滚动。打击力在使球滚动以前，其第一个效果就是使球

变形。不管球的重量怎样小，它都能产生一种抗力，足以使受到打

击的一面变为篇平；球体在一个方向上受到压缩，在另一方向上就

一定会膨胀；当你把球完全压紧时，球体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形。火

药的爆炸力对于罗伦兹和威金逊发明的压缩式弹丸的作用，就如

同打击力对于弹性球的作用一样。弹丸的重量和ｖｉｓｉｎｅｒｔｉａｅ〔惯

力〕，由于对火药爆炸力产生抗力，使弹丸沿纵方向受到压缩，而沿

横方向发生膨胀；发射后的弹丸总是比发射前的弹丸短而粗。

坚实的铅质长弹丸要产生足够的抗力并因而受到足够的压缩

以便嵌入膛线，就必须是很重的，也就是说必须是十分细长的。这

种弹丸即使是小口径的，在战时也还是显得太重，因为兵士携带通

常数量的弹药就会负担过重。为了弥补这个缺点，人们就在弹丸

的圆柱体上刻了两道很深的环形凹槽。试拿一个恩菲耳德式弹

丸，把它的塞子去掉，用熔化的铅灌满掏空部分，待铅冷却后，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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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体上靠近平直的末端的地方刻上相邻的两道凹槽，而凹槽截成

的三个部分照旧固定在同一个坚实的铅轴上。这样，弹丸就由两

个头部朝前的很平的截头锥体和一个又重又坚实的弹头组成；它

们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弹丸就是压缩式弹丸。沉重的前部，即弹

头，对火药的爆炸力产生抗力；受爆炸力推动的后一个截头锥体的

前端嵌进前一个截头锥体的底部，前一个截头锥体的前端又嵌进

弹头的底部，这样一来，在纵方向上被压缩和变短了的弹丸就将变

粗，从而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线。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坚实的弹头是压缩式弹丸最主要的部

分。它愈长愈重，它产生的抗力就愈大，因而火药爆炸力的压缩作

用就愈可靠。当步枪的口径很小，比方说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

径还小得多的时候，压缩式弹丸可以不比扩张式弹丸重。但是随

着口径增大，弹丸底部的表面，换句话说，直接承受火药爆炸力的

作用的表面也会增大；这就是为什么枪的口径很大时，压缩式弹丸

就必然太重以致根本无法使用的原因；如果弹丸不那样重，那末当

它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压缩时，火药爆炸力就会克服它的抗力而把

它抛出枪膛。因此，大口径滑膛枪能够改成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

枪，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改成发射压缩式弹丸的步枪。

如果枪的口径小，膛线浅，压缩式弹丸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

果。弹丸重心在前部，是取得低伸弹道的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装填

灵便迅速和后座力小这些方面，压缩式弹丸比扩张式弹丸绝对优

越。这种弹丸很坚固，搬运时不易损坏，而且耐用；它的形状使它

能够冲压而成，而不需要铸造。唯一的缺点是，它要求空隙极小，

不超过０．０１英寸，并且要求枪管的口径和弹丸的大小都非常准

确，因为压缩作用显然不能像扩张作用那样，使弹丸向横方向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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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么多。因此，空隙过大或使用旧式枪管时，弹丸能否受到足够

的压缩而嵌入膛线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空隙小并不是一个大障

碍，因为很多使用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空隙都不大（例如恩菲耳德

式步枪的空隙仅为０．０１英寸），而且现在制造尺寸很准确的枪管

和弹丸都不是什么难事。

奥地利军队的全体步兵都使用压缩式弹丸。它的口径小，为

１３．９０毫米，即０．５４６英寸（比恩菲耳德式弹丸小０．０３１英寸）；膛

内有４条很浅的膛线（偶数膛线虽然对于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

来说极不合适，但是对于发射压缩式弹丸的步枪来说却比奇数膛

线好），膛线每一转长约６英尺６英寸（和恩菲耳德式步枪几乎相

同）。弹丸重约４８０喱（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丸轻５０喱），装药量

为弹丸重量的六分之一（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装药量约为弹丸重量

的八分之一）。这种步枪在１８５９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受到了考验，

大量的法国兵，特别是军官，都死于它的火力之下，这证明了它的

优良性能。它的弹道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道低伸得多，这是由

于它使用较大的装药，具有能发射长弹丸的较小的口径，还可能是

由于它的弹丸有两道环形凹槽。

萨克森、汉诺威和其他一两个德意志小邦的轻步兵，也采用了

发射罗伦兹压缩式弹丸的步枪。

在瑞士，除了我们谈到过的优秀射手使用的步枪以外，还采用

了同样口径（１０．５１毫米，即０．４１３英寸，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

径小０．１６４英寸）的使用压缩式弹丸的步枪，这种步枪用来装备各

步兵营中的轻装连。弹丸是罗伦兹式的。在弹道低伸度、射程和射

击精度方面，这种步枪的效果仅次于我们谈到过的瑞士优秀射手

的步枪（它用旧式塞入法装弹，弹道比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步枪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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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都要低伸）。这种步枪使用瑞士压缩式弹丸在５００码距离上射

击时，危险界① 竟为１３０码！

目前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压缩式弹丸比扩张式弹丸

具有更好的效果，因为它的弹道到目前为止肯定是最低伸的。但

是还有一点同样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弹道所以能够特别低伸并

不是由于压缩原理本身优越，而是由于另外的一些原因，其中主要

的是口径小。如果枪的口径同样小，扩张式弹丸也一定能取得像

它的优胜的竞赛对手目前所取得的那样低伸的弹道。这一点不久

就会清楚的。西南德意志４个邦（巴伐利亚等）的步枪，同奥地利

步枪的口径相同，因此必要时可以使用奥地利弹丸，反之，奥地利

步枪也可以使用它们的弹丸。但是这几个邦在采用同样口径的枪

管时，都采用了扩张式弹丸。两种弹丸实际射击结果的登记表对

于二者的优劣将是最好的说明。如果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扩张

式弹丸的射击效果和它的竞赛对手同样良好，那末它就是更值得

采用的一种弹丸，因为：第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更可靠地嵌入

膛线；第二，枪管口径相同时它可以做得比压缩式弹丸轻些；第三，

一切使用过一定时期的枪管都要发生的扩大，对它的影响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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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谈的步枪都是前装枪。然而，在很早以前

就有了许多种后装火器。后装火炮比前装火炮出现得早。在最古

老的军械库中有二三百年前的带活动枪尾部的长枪和手枪，它们

的装药从枪尾部填放，而不用探条从枪口装填。一个很大的困难

总是怎样连接活动的枪尾部和枪管，使它既便于开关，又连结得很

牢固，能承受火药爆炸的压力。在技术不够发达的当时，这两个要

求不可能兼顾——或者是连结枪尾部和枪管的装置不够坚固耐

用，或者是开关的过程非常慢——这是毫不奇怪的。于是后装武

器被弃置不用（因为前装的动作要迅速得多），探条占着统治地位，

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到了现代，军人和军械师都想设计一种火器，它既能像旧式火

枪那样灵便而迅速地装弹，又具有步枪那样的射程和射击精度；这

时后装方法自然又受到了重视。只要枪尾部有合适的连结装置，

一切困难就都能克服了。直径略大于枪膛直径的弹丸，就可以和

装药一起放置在枪尾部，被爆炸力推动前进，在经过枪膛时受到压

缩，多余的一层铅挤满膛线，因而不可能有任何空隙。唯一的困难

是枪尾部和枪膛的连结方法问题。但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做

不到的事情，却不能认为今天也是不能指望的。

假定这个困难被克服了，后装的巨大优越性是很明显的。装

弹所需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用不着把探条拔出、转动、再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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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动作，打开枪尾部；第二个动作，装子弹；第三个动作，关闭

枪尾部。这样一来，在许多决定性场合具有重大意义的散兵速射

或者快速连续齐射就有了很大把握，而这是任何前装枪都做不到

的。

当兵士在散兵战中在某种遮蔽物后面进行跪射或卧射时，一

切前装枪的装弹就困难了。如果他要保持隐蔽，就不能把枪竖直，

结果大部分装药在沿枪膛下滑时便会粘在膛壁上；而如果他把枪

竖直，那就会暴露自己。他使用后装枪时却可以采取任何姿势装

弹，甚至在装弹时可以继续观察敌人，因为他不看着枪便能装弹。

在散兵线内，他可以在行进间装弹；在前进中不断进行齐射，而且

在接近敌人时，枪经常还是装好子弹的。弹丸可以制造得非常简

单，特别坚固，绝不会像压缩式弹丸和扩张式弹丸那样发生不嵌入

膛线的现象或者其他的故障。枪的擦拭非常方便。通常最容易发

生污垢的部分——药室，即装填火药和弹丸的地方，是完全敞开

的；枪管即枪膛两端都是敞开的，很容易察看和擦拭干净。靠近枪

尾部的部分必须做得比较重，不然就不能承受火药爆炸的压力，这

就使步枪的重心靠近肩部，因而便于稳定地瞄准。

我们看到，唯一的困难是怎样牢固地连结枪尾部。没有疑问，

这个困难现在已经完全克服了。近２０年来出现的后装枪非常多，

其中至少有一些，不论在后装设备的效能和牢固程度方面，或是在

枪尾部开关的迅速和灵便方面，都满足了一切合理的期望。但是，

现在作为军用武器使用的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瑞典和挪威步兵目前使用的枪，它的后装设备相当

灵便和坚固。装药利用火帽起燃，机尾和击针都在药室的底部。关

于这种枪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没有能够获得任何详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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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转轮枪。转轮枪和步枪一样，是德国人很早以前发

明的。数百年前，有过一种带几个枪管的手枪，枪上有一个转动设

备，可以在每次发射之后使下一个枪管对准击发机。美国科耳特

上校重新利用了这种办法。他把药室和枪管分开，使所有可以转

动的药室共同使用一个枪管，这样就使这种武器成了后装枪。我

们的读者大都使用过科耳特式手枪，所以没有必要加以描述；此

外，在没有图表的情况下要详细解释复杂的机件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武器的装药利用火帽起燃，比枪膛略粗的球形弹丸在被压入

枪膛时嵌入膛线。科耳特的发明传开以后，人们又发明了许多种

带有转轮设备的小型武器，但是只有迪恩和亚当斯才真正简化和

改进了作为军用武器的转轮枪。然而这种枪还是非常复杂的，在

军事上只适宜作手枪使用。但是经过一些改进以后，这种转轮枪

将会成为全体骑兵和进行接舷战的水兵的必不可少的武器，同时，

它对于炮兵来说也将比任何马枪都有用得多。事实上在白刃战中

它的作用是惊人的；而且不仅美国骑兵装备了转轮枪，不列颠、美

国、法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也都采用了转轮枪。

瑞典枪以及转轮枪的装药都是利用普通的火帽从外部起燃

的。第三种后装枪，即轰动一时的普鲁士针发枪，完全取消了这种

火帽；它的装药是从内部起燃的。

针发枪是普鲁士泽默达的一位非军人德雷泽先生发明的。他

在首先发明用撞针突然撞击弹壳内的起爆药而使装药起燃的方法

以后，在１８３５年就设计了带有这种撞针装置的后装枪，从而完成

了他的这项发明。普鲁士政府立即收买了这项发明，一直保守秘

密，直到１８４８年这项发明才被大家知道。在这个期间，普鲁士政

府决定一旦爆发战争就用这种武器来装备本国全体步兵，并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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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大批生产针发枪。现在常备军的全体步兵和大部分的后备军都

装备了这种武器，而全体轻骑兵目前正在装备针发后装马枪。

关于后装机件，我们只能说，它似乎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后装设

备中最简单、最方便和最坚固的一种。它已经受过多年的考验，能

够发现的唯一缺点是它比较容易磨损，不能像前装枪的固定枪尾

那样经受多次的发射。然而，看来这是一切后装设备不可避免的

缺点；虽然它需要比旧式武器更频繁一点地更换枪尾部某些零件，

但是这决不能有损于它的巨大优越性。

子弹包括弹丸、火药和起爆药，整个地装进略宽于线膛部分的

药室。用手的简单动作关闭枪尾部，同时使枪成待发状态。但是机

尾不露在外面。装药的后面，有一个铁管装着坚固的尖顶的钢针，

它依靠螺旋弹簧的力量击发。使枪成待发状态，不过就是使这个

弹簧拉向后面，受到压缩，并且保持紧缩状态。扣扳机时，弹簧伸

开，立刻推动钢针前进，穿进弹壳，使起爆药立刻爆炸，从而引燃装

药。可见，这种枪的装弹和发射只有５个动作：打开枪尾部，装子

弹，关闭枪尾部，瞄准和击发。使用这种枪在一分钟内可以进行５

次准确射击，这是毫不奇怪的。

针发枪最初使用的弹丸的形状很不合适，所以弹道很高。不

久前这个缺点被成功地克服了。现在的弹丸长得多，形状像去了

壳斗的橡实。它的直径比枪膛的直径小得多；它的底部附有一个

软金属制成的碗状物，以便使它具有必要的粗度。在枪膛内这个

碗状物附在弹丸上面，嵌入膛线，从而使弹丸旋转运动，同时又大

大减少了弹丸在枪膛内的摩擦，并且完全消灭了空隙。因此这种

枪的射击效果有了很大提高，过去６００步（５００码）射击时用的表

尺，现在可以用来进行９００步（７５０码）的射击；这无疑说明弹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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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降低了。

没有什么比认为针发枪构造非常复杂的这种观点更不符合实

际情况的了。后装设备和针发机的零件比起普通击发机的零件

来，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坚固得多，但是仍然没有人认为在战争

或紧急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普通击发机是过于复杂的。此外，分解

普通击发机要花很长的时间并且要有各种工具，而针发机的分解

结合却只要非常短的时间，并且除了兵士的十个指头以外不需要

其他任何工具。唯一的容易折断的零件，就是撞针本身。但是每个

兵士都带有一支备用的撞针，可以在不分解击发机的情况下，甚至

在战斗中，把它立刻装上。我们还听说德雷泽先生改进了击发机，

使撞针在装药起燃后立刻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这样，撞针折断的

现象就很少了。

这种现代的普鲁士针发枪的弹道差不多和恩菲耳德式步枪的

弹道相同；它的口径略大于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如果把它的

口径缩小到奥地利步枪的口径那样大，或者更进一步，缩小到瑞士

优秀射手的步枪的口径那样大，那末没有疑问，除了原有各种显著

优点之外，它在射程、射击精度和弹道低伸度方面都可以同这两种

武器中的任何一种媲美。后装设备甚至还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加坚

固，而枪的重心还可以更加靠近进行瞄准的兵士的肩部。

用射速这样快的武器来装备军队，自然要引起关于这种武器

将使战术发生什么变化的许多推论，对于爱好推论的北德意志人

来说尤其是这样。关于针发枪可能引起的所谓战术革命，人们进

行了无休止的争论。普鲁士的大多数军界人士最后得出了一个结

论：对于使用针发枪进行快速连续齐射的营进行任何冲锋都是不

可能的，因而刺刀也就完全没有用了。如果这种愚蠢的意见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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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那末针发枪就会给普鲁士人带来许多惨痛的失败。幸而意

大利战争告诉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现代步枪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锋

的营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便利用这次机会告诫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

也必败无疑。军界的舆论改变了；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到赢得战斗

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如果说新式枪将使战术发生某种重大的变

化，那末这只是重新更多地采用展开横队（只要地形允许），甚至是

采用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用以赢得了大多数会战之后几乎被普鲁

士步兵完全忘却了的那种横队冲锋。

２３２ 弗·恩 格 斯



七

我们概述了欧洲各国军队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步枪，在结

束本题目之前，还必须对另一种步枪谈上几句，这种步枪虽然没有

被任何军队采用，但是因为它在远距离上具有惊人的射击精度而

享有完全应得的声誉。我们指的当然是惠特沃思式步枪。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惠特沃思先生力求在他的火器的构

造上采用两条新颖的原理——六角形枪膛和弹丸对膛壁的机械贴

合。枪膛不是圆形的，而是从上到下都是六角形的，并且正像从六

角形弹丸的表面所看到的那样，膛线的缠角很大。弹丸是硬金属

制成的，尽可能紧紧与膛壁贴合，而且不因为火药爆炸的压力而改

变形状，因为六个角使它十分准确地沿着旋转的膛线前进。为了

防止空隙和使枪膛光滑起见，在火药和弹丸之间放有浸油的圆形

布片；当布片随着弹丸向枪口前进时，上面的油被火药爆炸产生的

热所溶化。

尽管惠特沃思先生用他的步枪取得了无可否认的优良成绩，

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原理比起扩张或压缩弹丸的原理或者后装比

枪膛的直径粗的弹丸的原理来，还是逊色的。也就是说，我们认

为，如果发射扩张式弹丸或压缩式弹丸的步枪或者根据普鲁士针

发枪的原理设计的步枪制作得和惠特沃思式步枪同样精致，具有

同样小的口径，而且其他条件也都相同，那末它们就都会比惠特沃

思式步枪优越。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的机械贴合不管怎样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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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不可能像弹丸在火药爆炸时和爆炸后改变形状而与膛壁贴合得

那么紧。他的使用硬金属弹丸的步枪，有着步枪应当绝对避免的

缺点，那就是弹丸和膛壁之间留有空隙和因此而产生漏气现象；甚

至溶化的油也不能完全弥合这个空隙，那些经过长期使用后枪管

稍微扩大的步枪就更是这样。像这样的机械贴合有一个非常严格

的限度，换句话说，贴合不宜太紧，以便使弹丸能迅速灵便地装进

枪膛，甚至在发射几十次以后也能这样。结果六角形弹丸只是轻

轻地贴合。尽管关于空隙的大小我们了解得不准确，但是根据不

涂油的和包着纸的弹丸能够很容易地装进枪膛这个事实来看，这

个空隙可能比恩菲耳德式弹丸的空隙（０．０１英寸）小不了多少（如

果小一些的话）。惠特沃思先生在发明这种步枪时，看来有两点主

导思想：第一，消除膛线淤塞的一切可能；第二，用预先使弹丸和枪

膛的形状相吻合的方法，消除可能妨碍圆柱形弹丸沿着膛线运动

的各种意外情况（因为它们妨碍弹丸的扩张或压缩）。铅弹的碎屑

淤塞膛线的现象，是所有发射软铅弹的步枪都可能发生的；妨碍弹

丸正确地沿膛线前进的意外情况，则是发射压缩式弹丸和扩张式

弹丸的枪都可能发生的，但是普鲁士式后装枪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然而这些障碍都没有严重到不可克服的地步，都没有严重到为了

避免它们就必须放弃弹丸应当不留任何空隙地通过膛线这条制造

步枪的基本原则。

我们这样说，是有一位大权威作后盾的，这就是惠特沃思先生

本人。我们知道，惠特沃思先生在他的步枪上面已经放弃了机械

贴合的原理，目前大多数人用他的步枪发射的不是硬的坚实的六

角形弹丸，而是软的铅质圆柱形弹丸。这种弹丸像恩菲耳德式弹

丸一样，底部是掏空的，但是没有塞子；它很长（有一种重４８０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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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为直径的３倍，另有一种重５３０喱，长度为直径的３．５倍），利

用火药的爆炸力嵌入膛线。这样，我们看到，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

机械贴合原理完全被扩张原理代替了，而惠特沃思式步枪也完全

像恩菲耳德式步枪一样成了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还剩下一个

六角形枪膛，但是它对于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究竟适用到什么

程度呢？

六角形枪膛当然有六条膛线，而我们知道，对于扩张式弹丸说

来偶数膛线不如奇数膛线合乎要求，因为最好不要使两条膛线正

对着。大部分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膛线都很浅，例如恩菲耳

德式步枪的膛线刚刚能够看得见；而六角形枪膛的里圈（即枪膛本

身）直径和外圈（通过六个角构成的圈）直径的差数约为里圈直径

的十三分之二，即六分之一弱，换句话说，铅弹必须扩张到将近本

身直径的六分之一的程度，才能塞满六角形枪膛的各个角。由此

可见，六角形枪膛对于机械贴合的原理说来虽然非常巧妙，但是看

来不符合扩张式弹丸的要求。

然而几乎每枝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试验结果都表明，六角形枪

膛还是符合这种弹丸的要求的。既然惠特沃思先生放弃了他的原

理中的实质部分而现在采用了另一条不适于他的步枪的原理，那

末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首先，这是由于他的步枪制作精致。我们都很清楚，在制造小

的甚至极小的精密零件方面，惠特沃思先生是没有对手的。不论

是他的工具还是他的步枪，就它们的零件的结构来说都是极好的。

看看他的步枪上的准星，并且同其他步枪上的准星比一比吧！没有

能比得上它的，而对于射程为１０００码的步枪来说，这是个很大的

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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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主要的一点：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枪膛最小部分（就

是我们所说的里圈）的口径是０．４５１英寸，而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

径是０．５７７英寸，我们几次提到过的弹道最低伸的瑞士优秀射手

的步枪的口径则是０．４１３英寸。现在来看一看弹丸形状的差别。

重５３０喱的惠特沃思扩张式弹丸，大约比同样重的恩菲耳德式弹

丸长八分之三英寸；而前者的长度约为本身直径的３．５倍，后者的

长度刚刚为本身直径的２倍。显然，在重量相同和装药量相同时，

细长一些的弹丸比粗短一些的弹丸更容易克服空气的阻力，即取

得更低伸的弹道。此外，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装药量为６８喱，而惠

特沃思式步枪的装药量为６０、７０和８０喱，但是使用意特沃思式步

枪的优秀射手告诉我们，要使弹丸扩张到足够程度和在远距离上

取得良好的射击效果，就需要用８０喱的装药。可见，惠特沃思式

步枪使用的装药比恩菲耳德式步枪使用的装药要多六分之一，而

且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装药的效力应当更大（即使装药量相同），因

为它是在较小的空间爆炸，并且是对小得多的弹丸底部面积发生

作用的。

因此，我们从这里又找到了一个例子，说明能够发射细长的尖

头弹丸的小口径枪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不论哪一位读者，只要注

意过我们对各种步枪的优点的考察，早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弹

丸的形状比枪或弹丸本身的构造原理重要得多；为了有形状最合

适的、便于兵士携带的弹丸，就必须采用小口径的枪膛。这就是惠

特沃思式步枪使我们重温的教训。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用小的口径时，弹丸的又

长又重的尖头能够产生足够的抗力，使弹丸的空心底部不需要塞

子的帮助就扩张到应有的程度。惠特沃思式弹丸的底部仅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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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浅的凹部，并没有塞子。它应当扩张的幅度，至少是其他扩张式

弹丸扩张幅度的３倍；但是如果装有重８０喱的火药（这种枪能承

受这一装药而不致产生很大的后座力），它仍然能够完全按着要求

嵌入膛线。

惠特沃思式步枪是否会成为军用武器，我们非常怀疑；的确，

我们认为六角形枪膛很快会完全停止使用。如果志愿兵从实践中

相信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射击性能比目前的恩菲耳德式步枪优越，

因而建议装备惠特沃思式步枪，那末他们无疑走向了一个极端。

我们认为，这两种武器是根本不能比较的。惠特沃思式步枪是一

种奢侈的武器，造价至少比恩菲耳德式步枪贵一倍。就它目前的

情况来说，它是一种非常精致的武器，不宜发给每个兵士；比方说，

只要去掉它的精致的瞄准器而换上一个粗糙的瞄准器，它在远距

离射击时的精度就会大大降低。如果用惠特沃思式步枪装备军队

和志愿兵，那就必须采取两项措施中的一项：或者是使目前装备的

小型武器保持现在的口径，那末与恩菲耳德式步枪口径相同的惠

特沃思式步枪的效果就会比现在的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效果差很

多；或者是把口径缩小，譬如说缩小到和现在的惠特沃思式步枪的

口径一样大，那时口径缩小后的恩菲耳德式步枪，假定造价和惠特

沃思式步枪造价相同，那末就很可能收到一样好甚至更好的效果。

７３２步 枪 史——七



八

最后，我们扼要地列举一下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步枪以及

这种武器的可以说是已经确立了的各种原理。

步枪的类型如下：

１、塞入式，就是用探条猛力冲打，使紧贴膛壁的、包着浸油丸

衣的弹丸塞入枪膛。这是使弹丸嵌入膛线的最老的一种方法。现

在几乎到处都不把它作为军用武器来用了。主要的和非常值得注

意的一个例外，是瑞士优秀射手的新式步枪，它的口径很小，使用

尖头长弹丸，它的弹道是目前所有步枪中最低伸的。这种武器不

是用来装备大量步兵，而只是用来装备精选的部队，同时需要细心

装填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正是它不同于所有各种枪

的地方。

２、压扁式，就是使顺畅地滑进枪膛的弹丸抵在枪尾底部的某

一机件（德尔文式步枪是狭窄的药室的边缘，图温南式步枪则是药

室中央的钢心杆）上面，用压扁的方法使它嵌入膛线。这种方法曾

一度普遍使用，现在正在或多或少地被其他方法代替。同时还要

指出，采用这种方法时枪的口径必须相当大，否则药室就会太窄。

３、扩张式，就是使底部掏空的长弹丸顺畅地装进枪膛，装药爆

炸时产生的气体进入弹丸的掏空部分，使它扩张，从而使弹丸紧贴

膛壁和嵌入膛线。这种方法目前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还可以作

很大的改进，例如不久前惠特沃思先生把扩张的原理应用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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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上以后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４、压缩式，与扩张式的作用相同，就是在弹丸上刻几道很深的

环形凹槽，使火药爆炸的力量能够在沉重的弹丸头部的抗力下，向

纵方向压缩弹丸，从而使弹丸的直径得到应有的增大。这种方法

虽然不如扩张的方法可靠，但是由于口径小而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例如在奥地利和瑞士）。然而用上面提到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

发射压缩式弹丸，并不能取得同它发射紧塞枪膛的包着浸油丸衣

的弹丸时一样好的效果。

５、后装式，这种装弹和发射方法本身就比其他各种步枪优越，

同时又能够最有把握地使弹丸嵌入膛线，因为药室和弹丸都比枪

膛其余部分略粗一些，这样，弹丸不被压入膛线，就不可能进入枪

膛。看来这种枪一定会逐渐代替所有其他类型的枪。

我们没有把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的机械贴合方法包括进来，

因为这种方法至少在小型武器中不再使用了。因此，我们只准备

谈上述几种枪。如果根据各种枪的优劣分类，那末我们应当说，后

装的针发枪是最好的；其次是使用扩张式弹丸的枪；再其次是使用

压缩式弹丸的枪。而头两种枪可以说是已不再使用了；因为即使

是塞入式装弹法目前在瑞士在口径相同的情况下比压缩式取得了

更好的效果，我们仍然完全不想在未作十分周密的研究以前把这

点归功于装弹法本身，何况瑞士步枪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被公

认为是不适于步兵普遍使用的。

同时我们看到，自从出现长弹丸以来，枪或弹丸的构造本身对

于保证远射程、低伸弹道和射击精度来说，只是次要的问题。当弹

丸还是球形的时候，膛线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那时所有的弹丸遇

到的空气阻力几乎相同，膛线的缠角较大、膛线较深或较多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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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生的影响比现在大得多。但是出现长弹丸以后就产生了新的

因素。弹丸可以做得较长一些或者较短一些，而且长短相差很大，

于是全部问题就在于，什么形状的弹丸最有利。从理论上来考虑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以相同的初速发射重量相同的两粒铅弹，

细长的弹丸比粗短的弹丸更能保持这个速度，当然这要有一个前

提，即枪膛使弹丸旋转以防止弹丸在飞行时翻滚。空气的阻力是

一种阻滞的力量，它使火药爆炸力所赋予弹丸的初速逐渐降低，从

而使它产生愈来愈大的重力，也就是对它起更大的阻滞作用。初

速取决于装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武器的构造；因此，我

们可以认为它是不变的；重力也是固定的，而且是一个已知数；这

样只有弹丸的形状可以改变，可以使弹丸更适于飞行而只遇到最

小的空气阻力；而为了减少空气的阻力，我们说过，细长的弹丸比

重量相同的粗短的弹丸要合适得多。

最后，军用弹丸的最大重量也是一个已知数。兵士除了武器

和装具外至少应当能携带６０发子弹。因此要在这种一定重量（例

如５３０喱）的条件下制造形状最合适的铅弹，就必须使它变长变

细，换句话说，必须缩小步枪的口径。在一定程度上，这对于一切

枪都是适用的。请看重５３０喱的恩菲耳德式弹丸和同样重的惠特

沃思式弹丸；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惠特沃思式弹丸具有低

伸得多的弹道（也就是更好得多地保持初速），并且因而容易命中

１０００码距离上的目标，而恩菲耳德式弹丸在这样的距离上却是不

可靠的。但是这两种弹丸都是扩张式的，而惠特沃思式弹丸的构

造肯定并不是扩张式弹丸中最好的一种。或者请看瑞士优秀射手

的步枪，它的口径比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口径还小，而且不管它的弹

丸是包着浸油丸衣并靠着探条塞入枪膛的也好，还是非常顺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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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枪膛并受到火药爆炸力的压缩的也好，都取得了更好的射击

效果和更低伸的弹道。或者拿一支普鲁士针发枪，使它的弹丸变

细变长，利用碗状托底或垫塞装进宽大的枪膛，用原来射击６００码

的表尺，现在可以射到９００码。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肯定一

个事实：不管步枪的构造原理怎样，它们的射击效果一般地说是同

它们的口径成反比的。口径愈小，步枪就愈好，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就用这些意见结束这个对于我们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是相

当枯燥无味的课题。但是这是很重要的课题。每一个自觉的兵士

都应当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我们试图在这里阐明

的一切，想必是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的军士都懂得的；当

然，大多数的志愿兵，作为“国家的智慧”来说，也应当通晓自己的

火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底—

１８６１年１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３日和１７日，１２

月８、１５和２９日，１８６１年１月５、１２

和１９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和９、１１、１４、１５、１７、１８、１９和２０期及

“志愿兵读物”１８６１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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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

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于伦敦

老早就预言过的金块外流和贴现率随之上涨的情况，已经开

始发生了。昨天，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４％提高到４．５％。在

１８５９年同月，银行的贴现率没有超过３％，虽说那时曾有价值

１３２３４３０５英镑的大量白银运往东方。银行的明显目的，是阻止黄

金从自己的地下室外流，截至９月２６日为止，黄金储备总数量

１６２５５９５１英镑，现在缩减到１３８９７０８５英镑（昨天从银行提出的

４３０００英镑不算）。从９月２６日起，外流量就不断增加，本星期已

增加到将近３０万英镑。粮食的大量进口，当然迟早要使贵金属输

出，但因偿付粮食的期票还未到期，所以目前的外流还不能用这一

点来说明，而且，除此以外，它正发生在伦敦的贴现率高于巴黎、阿

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汉堡的时候，与此同时，作为交易所业务的

黄金输出，并不提供任何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究竟流入哪里？流入法兰西银行的地下

室。法兰西银行的贴现率现在还只是３％，虽然从８月底起，这个

企业已损失了４００万英镑左右，然而它的贴现业务在８、９两月几

乎增加了３００万英镑。任何一个普通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提

高贴现率，但路易·波拿巴由于害怕引起金融市场明显的混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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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银行亏本购储黄金，并且毫无疑问将来还会迫使它继续这种

在商业上不合算的业务。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证明了，它不能够

用提高利率的方法制止现在正在发生的外流。例如在昨天，从银

行的发行部中完全没有提出金块，可是银行部却被抽走大量的金

镑。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公布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臭名远扬的银

行法１２４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商界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贵金属输出

的实际数量，因为银行部不公布任何关于从它的柜子里提走的金

镑的报告。

英格兰银行的官方贴现率的上涨（特别是，如果继续上涨的

话），当然会迫使法兰西银行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样一来，就会阻止

路易·波拿巴像过去那样为了使金融市场的紊乱不明显化，命令

银行经理亏本购储黄金。但是，这种被迫的措施将不能制止黄金

从英国外流，因为粮款期票将按时到期，这是要用现金支付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１１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３４２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



弗·恩 格 斯

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

和活动范围

  志愿兵部队拥有相当数量的步兵和炮兵，已经有一个时候了，

它也已经拥有编制不大的骑兵；现在，正逐渐建立最后一个兵种

——工兵。关于志愿兵工兵的问题，目前正在非常广泛地讨论着，

这个问题是完全值得这样注意的。皇家工兵在宗主国和殖民地担

负了许许多多任务，它的力量已经不够用了。一旦发生战争或预

计中的入侵，又将怎么办呢？那时，目前正在修建的许多工事（即各

港口周围修建的大规模的筑垒兵营），将需要相当数量的工兵官兵

来驻防；而作战部队由于补充了志愿兵，比现有数额增加一两倍，

也将需要补充某些工兵，才能取得对敌的行动自由。如果不大大

增加皇家工兵的人数，那末这一兵种的任务就一定完成得不好，不

然的话，那就要由事先训练好的志愿兵来完成了。

战时应当配属给作战部队的工兵数量，归根到底并不很大；每

个由两个师（１６—２４个具有相应数量的骑兵和炮兵的步兵营）组

成的军，配属３个或４个工兵连，就完全够用了。假定，陆军在战时

拥有４万基干部队、２万民军和１０万志愿兵，总共１６万人，或２００

个营，共合８—１０个军，那末，这就需要约３０个工兵连。假定皇家

工兵提供１０个工兵连，那末还有２０个连就得由志愿兵提供。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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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港口工事方面，也需要大致同样数目的志愿兵工兵来协助皇家

部队；由此可见，在现有人数的志愿兵步兵和炮兵之外，再建立约

有４０个志愿兵工兵连就够了。如果志愿兵人数增长到战时可提

供１０万人以上（扣除警备部队之后），那末每１００名额外猎兵增加

１名工兵就够了，即每个由２万人组成的军将配备２００名工兵（或

３个连）。

所以，现在建立一支最高限额为４０个连或约３０００人的工兵

部队，是合适的。但是，为了使他们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成

为工兵，还要作很多努力。我们现在就已看到，志愿兵炮兵很大一

部分时间是用到连、营手持马枪的队列教练上了，虽然所有这些训

练都仅仅是为了检阅，并且不会对他们的作战勤务带来任何好处，

无论是在掌握野炮方面，或是防守工事方面。我们也担心工兵也

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们首先应该记住：除了培养他们的军人姿

态，教会他们迅速准确地服从命令，并且使他们的分列式走得很好

所必需的时间以外，花在连队列训练上的每一个钟头都是一种浪

费；他们应该学习完全另外一种东西，他们的战斗力正是取决于

此，而不是取决于走得稳妥的分列式。他们——兵士也好，军官也

好——必须熟悉野战筑城和永备筑城的原理；他们应该实习修建

堑壕和炮台，筑路和修路。如果物质条件具备，他们应该建筑军用

桥梁，甚至挖掘地道。在这些科目中，有一些恐怕只能学点理论，

因为在英国，要塞和浮桥都极少，而且决不能设想每个志愿兵都可

以到朴次茅斯或查塔姆去学习筑城或参加架设浮桥。但是，也有

些工程学科目是每个连队都能够实习的。如果在曼彻斯特这里编

成一个工兵连，我们就能够给这些工兵指出许多条战时行军纵队

必须通过的很坏的乡村道路，而且，与这些小路有关的人们只能非

５４２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



常乐意让工兵在这里实习筑路。这些工兵要找一块地段来建筑少

数野战工事、挖掘堑壕和修建炮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特别是因

为，这样的地段将使志愿兵炮兵和步兵有可能来实习那些不实习

就无法学习的军事勤务。他们甚至可以找到地方，随时架设一座

不大的支柱桥来穿过我们地区的某条高岸河流，而每条这样的河

流的河底都是水底硬地，这就给架设这样的桥梁创造了最有利的

条件。这样的作业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作业，应该成为工兵实习

的主要内容；连的队列教练应该在开头就迅速完成，只有在部队相

当熟悉了工兵的真正业务以后才再搞队列教练；这时，在第二个冬

季，就可以很好地利用晚间进行队列教练。但是，如果工兵一开始

就抱定目的要同步兵比步法操练和营的队形变换，从而削弱自己

的专业训练，如果让工兵军官去较多地注意完成步兵军官的任务

而较少注意专业训练，那末，志愿兵工兵就会认为，在战争时期，他

们将被用作步兵，而被用作工兵的场合要少得多了。

找有资格的军官并不难，如果从唯一适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当

中即非军人工程师当中挑选的话。学习几个月的理论，去查塔姆、

朴次茅斯或阿尔德肖特旅行几次，很快就会使他们熟悉军事工程

学的大多数科目，他们的连队的军事教育也将继续使他们得到训

练。他们从教别人当中去学习。他们的本行迫使他们去了解军事

工程学的一切原理；既然他们一定是非常容易领会问题和有知识

的人，那末，要他们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军事问题上就不是什么难

事。

我们在“陆海军报”上读过一篇文章，文章谈到一种极大的军

事工程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包括国家的全部铁路线，并且一旦敌人

入侵，应该带来巨大的成果。计划要点曾在上周的“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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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转载。这个计划是以一种非常含糊的形式公诸舆论的；暂时我

们还看不到这个计划的极大的好处，所以只是觉得，它把两个迥然

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了。无疑，研究王国每一条铁路线的战略意

义，以及研究整个铁路网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十分

重要，所以如果这一点不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到，如果在总司令

部的档案库里和各区司令官的档案库里现在不是存放着大批体现

了这项研究成果的文献，那末，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大漏洞了。

但这是司令部的任务，而不是工兵的任务。至于把每条铁路线上

的司机、司炉、铺轨工和挖土工组成工兵部队，我们看不出这有多

大好处。这些人可以说已经有了军事组织，他们的纪律比全国任

何一支志愿兵部队更严。希望他们作为志愿兵工兵去做的事，以

他们现在的能力也完全能够完成。既然在战争时期比现在更有必

要把他们留在他们现在所呆的地方，教他们军事工程学的专门科

目就毫无益处了。

这些意见是针对计划已经公布过的部分提出的，如果将来在

计划中还有一些别的内容，我们当然有权利再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而，我们仍然要再指出一个优越条件，这个条件是国内有许多有

素养的工程师而产生的。大多数部队，除拥有工兵和地道爆破兵

的军官以外，还拥有一批不属连队编制而担任专门职务的工兵军

官。为什么不使英国的非军人工程师有可能自修这种勤务呢？非

军人工程师学校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要开几门军事

工程学的课，和一门同工兵连一齐进行的短期实习课，就可以达到

全部要求了；考试严格限于军事科目，而且只考绝对必需的东西，

可以用这样的考试作为主要的考查，以决定接收不在部队编制的

志愿兵工程师加入军官队伍；当然，政府应该有权取消不适合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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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者的资格。这样的军官可以作很多事情，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切恰恰都取决于军官的学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指挥若干志愿

兵步兵或炮兵，可以更好地执行某些工兵的任务，比带有一两个基

干步兵班专为完成同样任务的正规军工兵军官们执行得更有成

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底

载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和１２月

１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第１２期和第１３期及“志愿兵读

物”１８６１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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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奥地利革命的发展

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于伦敦

奥地利的革命正在急剧发展。总共只两个月之前，弗兰茨－

约瑟夫在其１０月２０日的恩诏１２５中承认，他的帝国处于革命状态；

为了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他许诺打打折扣恢复匈牙利古宪法①，

企图以此来收买匈牙利。虽然恩诏也是对革命运动的让步，但是

就其意图来说，则是背信政策的圆滑手段之一，这样的手段正是奥

地利外交的特色。用以收买匈牙利的让步，从外表看来，特别是同

对德意志各省和斯拉夫各省的微不足道的施舍、同恩诏中所拟定

的成立帝国议会的丑剧比较起来，显得非常巨大。但是，只要更仔

细地阅读一下这个文件，它的背信性质就显得十分清楚，巧妙的手

法就变成了透顶的荒唐，变成政府对革命运动无计可施和无力应

付的证据。问题不仅在于，要剥夺匈牙利议会对拨款和军队定额

的决定权，并把它们交给中央议会，甚至部分地交给皇帝本

人，——仿佛这个在最近十年中不得不忍受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

的政府，还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些权利从实际夺得者那里再夺来之

后，保持在自己手里似的，——而且，对照一下给予帝国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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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央代议机关的那些权利，看看这些权利是如何微不足道和不

明确，整个意图的虚伪性便立刻暴露无遗。而当为施梯里亚、克伦

地亚、萨尔茨堡和提罗耳等省制定的宪法——这些宪法把代议机

关中的绝大部分席位轮予了贵族和僧侣并保留了旧等级差别——

公布出来的时候，当旧内阁仍然掌握着政权的时候，这一切策划的

目的何在，已再无任何疑问。这是打算安抚匈牙利，然后把它变为

帮助专制的奥地利摆脱困境的工具；而匈牙利在奥地利重新强大

以后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它根据经验，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无限

制和无条件地承认匈牙利语是匈牙利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事实本

身，也完全是用来鼓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

反对马扎尔民族的。因此，同皇帝做了这笔交易的匈牙利的旧保

守派（ｖｕｌｇｏ〔换言之〕贵族）就失去了自己家中的一切支柱；他们已

决定用议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利来换取这些。实际上，皇帝的恩

诏没有骗住任何人。各德意志省的舆论立即迫使旧的市议会（革

命后皇帝所任命的）为目前人民投票选举的新人敞开了自己的大

门，而匈牙利人则开始恢复自己的旧的各州官员和１８４９年之前代

表国内所有地方政权的州议会１２６。不管怎样，反对党立即掌握地

方的和城镇的管理机关，而不限于要求暂时换一换内阁，并且不放

弃占领那些在较小的活动范围中间向他们开放的重要阵地，这些

都是良好的预兆。在匈牙利，１８４８年改组过的古老的地方管理机

关立即把民政权力交到了人民手中，并且要维也纳政府作二者之

一的选择：要末让步，要末马上诉诸武力。因此，这里的运动就自

然发展得特别迅速。现在全国都纷纷要求完全恢复１８４８年修改

过的宪法，恢复那时议会和国王达成了协议的所有法律。此外，还

要求立即废除烟草垄断（１８４８年后非法实行的）和所有其他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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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法律。在议会尚未核准以前所征收的捐税被公

开宣布为非法；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应纳捐税没有交付。劝说应召

服役的青年反抗或逃避征兵；扯掉帝国的鹰徽；最糟的则是，在这

一过渡时期，政府已无力与掀起的风潮作斗争。凡是召开了州议会

的地方，州议会都一致支持这些要求；而在匈牙利大主教主持下于赫兰召

开的、目的是向政府提出议会选举基本原则的匈牙利名士代表大会，几乎

未经讨论就一致同意宣布１８４８年的民主选举法仍然有效。

这是旧保守派与皇帝妥协时所没有料到的。他们完全被

《ｄéｂｏｒｄéｓ》〔“冲倒”〕。他们有被革命浪潮淹死的危险。政府也了解

到必须想个办法才好。但是，维也纳内阁能有什么办法呢？

收买匈牙利的试图已处于完全破产的前夕。如果内阁现在另

作尝试去收买德意志人怎么样呢？德意志人从来没有享受过匈牙

利人那样的权利，用较少的东西可能就会使他们满足。为了生存，

奥地利皇朝是必须挨次地挑拨它统治下的各民族相互反对的。斯

拉夫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发动，因为泛斯拉夫主

义的宣传把他们同俄国联系得太紧密了。总之，就是说，应当利用

德意志人。果鲁霍夫斯基伯爵，这个万民痛恨的波兰贵族（背叛波

兰事业而投效奥地利的叛徒）作了牺牲品，骑士冯·施梅林被任命

为内务大臣。他是１８４８年昙花一现的德意志帝国的大臣，后来是

奥地利大臣；１８４９年的宪法被彻底废除时，他离开了这个职位。他

被公认为立宪主义者。但这一次又是在表现了大大的动摇和犹豫

之后，最终才邀他来担任这一职位的，以致又丧失了效果。人们

问，如果所有其他的大臣仍然高踞原位，施梅林能有什么作为呢？

还在他得到最终的任命之前，所有希望就已开始消逝了，所以，对

他的任命并不是真诚的让步，而只是无力应付的一个新证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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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各德意志省的反对派满足于获得地方政权，并且怀着公然

的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态度对待政府的每一个步骤的时候，匈牙利

的运动却继续发展着。还在任命施梅林之前，被扶上台的以塞钦

和瓦伊为首的匈牙利旧保守派就已承认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于

是帝国政府不得不十分忍气吞声地去邀请１８４８年的两位匈牙利

大臣——在１８４８年秋天以前，他们是被枪决的鲍蒂扬尼以及科苏

特和瑟美列的同事，——即邀请德亚克和埃特韦什，来参加那个曾

经借俄国之助镇压了匈牙利的人所领导的政府。他们还没有被任

命；犹豫动摇和争吵小事的气氛仍然十分的浓厚，不过，只要他们

接受邀请，最终一定会被任命的。

由此可见，弗兰茨－约瑟夫已被迫接连做出了让步，如果两个

议会在１月间能够召开——一个是在佩斯为匈牙利及其各区召开

的议会，一个是在维也纳为帝国其他各省召开的议会，那末，还将

从皇帝那里夺得新的让步。但是每个新的让步不仅不能安抚皇帝

的臣民，反而会由于它那无法掩盖的虚伪性而愈来愈使他们愤怒。

如果这里再加上回忆往事，——这是靠路易－拿破仑津贴为生的

匈牙利流亡者的手法，——再加上奥地利的对外政策将永远是反

动的，这种对外政策马上便会成为王室和议会冲突的源泉，因之不

可能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奥地利，而路易－拿破仑又利用这一点

进行投机，那就十分可能，１８６１年将是奥地利帝国瓦解为各个组

成部分的一年。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月１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１５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５２ 弗·恩 格 斯



弗·恩 格 斯

德 国 的 运 动

  看来，随１８６１年而来的震荡还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美国发生

脱离派叛乱１２７，中国发生起义
①，俄国向东亚和中亚细亚推进；我

们碰到东方问题及其自然产物——法国占领叙利亚和苏伊士运

河；我们眼看着奥地利在崩溃，匈牙利处于公开起义的前夕，加埃

塔被围，并且听到了加里波第要在３月１日解放威尼斯的诺言；最

后然而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是，有人正企图使麦克马洪元帅在

爱尔兰复登其祖先的王位１２８。不过，所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目前

我们看到，除此之外，即将发生第四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

１８５１年丹麦国王②在什列斯维希问题上曾自愿地对普鲁士和

奥地利承担某些义务１２９。他答应，公国将不被合并于丹麦；它的议

会将与丹麦的议会分立；两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和丹麦民族将在什

列斯维希享受同等权利。此外，对霍尔施坦议会的权利作了专门

的保证。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占领霍尔施坦的联军撤了回去。

丹麦政府千方百计地规避履行自己的诺言。在什列斯维希南

半部，一切纯粹是德意志的；在北半部，所有城市都是德意志的，但

农村居民讲的则是已经面目全非的丹麦方言；自远古以来德语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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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到处是标准语。在居民的赞同之下发生了德意志化的过程，这

一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因此，除了极北的边界地区的居民之外，

甚至那一部分讲丹麦方言的农民（这种丹麦方言与标准丹麦语如

此不同，以致南部的德意志居民都很容易听懂），也都认为德意志

南部的标准语比丹麦的标准语更容易懂。１８５１年以后，政府把这

一块边区划分为丹麦区、德意志区和混合区。在德意志区，德语被

宣布为政府机关、法庭、教会和学校的唯一的官方语言，在丹麦区

则是丹麦语。在混合区承认两种语言具有同等的权利。表面上看

来这很公正，但实际上，在设立丹麦区时，丹麦标准语是强加给居

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甚至听不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行政、诉讼、教

育、洗礼和嫁娶都用德语。但是，政府为了根除区内德意志化的所

有痕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十字军征讨，甚至禁止家庭中采用任何

共他语言进行私人教学，只能采用丹麦语；同时，它又采取间接的

办法，力求在混合区内使丹麦语占优先地位。这些措施所引起的

反抗非常强烈，因而曾经试图借助一系列烦琐苛刻的政令加以镇压。例

如，在埃克恩弗尔德这个不大的城市中，凡向议会非法递交呈文即作犯罪

论，立即处以４０００塔勒以上的罚金；所有被罚款者作为罪犯被剥夺选举

权。但是，居民和议会过去和现在一直进行着反抗。

在霍尔施坦，由于丹麦政府不作政治性质的或民族性质的让

步，所以就无法使议会核准任何捐税。政府是不愿意让步的，但是

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使自己失去公国的收入。因此，为了制造一

些多少合法的根据向公国的居民征税，政府就召集了一个王国会

议——这个会议没有任何代议制的性质，但却被派作代表丹麦本

土、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的用场。这个会议，尽管霍尔

施坦人拒绝参加，还是来核准通行于整个王国的税收，而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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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根据这个会议的决定，规定了霍尔施坦的税率。这样一来，本应

成为独立自主的公国的霍尔施坦，就丧失了任何政治独立，从属于

丹麦人所把持的会议了。

根据这些事实，德国报刊在近五、六年间不断呼吁德国各邦政

府对丹麦采取强制性措施。事实本身确实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德

国报刊——在１８４９年后的反动时期内被准许存在的报刊——只

是利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的确，

如果那些在自己家中力求在施行烦琐的苛政方面超过丹麦的德国

各邦政府允许的话，一场反对丹麦人的义愤是很容易激发起来的。

当克里木战争爆发时，对丹麦作战曾经成为流行的口号。当路易

－拿破仑进入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时，对丹麦作战的要求又重

新提出。现在，看来终于要完全达到这个目的了。普鲁士“新纪

元”１３０的代表者，以前听到自由派报刊的呼吁时是那么羞涩不答，

这时也同后者完全一致了。新即位的普鲁士国王向全世界宣布，

他一定要解决这个老争端；老朽的法兰克福议会也开动起自己的

全部笨重机器，要来拯救德意志民族。而自由派报刊怎样了呢？欢

庆胜利吗？完全不是！在此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自由派的报刊

却一反前言，大叫：当心！它发现，德国没有舰队可以用来反抗一个

海上强国的舰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它作出种种胆怯的表示。几个

月之前被说成是刻不容缓的爱国职责的东西，现在突然被描绘为

奥地利的阴谋，普鲁士不要参加进去。

德国各邦政府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所表现的出乎意

料的热情，是极不真诚的，这一点当然用不着怀疑。正如丹麦的

“日报”１３１所说的：

“我们都知道，德国各帮政府的老办法之一就是：每当它们感到需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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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时，就搬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并激发反丹麦的狂热以掩盖本

身的种种罪恶。”

毫无疑问，萨克森正是这样，普鲁士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

样。不过在普鲁士，这个问题的突然提出显然还意味着与奥地利

联盟。普鲁士政府看到，奥地利从内部瓦解着，而与意大利的战争

则从外部威胁着它。当然，眼看着奥地利被消灭，是不符合普鲁士

政府的利益的。同时意大利战争，路易－拿破仑不会长久地袖手

旁观，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不见得不会触动德意志联邦的领土，因

此，普鲁士是一定要干涉的。这样，就一定会既同法国在莱茵河上

作战，又同丹麦在埃德尔河上作战；既然普鲁士政府受不了让奥地

利被击败，那末又何必要等到奥地利再吃一次败仗的时候呢？为什

么不去干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冲突，从而使不会为保卫威尼

斯而战的整个北德意志都来关心战争呢？如果普鲁士政府的思想

的程序是这样，那就相当合乎逻辑了，不过，在１８５９年，即还在奥

地利被马振塔利索尔费里诺之败以及内部震荡削弱之前，这样想

也是同样合乎逻辑的。究竟为什么那时的普鲁士不按照这样的想

法去行动呢？

这次大战是否将在今年春天发生，还说不一定。但是，这次战

争如果发生（虽然哪一方都不值得同情），结果一定要发生革命，不

管哪一方失败都一样。如果路易－拿破仑被战胜，他的王位必然

垮掉；如果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败北，他们就不得不在德国革

命面前退却。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１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６１７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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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法国的武装力量１３２

  根据“哥达年鉴”１３３（它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能找到的最大权威）

的资料，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法国军队的战时编制如下：

１、步兵：近卫军——１２个掷弹兵营，１６个轻骑步兵营，２个朱阿夫营，１

个猎兵营，共计３１个营。基干部队——１０３个团，每团４个营，共计４１２个

营；３个朱阿夫团，外籍军团２个团，３个土尔科（或土著阿尔及利亚猎兵）团，

每团３个营，共计２４个营；猎兵——２０个营；３个捷菲尔或非洲（惩戒）轻步

兵营，巴黎市ｐｏｍｐｉｅｒｓ（消防队）——１个营。

共计４９１个营，或在战时 ５１５０３７人……………………………………………

２、骑兵：近卫军——６个团，或３７个骑兵连；

基干部队——５８个团，或３５８个骑兵连，共计３９５

个骑兵连 １００２２１人……………………………………………………………

３、炮兵：２２个团——２２７个炮兵连（其中１４６个

６门火炮的炮兵连——８７６门火炮——组成野战炮兵） ６６００７人……………

４、工兵 １５４４３人……………………………………………………………

５、后方勤务：卫生部队和军需部门 ２４５６１人……………………………

６、宪兵队 ２４１７２人…………………………………………………………

７、司令部、残废兵、军事学校及其他 １７３２４人……………………………
  
   共 计 ７６２７６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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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时编制就是这样。平时编制如下：

步兵 ２５５２４８人……………………………………………

骑兵 ６１０２３人……………………………………………

炮兵 ３９０２３人……………………………………………

工兵 ７４６７人………………………………………………

后方勤务等等 １１４８９人…………………………………

宪兵、残废兵等等 ４１４９６人………………………………

 共 计 ４１５７４６人……………………………

１８５９年１月，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不久，在“立宪主义者报”

上曾公布了法国军队正式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战时编制为

５６８０００人，平时编制为４３３０００人。试问，在两年当中，在平时编制

实际缩减的情况下，把战时编制增加了２０万人，这是怎样才办到

的呢？

军队每年能有的适合服兵役的青年总数，像以前一样，约１６

万人。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他们当中实际上征召了４—６万

人；要使军队人数保持以前的水平，当时认为这已够用了，尽管在

阿尔及利亚有伤亡。后来就征召８万人，甚至征召１０万人和１０万

人以上。意味着和平的帝国１３４，比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所需要的

炮灰却要多一倍。服役期限定为７年，但是即使假定在最近时期

每年征召１０万人（这超过平均数），７年内也只有７０万人。如果从

这里除去由于各次远征和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损失，所剩就未必有

６０万人了。下余１６３０００人从何而来呢？

法国皇帝最近的指令中有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在意大利战

争爆发前，原来由３个营（每营８个连）编成的各团，开始用４个营

（每营６个连）编成。这样，在团的内部用简单的重新分配２４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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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就把３个营变成了４个营。营的人数有自己的最高限额。

如果营超过１０００人，它的人数就太多了，一个人的口令指挥不了，

而且也太笨重了，不能迅速地机动。而连的人数则可以在大得多

的程度上改变：连可以有１００人，也可以有２５０人，——这取决于

选择，而不决定于必要。用上述方法以同样数目的军官和军士建

立第四营，一旦有了人就能把团从３０００人扩大到４０００人。在战争

时期，各团是以３个战斗营编成的，第四营组成后备部队——补充

队。因此，１００个基干团的这些第四营，可以再编１０万人到军队里

来，即骨干人员人数不变而服役者多出１０万人。战后，第四营曾

经解散，但是不久以前它们又重新恢复了。另外还编成了３个步

兵团（第一○一、第一○二和第一○三），这就有可能再编１７０００人

到军队里来。这些新编部队是１１２０００人，所差的５１０００人可能是

军队在１８５９年１月间由于过去的损失而较战时满额编制所减少

的数字。这表明，现在单单法国步兵所拥有的骨干，就足够把我们

上面谈的那么多的人组织起来，不必再新编部队。但是从哪里找

人来使这些骨干人员都有兵可带呢？

最近７年来军队虽然定期征兵，也还有５５—６０万人是没有应

征的。每年属于征召范围的实际总人数约１６万人。每年征召的名

额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比这个数字少５万人，而在必要时，还有一

批最近６年期间由于征兵时抽到免役号码而得以完全免服兵役的

年轻人可用。他们可能至少约有３０万人，但是由于这些人长期以

来习惯于认为自己永远免服兵役了，由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结了

婚，一部分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他们应征入伍，

不会得到居民的赞同，而且也是难以实现的。

路易－拿破仑究竟从哪里补充他的这个人员差额呢？用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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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的普鲁士预备兵制度的办法。从每年能够征召的１６万人当

中，一部分，譬如说一半，用来补充常备军的空额。其余的编入预

备兵的名册里，编成部队，第一年训练两个月，第二年和第三年各

训练一个月。他们仍然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在７年内是可以被

征召的，像在基干部队中服过役的人一样。其次，我们有根据推

测，如果军医检查身体不太严格（战时他们常常是很宽很宽的），那

末每年适合服兵役的１６万人总数，稍加一把劲儿就会达到２０万

人；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如果每年总数等于１６

万，那末在７年期间军队就有１１１２０００人，扣除一个整数的损失，

还有１００万兵士。这样，我们看到，由于不久以前实行的新的预备

兵制度，路易－拿破仑的部队几年以后将超过现有部队准备接收

的兵士数目。而这种情况也已被预料到了。将来团的所有４个营

都应该成为战斗营；现在正以教导营的名称编着第五营，借口是要

训练被编入预备兵的兵士。这个新的编制保证有可能再编入

１０３０００人，因而就把能够有成效地用于现有部队或由常备骨干组

成的新编部队中的战士增加到８６３０００人。

法国政府并不满足于此，它还预定再编成１个近卫团和１７个

基干步兵团。这１８个团将有９０个新的步兵营或９万人。

由此可见，甚至根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判断，我们相信，到

今年年底，法军在自己的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里将能够绰有余

裕地容纳不少于９５３０００人。至于将要用来补充这些新编部队的

人员，我们看到，甚至在本年内就可以得到约７０万人，而不用征召

前些年被免役的人。但是，一旦实行不在野战部队服役就在预备

兵中服役的普遍兵役制，对最近６年内免服兵役的人采用同一原

则就相当容易了（拿破仑当年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毫无疑问，

０６２ 弗·恩 格 斯



那时候９５３０００人很快将被征齐。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无意中引起了志愿兵运动的人，对志

愿兵运动作出了反应，他安静地、不声不响地组织百万大军，同时

建造２０艘装甲巡航舰——可能是要把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护送过

拉芒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１月底

载于１８６１年２月２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２２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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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

  下文译自毕若为自己的军官写的指示１３５。毕若当时是第五十

六法国团团长。这是毕若元帅的最好著作之一，没有哪一点例外。

这个指示表述了步兵作战的原则，它的表述比任何国家的军事书

籍都有力、肯定，其明确性也只有长时期的军事经验才能提供。这

些原则法国人甚至现在还遵循不渝，他们一直是靠着这些原则，战

胜了那些固守平时长期形成的旧习、看来相信巧妙的战术胜于相

信旺盛的士气的军队。这些原则不是新的，而且也决不单单是法

国的，但是在这部著作中，这些原则成功地综合了起来，用通顺

精辟的语言加以叙述。它们丝毫没有取代战术学，然而却是对战

术学的十分必要的补充；此外，其中大多数原则都非常清楚，不

要很多军事知识就可以理解，因此大部分志愿兵完全能够看

懂。     

先生们！部队打仗的艺术对战斗行动的成败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这种艺

术，正确的战斗部署可获胜利，而在部署不好的情况下，也可防止最坏的后

果。士气高、指挥强、用正确的作战原则教育出来的部队与像大多数欧洲军

队那样组织和训练的部队之间的差别，就像成人与小孩之间的差别。我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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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个会战的经验，确信这种情况是真的。我希望你们也确信这一点，并且用

你们所有的一切办法来帮助我提高第五十六团的精神状态和战斗训练，达到

这样高的水平：使世界上任何帝国或王国的近卫军在对双方同样有利的地形

条件下都不能抵抗我们哪怕是５分钟。

先生们，你们大多数都看到了步兵战斗，这些战斗仅仅是彼此平行配置

的部队远距离的胆怯对射而已。

双方在期待胜利时，看来都指望了偶然事件，或者指望了它们的子弹能

够引起对方的恐惧心理。双方消耗了千百万发子弹，但是，唯一的结果是双

方死伤了一些人，这样一直到出现了某种多半与作战部队无关的情况，迫使

这些横队中的一个横队退却为止。以这种方式耗尽了自己的弹药，队伍又大

大稀疏了的部队，是很少愿意采取新的努力的，所以一支根据更正确的原则

行动的生力军，就很容易使他们溃逃。

训练良好的步兵应该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战斗。现在我们试图确定一下

应该使我们大大优越于欧洲各国步兵的那些原则。

先生们，这些原则绝不是关在书房里空想出来的结桌；它们是我根据

１８０８年西班牙战争以来的经验而制定的，它们一直使我在同西班牙人、英国

人①和奥地利人的斗争中得到成功。我希望你们也用它们做指导，因为它们

同你们在你们参加的战斗中的亲身观察是相符合的；你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把

它们传授给自己的部下；一旦这些原则深入到了从鼓手到团长的全团的意

识，第五十六团就可以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那时只有同时对它采取行动

的几个兵种的联合力量才能把它打败，而光靠步兵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即

使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它也不行。

战斗有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我认为前者最为重要；但我们先从后者讲

起吧。

进行远距离射击是坏步兵的特点；好步兵是爱惜弹药的。正因为射击是

步兵最主要的力量，它就不应该白费弹药，而必须教它把瞄准练到最精确的

程度。如果还不是进行射击的时候，那就要把自己的部队控制在敌人的射程

以外，或者隐蔽在掩体内。射击的时候一到，那就要坚决而沉着地冲向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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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使你们完成任何任务。如果敌人意外地坚守阵地，并且让你们非常接

近了也不开火，你们就应该首先齐射，并且注意到你们的兵士每次射击总要

装两发子弹。由于采用两发子弹射击，我不止一次地取得了成功。在激战中，

我也会忘掉了下相应的命令，但是你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我认为这有重大意

义。由于沉着、果断和两发子弹射击，你们很少有必要再来一次齐射，不管

你们攻击敌人的阵地也好，反击敌人的攻击也好。

凡是对作战的问题稍微有一点点研究的人，都会同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

的。如果你们拿着装好子弹的武器走近敌人，而敌人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弹

药，敌人怎么能够抵抗你们呢？敌人的精神状态被瓦解了，因为他在不可能

不具有杀伤力的近距离齐射面前感到了恐惧，于是就会退却。那时就齐射

吧，冲进敌人的队伍和捕捉俘虏——这比打死要好。在你们用刺刀杀死１个

人的时候，你们本来是可以俘获６个人的。这样的战斗使胜利者付出的代价

很小；你们在进攻时要损失几个人，但是你们一接近敌人并击败了他，你们

就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先生们，这种战术会保证你们胜利，而且如果全军掌

握了它，那末不管战斗部署怎样不好，它都会取得胜利。后者不在我们的权

限之内；但是如果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在那里进行打击的地点，我们

就应该做到击溃我们面前的任何敌人。杜盖－特鲁安的战术就是如此，而且

他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是由于这种作战方法，而不是由于他的所有其他才

能。他接近敌人的军舰，而且他的大炮是装好炮弹的，而乘员却躺在甲板上；

当他的军舰刚一接触敌船，他的乘员就一跃而起并向敌船的甲板进行了最猛

烈的射击，然后接舷战就已经没有困难了。

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我们还应该利用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尽

可能多的优势。巧妙地利用散兵将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他们的行动，无

论在进攻或防御中，始终应该在密集队形的兵士的行动之前。在进攻中，他

们将找到远距离观察所无法发现的地褶，并且将对敌人队伍进行疾风射。这

将扰乱敌人并妨碍他准确地瞄准不进行射击而成展开队形进攻的步兵。应

当尽可能派他们到那些不发生决定性搏斗的地点去。但是，如果情况要求他

们在进攻横队的前边行动，那末最后他们应该退到它的翼侧，以免妨碍它的

行动，然后再试图走到敌人的冀侧，以便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并捕捉俘虏，或

者他们应该通过营与营之间的间隔退却，或者平卧在地上让步兵横队走到前

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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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兵像成展开队形的步兵一样，不应该自费弹药。问题不在于，不应当

简单地子弹交流，——这些子弹应该有助于取得成功。为此，应当在步兵成

横队进行攻击之前的那个时刻，给散兵指出他们在开火之前必须占领的阵

地；他们刚一开火，步兵横队就进入攻击。你们明白，如果让散兵紧靠敌军

孤立地呆上一会儿，他们就会被击退，他们的任务也会完不成；你们则势必

给他们增援，以击退迫使他们退却的敌人散兵，不过这样就非常不利了。所

以只有 àｐｒｏｐｏｓ〔及时地〕把散兵投入战斗，这是极为重要的；最适宜的时

机差不多总是攻击时机。如果敌人在这个时机以前就开始以自己的散兵扰

乱我们，我们就以突然的、短促的、但是坚决的攻击打退他们。你们一定能

迫使他们退却，不过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派出同他们平行的散兵线，而

是从翼侧迂回他们，或者以一个连的兵力打断他们的战线（这个连要以集中

的兵群涌上去）。这是精神作用的结果，让我来说明如下。

散兵是不可能有精神的力量和团结的感情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集体精神

和统一指挥的结果。每个散兵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自己的指挥员，他所考

虑到的只是本人的力量。他看到大的兵群跑步向他挺进；他太弱了，以致于

坚持不住；他退下来。他的左右邻也是一样，并且又影响到自己的左右邻，

后者无意识地仿效他们，或者害怕被截断，逃了起来；他们跑到更远的后方

聚在一起，重新射击。

我们的攻击连将不回击这种射击；它或者再次退却，或者在某一地褶隐

蔽起来。没有比这些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散兵的连续性小战斗更愚蠢更

有害的了；你们浪费弹药，使自己的人精疲力竭，却没有改善情况，于是往

往在决定性时机你们会感到东西不够用，因为你们把这些东西这样白白地浪

费掉了。我特别强调这个时机，是因为白费弹药是我国步兵，也是其他一切

国家的步兵的一个最大缺点。在许多情况下，在半小时的射击以后和在取得

某种成功以前，你们会听到四处都在大声埋怨，说子弹完了；为了求得子弹

补充，兵士们便离开战斗队形，而这常常导致失败。一次最大的会战，一个

兵士６０发子弹就应该够用了。１８１５年，毕若上校指挥的第十四基干团在阿

尔卑斯山进行了８小时的战斗，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子弹。在这８小时内，敌

人不断地射击，而第十四团只还击了几个齐射，而且还只是在奥军转入攻击，

迫近它的阵地的时候。该团总是在齐射后立即转入白刃冲击，于是，不用继

续散兵射击和乱射，就决定了敌人攻击的结局。双方回到了自己的相隔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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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初阵地；奥军继续进行射击，而第十四团则不作射击，一直到敌人重新

发动攻击。

这个例子的目的也在于帮助你们领会和珍视防御战的正确原则，即：自

己永恐在最后的决定性时机进行攻击；但是在防御中，以及在进攻中，还有

一个异常有效的制胜方法，这就是尽可能避免在部队平行配置的情况下作

战，因为在这种配置下，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等的，而且，只有依靠精神

优势和更有效的两发子弹射击才能使其结局有利于我。所以在决定性时机，

我们将力求包围敌人的冀侧。在防御的条件下，在起伏地上，这一点是相当

容易实现的。当敌人已经完全展开了攻击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一部分预备

队成纵队派到阵地的翼侧，这些分队在决定性时机出现，向前推进和展开，以

便从翼侧攻击敌人；我们派散兵到敌人后方，当每个营或者向敌人冀侧推进

的分队刚一展开，他们就立即攻击，不给敌人以挫败攻击的时间。敌人受到

正面和翼侧同时的攻击，一定很快就被击溃。

这种方法在我们进攻时也是可以利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大的纵

队在展开的横队的两翼后边推进，在相当接近敌人之后，也改变成横队，延

长自己部队的正面，组成一个包围敌军横队的半圆形；如果这样做我们的兵

力不足，进攻的横队的翼侧营在行进中改变成纵深疏开纵队，走到敌人翼侧，

重新组成横队并攻击，而由散兵占据它们中间的间隔。我认为这个机动对达

到目的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营长很善于测定距离，使

这个机动开始得不太早不太晚的话。当然，在夜间或起伏地可以使你们潜入

敌人翼侧的时候，首先应该利用这一点。

退却时应该特别节省弹药。当你们用射击来防御时，你们会使自己的处

境恶化，因为你们一点也不会离自己的指走地点更近一些。有时你们甚至必

须跑步才能走到敌人的射程以外。这常常成为避免被消灭的唯一办法。由于

采用了被错误地称之为系统退却的方法，进行缓慢的逐渐的退却，有许多部

队都被消灭了！唯一合理的方法在于用任何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退却时这

个目的就是迅速地走到敌人的射程以外，因为情况不允许你们继续战斗；你

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该由于错误地理解了荣誉感而给自己提出投入战斗

的目的，这种战斗对你们说来只能是毁灭性的，而且正如你们确信的那样，要

再摆脱这种战斗，常常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迅速退却，在方法

上才是正确的。从我们当代一位伟大的统帅的一生中，就可以举出这种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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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

在马森纳元帅从葡萄牙退却的时候，奈元帅接到命令要用后卫部队阻挡

英军前进，以便辎重队有时间通过隘路。他以他所特有的毅力来完成这个任

务，但是因为英军援军源源而来，要继续保持住占领的地区就不可能了。他

放弃这个地区之后，不得不往下退到一个狭谷，再登上河谷后面的另一丘岗

的斜坡；在这段时间内，他的部队可能受到敌人的射击，因为敌人当然不会

放过机会马上占领放弃了的阵地。元帅认为，如果缓慢退却，他就会遭到巨

大损失；所以他命令各营旗手、司令部通信兵和其他的人在高地后方标出一

道新的战线，战线的经始应由参谋军官制定。这事刚一完成，各营就根据他

的命令跑过山谷并占据了这道战线，战线就这样好像魔杖一挥地出现了。没

有这个出色的预防措施，我们会损失许多人，而且事情可能会以我们的被击

溃而告终。同时很明显，当骑兵威胁着你们的时候，这种机动是不适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尽量更决地退却，同时保持自己队伍的适当队形。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些冒充战术专家的人说，应该以慢步进行退却；我

一向都觉得这个原则是有毛病的。无疑，有时候一部分部队应该挡住敌人，

保证其余部队的退却时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必慢步行动，你们应该

战斗，而且常常应该向前推进和攻击，以便重新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和破坏

敌人的士气。但是，当这支部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目的达到了，当敌人

部队越来越集中而使这支部队不可能继续战斗的时候，它就应该尽快退却，

越快越好。

因此，我们要学会迅速地、方法正确地退却，尽管不保持队形；应当学

会立刻恢复自己的队伍，在敌人的一个翼侧以展开队形或普通队形跑步改成

横队，并且始终最精确地瞄准。

我始临认为士气比体力重要。你们要树立士气，就要使兵士养成高尚的

精神，使他们爱光荣，有团的荣誉感，首先是发扬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每

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爱国的种子。只要你们能够取得兵士们的信任，你们这

样来教育他们，就能够容易完成大事业。为了取得信任，你们应该履行你们

对他们的一切义务，同他们交朋友，常常跟他们谈战争，谈作战方法，使他

们相信你们有办法很好地领导他们。在火线上，你们应该给他们做出高度勇

敢和十分沉着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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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应该特别注意能够有助于提高你们兵士的勇气和削弱敌军勇气的

一切。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第五十六团从来就不让敌人攻击它；在决定性时

机它总是把战斗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攻击敌人。在防御中，它配置在它

预定进行战斗的战线后面，以便在决定性时机向这个战线推进。在这种情况

下，精神因素的有力影响是明显的：配置在自然条件有利、防御设备很好的

阵地上的部队，拥有一切物质上的优势；而布置在这里的部队如果它们只限

于在原地作战，也仍然差不多一定要被赶出这个阵地的。可以说，精神方面

也好，物质方面也好，良好的防御始终应该用进攻来实现。在敌人的翼侧和

后方的进攻行动差不多总是有效果的；即使进攻行动只是由一小群兵士进行

的，也对敌人的精神状态发生特殊的影响。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最好的机动

就是在攻击横队的翼侧后边组成密集纵队，这些纵队在你们同敌人刚一进入

直接接触的时候就展开并包围敌人。既然这种机动是极其有效的，你们就必

须警告自己的兵士，叫他们预防他们自己也可能受到这样的攻击，并且给他

们指出，怎样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攻击。还必须预先告诉他们后方可能有人惊

叫“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截断了！”，等等；应该告诉他们：后方的殿后

兵和精兵分队有严格的命令用刺刀杀死或者枪毙敌人的所有奸细或我们自

己的散布恐慌的坏兵；一切敢于威胁我们翼侧和后方的敌人部队，将被我们

的预备队迅速消灭，我们的兵士这时应该考虑的只是如何击溃我们面前的敌

人。

其次，你们在改善自己部队的精神状态时，要注意不使你们的队伍由于

兵士借口护送伤员而渐渐稀疏。战斗过后，如果我们不是离得很远，我们对

伤员会给以应有的照顾；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夺取

胜利。胜利了的军队的伤员任何时候也不会被丢下不管的；而失败了的军队

的伤员就不得不遭受无数苦难了。所以，在战斗时期，看护伤员是一种假怜

悯，而且往往简直是对胆小怕死的一种伪装。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们应该再

做出忠于事业的榜样，受伤时拒绝那些应该进行战斗的兵士们的任何援

助。    

在奥斯特尔利茨战役期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伤员把那些要送他们

去医务所的伙伴们打发回营了。

保持兵士的勇气的最好办法之一，是军官在战斗的各个阶段的出色行

为。如果团在炮兵的火力之下被阻呢？那时他们应该在自己兵士们的前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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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地走来走去，并且用愉快的交谈和鼓气的话语来保持他们的情绪。如果猛

攻敌人的时间到了呢？那时他们应该准备自己的兵士去猛攻，再一次告诉他

们上述的射击原则，并且建议他们在白刃战中尽可能地彼此靠近些，一听信

号就迅速集合。

有个防止你们兵士过早开火的好办法；这就是军官们在进攻横队的前面

骑马前进。团长可以说：“兵士们，你们可不要射击自己的军官呀！我在开

火的时候到来之前将走在你们前边。”这样投入战斗的兵士，总是很勇敢

的，而且很少遭到失败，因为他们很少会遭到具有这种坚强精神和遵循着这

种作战原则的敌人。

如果出现骑兵，就必须提醒兵士们，我们的方队有力量使他们成为攻不

破的。至于我，我可以向你们表示，我真希望在我们将要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中，我们受到骑兵的攻击——我深信这会给第五十六团带来光荣。

对士气的最严厉的考验是退却。有人常说，法军不太适合这种战斗，这

等于说，法军是坏兵。这是胡说。最近４０年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法军在

好的指挥员的领导下是能够完成出色的退却的。人们常常认为民族性格是

失败的原因，其实应该归罪于那些指挥不当或不能提高部队士气的将军

们。     

古语说：“你要做绵羊，别人就要剪你的毛。”在退却期间你们应该做

狮子；你们给予跟踪追击你们的敌人三四次有力的打击之后，别人就会尊敬

你们。甚至只有不多的战斗经验，也能够容易在后卫战中获得某种成功，而

这就大大有助于提高退却的军队的士气，使追击部队十分犹豫起来。你们在

退却时总是有可能选择战斗地点的；在那里你们集结和布置自己的部队，要

便于包围在追击时大大伸长的敌人纵队的头部。每个人的任务应该事先准

确地规定好，战斗应该又快又猛。决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犹豫或动摇；敌人纵

队的先头部队必须打掉，然后你们快退，避免跟即将源源赶到的援军战

斗。    

先生们，我说的已经够使你们了解和珍视士气的威力了。当军官们知道

如何鼓舞自己的部下，这一点有了把握的时候，士气就高涨起来；巧妙的、合

理的和勇敢的行动有助于士气的巩固。你们应该努力在和平环境里使自己

的兵士们明确地认识到你们在战争条件下能做到什么。这一点你们是做得

到的，如果你们不只限于训示、检阅和枯燥的操练的话；无疑，所有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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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有益的东西，但是它们并不影响兵士的精神状态。你们应该同自己的兵

士谈我们过去的战争，给他们讲我们的勇敢军队的功勋，引起他们超过这些

功勋的愿望，——一句话，要想方设法使他们爱光荣。

篇首按语是弗·恩格斯于１８６１年２月

初写的

载于１８６１年２月９、１６日和３月２日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２３、２４

和２６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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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兵读物”一书的扉页



“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序言
１３６

下面的文章起初是为“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写的，现在，

根据该杂志主人的愿望以它们现在的形式重印，据他们说，一个多

少有点地方性的期刊所能提供的范围有限，而这些文章是值得在

志愿兵中推广的。这种看法是否公允，让读者评定吧。

想必无须附带说明，在论步枪和论法国轻步兵等篇文章中所

谈的事实并不是新鲜的，独有的；相反，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在很

大程度上是用别的史料（没有必要一一列举）编写而成的。这些文

章中唯一可以算做独创的部分，是作者的结论和作者表述的见解。

弗·恩·

１８６１年３月９日于曼彻斯特

载于“志愿兵读物”１８６１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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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志 愿 兵 将 军

  志愿兵运动缺少一样东西：内行的局外人公平合理的、同时

又坦率而真诚的批评。志愿兵成了公众和报界的宠儿，以致做出

这样的批评是完全不可能的。谁也不会听取这样的批评，谁都会

说它是不公正的，不高尚的，不合时宜的。志愿兵在执行自己的

任务中的缺点，差不多总是被默默地放过去了，可是每个部队如

果完成任务比较令人满意，那就会被捧到天上。人们用温和的口

气提出的任何不偏不倚的意见，都遭到猛烈的谴责。在任何地方，

人们只要一谈到有关志愿兵的问题，如果不准备热烈地大吹大捧

一通，他们就总是要落一个自视过高的势利小人之名。志愿兵能

够同世界上任何军队作战，人们就是常常用这样的大话来挖苦志

愿兵的！任何一个基干师的演习，都不会比他们在海德公园、爱

丁堡、牛顿或诺乌斯利的演习更好，人们就是常常这样告诉志愿

兵的！

且不谈这些在任何时候都十分可笑的无聊奉承吧，我们完全

愿意承认：志愿兵本来应当先给以相当的考验，然后才能对他们的

能力得出公正的意见。但是这样做的时期早过去了。如果志愿兵

运动在存在快两年以后仍然经不起批评，那它就永远经不起了。

我们认为，去年夏季举行的大检阅是这个运动从童年阶段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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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这些检阅，志愿兵实际上已自己招来了批

评，不过这种批评没有由那些本来应该这样做的人公开说出来（只

有一两个例外）。

缺乏坦率而真诚的批评和这样大肆吹捧的后果，现在已相当

清楚了。未必找得出哪怕是一个存在了１８个月的志愿兵部队，它

不暗自相信它的训练已达到应有的水平了。志愿兵兵士仅仅经过

各种最简单的营的队形变换、平坦地上散兵战教练的规定课目以

及少许步枪射击练习，他们就过快地准备声明，他们能够成功地对

付这一切，就像基干部队一样了。军官们对自己的看法如何，已被

差不多每个部队里都有的追求晋升上尉、少校和中校的情况所表

明。谁都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他所能获得的任何军官军衔；无疑，

既然人员的提拔多半不是按照功绩，那就难怪他们常常根本不称

职了。十分赏识志愿兵的报界和公众把他们的教练说成是完美无

缺的，军官和兵士们也坚信这一点，以致他们把军事勤务看成是一

种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他们本身速成的成绩居然还没有使他们认

为：在一个依照志愿兵原则可以容易得多地造就精兵的国度里，拥

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军官和兵士的常备军是完全多余的，这总算是

一件怪事。

志愿兵运动的报界朋友们使它受到损害的第一个明证，就是

去年夏季在伦敦举行的作战演习。志愿兵的某些雄心勃勃的上校

决定，是让自己的兵士们体会体会战斗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了。

当然，正规军当中的聪明人都摇头，但这是没有意义的。要知道，

这些正规军人是仇视志愿兵运动的；他们嫉妒志愿兵；海德公园检

阅的成功差点儿使他们发了疯；他们害怕志愿兵的作战演习超过

基干部队以往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等等。难道志愿兵没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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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操枪动作、排教练、营教练和散兵战演习吗？他们的军官固然

不久以前还是普通的非军人，难道现在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上尉、少

校和上校了吗？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指挥一个营那样成功地指挥一

个旅或一个师呢？他们军衔不高就那样成功，为什么不能当一当将

军呢？

作战演习就这样进行完了，根据所有的报告来看，它只不过是

一次演戏。战斗进行时，极端轻视所有地褶，根本不问射击效果，

真正滑稽可笑地夸大任何作战演习所固有的一切假设。兵士们什

么也没有学到，他们带走的是与实际截然相反的战斗概念、空着的

肚皮和疲乏的双腿。后两者或许可以认为是使这些未成熟的战士

得到某种好处的唯一成果。

这种儿戏在这个运动发展的童年阶段是可以原谅的。但是，

我们对于现在再搞这类尝试将说些什么呢？我们伦敦的那些不知

疲劳的自封的志愿兵将军们又干起来了。去年夏天的荣誉使他们

不能安静下来。一般规模的普通作战演习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虚

荣心。这一次应该进行一场大决战了。一支拥有两万志愿兵的军

队将从伦敦调到南海岸，击退入侵并于当晚返回伦敦，以便次晨

照常工作。正像“泰晤士报”完全正当地指出的，所有这一切是

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既没有司令部，也没有军需部

门、陆运工具、团辎重队，甚至没有背包和基干部队兵士带在背

包中的一切必需的行军用品！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仅

仅表明了我们的志愿兵将军荣幸地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自负这一

个惊人的特点。“泰晤士报”没有提出怎样取得普通的战术知识和

掌握军队的指挥艺术这个问题。要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

题。志愿兵的训练直到现在还只是在平坦地上进行的；但是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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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绝不是平坦地和非起伏地，而恰恰是对起伏地和丘陵地的利

用组成全部实用战术即部署战斗部队的整个艺术的基础。现在要

问，志愿兵的将军、上校和上尉怎样才能掌握这种理论上和实践

上都必须学习的艺术呢？在什么地方教过他们这种艺术呢？对这

个实用战术基础注意得太少了，以致我们找不到一个部队是受过

起伏地的战斗教练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作战演习的所有这些

尝试都只会变成一种戏剧演出，这种演出也许会满足外行的观众，

但是对那些被迫参加作战演习的人们是绝对没有益处的，而且只

能促使志愿兵运动在目击这个场面的军人的心目中具有一副滑稽

相。

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看到，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曼彻斯特也在

进行尝试来造就志愿兵将军。我们无疑不像我们的伦敦朋友们走

得那样远；我们将不搞作战演习，而只在曼彻斯特全部志愿兵的参

加下搞一个野外演习日，有点像牛顿的检阅那样，而且这些演习将

在比较平坦的地形上举行。我们在这里想说明一下，我们远不是

要指责组织野外演习的这些尝试，相反，我们认为，每年进行６次

这样的作业，会对曼彻斯特的志愿兵大有好处。我们只想补充一

点：我们认为最好是让这种野外演习在比较有点起伏的地形上进

行，以便使机动（针对假想敌人）更加多样一些，并且逐渐使军官和

兵士养成在起伏地上机动的习惯。这种演习会给副官们提供大好

机会，使他们以后能在军官副练中联系这些机动来讲授利用地形

的方法的实习课。因此，我们不但赞同这个计划，而且甚至希望看

到这个计划的扩大和条理化。但是，我们从当地报纸星期六发表

的一则简讯中获悉，在这次演习中，志愿兵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

切事情。换句话说，他们的总司令将是志愿兵，旅长也将是志愿

７７２志 愿 兵 将 军



兵，司令部也由志愿兵组成。由此看来，我们这里在尝试着把伦敦

造就志愿兵将军的制度输送到曼彻斯特来，这样做我们是坚决反

对的。我们完全尊重指挥驻曼彻斯特各团的军官，但是我们要说，

在他们成为完全有素养的营长以前，他们还应当学会许多东西

——这里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例外。如果他们的水平还同他们已经

担任的职责不相适应，就力图担任一天更高级的指挥，那末可以断

言，他们会因此而给志愿兵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他们不过是在玩

兵形游戏而已，并且会把这个运动下降到最低级。如果领导自己

的营，他们就会适得其所，就能照顾好自己的兵士，而且自己也会

学到东西。当假牌将军，他们对于自己的兵士和自己本人，都不会

有实际好处。荣誉和光荣属于我们曼彻斯特各团的副官们，因为

他们的团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功劳大半属于他们；但是他们的

位置应该是在自己的团里，因为团里目前没有他们是不行的，而如

果他们哪怕是有一天拿副官、将军或副旅长当儿戏，那他们是不会

给这些团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一定不会感到

特别满意。

我们在曼彻斯特有一个陆军北方师司令部，拥有很多有能力

的司令部人员，而且有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驻防，的确没有任

何必要做这种浮夸的事。我们认为，集中这样多的人，并且武装起

来以后，只有把领导权和自由任命师、旅的参谋军官、队列军官的

权利一并交给区的司令，才会更加符合军事隶属关系和志愿兵本

身的利益。无疑的，志愿兵将像以往那样，受到友好的对待。那时，

当他们师长和旅长的人，都精通业务，善于指出志愿兵可能犯的错

误，而且志愿兵也会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原来的编制。无疑的，这时

会排除上校当将军、少校当上校、上尉当少校的事情；这会带来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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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好处，因为在曼彻斯特不会进行假牌将军的制造了，而伦敦现

在正是因此而获得虚荣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３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６１年３月１６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２８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９７２志 愿 兵 将 军



弗·恩 格 斯

布莱顿和温伯耳登

  伦敦及其郊区的志愿兵部队在复活节星期一的行动，看来完

全证实了我们在“志愿兵将军”①一文里的预言。兰尼勒勋爵想试

图在他亲自指挥下把自己区的所有志愿兵集合一天，一下子就引

起了各部队间的分裂。有一位柏立勋爵出来竞争总司令的候选

人；他用温伯耳登的野外演习日来同布蒙顿的作战演习对立。在

各部队中间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结果是：有些部队去布莱顿受

兰尼勒勋爵的指挥，有些部队去温伯耳登受柏立勋爵的指挥，有些

部队去的也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独立行动；也有些部队去里士满，

有些部队去旺斯特德。这种分散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损害。每个部

队是完全不依附于别的部队的，有权随便利用自己的节日。但是，

早在这次分裂以前就发生的，大概还要继续一个时期的这些激烈

争论、个人争吵和仇视表现，必定带来而且已经带来很大损害。军

官们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他们的兵士也同样这样做，但并

不总是和自己的指挥官在一起，于是大多数的伦敦志愿兵就分裂

成两大派——兰尼勒集团和柏立集团。接到开往温伯耳登的命令

的部队当中的许多兵士出现在布莱顿，没有携带武器，但是穿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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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以表示抗议自己的直接长官的决定和命令；而对这种同情的表

示感到特别满意的兰尼勒勋爵，甚至把他们编成了一个临时步兵

营，而且表现出一种在任何一个军队里至今还没有遇到的细致的

军人趣味，让他们同自己的兵士一道在他面前用分列式通过。至

少“每日电讯”１３７是这样报道的。

现在，我们要问，兰尼勒勋爵或柏立勋爵有什么权利把自己提

出来作志愿兵将军的候补者，从而在一向协同一致行动的部队之

间引起纠纷呢？这两位军官都在正规军服务过；如果他们原来有当

将军的大志，那末在他们面前，像在所有别人面前一样，达到这种

地位的通常门径是敞开着的；就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他们达到这

种目的的机会要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同行多１０倍。他们在加入志

愿兵部队的时候明明知道：这支部队的最高军衔是中校军衔；志愿

兵一旦被征召服现役，他们将同基干部队、民军部队一道被编成

旅，并且交给基干部队的旅长指挥；英国军事编制的性质本身，不

允许从任何别的兵种任命将军，只能从基干部队任命。他们追求

志愿兵临时将军的地位，是为了猎取无论是他们或任何别的志愿

兵军官都永远不会被任命的职位，而且，由于他们缺乏指挥大量部

队的经验，也没有能力担任这种职位。但是，如果他们只是由于想

当一天的将军，就破坏自己区的各部队间的团结一致，并且胆敢给

运动带来严重的损害；那末，他们就更应该受坚决的、严厉的谴责了。

直到现在，在志愿兵所有大的集训中，总司令的职务和任命旅

长、师长的权利，通常都是授与区的司令的。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

说过①，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制度，因为它符合军礼和隶属关系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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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任用通晓本身业务的指挥官。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制度是有

更大意义的。如果复活节集训的指挥权委托给有关军事当局，那

就不会发生分裂，并且能够避免所有这一切争吵。但是，看来伦敦

的指挥官们向自己的兵士灌输了一种极端荒谬的害怕总司令部的

心理。他们叫嚷：“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叫总司令部管事！”我们

在北方没有表现出这种狭隘性。我们总是同我们天然的军事长官

们友好相处，并且确信这样做的好处；我们也希望老制度仍然继续

实行下去，使我们避免现在正在使伦敦部队陷于分裂的这些可笑

的争吵。

伦敦人对总司令部不信任到什么程度，从斯卡利特将军来到

布莱顿（他是由总司令部委派回报演习进程的）一事而引起的吵嚷

中可以看出。各部队里的聪明人都大摇其头。派这位将军到这里

来是总司令部的由小及大的第一步。如果把这种情况当做理所当

然的事情而放过，那就预示着最可怕的后果。志愿兵是应该表示

反对的；的确，也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斯卡利特将军无权接受只有

郡的总督才能接受的敬礼。问题最临是这样解决的：他们两人同

时出现，一起接受敬礼。但是这样的问题居然能够成为辩论的对

象，这个事实表明，有些志愿兵对自己的地位认识得多么不正确。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无论是在部队的纪律方面，无论是在隶

属关系或者哪怕是在尊重高级军官方面，这次复活节集训都没有

给伦敦志愿兵带来好处。

在谈到某些野外演习日之前，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只能根据在

军事方面极不充分而又含糊的伦敦报刊的报道；因此，如果我们事

实有错误，这就不能归咎于我们了。

兰尼勒勋爵的５个旅走了分列式以后，就占据了布莱顿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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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阵地，面对着该城。这些旅很小，每旅有３个营，平均每营４００

人；需要用这些兵力占领一排山岗，而这排山岗太宽，这支人数不

多的部队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７０００人接战，那就是

估计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不很大，否则，部队就会退到预备队那里

去。因而，指挥官就会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部队分为第一

线、第二线和预备队，尽量保证自己的翼侧，责成自己的预备队和

主力（假设它们配置在后方）击退敌人的任何迂回运动。但是，差

不多可以从所有的报道中看出，兰尼勒勋爵竟把自己的全部７０００

兵士拉成了一条线！他的计划是按照超出部队数目两倍的人数制

定的；既然只来了７０００人，而不是两万人，所以他就用这支不大的

兵力占领了给两万人大部队用的整个地段。如果真是这样做的，

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兰尼勒勋爵追求志愿兵或任何别的将军职

位的问题了。我们是最不愿意相信他采取了这样荒谬的行动的，

但是我们从未见过通常自相矛盾的报刊差不多是一致这样报道

的，所以应该相信，事情原来就是这样。我们甚至获悉，曾经有一

支由几个连组成的小预备队，但是其中三分之二一下子就被调到

第一线了，这样一来，在战场上就连第二线或预备队的影子都未必

有了。

这个具有自己的假想第二线和假想预备队的第一线被假想敌

人攻击了，假想敌人遇到前面散兵的射击，然后就被右翼各连的横

队射击所击退。为什么训练志愿兵在作战演习中进行横队射击，

我们可说不上来。我们相信，所有参加过战斗的兵士都会同意我

们说的：在横队正步前进时期一度采用的横队射击，现在完全过时

了；它永远也不能在处于敌人的正面的情况下带来任何好处；在散

兵射击与齐射之间是没有什么适用的中间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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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敌人击退了防御部队的第一线。第二线和预备队（像应

该假设的那样，它们归根到底应该支援第一线）的行动是怎样描述

的，我们是莫名其妙的。各营要假定自己不仅是被击退了，而且还

要假定得到了援助。然后，位于后方高地的第二线被占领，又被放

弃；但是在第三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假想援兵到来，敌人被

击溃了，但是又没有遭到认真的追击。

“泰晤士报”告诉我们，所完成的运动都是最简单的运动。“电

讯”记者从一个军官那里得到一个简报，是关于他的那个营的运动

的报告：

“横队成四行队形到达之后，在第一连的正面之前组成一个四分之一距

离的纵队；纵队开始向左走并面对第一连重新展开，成横队（受第一连掩护）

前进，再站住，然后发出集合信号，散兵开始行动；从各连右方射击；横队退

却，成４行从各连的最右翼退到后方；正面改成纵队；在第一连后边组成四分

之一距离的纵队；纵队以排为单位围绕中央走过；为了绕到后方远处，纵队再

次展开；向左前进，展开成横队，并且齐射；从右边沿后方成连纵队推进；对第

一连排成横队；在第一连前面组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对第二连展开成正

面；然后，第一连推向战线，其余部分向右前进，在第一连后面组成四分之一

距离的纵队，在左侧成４行，这样退出丘岗。”

关于这些运动是怎样完成的，我们只知道，像志愿兵通常的情

况一样，距离常常被破坏，各连在编成横队时是零零散散的。

在温伯耳登，格娄典诺勋爵一清早带着自己的营进行了演习，

当柏立勋爵的两个旅（不到４０００人）到达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

这两个旅进行的演习是很简单的，但是它们非常有助于兵士们了

解在真正的战争中会发生的动作和队形变换。所有这一切在麦克

默多上校的演说里都讲得很好，我们只须补充一点：我们在这里看

到了横队射击，它是用来充实散兵退却之后与齐射开始之前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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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间隙时间的——这种做法，我们最坚决地认为从一切方面来说

都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时机，威灵顿公爵会宁愿让他的兵士就地

躺倒，也不会让他们上去遭受炮兵火力，并用软弱的、没有效果的、

使他们本身泄气的横队射击来还击炮兵火力。

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完全赞同麦克默多上校在他那篇值得

赞扬的演说中所阐述的意见，我们就以他的演说来结束这篇文章

吧。我们希望全体志愿兵注意他所谈的连队列教练，并且牢记在

心。虽然志愿兵的基本训练必然不如正规部队兵士的训练那样完

善，但是对于使营具有稳定性来说，连队列教练是有极大意义的。

只有特别注意连队列教练，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个不可避免

的缺点。

麦克默多上校说：

“志愿兵们！没有必要对内行的人们来详细地讲解你们今天的行动，但是

我认为有必要让你们注意一下你们在进行野外运动时所占领的那两个阵地

的性质。你们占领的第一个阵地无疑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敌人即使用上三

分之二兵力也无能为力。敌人的骑兵是不能顺利行动的，他的炮兵也不能给

你们带来损害，除非用曲射火力。假定说，敌人发现阵地非常坚固以后，企图

沿着通往温伯耳登方向的一条山谷，迂回你们的翼侧，到达现在我们所在的

高原上。这样一来，你们必须用向左调换正面的办法来放弃你们原先控制的

那个坚固阵地。敌人抱有双重目的。他想到一个平坦的地方去，以便能够使

自己的炮兵和骑兵进入战斗并且也用上步兵；他也想迂回你们的左翼到达温

伯耳登大道，沿这条大道可以通过你们的正面向伦敦推进。我想给你们指出

你们控制的两个阵地之间的差别。当你们沿着这条通往山谷的、骑兵和炮兵

都无法接近的难以克服的高地棱线配置时，情况就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们挡

住了敌人，而且在那里随便多少个勇敢的兵士也是会挡住敌人的；但是，在这

里你们就好像被放在一张台球桌上一样，你们可能遭到欧洲最优秀的部队的

打击。我发现，这里有些营在编成横队时有点不稳定。这我并不责备它们，因

为直到现在它们的实践还很少。不过它们仍然是不稳定的；如果说今天它们

５８２布莱顿和温伯耳登



在编成横队时是不稳定的，那末，假如这个平原被敌人炮兵火力扫射，假如你

们快渴死了，假如你们的伙伴在你们身旁纷纷倒下，假如你们突然在烟尘滚

滚中感到你们脚下的土地由于敌人骑兵的强大攻击而震动，情况又会怎样

呢？你们想一想吧，年轻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不稳定的。怎样才能

克服这一切呢？靠纪律，只有靠纪律。我用‘纪律’这个词，并不是指纠正不良

行为说的；我说的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

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

动，使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旅的行动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只有用连队列教

练才能达到这一点：只有多注意各个教练才能达到这一点，因为我把连看成

是军队的一种单位，如巢单个战士训练得很好，很稳定，那末一个连将是稳定

的，也就是说，整个军队将是稳定的。如果不深刻通晓连队列教练，你们在射

击时学到的一切东西，你们的一切热情，你们的一切爱国精神，在战斗的日子

里都将毫无用处。连队列教练，而且只有连队列教练才能有所帮助，所以我

请你们考虑一下，射击优秀——这还不是一切，如果你们不具备在敌人的火

力下队列的绝对稳定性，那什么也帮助不了你们。先生们，今天你们在潮湿

的地上做了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不想再多耽搁你们了，你们可以解散，各自回

到你们能够这样成功地保卫的家里。”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４月４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１年４月６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３１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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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连 队 列 教 练

  在本刊的上一期里，我们曾经提起志愿兵特别注意麦克默多

上校关于连队列教练的意见①。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

现在已经到了国内每个步枪手都应该认识到连队列教练的重要性

的时候。

我们最近曾经有机会参观了一个志愿兵部队的营队列教练。

这个部队在战士的比例方面，在良好的教练出勤率方面，在军官的

勤勉任职方面，因而在整个战斗力方面，总的来说无疑都在我区部

队的一般水平之上。使我们非常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同大约６个

月以前我们在这个部队中所看到的情况比起来，进步是很小的。

营队形训练进行得比上个季度末的情况好些，但是操枪动作和排

队形训练进行得很马虎。甚至在做“托枪”动作时，每个志愿兵都

好像根本意识不到他应该同他左、右、后的４００人一致动作。在做

预备和瞄准的动作时，每枝步枪都各具姿势，不顾两旁，好像以此

为骄傲似的。总之，按口令的每一个字动作，应当数“一、二！”或

“一、二、三！”的时候，都毫不在意地数着，好像已经习以为常。

在进行连队列教练的兵营院里的一角，我们偶然看到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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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团的一个班在一个军士指挥下排好队形进行队列教练。我们以

为，这是营里面的一个较笨拙的班在进行补充训练。但是，有多么

不同呵！兵士像雕像一样站着，在口令下达以前一动都不动，只有

执行口令的时候应该动的地方才动，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完全不

动。口令一发，每支枪都同时动作，按口令做的各个动作区分得清

清楚楚，并且是大家同时做这个动作。整个班实际上像一个人似

的。那些喜欢吹嘘志愿兵能够像基干部队一样完成一切任务的绅

士们，不妨来看看，稍微了解一下基干部队。那时他们很快就会发

现，在最好的志愿兵和训练最坏的基干团之间仍然是有极大的差

别的。

但是，可能有人问，要求队列教练这样完善，对志愿兵来说有

什么好处呢？志愿兵不是专为这个而建立的，也不能期待他们达到

这一步，他们也不需要这样。无疑，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仅仅

是企图使志愿兵同基干部队在队列教练的完善方面媲美，也会使

这个运动瓦解。但是，志愿兵应该有队列教练，应该训练到使他们

的普通的同时动作成为非常机械而又非常自然的程度，并且使他

们的各种运动和动作都稳定而一致，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军容。

在这几点上，基干部队始终是志愿兵应该仿效的榜样，而连队列教

练则应该是借以达到这些要求的唯一的方法。

就谈谈操枪动作训练和排队形训练吧。一个营的所有步枪都

必须切合口令的每一个字，并按照规则同时动作，这一点可不仅仅

是一个外貌问题。应该认为，志愿兵各部队现在已经能够做好这

个科目，兵士们彼此不碰撞，也不碰枪。但是，即使不管这一点做

得如何，仅仅是完成各种动作的马虎态度，就无疑会对受训的营产

生很大的精神影响。这些兵士中的任何一个，如果看到左右的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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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都做错了，而且别的步枪在他已经执行口令以后好久还在上下

乱动，那末为什么应当是他必须特别注意口令呢？如果左边的一个

兵士，不知道右边的伙伴们是否将同他一道按照口令装子弹、预备

和瞄准，不知道在自己做好准备的时候他的伙伴们是否也准备好

和他同时开枪或冲锋，那末他在敌人面前对伙伴们还能有什么信

心呢？而且，每个有经验的兵士都可以告诉你：这种同时动作的习

惯——相信军官的口令必有两三个宏亮清楚的字音应和，表示每

个兵士正和自己的伙伴们一起同时动作——对于一个营是有很大

精神影响的。这使兵士们意识到，他们确实像一个人，他们完全被

指挥官把握着，这个指挥官能够毫不迟延地、最有成效地运用他们

的力量。

还可以谈一下大部队或小部队的动作。只有每个兵士都对自

己的队列教练有了把握，达到了几乎可以机械地按照下达口令完

成任何一个要求动作的程度，一个营才能够稳定从容地运动。如

果一个兵士还得绞一绞脑汁，呕一呕心血，才能弄清楚下达的口令

要求他做什么，这样的兵士在一个营里是有害而无益的。发生这

种情况的常常是这样的兵士，他由于习惯或某种别的原因，总以为

在某些动作以后接着必然是另外一些动作；他时常会听到不是他

所期待的口令，而是完全另外一种口令，这样他就很可能做错。这

些缺点，只有不断进行连队列教练才能消除。在教练时，指挥官可

以使一个小分队在１５分钟内完全听从自己的命令做许许多多不

同的动作和队形变换，并且可以把队形变换的命令多样化，以致使

兵士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动作，那时他们就很快学会注意听

口令并且非常机械地反应口令了。做好一个营的各种动作必然慢

得多，所以一般来说对兵士不如对军官益处大；但是一个公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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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连队列教练已经完善的兵士，在优秀军官的指挥下，在很短

时期就能很好地学会营队形变换。兵士在有学识而又机灵的教官

的领导下，对连队形变换练习得越多，他们以后在营内行动也就越

沉着。没有必要指明营行动的十分稳定沉着是多么重要；齐射可

以乱到一定程度，而且仍然能获得成果；但是，一个营在做方队、展

开、纵队转弯以及其他动作时如果混乱不堪，那末，到面对一支活

跃而又有经验的敌军的时候，是随时都会惊慌失措，无法自救的。

还有一个关于距离的重要问题。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任何一

个志愿兵的军官或兵士也没有目测距离的技能。每次营队列教练

都表明，在营成散开队形或密集纵队行进时，在展开时，军官对保

持正确距离是感到多么的困难。由方队变成纵队时，位于中央各

班的兵士差不多总是保持不好自己的距离，他们朝后退得不是太

多就是太少，结果使向后转也做得很不正确。军官只有在营里才

能学会保持距离，尽管连里面以排、班为单位的队形对他们也会有

所帮助；但是，兵士要想学会变方队为纵队（这种队形变换在面对

敌人时是极其重要的），就必须在连里来练习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谈，这就是兵士的军容问题。我们所指

的不仅仅是每个单独的兵士精神振作，有神气，毫不拘束，而且还

指那种连、营队形变换时的快速同时动作；这种快速同时动作，无

论对于做动作的部队，或是对于一个做原地操枪动作的营，同样都

是必要的。看来，志愿兵如果能大致在要求时间内（通常包括几秒

喘息时间）勉强达到指定地点，他们就十分满意了。无疑，这是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志愿兵部队存在的第一年做到这一点，每个人

大概都会完全满足了。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有条令所要求的、固定

的方式，这种方式被看做是能够在尽可能短时间内达到指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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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每个出场的人都最方便，因而也最有秩序的方式。由此可

以得出结论：对规定方式的任何违反，都必然会使秩序受到一些破

坏，不够整齐，不够正常，这不但给参观者一种马虎从事的印象，而

且也意味着浪费了一定的时间，同时还使志愿兵以为条令上的各

条规定不过是瞎扯。试让一个兵士看一下志愿兵部队如何从中间

和正面成四路纵队行进，如何按连站队或进行某种别的队形变换，

他立刻就会看到我们养成了何等马虎从事的习惯。这些缺点在老

基干团里是可以容许的，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踏实训练的基础，

并且可以重新进行这样的训练，摆脱自己的缓慢操法；但是在志愿

兵部队里，这些缺点就危险得多，因为那里必然缺乏这种坚实的细

致训练的基础。他们那种马虎从事的习惯起初是不得不容忍的，

因为兵士必须很快地练完全部基本训练课目；但是这种习惯必须

用正规的、勤奋的、严格的连队列教练加以纠正，否则就会滋长和

扩大。彻底消除这种习惯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习惯无论如何是

可以而且必须加以限制，不使它进一步发展的。至于兵士的个人

姿态，我们认为它会逐渐好起来，虽然我们非常怀疑，志愿兵在原

地踏步时摇摆不定的队形（这种情形在志愿兵的任何教练中都可

以看到）是否有一天会完全消失。我们说的是一种在原地踏步时

上身动弹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迄今所看到的志愿兵身上大概

都有。右脚刚一抬起，右眉也抬起，左肩就落下；左肩也和左脚一

同向上抬。这样，整个正面就前后摆动起来，就像在暴风袭击下的

一片成熟了的庄稼一样，而不大像一队准备迎敌的坚强兵士。

以上所说的这些，我们相信已经足以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了。凡是关切操练动作的志愿兵，一定都会同意我们所说的进行

正规而勤勉的连队列教练的必要性；让我们再提一下：对志愿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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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基本训练肯定是一直忽视的，所以，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补救这

个缺点，就需要多加注意，多做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４月中

载于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０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３３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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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步枪和步枪射击
朗卡斯特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

  华林格中尉和工兵部队的军士们前不久的比赛（关于这次比

赛我们在本刊４月６日和１３日两期上已有报道），又引起了公众

对特别作为军用武器的朗卡斯特式步枪的性能的注意。在查塔姆

比赛时，军士们用来进行射击的是工兵部队装备的价值约４英镑

的朗卡斯特６７７式椭圆形枪膛的普通军用马枪。用这种武器同制

造精良，价值约２５英镑的惠特沃思式步枪比赛，显然是不公平的。

把朗卡斯特式马枪和普通恩菲耳德式步枪加以比较，这更合理一

些，因为这两种武器的差价不大，而且朗卡斯特式步枪的价格可能

会等于恩菲耳德式步枪的价格，如果政府工厂大批生产朗卡斯特

式步枪的话。那末，朗卡斯特式步枪是不是更好的呢？这仍然是一

个问题。“伦敦评论”１３８发表的一篇短评的作者，从一般原则出发，

并且根据真实的经验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来研读一

下他谈这个问题的文章的下述摘录：

“决定着步枪射击精度的法则很简单。必要的只是定出弹丸的长度和直

径之间的一定比例，并使弹丸围绕它的纵轴适当地旋转运动，从而达到无误

的射击精度，不管这种旋转运动或螺旋运动是以何种方式授予弹丸的。这就

是说，枪膛可以有任何数量任何形状的膛线或者干脆没有膛线，但是，如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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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住规定的比例，而且弹丸得到正确的旋转运动，射击精度在任何情况下都

将是一样的。然而在选择适合于兵士的武器的时候，必须首先遵守一点：武

器的重量和长度不得超过一定限度，它应易于装弹和易于擦拭。由此可见，

为使武器易于装弹起见，装弹时的摩擦面要尽量小些，膛线形状的选择要尽

可能完全避免有角。我们不知道有比椭圆形螺旋更好地满足这些要求的别

的形状，因为这种形状的枪膛装弹时只有两个摩擦面，而且用兵士在战斗环

境里采取的那种简陋办法擦拭时，任何别的形状也提供不出这种方便。看

来，这种看法已被印度战局的成果和马尔他、直布罗陀以及英国国外其他各

地的考验所证实。据说在印度，恩菲耳德式步枪在战局的许多紧要时期完全

‘失灵’。报纸、私人书信和官方报告都充满类似的怨言；但是工兵部队用椭

圆形枪膛的步枪在同样的情况下使用同样的弹药，却从来没有误过事，使军

官和兵士都很满意。

恩菲耳德式步枪如果缩小口径并且使用较长的弹丸，也可以提供出像惠

特沃思式步枪一样的良好效果；至于现有的军用恩菲耳德式步枪，仍然必须

视之为一种满足做不到的要求的尝试。并没有允许负责设计这种武器的军

官把它的口径缩小到低于规定的限度。因此采用了０．５７７英寸的标准口径。

由于枪膛直径太大，发生了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困难，即：当弹丸受火药爆

炸作用沿枪膛运动时，弹丸难于完全地绝对密封地贴住膛壁。让我们来考察

一下恩菲耳德式步枪表现出来的这些不完善条件的实际效果。弹丸重量定

为５３０喱。火药装药量——７０喱，口径如上所说是０．５７７英寸。７０喱火药

爆炸产生的、作用于弹丸横断面的大面积上的压力，不会而且也确实没有使

弹丸在一切情况下都扩张到所要求的程度，使之填满膛线。精密进行的试验

表明，均匀地充分地向周围扩张的弹丸甚至不到百分之十。有时在弹丸上清

楚地看到只有一条膛线的痕迹，有时有两条，只有总数十分之一的发射后的

弹丸完全扩张了；因此，口径０．５７７英寸的军用步枪的射击就不够准

确。    

带有任何形状膛线的步枪的精确射击的最好条件是：口径应为０．５英

寸，弹丸长度１．１２英寸，膛线缠距或螺距１比１８英寸，弹丸重量５３０喱：火

药装药量９０—１００喱（６号）。在这些条件下，对弹丸横断面产生压力的这个

力量就可以增大，所以弹丸必定牢靠地贴住膛壁，这是因为：枪膛的直径缩小

了，可以增大弹丸的长度，而弹丸上使金属部分扩张的木塞就不需要了。因

此弹丸就是一个长度约等于三条直径的同质的实体。爆炸时火药气体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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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起初作用于弹丸底，即它的后部（ａ），而动力的传动，虽然差不多是在一

瞬间进行的，但仍然遇到构成弹丸的金属物质的ｖｉｓｉｎｅｒｔｉａｅ〔惯力〕，——这

种惯力作用于弹丸全身（从ａ到ｂ），并且被枪膛的空气正面阻力加强。

小口径步枪弹丸

一看就明白，这种阻力应该出现在弹丸的中部或最大的阻力面（ｃ）上，因而弹

丸会在这里完全自然地变粗，会稍微缩短，譬如说大约缩短０．１英寸，而它的

中部直径将充分增大，足以准确地适合枪膛的形状，不管这种形状怎样。

如果这些比较完善的条件具备了，那末５００次里就不会有一次扩张不足

的现象，弹丸总是适合枪膛形状的，结果就能达到最好的射击精度。

这些意见对任何型式的一切步枪都适用。

这些有利条件究竟给步枪提供了什么？为什么它们能提高射击精度？我

们指明弹丸是怎样准确地适合枪膛形状之后，再进一步看看它的效果。步枪

设计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取得‘低伸弹道’；这就是说，弹丸在飞行时走的曲线

应该尽可能地接近直线，因此就必然绝对需要高速，这种高速能把使弹道弯

曲的重力作用减小到最低限度。缩小口径可以达到第一个目的，而最高速度

和最大射击精度是靠增大作用于缩小的弹丸横断面的火药装药量取得

的。    

关于膛线构造方式，从我们所谈的可以看出：既然弹丸从枪管飞出时得

到必要的‘旋转’，那末这种旋转是怎样授给弹丸的，实际上就完全无关紧要

了，像惠特沃思式步枪那样，用六角形枪膛也好，像朗卡斯特式步枪那样，用

椭圆形枪膛也好，像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样，用三条膛线也好。如果一条膛线

就足够使弹丸旋转运动，也就没有必要用几条膛线，因为需要的条件已经具

备了。但是，仍然很容易证明，某些膛线方式是有缺点的。如果膛线成角，那

就有一部分力量浪费在弹丸扩张时填充这些角上面了，更不用说推进的气体

在这些地方可能逸走。此外，每个角都是枪管的缺点；这种毛病在任何数量

膛线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并且和膛线的深度成正比例。所以，理论上最好的

形状是朗卡斯特式步枪的椭圆形螺旋，因为这种步枪的形状可以使弹丸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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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小很小扩张的情况下也最容易适合。

下述事实可以看出朗卡斯特式步枪有很大优点，即在恩菲耳德式步枪中

选以前，当时同它竞争的朗卡斯特式步枪曾经被４个完全不同的委员会看

中，得到推荐。它被提交总司令同意，并且被后者送到海特作最后决定。当地

步兵学校的军官们的第一个报告是极好的，但是在第二个报告中他们赞成用

恩菲耳德式步枪。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弹丸‘同膛线脱离’。但是，据说后

来弄清了以下情况。用来进行初次试验的第一批１万发普里契特式子弹是

规定的标准口径。用这种子弹效果很好。再次试验时使用了另一种弹药；第

一批子弹是１８５３年制造的，而第二批是１８５４年；在海特进行试射的军官们

不知道这两种弹药的差别，因为没有通知他们，１８５４年制造的子弹的直径比

１８５３年制造的子弹的直径小０．００７英寸。

在最后决定采用恩菲耳德式步枪以后过了一年半，当菲茨罗伊·索美塞

特上校（当时是上尉）试验工兵部队带有椭圆形枪膛的马枪样品时才发现这

个情况。不难理解，既然缩小的普里契特式子弹的直径比规定的标准小，所

以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铅的硬度偏高的情况下，它必然会得不到旋转运

动而飞出枪口，也就是说，它扩张得不足以填满朗卡斯特式步枪或任何别种

步枪的枪管的整个内部。

我们认为，未必有人怀疑，惠特沃思式步枪用于军队太贵，并且要求在战

斗情况下做不到的那种细心保养；所以应该试验朗卡斯特式步枪和恩菲耳德

式步枪或其他适合于战时条件下繁重勤务的步枪。但是这种试验不应该采

用射击比赛的形式，而应该用同等火药装药量、同重同型的子弹从固定架上

射击，这样做，一切条件相同，试验效果就仅仅取决于武器本身的性能了。”

上述评论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１）任何步枪射击用的椭圆形

弹丸的直径和长度之间的比率怎样最好？（２）朗卡斯特式步枪或带

有椭圆形枪膛的步枪有什么优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同意作者所说的必须承认他所提

出的优等弹丸的尺寸最合适。到目前为止效果最好的步枪是瑞士

步枪和惠特沃思式步枪，这两者的口径不到０．５英寸，弹丸长度较

大。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就这个一般性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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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看不出作者举出了肯定的证据来证明

朗卡斯特式步枪对恩菲耳德式步枪有任何优越性。工兵部队的马

枪不像步兵的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样常常“失灵”，这是容易解释的，

因为在任何军队中，步兵的人数都要比工兵多一百倍；基干部队使

用自己的步枪一百次，工兵部队也未必有一次使用自己的马枪，这

是由于工兵部队负有完全不同于步兵的任务。

惠特沃思式步枪的例子可以为证：在全装药的情况下，可以使

长的、很难扩张的、后部带有相当深的凹部的弹丸差不多适合任何

形状的枪膛；这里要求有很大的扩张，但弹丸的后部仍然适合六角

形枪膛。所以，无疑能够做出一种弹丸，它扩张得足以填满椭圆形

枪膛的横断面，如果这两个直径的差别不太大的话。但是我们不

明白，为什么根据这点就可以认为工兵马枪比恩菲耳德式步枪好。

我们作者的那种理想弹丸与这种马枪毫无关系——它不会适合马

枪；如果甚至在缩小口径的情况下，作者还认为，要使弹丸适合椭

圆形枪膛，必须把火药装药量增大到９０—１００喱，那末，我们认为，

这无异于默认，现在采用的７０喱装药量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

椭圆形的工兵马枪枪膛里的弹丸能充分扩张。我们的作者不谈在

增加装药量的情况下后座力的增大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我们知

道，重达８０—９０喱的装药量，在惠特沃思式步枪中，引起了相当讨

厌的后座力，以致在快射时很快地影响到瞄准的稳定性。

在查塔姆比赛中工兵马枪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某些私人

用朗卡斯特式步枪也进行了出色的射击，报刊上也不止一次地提

到过，最好是再试验一下用椭圆形枪膛和扩张的弹丸的步枪的性

能和它是否适于作军用武器。从我们方面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步

枪也不会没有缺点，膛线构造原则是军用步枪方面极其次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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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什么用这样一些小节来挑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毛病，而不

马上探讨问题的本质和指出它最大最重要的缺点是大口径呢？改

变一下口径，你们就会看到，一切其他的改进都只不过是些细节

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４月底

载于１８６１年５月４日“朗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３５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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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阿尔德肖特
①

和志愿兵

  剑桥公爵在伦敦步枪旅宴会上的一篇演说中说，他很希望能

在阿尔德肖特看到志愿兵。在他看来，唯一的困难是如何把他们

吸引到那里。现在我们试提几点关于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建议。

无疑，根本谈不上把整队的志愿兵部队派到阿尔德肖特或任

何别的兵营的问题。组成志愿兵的人员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没有一个连（营更谈不到）的大多数人员能为此目的同时腾出即使

是两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既然不能把整队的志愿兵吸引到阿尔德肖特，是否能够

单个地派他们到那里去，而且仍然能学到许多东西呢？我们认为，

如果给志愿兵提供一切有利条件来利用这种机会，这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相信，志愿兵的绝大部分人，经常都能够在一年内从自己

的日常工作中腾出两个星期。他们许多人定期有这样的休假，甚

至更长的休假。他们中间一定有很多人不会拒绝，相反，甚至会乐

意至少有一次在阿尔德肖特花掉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只要那里要

他们。因此，从５月到９月底，阿尔德肖特可以毫无困难地保持住

人数每次至少相当于一个完整营的志愿兵轮换人员。如果我们能

把这些轮换人员吸引到兵营的话，怎样才能使这一点得到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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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拨出一批约６００名志愿兵用的板房或帐篷，并任命

一名基干部队的上尉或者更好是一名少校为这个志愿兵兵营的营

长，再给一名副官和一名班长协助他。譬如说，一有足够人数的志

愿兵报名，兵营在５月间就应当开始；如果兵营人满，那末下一批

申请者只有在有了他们的地方，而且所有这些志愿兵都编成了营

的情况下才能入营。为了使他们服装一律，他们应当在衣服外面

罩上一件规定样式和颜色的外衣。军官人数一定是过多的，解决

的办法只能是：让这些军官临时充当军士甚至列兵。我们绝不认

为这是个缺点，相反，我们将认为这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志愿兵军

官都不是认真地亲自受过队列教练的，因此暂时回到队列只会给

他带来好处；他应当想起，每个基干部队军官年年都要打一个时期

的步枪。营里临时军官的职务的分配是不难安排的，可以先从参

加的上尉中资格较老的开始，其余的以后轮流担任他们的职务。

不妨委托给营长一些自决的权力来指派这些职务，以便保证在参

加的军官中间开展活跃的竞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细节问题，

只要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它们的解决是不会遇到大困难的。

这样拥有轮换人员的营，任何时候也不能达到很高的战斗训

练水平，而且营长和他的助手的任务也是不轻的。但是无论如何

会达到一个目的，即：一般在志愿兵中，特别在在军官和军士中，会

形成一个由哪怕是当了两个星期真正的兵士的人组成的核心。两

个星期可以说是一个短得可怜的期限，但是我们并不怀疑，每个人

在离开兵营时都会感觉到，他在到阿尔德肖特以前是个什么样，现

在又是个什么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大。一个星期里在整天忙

于各种事务之后进行一两次训练，比起在兵营里早晨、白天和晚上

训练即使是两个星期，这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在这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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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每个住在兵营的志愿兵除了军事训练外将没有别的事务；他将

能把自己的队列教练提高到目前的志愿兵队列教练不管持续多久

都达不到的程度；此外，他将得到更多的军事勤务，这比他在自己

的部队中所能希望看到的要多得多，除非他所在的部队专门派往

兵营。每个人在离开阿尔德肖特时都会认为，他在这两个星期里

所得到的东西，至少可以同他前此在志愿兵部队整个服役期间所

得到的东西相比。经过一定期限，一个人或几个人没有去过阿尔

德肖特的志愿兵连队就差不多不会有一个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

明白，各部队用这种方法注入一些受过较多训练的分子，是会怎样

大大增进部队的稳定和军人作风。

我们估计每个志愿兵的训练期限应为两星期，这只是因为差

不多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办法抽出这样短的时间。但是丝毫也不

妨碍那些有条件的志愿兵留在兵营里整整一个月。

不言而喻，志愿兵住在兵营里应该自费。政府则应该提供帐

篷和兵营用具，还可以安排口粮的供应，由志愿兵出钱。这样一

来，国家差不多可以不要花一个钱，对志愿兵自己也很便宜，而一

切事情都按真正的兵营规章安排了。

我们不怀疑，如果这种尝试哪怕只做一次，它也会得到志愿兵

的热烈响应；营会经常满员，而且，也许很快就有必要在别的兵营

或阿尔德肖特这里再集合一些这样的营。如果剩余的军官人数太

多，可以在某个兵营里建立一个特别的“军官营”，留住期限更长一

些，而且我们认为，这样的营至少要一个季度才是有成效的。

但是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使兵营或基干部队给志愿兵军官带

来好处；这就是把这些军官临时派遣到正规军的营里工作。不使

军官们离家太远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这段派遣期间（譬如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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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志愿兵军官应该像他真正属于该团那样工作。无疑，可以找

到办法至少一次派一名志愿兵军官到一个营里工作，同时丝毫不

妨碍那些对待志愿兵一贯极好的现役军官的工作习惯和地位。如

果这一建议被采纳，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派那些没有用某种方式证

明自己能够从这里取得好处的志愿兵军官去基干部队，因为把志

题兵军官派到那里不是为了去学起码的知识，而是为了巩固和提

高他们已经取得的知识，为了学习他们在自己的部队里学不到的

东西。

我们的两点建议——在兵营里编成输换营和允许派遣适当的

志愿兵军官到基干部队一个月——主要以训练军官为目的。我们

一再重申，志愿兵部队的弱点是军官；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现在

所有的人应该都看得很清楚，靠现行的志愿兵训练制度不可能建

立一支有训练的军官队伍，所以必须寻求新的训练方式，才能使志

愿兵部队的情况不但不会日益恶化，反而会日益改进。

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为了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我们

并不想向读者推荐一个拟好了一切细节，规定了一切可能的事项，

并且准备立即付诸实现的最终计划。这应该由别人来做，如果这

个问题得到认真对待的话。但是，我们要说，整个志愿兵运动是一

个尝试，如果不准备把这个尝试更进一步试验下去，以便找到一条

改进新的军队的可靠途径（这是这个尝试的成果），那末运动最后

一定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５月初

载于１８６１年５月１１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３６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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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陆军部和志愿兵

  我们认为，在全大不列颠的志愿兵当中，任何地方都不像郎卡

郡和曼彻斯特等城市那样，非常乐意服从陆军部的一切命令和指

示，对正规军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根据军事当局的要求指导志愿兵

运动。要求自备武器库的指示刚一下达就被完成了，虽然在大城

市里这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无论下达什么命令，都立

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在我们的大批志愿兵大量集结时，他们就

预料到了剑桥公爵的意图，请求区的军事当局负责指挥，并把他们

编成旅。我们郎卡郡的志愿兵由于希望取得成效，是对政府的一

切干涉都作善意估价的；他们知道，统一的形式和正规的编制都是

最必需的，所以他们把陆军部的每个通令都看作实现这些必需要

求的步骤。“志愿兵杂志”从第一期起就不断劝说要情愿和乐意服

从陆军部的命令，并且阐明志愿兵和军事当局（无论地方或中央）

之间的完全一致会带来许多好处。当其他地方，特别是伦敦神秘

地盛传着总司令部起了有害影响，当局企图由小及大逐渐得手等

等的时候，我们连一分钟也没有被这样的看法动摇过。我们完全

相信总司令、陆军大臣以及他们的所有部下所说的他们乐意用一

切可能的方式方法支持志愿兵运动的话是真诚的。

但是，我们不能闭眼不看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两件不大的事情，

３０３

月），志愿兵军官应该像他真正属于该团那样工作。无疑，可以找

到办法至少一次派一名志愿兵军官到一个营里工作，同时丝毫不

妨碍那些对待志愿兵一贯极好的现役军官的工作习惯和地位。如

果这一建议被采纳，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派那些没有用某种方式证

明自己能够从这里取得好处的志愿兵军官去基干部队，因为把志

题兵军官派到那里不是为了去学起码的知识，而是为了巩固和提

高他们已经取得的知识，为了学习他们在自己的部队里学不到的

东西。

我们的两点建议——在兵营里编成输换营和允许派遣适当的

志愿兵军官到基干部队一个月——主要以训练军官为目的。我们

一再重申，志愿兵部队的弱点是军官；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现在

所有的人应该都看得很清楚，靠现行的志愿兵训练制度不可能建

立一支有训练的军官队伍，所以必须寻求新的训练方式，才能使志

愿兵部队的情况不但不会日益恶化，反而会日益改进。

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为了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我们

并不想向读者推荐一个拟好了一切细节，规定了一切可能的事项，

并且准备立即付诸实现的最终计划。这应该由别人来做，如果这

个问题得到认真对待的话。但是，我们要说，整个志愿兵运动是一

个尝试，如果不准备把这个尝试更进一步试验下去，以便找到一条

改进新的军队的可靠途径（这是这个尝试的成果），那末运动最后

一定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５月初

载于１８６１年５月１１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３６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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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事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正是当权的人们对志愿兵运动的

看法有了某种改变，特别是从格雷和里彭勋爵不再当陆军副大臣

时起。几个星期以前——大概是在降灵节星期一——兰尼勒勋爵

在瑞琴特公园检阅了他请来的伦敦志愿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

严厉谴责过兰尼勒勋爵当将军的企图①。他本来应该请求志愿兵

总监麦克默多上校检阅他的志愿兵，或者为此另派一名有资格的

军官。但是不管是否适宜，他毕竟和他的志愿兵一同到公园去了。

检阅是公开宣布了的，人人都知道，因此招来了一大堆观众。在这

堆人当中，有些人行为极端卑鄙；他们团团围住志愿兵，打乱他们

的横列，使他们无法变换队形，并且投掷石子，据说有些人甚至还

企图用尖东西刺伤军官的马匹。这种行动刚一开始，指挥志愿兵

的军官们自然就去找警察了，但是，据说组成理查·梅恩爵士大军

的６０００人之中，在那里的连一个也没有！结果，由于这堆人的干

扰，兰尼勒勋爵的检阅遭到完全失败。很可能，如果让这种事件任

意发展下去，那末整个事业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就像兰尼勒勋爵以

前的一切企图必定遭到失败一样。由于整个事件的结果，兰尼勒

勋爵成了受难者，得到全体志愿兵的热烈同情。

勿庸置疑，在公开宣布过的检阅中完全没有警察，这不完全是

偶然的。报纸曾经指出，警察一定是接到了躲开的指示，我们知

道，在伦敦志愿兵中间，也盛传总司令部曾经插手此事，总司令部

里有人想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破坏志愿兵运动。因此，伦敦掀起

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愤怒情绪；应该承认，上述情况（据我们所知，这

些事一直没有人试图为之辩护或解说）是非常容易造成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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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本周还发生过另一件事，它绝不说明当局像它答应的那样，打

算尽力支援志愿兵。不久前曾宣布，我们曼彻斯特的一个部队打

算加入兵营受短期训练。我们相信，这种宣布只是在证实了有可

能实现这一点之后才做出的。人们都说，曾经口头请求当局发给

帐篷等等，也已得到了同意；甚至条件都确定了。我们相信，达成

这一协议顶多是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据此，又达成了所有其他

协议——关于兵营营地、关于营内小卖部、军官食堂以及其他种种

问题的协议，——可是当一切准备就绪，正式请求发放帐篷的时

候，政府一下子就变卦了，宣布任何帐篷也不能供给！

这当然就破坏了整个计划，部队的全部花费和操劳就算白费

了；我们都知道，志愿兵部队是有一切理由小心使用自己存在银行

里的一点积蓄的，如果它们有这种积蓄的话。有人告诉我们说，请

求政府供给帐篷的志愿兵部队太多，政府不能弄到供所有部队用

的帐篷，所以任何部队一个帐篷也不供给。不管这是否属实，政府

应该知道，契约总是契约，后来的事件是不能解除政府已经承担的

义务的。但是据曼彻斯特和伦敦现在正在开始散布开来的传闻，

说这只是一种不值一提的借口而已，政府根本不希望让志愿兵受

兵营训练；即使有关的部队要自己出钱自己想办法来为自己弄到

帐篷或板房，上面也仍然是不赞成兵营训练的。

这些事情，当然不能促进当局和志愿兵之间的和睦关系，而这

种关系是使运动进一步取得成就所必需的。运动是十分强大有力

的，任何政府都止不住它；但是，志愿兵对当局缺少信任和相当局

暗中反对，却会很快引起不小的混乱，把运动的发展阻碍一个时

期。这是不应当容许的。议会中有很多志愿兵军官。希望他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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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地位，设法使政府做出解释，以便立即扭转情况并向志愿

兵表明：他们将能够得到诚意的支持，不再有暗中的敌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６月初

载于１８６１年６月８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４０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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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瓦德西论法国军队

  不久前在柏林出版了“法国军队在练兵场和战场”１３９一书，它

引起了很大轰动，短期内出了好几版。虽然作者只自称“一个老军

官”，但是该书出自前普鲁士陆军大臣瓦德西伯爵将军的手笔，毕

竟不是什么秘密了。他是一个在普鲁士军队里占有很高地位的

人，使他在那里特别突出的是，他从根本上摧毁了旧的、学究式的

训练兵士散兵战、侦察、警戒、以及执行一般轻步兵勤务的制度。

他的新方法（我们可能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再来谈它），现在已在这

个军队里实行。这个方法的出色之处在于完全摆脱了一切形式方

面的学究气，专门激发兵士的智力来执行只有通过许多人的聪明

的谐调的协同动作才能很好完成的勤务。十分自然，一个这样重

视每个单独兵士的智育的军官，总是非常注意法国军队的，因为法

国军队是一支在军事方面以自己兵士的个人智力而最出名的军

队；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他把这支军队作为自己研究的特殊对象，

在这支军队的队伍中他有许多朋友和熟人，从他们那里他能够得

到宝贵的情报资料，这是用不着奇怪的。法军在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

争时期对欧洲的一支最优秀最勇敢的军队赢得了胜利之后，全欧

洲都在研究是什么情况使法军总是取得这样不寻常的胜利。瓦德

西将军在上面提到的书里所叙述的，据他看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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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下面是一段从他关于法国军队的一般特点的概述中摘录的文

字：

“法军有法兰西性格的一切优点，但也有其一切缺点和短处。它受到真

正尚武精神的鼓舞，充满了战斗热情，渴望行动和荣誉，勇敢而大胆，它一

向证明着这一点，不久前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和意大利各战场也作出了证

明。无论是军官或兵士，特别是精锐部队的军官和兵士，到处都表现出惊人

的大胆行动，所以法国兵士在这些战局中的行动一般都值得给予最大的注

意。

法国兵士身体和头脑都非常灵活，这虽然往往变成好吵好动，但是无论

是打仗还是干任何重活，他们都是不知疲倦和顽强的。

每个个别兵士非常自负，充满雄心，爱好虚荣，他所希望的只有一点——

向敌人进攻。他不知道任何困难；他的行动准则是一句古老的法国谚语：‘可

能的，等于做成的；不可能的，总是做得成的。’他不多加思索地——的确，

往往是不小心地——前进，确信没有任何他不能克服的困难。这样，他总是

以他的民族所固有的那种猛劲和热劲力图进行攻击，他的主要力量就在于

此。此外，法国兵士聪明、灵巧，特别适合于单人战斗，并且习惯于独立行动。

他在困难情况下有办法，灵活；他有特殊的技能，能够给自己安排一个舒服的

露营场所，在火线上修复桥梁等物，立刻使房屋和村庄适合进行防御战，然后

以最大的顽强性保卫它们。

战争是军队的最如意的环境。法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为战争对于军队

来说是正常状态，所以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以真正作战时期的严格性

对待军队。团尽可能经常集合在兵营里，此外，还要它们经常改换宿营地，不

让在它们中间产生和平时期的习惯。同样，兵士的训练也专门使之适应于战

争目的，不做任何为了阅兵目的和事情。从来不根据分列式的表现来评判任

何一个部队；所以外国军官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当法国营走分列式时，即使在

皇帝面前，也是步伐随便，横队摇摆，兵士们步子杂乱。扛着枪懒懒散散地行

进。

但是这种图景除它的光明面外，也有它的阴暗面。所有这些促使法国兵

士猛烈进攻的好的军事素质，只有在你们允许他进攻的时候，才产生自己的

辉煌效果。作为他的一切进攻能力的源泉的个人感，也有很大的缺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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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如果主要是考虑自己，那就只有在全体顺利进攻时才跟全体一道前进；

但是如果全体在压力之下或者突然地被迫退却，那末它的团结即每个个人同

自己伙伴的联系，就会很快破坏，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部队战术训练马

虎（下面将谈到），就使一切坚定性成为不可能，并且导致混乱和彻底瓦解。

此外，法国人生来爱忌妒，并且容易在紧急关头以他们民族所固有的那

种轻率性猜疑别人。法国兵士非常热情地乐意跟在自己的革官后面进入战

斗，但是只有在这些军官走在他的前面，名副其实地带着他们的时候。兵士

所希望的就是这个，所以当他们在火线上前进时，他们便高喊：‘肩章带穗的，

往前走！’来表达这种希望。这就使校官和将军通常必须走在自己的军队前

面进入攻击——当然，这是一个将军的最合适的位置，——法军的军官队伍

损失特别大的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当退却不可避免的时候，对军官的信任就

很快消失了，甚至公然不服从。由于这些原因，法国军队在重压之下的被迫

退却，对它说来，过去总是而且将来也总是带有毁灭性的。”

瓦德西将军本来还可以补充许多东西来描述法国兵士怎样容

易在不利情况下丧失对自己军官的信任。兵士对自己的直接长官

是否信任（甚至在不止一次的失败以后），是有无纪律的最好标志。

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军并不比毫无纪律的新兵强多少。对他们来

说，无疑的事实是，他们从来是不可能被打败的，除非是由于“背

叛”；所以每当他们吃了败仗，被迫退却不过几百码，或者出乎意料

地遭到敌人的突然推进的时候，他们总是高喊：“我们被出卖了！”

这与他们的民族性格是如此不可分，以致拿破拿在自己的回忆录

（事变以后很久写于圣海伦岛上）１４０中，也不公正地指责他的很大

一部分将军有某种背叛行为，而法国的史学家——军事史学家和

其他史学家——也更加夸大这种指责，甚至变成了最惊人的捏造。

民族怎样看待将军，兵士也就怎样看待自己的团和连的军官。几

个有力的打击，纪律就全完了；正因为如此，与所有其他军队比起

来，法军所作的退却是最带有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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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兵士和军官的补充制度，瓦德西作了如下的叙述：

“法国兵士是用抽签办法从全国青年中间招募的；但是每人有权缴纳政

府规定的一笔钱找人代役。这笔钱收进政府支配的基金里，代役者从基金中

领取一小笔款子作为应募奖金，而其余的钱则在服役期满时领取，利息在整

个服役期间向他交付。但是他应得的那笔钱可能因犯了罪或行为不端而被

部分或全部没收。这样，政府就把挑选代役者的事情完全抓在自己手里，并

且通常尽量只录用那些服完一期７年兵役、表现可靠、品行良好的人当兵。

所以军队总是能够有很多老兵，大多数军士就是从他们中间选拔出来的。服

役期限是７年，但是，在这个期限中，大部分兵士实际上只在军队服役四五

年，其余时间都在休假中度过。

军士选拔是非常仔细的，他们都受到长官密切的考察，大部分人不但本

身品行好，熟悉业务的一切细节，而且机警，有独立精神，有优美的军人姿态，

有一定的尊严，特别是在对待兵士方面，他们熟悉应当怎样利用条令给予他

们的权力来对待兵士。既然每个军士都能够被提升为军官，他们就竭力与兵

士保持一个距离，另方面也尽一切努力表现自己，给自己的部下做出好的榜

样。

目前大多数军士都是代役者。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在自己第一次服役

期间成了下士和中士，这多半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而由于应考者太多进不了

军事学校的青年，他们为了取得军官军衔自愿参军。这些青年很快晋升为军

士，在他们能够成为少尉之前，要通过军士的实际业务考试，服役２—４年以

后就常常取得军官军衔。

大多数由列兵提升的军官，取得军官军衔要在服役９—１２年、甚至常常

在１５—２０年以后。从随便选出的１７０名这样的军官来看，１６名是在服役２—

４年以后取得军官军衔的，６２名是在服役５—８年以后，６２名是在９—１２年

以后，３０名是在１３—２０年以后。前１６名属于受过教育的青年一类；服役５—

８年以后取得军官军衔的６２名，是作为战功卓越者提升的。由此看来，平时

由列兵提升军官甚至在法国也是很慢的。

军官补充，一部分来自列兵（如上所述），一部分来自军事学校（主要在

平时），在军事学校，青年必须学满两年，然后经过严格考试，马上就取得军

官军衔。这两类军官彼此间有很大距离；军事学校的学员和兵士出身而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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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人，是用轻视的眼光看那些因服役多年而取得带穗肩章的上了年纪的

少尉和中尉的；甚至在一个营里，军官们也远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核心，像

在差不多任何别的军队里那样。不过，那些从文化程度较低的列兵中提升的

人（在克里木和意大利严重损失以后，他们现在构成中尉和少尉的大部分），

在自己的岗位上仍然是非常有用的。虽然他们常常显然很无知，有时很粗

鲁，而且举止或风度未必比军士强，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一般是

灵活的，非常称职的，他们耿直，严格，准确；他们很好地知道怎样对待兵

士，怎样关心兵士，怎样在执行警备勤务时和在火线上用自己的榜样去鼓舞

兵士。此外，他们现在多半都是有野营生活、行军和战斗的丰富经验

的。    

总的说来，法国军官是机灵的，勇敢的；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知道——

特别是在火线上——怎样独立自主地行动，怎样用自己个人的勇敢的榜样去

鼓舞兵士。如果加上大多数军官都有丰富的行军经验和战斗经验，那末我们

应该说，他们具有使自己在本行中处于很高地位的素质。

升级不是根据军龄就是根据长官的选拔。在平时，按军龄提升和按选拔

提升的比例是二比一；战时与此相反。但是选拔一般仅限于有文化的军官，

而从列兵提升的多数军官只是按军龄升级，所以当他们升到上尉军衔时，年

纪就相当大了。这个军衔差不多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如果能够带着上

尉军衔退休的话，那他们通常是完全满意的。

所以你们在法国军队里可以看到很多３０—４０岁的中尉和少尉和很多年

近５０的上尉。而在校官和将军中间却有很多比较年轻的人。无疑，这是一个

很大的优点；非洲、克里木和意大利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大大加快了职务的提

升，把更多的青年提升到了高级指挥职位上。

为了说明从上述两类军官提升到更高军衔的比例，不妨介绍一下下面一

个在意大利的死伤军官或占居高级指挥职位的军官的统计资料：从军事学校

提升的——将军３４名，指挥团的上校２５名，其他的校官２８名，上尉２４名，

中尉和少尉３３名；从列兵提升的——将军３名，指挥团的上校一名没有，校

官８名，上尉６６名，中尉和少尉９５名。

将军们多半是从校官的基本队伍中提升的，而从司令部和教导部队或精

锐部队的校官中晋升的将军则较少。所以他们大都缺少更高级的军事教育；

其中只有少数人有ｌｅｓｖｕｅｓｌａｒｇｅｓ〔远大眼光〕。他们在战略上很差，很不善

于指挥大兵团，因此很需要上级的命令或内行的帮助，以致在战场上就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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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场上一样，常常给他们订好进入战斗必须完成的运动计划。但是他们头

脑健全，善于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知道自己职务的实际方面，他们热

情，有雄心，忠于职务。他们的独立作战习惯使他们在火线上得到必要的毅

力。他们不怕任何困难；他们能够在紧急关头立即行动，不等待命令，也不去

要求下命令；他们不怕负责，而且像所有的法国人那样勇敢，他们总是亲自率

领着自己的部队。

他们大部分都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和意大利作过战，所以积累了宝贵

的战斗经验。在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中作过战的将军当中，有２８名老‘非洲

人’，其中１８名也在克里木作过战。只有一名将军（帕尔土诺）是在意大利完

成他的初次出征。

由于这些接连不断的战役，法国军队比任何别的军队有了更年轻的将

军。为了平时也保持这种状况，中将６５岁、少将６０岁退休，领半薪。

简言之，应该认为，法国将军比较年轻，活泼，有学识，有热情，有战争经

验，有适应战争的本领，虽然直到现在，才能非凡和深谙重大兵团指挥艺术的

人还不多，而且无论克里木战争或意大利战争都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杰出的军

事天才。”

谈到法军的队列教练实践的时候，我们的作者说道：

“一个看上去又粗野又笨拙的新兵，当他来到自己的团的时候，往往不到

两个星期，有时甚至没有领到他的全部军服，就很尊严地带着一副老兵的威

风样子站岗，并且由于他受到缜密的各个教练而很快具有应有的姿态。虽然

连、营队列教练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是对于每个单个兵士却是很用

心地训练他们学习体操和刺杀、轻剑击剑术和长跑…… 在练兵场上步兵通

常表现得不稳定，漫不经心，所以总有些慢吞吞；但是在行军中却异常敏捷，

而且习惯于这种大部分是用跑步进行的长途行军；这种步子在战斗中是常常

采取，而且卓有成效的。在法国，人们正是根据这种条件来评价部队的训练

质量的；评定一个部队从来不根据它的队列训练得怎样，尤其不是只根据分

列式进行得如何。法军实际上也不能够以应有的队形进行分列式，因为他们

缺少任何一个好部队归根到底所必需的那种细致的队列教练。”

我们的作者在谈到队列教练的时候，叙述了拿破仑第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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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趣闻：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这种马马虎虎的队列教练制度的缺点，并且想竭尽

全力予以纠正。在他的严格指导下，教练的精确性曾经保持在法国人所能达

到的程度，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队列教官。１８０９年在雪恩布龙，有

一回他想亲自训练自己的近卫营，使它像法国人所说的，ｆａｉｒｅ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学

点理论〕。他抽出了剑，下了口令；但是做了几个队形变换以后，他就把自己

的兵士完全弄乱了，于是他把剑入鞘，大叫道：‘你们的……理论见鬼啦！快把

这个乱队伍重新整好！’（《Ｑｕｅｌｅｄｉａｂｌｅｅｍｐｏｒｔｅｖｏｔｒｅ…ｔｈéｏｒｉｅ！Ｒｅｄｒｅｓｓｅｚ

ｃｅｔｔｅｃｏｃｈｏｎｎｅｒｉｅ！》）”

关于“土尔科兵”即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我们可以看看下面

这段出色的叙述：

“根据从法国军官那里得到的资料，土尔科兵最不喜欢同奥地利猎兵接

触。土尔科兵每逢遇到他们时，不但拒绝前进，而且往地上躺，正像沙漠里的

骆驼一样，威吓也好，殴打也好，都不能迫使他们站起来进行攻击。”

作者关于步兵团的队列教练说道：

“新兵训练进行得非常学究气，同时又非常肤浅；对单个兵士的姿态注意

得不够，所以条令执行得相当马虎（在连和营教练中）。很少注意让兵士们好

好地立正，好好地看齐，横队紧紧地密集，甚至不注意让兵士们走整齐。看

来，兵士们在场并且这样或那样一同走来，就被认为够了。一支习惯于这种

马马虎虎的训练制度的军队，在它继续进行进攻行动的时候，当然不会在很

大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训练制度所产生的缺点。但是这种制度势必对纪律和

战斗队形发生不良影响；每当在敌人火力之下退却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它

就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所以试图用应有的队形退却，对法军说来，常常是

危险的，所以一支坚强而有很好训练的军队迫使他们接受的退却，对他们说

来总是带有毁灭性的。”

瓦德西将军在分析队列教练问题以后，扼要地谈了一下毕若

元帅的作战原则（我们已经将这些原则的很大一部分译出，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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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期的“志愿兵杂志”上，标题是“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

素”①）。他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同时试图证明（也有一些成功之

处），其中大部分是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规程中早已有之的旧的实

用规则。我们不来谈这一点，也不谈占有相当多篇幅的他从战略

观点对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局的评论（评论揭露出居莱将军不下１８

个明显的大错误），以便考察法军在这个战局中的作战方法。

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

１、一有可能就采取攻势行动。

２、不看重长时间的射击并且尽快以跑步转入刺刀冲锋。

这些原则一经知悉，那末结论多半是：法军随时随地都完全不

顾一切战术样式而直冲奥军，并且总是不用特别费力而很快就把

他们击退或者赶走。

但是战局的经过证明，事情远非如此。相反，它表明：

１、法军在大多数场合（不是永远如此）确实曾经快速跑步攻击

自己的敌人，然而他们第一次突击就打败敌人的事情却未必有过。

通常他们在这方面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多半是在几次反复攻击后

被击败，受到损失，所以在战斗期间，他们差不多常常退却，就像他

们常常进攻一样。

２、他们往往攻击而不开火，但一旦他们的攻击被击退，他们就

不得不继续进行一个时间的火力战斗，虽然在这个火力战斗中也

曾反复进行过刺刀冲击。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附近，这样的火

力战斗曾持续了几个钟头。

然后，作者根据从法国军官和奥地利军官那里得到的资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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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在意大利战局中采用的战术布势作了评论，我们将从评论中

摘录几段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的作者在描述了法国军队的一般特点和战斗原则之后，

评论了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局时期法军采用的战术布势。

“法国的基干师是由２个旅组成的，第一旅包括１个猎兵营和２个基干

团（每团有３个营），而第二旅只有２个基干团（或者６个营）。每营有６个

连。

战斗队形是第一旅组成第一线，同时各营排成半个距离的纵队，纵队之

间留有充分的展开间隔，并且由散兵线掩护。第二旅站在第二线，距第一线

２５０码，各营也排成半个距离的纵队，但是纵队间只有半个展开间隔；它们通

常位于第一线的一个翼侧的后边。

法国人把意大利战争中通常采用的那种纵队队形叫作营纵队——成纵

队的２个连叫作营。６个连是这样排成队的：２个在前边，２个保持半个距离

的连在它们后边，第二对连后边又有２个保持半个距离的连。这个纵队可以

排在２个中心连后边，也可以排在一个翼侧的２个边上连后边。全部由精干

兵士组成的近卫军的纵队，总是列于２个中心连后边，因此（像英国排在２个

中心分队后边的复纵队一样），纵队的排队时间和展开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

基干部队的纵队通常是排在２个右翼连后边。这种队形的意义在于，在这种

部署情况下，‘掷弹兵’连（第一连）配置在纵队前边，而轻装或‘轻骑步兵’连

（第六连）列于后边。这样一来，由精于兵士组成的这２个连可以说组成了一

个框架，框架里面放了４个不那么可靠的‘中心连’；此外，如果位于后连的２

个连受命展开成散兵线，那末其中的１个就是轻装连，而在第一线的那个掷

弹兵连则不动，直到全营必须展开为止。

对于一支主要不是用横队而是用散兵和纵队联合作战的军队说来，这种

队形是有很多长处的。三分之一的兵士（２个前方速）随时能够动用自己的火

器，同时纵队又能够简易迅速地展开。纵队的各组成部分间的大距离（连距

离的一半，或约４０码），有助于大大减轻炮兵对于比较密集的纵队的破坏作

用；如果注意到通常都是２个连散开成散兵线，从而整个纵队由第一线的２

个连和位于它们后边４０码地方的２个连组成，那末很明显，这种队形是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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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横队队形的；在后边的２个连是作为２个前方连的预备队或第二线，而

不是作为实际的支援队即不是像欧洲大陆军队的进攻纵队通常所部署的那

样，在第一线后边的部队应当给第一线提供实际支援。此外，虽然在意大利

战争中时常展开成横队，但是像在伦巴第这样的地形上采用横队作战是完全

不可能的。在这些小块田野上，绿篱、壕沟和石墙纵横交错，庄稼和缠着葡萄

蔓的桑树密布丛生，穿过高墙之间的道路窄仄得连两辆马车都难以错

开，——在这种地形的条件下，部队刚一推进，去直接与敌人接触，任何一种

正规的队形就常常失效。唯一必需的是，在正面拥有大量散兵并且用密集的

兵群向最重要的据点快速推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不可能有比法国人选

择的那种队形更好的了。当三分之一的营在散兵线上的时候——没有任何

支援部队，因为纵队在１００码之后是一个足够的支援队，——全营很快地向

前推进，并且，当散兵距敌人相当近了的时候，他们就腾出营正面的地方并列

于它的两翼；第一线齐射并进入冲锋；第二线距第一线４０码，作为预备队跟

随前进并根据地形情况尽量保持队形。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方法看来最适合

这种地形的一切进攻任务，并且能尽量把兵士控制在一起受军官监督。

凡是在地形相当开阔，允许正常运动的地方，进攻都是按照下面办法进

行的。在纵队接到进攻命令以前，散兵与敌人进行战斗；支援部队——如果

有的话——排列在散兵线的两翼，并且在两翼的横队中展开，以便包围进攻

的敌人和向他们进行交叉射击；当纵队走到散兵线的时候，后者填满营与营

之间的间隙，与纵队的先头成一横队向前推进；离敌人２０码，纵队的先头进

行齐射并进入冲锋。如果地形非常起伏，那末营甚至有３个或４个连展开成

散兵线；也有消息说（土尔科兵在马振塔附近），整营整营地展开成散兵

线。    

对付奥军的刺刀冲击时，有时采用了类似英国巷战条令（第六十二条，营

教练）所规定的那种方法。纵队的先头连进行齐射，向两翼方面转弯并成二

路纵队退到后方再重新整队；跟随它们的连也作同样动作，最后，在最后的连

齐射并肃清正面地域以后，全营攻击敌人。

在决定性时刻，命令兵士把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仅仅带上少许面包和

背包里面的全部弹药，他们把弹药塞在可以塞的地方。由此就谣传说‘朱阿

夫兵通常把自己的子弹带在大裤子口袋里面’。

在马振塔附近，朱阿夫兵和近卫第一掷弹团曾经展开一个时候并进行了

单发射击和横队射击。在索尔费里诺附近，近卫轻骑步兵师（１２个营）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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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以前也展开成一横队，但是当各营真正投入战斗的时候，它们好像是组

成了一个普通的纵队。既然在这两次事件中，展开是在路易－拿破仑直接亲

临指挥之下进行的，那大概就用不着怎样怀疑，他下这样的命令是由于回想

起了英国的横队演习；但是在两次事件中，大概当决战时机一到，法国军官对

本民族的作战方法的爱好和地形的特点就占了上风。

攻击村主是由几个纵队开始的。密集的散兵线在它们前面推进；指定从

正面攻击阵地的比较弱的纵队列于最后边，而比较强的纵队则从翼侧迂回村

庄。攻下了村庄的部队立刻占领它并加以巩固，而由预备队追击敌人。在保

卫村庄时，法军主要指靠的是在村庄后面或在它翼侧的预备队，而不是在这

些房屋里的强大警备部队。”

上面是关于１８５９年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战术布势一章的摘

录，我们用它来结束对瓦德西伯爵著作的考察。虽然英国的地形

远不像伦巴第那样起伏，但是，由于这里有无数的篱栅、壕沟、树林

和森林地段，再加上地形的起伏和深深横断英国的森林沟壑，所以

它是一个比法国北部、比利时和德国的一望无边的平原要起伏得

多的战场。如果法国军队有一天企图在英国土地上登陆，那末没

有多大疑问，它的步兵队形会很像在意大利采用的那种队形；所以

我们认为这种队形对于英国志愿兵不是没有意义的。

瓦德西著作的按语是弗·恩格斯

于１８６１年６月写的

载于１８６１年６月２２日、７月６日

和２０日、１１月８日“郎卡郡和柴

郡志愿兵杂志”第４２、４４、４６和第

６２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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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牛顿检阅的军事评论

  去年在牛顿举行的检阅很成功。由于有种种困难妨碍这次检

阅，成功就尤其突出了。这是把郎卡郡的志愿兵合成一个整体的

第一次尝试；铁路运输全不是它应有的样子；地面坏极了；天气恶

劣。尽管如此，检阅还是进行得非常好；我们的志愿兵回家时都湿

透了，又饿又渴，但是他们自豪地意识到，他们完成检阅任务时的

镇静、稳定和军容已博得了所有的人的钦佩。

今年的检阅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呢？恐怕不可以。铁路运输很

出色，地面好极了；天气晴朗；志愿兵已经经过了第二年的训练；但

是我们仍然确信，他们大多数回家时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和成绩

是会有不如去年之感的。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部队来到检阅的地方时，标明各旅地点的小旗子已经插好，

而且各营的位标一般说来也都立刻安好了。但是有许多营，特别

是那些最先到的营，在进入他们的指定地点以前，却长时间地前后

移动，停了又动，动了又停。结果，那些在检阅前半小时或一小时

到的部队，架枪和给兵士们哪怕是几分钟吃点东西的时间都没有

了。这当然不是营长的过错。

在敬礼仪式以后开始了变换队形。但这里未必是什么变换队

形。第一旅展开了，进行了几次射击——从中央到翼侧以连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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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一次点射，以营为单位的一次齐射，三次横队射击。这时第二

旅展开了，在射击结束后接替了第一线。这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

的：将两线都变为四列横队，然后第二线的四列横队由第一线的四

列横队的间隔中间穿过。在条令上，这种变换队形是只用于检阅

的目的，从来不在战斗环境中采用的（第１１３页）。然后第二旅也

同样进行了射击，这时第三旅展开组成第二线，而第一旅则以纵队

队形退到后方。我们看出，第一旅完成这些动作很慢，在第二旅射

击快结束时才退到一边。后来第三旅走了过来，后面是第四旅，两

旅依次进行了射击，然后所有部队排成密集纵队，进行了分列式。

由此可见，受检阅的志愿兵显然不是通过变换队形，而是仅仅

通过射击和进行分列式这两个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本领。我们反对

把空弹射击作一个标准，据此评判像集合在牛顿的志愿兵这样的

部队。有些部队曾经打过大量空弹，因而早就在整齐划一的齐射

方面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也有一些部队在连教练、营教练以及打

靶教练方面取得了同样好的成绩，甚至更大的成绩，但是以前未必

进行过空弹射击。而且那里还有大量为检阅才编成营的零星地方

部队，这些部队从来没有可能以营的编成进行齐射，原因很简单，

即在此以前它们甚至无法进行营教练。齐射是只凭声音不凭效果

来判断的，所以它是兵士们所有任务中最容易的任务；在其他方面

有把握的营，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学会齐射。如果受检阅的营绝大

多数确实齐射很差，我们倒应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很满意，因为

这表明，这些营并没有把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个星期以内随时都能

学会的很像做游戏或装门面的技巧上。

检阅计划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它给所有参加检阅的步兵提供

了一个随便做些什么的机会。除此以外内容的确十分贫乏。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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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是没有的，变换队形也几乎没有，所定的评价标准不仅不足为

凭，而且对大多数参加检阅的部队一点也不公平。至于演习的最

后一项，即勇猛的骑兵冲锋，那就最好不谈。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

大笑料。

在进行分列式时，我们又看出了志愿兵的老毛病——完全忽

视距离。只有一个部队通过时保持了比较正规的距离，而且这还

不是那个齐射也同样出色的部队。我们认为，保持正规的距离，这

在现行志愿兵训练制度中比整齐的齐射更困难更重要。总的说

来，分列式的进行表明，同去年相比，改进并不像我们有理由预期

的那样，但我们必须说，人数较少的地方部队在这方面的成绩最

大。他们应该大受赞扬，因为这些不大的部队要克服极大的困难，

它们大多数都没有副官的帮助，除了教练军士以外没有更高的军

官来训练它们。

很遗憾，在郎卡郡的志愿兵中，红色短上衣甚至熊皮帽的数量

增加了；这大概是很想摆一摆排场，这对运动不会有任何好处。但

这个题目会使我们离开牛顿太远，因此我们将另找机会来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８月初

载于１８６１年８月１０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４９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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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美国问题在英国

１８６１年９月１８日于伦敦

比彻－斯托夫人致舍夫茨别利勋爵的信１４１，不论其本身的价

值如何，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它迫使伦敦新闻界中反对北部的

报刊出来声辩，在广大公众面前摆出它们捏造的理由，为自己对北

部持敌对论调、对南部抱难以遮掩的同情态度作辩护，因为假装十

分痛恨奴隶制度的人抱这种态度看起来是颇为奇怪的事情。它们

所申诉的第一个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就是当前美国的战争“并

不是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因此，不能指望一向只根据“宽大

的人道原则”从事战争和关心别国战争的高尚的英国人同情他们

美国北部的兄弟。

“经济学家”杂志写道：“首先，说北部与南部的争执是解放黑人的一方与

奴役黑人的一方的争执，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是不真实的。”“星期六评

论”１４２写道：“北部并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度，也从来没有做出要为反对奴隶

制度而战的样子。北部并没有提出公正对待黑人这一神圣原则作为自己的

ｏｒｉｆｌａｍｍｅ〔战旗〕；它的ｃｒｉｄｅｇｕｅｒｒｅ〔战斗口号〕不是无条件废除奴隶制度。

”“观察”１４３写道：“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崇高运动的真正意义方面受了骗，那

末，除了联邦派自己以外，还有谁应当对这种欺骗负责呢？”

首先，必须承认这个前提是说得通的。开始进行这次战争并

不是为了消灭奴隶制度，美国当局自己也不辞一切烦劳来否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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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这类看法。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记住，发动这次战争的不是北

部，而是南部；前者只是防卫的一方。如果说，北部是在长期犹疑，

表现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忍耐之后，最后才拔出刀剑为拯救

联邦而战，而不是为消灭奴隶制度而战，——如果这一点可信，那

末，南部在发动战争时，则是高声宣布它举行叛乱的唯一的和主要

的目的是为了“特殊的制度”①。南部承认它是为争取奴役另一个

民族的自由而战，并且不管北部如何声辩，硬说这种自由在共和

党１４４获胜和林肯当选为总统之后受到了威胁。同盟派的国会自夸

它新造的宪法１４５与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等人的宪法不同，它的

宪法第一次承认了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福音，是文明的堡垒和

天赐的制度。如果说北部承认自己仅仅为联邦而战，那末南部则

是以发动叛乱争取奴隶制度的统治而自豪。如果敌视奴隶制度和

奉行理想主义的英国不为北部的话所动，那末究竟为什么又对南

部的无耻自供不表示强烈反感呢？

“星期六评论”表示不相信脱离派自己所宣布的东西，企图以

此来脱出这个讨厌的窘境。这家杂志能看到更深处的东西，它发

现，“奴隶制度同脱离联邦没有什么相干”；杰弗逊·戴维斯一伙所

宣布的话只不过是一些“隐语”，它们的“意思同那些祭坛受辱和炉

灶被毁的隐语②差不多，这种隐语在这一类文告中是常见的”。

反对北部的报刊所提出的论据贫乏得很，所以在所有这些报

刊上，我们都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语句像数学级数的公式一样在一

定的差距上重复着，很少有变异或组合的技巧。

“经济学家”杂志叫道：“为什么正是在昨天，当脱离运动一得到林肯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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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而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的时候，北方人向南部提出，如果南部继续

留在联邦里面，就给予它各种保证不侵犯这个可憎的制度，并且十分郑重地

否认有干涉这个制度的任何意图呢？同时，为什么北部的领袖们在国会中曾

经一再提出以同意不触犯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妥协案呢？”“观察家”问的是：

“如何解释北部在对待奴隶制度的问题上愿意对南部作出最大让步以取得妥

协呢？为什么要在国会中提议划一条地理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范围内，奴隶

制度应当被看做必需的制度呢？南部各州没有以此为满足。”

“经济学家”杂志和“观察家”不仅应该问为什么在国会中提出

了克里滕登妥协案１４６以及其他妥协办法，而且还应该问一问为什

么它们没有被通过。他们故意瞎说这些妥协提案是北部接受而南

部拒绝的，而事实上，这些提案是被北部为林肯竞选的政党所否决

的。提案始够只是停留在ｐｉａ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ａ〔良好愿望〕的萌芽阶段，没

有变成决议，南部事实上根本没有机会来拒绝或同意它们。“观察

家”下面的一段话使我们更接近了问题的实质：

“斯托夫人说：‘蓄奴党看到它无法再利用联邦，于是就决定破坏联

邦。’这里是承认：直到此时为止，蓄奴党总是利用联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如果斯托夫人能明白指出北部是什么时候开始反对奴隶制度的，那就

好了。”

本来可以认为，“观察家”以及英国舆论界的其他宣论官们对

当代的历史已够熟悉，无需斯托夫人在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再

告诉他们什么了。奴隶主集团同北部民主党１４７联盟，有加无已地

滥用联邦，可以说是本世纪开始以来美国历史的一般公式。奴隶

主通过接二连三的侵占行动把联邦愈来愈变成他们的奴隶，接二

连三的妥协办法就是这些侵占行动的各个阶段的标志。这些妥协

办法每一次都意味着南部的新的侵占和北部的新的让步。可是同

时，南部的这些胜利没有一次不是同北部的以各种党派的名义、在

各种口号下、打着各种旗帜的敌对力量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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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如果说，各次斗争的实际的与最后的结局是南部得利，但留

心观察历史事件的人却不能不看到，奴隶主的每一个新的进展都

是向他们最终的失败走近了一步。甚至还在密苏里妥协案１４８的时

候，斗争的双方就已经是如此势均力敌，以致使杰弗逊担心联邦将

因这种致命的对立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

可以看到１４９。奴隶主集团的侵占气焰先后达到几个最高点：由于

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１５０，正如道格拉斯自己所承认的，在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在美国境内扩展奴隶制度的一切法律障

碍；此后，一个北部的候选人担保联邦将在古巴为奴隶主征服或购

买新领土，以此买得了总统之职１５１；再后，联邦当局通过德雷德·

司各脱一案的判决１５２，宣布扩展奴隶制度是美国宪法的一项法律；

最后，实际上恢复了非洲的奴隶买卖，其规模比以前它合法存在的

时期还大。但是，在南部被北部民主党纵容而采取的侵占行动达

到这些最高峰的同时，已经有无可怀疑的迹象表明：北部的对抗性

的力量已经强固起来，不久就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堪萨斯战争１５３，

共和党的成立，１８５６年总统选举时弗里芒特先生得到的大量选

票，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了北部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纠正美

国历史上半世纪以来在奴隶主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使国家回到

它的发展的真正原则上来。除开这些政治现象以外，还有一个显

著的统计学与经济学的事实表明，奴隶主集团对联邦的滥用已经

达到顶点，再往后去，无论是被迫或ｄｅｂｏｎｎｅｇｒａｃｅ〔自愿〕都必将

日益低落。这个事实就是西北部的成长，就是它的人口在１８５０年

至１８６０年的巨大增长，以及这一切对美国的命运必然发生的新的

影响和振兴的作用。

难道所有这些是一段秘密的历史吗？难道只有比彻－期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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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承认”，才向“观察家”和伦敦新闻界的其他政治明显泄露了

“直到此时为止，蓄奴党总是利用联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段

被小心隐瞒起来的真情吗？两种对抗势力的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

的历史的动力，而英国的新闻界人士竟对它们的剧烈冲突感到突

然，这难道是美国北部的过错吗？英国新闻界把实际上是长期斗争

臻于成熟的结果误认为一朝一夕所产生的奇事，这难道是美国人

的过错吗？美国共和党的组成与发展，几乎没有被伦敦报纸提到，

这个事实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它们反对奴隶制度的长篇大论的空

洞虚伪。可以拿伦敦新闻界中的两个对立物即伦敦“泰晤士报”和

“雷诺新闻”１５４做例子来看一看；这两家报纸，一个是尊贵阶级的最

大的报纸，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报纸。“泰晤士

报”在布坎南的官场生涯结束以前不久，还刊载文章为他的统治苦

心辩解，并且对共和党人的运动极力诽谤。至于雷诺，在布坎南出

使伦敦时期，就是布坎南宠信的走卒之一，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放

过一次机会来为布坎南捧场，极力贬抑布坎南的反对者。为什么

以公开反对奴隶主侵占和反对奴隶主滥用联邦为其政纲的共和党

竟能在北部获得了胜利呢？其次，为什么北部民主党的大部分人，

抛弃了他们与奴隶主领袖们的悠久联系，毫不顾及他们半个世纪

的传统，牺牲了很大的商业利益与更大的政治成见，群起而支持现

在的共和党政府，并且无所吝惜地供给它以人力和金钱呢？

“经济学家”不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极力叫喊：

“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废权派在北部和西部，同在南部一样，也一向都受

到凶恶的迫害与虐待吗？难道能够否认，华盛顿政府的暴躁与冷淡（且不说缺

乏诚意）成为许多年间的主要障碍，便我们有效制止非洲海岸奴隶买卖的努

力备受挫折，而实际从事这种买卖的船舶大部分都是用北部的资本所建造，

为北部的商人所有，船上人员都是北部的海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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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一篇逻辑的杰作！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之所以不能同

情正在摧毁日益衰微的奴隶主势力的北部，是因为它不能忘记北

部在受制于这种势力的时候曾经支持过奴隶买卖，殴打过废奴派，

使自己的民主制度沾染了奴隶主的偏见。它之所以不能同情林肯

的政府，是因为它以前曾经批评过布坎南的政府。它之所以要恶

毒地挑剔当前北部的觉醒运动，鼓励北部的那些同情共和党政纲

中所指斥的奴隶买卖的人，并且向建立自己的帝国的南部奴隶主

殷勤献媚，是因为它不能忘记昨天的北部并不是今天的北部。它

需要用这种从旧堡１５５学来的讼棍伎俩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就

最好不过地证明：英国新闻界中反对北部的这一部分，是由非常卑

鄙可耻以致不敢公开说出的隐秘动机所驱使的。

既然这一部分英国报刊的得意手法之一是用先前维护奴隶制

度的政府的所作所为来辱骂现在的共和党政府，所以它就用尽一

切力量，要英国人民把“纽约先驱报”１５６当做唯一真正代表北部意

见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先发出一定的暗示，其他敌视北部的

大小报刊的ｓｅｒｖｕｍｐｅｃｕｓ〔奴仆群〕就坚持不懈地跟着学舌。例

如，“经济学家”写道：

“在争论激烈进行的时候，颇有一些纽约的报纸和纽约的政客向交战双

方劝告：既然双方已把庞大的军队拉到战场上来，那就不要用这些军队来互

相厮杀，要用他们打大不列颠去，以便调和内部的争执，包括在奴隶制度问题

上的争执，而出其不意地以压倒的兵力进攻不列颠领土。”

“经济学家”知道得十分清楚，“纽约先驱报”之所以企图唆使

美国对英国作战，并且这种企图得到伦敦“泰晤士报”的热烈支持，

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南部脱离联邦获得成功，阻挠北部的新

生运动。

６２３ 卡·马 克 思



不过，敌视北部的英国报刊毕竟承认了一件事。势利小人“星

期六评论”告诉我们：

“在选举林肯时成为争论问题并且加速了这次破裂的，无非是把奴隶制

度限制在已有这种制度的各州之内这一点。”

“经济学家”也说：

“有一点是十分确实的：使林肯当选的共和党的目标是防止奴隶制度扩

展到尚未设州的领地上去…… 还有一点是可能的：如果北部获得完全的、无

条件的成功，他们就能够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已有这种制度的１５个州以内，这

样一来，就会导致奴隶制度的最后灭亡——虽然只是可能如此，而不是一定

如此。”

１８５９年约翰·布朗在哈帕尔斯渡口暴动
１５７
的时候，同一个

“经济学家”就曾发表一连串精心制作的文章来证明：由于一种经

济规律的力量，美国的奴隶制度一旦不可能扩展，就注定要逐渐消

亡。这一个“经济规律”是奴隶主完全了解的。

图姆斯说：“再过１５年，如果蓄奴领地没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

容许奴隶逃离白人，否则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

共和党人所宣布的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宪法规定地区的原则，

曾经成为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在众议院中第一次以脱离联邦相威

胁的人所持的显著理由。当时，辛格尔顿先生（密西西比州议员）

问柯—蒂斯先生（艾奥华州议员）：“是不是只要南部留在联邦里，

共和党就永远不会让它再得到一英寸实行奴隶制度的土地？”柯蒂

斯先生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辛格尔顿先生说：这将使联邦解体。

他劝告密西西比州退出联邦，愈早愈好——“诸位先生们应该记起

杰弗逊·戴维斯曾经率领我们的军队在墨西哥作战，也许他还要

活着领导起南部的军队。”撇开经济规律（它使扩展奴隶制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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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宪法规定地区内保存奴隶制度的必要条件）不谈，南部的领袖

们也一向清楚地懂得需要奴隶制度来维持他们在美国的政治统

治。约翰·卡尔洪１８４７年２月１９日在参议院辩护他的提案时曾

经明明白白地说，“参议院已是南部在政府中借以保持均势的仅有

的机构”；“为了保持参议院中的均势”，必须设立一些新的蓄奴州。

不仅如此，即使在他们本土，３０万奴隶主的寡头集团也只有经常

向他们的白种平民投以有希望在美国内外征服新地区的诱饵，才

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如果说，按照英国新闻界宣谕官的高论，北部

已经坚决要把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地区以内，这样来循着宪法的途

径消灭奴隶制度，这难道还不足以获得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的同情吗？

然而，英国的清教徒们似乎非要有一场明白宣告为废除奴隶

制度而进行的战争才感到真正的满意。

“经济学家”说：“既然这不是解放黑人的战争，那末，还有什么理由能够

光明正大地使我们热烈同情联邦派的事业呢？”

“观察家”说：“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的同情是在北部方面，因为我们那

时以为它确实是要严重抵抗各蓄奴州的侵占”，确实是主张“解放黑人，作为

公正对待黑人的措施”。

可是，就在这些报刊告诉我们，说它们之所以不能同情北部，

是因为它所进行的战争不是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的时候，它们却

又在同一号的报纸上说：“宣布解放黑人并号召奴隶普遍暴动”，这

样一种“不顾一切的手段”是一件“仅仅这种想法本身就使人厌恶

和怕人的”事情，而“妥协”要比“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取的和被如

此的罪恶所玷污的胜利可取得多”。

由此可见，英国热心于一场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完全是虚伪

的。下面这段话就露了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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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写道：“最后，难道康里耳税则能使他们有权指望我们感激和

同情吗？或者，难道北部获胜时必然会把这种税则推广到全国，就有理由使我

们吵吵嚷嚷地热望他们成功吗？”

“观察家”写道：“北部的美国人所热心的实际上只是一件事，即自私自利

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 南部各州非常厌恶北部用保护关税制的税则来夺

走他们奴隶的劳动果实。”

“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杂志是互相补充的。后者老实地承

认，对于它和它的附和者来说，同情问题只是一个关税税则问题，

而前者则把北部与南部的战争归结为关税税则战争，归结为保护

关税与自由贸易之间的战争。“观察家”也许不知道，即使是１８３２

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废除税则派，如杰克逊将军所证实的，也只是

借口实行了保护关税来脱离联邦１５８；但是，即使是“观察家”也应该

知道，现在的叛乱并不是摩里耳税则１５９通过以后才爆发的。事实

上南部也不可能厌恶北部实行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夺去了他们奴隶

的劳动果实，因为在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６１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

税则。

最近一期的“旁观者”１６０以惊人的方式点破了某些反对北部的

报刊的心思：

“反对北部的报刊借口遵从事实的不可移易的逻辑，并且为这种借口作

辩护，而实际上它们究竟认为怎样才合适呢？它们论证说，联邦分裂是合适

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是结束这场‘无缘无故的，兄弟相残的战

争’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另外，由于事情的结局已很明显，它们还发明一些理

由，说这样做很适合这个国家的精神需要。当然，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已经

昭然若揭的时候，这些理由只是一种事后看法，用来马马虎虎地代替天意和

‘上天待人公平合理’的说法。这些报刊发现，分裂成为敌对的集团，将是美

国各州的极大的利益。这些州将互相限制彼此的野心；它们的力量将彼此抵

销，而英国一旦与其中的一个州或几个州发生争端，仅仅是猜忌心就可以使

敌对的集团来帮助我们。它们断言，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十分有利的情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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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将解除我们的忧虑，并鼓励美国各州之间的政治‘竞争’，这种竞争是诚

实与纯结的最大保障。

现时在我们中间出现的各色各样的同情南部的人极力宣扬的就是这些

理由。翻译成英文——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英国人的论据竟需要翻译未免使

人痛心——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因这次‘兄弟相残的’战争具有现在这样大

的规模而慨叹，是因为它可能把敌对各州集团之间未来一连串长久的小战

争、愤怒和猜忌，集中而成为一次可怕的大乱。敌对的美国各州一定不可能

在和平或和谐中相处，这是真正的实情（怀有上述那种非英国感情的人自己

是了解这种实情的，尽管他们用体面的言词掩盖着实情）。由造成当前冲突

的那些原因所引起的恶意敌对状态，将长期存在下去。这些人断言：各州集

团在关税问题上利害各有不同。各州一旦分离，这种关税上的利害不同就要

成为经常的小战争的源泉，而奴隶制度这一个全部冲突的根源就将成为无数

的仇恨、不和与斗争的源泉。在敌对各州之间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稍微稳定的

均势。可是这些人仍然认为：这种未来的长期不息的斗争，是天意注定的解

决目前已经爆发的大争执的办法，这个办法之所以受到欢迎，唯一的真正的

理由是：如果目前这个大规模的冲突会导致一种复兴的和更加强有力的政治

统一，那末，与此相反，无休止的小冲突却会造成一个英国无须畏惧的弱小而

分裂的大陆。

我们并不否认，美国人自己，由于他们对英国常常表现不友好的和挑战

的态度，也曾经给这种卑鄙的感情播下了种子，但是，老实说，从我们这方面

来说，怀有这样的感情是卑鄙的。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把彻底解决拖

延下去，美国就没有希望得到深固的和持久的和平，这种拖延会使美利坚国

家衰落和崩溃，使它变成许多纷争不已的氏族与部落。但我们仍然呼天抢

地，反对目前的‘兄弟相残的’争斗，因为它有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希望。

我们怂恿美国人选择一个充满无数小型战争的渺茫的未来（这些小战争同样

是兄弟相残，而且或许远为败坏人心），因为这样一来，就将使我们摆脱美国

的竞争。”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９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１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４０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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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列颠的棉花贸易

１８６１年９月２１日于伦敦

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终于开始严重地影响棉纺织工厂，现在

它们的棉花消费已比正常消费减少２５％。这个结果，已因生产一

天天减少而成为事实，许多工厂每周仅开工４日或３日，无论是在

已经缩减工时的工厂中，或者是在仍然全周开工的工厂中，都有一

部分机器停开，有些工厂则暂时完全停闭。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布

莱克本，不仅缩减工时，同时还削减工资。但是，缩减工时运动只

不过刚刚开始，我们还可以有十分把握地预言：几个星期以后，这

一个行业将普遍实行每周工作３日，同时大多数工厂要停止开动

大量机器。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在承认棉花供应困难方面，总的

来说，是极为迟缓和勉强的。

他们说：“上一季的美国棉花早已全部运抵欧洲。新棉收购刚刚开始。即

使根本没有战争和封锁，我们也不能多得一包棉花。航运季节不到１１月底

不会开始，而通常是到１２月底才有大宗输出。在此以前，无论棉花是留在种

植场里，或是打包之后立即运向港口，都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封锁在今年年

底以前任何时候停止，明年三四月我们就会有充分的棉花供应，好像这次封

锁未曾宣布过一样。”

在商人心理的最深处，曾怀有这样的幻想，即整个这次美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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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包括这一次封锁，都将在年底以前终止；或者是帕麦斯顿勋爵

将用强力打破这个封锁。但是后一种想法现在已经完全被抛弃

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曼彻斯特了解到：两个巨大的势力，即已经

在北美的工业企业中投入了巨量资金的金融资本家，和以北美为

主要来源地的谷物贸易界，将联合起来阻止英国政府采取任何无

端的侵略行动。希望封锁将适应利物浦或曼彻斯特的需要而及时

解除，或者希望美国的战争将以与脱离派妥协而结束，这些希望都

在英国棉花市场中前所未有的一种情况面前破灭了，这种情况就

是美国人在利物浦对棉花所进行的活动——部分是投机活动，部

分是为了把棉花再运回美国。结果，利物浦的棉花市场在过去两

星期内极为狂热。除了利物浦的商人投机性的棉花投资以外，还

加上了急于为自己储备冬季原料的曼彻斯特工厂主以及其他各地

的工厂主的投机性的投资。后一种交易的规模可以从这样一个事

实充分看出：曼彻斯特很大一部分空余的仓库已为这种储存所占；

从９月１５日到２２日这一个星期中，中等美棉的价格每磅上涨

了
３
８辨士，上等美棉上涨了

５
８辨士。

棉花价格自美国战争爆发以来就不断上升，但原料价格与纱

布价格之间的恶性失调直到８月最后一两个星期才表现出来。在

此以前，因美国的需求锐减而可以预察的棉织品价格的任何重大

跌落，都被第一手的货物囤积以及向中国和印度的投机性运销抵

销了。可是这些亚洲的市场很快就达到了饱和。１８６１年８月７日

的“加尔各答行情报”１６１写道：

“存货日益充斥，自本刊上期出版以来，运进的单色棉布不下２４００万码。

国内消息说明，棉织品仍在陆续启运，超过了我们的需要，这样下去，情况难

期好转…… 孟买市场也是大大地供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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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情况也助长了印度市场的萎缩。西北各省在不久以

前的饥荒之后又受到霍乱的蹂躏，而整个下孟加拉则因大雨而成

泽国，稻谷遭受了严重损害。据上星期英国收到的加尔各答来信

说，４０支纱每磅售出后的实得是９
１
４辨士，而在曼彻斯特，则低于

１１
３
８辨士是不能买到的；４０英寸衬衣布的出售与曼彻斯特现在

的价格相比每匹要吃亏７
１
２、９以至１２辨士。在中国市场上，价格

也因进口货物积存过多而被压低。

在这些情况下，既然对英国棉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减少，棉纺织

品价格自然就不能跟上不断上涨的原料价格；相反的，纺、织与印

染在许多情况下都将不能收回生产成本。下面是曼彻斯特最大的

工厂主之一关于粗纱所说的一个情况，现在拿来做例子：

每磅价格 棉价与纱
价 差 额

每磅纺
工成本

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７日

棉花成本 ６１ ４辨士 ４辨士 ３辨士

１６支纱（经纱）售价 …… １０１ ４辨士  —  —

利润——每磅１辨士。

１８６１年９月１７日

棉花成本 ９辨士 ２辨士 ３１ ２辨士

１６支纱（经纱）售价 …… １１辨士  —  —

亏损——每磅１１ ２辨士。

印棉的消费量正迅速增长，而且随着棉价的再涨，印棉供应的

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要在几个月内改变一切生产条件，扭转

商业的趋势，仍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英国现在正自食其多年来

在庞大的印度帝国进行罪恶统治的后果。英国要用印棉代替美

棉，必须克服两个障碍，即整个印度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和印度农

民无力利用有利条件的不幸处境。对于这两种困难，英国人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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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怪自己。一般说来，英国的现代工业有两个同样畸形的支柱。一

个是作为爱尔兰和很大一部分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食品的马铃

薯。这一个支柱被马铃薯病害和继之而来的爱尔兰的灾难１６２扫荡

掉了。于是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使千百万劳动者再生产和生活的基

础。英国工业的第二个支柱是美国奴隶种植的棉花。当前美国的

危机正迫使英国人去扩大自己的供应来源，把棉花从繁殖奴隶和

消费奴隶的寡头们手中解放出来。只要英国棉纺织工厂主还依靠

着奴隶所种植的棉花，就可以如实地断言，他们是依靠着一种双重

的奴隶制：对英国白人的间接奴隶制相对大西洋彼岸黑人的直接

奴隶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９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４０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３３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５日于伦敦

“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这

是一位出名的英国作者①就所谓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见。这

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内改

革，就从来没有在“泰晤士报”的支持下实现过；相反，“泰晤士报”

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

们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议会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税和纸张税

的废除１６３，都可以作为例子。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

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

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就

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

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因此，这家报纸对舆论的真正影响只

限于对外政策的范围。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广大公众，特别是资

产阶级，都不像在英国那样，对本国的对外政策问题表现得那样无

知。这种无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１６４时

期起，在指导英国对外政策方面总是由贵接一手垄断。另一方面，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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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发展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阉割了资产者的一般智力，使他们

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局限在商业利益、工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狭小

圈子里。结果，在对外或国际政策方面，贵族为资产阶级动手，而

报界则为它用脑；并且很快地这两个方面——贵族和报刊——就

理解到，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应当联合起来。只要翻开“科贝特氏

政治纪事报”１６５，就可看到，从本世纪初起，伦敦各大报就一贯为英

国对外政策的高贵掌权人充当辩护律师。虽然如此，但还是经过

了一些过渡时期，才形成了现时的局面。一手垄断对外政策的贵

族，起初缩小成寡头集团，以一个名为内阁的秘密会议为代表，然

后，内阁又被一个人挤掉，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他在近３０年来篡

夺了管理不列颠帝国国家资源和决定其对外政策方针的绝对权力。

与这种篡夺行为同时，由于集中规律在报业起着比在纺织业

中更快的作用，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

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如果说，在执掌国家对外

政策方面，垄断权从贵族转给了寡头会议，又从寡头会议转给了一

个人即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那末，在为国家考虑和判断其

对外政策并代表舆论方面，垄断权则从整个报界转给了一家报纸

即“泰晤士报”。帕麦斯顿勋爵掌管不列颠帝国的对外政策于密

室，不仅广大公众或议会，甚至他自己的同僚都不知道他的真正意

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设法抓住这家篡夺了以英国人民名义

广泛议论他的秘密勾当的权利的唯一报纸，那他就太笨了。至于

在自己字典里从来没有“美德”一词的“泰晤士报”，则必须表现出

超乎斯巴达刻苦精神的美德，才不致与实际独掌帝国国家资源的

统治者结为一伙。因此，从法国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时起，由于英

国的一个集团的政府已被几个集团的政府所代替，因而帕麦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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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篡夺已不再受到任何敌手的威胁，“泰晤士报”就完完全全变成

了他的奴隶。帕麦斯顿设法把“泰晤士报”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

到内阁中来担任次要的职位，并且把另一些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

圈子里，予以安慰。从这个时候起，“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帝国对外

政策方面的活动就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致

策的舆论。“泰晤士报”必须为帕麦斯顿勋爵想做的事准备舆论，

并且强使舆论赞同他已经做的事。

这种奴隶劳动需要付出怎样的辛苦，在最近的议会会议期间

暴露得最为清楚。这次会议对帕麦斯顿勋爵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某些无党派的下院议员，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起来反对他所篡夺

的独裁权力，并且揭露他以往所做的坏事，想让国民了解到，这样

的无限权力保持在他手中是多么危险。邓洛普先生开始了攻击，

提出关于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帕麦斯顿于１８３９年向议院提

供的阿富汗文件的议案，并且证明，帕麦斯顿确实伪造了文件１６６。

“泰晤士报”在发表议会报告时，略去了邓洛普先生发言中所有在

该报看来可能大大损害它的主子的地方。稍后，蒙台居勋爵提议

公布有关１８５２年丹麦条约的全部文件，谴责帕麦斯顿，说他在为

了某一个外国的利益而修改丹麦的王位继承制的阴谋中起了主要

作用１６７，并且谴责他提供明明是假的材料欺骗下院。但是，帕麦斯

顿却找到机会同迪斯累里先生达成了一个协议，用法定人数不足

而中断会议的办法搁置了蒙台居勋爵的议案，这样一来，果然就把

问题蒙混过去了。尽管如此，蒙台居勋爵的发言，在会议因法定人

数不足而中断之前，还是延续了一个半小时。“泰晤士报”已事先

得到帕麦斯顿关于会议将中断的通知，因此，专门负责歪曲和假造

议会报告的编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日，结果，蒙台居勋爵的

７３３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发言未经歪曲就在报纸上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出了差错，便

写了一篇社论，告诉约翰牛：因法定人数不足而闭会是打断无聊的

发言的妙法；蒙台居勋爵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不是用最不客

气的方式摆脱无聊的议会发言，国家事务是无法管理的。在最近

的会议上，帕麦斯顿又被追究责任，这次是亨尼西先生提出关于向

议会提供外交部在１８３１年波兰革命期间的往来信件的议案。“泰

晤士报”又像对邓洛普先生的议案那样使用了干脆隐瞒不提的办

法。该报关于亨尼西先生发言的报道是ｉｎｕｓｕｍｄｅｌｐｈｉｎｉ
１６８
的现行

版。如果注意到，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才能在冗长的议会报告从

下院送到编辑部的当天夜里读完这些报告，并且在当天夜里把它

们歪曲、修改、伪造得丝毫无损于帕麦斯顿的政绩，那末，应该承

认，不管“泰晤士报”能从它对高贵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

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轻松愉快的。

因此，如果说，对于在英国下院中头一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泰

晤士报”还能够用造谣和隐瞒的办法这样来迷惑舆论，那末，对于

远在国外所发生的事件，例如美国的战争事件，它运用造谣和隐瞒

的艺术就真正是神通无限了。在讨论美国问题时，该报竭尽全力

使英国人和美国人互相反对。不过，它这样做既不是由于同情英

国的棉纺织业巨头，也不是由于关心英国的任何现实利益或可能

的利益。它直截了当地是执行自己主子的命令。因此，伦敦“泰晤

士报”在最近一星期改变调子，就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帕麦斯顿

勋爵想放弃他迄今对合众国所采取的极端敌对的立场。几个月来

“泰晤士报”一直吹捧脱离派的进攻力量，大谈合众国无力对付脱

离派，而今天却在一篇社论里表示完全相信北部的军事优势。对

于这次改变腔调是由主人指使这一点，下述情况作了充分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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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这就是：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人知道是与帕麦斯顿有关系

的报刊，都同样地转变了方向。这些报刊之一的“经济学家”，相当

明显地向舆论的投机者暗示：已经到了“详细检查”自己的所谓“对

合众国的感情”的时候。现在让我引用“经济学家”上有关的一段

话，我认为必须引它来证明帕麦斯顿的报人接到了新指示。这段

话如下：

“我们老实承认：北方人一方有理由鸣不平，我们一方也必须更克制一些

——可能要比过去通常所表现的态度更克制一些。我们的起领导作用的报

纸太爱引证一些向来名声不好、影响微弱的报纸，并且认为它们代表合众国

的观点和立场；现在大家差不多已经肯定地知道：它们骨子里都持着脱离派

的观点，用别人的旗号掩抑自己；它们假装拥护北部的极端观点，同时却为南

部说话，大概还拿南部的钱。例如‘纽约先驱报’，在英国未必有人会真心认

为它表达共和国北部的性格或观点。让我们重复一下：我们必须非常克制，

否则，我们对联邦派的正确的批判态度就可能无形中变成对脱离派的承认和

保护。一般人通常都很容易有所偏袒。不过，我们无论怎样激烈地批评北部

的言行，决不应当忘记：南部脱离时所持的出发点，它开始脱离时所采取的行

动，都是我们这方面深深厌恶的。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联邦的保护关税制的

税则是难堪的愚昧的狂妄行为。当然，我们同情南部实行低额关税和自由贸

易的意图。当然，我们希望，出产那么多原料、需要那么多工业品的一些州的

繁荣局面，不被中途打断或完全毁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

无可争辩的事实：实行脱离的真正目的和主要动机不是维护在自己的领土上

的蓄权权利（北方人在这方面的让步并不小于南方人的要求），而是把奴隶制

推广到迄今根本没有这种该死的东西、但种植场主幻想在将来开拓的广阔而

无限制的土地上去。这一目的，我们一向都认为是不明智的、不正当的和令

人厌恶的。对于奴隶制在南部各州所建立的社会秩序，英国人是越看越厌

恶，越看越骂得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告诉南方人，在扩大开发种植场主的

州以及他们所觊觎的新领地的荒地方面，无论我国可能得到多少金钱上或商

业上的好处，都永远不能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丝毫改变，不能阻碍我

们表达我们的观点，不能使我们将来不去采取必要的或适当的行动。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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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他们（脱离派）还醉心于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用美洲完全停止供应的

方法使法国和英国遭受损失和困难，这样把国家弄到枯竭的地步，然后，迫使

这两国的政府为他们讲话和强迫合众国停止封锁…… 绝对没有任何希望使

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有一会儿感到自己有权作出这种露骨的和不

能容许的敌对合众国的行动…… 我们对南部的依赖小于南部对我们的依

赖，这一点南方人很快就会懂得的。因此，我们希望他们懂得：只要还存在着

奴隶制度，我们之间就会隔着相当高的道德壁障；无论是默然的鼓励，或者是

大胆的公开干涉，都是我们根本不能想像的。郎卡郡并不是英国，同时，为了

照顾我们工业区居民的荣誉和勇敢，应该说，即使两者的情绪可以等同，归根

到底棉花也成不了国王。”

我想加以证明的，仅仅是帕麦斯顿以及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的

伦敦报刊正在放弃对合众国的敌对立场这一点。至于发生这种法

国人所说的ｒｅｖｉｒｅｍｅｎｔ〔大转弯〕的原因，我想在我以后的通讯中

再来说明。最后再补充一点。福斯特先生，布莱得弗德的议员，于

上星期二在布莱得弗德机械学院礼堂作了题为“美国内战”的讲

演，深入分析了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并且成功地驳斥了帕

麦斯顿的报刊的谰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５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４１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４３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伦敦“泰晤士报”评

奥尔良亲王赴美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于伦敦

正当普鲁士国王访问贡比臬
１６９
的时候，伦敦“泰晤士报”发表

了几篇尖刻的文章，把拉芒什海峡彼岸大大地触犯了一下。“国家

报，帝国报”１７０反过来把“泰晤士报”的作者们描写成头脑为醇酒所

迷、笔尖浸了污水的人。这种偶尔的相骂，只不过是想使舆论看不

清印刷所广场１７１与土伊勒里宫的亲密关系罢了。在法国国境以

外，对这位十二月的英雄再没有比伦敦“泰晤士报”更大的捧场人

了；而这家报纸越是时而装出监察官卡托对待凯撒的腔调和神气，

它的服务也就越是可贵。

有几个月，“泰晤士报”一直在侮辱普鲁士。它利用一个小小

的麦克唐纳案件１７２告诉普鲁士：英国将欢迎莱茵河各省从霍亨索

伦的野蛮统治之下转到波拿巴的开明专制之下去。这不但激怒了

普鲁士的宫廷，而且也激怒了普鲁士人民。“泰晤士报”不赞成一

旦普法发生冲突英普结成同盟的主张。它竭尽全力使普鲁士相

信，不要指望能从英国得到什么帮助，最好是同法国取得某种谅

解。当软弱无力、俯仰随人的普鲁士国王终于决定访问贡比臬的

时候，“泰晤士报”本来是可以自豪地叫喊《ｑｕｏｒｕｍｍａｇｎａｐａｒｓ

１４３



ｆｕｉ》〔“此事我有大功”〕的①，但是现在，要从英国人的记忆中抹去

“泰晤士报”曾经以为普鲁士君主探路这一事实的时候也到来了。

因此，才有它这一阵戏剧中的雷霆，同样也才有“国家报，帝国报”

这一阵回敬的雷霆。

“泰晤士报”现在又恢复了它的波拿巴主义的死敌的立场，因

而又能为十二月的英雄效劳了。一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路易·

波拿巴每逢遇到与他的竞争者——法国王位的追求者的声誉有关

的事，自然是极其敏感的。在奥马尔公爵抨击普隆－普隆的小册

子的事件中１７３，他曾经招来许多讪笑，他的行动比所有奥尔良王朝

的拥护者算在一起还更多地帮助了奥尔良派的事业。在这些不久

以前的日子里，法国人民又一次被提醒把普隆－普隆与奥尔良亲

王们作一番比较。在普隆－普隆启程赴美国的时候，在圣安东郊

区②就出现过一张漫画，在漫画上，他被画做一个寻找王冠的大胖

子，但同时却装作一个最和善的、特别嫌恶火药气味的旅行者。而

当普隆－普隆返回法国，并没有给自己在克里木和意大利博得的

荣誉增添什么的时候，奥尔良亲王们却渡过大西洋，投效美国军队

去了１７４。波拿巴的阵营里因此发生很大的混乱。通过容易收买的

巴黎报刊来发泄波拿巴派的愤怒是没有作用的。这样做只会暴露

帝制派的恐惧，重复一下那次小册子的丑事，并且会引起一个讨厌

的对比：一方面是在共和党旗帜下为反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奴役

者而战的流亡亲王们，另方面则是一个曾经宣誓去当英国的特别

警察，分享镇压英国工人运动的荣誉的流亡亲王１７５。

谁来使十二月的英雄脱出这种窘境？除了伦敦“泰晤士报”还

２４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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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巴黎的一个郊区。——译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２章。——编者注



有别人吗？如果同一家伦敦“泰晤士报”，在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６、７、８和

９日曾经虚伪地批评过贡比臬的访问，激怒了“国家报，帝国报”，

而在１０月１２日又来无情地攻击奥尔良亲王们参加美国军队，那

末，不是就证明路易·波拿巴反对奥尔良亲王是有道理了吗？难道

“泰晤士报”的文章不会译成法文，为巴黎的报刊所评论，被ｐｒéｆｅｔ

ｄｅｐｏｌｉｃｅ〔警察局长〕发给各省的报刊，并且作为一项公正无私的

判决，即路易·波拿巴本人的仇敌伦敦“泰晤士报”对奥尔良亲王

最近行动的判决而传遍法国吗？因此，今天的“泰晤士报”才出面对

这两位亲王进行十分粗暴的攻击。

路易·波拿巴自然是一个大生意经，他不会像官方的舆论贩

子那样瞎断美国战争。他知道，英国、法国、德国、欧洲的真正的人

民都把合众国的事业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看作自由的事业，而且

他们不顾种种被收买的诡辩言论，仍然认为合众国的土地是欧洲

千百万无地的人们的自由土地，是他们的天赐乐士，现在他们应当

手执武器来保卫它，使它免遭奴隶主的贪婪的侵占。路易－拿破

仑更知道，在法国，群众是把维护联邦的斗争同他们的祖辈为奠定

美国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拿起武器站在美

国政府这一方面的法国人，就是在履行拉斐德的遗志１７６。所以，波

拿巴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为奥尔良亲王赢得法国人民的好

感，那就是奥尔良亲王参加合众国军队的行伍。他一想到这一点

便不寒而栗，因此，他的捧场的监察官伦敦“泰晤士报”今天才告诉

奥尔良亲王说：“他们自降身价，为这个不名誉的事业服务，不会增

高他们在法国国民中的声望。”路易－拿破仑知道，从他的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以来，欧洲各敌对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

师出无名、妄动干戈、假借虚伪的口实而进行的欺骗性的战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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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战争和意大利战争（且不说对中国，对交趾支那的海盗式的征

战１７７和诸如此类的战争），从没有得到过法国人民的同情，法国人

民本能地感觉到，这两次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加强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铸

下的锁链。而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战争是美国战争。

欧洲各国人民知道，南部的奴隶主是以发表宣言，说奴隶制度

的存在与联邦的存在再不能相容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因此，欧洲

各国人民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

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

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

奥尔良亲王们恰恰投身于这样一个战争，——一个气势宏大，

目标崇高，因而与欧洲自１８４９年以来历次师出无名、妄动干戈、渺

小琐屑的战争迥然不同的战争，自然使路易·波拿巴感到极其难

堪。因此，伦敦“泰晤士报”才觉得必须声明：

“无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与这个国内战争——这在历史上一切国

内战争中是一次最为师出无名和妄动干戈的内战——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对

公共道德的违犯。”

当然，“泰晤士报”也必须大大恭维一番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

费里诺的胜利者，以此来结束它对奥尔良亲王“自降身价，为这个

不名誉的事业服务”而进行的攻击。它写道：

“要是把斯普临菲尔德和马纳萨斯这样的战斗①同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

费里诺的战绩相比，是很愚蠢的。”

下一班邮件就会表明，皇帝的报刊将如何按照预定计划来利

用“泰晤士报”的文章。一个急难时的朋友，如谚语所说，是抵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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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运时的一千个朋友的，而伦敦“泰晤士报”的秘密盟友现在恰好

正在异常困窘的时候。

继缺粮而来的缺棉，与农业歉收相伴的商业危机，加上关税收

入减少和金钱困难，已迫使法兰西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６％，并且

同路特希尔德家族和贝林议定从伦敦市场上借２００万英镑，把法

国政府手中的有价证券在国外抵押；用了这种种办法也不过只剩

下１２００万的储备，而债务却已超过４０００万。这样的经济状况，正

好为王位竞争者造成了可以投下双倍赌注的良好形势。圣安东郊

区已经发生过抢粮骚动，所以目前是最不宜让奥尔良亲王夺取人

望的时候。这也就是伦敦“泰晤士报”出面狂暴攻击别人的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４２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４３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



卡·马 克 思

北 美 内 战１７８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０日于伦敦

数月以来，伦敦新闻界的主要周刊和日报对美国内战一直重

复着同样的一支调子。它们一方面诬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时又惴

惴不安地防备别人怀疑它们同情南部的蓄奴州。事实上它们是在

不断地写着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攻击北部，而另一篇文章又为自己攻击

北部作辨护。Ｑｕｉｓ’ｅｘｃｕｓｅｓ’ａｃｃｕｓｅ〔自我辩解者是自供有罪〕。

辩解的论点主要是：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是一个关税战争；

进一步说，这场战争是无原则的，它没有触及奴隶制度问题，事实

上问题只牵涉到北部的主权欲；最后，即使正义是在北部一方，难

道想借武力压服８００万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是很狂妄吗？南部的脱

离难道不正好使北部完全摆脱与黑奴制的关系，并且使北部及其

２０００万居民和广大的土地获得梦想不到的更高程度的发展吗？因

此，难道北部不应该把脱离运动当作一桩喜事来欢迎，倒应该用流

血而无效的内战来镇压脱离运动吗？

让我们逐条研究一下英国新闻界的辩护词吧。

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第一条辩词这样说——仅仅是一



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而英国

自然是站在自由贸易一边的。奴隶主是应当享有奴隶劳动的全部

果实呢，还是这些果实应当被北部的保护关税主义者骗者一部分？

据说，这就是这次战争所争的问题。这个辉煌的发现是“泰晤士

报”的功劳，“经济学家”、“观察家”、“星期六评论”ｔｕｔｔｉｑｕａｎｔｉ〔之

流〕的报刊则进一步发挥这个论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发现不是

出自查理斯顿，而是出自伦敦。在美国无疑每一个人都知道，

１８４６—１８６１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税则，众议员摩里耳的保

护关税制的税则只是在１８６１年叛乱爆发以后才在国会通过。所

以脱离运动并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摩里耳税则才发生的，充其量

不过是因为脱离运动已经发生，国会才通过摩里耳税则。当南卡

罗来纳州于１８３２年第一次发动脱离运动１７９的时候，１８２８年的保

护关税制的税则确实曾经被用来作为借口，但也仅仅是作为一个

借口而已，这一点人们从杰克逊将军的声明中已经知道了。可是

这一次，旧的借口事实上并未被重复。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

中，都完全避而不谈税则问题，因为最有势力的南部几州之一的路

易西安纳州的植糖业是完全依靠保护关税政策的。

但是，伦敦新闻界又辩解说，美国的战争无非是一个用武力来

维持联邦的战争。北方佬不能下定决心从自己的国旗上取消十五

颗星。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角色。当然，如果这次战争是为

了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那就又当别论了！但是，奴隶制度问题，

如“星期六评论”所断然宣称的，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这次战争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发动

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它有好几个月一直平静地听任脱离派夺

取联邦的堡垒、兵工厂、造船厂、海关、信贷机关、船只和武器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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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联邦的旗帜，俘掳联邦的军队。最后，脱离派决定大动干戈以

迫使政府放弃其消极态度，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才动手炮击查

理斯顿附近的萨姆特尔堡垒。４月１１日（１８６１年），他们的博雷加

德将军在和萨姆特尔堡垒司令官安德森少校的会谈中获悉，该堡

垒只备有３天的给养，３天后必将不战而降。为了防止他们不战而

降，脱离派第二天（４月１２日）拂晓便开始炮击，几小时之内即将

该堡垒攻陷。关于这件事的电讯一传到脱离派召开国会的地方蒙

哥马利，陆军部部长沃克就立刻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公开宣称：

“没有人能够说今天开始的战争将在何处结束。”同时他预言：

“在５月１日以前，南部同盟的国旗就将飘扬在华盛顿的古老的国

会大厦的圆顶上，而在短时期内大约也会飘扬在波士顿的凡尼耳

会堂１８０上。”只是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林肯征集７５０００人来保卫联

邦的文告。炮击萨姆特尔堡垒截断了唯一可能的依照宪法途径的

出路，即召开一个美国人民的全国代表大会，像林肯在就职演说中

所提出的那样。对林肯来说，这时只剩下这样的选择：或者是逃出

华盛顿，撤离马里兰、德拉韦两州，并且放弃肯塔基、密苏里、弗吉

尼亚等州，或者是用战争来回答战争。

关于美国内战的原则问题，已经由南部在破坏和平时发布的

战争口号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总统斯蒂文斯在脱离派的国会

上宣称，在蒙哥马利新近制造出来的宪法与华盛顿、杰弗逊的宪法

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奴隶制度第一次被承认为本身就是一个福

音的制度和整个国家建筑的基础；而革命的前辈，那些被十八世纪

的偏见所愚弄的人们，却把奴隶制度看做是一种从英国输入并将

逐渐消灭的罪恶。南部的另一个魁首斯普腊特则大叫：“对我们来

说，这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奴隶制共和国（ａｇｒｅａｔｓｌａｖ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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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所以，如果说，北部拔出刀剑只不过是为了保卫联邦，那

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称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继续存在

再不能相容了吗？

正如炮击萨姆特尔堡垒发出了战争开始的信号一样，北部共

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林肯当选为总统，成了实行脱离的信号。林

肯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６日当选。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８日，南卡罗来纳州发

出的电讯就说：“这里已认为脱离是既成事实”；１１月１０日，乔治

亚州立法议会就忙于搞脱离计划；１１月１３日，密西西比州立法议

会决定召开特别会议来考虑脱离问题。但是，林肯的胜利本身只

不过是民主党阵营分裂的结果。在竞选期间，北部民主党人投的

是道格拉斯的票，而南部民主党人投的则是布雷金里季的票，由于

民主党选票的这种分散，共和党才获得了胜利。那末，为什么共和

党在北部占了优势呢？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内部，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直行动一致的南北两部分为什么发生了分裂呢？

南部通过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逐渐篡夺统治联邦的权力，

他们的这种权力在布坎南任总统时期达到了最高峰。１７８７年的末

届大陆会议和１７８９—１７９０年根据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曾经通

过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国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

（大家知道，领地一词是美国版图内居民尚未达到根据宪法成立自

治州的必要人数的垦殖区的名称１８１。）所谓密苏里妥协案（１８２０

年）——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就是这个妥协案所产生的结

果，——曾禁止在纬度３６度３０分以北和密苏里州以西的每一个

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根据这个妥协案，实行奴隶制度的区域推

进了几个经度，而另一方面，限制奴隶制度将来再扩展的地理界限

看来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这个地理上的防线在１８５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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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所谓塔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这个法案的倡始者就

是当时的北部民主党领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国会两院所通

过的这个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置奴隶制与自由于同一地位，

规定联邦政府对两者一视同仁，由人民即垦殖者的多数来决定某

一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这样，在美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

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由于

这个新法案，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自由领地的新墨西哥（其面积大于

纽约州４倍）便变成了一个蓄奴的领地，因而蓄奴地区便从墨西哥

共和国边境扩展到北纬３８度。１８５９年，新墨西哥接受了一个奴隶

制的法典，这个法典的野蛮性可以与得克萨斯和亚拉巴马的法典

相比。然而１８６０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新墨西哥的约１０万居民

中，奴隶还不到５０人。因此，南部只要派遣若干冒险家携带少数

奴隶越过边界，然后借华盛顿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新墨西哥的官吏

和承办人之助，击鼓召开一个冒牌的人民代表会议，就可以把奴隶

制度以及奴隶主的统治强加于这个领地了。

但是，这个便利的方法在其他领地还是行不通的，于是南部便

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从国会转而诉诸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最高

法院有法官９人，其中５人属于南部，所以它很久以来就是奴隶主

的百依百顺的工具。１８５７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脱案

件１８２中决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携带宪法所承认的任何财产进

入任何领地。宪法承认奴隶为财产，并且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

这种财产。因此，根据宪法，奴隶主就可以强迫他们的奴隶在各领

地内劳动，每个奴隶主也就可以违反垦殖者多数的意志，把奴隶制

度带到一直是自由的领地中去。各领地的立法议会被剥夺了禁止

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赋予保护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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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锋的义务了。

如果说，１８２０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度在各领地的

地理界限，１８５４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又取消了任何地理

界限，换上一个政治的障壁，即垦殖者多数的意志，那末，美国最高

法院则是通过１８５７年的判决，把这个政治障壁也拆掉了，从而把

共和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了培植奴

隶制度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布坎南政府时期，在北部各州还严厉无情地实行

了１８５０年颁布的更厉害的逃亡奴隶引渡法１８３。为南部奴隶主捕捉

奴隶看来已经成了北部的合乎宪法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尽量

阻止自由垦殖者移殖到领地去，蓄奴党破坏了一切所谓ｆｒｅｅ－ｓｏｉｌ

措施，即将一定数量的未开垦的国有土地免费给予垦殖者的措

施１８４。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

成为指路的星辰。布坎南事实上是靠了发布奥斯坦德宣言才弄到

总统一职的，这个宣言宣布，用购买办法或用武力夺取古巴，是国

家政策的伟大任务１８５。在他执政时期，墨西哥北部已经被美国土

地投机分子所瓜分，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发出信号便袭击契

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诺拉１８６。海上走私者对中美各国不断进行的

海盗式的远征，同样是由华盛顿白宫指挥的。联邦政府暗中支持

重新开放奴隶买卖１８７，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

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斯蒂

·阿·道格拉斯本人在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０日就曾在美国参议院中宣

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

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去年输入的奴隶的数目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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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０人。

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

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统治南部的３０万奴隶主的奴隶。一系列的

妥协导致了这种结果，而这些妥协是南部依靠它与北部民主党人

的联盟而达到的。在这个联盟面前，自１８１７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

隶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尝试，一直都遭到失败。最后，才到来

了一个转折点。

取消了奴隶制度的地理界限并将新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的

问题交由垦殖者多数决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

奴隶主的武装特使，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边境暴徒，就一手执长猎

刀，一手执连发手枪，进袭堪萨斯，并且以前所未闻的暴行企图把

垦殖者从他们定居的领地上赶走。这些盗匪式的袭击受到了华盛

顿中央政府的支持。于是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整个北部，特

别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协会，以人、武器和金钱支援堪萨斯１８８。

就从这个支援协会中产生了共和党，所以共和党实起源于保卫堪

萨斯的斗争。在借武力使堪萨斯变为蓄奴领地的企图失败以后，

南部便企图借政治阴谋来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布坎南政府尽

一切力量企图强迫堪萨斯接受一个奴隶制的宪法，作为一个蓄奴

州加入美国诸州的行列。于是开始了新的斗争，这一次主要是在

华盛顿国会内进行的。甚至北部民主党的首脑斯蒂·阿·道格拉

斯，这时（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也起来坚决反对政府及其南部的同盟者

了。因为，强制实施奴隶制宪法是与１８５４年的内布拉斯加法案所

规定的垦殖者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道格拉斯是西北部伊利诺斯

州的参议员，如果他承认南部有权借武力或者借国会的法案来夺

取北部所垦殖的领地，他自然就会失去自己的全部影响。所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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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保卫堪萨斯的斗争产生了共和党一样，它同时也引起了民主党

本身内部的第一次分裂。

共和党在１８５６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个总统竞选纲领。虽然它

的候选人约翰·弗里芒特没有获得胜利，而他所获得的大量选票

则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政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西北部的迅速发

展。在他们为竞选总统而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８６０年５

月１７日）上，共和党人重新提出了１８５６年的纲领，仅仅作了几点

补充。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下：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

地，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遣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最后，

必须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

这个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

反过来说，就是奴隶制度要永远限制在它已经合法存在的各州的

范围内。这样一来，奴隶制度就被限制住了。然而，不断扩张领土，

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

律。

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

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

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

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

的。因此，原先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输出品的州，如马里兰州和弗

吉尼亚州，就迅速变成了繁殖奴隶向更远的南部地区输出的州。

甚至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

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的确，在环境的压力下，南卡罗来

纳州已部分地变成了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因为它向极南部和西南

部出卖奴隶每年已达４００万元。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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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地，以便使一部分奴隶主带着奴隶得到新的肥沃的土地，并

且使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奴隶主得到新的市场供他们繁殖和出卖奴

隶。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没有取得路易西安纳、密苏里和阿肯色，

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奴隶制度早就该被扫除了。在蒙哥马利

的脱离派国会上，南部的一个首领，参议员图姆斯曾经很鲜明地表

述了要求不断扩张奴隶制领地的经济规律。

他说：“再过１５年，如果蓄奴领地没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许

奴隶逃离白人，否则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

如所周知，各州在国会众议院中的代表人数是依各州人口而

定的。由于自由州人口的增长比蓄奴州快得多，北部的众议员的

人数势必很快就超过南部。因此，美国参议院便愈来愈成为南部

政治力量的真正的集中地点，因为在参议院中，各州不论人口多少

都有两名参议员。南部为了确保它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并且通过

参议院来确保它对美国的领导权，就需要不断成立新的蓄奴州。

但是，要达到达一点，只有征服国外的土地，像得克萨斯的情形那

样；或者是把美国所属的领地首先变为蓄奴领地，然后变为蓄奴

州，像密苏里、阿肯色等地的情形那样。被奴隶主们捧为ｐａｒｅｘ

ｃｅｌｌｅｎｃｅ〔卓越的〕政治家的约翰·卡尔洪早在１８４７年２月１９日

就曾在参议院宣称，只有参议院才能为南部造成均势，而要在参议院中

保持南部和北部的这种均势，就必须扩展蓄奴领地；他还说，正是由于这

种情况，所以南部借武力建立新的蓄奴州的做法是正当的。

最后，联邦南部真正的奴隶主的人数不超过３０万人，是一个

狭小的寡头统治，与之对立的是好几百万所谓“白种贫民”（ｐｏｏｒ

ｗｈｉｔｅｓ），这些白种贫民的人数由于地产的集中而不断增长，而他

们的处境也只有罗马帝国极度衰微时期的罗马平民才可比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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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靠取得新的领地和有希望取得新的领地，以及靠海盗式的远征，

才能调和这些“白种贫民”的利益与奴隶主的利益，把他们的热烈

的事业欲引到一个无害的方向，并且用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

奴隶主的希望来羁縻他们。

因此，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经济规

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使蓄奴州通过参议院所行使的政治

领导权归于消灭，最后，势必使奴隶主寡头集团在他们本州内部处

于“白种贫民”的威胁之下。所以，共和党人提出应当用法律完全

禁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的原则，就等于要从根割断奴隶主的

统治。因此，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才必然导致北部和南部之间

的公开斗争。但是，这次选举胜利本身，如前所述，则是民主党阵

营内的分裂所促成的。

保卫堪萨斯的斗争已经引起了蓄奴党和它的同盟者北部民主

党人之间的分裂。到１８６０年总统选举的时候，这个争端又更加深

入地再度爆发了。以道格拉斯为候选人的北部民主党人主张，各

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应取决于垦殖者多数的意志。以布雷金里

季为候选人的蓄奴党坚决认为，美国宪法已经使奴隶制度合法化

了，最高法院对此已经作了解释；奴隶制度自身在一切领地内都是

合法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移植。因而，共和党人是完全禁止增加

蓄奴领地，而南部的党则要求占有共和国的全部领地，认为这些都

是法律所保障的奴隶制的地盘。奴隶主以堪萨斯为例所做出的事

情，即在中央政府协助下违反垦殖者自己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强加

于一个领地，现在被他们宣布为适用于联邦一切领地的法律。民

主党的领袖们是不会作这种让步的，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他们的队

伍投到共和党阵营里去。另一方面，道格拉斯所提出的“垦殖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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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也不能使蓄奴党满足。蓄奴党想要实现的事情，必须于未来４

年中在新总统任内实现；这件事只有借中央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

不容再有拖延。奴隶主们并不是没有看到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力

量，这就是西北部，它的人口在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间差不多增加了一

倍，大致已同蓄奴州的白人人口相等，这个力量无论从传统、性格

或生活方式上来说，都不会甘愿让别人把自己从一个妥协拖到另

一个妥协，像东北部的旧有各州那样。对于南部来说，联邦仅仅在

它把联邦权力交到南部手中做奴隶主政策的工具的情况下，才具

有价值。如果不能这样，南部不如现在就决裂，否则，就得在４年

之中坐待共和党的发展和西北部的兴起，然后在不利的条件下开

始斗争。因此蓄奴党才把一切都投到赌注上来！当北部民主党人

不愿继续扮演南部的“白种贫民”的角色的时候，南部便以分散选

票让林肯取得了胜利，然后就以这个胜利作借口拔剑出鞘了。

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

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

是说，北部的２０００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３０万奴隶主

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

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

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探讨伦敦报界所说的，北部应当欢迎

脱离，把它看做最有利的和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主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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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美 国 内 战

  “让他离去吧，他不值得你恼怒！”英国的政治家风度一再向美

国北部喊出——不久以前还通过约翰·罗素之口喊出——列保莱

罗劝告唐璜的弃妇的话。据说，如果北部让南部离去，它就会摆脱

与奴隶制度的一切关系，使自己从历史的原罪中解脱出来，并且为

新的更高的发展打下基础。

的确，如果北部和南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例如像英国和汉诺

威那样，那末，它们彼此分离不会比英国与汉诺威分离更为困

难１８９。可是，“南部”既不是一个在地理方面与北部截然隔离的地

区，也不是一个在精神方面完整的统一体。它完全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战斗口号。

要它们和和气气分手的这种劝告有一个假定，即南部同盟虽

然在内战中采取了攻势，但至少它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防御。有

人以为，蓄奴党仅仅是要把它迄今为止所统辖的地区联合成一个

独立的州集团，使这些州不受联邦最高权力的约制。这种看法是

最荒谬不过的。“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

得到它。”这就是脱离派进攻肯塔基时的战斗口号。所谓南部的

“全部领土”，按照他们的理解，首先是指所有的所谓边界州（ｂｏｒ

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ｓ）——德拉韦、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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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密苏里和阿肯色。除此以外，他们还要求从密苏里州西北

角至太平洋一线以南的全部领土。所以，奴隶主们所称的“南部”，

包括了联邦迄今所拥有的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他们所要求的领

土有很大一部分仍在联邦手中，首先必须从联邦手里夺过来。然

而，所谓边界州，包括那些现在被南部同盟控制的州在内，都从来

不是真正的蓄奴州。勿宁说，这些州是美国境内奴隶制度与自由

劳动制度并存而互相争胜的地区，是南部与北部之间、奴役与自由

之间的真正战场。因此，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个防御

战争，而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为了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

起自亚拉巴马向北蜿蜒而至哈德逊河的山脉，形同美国的脊

骨，把所谓南部切成三个部分。由阿勒格尼山脉及其两条平行的

山脉——西面的康伯兰山脉和东面的布卢山脉——所形成的山岳

地区，像楔子一样把大西洋西岸的低地与密西西比河南部河谷的

低地隔开。被山岳地区隔断的这两块低地及其广大的水稻区和辽

阔的棉田，就是真正的蓄奴地区。突入蓄奴地区中心的楔形山岳

地区风物宜人，气候温和，盛产煤、盐、石灰石、铁矿、金，总

之，全面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应有尽有，而这一片地区现在大

部分已是自由地区。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的土地只有由自由的

小农来耕作方有成效。奴隶制度在这里只是零散地勉强存在，从

来没有扎下深根。这个高原的居民，也就形成了大部分所谓边界

州的自由人口的核心，这些自由居民仅仅为了保全自己就站在北

部一方了。

现在，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片争执地区的各个部分。

边界州中极东北的德拉韦州，事实上和精神上都是属于联邦

的。脱离派想在这里建立哪怕是一个对他们抱好感的派别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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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从战争爆发之初就由于当地人民的团结一致而遭到失败。

这个州的奴隶人口很久以来就处在灭亡过程中。仅在１８５０年至

１８６０年间，奴隶的人数就减少了一半，以致现在德拉韦州总人口

１１２２１８人当中仅有１７９８个奴隶。虽然如此，南部同盟仍然要求占

有德拉韦州；从军事方面来说，一旦南部取得马里兰州，北部的确

也守不住这个地方。

至于马里兰州，那里也发生了上面所说的高原与平原之间的

斗争。这个州总人口６８７０３４人，奴隶是８７１８８人。最近华盛顿国

会的大选又一次确凿地证明：占压倒多数的人口是站在联邦一边

的。目前驻守马里兰州的３万联邦军队，其任务不仅仅是为波托

马克一线作后备，而且也特别是为了控制该州内地的叛乱的奴隶

主。这里也暴露出一个与其他边界州相同的现象，即大多数居民

站在北部一边，而站在南部一边的则是人数很少的蓄奴党。蓄奴

党用权势来弥补他们人数少的缺陷，这些权势是他们通过多年来

窃据一切政府职位，一代代致力于政治阴谋和大量财富集中于少

数人之手而取得的。

弗吉尼亚州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军营，脱离派的主力军和联邦

的主力军在这里互相对峙着。在弗吉尼亚州的西北高原，奴隶有

１５０００人，而大于此数２０倍的自由人大部分是自由农。相反的，弗

吉尼亚州的东部平原约有５０万奴隶。繁殖并向南部各州贩卖奴

隶是这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平原上的叛乱魁首们在里士满的州

立法议会中玩弄阴谋通过了脱离法令，并且急速给南军开放了弗

吉尼亚的大门的时候，西北部便和脱离派脱离关系，成立一个新

州，现在正在联邦的旗帜下手执武器保卫自己的土地，抵抗南部的

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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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州有居民１１０９８４７人，其中２７５７８４人是奴隶，这个州

现在在南部同盟手里，南部同盟将全州置于戒严状态，实行了罗马

三执政时期那样的排除异己的制度。１８６１年冬，当奴隶主们提议

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会，要它投票表决是否脱离的时候，大多数居

民都反对召开任何代表大会，以杜绝脱离运动的任何借口。后来，

当田纳西州已被南部同盟的军队占领，建立起恐怖统治的时候，参

加选举的投票人仍然有三分之一以上宣称拥护联邦。在那里，像

在绝大多数边界州一样，山区即东田纳西是抵抗蓄奴党的真正中

心。１８６１年６月１７日，东田纳西在格林维耳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

会，宣布拥护联邦，委派该州前州长、最热烈的联邦拥护者之一安

得鲁·约翰逊出席华盛顿参议院，并且发表了《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即 控 诉 书，把 田 纳 西 州 被“票 决 退 出”

［《ｈｉｎａｕｓｖｏｔｉｅｒｔ》］联邦时的一切欺骗、阴谋与恐怖手段揭露无余。

从那时起，脱离派就用武力来控制东田纳西。

在亚拉巴马北部、乔治亚西北部和北卡罗来纳的北部，可以看

到与西弗吉尼亚和东田纳西相同的情况。

再往西去，是边界州密苏里，那里有居民１１１７３３１７人，奴隶

１１４９６５人——后者大都集中在该州西北地区。１８６１年８月，该州

的人民代表大会表示拥护联邦；该州州长、蓄奴党的工具杰克逊反

对密苏里州立法议会，当即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此后他便率领了

一支武装匪徒从得克萨斯、阿肯色和田纳西进攻密苏里，企图使该

州向南部同盟屈膝，用刀剑割断它同联邦的联系。目前，密苏里同

弗吉尼亚一起，是内战的主要战场。

新墨西哥不是一个州，而只是一个领地。在布坎南任总统期

间，有２５个奴隶被运入该地，以便随后再从华盛顿送去一套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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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宪法。新墨西哥并没有要求归并于南部，这一点南部也是承

认的。但南部却要求占有新墨西哥，所以便派遣一支武装的冒险

分子从得克萨斯越过了边界。新墨西哥请求联邦政府保护，以抵

抗这些“解放者”。

读者大概已注意到，我们特别重视各边界州中奴隶与自由人

的人数比例。的确，这个比例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一个寒暑表，

应当用它来测定整个奴隶制度的生命能力。

整个脱离运动的灵魂是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州有奴隶４０２５４１

人，自由人３０１２７１人。其次便是密西西比，南部同盟的独裁者杰

弗逊·戴维斯就出在这个州，那里有奴隶４３６６９６人，自由人

３５４６９９人。居第三位的是亚拉巴马，那里有奴隶４３５１３２人，自由

人５２９１６４人。

在争执中的各边界州中，最后我们要谈的是肯塔基。这个州

近来的遭遇特别足以表明南部同盟的政策的特色。那里有居民

１１３５７１３人，其中奴隶２２５４９０人。在接连三次全民选举中——

１８６１年冬边界州议会议员选举、１８６１年６月华盛顿国会议员选

举、以及１８６１年８月肯塔基州立法议会选举——一个人数总是不

断增加的多数都表示拥护联邦。另一方面，肯塔基州州长马哥芬

以及该州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蓄奴党的狂热的拥护者，另外还有

布雷金里季——肯塔基州出席华盛顿参议院的代表、布坎南时期

的美国副总统、１８６０年总统选举时蓄奴党的候选人。蓄奴党虽然

力量太弱，不能使肯塔基站到脱离运动方面来，但是却有足够的力

量迫使肯塔基州在战争爆发时宣布中立。在这个中立为南部同盟

服务时，在南部同盟忙于镇压东田纳西的抵抗时，它是承认肯塔基

州中立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它就用枪托敲打着肯塔基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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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高叫：“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

它！”

南部同盟的强盗军队从西南和东南同时侵入了这个“中立”

州。肯塔基从它的中立梦中醒来，它的立法议会公开地站到了联

邦一边，用一个公安委员会来监视叛逆的州长，号召人民拿起武

器，宣布布雷金里季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命令脱离派立即撤离所侵

入的地区。这是作战的信号。南部同盟的一支军队向路易斯维耳

移动，而来自伊利诺斯、印第安纳、俄亥俄的志愿兵即疾驰前来拯

救肯塔基，抵抗奴隶制度的武装传教士。

南部同盟不顾密苏里和肯塔基等州的意志而企图并吞它们，

这就证明了它所说的为维护各州权利、反对联邦侵犯而战的借口

是虚伪的。的确，它承认被它算入“南部”的各州有脱离联邦的权

利，但它并不承认它们有留在联邦内的权利。

甚至那些真正的蓄奴州，虽然目前外部的战争、内部的军事独

裁和奴隶制度使它们到处具有一种和谐的外貌，但仍然不是没有

对抗的成分。显著的例子是得克萨斯。该州有居民６０１０３９人，其

中奴隶１８０３８８人。根据１８４５年的法律——得克萨斯作为蓄奴州

加入合众国即系根据此项法律——得克萨所有权在其领域内成立

整整５个州，而不是一个州。这样一来，南部就会在美国参议院中

取得１０个新席位，而不是两席，而当时南部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

要增加它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但是在１８４５—１８６０年间，对于这个

德国人口起着重大作用的得克萨斯，即使是把它分成两个州，而不

使拥护自由劳动的党在第二个州内比拥护奴隶制度的党占优势，

奴隶主们也都无法办到。这一点最清楚地证明了，在得克萨斯州

内部，对抗奴隶主寡头统治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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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亚州是蓄奴州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州。在１０５７３２７人

的居民总数中，奴隶有４６２２３０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虽然如

此，蓄奴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能够在乔治亚用全民投票的办法通

过蒙哥马利国会强加于南部的宪法。

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１日在新奥尔良举行的路易西安纳州代表大会

上，该州政界元老罗斯利埃斯宣称：

“蒙哥马利宪法不是一个宪法，而是一个阴谋。它所建立的不是一个人

民的政府，而是一个可恶的、横行无忌的寡头统治。没有让人民参预这件事。

蒙哥马利的代表大会已经给政治自由掘下了坟墓，现在我们是被召集来参加

葬礼的。”

实际上，３０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不仅是利用蒙哥马利的国会

来宣告南部与北部分离。他们还利用它来改变各蓄奴州内部的法

制，来完全控制在联邦的民主宪法保护之下还保有一些独立性的

白种居民。早在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０年间，蓄奴党的政治首领、法学家、

道德家和神学家们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

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

的。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确实完全是一个

侵略战争，一个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各边界州和领地大

多数仍在联邦手中，这些地方起初通过投票表示站在联邦一边，以

后又手执武器站在联邦一边。而南部同盟则把它们算作“南部”，

并力图把它们从联邦方面征服过来。南部同盟在它暂时已经占领

的各边界州中靠戒严令控制着比较自由的高原。在真正的蓄奴州

中，南部同盟也排斥了先前的民主政治，代之以３０万奴隶主横行

无忌的寡头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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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同盟如果放弃它的征服计划，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生存能

力，就是放弃脱离运动所提出的目的。要知道，脱离运动之所以发

生，也只是因为在联邦范围内再也不可能把各边界州和领地变为

蓄奴州。另一方面，北部如果和平地把争执地区拱手让给南部同

盟，那就是把美国全部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交给一个奴隶制共和

国；北部就将丧失整个沿墨西哥湾的地区，以及除佩诺布斯科特

湾①至德拉韦湾的狭小地带以外的大西洋沿海地区，并且使自己

和太平洋隔断；密苏里、塔萨斯、新墨西哥、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就会

把加利福尼亚拖走。位于落基山脉与阿勒格尼山脉之间的盆地上

的，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流域的各大农业州，由于无力

从强大而敌对的南部奴隶制共和国手中夺取密西西比河口，就将

为本身的经济利益所迫而脱离北部，加入南部同盟。这些西北部

的州又将把所有位于更东方的北部各州拖进脱离运动的漩涡，只

有新英格兰诸州１９０也许是例外。

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不是联邦的解体，而是联邦的改组，是在

奴隶主寡头的被承认的控制之下，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改组。这

样一种改组的计划，已由南部的主要发言人在蒙哥马利的国会上

公开宣布了，并且体现为新宪法的这样一项条款，即原联邦的任何

一州都有权自由加入新的同盟。这样，奴隶制度就将蔓延于全联

邦。在黑奴制度实际上行不通的北部各州，白种的工人阶级将逐

渐降到赫罗泰１９１的地位。这就完全符合了公开宣布的一个原则：

只有特定的种族才有资格享有自由，如果量繁重的劳动在南部是

黑人的天职，那末在北部它就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或他们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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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职。

因此，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

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

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

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如果说，这些争执地区，即两个制度迄今为止在那里争夺支配

权的各边界州是扎到南部肉体中的刺，那末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

认，在战争的过去一个阶段中，它们却是北部的最薄弱的地点。在

这些地区中，一部分奴隶主根据南部阴谋家的命令对北部假意表

示忠诚；另一部分发现站在联邦一边事实上符合他们的实际利益

和传统观念。这两个部分都同样限制了北部的行动。联邦政府渴

望保持各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的好感，害怕他们投入脱离派

的怀抱，总之，是对这些暧昧的同盟者的利益、偏见和虚情抱着无

微不至的关切态度，这就使联邦政府从战争一开始便受着一个致

命的弱点的打击，迫使它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迫使它隐瞒战争的原

则，而放过敌人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罪恶的根源——奴隶制度本

身。

如果说，不久以前林肯还表示怯懦，不赞成弗里芒特在密苏里

发布的关于解放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的文告１９２，那完全是由于面

对着肯塔基州“忠诚的”奴隶主们的高声抗议而顾虑重重。然而转

折点已经到来了。肯塔基州——最后一个边界州——已经卷入了

南北之间的斗争。随着在各边界州内部为争夺这些州而爆发真正

的战争，这些州谁得谁失的问题就要越出外交与议会讨论的范围

了。一部分奴隶主将抛掉忠诚的假面具；另一部分将满足于能得

到大不列颠给予西印度的种植场主那样的补偿１９３。事变本身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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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宣布一个决定性的口号——解放奴隶。

近来所发表的一些声明证明，即使是最顽固的北部民主党人

和外交家们也都不由自主地达到了上述结论。布坎南时期的国务

卿、一向最狂热地支持南部的卡斯将军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解放

奴隶是拯救联邦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要的条件〕。北部的

天主教党的首领、１８３６—１８６０年间最坚决地反对废奴运动的布朗

逊博士于１０月间在最近一期他的“评论”１９４上发表文章赞成解放

奴隶。

他在文章中说：“如果说，我们在此以前曾经反对解放奴隶，认为这样做

危及联邦，那末现在，当我们断定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存在或我国

作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保持奴

隶制度。”

最后，华盛顿政府外交官在纽约的机关刊物“世界报”
１９５
，在它

最近的一篇虚声恫吓废奴派的文章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一旦必须决定奴隶制度和联邦谁存谁亡，那时奴隶制度就会被判处死

刑。如果说，北部没有奴隶解放就不能胜利，那末：借助于奴隶解放它就将取

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底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７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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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 国 的 危 机

  今天，英国又像１５年前一样，正面临着一场有根本摧毁它的

整个经济体系之势的灾难。大家知道，当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６年的马铃

薯病把爱尔兰人的生活来源腐烂掉的时候，马铃薯是爱尔兰和很

大一部分英国劳动人民的唯一食物。这一场可怕的灾难的后果是

人所共知的。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２００万，其中一部分死于饥饿，

另一部分逃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同时，这场大灾难帮助了英国主

张自由贸易的党派获得胜利；英国的土地贵族被迫放弃了它的一

项最有利的垄断，而谷物法的废除则为千百万劳动者的再生产和

生活保证了一个比较广阔、比较有益于健康的基础。

当时的马铃薯对爱尔兰农业所起的作用，也就是现时的棉花

对大不列颠的最重要工业部门所起的作用。现在靠棉花加工为生

的居民，比苏格兰居民总数还多，或者说，超过现在爱尔兰居民总

数的三分之二。根据１８６１年的普查，苏格兰的人口为３０６１１１７人，

爱尔兰的人口一共只有５７６４５４３人，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直接或

间接靠棉纺织工业为生的人则有４００万以上。不错，棉花现在并

没有什么病害。棉花的生产也没有被地球上少数几个地区垄断。

相反，没有一种可做衣料的植物像棉花这样在美、亚、非三洲占有

如此广阔的地区。美利坚联邦各蓄奴州对棉花的垄断并不是一种

７６３



自然的垄断，而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垄断。这种垄断是与英国棉

纺织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同时生长和发展起来的。１７９３年，

即在英国机械大发明时期之后不久，康涅狄格的一个战栗派教徒

伊莱·维特尼发明了ｃｏｔｔｏｎ－ｇｉｎ，即把棉纤维与棉子分开的轧棉

机。在这项发明之前，一个黑人最紧张地劳动一整天未必能清拣

出一磅棉花。而ｃｏｔｔｏｎ－ｇｉｎ发明以后，一个老年黑人妇女一天就

可以轻易地清拣出５０磅棉花；后来机器逐渐改进，效率又增加一

倍。美国植棉业的桎梏这时便被粉碎了。美国植棉业与英国棉纺

织工业并肩发展，很快便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力量。在这个发

展过程中，有时英国看来也对美棉的垄断地位这一个不祥的幽灵

感到恐惧。例如，在英国用２０００万英镑为殖民地的黑人买得了解

放的那个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人们忧虑地看到，郎卡郡和约

克郡的工业依靠着奴隶主在乔治亚和亚拉巴马的皮鞭统治，同时

英国人民却为了在本国殖民地内废除奴隶制度而承担这样巨大的

牺牲。但是慈善并不创造历史，特别是不创造商业的历史。每当美

国棉花歉收，奴隶主利用这种自然现象联合起来人为地高抬棉价

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忧虑。于是，英国的纺织厂主便以反叛“棉

花王”相威胁。各种各样自亚洲、非洲获得棉花的计划都提出来

了。例如１８５０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下一次美国的棉花一丰

收，又把这种要求解放的热情完全消灭了。而近年来美国的棉花

垄断则达到了先前难以设想的规模，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贸易的

立法废除了前此对奴隶种植的棉花所征收的级差关税，另一方面

也是由于近１０年来英国棉纺织工业和美国植棉业同时大步前进。

在１８５７年，英国就用了将近１５亿磅的棉花。

而现在，美国的内战突然威胁了英国工业的这个巨大支柱。

８６３ 卡·马 克 思



联邦封锁了南部各州的港口，以便阻止运出今年的棉花，从而断绝

脱离派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个封锁之所以具有了逼人的力量，

却完全是由于南部同盟决定不自动输出一包棉花，而迫使英国自

己从南部港口把棉花运出去。这将驱使英国用强力打破封锁，然

后对联邦宣战，从而把自己的剑投到天平盘上来帮助蓄奴州。

从美国内战爆发时起，英国的棉花价格就不断上涨，但上涨的

幅度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比预料的小。一般来说，英国商界看来都

对美国的危机很不在乎。抱这种淡漠态度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上

一季的美棉早已全部运到了欧洲。这一季的产品在１１月底以前

从来是不装船启运的，而在１２月底以前又难得有大量货运。因

此，在１２月底以前，棉花包究竟就是放在种植场里，或是在打包之

后立即运向南部港口，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封锁在今年年底以

前任何时候停止，英国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指望在三四月间得到像

往常那么多的棉花，好像不曾有过封锁一样了。总之，被英国报界

引入迷途的大部分英国商界人士都以这样一种幻想自慰，即这一

场战争过不了６个月，它将以美国承认南部同盟而告终。但是在８

月底，美国人出现在利物浦市场上来购买棉花，部分是为了在欧洲

进行投机，部分是为了再运回北美。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打开了

英国人的眼睛。他们开始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从这时起，利物浦

的棉花市场就处在狂热状态；棉花价格很快便上涨到平均水平的

百分之百以上，棉花投机活动就像１８４５年的铁路投机活动那样猖

狂起来。在郎卡郡和其他英国棉纺织工业中心，纺织工厂把工作

时间缩短到每周３日，一部分工厂完全停工；其他工业部门不久也

将受到致命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个英国都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早就

威胁着它的十分可怕的经济灾难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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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棉花的消费量自然是在增加着，而不断上涨的价格也将

促使更加紧从这个棉花的古老家乡运来棉花，然而，要随心所欲地

在几个月之内就根本改变生产条件和贸易性质是不可能的。实际

上，英国现在是在受着自己长期罪恶地治理印度的报应。它现在

手忙脚乱想用印棉代替美棉的企图遇到两个大障碍，即印度交通

运输工具的缺乏和印度农民的穷困状况——这种状况使他们无法

利用当前有利的形势。但是，撇开这一点，也撇开印棉需要精心加

工才能够代替美棉不说，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印度要能够生产

所需数量的棉花以供输出之用，也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而据确切

的计算，利物浦的存棉在４个月内就要用完。即使在这个时期内，

英国的纺织厂主也只有在比现在更大的规模上把工时缩减为每周

３日和把一部分机器完全停开，才能使棉花够用。这种做法已经使

各工厂区蒙受着极大的社会苦难了。如果美国的封锁持续到元月

以后，那时又将如何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６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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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 列 颠 的 贸 易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日于伦敦

英国贸易部关于截至１８６１年９月３０日为止的９个月的报告

指出，出口大为减少，进口日益增加。把近３年来的输出作一比

较，得出一般的结果如下：

截至９月３０日为止的９个月出口值

年份 英磅 

１８５９………………………………… ９８０３７３１１

１８６０………………………………… １０１７２４３４６

１８６１………………………………… ９３７９５３３２

可见，今年的出口与１８６０年同期相比，一共减少了７９２９０１４

英镑，而且，这笔减少的数额的绝大部分（相当于５６７１７３０英镑）是

由于对美贸易突然减少而引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出口普遍下降

反映在英国贸易的某些部门中，其数额可以从下表中看出：

截至９月３０日为止的９个月内向美国的出口值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１８６１年

（单位：英镑）

啤酒和麦酒 ………… ７８０６０ ７６８４３ ２５６４２

煤和无烟煤 ………… １４４５５６ １５６６６５ ２００２４４

棉布 ………………… ２７５３７８２ ２７７６４７２１１３０９７３

１７３



（续）

１８５９年 １８６０年 １８６１年

（单位：英镑）

陶瓷器 …………………… ４４８６６１ ５１８７７８ １９１６０６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 ……… １２０４０８５ １０８３４３８ ５４２３１２

亚麻织品 ………………… １４８６２７６ １３３７７７８ ４９３６５４

小五金及刀类 …………… ８６５０６６ ７７６７７２ ４４６０９５

金属——铁、生铁………… ２０５９４７ １６５０５２ ７９０８６

枕木、螺钉、金属条 ……… ６４２８８２ ５４６４９３ １４８５８７

各种钢轨 ………………… ７４４５０５ ６６５６１９ １６８６５７

铸件 ……………………… １６４８９ １７０５６ ９２３９

各种锻铁 ………………… ３５７１６２ ３７８８４２ １２５７５２

未加工的钢 ……………… ３７２４６５ ４５７４９０ ２１６２４６

铜片和钉子 ……………… ９９４２２ ４４９７１ １０００５

铅锭 ……………………… ５３４５１ ６６０１５ １４５１

薄钢板 …………………… ９３５６９２ ８３３６４４ ２７４４８８

油料种子 ………………… １２２５７０ ７２９１５ １６８０

盐 ………………………… ６３８７６ ８４８１８ ５９８０９

丝绸料子、丝巾和丝带…… １９７６０５ １０２３９３ ８８３６０

其他丝织品 ……………… １２９５５７ ９３２２７ ２２９８４

苏打 ……………………… ４３９５８４ ３９９１５３ １４２３１１

酒精饮料（英国的）……… ５３１７３ ５６４２３ １２４３０

各种毛料 ………………… ５８６７０１ ５３５１３０ ２５００２３

各种料子、法兰绒、被褥等 … １７３２２２４ １６１２２８４ ６５２３９９

精梳毛织品 ……………… １０５２０５３ ８４０５０７ ３７７５９７

    共 计 ………… １４７８５７８４１３６９８７７８ ５６７１６３０

除了因对美贸易疲弱而引起的减少外，出口总值还降低了

２２５７２８４英镑。这次下降大部分是在９月，当时高昂的棉价以及棉

２７３ 卡·马 克 思



织品和棉纱价格的相应上涨，开始对英属北美①、东印度和澳大利

亚市场产生严重的影响。截至１８６１年９月为止总共９个月的期

间，土耳其和德国，是继美国之后对英国商品需求量减少最多的

国家。向法国的出口没有多大增长，只有一项农产品，即绵羊毛

和羔羊毛的出口大大增加。１８６０年的前９个月，英国向法国输出

羊毛４７３５１５０磅，价值３５４０４７英镑。今年同期出口的羊毛达

８７１６０８３磅，价值６４２４６８英镑。在出口报告所援引的其他数字中，

相当有趣的仅仅是与意大利有关的部分。英国向新王国的输出显

著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对意大利自由表示

同情。譬如，向撒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出口的英国

棉布，从１８６０年７５６８９２英镑增加到１８６１年１２０４２８７英镑；棉纱

的出口从１８６０年的３４８１５８英镑增加到１８６１年的５３８３７３英镑；

铁制品的出口从１８６０年的１２０８６７英镑增加到１８６１年的１６０９１２

英镑。

进口统计表只包括今年的前８个月。下列数字表明进口的一

般数额。

进口的实际价值

年份 英镑 

１８５９…………………………………………… ８８９９３７６２

１８６０…………………………………………… １０６８９４２７８

１８６１…………………………………………… １１４５８８１０７

进口增加主要是由于外国小麦的采购量大大增加——从

１８６０年前８个月的６７９６１３１英镑增加到１８６１年同期的１３４３１４８７

３７３不列颠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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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至于原棉，在同一时期，它的输入量减少不多，而价格猛涨，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前９个月输入的棉花数

年份 重量 价值 

（单位：担） 英镑 

１８５９……………………………………… ８０２３０８２ ２４０３９１９７

１８６０……………………………………… １０６１６３４７ ２８９４０６７６

１８６１……………………………………… ９６１６０８７ ３０８０９２７９

  目前，在英国不存在一般的政治性问题，一切的一切都被工业

问题和美国危机吸引住。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提请诸位注意利

物浦棉花市场的狂热状态①。的确，近两个星期以来，这里显露出

１８４５年铁路热的一切征兆。外科医生、牙科医生、医生、律师、厨

师、工人、办事员和勋爵、演员和牧师、兵士和海员、新闻记者和女

教师，男男女女，全都做棉花投机生意。一批一批的棉花买进、卖

出、再转卖，其实只有一包、两包、三包或四包。更大数量的棉花仍

搁在原来的堆栈里，虽然物主已经换了２０次。１０点钟买进棉花，

到１１点卖出，每磅就赚到半个辨士的利润，许多批的棉花就这样

在１２个小时中转手好几次。但是，本星期的价格稍有下跌，这只

是因为，１先令是一个整数，合１２辨士，大多数人决定，一当价格

涨到每磅１先令时，就卖出自己的棉花，所以棉花的供应量突然大

增，因而价格下降。但这种现象可能只是暂时的。

当英国人的理智习惯于每磅棉花能值１５辨士这种想法时，投

机的暂时障碍就会消除，投机狂就将加倍激烈起来。这种动向，从

一方面来说，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这同主张突破封锁的一派敌

４７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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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报刊上已经刊登了投机者的抗议书，抗议书不无根据地说，英

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性质的行动，对于商人来说，就是完全不公道

的举动，因为这些商人信赖英国政府会忠于它所公开承认的不干

涉原则，并以此为根据来打自己的算盘，在国内投机，向国外发定

货单，购买棉花；棉花的价格都是考虑到自然的、可能发生的和可

以预见的事件的影响而确定的。

今天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极为荒谬的文章。作者根据美

国的居民和面积的统计资料，得出一个结论，说那里至少能容纳７

个大帝国，因此联邦派应该放弃“完全统治的幻想”。“经济学家”

从它自己的统计报道中本来是能够做出一个唯一合理的结论的，

这就是：北方人，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也不能简单地放弃自己的

要求，而不把“奴隶制还在其中苟延残喘，但已不能使自己成为一

种永久的制度”的幅员广大的州和领地牺牲给奴隶制度，——这个

唯一合理的结论，作者竟然满有办法地极力加以回避。

除了自己商业上的困难外，使英国不安的还有法国财政的危

急状况。法兰西银行想从路特希尔德和其他大公司得到通融票据

来制止贵金属流入英国，这种手段，不出所料，只不过暂时减少了

法国的困难。现在它挨次向柏林、汉堡和彼得堡的银行求助；但所

有这些尝试都缓和不了现状，只不过证明处境没有希望罢了。法

国政府在近两个星期中所采取的两个措施，可以说明它现在所遭

到的困难。为了保持国库期票的流通，不得不把期票的利息提高

到７
１
２，而维克多－艾曼努尔则接到命令，要他部分地延缓推销应

该发行的意大利新公债，因为法国资本家要在意大利新公债中技

入一笔巨款。当然，维克多－艾曼努尔向自己保护人的要求让了

步。

５７３不列颠的贸易



土伊勒里宫现在有两个对立的派别，它们要用两种对立的临

时医治财政痼疾的药剂。真正的波拿巴分子，培尔西尼和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正在酝酿一个方案，即把法兰西银行置

于政府的直接和完全监督之下，使之变成国库的纯粹附属品，并利

用这样得到的权力无限制地发行不能兑换黄金的国家纸币。以富

尔德和旧制度的其他变节者为代表的另一派，提出发行新公债，其

数额有不同说法：最保守的估计是１６００万英镑，较大胆的估计是

３０００万英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４４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７３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经 济 短 评

  目前，英国不存在能引起普遍注意的政治性问题。吸引着全

国注意的，有法国的财政、商业和农业的危机，有英国的工业危机，

有缺棉问题，有美国问题。

此间有资格人士一直都清醒地认为：法兰西银行同拉芒什海

峡两岸几家大银行所做的空头票据的生意，仅仅是极其无力的一

种缓和手段。用这种办法所能得到的和已经得到的一切，只是暂

时减少了向英国的黄金外流。法兰西银行一再在彼得堡、汉堡和

柏林动用金属后备的企图损害了自己的信用，同时并没有使自己

的金库充实起来。提高国库债券的利率以保持其流通，以及不得

不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同意减少对意大利新公债的支付，这两

件事此间都认为是法国财政疲惫的危险征象。此外，大家知道，还

有两个财政方案现在正在土伊勒里宫进行着斗争。以培尔西尼和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的）贝列拉为首的真正的波拿巴

分子想把法兰西银行完全置于政府权力之下，使它仅仅成为财政

部的一个机关，并利用经过这样改造的这个机构作为印制公债券

的工厂。

大家知道，这个原则本来就是组织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基础。

冒险性较少的一派，以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其他变节者

为代表，提议举办新的国民公债，其数目有人说是４亿法郎，另一

７７３



些人说是７亿。“泰晤士报”在今天的社论中说，法国已由于经济

危机而完全瘫痪，丧失了它在欧洲的影响，这种说法看来是反映了

伦敦西蒂区的观点。但是，“泰晤士很”和西蒂区都错了。如果十二

月政变的政府能够拖过今年冬天而没有什么巨大的内部动荡，到

春天它就会吹起战争的号角。这不会消除国内的困难，但是会把

困难的呼声压倒。

在前一篇文章①中我曾指出，前几个星期中利物浦的棉花投

机活动很像１８４５年最疯狂时期的铁路热。牙科医生、外科医生、

律师、厨娘、寡妇、工人、办事员和勋爵、演员和牧师、兵士和裁缝、

新闻记者和旅馆老板，男男女女，全都做棉花投机生意。人们买

进、卖出、再转卖，其实只有很少数量的棉花，从一包到四包。更大

数量的棉花则几个月一直存放在原来的堆栈里，虽然物主已经换

了２０次。１０点钟买进棉花，到１１点就以每磅加价半个辨士再卖

出去。这样，同一枇棉花常常在１０小时内就转手６次。但是，本星

期却出现了某种暂时平静的局面，这里唯一的一个合理的原因只

是，１磅棉花（即中等奥尔良棉花）已经涨到１先令，而１２辨士合１

先令，到了一个整数。所以每一个人早就决定，只要到达了这个最

高点，就把存货脱手。因此才有供给的突然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

反应。一旦英国人习惯于知道１磅棉花的价格也可以涨到超过１

先令，这种舞蹈病就要更加疯狂地复发的。

最近贸易部公布的关于英国进出口的报告一点也没有驱散这

种阴暗的情绪。出口统计表所包括的时期是１８６１年１月至９月这

９个月。这个表说明，与１８６０年同期比较，出口几乎减少了８００万

８７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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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其中有５６７１７３０英镑属于对美国一国的输出，其余的数字

则分属于英属北美、东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德国。只有对意

大利的输出增加。例如，英国棉织品向撒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

和西西里的输出就从１８６０年的７５６８９２英镑增加到１８６１年的

１２０４２８７英镑；英国棉纱的输出则从３４８１５８英镑增加到５３８３７３

英镑；铁制品的输出从１２０８６７英镑增加到１６０９１２英镑等等。这些

数字对于理解英国之所以同情意大利的自由事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大不列颠的出口贸易额已减少将近８００万英镑了，而它的进

口贸易额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这是一件丝毫无助于平衡国际

收支的事。在输入中增加的这一部分主要是由于小麦进口增加。

１８６０年前八个月进口小麦总值一共只有６７９６１３１英镑，而今年同

期则达到１３４３１４８７英镑。

进口统计表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自法国的进口迅速

增长，现在已达到将近１８００万英镑（１年），而英国对法国的输出

仅仅略多于对荷兰的输出。大陆各国的政界人士直到现在还没有

觉察到现代商业史上这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法

国在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程度５倍于英国在经济上对法国的依赖

程度。这一点，如果不仅限于考察英国进出口统计表上的数字，而

且把这些数字同法国的进出口统计表比较一下，就看得特别清楚。

从这里看出，英国现在已经成为法国出口的主要市场，而法国却仍

然是英国出口的一个很次要的市场。因此，尽管有沙文主义和夸

耀滑铁卢的言词，而对于同“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①相冲突仍然

９７３经 济 短 评

① “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是拿破仑第一对英国的叫法。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

的古称。——译者注



是非常害怕的。

最后，英国最近的进出口统计表还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今

年头九个月内，英国对美国的输出比１８６０年同期减少了２５％以

上，但是，仅仅纽约一个港口对英国的输出在今年头八个月内就增

加了６００万英镑。在此期间，美国对英国的黄金输出差不多已经

停止，相反的，最近好几周来都有黄金从英国流到纽约。实情是：

英国和法国的歉收帮助了美国弥补自己的赤字，而摩里耳税则１９６

和与内战俱来的节约则使北美对英法工业品的消费量有了极大的

减少。现在，请大家把这些统计数字和“泰晤士报”关于北美财政

崩溃的悲叹对照一下吧！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３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９日“新闻报”第

３０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０８３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对墨西哥的干涉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７日于伦敦

今天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用它那出名的、万花筒式的、故

作幽默的笔法评论了法国侵入达普谷地和瑞士抗议它的领土被侵

犯一事１９７。印刷所广场的宣谕官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在英国工厂

主和土地所有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人们常常唆使在工厂里做工

的小孩子把铁针扔到机器的最精微部分中去，破坏整个强大机器

的运转。机器就是欧洲，小孩子就是瑞士，而被瑞士扔到正在安安

稳稳运转的机器中去的铁针则是路易·波拿巴对瑞士领土的入

侵，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瑞士对这一入侵的叫喊。于是，铁针就突

然变成了在针刺之下的叫喊，而这个比喻本身也变成了对期待一

个比喻的读者所开的笨拙的玩笑。接着，“泰晤士报”很高兴自己

发现了达普谷地只不过是一个名叫克雷松尼埃尔的小村庄。最

后，它用一个与这篇社论的开头完全矛盾的论点来结束这篇短文。

它叫道，在欧洲明年春天到处都将燃起大火的时候，又有什么必要

为了瑞士的这件极小极小的东西叫喊得这样厉害呢？请不要忘记，

不久以前欧洲还是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哩。整个这篇文章看来完

全是胡说，然而，它仍然有它的意义。它意味着，帕麦斯顿已经给

予拉芒什海峡彼岸的他的同盟者对瑞士的ｃａｒｔｅｂｌａｎｃｈｅ〔行动自

１８３



由〕。关于这一切，我们可以在“通报”的枯燥报道中找到解释，它

报道，英法和西班牙已于１０月３１日缔结了一项联合干涉墨西哥

的协定１９８。瓦得州和委拉克路斯两地相距十分遥远，而“泰晤士

报”关于达普谷地事件的文章和“通报”关于墨西哥的报道两者之

间的联系却十分密切。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悦法国人民，时刻准备着各种可以一试

的勾当，他把干涉墨西哥当做其中的一种是很可能的。西班牙由

于在摩洛哥和圣多明哥轻易成功而完全冲昏头脑１９９，它毫无疑问

也正梦想恢复它在墨西哥的统治。但是，也没有疑问，法国的计划

还没有最后成熟，而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根本不愿意进行

一个在英国统率下对墨西哥的十字军征讨。

９月２４日，帕麦斯顿私人的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机关报〕“晨邮报”
２００

报道了一项英法西三国为联合干涉墨西哥而缔结的条约的详细条

款。次日，“祖国报”２０１出面声明，否认这项条约的存在。９月２７日，

“泰晤士报”反驳了“祖国报”，不过没有提它的名字。据“泰晤士

报”的这篇文章说，罗素勋爵曾把英国关于干涉一事的决定通知了

法国政府，图温奈尔先生回答他说，法国皇帝也做出了同样的决

定。现在轮到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在一家半官方报纸上宣称，它打

算在墨西哥进行干涉，但决不是和英国在一起进行干涉。辟谣声

明不断地发了出来。“泰晤士报”还肯定地说：“这次远征已经获得

美国总统的完全同意”。但是，这话刚传到大西洋彼岸，所有美国

的政府报纸就指斥这是谎言，它们说，林肯总统不会反对墨西哥，

而是要支持墨西哥。从这一切就可以看出，现在这种形式的干涉

计划出自圣詹姆斯内阁２０２。

对这个协定的目的所作的说明，其神秘莫测和互相矛盾的程

２８３ 卡·马 克 思



度也不下于对协定的来源所作的说明。帕麦斯顿的机关报之一

“晨邮报”宣称，墨西哥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政府的有组织的国家，而

仅仅是一个盗匪的窠穴。应该把它当做盗匪的窠穴来对待。据说，

这次远征只有一个目的——使英法西三国的墨西哥国家证券持有

人得到赔偿。为此，联军将占领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在它的海岸征

收进出口税，把这一“物质保证”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全部债务偿清

为止。

相反的，帕麦斯顿的另一家机关报“泰晤士报”则宣称，由于长

期的经验，英国“已经有了锻炼，能够冷静对待破产的墨西哥所进

行的掠夺”。问题并不在于债权人的私人权益。“泰晤士报”希望，

“单单是联合舰队出现在墨西哥湾并占领某些港口，就会促使墨西

哥政府作新的努力来维持国内和平，并且使在野分子恪守比较具

有宪法精神的反对派形式，而不是采取盗匪手段”。

因此，根据这个说法，这次远征乃是为了支持墨西哥的正式政

府。然而同时“泰晤士报”又暗示：“墨西哥的首都是十分有益于健

康的，如果有必要推进那么远的话。”

无可争辩，巩固某个政府的最新颖的办法，就是用强力管制它

的收入和侵占它的领土。而另一方面，单单占领港口和在这些港

口征收关税，却只不过使墨西哥政府把它的海关向离海岸更远的

内地移动而已。这样，外国货物的进口税和美洲货物的出口税都

将增加一倍；实际上，这次干涉就将是向欧洲与墨西哥的贸易大征

军税来满足欧洲债权人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只有在国内巩固了，

才能成为有支付能力的政府，而只有国外尊重它的独立，它才能在

国内巩固起来。

这次远征的公开声言的目的是这样互相矛盾，而为达到这些

３８３对墨西哥的干涉



目的所宣布的手段更是矛盾百出。英国的政府报纸自己就承认，

如果说，法国或英国或西班牙进行单方面的干涉还可以取得一些

结果，那末，这些国家进行联合干涉就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们想起，墨西哥共和国的正式总统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

哥自由党现在差不多统治了本国的全部领土；马凯斯将军所统率

的天主教党已经连遭失败，它所纠集的盗匪队伍已被击退到克雷

塔罗州的山区，被迫去同那里的印第安酋长梅希亚结成联盟。天

主教党的最后希望是西班牙的干涉。

“我国和盟国之间唯一可能的分歧之点，——“泰晤士报”说——就是共

和国的政府问题。英国希望政权仍然留在……自由党的手里，而法国和西班

牙则有偏袒不久前被推翻的教权党统治的嫌疑。如果法国在旧大陆和新大

陆都成了教士和盗匪的保护者，那是够奇怪的。正如在意大利，弗兰契斯科

二世的党羽在罗马被武装起来而给那不勒斯的治理造成无政府状态一样，在

墨西哥，公路、甚至首都的街道都遭到被教权派公开当做朋友的盗匪的袭

击。”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英国才要伙同法国和西班牙对自由党政

府发动十字军征讨，以便巩固这个政府；并且给奄奄一息的教权派

从欧洲送去新的援军，以便尽力平定无政府状态！

除短短的冬季以外，墨西哥沿海地区通常是疫疾流行，这个地

区只有征服了这个国家本身之后才能掌握住。但是，第三家英国

的政府报刊“经济学家”杂志又声称，征服墨西哥是不可能的。

这家杂志说：“如果我们试图强迫这个国家接受带领一支英国军队的英

国亲王，那就会激起美国的最强烈的愤怒。法国的竞争会使这样一种征服成

为不可能；在英国议会方面，这样的动议一提出来也会遭到一致的拒绝。从

英国这方面来说，它也不能把管理墨西哥一事委托给法国，更不用说西班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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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整个远征乃是一个神秘的谜，而“祖国报”则用下面一段

话说出了谜底：

“这个协定认为，必须在墨西哥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安宁与秩序的强有力

的政府。”

问题直截了当就是这样：结成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便把当年

神圣同盟认为它自己有义务干涉欧洲各国内政所依据的原则应用

于美洲国家。沙多勃利昂在复辟时期曾经为西班牙和法国的波旁

王朝拟定了第一个这样的计划２０３，这个计划被坎宁和那位坚决反

对欧洲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的美国总统门罗挫败了。从那个时候

起，美利坚联邦就始终把门罗主义２０４看做一个国际法。但是，现时

的内战却造成一种方便的形势，使欧洲专制国家有可能去创造一

个干涉的先例，依据这个先例以后还可以再干。这就是英法西三

国干涉的真正目的之所在。进行干涉的直接结果将是而且必然只

能是在墨西哥恢复已在平息的无政府状态。

撇开一切一般性的国际法性质的道理不谈，这事对欧洲也有

十分巨大的意义，因为这是英国以欧洲政治方面的让步为代价来

购买路易·波拿巴在远征墨西哥方面的合作。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７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２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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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对墨西哥的干涉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８日于伦敦

正在策划中的英法西三国对墨西哥的干涉，我认为是国际史

上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这是一个真正的帕麦斯顿牌的阴谋，其目

的之疯狂与手段之愚笨使外行人感到惊愕，因而看起来似乎与这

个老阴谋家出名的能干很不相称。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悦法国公众，不得不经常准备许多花样，

远征墨西哥完全有可能是其中之一。西班牙由于最近在摩洛哥和

圣多明哥的廉价胜利冲昏了它那一向就很脆弱的头脑，的确也梦

想恢复自己在墨西哥的统治。但是，也没有疑问，法国的计划还远

未成熟，而且法国和西班牙都极力反对在英国领导下联合远征。

９月２４日帕麦斯顿的私人的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机关报〕伦敦“晨邮

报”首先详细报道了根据一项条约的条款而拟出的联合干涉的计

划，这项条约，据该报报道，是英法西三国刚刚缔结的。这一番话

刚刚传过拉芒什海峡，法国政府就通过巴黎“祖国报”指斥这是绝

对的谎言。９月２７日，帕麦斯顿的国家机关报伦敦“泰晤士报”在

一篇社论中首次打破了它对于这个计划的缄默，反驳了“祖国报”，

不过没有提它的名字。“泰晤士报”甚至断言：罗素伯爵曾把英国

方面干涉墨西哥的决定通知法国政府，而且图温奈尔先生已经答

６８３



复，说法国皇帝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现在轮到西班牙。马德里一

家半官方的报纸肯定西班牙有干涉墨西哥的意图，但同时却否定

了与英国联合干涉的说法。Ｄｅｍｅｎｔｉｓ〔辟谣声明〕还在一个接着一

个发表。“泰晤士报”还肯定地说：“这次远征已经获得美国总统的

完全同意。”而美国所有的报纸在谈到“泰晤士报”的文章的时

候，一直都在否认这种断言。

所以，显而易见，而且“泰晤士报”也明白承认，现在这种形式

的联合干涉，是英国牌的——也就是帕麦斯顿牌的。西班牙是由

于受到法国的压力而被迫附和；法国的参加则是由于它得到了在

欧洲政治方面对它所做的让步。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巧

合：“泰晤士报”在１１月６日的同一号报纸上，一方面报道了在巴

黎缔结了联合干涉墨西哥的协定的消息，同时发表了一篇社论，用

蔑视和傲慢的态度，对待瑞士就不久以前本国领土被侵，即法国军

队侵入达普谷地而提出的抗议。作为参加远征墨西哥的报偿，路

易·波拿巴在阴谋侵略瑞士方面，可能还会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

已经得到了ｃａｒｔｅｂｌａｎｃｈｅ〔行动自由〕。在这些问题上，英法之间

在９月和１０月一直进行着谈判。

在英国，除了墨西哥债券持有人以外，是没有人愿意对墨西哥

进行干涉的，而这些债券持有人也从来说不上能够夸口对舆论有

什么影响。因此，要把帕麦斯顿的计划直接塞给公众是有困难的。

其次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些互相矛盾的说法使英国大象

糊涂起来，这些说法是同一个制造场用同样的材料炮制的，只不过

在使用时分量有所不同而已。

“晨邮报”９月２４日宣布：“在墨西哥”不会有“夺取领土的战

争”，唯一的问题是对墨西哥的国库提出要求；而“把墨西哥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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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组织的和已经确立了的政府来与之交涉是不可能的”，因此，

“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将暂时被占领。这些港口的关税收入将加以

管制”。

与此相反，“泰晤士报”９月２７日声称：“对于欺诈，对于抵赖，

对于一个破产的国家不讲信义、无耻地用立法的办法掠夺我国同

胞而无法补救的事情，我们已经由于长期容忍而有了锻炼了”，所

以，“对英国债券持有人私人的劫夺”，实际上并不像“晨邮报”所说

的那样是这次干涉的根本原因。“泰晤士报”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提

到，“墨西哥的首都是十分有益于健康的，如果有必要推进那么远

的话”，不过“泰晤士报”却希望，“单单是联合舰队出现在墨西哥湾

并占领某些港口，就会促使墨西哥政府作新的努力来维持和平，并

且使在野分子恪守比较具有宪法精神的反对派形式，而不是采用

盗匪手段”。

看起来，照“晨邮报”的说法，发动这次远征是因为“墨西哥不

存在政府”，而照“泰晤士报”的说法，发动这次远征却是为了鼓励

与支持现存的墨西哥政府。夺取领土和管制收入，的确是一个最

希奇的、绝无仅有的用来巩固一个政府的手段。

“泰晤士报”和“晨邮报”发出暗示之后，约翰牛随即被转交给

政府的第二流宣谕官，他们不停地用同样矛盾的话把他折磨了４

星期之久，直到舆论对联合干涉墨西哥的观念终于变得十分熟习

为止，尽管仍然小心地使它对远征的目的与意图茫无所知。最后，

和法国的谈判结束了，“机关报”向公众报告进行干涉的三强已于

１０月３１日签订协定，而“辩论日报”２０５（它的一个所有人已被任命

为法国远征舰队的一艘军舰的舰长）则告诉全世界，不会进行永久

性的领土征服；只将占领委拉克路斯和墨西哥海岸的其他地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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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如果当地政府不愿满足干涉军的要求就进攻首都，而且，应向

墨西哥共和国输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泰晤士报”在它９月２７日第一次发表言论以后，似乎已经忘

记了墨西哥的存在，但现在它又出来了。凡是不了解它和帕麦斯

顿的联系，不知道它原先推荐过帕麦斯顿的计划的人，一定会认为

“泰晤士报”今天的这篇社论是对整个这次冒险进行最尖锐无情的

讽刺。这篇社论开头就说：“这次远征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往

后它又说这是一件奇异的事情）。

“三个国家联合起来迫使第四个国家按规矩办事，而它们所采取的方式

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

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这完全是神圣同盟的口

吻，以不干涉原则自傲的英国用这种口吻说话确实惊人！然而为什

么不用“战争的方式和宣战的方式以及国际法的其他一切规定”，

而用了一个“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呢？“泰晤士报”

说，因为“墨西哥不存在政府”。而这次远征的公开声言的目的是

什么呢？“向墨西哥的合法当局提出要求”。

参加干涉的三强所诉说的仅有的理由，以及使它们的敌对行

动能够稍稍有所凭借的仅有的借口，是很容易概述的。这就是债

券持有人的金钱要求以及据说是英法西三国臣民所遭受的一连串

的人身侵犯。这也就是最初“晨邮报”提出的进行干涉的理由，也

是不久以前约翰·罗素勋爵接见英国的墨西哥债券持有人的代表

时正式承认过的理由。今天的“泰晤士报”说：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协议进行远征，以迫使墨西哥偿还它的明文规

定的债务和保护各该王国的臣民。”

可是，“泰晤士报”的文章写下去却变了方向，它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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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我们至少会获得对我们的金钱要求的承认，其实，一艘

英国巡航舰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得到这种赔偿。我们也可以确信，所犯下的更

无耻的暴行将要用更直接和更多的赔偿来了结；但是很明显，如果要实现的

只是这些，我们完全不需要采取像现在所提议的这种极端手段。”

总之，“泰晤士报”这样噜噜嗦嗦地承认，原先提出的远征的理

由都是表面的借口；为了获得赔偿，根本没有必要采取现在这样的

步骤，因此，“承认金钱要求和保护欧洲臣民”事实上与当前对墨西

哥的联合干涉全然无关。那末，它的真实的目的和意图究竟是什

么呢？

在深入到“泰晤士报”往后的说明之前，我们要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

〔顺便〕指出另外一些它小心翼翼避免提到的“奇异的事情”。首先

一件真正“奇异的事情”是，西班牙——不是别的国家，恰恰是西班

牙——竟然变成了保护神圣的外国债权的十字军战士！而上星期

日的“星期日邮报”２０６已经力促法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强迫西班牙

偿付“它无限期拖延的对法国债券持有人的旧债务”了。

第二件更大的“奇异的事情”是，同一位帕麦斯顿勋爵，据约翰

·罗素勋爵最近宣告，是正在准备进攻墨西哥，使墨西哥政府向英

国债券持有人还钱的，然而，就是这位帕麦斯顿本人，曾经自愿地，

而且不顾墨西哥政府的意愿，牺牲了有条约规定的英国的权益和

墨西哥给英国债权人的抵押。

根据１８２６年和英国签订的条约，墨西哥承担了不容许在当时

属于它的任何领土上建立奴隶制度的义务。根据同一条约的另一

款，它把得克萨斯的４５００万英亩公有土地抵押给英国，作为从英

国资本家取得的债款的担保。而帕麦斯顿在１０年或１２年之后以

仲裁人的资格进行干预，站在得克萨斯一边反对墨西哥。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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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得克萨斯订立的条约中，他不仅牺牲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宗旨，

而且也牺牲了所抵押的公有土地，从而剥夺了英国债券持有人所

得到的担保。墨西哥政府当时曾经提出抗议，但与此同时，后来担

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科·卡尔洪却开了这样一个玩笑：他通知

圣詹姆斯内阁说，如果把得克萨斯合并于美国，那末，英国内阁想

“看到在得克萨斯废除奴隶制度”的愿望就可以十分圆满地实现。

英国的债券持有人由于帕麦斯顿自愿地牺牲了１８２６年的条约为

他们所取得的抵押，事实上已经失掉向墨西哥提出要求的任何权

利。

但是，伦敦“泰晤士报”既然承认这次干涉同金钱要求或人身

侵犯全然无关，那末，归根到底，究竟什么是它的真实的或诿称的

目的呢？

“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

是想建立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并且已经组成了一个武装的最高法

庭来在全世界恢复秩序。“泰晤士报”写道：“必须把墨西哥从无政

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它走上自治与和平的道路”。干涉者在那里

“必须建立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应当由“某个墨西

哥政党”的成员组成。

但是，有谁能设想帕麦斯顿和他的喉舌“泰晤士报”真是把这

次联合干涉作为达到上述目的，即在墨西哥消除无政府状态，建立

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的手段呢？“泰晤士报”根本谈不到抱有任

何这种空幻的目的，它的９月２７日的社论就曾明确地说：

“我国和盟国之间唯一可能的分歧之点，就是共和国的政府问题。英国

希望政权仍然保留在现时执政的自由党的手里，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有偏袒不

久前被推翻的教权党统治的嫌疑…… 如果法国在旧大陆和新大陆都成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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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盗匪的保护者，那的确是够奇怪的。”

在今天的社论中，“泰晤士报”用同样的精神继续进行论证，它

用以下的几句话总括了自己的疑虑：

“在分割了墨西哥的两党中，很难预期参加干涉的强国都能同意对其中

任何一个党作出绝对的选择；而要在两个如此坚决的敌对力量之间取得实际

的妥协，也同样难以设想。”

因此，帕麦斯顿和“泰晤士报”十分清楚，“在墨西哥有一个政

府”；表面上为英国所喜爱的“自由党掌握着政权”；“教权党的统治

已被推翻”，西班牙的干涉是教士和盗匪的最后一个绝望中的希

望；最后，墨西哥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消失。因此，他们也知道，以公

开声言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为唯一宗旨的联合干

涉，只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它将削弱宪制政府，在法国和西班

牙的刺刀的支持下加强教士的政党，重新燃起内战的火焰，不是消

除而是恢复无政府状态至其极境。

“泰晤士报”从这些前提所得出的结论是真正“惊人”和“奇异”

的。

它写道：“虽然这些设想使我们怀着若干忧虑来展望这次远征的结果，但

它们并不排斥远征本身的适宜性。”

总之，远征违背它唯一的公开声言的宗旨，这并不排斥远征本

身的适宜性。手段妨碍它达到它自己公开声言的目的，这并不排

斥采取这种手段。

但“泰晤士报”所指出的最大的“奇异的事情”，我迄今还没有

宣布。

它说：“如果林肯总统接受这次会议所提出的邀请，参与这即将采取的行

动，那末，事情将具有更加奇异的性质。”

２９３ 卡·马 克 思



假如正在与墨西哥和睦相处的美国竟然和欧洲的秩序贩子们

联合起来，而且，参与他们的行动，以此来认可欧洲的武装裁判法

庭对美洲国家的内政的干涉，那倒真是一件最大的“奇异的事情”。

第一个这样的计划，即把神圣同盟移植到大西洋彼岸的计划，是沙

多勃利昂在复辟时期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拟定的。那次的

企图被一位英国大臣坎宁先生和一位美国总统门罗先生破坏了。

现时美国的动乱，在帕麦斯顿看来，是把这个旧计划加以修饰而重

新提出的良好时机。既然美国在目前必须不让国际上的纠纷来妨

碍它进行维护联邦的战争，所以，美国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表示

抗议。在欧洲，对美国怀着最良好愿望的人都希望它将表示抗议，

这样来在全世界面前坚定地拒绝在一个最卑鄙的计划中充当任何

同谋。

与另外两个欧洲强国联合进行的帕麦斯顿的军事远征，是在

议会闭会期间发动的，没有取得议会的批准，而且是违反议会的意

志的。帕麦斯顿第一次不通过议会而进行的战争是阿富汗战

争２０７，这场战争他用伪造的文件减轻了责任，辩护过去了。另一次

这样的战争是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的波斯战争２０８，当时他为这场战争辩

护的托词是：“事前须经议院批准的原则不适用于亚洲的战争。”

看来，现在这个原则也不适用于美洲的战争了。随着对国外战争

控制权的丧失，议会将丧失对国家财政的一切控制权，而议会政体

也就要变成不过是一个滑稽剧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８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４４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３９３对墨西哥的干涉



卡·马 克 思

富 尔 德 先 生２０９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于巴黎

对于“高级政治”喜剧的鉴赏家来说，１１月１４日的法国“通

报”是一个真正享受的源泉。正如在旧古典戏剧里一样，一个捉摸

不到的万能的命运纠缠着主人公，而这一次命运的形象是数达十

亿法郎的赤字。正如在旧戏剧里一样，对话只在两个人物之间进

行：奥狄浦斯—波拿巴和铁列西阿斯—富尔德。但是悲剧变成了

喜剧，因为铁列西阿斯所说的话都是奥狄浦斯预先悄悄告诉过他的。

一次又一次地使旧的、已经演完了戏的ｐｅｒｓｏｎａｅｄｒａｍａｔｉｓ〔剧

中人〕作为崭新的主角重新粉墨登场，这套本领是波拿巴喜剧最典

型的特技。起初是比约代替培尔西尼，然后是培尔西尼代替比约！

波拿巴报界也是如此。格朗基奥、卡桑尼亚克、利美腊克无休止地

调来遣去，一会儿在“立宪主义者报”，一会儿在“国家报”，一会儿

在“祖国报”。代替维隆先生这位《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ｄｅＰａｒｉｓ》
２１０
主持“立宪

主义者报”的是塞桑纳，代替塞桑纳的是居歇瓦尔，代替居歇瓦尔

的是卡桑尼亚克，代替卡桑尼亚克的是勒奈，代替勒奈的是格朗基

奥，而过了６年之后，维隆又作为一个崭新的人物复登原位。

同样，在宪制时期，基佐刚刚辞职，梯也尔成了新人物，而梯也

尔刚刚辞职，摩莱就成了新人物，此后就这样循环不已。但是，这

４９３



些不同的活动家代表着不同的党派和意向。如果说他们互相排挤

是为了互相追随，互相追随是为了再互相排挤，那末这种旋转木马

式的把戏，是反映了组成路易－菲力浦时期的ｐａｙｓｌéｇａｌ〔选举权

享有者集团〕的不同的党派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的。但是，比约换

了培尔西尼，瓦列夫斯基换了图温奈尔，拉罗凯特换了富尔德，格

朗基奥换了利美腊克呢？结果总是英国人所谓的《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没有差异的区别）。所有这些人都代表同一

个东西，即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他们并不代表人民内部的不同的

利益和党派。他们所代表的只是皇帝的不同脸谱。他们只不过是

戴在同一个面孔上的不同的假面具而已。

“泰晤士报”酷爱比较，它把路易·波拿巴比做路易十六，而把

富尔德比做杜尔哥。富尔德和杜尔哥！把他们相比，就同把瓦扬先

生同卡诺相比差不多，根据只是他们都曾在陆军部高踞要职。杜

尔哥是十八世纪新经济学派，即重农学派２１１的首领。他是一个推

翻旧政权的才智之士，路易十六则是这种旧政权的化身。而富尔

德是什么人呢？富尔德作为路易－菲力浦时期王朝反对派２１２的一

员，每当王朝反对派有机会提出财政大臣时，尽管他孜孜以求，但

总是被根本否定。富尔德以《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ｄａｎｇｅｒｅｕｘ》〔不祥的财政

家”〕著称，而他的一系列失败的财政活动也证明这个诨名是相称

的。只要他为某个提案辩护，就足以使议院否决这个提案。后来临

时政府当政，富尔德来不及等政府宣告成立，就投奔赖德律－洛兰

自请效劳，愿任财政部长，并且……建议宣布国家破产。他的追求

失败了，于是被遗弃的情人为报复起见写了一篇抨击文《Ｐａｓｄ’

ａｓｓｉｇｎａｔｓ！》
２１３
。最后，富尔德找到了路易·波拿巴，此人糊里糊涂

地把法国国库委托给了富尔德先生。

５９３富 尔 德 先 生



富尔德积极参预了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总统选举中为使

“侄子”①获胜而玩弄的种种手腕。富尔德是个非常活跃的朋友，他

在财政方面准备了政变。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不仅是路易·波拿巴

的胜利，也是富尔德的胜利。富尔德成了万能的人。富尔德当上了

国务大臣。富尔德甚至有可能把个人的ｍｅｎｕｓｐｌａｉｓｉｒｓ〔小乐趣〕

提升为国家事务。他除了在财政方面建立专政，对剧院也建立了

专政。像ｈａｕ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贵族〕界其他臭名远扬的人物一样，

富尔德把对金钱的热恋和对幕中女角的热恋结合了起来。富尔德

成了幕中的苏丹。富尔德和贝列拉同是帝国财政制度的发明家。

他对十分之九的当前赤字负有直接的责任。最后，在１８６０年，伟

大的富尔德辞卸了国务，以便在１８６１年以《ａｎｅｗｍａｎ》（“一个新

人物”）重新出现在帝国财政喜剧的舞台上。富尔德又以杜尔哥的

角色登台了，富尔德扮演着波扎侯爵！Ａｐｐｌａｕｄｉｔｅ，ａｍｉｃｉ！〔朋友

们，鼓掌吧！〕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９日“新闻报”第

３１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９３ 卡·马 克 思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法国的财政状况

  “泰晤士报”起初是温和地夸奖皇帝的ｃｏｕｐｄ’éｃｌａｔ〔英勇的功

绩〕，后来就将他捧上天去，今天又来了个急转弯，变颂扬为批评

了。这样的机动表现出英国报界的利维坦的特征：

“皇帝承认自己是一个平常的而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无疑只是用宝剑

统治国家，而不企求靠神权来统治。关于这些，我们让别人去赞美。而我们必

须问问皇帝统治１０年来财政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比形容它们的空

话重要得多…… 行政当局随心所欲行事；大臣们只对皇帝负责；财政状况对

公众和议院严守秘密。每年表决预算的程序不是障碍，而是面具，不是保护，

而是欺骗。总之，法国人民在把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孤家寡人

掌握以后，究竟得到些什么呢？…… 富尔德先生自己承认，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的

特殊信贷已达２８亿法郎，今年的赤字不少于１０亿法郎……

我们不知道，这些钱是用什么方式弄到的，但无论如何不是通过征税得

来的。听说，法兰西银行为恢复自己的特权而付出的４００万已经耗尽；从军队

补贴基金中借用了５５０万；还发行了形形色色的信用券。至于说到目前的事

态，我们驻巴黎的记者肯定说，似乎国库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下月份就要到期

的半年股息。在皇帝光辉灿烂地、成绩卓著地统治了１０年之后，法国的财政

落到如此可悲和可耻的地步。只有现在，法国政府在不能履行自己当前的义

务时，才稍微表现出对国民的信赖，才稍微向他们透露了一点点过去包藏在

经常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财政繁荣的华丽幻象之中的实际情况。不但如此，正

是这个时候，‘两大陆评论’因刊登了有关法国财政状况的某些资料受到法院

审讯，而这些资料的缺点，只不过是仍然使用过分美妙的调子。”

７９３



  “泰晤士报”接着就探索这种失败的原因。帝国存在的１０年

间，法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了一倍多。农业同工业一起发展起来，同

时，铁路网也建立起来了，１８４８年前还只是走了第一步的信用制

度得到了蓬勃的和全面的发展。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因为皇

帝的命令，而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发现后在世界市

场上引起的大变动。但究竟是为什么发生了大破产呢？

“泰晤士报”提到陆海军的特别费用，这项费用是路易·波拿

巴极力想在欧洲扮演拿破仑角色的自然结果；该报提到战争，最后

提到公共工程的庞大费用，兴建这些工程本是为了企业主和无产

者的生计和维持他们的良好情绪的。

“泰晤士报”继续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有史以来最大的和

如此惊人的赤字…… 除了陆海军中侵略性的装备、公共工程和意外的战争

以外，还有可耻的和普遍的掠夺制度——黄金如雨点般地倾入帝国及其拥护

者的腰包。用某种神秘的方式突然攫取来的巨大财富，经常引起物议和惊

讶，直到这种现象重复发生和屡见不鲜，物议才开始平息，惊讶才逐渐消除。

现代的法国使我们能够理解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一些章节，那里认为悖

人之财是反人民的罪行。人人都在谈论那些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前还饿肚

子的人的富丽住宅、豪华马车和挥霍无度。宫廷预算的奢侈性几乎使人难以

置信。像魔杖一挥那样出现了新的宫殿，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旧制度〕黯然失色。

除了国家金库和国家信用所拥有的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限制疯狂的挥

霍。然而国家金库已不复存在，国家信用也消耗完了。这就是皇帝统治１０年

来给法国带来的一切。”

对欧洲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无疑就是：帝国的财政制度能否变

成宪制的财政制度，像路易·波拿巴和富尔德在通信中对此提供

了所谓希望那样？在目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的念头一转，

而在于复辟的帝国的经济生存条件。欺诈性的财政制度要变成通

８９３ 卡·马 克 思



常的财政制度，只有消灭作为普遍管理手段的营私舞弊，把陆军和

海军人数削减到和平时期的水平，从而使现时的政府放弃模仿拿

破仑，最后，还必须完全放弃一直实行到今天的那种开展大规模国

家建设及其他公共工程以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依

附于现政府的计划。但是，难道这些条件的实现不是意味着《Ｅｔ

ｐｒｏｐｔｅｒｖｉｔａｍｖｉｖｅｎｄｉｐｅｒｄｅｒｅｃａｕｓａｓ》〔为了生活而毁掉生活的根

基”〕①吗！事实上，难道在拿破仑公司的商标下能够恢复普通的路

易－菲力浦制度吗？这正像在ｄｒａｐｅａｕｂｌａｎｃ
２１４
的复盖之下建立七

月王朝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把１１月１４日的ｃｏｕｐｄ’éｃｌａｔ〔英勇的功

绩〕称之为喜剧②，并且从来不曾怀疑过，这出喜剧所追求的只有

两个目的：对付现时的困难和平安地熬过冬天。如果这两个目的

达到，那末，春天一到，就擂起战鼓，并且将设法使战争本身这一回

能捞回一切有关的费用。人们没有忘记，到今天为止，十二月政变

的法国是靠法国国家的腰包来购买自己的全部荣誉的，这也是仅

仅玩弄拿破仑主义的必然后果。

英国报刊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对１１月１４日许下的诺言

的严肃性和实现这些诺言的可能性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例如，今天的“泰晤士报”在上面引用的社论中说：

“皇帝拒绝享用特殊信贷，这种自我牺牲的美德的表现，往往发生在法国

新公债之前，但很少比新公债持久。”

在该报金融专栏中说：

“由于财政危机而突然出现的财政上的圣洁的表现，是否能在国库重新

９９３法国的财政状况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９４—３９６页。——编者注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编者注



得到充实以及新公债得到保证之后长久存在，是非常成问题的…… 据说，舆

论将迫使皇帝违背自己的本意而实现富尔德的纲领。但是，下面这种说法是

不是要更正确些呢？每个人都甘心陶醉于这种自我欺骗之中，而陆军和海军

的供应者和投机者则毫不动摇地期待，到春天，在克服现时的危险之后，‘通

报’将找到充分有力的根据——诸如：‘欧洲局势已经改变’，需要有所更正，

法国荣誉在某处受到威胁，天主教的利益，人类自由和文明的利益——来恢

复过去的财政制度。一般说来，在一个实行军事独裁和不存在公认的、不可

违反的宪法权利的国家里，长时期放弃这种财政制度是办不到的。”

“经济学家”的言论大意也是如此。它是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

的议论的：

“尽管有法令，但对于一个丝毫不怀疑小小的失算就能彻底毁掉他的王

朝的人来说，政治冒险将永远是指导原则。”

到现在为止，路易·波拿巴使欧洲只是遭到危险，因为他本人

在法国经常遭到危险。能否设想，他给欧洲制造的危险将随着他

本人在法国遭到的危险的增加而减少呢？这只有当国内危险到了

爆发的时刻才会发生。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３日“新闻报”第

３２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００４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弗里芒特的免职

  弗里芒特被免除密苏里的军团司令职务一事，是美国内战发

展史上的一个枢纽。弗里芒特不得不去赎两桩大罪过。他是共和

党的第一个总统候选人（１８５６年），他还是第一个以解放奴隶威胁

奴隶主（１８６１年８月３０日）２１５的北部将领。因此，他仍然是未来的

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也是现在的妥协制造者道路上的障碍。

最近２０年来美国有一种奇特的做法——不选举自己党内有

权威地位的人担任总统。为了在竞选中显示阵容，固然也利用这

些人的名字，但一到决定性关头人们就丢开他们，代之以仅仅具有

地方声望的平常人物。波克、皮尔斯、布坎南等人都是这样成为总

统的。阿·林肯的当选也是这样。安得鲁·杰克逊将军实际上是

最后一个由于个人地位重要而当选的美国总统，而他的所有继任

者则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地位无足轻重而当选的。

在１８６０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的最显赫的名字是弗里芒特和西

华德。弗里芒特由于他在墨西哥战争２１６时期的行动、在加利福尼

亚勇敢的探险和１８５６年选举中的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而闻名，他是

一个太著名的人物，所以到了问题已不再是共和党显示阵容，而是

共和党胜利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被考虑到。因此，他就没有被提名

做候选人。至于西华德——华盛顿国会的共和党参议员、纽约州

１０４



州长、共和党成立以来的毫无问题的首要演说家——情况就不同

了。只有一系列恼人的失败，才迫使西华德先生放弃自己作候选

人的打算，而作为一个演说家来赞助当时还比较不知名的阿·林

肯。可是，当他看到他使自己作总统候选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的

时候，他却以共和党的黎塞留的资格去帮助被他看做共和党的路

易十三的人。他帮助林肯当选为总统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林肯

任命他做国务卿——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英国内阁首相相

比的职位。果然，林肯一当选，就让西华德担任了国务卿。可是，这

位曾经预言了自由劳动制度和奴隶制度的《ｉｒ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不可制止的冲突）２１７而名噪一时的共和党的狄摩西尼，在立场上

却马上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变。林肯在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６日当选为

总统，但到１８６１年３月４日才能就职。在此期间，在国会的冬季会

议期中，西华德成了一切妥协企图的中心。为南部说话的北部报

纸，例如在此以前一直把西华德看做ｂｅｔｅｎｏｉｒｅ〔可憎恶的东西〕的

“纽约先驱报”，都突然称赞他是体现了和解的政治家。的确，不惜

任何代价而媾和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他的过错。西华德显然是

把做国务卿仅仅当做一个晋身的阶梯，而且他所关心的主要还不

是现时的“不可制止的冲突”，而是未来的总统职位。他的所作所

为又一次证明，以说话流利见长的人是危险的不够格的国家活动

家。请读一读他的公文吧，那是怎样可厌的一种夸夸其谈而思想

贫乏、表面强硬而实际软弱的混合物呵！

所以，对西华德来说，弗里芒特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必须除

掉；而这件事做起来是更容易了，因为一贯按照他的律师作风办事

并且不喜欢一切标新立异的做法的林肯，是很胆小地拘守着宪法

的文字，并且害怕一切足以惊动各边界州“忠诚的”奴隶主的步骤

２０４ 卡·马 克 思



的。弗里芒特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他显然是一个带有豪气的人，有

点儿夸张和傲慢，不忌讳传奇剧式的行动。起初，政府企图用一连

串细小的指摘迫使他自行引退；这样做没有成功，于是政府就在他

所组织的军队在密苏里西南部转入反攻，即将进行决战的时候，免

除了他的统帅职务。

弗里芒特是西北部各州的偶像，这些州歌颂他是《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开路人）２１８。它们把他被撤职一事看做是对人格的侮辱。如果联

邦政府再遭到几次布尔河和博耳斯－布拉夫那样的失败２１９，那时

就可以看到，政府是自己把约翰·弗里芒特造成了一个反对派领

袖，这个反对派那时候将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结束目前这一套以外

交方式进行战争的做法。至于华盛顿的陆军部所公布的这位被撤

职的将军的罪状，我们以后再作评论。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９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６日“新闻报”第

３２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３０４弗里芒特的免职



弗·恩 格 斯

志 愿 兵 军 官

  “某某中尉被革职；某某少尉被除名；某某上尉被解除美国陆

军军职”——这就是我们从美国收到的大量军事新闻中的几个例子。

最近８个月以来，美国已经编成一支很大的志愿兵野战军队；

它不吝惜力量和金钱来使这支军队有战斗力；而且这支军队还占

着一个便宜，即差不多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它都处在一支从不敢向

它发动总攻击或者在它败后进行追击的敌军的步哨面前。这些有

利的情况，应该在极大的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在组织志愿兵时的缺

陷：组成志愿兵核心的很小的正规军给他们的援助很少，缺乏有经

验的副官和教官。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美国本来就有许多既

合适而又愿意帮助组织志愿兵的人，一部分是受过正规训练并且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各次战争中参加过战斗的德国军官和兵士，一部

分是最近１０年来移民中的英国兵士。

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正常地整肃军官的队伍，这并

不说明志愿兵制度本身有什么弱点，而是说明：由志愿兵自己不加

甄别地从他们内部选拔志愿兵军官的制度，是有一些弱点的。美

国政府只是在面对敌人的８个月的战争之后，才下决心让志愿兵

军官在某种程度上自我鉴定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在获得军官称号

以后所应完成的任务；于是看吧，结果是多少人自愿或被迫地递了

辞职书，多少人不怎么光彩地被免除了职务。毫无疑问，如果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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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在波托马克河附近碰到的是一支以相当数量的职业兵士为核

心而紧密结成的部队，它早就溃散了，不管它的兵士个人怎样勇敢。

这些事实也可以作为英国志愿兵的很好的教训。有些读者可

能还记得，我们从“志愿兵杂志”创办之初就说过①，军官是志愿兵

制度的薄弱环节，并且主张在一定时期之后对军官进行考试，要他

们证明自己至少是有条件将来能胜任他们的职务。当时，大多数

担负了指挥职务并且训练兵士（尽管自己也同兵士一样，对训练科

目一窍不通）的绅士们，都对这种想法采取轻视态度。这正是对政

府的任何帮助和干预同样采取轻视态度的时候。但从那时起，要

求这些绅士们掏腰包的压力很大，迫使他们去请求政府出钱援助；

于是，依照同政府打交道的惯例，这也就是意味着要求政府干预。另外，两

年的经验也十分明显地揭示了现行的任用志愿兵军官的制度的缺陷。现

在伦敦的一个显然是权威人士的军官告诉我们说，志愿兵军官即将应召

接受考试委员会的考核，以判明他们是否适合带兵。

我们衷心希望能够这样做。事实是，英国志愿兵军官在某种

程度上也需要进行一次整肃。请看一看正在进行队列教练的基干

营，并把它同志愿兵的营比较一下。志愿兵要用上一个半小时才

能完成的事情，基干部队的兵士们不要半小时就完成了。我们多

次看见过英国志愿兵的某些优秀的营所做的方队队形，我们应该

说，如果一队骑兵在它们的翼侧做好射击准备以前打不垮它们，那

就是根本不中用的骑兵。这不是兵士们的过错。兵士们对于自己

的任务看来正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有时甚至像

大家在基干营看到的那样机械地完成这些任务。但兵士却不得不

５０４志 愿 兵 军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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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连的军官，因为这些军官似乎对于究竟应该发什么口令，什么

时候发，都迟疑不决。这样一来，队形变换也就迟疑甚至混乱了，

而变换队形的最重要的要求恰恰是指挥和执行都必须迅速，这是

只有靠长期实地训练才能达到的。所以，如果经过两年实地训练

还有这种情况，那不正好证明许多志愿兵军官都不胜任他们所担

当的重要职位吗？

然而，营长们不久以前却受到了有资格的高级权威人士的最

大夸奖。据说，营长们看来是胜任的，而连的军官并不总是这样。

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我们是完全不想反驳这后一种说法的，但

我们必须说，假如这位高级权威看到中校和少校不是在大检阅的

时候，而是在进行平常的营教练的时候，那末这种看法可能会多少

有所不同。在大检阅的时候，任何一个校官，即营长，如果他完全

不胜任自己的工作，他是不会采取由自己作主的行动的。他有一

个副官做提示人，这个提示人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他依据副官的

提示办事，顺利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而倒霉的上尉却只好在没有任

何提示人的情况下勉强地执行自己的职务。但是看一看同一个校

官在进行营教练时的情况吧。在这里没有将官的敏锐眼睛盯着

他；在这里他就是最高权力；在这里，在没有找副官讨主意或没有

乱成一团以前，副官往往必须站在陛下的规章给他安排的位置上，

有主意也不能提。正是在这里才能看到志愿兵校官的本来面目。

他在这里是应该指导兵士进行营教练的，但是既然他本人对这门

学科的修养差得很，所以他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教教自己。正像

古语说的：ｄｏｃｅｎｄｏｄｉｓｃｉｍｕｓ〔吾人以教为学〕。但是，如果教者本人

在他所要教的那门技艺上不行，那就可能造成，而且不幸确实常常

造成差错和混乱。这既不能使志愿兵的营教练取得成绩，也不能

６０４ 弗·恩 格 斯



使他们信任他们的指挥官，因为兵士们发现他们的营教练无非是

使指挥他们的校官借此机会自己受一次训练，但是却把他们甚至

毫无目的地赶来赶去，并且指望他们以自己知识上的优胜来纠正

校官的差错。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志愿兵的指挥官们没有付出一些力量

来学习自己的职务；我们的意思是说，既然连的军官都不能像列兵

那样容易从普通人中造就出来，造就校官就更困难了。仅仅根据

营教练的经验，我们就应当作出结论：只有职业军人适于担任营的

指挥。如果我们认为营教练只不过是校官的职责的一部分，营长

可能被派去执行自己负责的独立任务，因此需要有更高级战术的

知识，那末我们还应该说，眼看６００名或１０００名兵士的生命将交

由这样的普通人（现在大多数营长都是由这些人担任）来支配，是

会令人感到很可悲的。

可以相信，英国志愿兵一旦面对敌人，它的条件决不会像现在

美国政府得以整肃志愿兵军官队伍里最无能的人那样良好。英国

志愿兵一旦被征召，他们要打的就不是同他们一样的志愿兵军队，

而是欧洲最有纪律最有主动性的军队。最先进行的一些战斗将是

决定性的；因此可以相信，如果由于上校指挥不当，或者由于上尉

不可靠而造成迟疑或混乱，这一下子就会被利用的。在敌人面前

是没有时间进行整肃的，因此我们希望在还有时间的时候进行这

项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中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２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６４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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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特伦特号”事件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英国邮船“特伦特号”与北美军舰“圣贾辛托号”在旧巴哈马海

峡的狭窄的航道中发生的冲突，是当前最引人注意的事件。１１月

２７日下午，“拉普拉塔号”邮船把这一事件的消息带到南安普顿，

从那里通过电讯立刻闪电般的传遍整个大不列颠。当天晚上，伦

敦交易所成了骚乱景象的舞台，与宣布意大利战争时候的情景相

似。国家证券下跌了０．７５％到１％。在伦敦流传着完全没有根据

的谣言，如说美国公使亚当斯已经接到出境护照，太晤士河上的一

切美国船只都被扣留等等。同时，在利物浦的交易所里，商人们举

行了一个抗议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步骤来恢复被侮辱的英国国

旗的荣誉。每一个正常的英国人就寝的时候都确信：他们在和平

情况下入梦，而醒来一定是战争状态了。

尽管这样，仍然可以基本上断然肯定：“特伦特号”与“圣贾辛

托号”的冲突并没有战争的危险。英国半官方的报纸，如“泰晤士

报”和“晨邮报”，都正在示意要平静，极力试图用冷冰冰的法学议

论来浇激动的火焰；那些稍微看到一点点ｍｏｔｄ’ｏｒｄｒｅ〔信号〕就要

为保卫英国狮子而狂叫的报纸，如“每日电讯”之类，现在是真正的

温和的典型。只有托利党反对派的报纸“先驱晨报”和“旗帜报”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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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叫不已。这些事实使每一个有经验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即政府

已经决定不把这一《ｕｎｔｏｗａｒｄｅｖｅｎｔ》（不幸事件）制成ｃａｓｕｓｂｅｌｌｉ

〔宣战的理由〕。

此外还应该指出，这个事件，如果不是指事件经过的一切细节

的话，是事先就预料到的。１０月１２日，南部同盟派往法国的大使

斯莱德耳先生和派往英国的大使梅森先生以及他们的秘书尤斯提

斯与麦克法兰，已经乘“西奥多拉号”越过查理斯顿封锁线赴哈瓦

那，以便从那里找机会乘挂着英国旗的轮船转赴欧洲。英国每天

都在期待他们到达。北美的军舰也从利物浦出发，要在大西洋的

这一边截获这些先生们和他们所携带的公文。英国政府也把北美

是否有权采取这种步骤的问题提交政府的法律顾问，征询了他们

的意见。这些顾问的回答据说是肯定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问题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打转。从美国

建国以来，北美就采用了英国的海上法，保留了它的全部严格性。

这个海上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切中立国的商船都应受交战

国搜查。

斯托威耳勋爵在一次已经著名的判决中说：“这项权利是使中立国船只

不载运任何禁运品的唯一保证。”

美国最大的权威肯特也说过意思相同的话：

“这项权利是从交战国的自保权利产生的。英国海军裁判所关于检验权

和搜查权的理论已为我国法院完全承认。”

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的英美战争
２２１
并不是由于美国反对这种搜查

权，像有时被人误解的那样。美国之所以对英国宣战，勿宁是因为

英国非法地僭越权力，竟然借口捕拿逃亡的英国水兵而搜查美国

９０４“特伦特号”事件



的军舰。

总之，“圣贾辛托号”是有权搜查“特伦特号”邮船并没收船

上的禁运品的。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所携带的公文属于禁运品，这

一点即使是“泰晤士报”、“晨邮报”等等也都承认。现在只剩下

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即斯莱德耳、梅森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

否也是禁运品，因而可以被收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法学

家当中也是意见分歧。关于“禁运品”问题的英国最大权威普腊

特在论“准禁运品——公文和乘客”一章中所提到的是“交战国

政府致驻外官员的情报与命令之传递或军事人员之载运。”２２２梅

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不是军官，同时也不是外交使节，因为英国

和法国都没有承认他们的政府。他们究竟是什么呢？当年，杰弗

逊为了辩护英国在英法战争时期所坚持的关于禁运品的极其广泛

的概念，在他的回忆录２２３中写道：禁运品一词，从根本性质上来说，

不容有任何确定的定义，它必然要留下很大的自由解释的余地。

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这个法学问题将从英国法律的范围转移到

邓斯·司各脱式的争论２２４的范围中去，这种争论的势头不会超出

外交函件的交换。

至于北美行动的策略方面，“泰晤士报”用下面的话作了十分

正确的估计：

“即使西华德先生本人也一定知道：在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听来，这些南部

的特使们从监禁中发出来的声音，比他们如果丛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所

能发出的声音要雄辩一千倍。”

而且，同盟不是已经有了杨西和曼两先生在伦敦作代表吗？

我们认为，西华德先生最近这一行动，是色厉内荏的人所特有

的不聪明行动之一。如果这次海上的冒险能提前促使西华德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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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政府，那末，这个事件就完全不会作为一个《ｕｎｔｏｗａｒｄ

ｅｖｅｎｔ》〔不幸事件〕而被美国载入内战史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日“新闻报”第

３３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１１４“特伦特号”事件



卡·马 克 思

英 美 的 冲 突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关于巴哈马海峡事件，王室法官
２２５
昨天就已经不得不提出他

们的意见了。他们的诉讼记录包括留在“特伦特号”船上的英国人

员的书面证词以及海军准将威廉斯的口头证词，威廉斯当时是海

军部在“特伦特号”上的代表，他于１１月２７日乘“拉普拉塔号”轮

船抵南安普顿，立即被电召前往伦敦。王室法官们承认，“圣贾辛

托号”有权检验和搜查“特伦特号”。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不可能

有任何疑问，因为在美国内战爆发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

里曾经明确地把公文列为禁运品２２６。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

弄清楚，即梅森、斯莱德耳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否也是禁运品，

因而可以收走。看来，王室法官是持着肯定的看法的，因为他们完

全放下了实质性的法律问题。根据“泰晤士报”报道，他们在结论

中仅仅指责“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犯了手续上的错误。这位指挥

官本来应该把“特伦特号”作为战利品带到最近的美国口岸，交给

北美的战利品裁判所２２７审处，而不应该捕走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

生一行。手续无可争论是这样，这符合英国的海上法，因而也符合

美国的海上法。

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英国人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也曾常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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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这项规定，像“圣贾辛托号”这样即决即行。无论如何，由于王室

法官们的这一决定，整个冲突已经被归结为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从

而失去任何重要意义了。说到美国政府，有两种情况使它容易接

受这种解释，从而从形式上给英国以赔偿。第一，“圣贾辛托号”的

指挥官威尔克斯舰长当时不可能直接从华盛顿接到命令。他在从

非洲返回纽约的途中于１１月２日到达哈瓦那，１１月４日就驶离

该处，而与“特伦特号”的冲突是１１月８日在公海上发生的。威尔

克斯舰长在哈瓦那仅仅停留了两天，根本没有可能同政府联系。

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唯一的美国当局是联邦的领事。第二，他显然

是真正糊涂了，他没有坚持要交出公文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英国人民的精神上的影响，在于

它能够很容易地被英国棉花裔人——脱离派的朋友们用作政治资

本。我上次提到的他们在利物浦召开的抗议会①就可以说明这些

情况。这个会是１１月２７日下午３时，在来自南安普顿的惊人的电

报到达一小时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

开这个会，本来是试图让航行于利物浦和纽约之间的丘纳德

公司的轮船主人丘纳德先生担任主席，后来又试图让其他商界名

人担任主席，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一个名叫斯宾斯的、凭着一本

为奴隶制共和国说话的小册子２２８而扬名的青年商人担任了主席。

违反着英国的会议规则，他这个主席本人提出了一项“敦促政府要

求立即对此次侮辱作出赔偿，以维护英国国旗的尊严”的动议。会

场上一片喝采，鼓掌，数不清的欢呼赞成！赞成！这位奴隶制共和

国的卫士的主要论点是说，运输奴隶的船只迄今一直在美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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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之下不受搜查，尽管英国曾经声明自己有搜查权。接着这

位慈善家就对奴隶买卖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抨击！他承认，１８１２—

１８１４年同美国的战争是由于英国坚持在美国军舰上搜查逃亡的

英国水兵的权利而引起的。

“但是”，他以奇怪的诡辩接着说，“为捕回英国海军逃兵而行使的搜查

权，与暴力劫走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这样高贵的人的权利，是有很大不同

的，何况他们是在英国国旗的保护之下！”

不过，他的最大的一张王牌是在他结束他的激烈演说的时候

打出来的。

“不久以前”，他吼叫着说，“当我在欧洲大陆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里的人

们评论我们对美国的态度，这些评论使我不能不脸红。大陆上每一个有知识

的人都说些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已下决心要驯服地忍受美国政府的任何一

种不讲理的事情，忍受它对我国的尊严的任何一种侮辱。对于这些意见，我

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有脸红。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已经容忍得够久

了，已经能保持〈容忍〉多久就保持多久了。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事实〈！〉的面

前；这是一个非常难堪和令人惊愕的事实〈！〉，因此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责任告

诉政府：这个伟大的国家对于本国国旗受辱一事所抱的感情是强烈而一致

的。”

这一长篇毫无意义的废话，博得了如雷的掌声。反对者的声

音被呼喊声、嗤嗤声、顿足声压了下去。一位坎伯尔先生指出，这

整个会议是“不合规则的”，而坚定不移的斯宾斯则回答道：“就算

是这样吧，然而我们开会来讨论的这件事本身也是违反规则的”。

一位特纳先生提议明天再开会，以便使“利物浦全市来发表意见，

而不是由一个棉花掮客的集团来盗窃它的名义”，这时，从会场各

方面响起了“抓住他，把他扔出去！”的喊声。特纳先生一点也不慌

张，他重申他的动议，可是，再一次违反英国会议的全部规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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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议没有被提付表决。斯宾斯胜利了。但是，事实上，伦敦的情绪

之所以冷静下来，再没有什么比斯宾斯先生胜利的消息出力更多

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３日“新闻报”

第３３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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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

和伦敦的反应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自从对俄国宣战那个时候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一次遍及英

国社会一切阶层的激动能够比得上这次由“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

所引起的激动。“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是在本月２７日由“拉普拉

塔号”带到南安普顿的。经过电报传递，在下午２时左右，关于这

个“不幸事件”的消息已经在英国所有交易所的新闻室中张贴出

来。一切商业证券都下跌，只有硝石价格上涨。统一公债券跌落了

０．７５％；而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则规定，来自纽约的船只，要缴纳

５基尼的战争保险金。到了晚上，伦敦流传着十分热闹的谣言，说

美国公使的出境护照已经即时交给他了，已经下令立即扣押在联

合王国港口的一切美国船只了，等等。脱离派的朋友们利物浦棉

商利用这个时机，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里举

行了一次抗议会，会议的主席是一本替南部同盟说话的内容暧昧

的小册子的作者斯宾斯先生。“特伦特号”船上的海军部代表，随

“拉普拉塔号”到达的海军准将威廉斯，立即被召赴伦敦。

第二天，１１月２８日，伦敦报纸一般都显示出一种温和的语

调，与前一天晚上政客和商人的极大激动形成一个奇怪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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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晨邮报”、“每日电讯”、“晨报”和“太阳报”
２２９
这些帕

麦斯顿的报纸，都接到了要缓和而不要更激动的命令。“每日新

闻”虽然严厉谴责了“圣贾辛托号”的行动，但它的目的显然是为自

己洗刷抱有“北方佬的偏见”的嫌疑，而不见得是要抨击联邦政府；

约翰·布莱特的报纸“晨星报”２３０则不对这一“行动”是否策略和是

否明智的问题作任何判断，而只为其合法性作辩护。只有两家报

纸是伦敦报界一般趋向中的例外。“先驱晨报”和“旗帜报”是名称

不同而实际上是一家的报纸，这两家的托利党文人幸灾乐祸地尽

情叫嚣，以为终于把“共和党人”拿住，找到一个现成的ｃａｓｕｓｂｅｌｌｉ

〔宣战的理由〕了。支持这些文人的报纸只有一家，即“纪事晨

报”２３１，这家报纸多年来曾经先后把自己出卖给毒药杀人犯帕麦尔

和土伊勒里宫，企图以此来延长它那屡遭变故的生命。由于主要

的报纸语调温和，交易所的激动就大大平息了。同一天，１１月２８

日，海军准将威廉斯前往海军部，报告了在旧巴哈马海峡发生的事

件的情况。他的报告，连同在“特伦特号”船上的官员们的证词，立

刻被呈交王室法官，这些法官们的意见到夜晚已正式转给帕麦斯

顿勋爵、罗素伯爵和其他政府成员考虑。

１１月２９日，可以看到官方报纸的语调稍有一些变化。人们开

始知道了，王室法官们根据一些技术上的理由宣布“圣贾辛托号”

巡航舰的行动非法，内阁在此之后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下一班航

轮把训令送交莱昂斯勋爵，责成他按照英国法官们的意见办事。

于是，在各主要商业处所——交易所、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耶路

撒冷公司、波罗的海公司等等，激动又以加倍的力量重新开始，并

且在另一个消息的影响下更形加剧，这个消息说，原定运往美国的

硝石已在启运的前一天停止运出，海关于２９日接到命令：除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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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情况外，禁止将这一商品向任何国家输出。英国的有价证

券再度跌落了０．７５％，整个证券市场一度呈现一种真正的恐慌，

任何有价证券都做不成交易，同时，一切物价都严重地跌落。下

午，由于若干传闻，主要是由于传闻亚当斯先生已经表示华盛顿政

府将不会对“圣贾辛托号”的行动负责，交易所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１１月３０日（今天），所有伦敦的报纸，除开“晨星报”这个唯一

的例外，都提出了一个抉择：或者是华盛顿政府履行赔偿，或者是

——战争。

在叙述了自“拉普拉塔号”到达直至今天的事变的一般进程之

后，我现在要谈一谈各种意见。自然，对于在英国邮船上逮捕南部

的特使的问题，不能不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法律方面，一是策略

方面。

关于这件事的法律方面，保守党的报纸和“纪事晨报”所提出

的第一个难题是：美国从未承认南部脱离派为交战国，因此，美国

对他们就不能妄用交战国的权利。

这一个诡辩立刻就被官方报纸自己抛弃了。

“泰晤士报”说：“我们已经承认南部同盟各州为一个交战国，而且当时机

来到时，我们还要承认它们的政府。因此，我们已经把中立于两个交战国之

间的国家所有的义务与不便承担起来了。”

所以，不论美国是否承认同盟是交战国，它都有权坚持要求英

国承担一个中立国在海战中的一切义务与不便。

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报纸以外，整个伦敦报界都承认

“圣贾辛托号”有权对“特伦特号”进行检视、查验和搜查，以便确定

它是否载有属于“战时禁运品”的物资或人员。“泰晤士报”曲曲折

折地说什么英国的判例法“是在与现时发生的情况极不相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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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产生的”，“当时轮船还不存在，还没有载运对世界各国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信件的邮船”，“我们（英国人）当时是为生存而战，因而

在那时候做了我们不会容许别人去做的事情”等等，都是不能认真

看待的。帕麦斯顿私人的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机关报〕“晨邮报”在同一天

说，邮船就是商船，所以它不能享有军舰和运输舰的搜查豁免权。

“圣贾辛托号”的搜查权，事实上已为伦敦报界和王室法官所承认。

至于说“特伦物号”不是从一个交战国口岸开往另一个口岸，相反

地是从一个中立口岸到另一个中立口岸的反对论点，也因为曾经

有斯托威耳勋爵的判例，即搜查权的成立是要确定船只的目的地

而站不住脚了。

其次，发生了这个问题：“圣贾辛托号”对“特伦特号”船头发出

一阵射击，接着又发出一颗炮弹在它近旁爆炸，这是否违反了在行

使检验搜查之权时应当遵守的惯例与礼节呢？伦敦报界一般都认

为：既然事件的详情迄今只是从当事双方的一方的证词中得到的，

这种小问题不能影响英国政府将要做出的决定。

“圣贾辛托号”所行使的搜查权是这样被承认了，那末，它所搜

查的是什么呢？是它怀疑“特伦特号”可能载运的战时禁运品。什

么是战时禁运品呢？交战国政府的公文是否算战时禁运品呢？携

带这种公文的人员是否算战时禁运品呢？如果对这两个问题都做

了肯定的回答，那末，假使这些公文及其携带者是在从一个中立口

岸到另一个中立口岸去的商船上发现的，他们仍然是战时禁运品

吗？伦敦报界承认：大西洋两岸最高司法当局的判例是如此矛盾，

既可以用来证明肯定的答案，也可以用来证明否定的答案，看起来

都正当合理，所以，无论如何，一个有利于“圣贾辛托号”的ｐｒｉｍａ

ｆａｃｉｅ〔初步〕案件是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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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法官们也同意英国报界的这种流行的意见，他们也已经

完全放下了问题的实质，只谈形式方面。他们断言，国际法实质上

并没有被违反，而只是形式上被违反了。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即“圣贾辛托号”错在自己作主逮捕了南部的特使，而没有把“特伦

特号”带到联邦的某一港口，把这个问题交付联邦的战利品裁判

所，因为任何武装的巡航舰都没有权利做海上的法官。“圣贾辛托

号”违反了手续——这就是王室法官们所归罪于它的一切。据我

看，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要搜求先例，表明英国也曾违反过

海上法的手续，那可能是很容易的；但是，决不能容许以违反法律

来代替法律本身。

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英国政府所要求的赔偿，即

送还南部的特使，是否可以根据英国人自己称为形式上而不是实

质上的违法行为来断定其为合理呢？关于这一点，伦敦坦普尔法学

院的一位法学家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写道：

“如果这个案件对我们并不是有利到下述这种程度，使我们能够指责美

国法院对该舰的判决是显然违反国际法，那末，那位美国舰长的行为虽不合

规定，即让‘特伦特号’驶拄南安普顿，倒是显然符合‘特伦特号’的英国船主

和英国乘客的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把一件实际上对我们有利的手

续上的错误，当做兴起国际争端的借口吗？”

不过，如果说，美国政府应当同意（据我看应当如此）威尔克斯

舰长是违反了（形式上或实质上）海上法，那末，为了本国的名誉和

利益，美国政府就不必再在应当给予受损一方的赔偿的条件问题

上过分计较了。美国政府应该记住：如果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战

争中，那就是成全了脱离派；这样的一场战争对于正处在困难情况

下的路易·波拿巴将是一种天赐的幸运，因而必将得到法国官方

０２４ 卡·马 克 思



的全力支持；最后，由于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海面的一些据点驻扎

着英国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再加上远征墨西哥的兵力，英国政府将

拥有一支具有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

至于在巴哈马海峡进行搜捕一事的策略方面，不仅英国报界，

而且欧洲报界，都一致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奇怪行为表示困惑不解，

不知道它为什么当杨西先生和曼先生正在伦敦昂然阔步的时候，

竟为了取得梅森、斯莱德耳之流的躯体而惹起这样大的国际危险。

“泰晤士报”的确说得对：

“即使西华德先生本人也一定知道：在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听来，这些南部

的特使们从监禁中发出来的声音比他们如果从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所

能发出的声音要雄辩一千倍。”

美国的人民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曾经慷慨地同意限制自己

的自由，这回一定能够同样愿意公开承认和慎重补救这个国际上

的失策，来赢回英国的舆论；而为这个失策辩护，则可能使叛乱分

子的最狂妄的希望得以实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９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６４６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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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美国战争的教训

  几个星期以前，当我们注意到美国志愿兵内部进行的一次必

要的整肃①的时候，没有得到机会来充分地探讨这次战争对于大

西洋这边的志愿兵不断提供什么宝贵教训。所以，让我们现在重

新谈谈这个问题。

目前在美国进行的战争，其作战方式是真正没有先例的。从

密苏里河到切萨皮克湾，差不多对半分属于两个敌对阵营的百万

兵士互相对峙已经有６个月左右，而没有进入一次总会战。在密

苏里，两军你进他退，你打他打，再他进你退，都没有任何显著的结

果；甚至到现在，经过７个月的行进和反转行进，国家想必受到可

怕的蹂躏之后，看来仍像过去一样，离任何一种解决都还很远。在

肯塔基，经过一个表面上中立２３２而实际上是进行准备的长时期之

后，看样子不可避免地也要形成这样的局面；在西弗吉尼亚，正在

不断进行着没有任何显著结果的小战斗，而在波托马克河附近，虽

然双方都集中了最大兵力，彼此几乎可以望见，但任何一方也不想

进攻，这说明在目前形势下甚至胜利也完全没有用处。如果没有

任何外部情况带来严重变化，这种无结果的作战方式可能还要延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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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好几个月。

这应该怎样来解释呢？

在美国，双方差不多尽是志愿兵。先前的合众国正规军的少

数核心，不是已被溶解，就是力量太弱，不能影响集中在战场上的

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甚至没有足够数量的教练军士把这些人变

成兵士。所以，训练必定进行得很慢；而且确实无法预言，这种训

练要进行多人，才能使集合于波托马克河两岸的这一批优良的人

力适于作大部队运动，以联合的兵力发动或迎接战役。

但是，即使兵士能够在比较短的期限内受完训练，也没有足够

数量的军官来领导他们。且不必说连指挥官，他们当然不能够从

平民当中弄到；即使把正规军的每个中尉和少尉都任命为营指挥

官，担任这种职务的军官也是不够的。所以，平民出身的上校数量

很多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任何一个了解我们自己的志愿兵的人，如

果看到麦克累伦或博雷加德因手下只有一些６个月军龄的平民出

身的上校来执行自己的命令而拒绝采取进攻行动或复杂的战略机

动，都不会认为他们太胆小的。

但是，让我们假定，这种困难大体上已被克服了；平民出身的

上校除穿上军服以外也已得到执行任务所必需的知识、经验和技

巧了，——至少对步兵是这样吧，但是骑兵的情况会怎样呢？训练

一个骑兵团比训练一个步兵团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教练官有更

多的经验。就假定所有人员入伍时都已具有足够的骑术知识，就

是说，假定他们都能够牢固地骑在马上，能够控制他们的马，并且

知道怎样看管和饲养它，这仍然未必能缩短训练时间。军事骑乘

要这样来控制马匹，使它做出骑兵队形变换时所需要的一切运

动，——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和平民通常习练的那种骑乘大不相

３２４美国战争的教训



同。拿破仑的骑兵，据威廉·纳皮尔爵士的意见（见“比利牛斯半

岛战争史”２３３），简直是比当时英国的骑兵还好，但大家知道，他的

骑兵是由那些仅仅骑过马的最坏的骑手组成的；同时，我们有许多

优秀的运动骑手，一旦参加志愿兵骑兵部队，也都发现还需要学习

许多东西。所以，当我们发现美国人现在非常缺少骑兵，他们现有的少数

骑兵是由类似那些不适于作密集队形攻击的哥萨克骑兵或印度的非正规

骑兵队（ｒａｎｇｅｒｓ〔游骑兵〕）组成的时候，是用不着表示惊讶的。

炮兵方面的情况一定更糟；工兵的情况也一定是这样。这两

个兵种的武器都是高等技术的，军官和军士都必须有长期细致的

训练，兵士的训练当然也比步兵长。此外，炮兵是一个甚至比骑兵

更复杂的兵种；这里要有大炮、受过牵引大炮训练的马匹和两种受

过训练的兵士——炮手和驭手；此外，还要有大量弹药车和大的弹

药实验室、铸造厂和作坊等等；而这一切都必须配备有复杂的机

器。有人认为联邦派２３４在前线一共拥有６００门火炮，但是这些火炮

将怎样维护，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见，因为我们知道，在６个月内凭

空编成１００个完整的、供应充分的、维护得很好的炮兵连，是完全

不可能的。

但是，让我们再假定，所有这些困难都已经克服了，美国的两

个敌对集团的战斗部队都处在很好的作战条件下了，即使这样，它

们能不能动作呢？肯定不能。军队需要给养，而在弗吉尼亚、肯塔

基和密苏里这些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一支大军主要要由仓库来

供给粮食。军队的弹药必须补充；随军要有军械技工、马具工、木

工以及其他工匠，以保证军队的技术兵器正常。所有这一切必要

的条件在美国都是不具备的；不得不几乎在空地上来安排；我们也

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肯定两军的军需和军运（即使在现在）已经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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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幼年状态。

在美国，无论北部或南部，亦即无论联邦派或同盟派，一般说

来都是没有军事组织的。常备军就人数来说完全不足以对付任何

像个样子的敌人；民军几乎未曾有过。联邦以前所进行的战争从

来也没有使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考验；英国在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期间

没有多少兵可派，而墨西哥则主要是用各种平民来自卫的。事实

是，美国由于它的地理形势，实际上没有遇到过能够在某个地方至

少用三四万以上正规军的兵力向它进攻的敌人，而且它幅员广大，

这对于上述的那一支敌军来说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可怕的障碍，比

美国能够派出的任何部队都要厉害。不过，美国的军队用来作为

１０万志愿兵的核心，并在适当时期训练他们，还是足够的。但是，

当国内战争需要１００多万人的时候，整个体系就垮下来了，一切都

要从头开始。结果是明显的。两个庞大、笨重的人群互相对峙着，

彼此都害怕对方，并且差不多像害怕失败那样害怕胜利，企图通过

浩大的费用来建立一种类似正规组织的东西。金钱的巨大开支，

不管多么惊人，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组织上根本没有能够

借以建立新大厦的基础。在每一个主管部门大都没有知识和没有

经验的情况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另一方面，从效果和组织方面

来看，从这些费用得来的好处又非常微小。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不列颠的志愿兵应该感谢自己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找到了

一支人数众多、纪律很好和有经验的军队来庇护他们。如果注意

到各种职业都具有成见，那末，这支军队是很好地接纳了他们，很

好地对待了他们的。应该希望，无论是志愿兵，或是公众，永远也

不要以为志愿兵有一天能在任何程度上代替正规军。如果有这样

的人，只要一看美国两支志愿军的状况，就应该知道自己是无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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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任何一支新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假如它得不到比较强大

的正规军的巨大精神资源的陶冶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主要是正

规军的基本要素即组织的陶冶和支持，就永远也不会有战斗力。

请假定英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可

以拿来同美国已经必然地发生了的事情作个比较。在英国，陆军

部可以很容易地在受过训练的军人当中再找一些文官，在他们帮

助下就可以完成召集３０万志愿兵的军队所需要的一切新的工作；

有足够的休职军官，可以每个人专门照管譬如说三四个志愿兵营；

再努力一下，就可以使每一个营配备一名正规军官做副官和一名

正规军官做上校。骑兵当然不能临时建成，但是对志愿兵炮兵实

行坚决改编——用皇家炮兵的军官和驭手——则可以补足许多个

野炮连。国内的非军人工程师们只差一个机会来学习本行的军事

方面，他们一有机会马上就会变成第一流的工兵军官。军需和军

运部门是组织好了的，很快就可以用来满足４０万人的需要，像满

足１０万人的需要那样轻而易举。一切都不会乱，一切都不会糟；

到处都会有对志愿兵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用不

着在黑暗中摸索；所以，除了英国在战争一开始时不免要有一些失

策以外，我们找不到理由能说明在６个星期以后还有哪一件事没

有顺利进行。

现在再来看一下美国，你们就会明白，正规军对于建立志愿兵

是多么重要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底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６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６６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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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４日于伦敦

现在，认识一下“特伦特号”剧中的主要登场人物，是不无兴趣

的事。这里，一边是主动的角色，即“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威尔克

斯舰长；另一边是被动的角色，即詹·默·梅森和约翰·斯莱德

耳。查理·威尔克斯舰长是英国那位有名的政治煽动家、一度有

动摇乔治三世的王位之势的威尔克斯的兄弟的直系后代。当年，

汉诺威王朝由于同北美殖民地作斗争而得救，避免了一次英国革

命；这次革命的征兆就清楚地表现在威尔克斯的呼声里和尤尼乌

斯的书信里２３５。威尔克斯舰长１７９８年生于纽约，在美国海军中服

务了４３年，曾经统率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奉联邦政府之命考察太平洋

北部和南部的舰队。他曾发表共有５卷的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２３６。

他也是关于美洲西部的一本著作的作者，这本著作包含着若干有

关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地区的有价值的材料２３７。现在已经确定：

威尔克斯是自己作主采取行动，并没有华盛顿的指示。

被捕获的南部同盟的两位代表——梅森和斯莱德耳两位先生

——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对照。梅森生于１７９８年，出身于弗吉尼亚

的一个旧贵族家庭，这是王党在伍斯特战役中大败２３８以后逃出英

７２４



国的那些家族之一。我们这位主角的祖父是同华盛顿、杰弗逊等

人一起被美国人称为《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ｆａｔｈｅｒｓ》（革命之父）的人

们中间的一个①。约翰·斯莱德耳与梅森不同，他出身既不是贵

族，家庭也不是奴隶主。他的故乡是纽约，他的祖父和父亲是那里

的诚实的ｔａｌｌｏｗ－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ｓ（蜡烛商人）。梅森学了几年法律之后

就去搞政治。从１８２６年起，他做过好几任弗吉尼亚州众议院的议

员；１８３７年曾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但只是从１８４７年

开始才成为一个名人。在这一年，弗吉尼亚州把他选进了美国参

议院，这个席位他一直保持到１８６１年春天。斯莱德耳现在６８岁，

早年曾经因为通奸和决斗，简单地说，因为一桩丑事而不得不离开

纽约。他逃到新奥尔良，在那里起初以赌博为生，后来便做律师。

他最初是做路易西安纳州立法议会的议员，不久就钻出门路，走进

了国会的众议院，最后走进了参议院。作为１８４４年总统竞选中选

举骗局的指导者，其后又作为一次骗取国家土地案的参与者，他甚

至使路易西安纳流行的那种道德都有点感到震惊。

梅森是继承了势力，斯莱德耳是争得了势力。他们两位在美

国参议院这个奴隶主寡头统治的堡垒里互相发现了，并且互相补

充。根据美国宪法，由参议院选出一个特别的外交委员会，它的作

用大致与英国枢密院（ｐｒｉｖｙ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３９
没有被所谓内阁——英国

宪法的理论上的未知数——篡夺权力以前所起的作用相似。梅森

有很长一段时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斯莱德耳则是其中的一个

著名的委员。

梅森坚信，每一个弗吉尼亚人都是半神人，而每一个北方佬都

８２４ 卡·马 克 思

① 乔治·梅森。——编者注



是贱民和下流人，所以他从来不想隐瞒他对他的北部同僚的蔑视。

他傲慢自大，蛮横无理，会阴沉地皱起眉头做出宙斯的样子，事实

上，他已经把种植园土产的作风带进参议院了。他狂热地歌颂奴

隶制度，无耻地诽谤北部，特别是诽谤北部的工人阶级，并且喜欢

对英国放空炮；他用喋喋不休的发言使参议院为之厌倦，他执拗地

发表冗长的议论，徒劳无益地想用空洞的词藻来遮掩其说话毫无

内容。近年来，他装模作样地穿上了弗吉尼亚本地出产的灰色麻

布衣服；但是，很能说明这个人品格的是：这灰衣服却镶着新英格

兰的一个州——康涅狄格州制造的鲜明耀眼的钮扣。

梅森在前台扮演奴隶主寡头统治的Ｊｕｐｉｔｅｒｔｏｎａｎｓ〔雷神丘必

特〕，而斯莱德耳则在幕后卖力。斯莱德耳具有稀有的策划阴谋的

才能，他能不倦不疲，坚持到底，不讲天良，无视法度，但同时却谨

慎，诡密，从不阔步直前，总是绕尽圈子，因而成为南部叛乱分子最

高秘密会议的灵魂。这个人的名声如何，可以从这一件事情来判

断：在１８４５年，即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被派往墨

西哥做公使的时候，墨西哥曾经拒绝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２４０。他

的阴谋曾使波克当上总统。他是皮尔斯总统的最阴险的顾问之一

和布坎南政府里的奸才。梅森和斯莱德耳同是坚持通过逃亡奴隶

法２４１的主要发言人；他们也同是堪萨斯血腥屠杀的祸首，并且同是

布坎南政府的一些措施的幕后主谋，通过这些措施，布坎南政府把

一切便于实行脱离的物力暗暗交到南部手里，从而使北部陷于没

有防御的地位。

早在１８５５年，梅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宣称：

“对南部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立刻、完全和永远脱离联

邦。”１８６１年３月，他在参议院声称：“他没有对联邦政府ａｌｌｅ

９２４“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



ｇｉａｎｃｅ（效忠）的义务”，不过，他仍然留在参议院里，并且继续领他

的参议员的薪俸，直到他感到自己在那里不大安全为止。这样，他

就成为一个国家最高机关里的奸细，一个无信无义的揩国库油水

的人。

梅森的曾祖母是有名的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女儿。所以他还

是帕麦斯顿的远亲。梅森和斯莱德耳，在美国北部的人民看来，不

仅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敌对者，而且是他们本身的敌人。因此他们

被捕之后万众欢腾，这种欢腾的情绪在最初几天使人们连来自英

国的危险也不大想起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４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８日“新闻报”第

３３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０３４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帕麦斯顿的报刊——我将另外找机会说明，在外交问题上，帕

麦斯顿绝对地控制着十分之九的英国报刊，同路易·波拿巴绝对

控制着十分之九的法国报刊一样①——现在感到，它们是在“可爱

的困难”②之下工作着。一方面，它们承认王室法官已经把对美国

的一切指控归结为一个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归结为一种技术上

的过失。另一方面，它们又夸口说，根据这些纯粹讼师的狡辩，就

应当向美国发出命令式的最后通牒，虽然发出这种最后通牒的根

据只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绝不是在行使公认的权利时所发生

的形式上的错误。因此，帕麦斯顿的报刊现在是又把实质性的法

律问题提出来了。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我们不能不来简单地谈

一谈实质性的法律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没有一家英国报纸敢于指责“圣贾辛托号”

对“特伦特号”的检验和搜查。所以这一点已不是争论问题。

其次，我们要指出１８６１年５月１３日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

告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这里是这样写的：

１３４

①

② 海涅“新春集。序章”。——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５４—４５７页。——编者注



  “维多利亚女王谕。我们与美国政府和睦相处，……故特严格告诫和命

令我全体亲爱的臣民，……不得通过或企图通过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建立的

封锁线，……不得载运官员、……公文……或任何被视为战时禁运品的物件

而违反……我的文告，…… 违法者应受到成文法和国际法的惩处，……后果

自身承担，决不能得到我们的保护，而且将为我们所不满。”

所以，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个文告从一开始就宣布了，公文是禁

运品，载运这种禁运品的船应当受到“国际法的惩处”。那末，这应

该是怎样的惩处呢？

美国的国际法学者惠顿的权威性是大西洋两岸同样承认的，

他在《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国际法原理”）
２４２
第５６５页

上写道：

“载运敌方公文的中立国船只，应予捕获和没收。因为提供这种服务的

后果要大大超过运送普通禁运品的后果…… 英国法官威·司各脱爵士说，

载运军事物资必然是有限度的；但运送公文的行为则可能破坏交战国另一方

的整个战局的计划…… 通常对于违反禁运的惩罚是没收被禁的物品，这种

惩罚如果应用于运送公文就很可笑。对公文是不收任何运费的，因而没收公

文无损于船主，也不是惩罚运送的船只。因此，载运公文的船只本身应予没

收。”

沃克在其《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美国法律绪

论”）２４３中写道：

“中立国家不得冒船只及其货载被没收的危险而参与运送敌方的公

文。”

英国司法界的著名权威肯特在其《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评论

集”）２４４中写道：

“如果在搜查船只时发现该船载有敌方的公文，该船就应受到惩罚，即加

以捕获，并根据战利品裁判所的判决予以没收。”

２３４ 卡·马 克 思



  罗伯特·菲利莫尔博士，《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ｉｎＨｅｒ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维多利亚女王海军裁刊所法律顾问”），在

其最近的一本国际法著作２４５的第３７０页上写道：

“公职人员（ｏｆｆｉｃｉａｌ）记述一个交战国政府的公务的正式函件，是一种使

其载运者（ｃａｒｒｉｅｒｓ）具有敌人身分的公文。提供这样一种服务的危害性后果

是无法估计的，它远远超过运送通常禁运品的后果，原因很明显：传递这种公

文可以使交战军队的重要计划得到成功或被阻碍…… 这种行为应受的惩

罚，就是不仅将船只，而且将其货载一并没收。”

所以，有两点是确定地成立了的。根据维多利亚女王１８６１年

５月１３日的文告，运送南部同盟的公文的英国船应依国际法受到

惩处。根据英国和美国的诠释者的解释，国际法所规定的惩罚是

捕获与没收这种船只。

因此，帕麦斯顿的报纸就是奉命说谎——我们要是相信这种

谎言那就太天真了——，它们说什么“圣贾辛托号”的舰长在“特伦

特号”上漏查了公文，因此他就没有发现公文；由于这种失察，据它

们说，“特伦特号”便应当是不受侵犯的了。与此相反，还不可能知

道这种英国谎言的１１月１７—２０日的美国报刊却一致地肯定，公

文已经被截获到手，并且正在翻印，以便提交华盛顿国会。这就完

全改变了事态。由于有这些公文，“圣贾辛托号”就有了带走“特伦

特号”的权利，而每一个美国的战利品裁判所也都有没收“特伦特

号”及其货载的职责。船上的乘客也必然应当与“特伦特号”一起

受美国司法的管辖。

如果“特伦特号”被带到门罗，梅森和斯莱德耳一行立即就会

作为叛乱分子而处于美国司法的权限之下。因此，“圣贾辛托号”

的舰长没有把“特伦特号”押解到一个美国港口，而只是截走了公

３３４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文及其携带者，就不是使梅森和斯莱德耳一行的处境变得更坏；而

在另一方面，这种手续上的错误却有利于“特伦特号”及其货载与

乘客。如果英国根据威尔克斯舰长所犯的一种有损于美国而有利

于英国的手续上的错误要对美国宣战，那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至于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本身是否禁运品的问题，是因为帕麦

斯顿的报刊散播谎言，说威尔克斯舰长既没有搜查也没有截走公

文，才被提出来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被提出来。正是假设在这种

情况下，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才成为“特伦特号”船上可能属于禁运

品范围的实质上唯一的对象。但是，让我们把这一点暂时放一放

吧。维多利亚女王的文告宣布交战国的《ｏｆｆｉｃｅｒｓ》是禁运品。是否

仅仅军官才是《ｏｆｆｉｃｅｒｓ》呢？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是不是南部同盟

的《ｏｆｆｉｃｅｒｓ》呢？赛米尔·约翰逊在他所编的英语辞典
２４６
中说：《Ｏｆ

ｆｉｃｅｒｓ》就是《ｍｅ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用德语来说，就是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ｂｅａｍｔｅ》〔“公职人员”〕。沃克也作了同样的解释（见他

所编的辞典，１８６１年版）２４７。

因此，根据英语的用词，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既是特使，ｉｄｅｓｔ

〔也就是说〕，既是南部同盟的官员，就属于被女王的文告指为禁运

品的《ｏｆｆｉｃｅｒｓ》的范围。“特伦特号”的船长是知道他们具有这种身

分的，因而他就是使他本人、他的船只和乘客都处在被没收的危险

之下。如果根据菲利莫尔和其他一切权威们的解释，一艘船成为

敌方公文的ｃａｒｒｅｒ（载运者）就是破坏了中立而应当被没收，那末

对于传递公文的人员就更不用说了。按照惠顿的解释，甚至敌国

的大使，只要他是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ｕ〔在途中〕，也可以扣留。一般说来，全

部国际法的基础是这一点，即交战一方的任何人员，都可以被敌对

的一方视为“交战者”，并受到相应的对待。

４３４ 卡·马 克 思



  瓦特耳说：“当一个人依然是他本国的公民的时候，他就是所有与他本国

处在战争状态的那些国家的敌人。”２４８

总之，我们看到，英国王室法官之所以把问题归结为单纯的手

续上的错误，即不是ｅｒｒｏｒｉｎｒｅ〔实质性的错误〕，而是ｅｒｒｏｒｉｎｆｏｒ

ｍａ〔形式上的错误〕，那是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法律被破

坏的问题。帕麦斯顿的报刊之所以重新谈起实质性的法律问题，

不过是因为光是一个手续上的错误，而且还是有利于“特伦特号”

的错误，实在不足以作为借口而提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罢了。

与此同时，两个极端对立着的营垒的权威人士也发表了这样

的意见。这里一边是布莱特先生和科布登先生，另一边是戴维·

乌尔卡尔特。这些人从原则和个人方面来说，都是仇敌。前两位是

爱和平的世界主义者，后一位则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２４９；前两位

随时准备为国际贸易而牺牲整个国际法；后一位乌尔卡尔特则毫

不动摇地坚持《ｆｉａｔｊｕｓｔｉｔｉａ，ｐｅｒｅａｔｍｕｎｄｕｓ》〔“公道必须贯彻，哪怕

世界毁灭”〕的原则，而且他的“公道”，还是指“英国的”公道而言

的。布莱特和科布登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意见代表着

资产阶级实力派的看法，并且在政府里代表这种意见的还有格莱

斯顿、米尔纳·基卜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康瓦尔·路易斯爵士。

乌尔卡尔特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国际法，并

且被公认是这种国际法的无私的解释者。

布莱特替美国说话的演说词和科布登所写的同一内容的信，

一般的报纸消息将有报道，因此我就不多说。

乌尔卡尔特的机关报“自由新闻”２５０，在最近１２月４日的一号

上说：

“我们应当炮轰纽约！这就是一星期以前的那天晚上，在那个完全没有意

５３４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义的战时消息传来的时候可以在伦敦每条街道上听到的狂妄叫嚣。在中立

国的船上截夺敌国的人员和财产，这种行为是英国在每一次战争中都当做当

然的事情而做过了的。”

“自由新闻”往下提到在１８５６年巴黎会议上，帕麦斯顿未经国

王或议会授权，就牺牲英国的海上权利而为俄国谋利益，接着就

说：

“当时，帕麦斯顿的报纸为了替这种牺牲辩护而这样说：如果我们保持检

验搜查权，那末欧洲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必然卷入对美国的战争。而现在，仅

仅因为美国根据我们和他们同样承认的那些法律办事，这些报纸就号召我们

去炮轰纽约。”

“自由新闻”评论这些“舆论机关”的言论说：

“闵豪森男爵解冻的邮号所发出的驴子般的叫声，比起英国报刊在梅森

和斯莱德耳被俘捉的事情上所发出的喧嚷鼓噪，简直不值一提了。”

然后，该报就很幽默地把英国报刊用来证明美国“违反法律”

的互相矛盾的言论，用“左转舞曲”和“右转舞曲”的形式作了对比。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７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新闻报”第

３４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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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特耳说：“当一个人依然是他本国的公民的时候，他就是所有与他本国

处在战争状态的那些国家的敌人。”２４８

总之，我们看到，英国王室法官之所以把问题归结为单纯的手

续上的错误，即不是ｅｒｒｏｒｉｎｒｅ〔实质性的错误〕，而是ｅｒｒｏｒｉｎｆｏｒ

ｍａ〔形式上的错误〕，那是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法律被破

坏的问题。帕麦斯顿的报刊之所以重新谈起实质性的法律问题，

不过是因为光是一个手续上的错误，而且还是有利于“特伦特号”

的错误，实在不足以作为借口而提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罢了。

与此同时，两个极端对立着的营垒的权威人士也发表了这样

的意见。这里一边是布莱特先生和科布登先生，另一边是戴维·

乌尔卡尔特。这些人从原则和个人方面来说，都是仇敌。前两位是

爱和平的世界主义者，后一位则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２４９；前两位

随时准备为国际贸易而牺牲整个国际法；后一位乌尔卡尔特则毫

不动摇地坚持《ｆｉａｔｊｕｓｔｉｔｉａ，ｐｅｒｅａｔｍｕｎｄｕｓ》〔“公道必须贯彻，哪怕

世界毁灭”〕的原则，而且他的“公道”，还是指“英国的”公道而言

的。布莱特和科布登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意见代表着

资产阶级实力派的看法，并且在政府里代表这种意见的还有格莱

斯顿、米尔纳·基卜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康瓦尔·路易斯爵士。

乌尔卡尔特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国际法，并

且被公认是这种国际法的无私的解释者。

布莱特替美国说话的演说词和科布登所写的同一内容的信，

一般的报纸消息将有报道，因此我就不多说。

乌尔卡尔特的机关报“自由新闻”２５０，在最近１２月４日的一号

上说：

“我们应当炮轰纽约！这就是一星期以前的那天晚上，在那个完全没有意

５３４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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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大西洋这一边的美国的友人们，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希望联邦

政府采取和解的步骤。他们之所以抱着这种希望，决不是由于他

们同意英国报刊在一个战时事件上的疯狂叫嚣；这个事件，即使根

据英国王室法官们的意见，也已经成为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并且

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概括起来：违反国际法是因为威尔克斯舰长没

有把“特伦特号”及其货载、乘客与特使一齐捉走，而仅仅捉走了特

使。对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抱有善良愿望的人们之所以不安，也不

是由于他们担心：尽管内战使美国的力量增强，但归根到底它仍然

敌不过英国；尤其不是由于他们想使美国在这严酷的考验时刻放

弃，即使是极短暂地放弃，它在国际会议上所据有的足以自豪的地

位。他们的动机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

首先，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镇压叛乱和恢复联邦。奴隶主和

他们在北部的走狗的最大愿望，一直就是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战

争。战争一旦爆发，英国第一步就要承认南部同盟，第二步就是结

束封锁。其次，无论哪一个将军，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决不会在

敌人所选择的时间和条件下应战的。

深得帕麦斯顿信任的“经济学家”杂志说：“对美国作战将永远成为英国

历史上最痛心的事件之一；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不可避免，那末，现在的时期

７３４



是战争使我们受到最小损害的时期，而且是在我们的共同历史上仅有的一个

可以使我们得到意外的、部分的补偿的时刻。”

正是这种可以说明英国为什么急欲在这个“仅有的时刻”抓住

一个勉强的战争借口的原因，应该使美国抑制自己，不在这个“仅

有的时刻”来提供这样的借口。你总不能为了使你的敌人受到“最

小的损害”而去打仗，更不能为了通过战争给敌人“意外的、部分的

补偿”而去打仗。时机完全对一方有利，对你的敌人有利。

难道要进行费力的推理，才能证明一个国家在国内战争正激

烈的时候最不宜于对外作战吗？在别的任何时候，英国的商人阶级

是会怀着最大的恐惧来看待对美战争的。而现在则相反。几个月

以来，商界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是有实力的一部分人一直力促政府

用强力打破封锁，从而使英国工业的一个主要部门得到原料的供

给。害怕英国对美出口贸易减少的恐惧心理，由于减少已成事实，

也失去了它的作用。“经济学家”杂志写道：“它们（北部各州）是坏

主顾，并不是好主顾。”一向由英国商界主要通过承兑来自中国

和印度的期票而给予美国的巨额借贷，已经减少到大约只有１８５７

年的五分之一。最后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在国内陷于破产、瘫痪，

在国外困难重重的十二月政变的法国，会把英美战争看做一个真

正的天赐良机来抓住；它为了换取英国在欧洲对它的支持，将竭尽

全力在大西洋彼岸支持“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只要看一看法国

的报纸就知道了。它们正体贴入微地关怀“英国的荣誉”，怒气冲

冲地激烈论证英国必须报国旗受辱之仇，并且卑劣地诽谤美国的

一切，——这一切如果不是既可笑又可恶的话，是确实很可惊的。

最后，如果美国在这件事情上让步，也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尊严。英

国现在所指责的，不过是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只是技术上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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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这种过失是英国在历次海战中不断犯过而美国一直抗议的，麦

迪逊总统在他１８１２年宣布对英作战的咨文中也曾经详述这种情

况，称之为最令人震惊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之一２５１。如果替美国

作辩护，可以说它是用英国的办法对付英国，那末，它现在气度恢

宏地拒绝对一个美国舰长自作主张的行动负责，拒绝对这种一向

被美国斥责为英国海军的一贯的僭越行为负责，又有什么可指摘

的地方？事实上，这样做的好处完全在美国一方：一方面，英国不得

不承认美国有权捕获一切为同盟服务的英国船只并交付美国战利

品裁判所处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能不在全世界面前实际上永远

放弃它在１８１４年缔结根特和约时和１８４２年阿希伯顿勋爵与韦伯

斯特国务卿进行谈判时２５２都不愿放弃的那种要求。由此可见，问

题就成为这样：您是想使这个“不幸事件”变得有利于您自己呢，还

是因一时激动而眼光迷乱，使它有利于您的国内外敌人？

从一周以前我向贵报寄出那篇通讯①以来，英国的统一公债

券又进一步跌落，较上星期五降低２％，现时的兑现价格是

８９
３
４％—８９

７
８％，兑成１月９日的期票则为９０％—９０

１
８％。这个

牌价相当于英俄战争②头两年间英国统一公债券的牌价。这次跌

落的原因，总起来说，是由于最近邮班递来的美国报纸被人作了要

战争的解释，由于伦敦报刊使用了激怒的语调（持续了两天的克制

态度不过是奉帕麦斯顿之命有意做出来的伪装而已）；另外，也是

由于往加拿大派军队，出告示禁止输出武器与火药原料；最后，是

由于每天都有耀武扬威的谈话，说是各船坞和海军兵工厂正从事

大规模的战争准备。

９３４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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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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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帕麦斯顿要找一个合法的借口对

美国作战，但是在内阁会议上，他遇到了格莱斯顿和米尔纳·基卜

生先生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的极其坚决的反

对。支持这位“高贵的子爵”的是他手中的下贱的工具罗素和整个

辉格党集团。如果华盛顿政府提供他们所期望的借口，现内阁就

会垮台，被一个托利党政府代替。关于这样一个变化的准备步骤，

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已经谈妥了。这就是“先驱晨报”和“旗帜报”

狂叫战争的由来，这些饿狼正在嚎叫着期待从施赈官手里得到垂

涎已久的残羹。

回忆几件事情，便可以看清帕麦斯顿的阴谋。他从利物浦的

来电中得知亚当斯先生将于５月１３日晚间到达伦敦的消息之后，

在５月１４日早晨就坚决主张发布承认脱离派为交战一方的文告。

他同自己的同僚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派军队３０００人去加拿大，

这支军队如果要想用来防守１５００英里的边界是少得可笑的，但是

如果用来鼓舞叛乱和激怒联邦，这却是一个狡猾的手段。他在几

个星期以前曾怂恿波拿巴提议对这个“自相残杀的战争”联合进行

武装干涉，并且在内阁会议上支持这个计划，只是因为他的同僚反

对才未能实行。于是他和波拿巴就去干涉墨西哥，作为一种ｐｉｓ

ａｌｌｅｒ〔下策〕。这一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有二：激起美国人的正

当的愤怒，同时造成一个派遣舰队的借口，这支舰队，用“晨邮报”

的话说，随时准备“去执行华盛顿政府的敌对行为迫使我们在北大

西洋海上执行的任何任务”。

在这次远征发动的时候，“晨邮报”同“泰晤士报”一起，加上其

他较小的一群帕麦斯顿的报界奴仆都曾表示，这是一个出色的行

动，而且也是一种人道的事业，因为这将使蓄奴州同盟受到两面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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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一面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北部，另一面是反对奴隶制度的英、法

的军队。但是，这同一家“晨邮报”，这个可笑地混合了詹金斯和罗

多芒特于一身，既能奉承又善吹嘘的报纸，在杰弗逊·戴维斯的演

说词①发表以后，在今天这一号上又说了些什么呢？请听听帕麦斯

顿的这个宣谕官的话吧：

“我们必须注意这次干涉，它可能是一个在相当时期内无所作为的行动；

北部的政府隔得太远了，不可能实际参预这件事情，而南部同盟则相反，它同

墨西哥有很长一段地方接壤，因而它对反叛运动的发起者持友好态度就有相

当大的影响。北部的政府一贯嘲骂我们的中立，而南部则以政治家风度与温

和态度承认中立是我们对双方所能做的一切。所以无论是从我们在墨西哥

的任务来看，或者是从我们与华盛顿政府的关系来看，南部同盟的友好的自

重态度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

我可以指出，“北方报”——一家俄国报纸，因而也了解帕麦斯

顿计划的内情——在１２月３日暗示：远征墨西哥的计划自始就不

是为了官方宣布的目的，而是为了一个反对美国的战争。

司各脱将军的信２５３对舆论甚至对伦敦交易所都发生了这样一

种有益的作用，以致使唐宁街和土伊勒里宫的阴谋家们认为有必

要把“祖国报”放出笼来，让它装出一副获有来自官方的消息的神

气，说什么从“特伦特号”上逮捕南部特使是直接得到华盛顿政府

批准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７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４６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４４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① 指杰·戴维斯就南部同盟特使被捕一事发表演说，挑拨英国反对美国北

部。——译者注



卡·马 克 思

奴隶制问题的危机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在美国，整个内战的基本问题即奴隶制问题明显地出现了一

个转折。弗里芒特将军是由于宣布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是自由人

而被免职的①。在此之后不久，华盛顿政府发布了给南卡罗来纳讨

伐军总指挥薛尔曼将军的一道指令，它比弗里芒特的告示还要进

一步，连忠诚奴隶主的逃亡奴隶都规定收留做雇佣工人，还规定在

一定的条件下武装这些奴隶；同时安慰“忠诚的”奴隶主说，他们将

来可以得到一笔补偿。柯克伦上校比弗里芒特更进一步，要求把

普遍武装奴隶作为一项必要的战时措施。陆军部长凯麦隆正式声

明赞同柯克伦的“意见”。之后，内务部长以政府名义宣布不同意

陆军部长的声明。后者在正式的会议上更加坚决地肯定自己的

“意见”，并声明他要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弗里芒特

在密苏里州的继任者哈勒克将军，以及东弗吉尼亚的迪克斯将军，

都把逃亡的黑人赶出军营，禁止他们以后再在他的军队所占领的

地区内出现。然而就在同时，伍耳将军则在门罗要塞张开双臂收

容了黑色“禁运品”２５４。民主党前领袖、参议员狄金逊和克罗斯威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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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以前曾是所谓民主党摄政集团
２５５
的成员）在公开的信件中声明

同意柯克伦及凯麦隆的意见，而堪萨斯州的詹尼森上校则胜过所

有他的军界前辈，向部队发表讲话说：

“对于叛乱分子以及同情他们的那些人，不要有任何动摇…… 我曾对弗

里芒特将军说过，如果我认为奴隶制的寿命会比这次战争的时间长，我根本

就不会拿起武器。凡是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军营中得到

保护，我们将保护他们直到最后一个战士和最后一颗子弹。在我的士兵中，

我不愿意有一个人不是废奴主 义者（Ｉｗａｎｔｎｏｍｅｎｗｈｏａｒｅｎｏｔ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ｓ）；我这里没有这种人的位置，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奴隶制问题是这次极其残酷的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实

质和意义…… 如果政府不赞成我的行动，它可以把委托给我的职权撤回去，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自己负责（ｏｎｍｙｏｗｎｈｏｏｋ）去干，哪怕一开始我只有

半打兵士。”

在各边界蓄奴州，特别是在密苏里州，再其次是在肯塔基州以

及其他各州，奴隶制问题已经在实际解决中。在这些地方，奴隶正

大批外流。例如，从密苏里州就走了约５万奴隶，其中一部分是逃

跑，另一部分是被奴隶主运往更远的南部各州。

说也奇怪，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都没有谈到一个极其重要和突

出的事件。１１月１８日，北卡罗来纳４５个郡的代表在哈特腊斯岛

开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废除了脱离法，并且声明北卡罗来纳回到

联邦的怀抱。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地区的选民，正开会选举

代表参加华盛顿国会。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新闻报”

第３４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８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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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近 况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关于“哈维氏桦树号”的遭遇以及“纳希维耳号”巡洋舰开到南

安普顿港２５６的消息，１１月２９日就传到了纽约，但看来并没有引起

特别的轰动，既不像此间某些人士所希冀的那样，也不像反对战争

的人所害怕的那样。这一次是一个大浪潮同另一个大浪潮相撞

了。原来，恰巧在这个时候，纽约正在十分激动地为即将在１２月３

日举行的市长选举进行竞选。“泰晤士报”驻华答顿的代表罗素先

生，这个由于故作崇英狂而损坏了他那克尔特人的才能的人，装腔

作势地耸了耸肩，表示对选举之前的这种忙乱感到惊奇。当然，罗

素先生是以此来讨好伦敦小市民，因为这些人总以为纽约市长的

选举也像伦敦市长的选举一样，都是过时的无聊事情。大家知道，

伦敦市长与大半个伦敦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西蒂区的名义上的

执政者，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但却在节庆的日子里烹制可口的甲鱼

汤，或者对违反警规的行为胡乱做些判决，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

实际存在。伦敦市长只有在那些写轻松喜剧和ｆａｉｔｓｄｉｖｅｒｓ〔社会小

新闻〕的巴黎作者们的幻想中才是一个国家要人。相反，纽约市长

却有实权。在脱离运动初期，当时的市长、臭名远扬的费南多·伍

德就曾经打算宣布纽约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２５７，不用说，这是得到

４４４



杰弗逊·戴维斯赞同的。他的计划由于共和党积极对抗Ｅｍｐｉｒｅ

Ｃｉｔｙ〔纽约〕而告吹。

１１月２７日，美国参议员查理·萨姆纳（马萨诸塞州代表），即

在堪萨斯战争２５８时期被一个南方人用棍子毒打而受罪的那个议

员，在纽约库伯学院２５９的一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就奴隶主叛乱的

发生及其内因作了出色的报告。在他演说以后，大会做出如下的

决议：

“弗里芒特将军所提出的关于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的主张，以及伯恩赛

德将军、参议员威尔逊、乔治·班克罗夫特〈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柯克伦上

校和西蒙·凯麦隆等人（他们都把奴隶制可能被消灭看做是叛乱的原因）随

后所做的声明，都表达了道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必要性。大会认为：北部舆

论现在一定会完全同情一切旨在根除这种国家祸害而可能提出的实际计划，

一定会把根除这种祸害看做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目下的这一斗争的最彻底的

完成。”

“纽约论坛报”评论萨姆纳的演说时也提到：

“萨姆纳先生暗示国会即将就奴隶制问题进行辩论，这就唤起了这样的

希望：国会终究会明白南弱北强的真正原因何在，并且采取能够最迅速、最彻

底地镇压叛乱的坚决措施。”

在来自墨西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有如下一段话：

“英国公使装做是胡阿雷斯总统政府热心的朋友…… 熟悉西班牙阴谋

的人都肯定地说，马凯斯将军已接受了一项来自西班牙的任务，要他把教权

党的那些已经星散的党羽，既包括墨西哥人，又包括西班牙人，都重新纠集起

来。然后，叫这个党立即找一个适当借口去向信奉天主教的女王陛下①请准

为墨西哥立国王。据说这个位置准备让女王的舅舅去坐。他已经年老，随着

５４４美 国 近 况

① 伊萨伯拉二世。——编者注



事物的自然进程很快就会退出舞台；而关于指定他的继承者的问题，则将极

力避免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因此，墨西哥将能重新归附于西班牙，这样一

来，在海地实行的政策同样就会在墨西哥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７日“新闻报”第

３４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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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一 件 诽 谤 案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大家知道，古埃及人曾经达到高度分工，虽然这只是就整个社

会而言，而不是就个别作坊而言。在他们那里，身体上几乎每一部

分都有专门医生来管，医生的业务照法律规定只限于这一个方面。

偷窃是一种由官方承认的人来统率的特殊职业。然而，同现代英

国的分工比较起来，古埃及的分工是多么不足道呵！伦敦某些行业

的奇怪性质和这些行业的等级组织一样，都使我们感到惊讶。

这种奇怪的行业之一就是密探。密探首先分为两大部门——

民事密探和政治密探。这里我们把后者完全抛开不谈。至于民事

密探，它本身又分成两大类——官方密探和私人密探。

官方密探有的是由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ｓ（侦探）担任，由国家或市政当局

付酬，有的是由自寻方便进行刺探活动的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ｅｒｓ（普

通密告者）担任，由警察局付给ｊｏｂｗｏｒｋ（计件）报酬。

私人密探则五花八门，但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

的对象是非商业性质的私人关系，另一类则是商业性质的私人关

系。在第一类中，最多的是跟踪侦察姘居关系；在这一类中享有全

欧盛名的是菲尔德先生的研究所。关于商业密探的职能，可以从

下述事件中得到一个比较近似的概念。

７４４



本星期二，Ｃｏｕｒｔｏｆ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
２６０
审理了一件诽谤案，被告是

当地的一家周刊“劳埃德氏新闻周刊”２６１，原告是斯塔布斯公司。

事情是这样的：斯塔布斯公司出版一个名叫“斯塔布斯氏报”的周

报，是斯塔布斯主持的“商业保护协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是秘

密分别送到订户手里的，订户每年缴３个基尼；它不在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ｓ

〔书商〕的书摊上、街头和铁路上等等地方零售，这是与其他报纸不

同的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份宣告哪些债务人业已破产（不管他们

属于哪个阶层）的罪犯名单。斯塔布斯所主持的“商业保护协会”

侦察出已无支付能力的人，然后“斯塔布斯氏报”就白纸黑字把他

们的姓名登记下来。报纸的订户已达两万户。

“劳埃德氏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说：“每个正直

的人都有责任除掉这个可耻的密探机关”。于是斯塔布斯就要求

法院对这种诽谤予以惩处。

在原告律师施博士以他那爱尔兰人的辩才讲了一大套话以

后，原告斯塔布斯就不得不经受“劳埃德氏周刊”的辩护人巴兰坦

博士的ｃｒｏｓｓ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这实际上是证人在被反问时受到的交

叉火力）。于是出现了如下一段幽默的对话。

巴兰坦： 您是否要求您的订户提供情报？

斯塔布斯： 我请订户把他们认为是骗子的那些人的名字告

诉我。然后我们就调查这些事情。我自己并不去调查。我在伦敦

和其他大城市都有代理人。在伦敦我有十来个拿年薪的代理人。

巴兰坦： 这些先生们弄情报的收入有多少？

斯塔布斯： １５０到２００英镑。

巴兰坦： 此外是否还给做新衣服？如果这些报酬优厚的先生

们有人抓住骗子，那就怎么样？——我们就公布他的名字。

８４４ 卡·马 克 思



巴兰坦： 是否只有当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的时候才这

样做？——是的。——但如果他并不完全是一个骗子呢？——

那我们就把他列入我们的登记簿。——这是在他完全表明自己

是个骗子以前，在此之后你们就要公布他的名字吧？——是

的。——您是否公布骗子们的自署？——是的。——这样一来，

您为了商业的利益花费更多了。您是否公布骗子们的像片？——

是的。——您没有出钱雇用一个秘密的警察局吗？您同菲尔德先

生有联系吗？——我很高兴我能够说：没有！——那末，您同他的

区别究竟何在呢？——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您所说的“合

法代理人”是指什么人而说的？——这同索债有关。我所说的这

些人指的是ｓｏｌｌｉｃｉｔｏｒｓ（这是一种地位介乎辩护律师和法警之间的

人），他们按规定条件办理订户们的事务。——那末，您是否也是

一个索债人呢？——我是通过７００个ｓｏｌｌｉｃｉｔｏｒｓ索债的。——天

啊，您竟然出钱养活７００个ｓｏｌｌｉｃｉｔｏｒｓ，那还得了！但请您说说，是

您养活ｓｏｌｌｉｃｉｔｏｒｓ呢，还是ｓｏｌｌｉｃｉｔｏｒｓ养活您呢？——他们自己养

活自己。——您是否曾经提出过其他诉讼？——是的，约有六七

次。——您曾否使这些诉讼得到判决？——是的。——曾否做

出有利于您的刊决？——只有一次。——贵报有一个“住址征

询”栏，下面附有一大张人名单，是什么意思？——这是躲避起来

的债务人，他们的住址无论我们还是订户都不能发现。——您的

事业是怎样组织的？——我们的中央事务局设在伦敦，而分支机

构则分别设在北明翰、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都柏林。这个事业是我

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最初在曼彻斯特从事这个事业。

接着，辩护律师巴兰坦在发言中无情地攻击了斯塔布斯，“这

个人在作口供时那种可笑的、自鸣得意的态度至少证明他像一个

９４４一 件 诽 谤 案



粪中的蜣螂，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事是怎样肮脏”。英国商业既然

需要这样一些保护者，那就难怪它要大大衰落。这种卑鄙的密探

活动使斯塔布斯掌握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去进行金钱勒索等等勾

当。

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ＬｏｒｄＣｈｉｅｆＢａｒｏｎ〔高等控诉院院长〕在

他的结论中是站在辩护人一方。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陪审员在很多方面仰仗报刊自由，但陪审员并不是因为报刊自由才享

有独立性，相反，是因为陪审员享有独立性报刊才有自由。大家应该衡量一

下，被指控的那篇文章是否越出正当批评的界限。斯塔布斯是有社会职务的

人，因此应当受到批评。如果大家认为‘劳埃德氏周刊’越出了正当批评的界

限，那大家就应该判给原告适度的赔偿！”

陪审员们离庭到自己的议事室。经过１５分钟的讨论以后，他

们又出现在法庭上，并做出判决：原告斯塔布斯有理，他名誉受到

侮辱，应判给他１法寻的赔偿费。法寻是英国最小的货币单位，相

当于法国的生丁和德国的分尼。斯塔布斯在许多听众的震耳大笑

声中和他的几个崇拜者的护送之下离开了伦敦市政厅，听众们硬

围住他欢呼，最后只有逃跑才使他那小小的身子脱难。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新闻报”第

３５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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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

  在英法土俄战争①这样一个充满意外事件的战争里，最令人

惊异的意外事件之一无疑就是１８５６年春天在巴黎通过的海上法

宣言２６２。在对俄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并没有对俄国使用它的最

可怕的武器，即没收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物资和实行私掠。战争

结束的时候，英国就砸了这个武器，把碎片献到和平的祭坛上去

了。名义上是战胜一方的俄国，得到了它自叶卡特林娜二世以来

历次用“武装中立”２６３、战争和外交阴谋的办法一直未能到手的让

步。反之，英国这个虚假的战胜一方却放弃了它的海上实力所产

生的、在一百五十年当中它用武力对着全世界来维持的强大的攻

防手段。

在通过１８５６年宣言时作为借口的人道理由是经不起最肤浅

的考察的。私掠一点也不比陆战中的志愿队或游击队的行动野

蛮。私掠船就是海上的游击队。属于交战国私人的财产，在陆战时

也是没收的。举例来说，战时征用难道只触及敌方的国库，而不同

时触及敌方私人的财产吗？陆战的性质使战争威胁不到在中立国

领土上的即处于中立国主权之下的敌方财产。海战的性质则排除

１５４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了这种界限，因为作为各国共有的大道的海洋是不能处于任何中

立国主权之下的。

事实上，１８５６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

道。它原则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

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

它为贸易挡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

此外，不言而喻，１８５６年宣言的人道借口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和

神圣同盟的宗教借口完全一样。

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事实：在巴黎会议上签字放弃了英国海

上权利的克拉伦登勋爵，正如他以后在上院所承认的，事先并没有

让女王知道，也没有相应的权力。他的全部权力就是帕麦斯顿写

的一封私人信件。直到现在，帕麦斯顿还不敢要求英国议会批准

巴黎宣言和克拉伦登在宣言上的签署。除了关于宣言实质的辩论

以外，令人担心的还有关于宪法问题的辩论——一个英国大臣是

否可以不管女王和议会，僭越权力，大笔一挥而送掉英国海上霸权

的历史悠久的基础。如果说，内阁的这一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①并没有引起

激烈的质询，而是作为ｆａｉｔａｃｃｏｍｐｌｉ〔既成事实〕被默然地接受下

来，那末，帕麦斯顿应当把这一点归功于曼彻斯特学派２６４的影响。

曼彻斯特学派知道，这个新玩意符合它所代表的利益，因而也合乎

慈善、文明与进步，因为这样一来，英国的商人就可以乘坐中立国

船只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与敌方做买卖，而让陆海军兵士们去为

国家的荣誉而撕杀了。曼彻斯特派看到一位大臣用不合宪法的方

式使英国做出了用合乎宪法的议会方式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国际让

２５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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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而欢欣若狂。因此，英国的曼彻斯特派现在才非常恼恨西华德

提交华盛顿国会的蓝皮书中所做的揭露。

如所周知，美国是拒绝加入１８５６年巴黎宣言的唯一大国。如

果美国放弃了私掠，他们就不得不创建一支大规模的国家海军。

它的海上兵力的任何削弱同时就使它面临着建立一支相当于欧洲

规模的常备陆军的威胁。虽然如此，布坎南总统仍然表示：如果对

于船上的一切财产，除战时禁运品以外，无论是敌国的或中立国

的，都同样保证其不受侵犯，那他就准备接受巴黎宣言。他的提议

被拒绝了。现在，从西华德的蓝皮书看来，林肯在就任总统之后曾

立即向英法声明，从巴黎宣言废止私掠这一点来说，美国是同意加

入巴黎宣言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禁止私掠将同样适用于美国被

叛乱分子割据的部分即南部同盟。他的这一建议所得到的答复实

际上就是南部同盟被承认为交战的一方２６５。

“人道、进步和文明”向圣詹姆斯和土伊勒里的内阁暗示，禁止

私掠会大大减少脱离派成功的机会，即分裂美国的机会。因此，他

们才急忙承认同盟为交战的一方，以便在此以后回答华盛顿政府：

英国和法国自然不能够承认以交战一方的提议作为交战另一方必

须遵守的法律。英法与美国政府之间自内战爆发以来的一切外交

谈判都贯穿着这种“高尚的诚实”；如果不发生“圣贾辛托号”在巴

哈马海峡截留“特伦特号”的事情，也会有别的事件被利用来为帕

麦斯顿勋爵所要的冲突提供借口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０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新闻报”

第３５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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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５日于伦敦

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

的温度计，因而他们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错误的结论。“特伦

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

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相反的，伦

敦的报刊却显得特别审慎，甚至“泰晤士报”也怀疑究竟是否存在

ｃａｓｕｓ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呢？是因为帕麦

斯顿对于王室法官们是否能找出合法的战争借口没有把握。情况

是这样：在“拉普拉塔号”到达南安普顿之前一个半星期，南部同盟

的代理人已经从利物浦向英国政府密告美国巡洋舰企图从英国港

口驶出在公海上捕捉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等人，并且要求英国

政府加以干涉。政府根据王室法官的意见拒绝了这个请求。因此，

伦敦报界起初的时候才唱着平静温和的调子，与人民不耐烦的主

战情绪适成对比。可是，一当王室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

检察官，他们两人都是内阁阁员——发掘出一个向美国闹事的技

术性的借口的时候，人民和报刊的态度就倒过来了。战争狂热在

报刊上不断增强，而在人民中则不断减退。现在，对美战争在英国

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民中——除了和棉花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土贵

族以外——是不得人心的，而报刊上的好战叫嚣则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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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伦敦的报刊吧。这里为首的是“泰晤士

报”，它的主编是鲍勃·娄，此人一度在澳大利亚活动，煽动澳大利

亚脱离英国；他是英国内阁的一个二等阁员，即教育大臣之流，不

过是帕麦斯顿的一个走卒。“笨拙”２６６是“泰晤士报”的宫廷弄臣，

负责把“泰晤士报”的ｓｅｓｑｕｉｐｅｄａｌｉａｖｅｒｂａ〔威严的话〕变成浅薄无

聊的俏皮话和低级趣味的讽刺画。它的主编之一由帕麦斯顿在

ＢｏａｒｄｏｆＨｅａｌｔｈ（卫生部）里安插了一个位置，年薪１０００英镑。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

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来的部分则属于《ｈａｕｔｅｖｏｌéｅ》〔“上

流社会”〕，给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

因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

来指奴才的典型）。

“晨报”是《ｌｉｃｅｎｓｅｄｖｉｃｔｕａｌｌｅｒｓ》即被特许既卖啤酒也卖烧酒

的小店主的共有财产。此外，它还是英国国教的虔诚派教徒以及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即那些靠赛马、赌博、拳斗等等赚大钱的人们

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编辑格兰特先生一度受雇于各报馆做速记

员，没有什么写作修养，但却有过参加帕麦斯顿的私人宴会的荣

幸。从那时起，他就对这位《ｔｒｕｌｙ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ｉｎｉｓｔｅｒ》（真正英国大

臣）２６７、对俄战争①之初曾经被他斥为“俄国奸细”的人满怀热诚。

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家酒店报的虔诚的保护人的最高指挥者

是舍夫茨别利伯爵，而舍夫茨别利则是帕麦斯顿的女婿。舍夫茨

别利是那些一心想把圣灵掺和到诚实的“晨报”的罪恶酒精②中去

的ｌｏｗｃｈｕｒｃｈｍｅｎ
２６８
的教皇。

５５４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①

② 双关语：原文《Ｓｐｉｒｉｔｕｓ》有“酒精”和“神灵”两个意思。——编者注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纪事晨报”！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ｕｔａｔｕｓａｂｉｌｌｏ！〔他变化多么大呀！〕①

这家辉格党的大报曾经相当成功地同“泰晤士报”竞争了几达半世

纪之久。但是在辉格党的战争２６９之后，它的星就沉落了。它经历了

各种各样的变形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ｐｅｎｎｙｐａｐｅｒ
２７０
，以“惊人

消息”为生，例如为毒药杀人犯帕麦尔辩护。后来，它把自己出卖

给法国大使馆，但后者不久就懊悔白花了钱。于是它又投身于反

波拿巴主义，但仍然没有什么成绩。最后，它才找到了它期待已久

的买主——南部同盟在伦敦的代理人杨西和曼。

“每日电讯”是一个名叫勒维的人的私产。他的这个报纸甚至

伦敦报界都斥之为帕麦斯顿的ｍｏｂｐａｐｅｒ（打手报）。除开这个职

能之外，这家报纸还专登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ｓｃａｎｄａｌｅｕｓｅ〔丑闻〕。很能表现

这个“电讯”特性的是，当“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它按

照上面的命令宣称战争是不可能的。它勉强担任这个充满自重和

自制精神的角色，感到很不习惯，所以在那以后曾刊登了半打文章

来谈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自重和自制精神。而变换方向的

命令一到，它就努力来补偿自己前此所受的约束，用狂叫战争的声

音来压倒它的所有同行。

“地球报”２７１是政府的晚报，它从所有辉格党阁员那里得到官

方的津贴。

托利党的“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属于同一个老板，它们的

立场受着两个动机的支配：一个是对于“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的传

统仇恨，另一个是钱袋的长期空虚。它们知道，同美国作战一定会

使现在的联合内阁垮台，为托利党内阁铺平道路；而托利党内阁一

６５４ 卡·马 克 思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成立，对“先驱报”和“旗帜报”的官方津贴也将随之而恢复。因此，

这些报纸才比看到小动物的饿狼叫得还凶，因为它们预见到随着

对美战争而来的还有大量金钱！

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

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争鼓吹者。“每日新闻”因为与约翰·

罗素勋爵有联系而行动受限制；“晨星报”（布莱特与科布顿的报纸）的

影响则由于它享有“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平的报纸”的声名而减弱。

伦敦的周刊大多数仅仅是日报的回声，所以绝大部分都主张

战争。“观察家报”２７２是靠政府生活的。“星期六评论”极力追求ｅｓ

ｐｒｉｔ〔机智〕，以为自己十分无耻地讥笑一下“人道”偏见就已经掌

握了这个本领。为了显示《ｅｓｐｒｉｔ》，为这家报纸撰稿的被收买的律

师、牧师和学校教师们从美国内战爆发以来就站在奴隶主方面冷

笑不已。自然，这些人随后就跟着“泰晤士报”吹起了战争的号角。

他们已经在草拟对美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２７３，则应该多少

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

由此可见，整个说来，伦敦的报刊——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

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无非就是帕麦

斯顿加帕麦斯顿。帕麦斯顿要战争，英国人民不要战争。不久将来

的事变就会表明，在这一场决斗中谁是胜利者，是帕麦斯顿还是人

民。归根到底，帕麦斯顿是在赌一场比１８５９年初路易·波拿巴所

赌的２７４更为危险的赌博。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新闻报”

第３５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７５４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卡·马 克 思

法国的新闻敲诈。——

战争的经济后果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于伦敦

看来，对于奇迹的信仰从一个领域中消失只不过为了去另一

个领域存身罢了。它被赶出了自然界以后，就在政治中复活起来。

至少巴黎报纸及其在电讯社和新闻社中的同道是这样看。例如，

昨天巴黎的晚报都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莱昂斯勋爵已经向西华

德先生声明，他将等待到１２月２０日晚，如果那时华盛顿政府拒绝

交出被扣押的人，他就要返回伦敦。所以，巴黎的报纸是昨天就已

经知道了莱昂斯勋爵在接到“欧罗巴号”带给他的公文以后所采取

的步骤了。但是，直到今天，欧洲方面还没有得到“欧罗巴号”抵达

纽约的消息。“祖国报”及其同伙在得到“欧罗巴号”抵达美国的消

息以前，就向欧洲报告了“欧罗巴号”到达美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显然，“祖国报”及其同伙认为，神速并非妖法。此间一家报纸在一

篇谈证券交易的文章中指出，巴黎方面的这些臆造和某些英国报

纸的煽动性文章完全一样，不仅是帮助某些当权人物进行政治投

机，而且同样也是帮助某些个人进行交易所投机。

一直是主战派的一个最响亮喉舌的“经济学家”杂志，在最近

一期上却发表了一个利物浦商人的来信和一篇社论，警告英国公

众不要低估对美战争的危险后果。英国１８６１年输入了总值为

８５４



１５３８０９０１英镑的谷物；其中美国的谷物几达６００万英镑。英国如

果不能再买美国谷物，要比美国不能出售谷物受损更大。其次，美

国有消息更快的优越条件。如果它决定战争，电报立即就从华盛

顿飞传旧金山，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海上的舰只就可以在英国把

战争爆发的消息送到印度之前好几个星期开始战争行动。

自内战爆发以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以及美国和澳大利

亚之间的贸易，都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就仍然做着的这方面的贸

易而言，购买货物主要是用英国的信用证券，就是说，用英国的资

本。反之，英国同印度、中国、澳大利亚一向达到很大数量的贸易，

在对美贸易中断以后有了更大的增长。因此，美国的私掠船就会

有广大的活动范围，而英国的私掠船的活动范围则较小。英国在

美国的投资超过英国棉纺织工业中的全部投资，而美国在英国的

投资则等于零。英国的海军力量比美国大，但是远远达不到

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战争期间那种程度。

如果在那个时期美国的私掠船就已经显出它们大大胜过英

国，那末现在该怎样呢？对北美各港口实行有效的封锁是根本谈不

到的，特别是在冬季。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内陆水道上——在

这里的优势对于在加拿大的陆战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在战争行

动展开时是握有绝对的控制权的。

总之，这位利物浦商人达到了如下的结论：

“在英国谁都不敢仅仅为了棉花就冒险主战。对我们来说，由国家出钱

把全部棉纺织区养三年，也比为这些地区而同美国打一年仗来得合算。”

Ｃｅｔｅｒｕｍｃｅｎｓｅｏ
２７５
，“特伦特号”事件不会引起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４日“新闻报”第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９５４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



卡·马 克 思

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

１８６２年１月１日于伦敦

英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国内许多地方召

开的人数众多的大会都坚决主张通过仲裁来解决英美冲突。具有

这种内容的备忘录像潮水一样涌向内阁的首脑，无党派的地方报

纸则几乎一致地反对伦敦报刊的战争叫嚣。

下面所写的，是上星期一在布莱顿举行的一次大会的详细报

道。这次大会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是由工人阶级发起而召

开的，而两位主要发言人肯宁格姆先生和怀特先生则是有影响的

议员，他们两人在议院中是坐在政府一边的。

伍德先生（工人）提出第一个动议：

“英美目前发生冲突，其原因在于对国际法所做的不正确解释，而不是由

于对英国国旗的故意侮辱；因此大会主张把整个争论问题交由一个中立国仲

裁解决；在目前情况下，同美国作战是没有理由的，相反地只能引起英国人民

的谴责。”

另外，伍德先生还论证这项动议说：

“据说，这一次新的侮辱只是美国对英国的一连串侮辱的最近的一环。

就假定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拔剑磨刀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美国还是统

一而强大的时候，我们就默默地容忍它的侮辱；而在它处于危难之中的现在，

我们就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局面来报复这种侮辱了。这样一种做法难道不使

０６４



我们在文明世界的面前丢脸，显出我们是可怜的懦夫吗？”

肯宁格姆先生说：

“……现在，在联邦内部，正在发展着明显的解放政策（掌声），所以我坚

决希望：不许英国政府对它进行任何干涉（掌声）…… 难道你们，生而自由的

英国人，愿意让自己卷入一场反共和的战争吗？要知道，这正是‘泰晤士报’及

其支持者的意图…… 我向最需要保持和平的英国工人们呼吁，吁请他们发

出更高的呼声，并且在必要时还动手来阻止这桩极大的罪行（掌声如雷）……

‘泰晤士报’一直在用各种办法在国内激起战争狂热，在美国人当中用侮辱和

诽谤酿成敌对情绪…… 我并不属于所谓主和派。‘泰晤士报’是鼓励俄国的

政策的，它曾经（在１８５３年）用全力企图使我国对俄国野蛮人在东方的军事

掠夺抱静观态度。我曾经和别的人一起反对了这种错误的政策。当旨在引渡

政治流亡者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提到议会来的时候，‘泰晤士报’曾经毫不吝

惜自己的力量以促使下院通过这一法案。当时我同其他９９位议员一起，反

对了这种对英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侵犯，打倒了这位阁员。（掌声）现在这位

阁员是内阁的首脑。我向他预告：如果他想把我国卷入一场对美国的战争而

没有真正的、充分的理由，他的计划必将可耻地失败。我相信，他一定会遭到

一个新的可耻的失败，一个比取缔阴谋活动法案那时候更惨重的失败（掌声

如雷）…… 我不知道送往华盛顿的正式公文的内容；但是，根据大家都知道

的意见来看，王室法官们是建议政府采取一种狭隘的法律观点，即认为，对于

南部的特使，如果不扣押他们所乘的船只，就不能逮捕他们。根据这一点，提

出了把斯莱德耳和梅森交出来的要求，作为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要条

件〕。

现在假定：大西洋彼岸的人民不让他们的政府把这两个人交出来。难道

你们就为了援救这两个奴隶主的使者而让自己卷入战争吗？…… 在我们国

家里有一个反共和的主战派。回忆一下上次对俄国的战争吧。从彼得堡发表

的秘密信件看来，１８５３年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那些文章是一个能够看到

秘密的俄国国室文书和文件的人写的，这一点完全没有疑问。当时，累亚德

先生曾在下院宣读了这些文章中一些最惊人的地方，‘泰晤士报’十分惊惶，

马上改变调子，第二天早晨就吹起战争的号角……‘泰晤士报’三番五次地抨

击拿破仑皇帝，并且支持我国政府关于举办无限制借款来建造陆上要塞与浮

１６４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



动炮台的要求。‘泰晤士报’在做了这样的事，发出了这种反对法国的大声警

告之后，现在是不是想使我国卷入一场横越大西洋的战争，从而把我们的海

岸线没有防备地暴露在法国皇帝的威胁之下呢…… 人们有理由担心，目前

的大事备战并不仅仅是由于‘特伦特号’事件，而且是为了给政府将来承认各

蓄奴州做准备。如果英国这样做，那末，它将使自己蒙上永远洗不掉的耻

辱。”

怀特先生说：

“应该指出，工人阶级是这次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这次大会的一切费用都

是由工人的委员会负担的…… 现政府从来不很好地讲求用开诚布公的态度

对待人民…… 我一刻也不曾相信有由‘特伦特号’事件发展成为战争的极微

小的可能性。我曾经当着不止一个政府人员的面讲过：没有一个政府的成员

相信‘特伦特号’事件可能引起战争。那末，为什么还有这些大力的准备呢？

我相信，英国和法国已经协议于明春承认南部各州的独立。到那时候，大不

列颠在美国领海上将集结一支强大的舰队。加拿大将充分准备好进行防御。

如果北部各州那时想把对南部各州的承认作为ｃａｓｕｓ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大

不列颠那时将有准备进行战争……”

这个发言人接着就阐述了对美国进行战争的危险，提醒人们

注意美国对哈弗洛克将军之死所表示的同情和在失利的白河战

役①中美国海军给予英舰的援助，等等。最后他宣称，美国内战必

将以废除奴隶制度而结束，因此英国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北部。

大会一致通过原来的动议以后，就提出一份致帕麦斯顿的备

忘录，经过讨论后通过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１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５日“新闻报”

第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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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 国 的 舆 论

１８６２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特伦特号”事件和平解决２７６的消息受到了广大英国人民的热

烈欢迎，这种情况确凿地证明了前此所担心的战争不得人心，证明

了对战争后果的恐惧。美国永远不应忘记：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

到终了，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由于他们进行

了干预，所以尽管被收买的、不负责任的报界天天进行恶毒的煽

动，但在这和平处于千钧一发的整个时期内，没有一次主张战争的

集会能在联合王国召开成功。唯一的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是在

“拉普拉塔号”抵达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它

是一个完全由棉花掮客自拉自唱的屋角会议。即使是在曼彻斯

特，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因而使个别要召开主战集会的人

差不多在稍微有所打算的时候就马上放弃了自己的企图。

在英格兰、苏格兰或爱尔兰，无论什么地方召开群众集会，一

律都是抗议报界的战争叫嚣和政府的邪恶阴谋，主张和平解决争

端。最近有两次集会最能说明这种情况，一次是在伦敦的帕丁顿，

另一次是在太恩河畔新堡。前一个集会热烈赞成华盛顿·威尔克

斯先生的论点，即英国没有理由就南部特使被捕一事找岔子；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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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会则差不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说：第一，美国人的罪过仅仅

在于合法地行使了搜查与拘捕的权利；第二，“特伦特号”的舰长应

当因破坏女王所宣告的英国的中立而受惩处。

在通常的情况下，英国工人的做法怎样，是可以从全世界人民

群众对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民政府应抱的自然的同情态度上测知

的。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都因南部

被封锁而直接地、严重地受着苦难；另一部分，则由于对美贸易的

削减而间接地遭受打击，人们还告诉他们这种削减是共和党人自

私自利的“保护关税政策”造成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民主派周刊

“雷诺新闻”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杨西先生和曼先生，每周都使尽它

那恶臭的语言呼吁工人阶级为着自身的利益敦促政府对美国开战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出于公正，也必须赞扬英国工人阶级的正

确立场，尤其是把官方的和富裕的约翰牛的伪善、威逼、怯懦和愚

蠢的行为拿来和这种立场作比较的时候。

人民群众现在的这种立场同他们在英俄冲突①时所采取的立

场是多么不同呵！那时，“泰晤士报”、“邮报”以及伦敦报界的其他

黄裤奴都哭哭啼啼地要求和平，而它们碰到的却是遍及全国的许

多大规模主战集会的斥责。现在它们嗥叫着要求战争，而回答它

们的却是纷纷集会主张和平，谴责政府阴谋扼杀自由，谴责政府同

情奴隶制度。这些舆论界的占星官在听到“特伦特号”事件和平解

决时所露出的尴尬相实在是令人发笑的。

首先，它们必须庆贺自己在整整一个月当中每天都表现了庄

重、理智、善意与温和。在“拉普拉塔号”到达之后的头两天，当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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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顿忧虑是否能发掘出一个兴起争端的法律借口的时候，它们

曾经是温和的。但是，一当王室法官们拼凑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诡

辩，它们就发出了自反雅各宾战争以来都未曾有过的叫嚷。英国

政府的公文是在十二月初自昆兹敦城发出的，在一月初以前不可

能指望得到华盛顿的正式复文。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新的事件都

有利于美国。大西洋彼岸的报界的语调是平静的，虽然“纳希维耳

号”事件２７７本来可能激起它的愤怒。业已肯定的一切事实，都说明

威尔克斯舰长当时的行动是自作主张而采取的。华盛顿政府的处

境很为难。如果拒绝英国的要求，就会使内战因外战而复杂化；如

果让步，就会损害自己在国内的声望，显出自己是在外来的压力面

前退让。这个政府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同时，它又进行着一个凡

不是公开的恶棍都不能不热烈同情的战争。

因此，从一般的审慎和通常的郑重来说，伦敦报界至少应该在

英国提出要求到美国予以答复的这一段期间内努力克制自己，凡

是能够激起愤怒、滋长敌意、使问题复杂化的话一概不说。然而不

然！这个被报刊鉴定家威廉·科贝特称为“不可自制地卑鄙与下流

的”报界，竟然夸赞自己曾经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慑于美国的团

结，卑屈地忍受了历届维护奴隶制度的政府的屡次的轻蔑和侮辱；

而现在，它们就怀着懦夫的狂喜心情，急切地要在为内战所困扰的

共和党政府身上进行报复了。像这样自供卑劣的事例，在人类历

史上还没有过。

黄裤奴之一，帕麦斯顿私人的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机关报〕“晨邮报”现

在看到，它在美国报纸上被控告犯下了一桩最卑劣的罪行。根据

控制着报刊的政治寡头们的通知，有一个消息一直小心地没有向

约翰牛报道，这就是西华德先生不等罗素的公文到达就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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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华盛顿政府在威尔克斯舰长的举动中有任何参预。西华德先

生的公文是１２月１９日到达伦敦的。１２月２０日，关于这一“秘密”

的传言即在交易所传开。２１日，黄裤奴“晨邮报”出来郑重声明：

“所说的这件公文同我国邮船受辱一事毫无关系。”

在“每日新闻”、“晨星报”和其他伦敦报纸上，你可以看到相当

尖锐地抨击黄裤奴的言论，但是你从这些报纸上却无法知道外界

的人说些什么。外界的人说：“晨邮报”和“泰晤士报”像法国的“祖

国报”和“国家报”一样，它们愚弄读者不仅是为了要在政治方面把

他们引入迷途，而且也是为了要在交易所中把他们的钱搜刮上去

交给自己的主子。

厚颜无耻的“泰晤士报”虽然清楚地知道它在这整个危机时

期只不过使自己丢尽了脸，并且又一次证明了它自命能影响真正

的英国人民纯属虚妄，但是今天却又玩弄了一个诡计，这个诡计

在伦敦这里只能使人禁不住发笑，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可能被理解

得不对。伦敦的“黎民百姓”，即黄裤奴所称呼的“暴民”，已经

极其明确地表示——甚至已在报纸上透露——要用过去海瑙在巴

克莱造酒厂所遇到的示威来接待梅森（顺便说一句，梅森还是帕

麦斯顿的远亲，因为他的一位先人与威·坦普尔爵士的女儿结

婚）、斯莱德耳一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娱乐。“泰晤士

报”一想到会发生这样一件怕人的事就感到恐惧。它怎样试图来

防止这件事呢？它劝告英国人民不要用任何公众欢迎仪式来麻烦

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泰晤士报”知道，它今天的这篇文章将成

为伦敦所有酒店中的笑料。但是不要紧！大西洋彼岸的人们或许

会想，“泰晤士报”宽大为怀，使他们不致因梅森、斯莱德耳一行

受到公众欢迎而难堪，而事实上“泰晤士报”只是想使这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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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致受公众的侮辱而已！

在“特伦特号”事件悬而未决的时候，“泰晤士报”、“邮报”、“先

驱报”、“经济学家”、“星期六评论”，总之是伦敦整个时髦的卖身投

靠的报界，都曾竭尽全力要约翰牛相信，华盛顿政府即使愿意也不

能维持和平，因为北部的暴民不会让它这样做，而联邦政府是一个

暴民政府。现在事实本身就驳斥了这些先生们。那末，这些先生们

是否要为自己恶意诽谤美国人民来赎罪呢？至少他们是否承认自

己的错误——黄裤奴在大胆评论自由人民的行动时不能不犯的错

误呢？根本没有！他们现在异口同声地说，美国政府没有预先做到

英国要求的事情，没有在捕获南部叛国分子后马上就把他们交出

来，因而错过了和解的好机会，这样就使它现在所做的让步失去了

任何价值。说得太对了，黄裤奴！西华德先生在英国的要求到达之

前就已经宣布不同意威尔克斯的行动，并且立即声明愿意走和解

的道路；而你们在与此类似的情况下是怎样做的呢？当“利奥波德

号”借口强征美国船只上的英籍船员服兵役——这个借口根本不

符合海上交战国权利的规定，它是对一切国际法的明目张胆的、凶

恶粗暴的违犯——，炮击“切萨皮克号”，打死船员６人，打伤２１

人，并捕去“切萨皮克号”上被诬指为英籍的人的时候，英国政府是

怎样做的呢？这次非法暴行发生在１８０７年６月２０日。而真正的

赔偿、交还船员等等，则在１８１２年１１月８日即５年之后才有所提

议。不错，英国政府曾经即时声明自己与舰队司令贝克莱的行动

无关，像西华德先生声明与威尔克斯舰长的行动无关一样；但是，

为了惩处这位舰队司令，英国政府却把他从一个较低的职位提升

到一个更高的职位上去了。

英国在颁布枢密院敕令时曾明白地承认：这些敕令是侵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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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权利特别是侵犯美国权利的，但是它不得不实行这些法律作

为对拿破仑实行报复的措施；一旦拿破仑取消了他侵犯中立国权

利的措施，英国也将欣然取消这些敕令。拿破仑在１８１０年春取消

了涉及美国的这些措施，而英国则继续坚持自己直认不讳的对美

国海上权利的侵犯。这种情况从１８０６年持续到１８１２年６月２３

日，即到１８１２年６月１８日美国对英国宣战之后才告结束。由此可

见，在６年当中，在这件事情上，英国还不是拒绝对公开侵犯别国

权利予以赔偿，而是拒绝停止这种侵犯。而这些人今天竟然还谈

论美国政府错过了什么好机会！不论错还是对，用发出最后通牒要

求交还被捕者的方式来支持一个以虚假的技术性过失和单纯的手

续错误为依据的指控，对英国政府来说都是一种怯懦行为。美国

政府也许会认为需要答应这种要求；但是它没有任何理由要先一

步做到这些。

“特伦特号”的冲突现在虽然这样解决了，但潜伏在这整个争

端下面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再发生的问题，即一个海上强国作为交

战国家对中立国家的权利问题，并没有因而得到解决。如果你们

允许，我将在此后的一篇通讯中阐明这个问题。现在只请让我补

充一点。在我看来，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为联邦政府帮了很大

的忙。在英国本来有一个很有势力的主战派，这个主战派或者出

于商业上的考虑，或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心希望发生同美国的

战争。“特伦特号”事件使这一派受到了考验。它没有经得起这个

考验。战争的狂热在一个小问题上没有得到满足，气已经泄尽；寡

头政治的疯狂叫嚣引起了英国民主派的疑虑；同美国有联系的英

国各大集团表示了反对；工人阶级明白了美国内战的真实性质；最

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帕麦斯顿不受议会监督而独断统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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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正迅速告终。这个时期曾是英国可能冒险而为奴隶主进行战

争的唯一时机。现在这一点已经谈不上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４９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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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

１８６２年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业已平息的“特伦特号”事件死后又复活了，但是这一回不是

作为英国与美国之间而是作为英国人民与英国政府之间的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而复活的。这个新的ｃａｓｕｓｂｅｌｌｉ将在下月开会

的议会中审议。诸位无疑已经注意到“每日新闻”和“星报”就隐匿

和否认西华德１１月３０日的和平公文一事对“晨邮报”的论战了。

这封公文是在１２月１９日由美国公使亚当斯先生向约翰·罗素勋

爵宣读的。现在，请允许我追述一下这件事情。由于“晨邮报”保证

西华德的公文与“特伦特号”事件毫无关系，交易所证券便开始下

跌，成百万英镑的财产转手，有的受损，有的得利。因此，西华德１１

月３０日的公文一发表就露底的“晨邮报”的纯属无稽的半官方谎

言，便在商业界和工业界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

１月８日下午，事件和平解决的消息到达伦敦。当晚，“晚星

报”（“晨星报”的晚刊）就隐匿西华德１１月３０日的公文一事质问

政府。次日晨，即１月９日，“晨邮报”作了下面的答复：

“人们会问，既然亚当斯先生在１２月就已经收到了西华德先生的公文，

为什么以前就一点也没有听说呢？原因很简单。亚当斯先生收到的这封公文

没有被转交给（ｎｏ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我们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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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晚间，“星报”指斥“邮报”完全说谎，它宣称“邮报”的

“解释”是一种可怜的遁词。那封公文确实没有由亚当斯先生“转

交”给帕麦斯顿勋爵和罗素勋爵，而是当面“宣读”的。

１月１１日星期六晨，“每日新闻”参加了论战，它根据“晨邮

报”１２月２１日的文章证明：“晨邮报”和政府当时对于西华德的公

文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它们还故意歪曲了它的内容。政府这时就

准备退却了。１月１１日晚，半官方的“地球报”宣称，亚当斯先生确

实曾于１２月１９日将西华德的公文转交政府，但在这封公文里“并

没有华盛顿政府的任何建议”，同样也根本没有“对侮辱我们国旗

一事坦白道歉”。这种不好意思地承认了英国人民被有意欺哄了

三星期之久的做法，只能给火上加油。大不列颠工业区所有的报

纸都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呼声，昨天的托利党报纸也响应起来。请

大家注意，这整个问题不是由政客们而是由实业界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的。今天的“晨星报”评论这个问题说：

“毫无疑问，约翰·罗素勋爵要负一份隐瞒真相的责任；他也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来更正‘晨邮报’的欺骗性的报道。但是，１２月２１日那篇如此公然歪

曲真相并带来巨大害处的文章仍然不可能是由他授意而写成的。能够做这

件事的只有一个人，只有那位曾经制造了阿富汗战争的大臣才能够把西华德

的和平公文隐瞒起来。下院的愚蠢的宽大曾经宽恕了他的一次罪行。难道议

会和人民不要联合起来惩办他的新罪行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１８日“新闻报”

第１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１７４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



卡·马 克 思

铁 路 统 计 资 料

  英国铁路与３０岁的人一样年纪。除国债外，没有一个国民经

济部门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获得过这样巨大的发展。据不久以前公

布的蓝皮书统计，截至１８６０年止，投入铁路的资本为３４８１３０１２７

英镑；其中１９０７９１０６７英镑来自普通股，６７８７３８４０英镑来自优先

股，７５７６８７８英镑靠借债，８１８８８５４６英镑则靠活期贷款。全部资本

约为国债总额的一半，比大不列颠所有不动产的年收入多４倍。

这种暴发户式的财富，现代工业的巨大产物，雌雄同体的经济怪物

（它的脚像树根一样地扎在土地里面，而头却靠交易所养活），乃是

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劲敌，资产阶级的又一支辅助部队。

１８６０年铁路全长为２２０００英里，包括复线及会让站在内。也

就是说，在过去３０年内，每年平均敷设铁路７３３英里。但在这一工

业部门里，平均数字与实际发展过程之间的距离比所有其他部门

都大。在那些铁路热年份里，如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整个本土都像

突击一样在敷设铁路。以后几年，则是逐渐充实的过程，联结干

线，敷设支线，所以铁路网就扩展得比较慢。在这几年，铁路建设

的规模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在铺轨以前需要完成巨大工程。早在１８５４年，据罗伯特·斯

蒂芬逊的统计，铁路隧道全长约为７０英里，铁路桥有２５０００座，还

２７４



有许多高架桥，伦敦附近的一座就长达１１英里。土路基每１英里

按７万立方码计，可填满５５０００万立方码的一个空间。如果把这些

土倒在一起堆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底部直径就有半英里，高度就

有１英里半——俨然是一座土山，相形之下，圣保罗教堂就会像是

小人国的建筑。而自从罗伯特·斯蒂芬逊做了这个统计以后，铁

路网又扩展了三分之一。

英国人给铁路起了个“不朽之路”的绰号，但它绝不是不朽

的。它需要不断“新陈代谢”。由于磨损、氧化等等，铁逐渐失去

它的特性，因此需要不断更换新的。据计算，机车每跑６０英里就

要磨去２．２磅钢，每辆空车皮要磨去４．５盎斯，每１吨货载要

磨去１．５盎斯，像伦敦西北铁路那样的铁路线只能使用２０年左

右。铁的总耗损量每年每码为半磅；整个铁路网在其现有的长度

下每年需要铁２４０００吨来补偿磨损，２４万吨供使用。然而作为铁

路基础的钢轨远不如钢轨下面的枕木换得那样频繁。为了给铁路

铺枕木，每年需要运来树木３０万棵，而种植这些树木则需要６０００

英亩的土地。

铁路敷设好以后，为了使用铁路还需要机车、煤、水、铁路

车辆以及工作人手。１８６０年机车的总数为５８０１台，即每２英里铁

路有１台多机车。同大多数机器初期的情况一样，机车最初也不

怎么好看，走起来很不可靠，还有点像被机车取代的旧式交通工

具，造价因而也比较便宜。英国第一台机车是四轮的，重量几乎

不到６吨，造价５５０英镑。这种机车逐渐为造价３０００英镑的蒸汽

机车所取代，后者能带每辆重５．５吨的客车３０辆，时速３０英里，

或以每小时２０英里的速度运货５００吨。像它们的先辈——马一

样，有些机车也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名字就代表着它们的或大或

３７４铁路统计资料



小的名声。

西北铁路上的“利物浦号”机车，最大功率为１１４０匹马力。

这个大怪物每天要吞食１吨煤和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加仑水。这样的铁马

构造非常精巧，零件不下５４１６个，互相配合，其精密程度不次于

钟表。每小时走５０英里的铁路机车车辆，其速度相当于炮弹速度

的六分之一。如果每台机车的平均造价为２２００英镑，则制造５８０１

台机车的花费就是１２７０多万英镑。一年当中，每分钟就有

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升水用４—５吨煤烧成蒸汽。斯蒂芬逊指出，这样变

成蒸汽的水足够利物浦全体居民每日之需。同时，燃料的消耗量

也几乎达到４年前不列颠煤的总输出量，或超过了伦敦总消费量

的一半。

５８０１台机车共带１５０７６辆客车和１８０５７４辆货车，这些车辆

的总值为２０００万英镑。所有这些机车和车辆连成一列，就能把从

布莱顿到阿贝丁的一条长达６００多英里的线路完全占满。

列车每天要开出７０００多次，一昼夜之间每分钟就要开出７

次。去年一年运送的乘客和货物的总行程在１亿英里以上，超过

地球周长４０００倍。一年当中，每秒钟就有３英里以上的铁路线被

列车驶过。用铁路运输的牛、羊和猪达１２００万头，货物和矿物达

９０００万吨。而矿物的运输量则超过其他货物运输量的１倍。

总收入达２８００万英镑。生产费用，不包括铁道路基的损耗，

在中央各郡铁路公司为收入总额的４１％，在约克郡—郎卡郡铁路

为４２％，在西部—中部铁路为４６％，在北方大铁路为５５—５６％；

所有铁路的平均费用为１３１８７３６８英镑，或总收入的４７％。

按长度来说，伦敦西北铁路占第一位。它起初只限于伦敦—

北明翰线、联合大铁路及曼彻斯特—利物浦线。现在，它连同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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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线，在东面已从伦敦伸展到卡赖尔，从彼得波罗伸展到里子，在

西面一直伸展到霍利赫德。这个铁路总局管理着１０００多英里的

铁路线，统率着一支约２万人的产业军。建筑这条铁路共花费

３６００多万英镑。铁路的总收入一昼夜之间每１小时为５００英镑，

而营业费每周为１０００英镑。这条铁路以及大多数其他铁路的纯

利润随着铁路网逐渐扩展，伸向人烟不太稠密和工业不太发达的

地区而不断下降。１００英镑的股票的价值从２４０英镑逐渐跌到

９２—９３英镑，股息则从１０％跌到３．７５％。同时由于这条铁路的营

业范围大大扩大（其他铁路也是如此），股东的监督削弱了，总局几

乎独揽全权，管理方面就开始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月中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２３日“新闻报”

第２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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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

１８６２年１月１７日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最近的危机时期中的处境是十分不愉快

的，即使他的全部议会生涯证明，他是一个在需要为官职而牺牲

实际权力的时候很少犹豫的人。没有人忘记约翰·罗素勋爵的首

相一职曾经被帕麦斯顿得去，但是看来却没有人记得他从帕麦斯

顿那里得到了外交部。帕麦斯顿用自己的名义指导内阁，同时用

罗素的名义指导外交政策，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和平消息一从纽约来到的时候，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都争相颂

扬帕麦斯顿的政治家风度，而对于他的助手，外交大臣约翰·罗

素勋爵甚至连最普通的夸奖也都没有。他干脆被忽略了。但是，隐

匿１１月３０日美国公文的丑事一出，罗素的名字就从死里复生

了。    

攻击者和辩护者现在都发现：责任外交大臣原来名叫约翰·

罗素勋爵！而另一方面，罗素本人也忍耐不住了。他没有等到议会

开会，并且一反内阁的惯例，马上在１月１２日官方的“官报”２７８上

发表了他本人和莱昂斯勋爵的通信。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

西华德１１月３０日的公文曾在１２月１９日由亚当斯先生向约翰·

罗素勋爵宣读；罗素也认为这封公文无疑是为威尔克斯舰长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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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歉，同时，亚当斯先生在罗素作了相应的表示之后，也表示认

为这一冲突的和平解决已得到保证。有了这种官方的揭发之后，

“晨邮报”１２月２１日根本否认有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西华德公

文又作何说呢？“晨邮报”１月９日责备亚当斯先生隐匿了这封公

文又作何说呢？帕麦斯顿的报刊从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９日到１８６２年

１月８日的全部战争叫嚣又作何说呢？这还不算！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９

日约翰·罗素勋爵给莱昂斯勋爵的信证明，英国内阁并没有提出

过任何战争的最后通牒；莱昂斯勋爵并没有接到过在送致“此项最

后通牒”７天后离开华盛顿的指令；罗素曾经命令公使避免作任何

威胁的表示；最后，英国内阁决定：只有在收到美国的答复之后才

作最后的决定。由此可见，帕麦斯顿的报刊那样用力鼓吹并且在

大陆上得到那么多的奴婢般的回声的全部政策，原来是一种纯粹

的痴心妄想，这种政策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正像一家伦敦报

纸今天所说的，这种情况仅仅证明帕麦斯顿“企图不顾王室的责任

顾问们必须遵守的既定政策而行事”。

约翰·罗素勋爵的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突然袭击〕像晴天霹雳一样

震动了帕麦斯顿的报刊，下面一件事实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昨天的“泰晤士报”隐瞒了罗素的通信，对它一字不提。只是今

天才用一篇社论作为介绍和引言，从伦敦“官报”上转载了这篇

通信。它在这篇社论中小心翼翼地回避真正的争论问题，即英国

人民与英国内阁之间的争论问题，而仅仅对这一点咕哝了一句：

“约翰·罗素勋爵过度劳累了，从西华德１１月３０日的公文中看出

了某种道歉”。然而，印刷所广场上的雷神丘必特却在另一篇社论

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这篇社论极力证明，内阁阁员、贸易部首

脑和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吉耳平先生配不上他在内阁中的位置。

７７４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



吉耳平这个从前的书商、煽动家、禁酒运动鼓吹者、谁也不会把

他当做英雄的人，于星期二在北安普顿——他是代表该地的议员

——的一次公众集会上，竟然犯罪地怂恿英国人民组织公众游行

示威来阻止政府不合时宜地承认南部同盟，并且粗鲁地辱骂南部

同盟是奴隶制度生下的坏东西。“泰晤士报”怒叫：好像帕麦斯顿

和罗素—— “泰晤士报”现在再一次记起了约翰·罗素勋爵的存

在——不曾毕生和奴隶制度作斗争似的！不消说，吉耳平先生呼

吁英国人民起来反对他自己所属的政府对奴隶制度的同情态度，

是一种轻率行动，是有意的轻率行动。但是，正如刚才所说的，吉

耳平先生并不是英雄。他的全部历史都说明，他并不怎么想持戒

苦修。他的轻率行动和约翰·罗素勋爵的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突然袭

击〕发生在同一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内阁远不是一

个《ｈａｐｐｙｆａｍｉｌｙ》〔“快乐的家庭”〕，它的一些成员早就想“分

家”了。

和英国内阁在“特伦特号”一剧中演出的终场同样有趣的，是

这一场戏剧的俄国的尾声。在这整个喧闹时期中一直在后台不声

不响的俄国，现在突然跳到前台来，拍拍西华德先生的肩膀，并且

声明：彻底解决中立国海上权利问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大家知

道，俄国是认为它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刻和适当的地点把有关文明

的紧急问题提到世界历史的议程上来的。只要各个海上强国放弃

它们作为交战国对中立国所享有的权利，因而也放弃它们对俄国

出口贸易的控制，这些国家就会拿俄国毫无办法。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６

日的巴黎协定，有些地方曾逐字逐句地重复了１８７０年俄国针对英

国而拟定的“武装”中立条约，但这个协定目前在英国还没有成为

法律。如果这次英美冲突的结果使英国议会和女王批准了英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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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①结束时两个英国大臣自作主张给予俄国的让步，那该是命运

的怎样一个恶作剧呵！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２１日“新闻报”

第２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９７４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伦敦的工人大会

１８６２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在早就不存在农民等级的社会中，工人阶级是那样占优势的

一个部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它在议会中是没有代表的。不过

它仍然不是没有政治影响。凡是重大的新设施和决定性的措施，

没有一件不是经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ｏｕｔ（外界压力）才在这个国

家里①得到贯彻的。有时反对派用这种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压力〕来对付政

府，有时政府用这种ｐｒｅｓｓｕｒｅ来对付反对派。所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按照英国人的理解，是指巨大的、议会外的人民示威，这

种示威没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自然是无法实现的。皮特在反雅

各宾战争时期曾经利用群众来对付辉格党人。天主教徒的解放、

改革法案、谷物法的废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俄国的战争、帕麦

斯顿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的被否决２７９，都是议会外急风暴雨般的

示威的结果。在这些示威中，工人阶级有时是被人煽动起来，有时

是出于自身要求，他们或则作为ｐｅｒｓｏｎａｄｒａｍａｔｉｓ〔剧中人〕，或则

作为乐队，依情况不同而扮演主角或呐喊助威的角色。因此，英国

工人阶级对美国内战的态度便更加令人惊异了。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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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工业区，由于各工厂借口各蓄奴州被封锁而停工和缩

减工时，工人们遭到了无法形容并且日益加剧的困苦。其他部分

的工人阶级的穷困情况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是由于棉纺织工业

的危机对其他工业部门的反作用，由于这些部门对美国北部的产

品输出因实行摩里耳税则而减少，由于对南部的这种输出因实行

封锁而完全停止，他们也都遭到很大的痛苦。因此，英国对美国进

行干涉，现时就成了工人阶级迫切的吃饭问题。此外，工人的《ｎａｔ

ｕｒａｌ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ｓ》（天然尊长们）还不惜一切手段来煽动他们痛恨美

国。唯一存在的工人刊物，颇有地位而且发行很广的“雷诺新闻”，

也被特地收买了过去，叫它在６个月内每周都狂热地反复鼓吹英

国干涉的ｃｅｔｅｒｕｍｃｅｎｓｅｏ
２８０
。因此工人阶级清楚地了解到，政府所

等待的，只是来自下面的要求干涉的叫嚷，即要求打破美国封锁并

结束英国困苦状况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ｏｕｔ〔外界压力〕。在这种

情况下，工人阶级保持沉默的那种顽强性是令人惊佩的；如果说他

们打破沉默，那也仅仅是为了发出反对干涉和保卫美国的呼声。

这又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英国人民群众的那种坚忍不拔的能力，它

是英国强大有力的秘密之所在，它使一个普通的英国兵士在克里

木战争和印度起义中——用马志尼的夸张语言来说——好像是半

神人。

下面我们要报道昨天在伦敦居民最多的梅里勒榜区举行的一

个盛大的工人大会，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政策”的特色。

主席斯特德曼先生宣布开会，他说，现在要决定一下，英国人

民应当怎样来接待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

“必须弄清楚，这些先生们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把奴隶们从锁链中解放

出来，还是为了给这些锁链再加上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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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茨先生说：

“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候不能保持沉默。正在横渡大西洋到我国来的这两

位先生，是专制的各蓄奴州的代理人。他们公开反叛自己国家的合法的宪

制，并且到这里来劝说我国政府承认蓄奴州的独立。现在工人阶级有责任说

出自己的意见，不要叫英国政府以为我们对它的外交政策只袖手旁观。我们

必须表明，我国人民为奴隶解放所花费的金钱决不应当白白花掉。假如我国

政府凭良心办事，它本来是应该衷心支持北部各州镇压这个可怕的叛乱的。”

演说人为北部各州作了详尽的辩护，并且宣称“拉夫焦伊先生

对英国的激烈攻击是英国报刊的诽谤所引起的”，在这之后他就提

出了下面一个动议：

“本大会认为：正在由美来英途中的叛乱分子代理人梅森和斯莱德耳，绝

对得不到我国工人阶级的精神上的同情，因为他们是奴隶主，是正在反叛美

利坚共和国的暴政集团的代理人，这个集团是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政

治权利的死敌。”

威恩先生支持这项动议。他说，在梅森和斯莱德耳在伦敦期

间，不言而喻必须避免对他们作任何人身侮辱。

尼科尔斯先生自我介绍是“美国极北部”的一个居民，而实际

上却是杨西和曼两先生派到会场里来的ａｄｖｏｃａｔｕｓｄｉａｂｏｌｉ〔魔鬼

的辩护人〕，他对这项动议表示反对。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有言论自由。在我们国内，政府已经有三个月

不许人开口了。自由不仅在南部受到压制，在北部也是受到压制的。北部有

许多人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就是不敢说话。不下两百家报纸被封或被暴民捣

毁。南部各州有权脱离北部，正如美国有权脱离英国一样。”

不管尼科尔斯先生怎样伶牙利齿，最初的动议还是一致被通

过了。这时他又跑上去说：

“如果你们指责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是奴隶主，那末对于华盛顿、杰弗

２８４ 卡·马 克 思



逊等人也必须这样说。”

比耳斯先生以详细的发言驳斥了尼科尔斯，然后提出第二项

动议：

“鉴于‘泰晤士报’及其他不正派的报刊欲盖弥彰地企图在美国事件上迷

惑英国舆论，以任何事情为借口把我们拖入对千百万同族兄弟的战争中去，

并利用共和国的暂时危难来诽谤民主制度，——本大会认为，既然工人在国

民的参政院中没有代表，所以他们的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表示声援美国维护

联邦的伟大斗争；揭露‘泰晤士报’及其同类的贵族报刊保护奴隶制的无耻立

场；坚决主张实行最严格的不干涉美国事务的政策，主张由双方代表或仲裁

法庭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斥责交易所投机家的报刊的战争政策；并

且对废奴主义者力求彻底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努力表示最热烈的同情。”

这项动议被一致通过，最后还一致建议“将已通过的决议的副

本交亚当斯先生转送美国政府，以表示英国工人阶级的同情与感

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２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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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干 涉 的 情 绪

１８６２年１月３１日于伦敦

利物浦的强大商业势力来源于奴隶买卖。利物浦对英国诗歌

文学的唯一贡献是对奴隶买卖的颂歌。五十年前，威耳伯福斯只

有冒着生命的危险才得以踏上利物浦的土地。正如在前一世纪为

利物浦的强大造成物质基础的是奴隶买卖一样，在这个世纪造成

这种物质基础的是奴隶劳动的产品——棉花。所以，利物浦是脱

离派的英国朋友的中心是不奇怪的。在不久前的危机时期，联合

王国确实只有这一个城市得以组织了一次主张对美国作战的

ｑｕａｓｉ〔所谓〕大会。而现在利物浦说些什么呢？让我们听一听它的

大日报之一“每日邮报”２８１的话。

在一篇题为《ＴｈｅｃｕｔｅＹａｎｋｅｅ》（“精明的美国北方佬”）的社

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美国北方佬用他们一贯的巧妙手段，把名义上的失利变成了实际上的

得利，使英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大不列颠的威风的确加强了，但这又有

什么结果呢？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北方佬就一直坚持中立国有特权用它的

国旗保护乘坐该国船只的乘客，不许交战国作任何侵犯。我们曾经尽力反对

过这种特权，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在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英美战争时期，以及更

近一些，在１８４２年阿希伯顿勋爵与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的谈判时期，我

们都反对过。现在我们的反对必须停止。美国北方佬的原则已经胜利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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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实已由西华德先生肯定，他说，英国已在原则上作了让步，美国则由于

‘特伦特号’事件而获得了它迄今为止用尽一切外交的和军事的手段都没有

争到的让步。”

更重要的是“每日邮报”供认了舆论——甚至在利物浦——的

转变。

它说：“同盟派并没有做什么使人们不再对他们同情的事情。恰恰相反！

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并且作了巨大的牺牲。即使他们还没有争到独立，

每个人也都必须承认他们是应该得到独立的。但是不管怎样，舆论现在却转

而反对他们的要求了。４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是好汉（ｆｉｎｅｆｅｌｌｏｗｓ）。现在他们

却被称之为十分渺小的一群（ａｖｅｒｙｓｏｒｒｙｓｅｔ）…… 的确是出现了一个转变。

反对奴隶制度的派别在不久前民众激愤的时候是那么老实，而现在则肆无忌

惮，大喊大叫反对人的买卖和叛乱的奴隶主来了…… 甚至在这个城市的墙

壁上不也都到处张贴着大幅标语，责备和恶意攻击‘该死的逃亡奴隶法的作

者’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吗？…… 同盟派被‘特伦特号’事件弄输了。他们

曾经指望这个事件使他们获利；但结果却一败涂地。他们已失掉了我国的同

情，所以他们必须尽快地顺应这种奇异的情况。他们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但

是已无法可想（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ｎｏｒｅｄｒｅｓｓ）”。

看了这家同情脱离派的利物浦报纸的上述自供之后，就不难

了解为什么帕麦斯顿的某些重要报刊现时在议会开会之前突然改

变腔调说话了。例如，在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就出现了

一篇题为“应该遵守封锁令吗？”的文章。

这篇文章首先从这样一个明显的原理出发，即这次封锁仅仅

是一个纸上的封锁，因此违反这个封锁是国际法所容许的。法国

已经要求强力打破封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有待于英国，英

国有重要的迫切的原因采取这一步骤，它特别需要美国的棉花。

附带说一下：“仅仅是一个纸上的封锁”怎么就能阻止棉花的载运，

这一点是使人不大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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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杂志喊道：“不过，英国仍然应当遵守封锁令。”

它用一连串虚假的论据论证了这个看法之后，就转而谈到了问题

的实质。

它说：“在这样的事情上，政府应当依靠全国的支持。但是，英国人民大

众对实行干涉还没有准备，因为即使从表面上来看，进行干涉也意味着我们

支持建立一个奴隶制共和国。同盟各州的社会制度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

联邦派极力要我们相信，奴隶制度是脱离运动的根源，他们联邦派是奴隶制

度的敌人，——而奴隶制度又是我们特别深恶痛绝的…… 这就是民众迷不

知返的真正原因。奴隶要获得解放，唯一可靠的道路是联邦的瓦解，而不是

联邦的恢复；是南部的独立，而不是南部的失败。我们希望有机会时再向我

们的读者说明这一点。但是这一点目前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大多数英国

人不是这样想。而只要他们还坚持那样的偏见，我国政府实行任何干涉——

这种干涉将使我们成为北部的真敌人，而对南部来说则不过是一个假盟友

——都是得不到英国国民的衷心支持的。”

换句话说，如果进行这样的干涉，内阁就会垮台。而“泰晤士

报”这样坚决地反对任何干涉而赞成英国中立的原因，也就从这里

得到说明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４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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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

  曼彻斯特商会几天以前举行了年会。这个商会代表着郎卡郡

——联合王国的最大工业地区和不列颠棉纺织工业中心。会议的

主席艾·波特尔先生和主要发言人贝兹利、特纳两先生在下院里

代表着曼彻斯特和一部分郎卡郡。因此，从会议的发言中可以正

式地获知这个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巨大中心将在“国民的参政院”中

对美国危机采取什么态度。

在这个商会去年的年会中，英国最大的棉纺织巨头之一艾释

华特先生曾以品得式的夸张的文体歌颂了过去１０年中棉纺织工

业的空前的发展。他还特别着重指出，即使是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５７年的

商业危机，也没有引起英国棉纱和棉织品输出量的下降。他用

１８４６年开始实行的自由贸易制度的神奇力量来解释这种现象。即

使在当时，说这个制度虽然未能使英国免于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５７年的

危机，却能够使英国工业的一个特殊部门即棉纺织业不受那两次

危机的影响，也是很奇怪的。而我们今天听到了什么呢？所有的发

言人，包括艾释华特先生在内，都承认：从１８５８年起，亚洲市场上

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商品过剩现象；即使没有美国内战、摩里耳税

则和封锁，日益加剧的大规模生产过剩也一定会造成现时的停滞。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麻烦事情，最近一年的输出总值是否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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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万英镑，是很难说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亚洲和澳大利亚的主要

市场现存的英国棉纺织品足供销售１２个月之久，那末这一点也不

是不可能的。

这样，根据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曼彻斯特商会的供认，英国棉

纺织工业中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美国封锁的结果，而是英国生产过

剩的结果。但是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英国会有什么后果呢？对于

这个问题，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答案：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无

比困苦和小工厂主的破产。

奇坦先生指出：“在伦敦，据说我们还有足够的棉花来继续生产；但是问

题不仅仅在于棉花。问题首先在于棉花价格。按现在的价格，厂主们的资本

很快就完。”

然而，这个商会仍然表示坚决反对对美国的任何干涉，虽然它

的大多数会员都受到“泰晤士报”的强大影响，认为北美联邦的解

体不可避免。

波特尔先生说：“建议干涉是我们最不乐意做的事情。曼彻斯特是最不

愿意作这种建议的。没有什么可以强使我们去要求做不道德的事情。”

贝兹利先生说：

“对于美国争端，必须遵守最严格的不干涉原则。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

应当不受任何阻碍地解决他们自己的事务。”

奇坦先生说：

“我们这个地区的主要意见就是坚决谴责对美国争端的任何干涉。必须

明确声明这一点，如果有任何动摇，另一方就会对政府施加最强大的压力。”

那末，商会的建议是什么呢？它要求英国政府消除当局对于在

印度种植棉花一直设置的所有障碍。特别是要求取消１０％的向印

度输出英国棉纱和棉织品的进口税。对输往印度的英国工业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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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进口税，是帕麦斯顿在威尔逊先生的协助下在东印度公司的

统治还没有来得及被消灭２８２，东印度还没有来得及并入不列颠帝

国版图的时候实行的，而这恰好与他出卖萨瓦和尼斯以换取英法

商约同时。这样一来，法国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英国工业开放

了，但东印度市场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向英国工业关了门。

谈到这件事，贝兹利先生指出：自从实行上述税收以来，有大

量英国机器输往孟买和加尔各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英国式的工

厂。这些工厂，都是准备吞吃最好的印度棉花的。如果把１０％的进

口税和１５％的运费加在一起，那末由英国政府发起而人为造成的

竞争者便享有一个２５％的关税的保护。

在这个英国工业巨头的会议上，对于在殖民地特别是在澳大

利亚日益发展着的保护关税倾向，一般地表示了极端的不满。这

些工业家先生们忘记了，殖民地曾经抗议宗主国的“殖民制度”达

一百五十年之久而未获结果。那时殖民地要求贸易自由，而英国

则坚持实行限制措施。现在英国宣传贸易自由了，而殖民地则认

为针对英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更符合它们的利益。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２月初

载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８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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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记 事

  大陆上人们习惯地认为，岛民约翰牛是有“独特性”或“个人特

性”的。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把早先的英国人和现代的英国人混

为一谈了。其实相反，明显的阶级差别、过分细致的分工以及报界

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

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别的已不是单个人，

而是他们的“职业”和阶级。如果不看职业而只看日常生活，那末

一位“体面的”英国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像，连莱布尼茨也未必能

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特种差别〕。那种

大受赞扬的个人特性被排除于政治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外以后，便

在私人生活的怪癖和胡闹中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以便不时在这

些地方ｓａｎｓｇêｎｅ〔无拘束地〕再来表现一下自己，而人们这时却意

识不到他们已陷入了怎样可笑的境地。因此英国人仍旧以一个

ｓｕｉｇｅｎｅｒｉｓ〔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的姿态出现，这主要是在法庭上，

这里是个人的怪癖互相尖锐冲突的公开场所。

说完了这几句前言，可以谈一谈几天以前在高等控诉院上演

的一出有趣的诉讼戏。Ｐｅｒｓｏｎａｅｄｒａｍａｔｉｓ〔剧中人〕的一方是英国

当代最大的画家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另一方是伦敦第一流裁缝

能手海登兄弟；爱得文爵士是被告，海登兄弟是原告。Ｃｏｒｐ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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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物证〕是画家拒不付款的、价值１２英镑的一件

大衣和一件燕尾服。巴兰坦先生做兰西尔的辩护人，格里菲思先

生做海登兄弟的辩护人。

海登供述：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定做了两件衣服。这两件衣

服做好后送给他试穿，但定做人嫌领子太高。领子改做以后，定做

人埋怨说，他还是不能穿，穿起来很热，很不舒服，而且领子磨他的

头发。按照被告的愿望，做了种种修改。最后，原告说，如果不另外

加钱的话，就不再修改了，于是兰西尔就打发他的仆人把这两件衣

服退给成衣店，而原告则给他写去如下一封信作答：

“兹随信奉上两件照您的最后吩咐重新改做的衣服。您说多次改做都不

合适，这全怪您自己。在第一次试穿时，大衣和燕尾服都很合身；但是，如果

定做人弯起身子，做出很怪的姿势，那末任何手艺也无法使他满意。（笑声）

我们极不愿意照您的要求改做这许多次，认为这些改做是多余的，而且是不

符合我们这门手艺的规章的。现在我们认为不能再让步了。您已根本不能要

求我们收回这两件衣服。所以我们特将账单附上，请您马上付款。”

辩护人巴兰坦：您是否想说，大衣和燕尾服现在也很合身呢？

海登：对，我所肯定的正是这一点。

巴兰坦：没有改做以前是不是更合身呢？海登：是的。——

巴：做大衣和燕尾服并不是你们的专长，对吗？你们是以做裤子出

名的，是不是这样？——海：据说是这样！我们的裤子专家的名声

比较大些。——巴：但做燕尾服专家的名声不大，对吗？那位带领

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到贵处的阿尔弗勒德·蒙哥马利先生事先曾

提醒他当心在贵处做燕尾服，是不是这样？——海：是的，这样说

过。——巴：您或者您的弟弟是否对爱得文爵士说过，宁肯白给

他做燕尾服，也不能什么也不给他做？——海：我们根本没说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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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话。——巴：你们对“修削”领子是怎么理解的？——海：爱

得文爵士抱怨说领子磨他的脖子。因此我们修削了领子，就是说，

把领子的高度稍微降低了一些。——巴：照你们看，这值多少

钱？——海：两三英镑。

辩护人巴兰坦：爱得文·兰西尔爵士认为必须对海登的侮辱

性的信提起控诉。蒙哥马利先生把海登商号推荐给爱得文爵士，

是让他去做下身穿的衣服，而不是去做上身穿的衣服。虽然爱得

文爵士是一个大画家，但他在这些事情上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才

敢于去冒险；结果如何，法庭已经很清楚了。陪审员们方才在证人

席上看到的原告也是一个大行家。难道大行家竟要改做他的作品

吗？他既然确信他的手艺已经十分高明，那他就应该誓死维护自己

的作品。

但海登并没有捍卫他的作品。他同意在符合他本人原则的范

围内改做。而这之后他竟然为这种没有用处的工作而索取两三英

镑！我很荣幸地在这里向法庭讲话，你们也是穿燕尾服的；我要问：

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坚硬异常的领子箍着脖子更痛苦呢？我

听说，爱得文爵士在试穿这样一件燕尾服时，他的脖子就被夹住

了，以致英国险些丧失一位最大的画家。爱得文爵士愿意在这里

当着法庭穿一穿那件燕尾服和那件大衣！这样，陪审员先生们就能

根据亲身的观察而做出结论。现在我请爱得文爵士出来作证，让

他向诸位说一说做这两件衣服的前前后后。

爱得文·兰西尔爵士：……我一穿上燕尾服和大衣，领子就这

样竖着。（这时爱得文爵士扭摆了一下身子，在在场人的大笑声中

背朝陪审员，做出一种好像突然中风的样子）…… 我请求找一位

最好的裁缝做仲裁人；但无论如何每个顾客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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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服是否合身，或者皮鞋什么地方夹脚。

格里菲思先生：蒙哥马利先生在向您推荐海登时说了些什

么？——他对我说：“爱得文爵士，您的裤子往往不如大衣和燕尾

服做得好”。

格里菲思：您能否在这里试穿一下燕尾服和大衣？——为什

么不能？（他把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好了，请看吧！（笑声）

马丁（法官）：这里陪审员中有一位裁缝。可否劳他的驾仔细

看一看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物证〕？

被提到的那位裁缝从陪审员席上站起来，走到爱得文爵士跟

前，请他把燕尾服和大衣穿好，很在行地看了一下，摇了摇头。

格里菲思：爱得文爵士，您是否觉得燕尾服很紧？——是的！

（笑声）——我想再问一下：是不是窄了？——哼，如果我穿着这件

衣服去参加宴会，那我非把它脱下来进餐不可。

巴兰坦：既然如此，爱得文爵士，您不用再继续穿着它了。请

您脱下它来吧。——非常感谢您。（脱去那两件衣服）

在双方的辩护人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之后，法官做出了有趣的

结论，强调指出不能牺牲英国民族的舒适来迁就海登商号的创作

标准，接着，法庭便做出了爱得文·兰西尔爵士胜诉的判决。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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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

１８６２年２月７日于伦敦

这次议会开幕式表现为一个十分平淡的仪式。女王缺席，国

王演辞由大法官宣读，使这个仪式失去了任何戏剧效果。国王演

辞本身简短而不精炼。它略述了对外政策的ｆａｉｔｓ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既成

事实〕，而在估计这些事实时则介绍参看已经提交议会的文件。只

有一句话引起了某种耸动，这句话是说，女王《ｔｒｕｓｔｓ》（希望、相信）

“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欧洲的和平会被破坏”。实际上，这句话是意

味着把欧洲的和平寄托到希望与信念的领域里去了。

按照议会的惯例，在两院对国王演辞作答词的先生们在三星

期以前就已经由大臣们付与了委托。他们的答词都是照样罗罗囌

囌地重复一下国王演辞，此外就是恭维夸奖，这是大臣们以议会的

名义给自己的奖语。１８１１年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曾经抢在官方

的致答词的人之前，抓住这个机会对国王演辞进行尖锐批评，那

时，ＭａｇｎａＣｈａｒｔａ
２８３
本身看来也岌岌可危。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发

生过这种怕人的事情。

所以，关于国王演辞的辩论就只限于官方反对派的“暗示”和

大臣们的“反暗示”。不过这一回是学术的意味多于政治的意味。

所谈的是谁的阿尔伯特亲王悼词说得最好的问题。这位亲王在世

４９４



时是非常不愿意服从英国寡头政治的桎梏的。Ｖｏｘｐｏｐｕｌｉ〔人民的

呼声〕把这次学术优胜奖断给了得比和迪斯累里两位，——前者作

为天生的演说家而得奖，后者作为修辞专家而得奖。

辩论的“事务”部分是围绕着美国、墨西哥和摩洛哥进行的。

在美国问题上，Ｏｕｔｓ（在野派）大大颂扬了一番ｌｎｓ〔在朝派〕

（ｂｅａｔｉｐｏｓｓｉｄｅｎｔｅｓ〔官星高照的人〕）的政策。上院的保守派领袖得

比和下院的保守派领袖迪斯累里并没有组成反对内阁的反对派，

而是组成自相反对的反对派。

得比首先发泄了他对于没有《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ｏｕｔ》〔“外界

压力”〕这种情况的不满。他说，他“赞扬”工厂工人的坚忍的和尊

严的风度。可是，说到厂主们，他实在不能有所褒奖。对厂主们来

说，美国的冲突来得特别凑巧，因为生产过剩和所有市场的过分膨

胀反正是会迫使他们压缩工业生产的。

得比接着便猛烈攻击联邦政府，说它“已使自己和人民蒙受了

耻辱”，没有“君子风度”，因为它没有表现主动，自动地交出梅森、

斯莱德耳一行并表示悔改。他的在下院的副手迪斯累里先生立刻

领会到，得比的攻击会对保守党人执政的希望造成多么大的损害，

所以他就反过来说：

“当我考虑到北美的政治家们必然遭遇的巨大困难时，我必须得出结论：

他们已经勇敢地大胆地克服了这些困难。”

另一方面，得比以他固有的一贯性又反对海上法的“新理论”。

英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坚持与中立国的要求作对的交战国权利。

诚然，１８５６年克拉伦登勋爵在巴黎作了一个“危险的”让步２８４。幸

而这个让步还没有被国王批准，所以“在当前问题上国际法没有丝

毫改变”。迪斯累里先生显然是根据与政府的协议，根本不去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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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

得比赞成内阁的不干涉政策。承认南部同盟的时间还没有来

到，但是他要求提供可信的文件，以便判断“封锁究竟有效到什么

程度，因而是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对这个问题，约翰·罗素勋

爵宣称：联邦政府已经把足够数量的舰艇用于封锁，但并不曾在每

一个地方都严格地实现了封锁。迪斯累里先生对封锁的性质不作

判断，但要求内阁提供文件以了解情况。他特别警告不要太急于

承认南部同盟，因为英国此刻正由于威胁一个美洲国家（墨西哥）

而名声不好，这个国家的独立还是它本身首先承认的。

在美国之后就轮到了墨西哥。没有一个议员谴责不宣而战的

战争，但是却反对在“不干涉政策”的口号下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

反对英国和法国及西班牙联合起来去压服一个半无防御的国家。

实际上，在野派的发言只不过是暗示他们想把墨西哥作为党派角

逐的借口保留下来而已。得比要求提供关于三强协议以及关于履

行协议的方式的文件。他赞成这个协议，因为，在他看来，谈判中

的每一方独立地坚持自己的要求是正确的做法。某些公开的流言

使他担心：至少这些强国中的一个——西班牙——正企图采取超

出协议范围的行动。仿佛得比真正相信大强国西班牙有胆量违反

英国和法国的意志行事似的！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三个强国所

寻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它们将小心避免妨碍墨西哥人处理应由本

国政府处理的事务。

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拒绝在研究已提供的文件以前作任何

判断。不过，他觉得“政府的声明有问题”。英国承认墨西哥的独立

比哪一国都早。这个承认使我们回想起英国外交史上一个声名卓

著的政策——反神圣同盟的政策，和一个声名卓著的人物——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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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那末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原因使英国要第一个去打击墨西

哥的独立呢？而且，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干涉的借口也改变了。

起初是一个赔偿英国臣民的损失问题。而现在却悄悄谈论确立新

的施政原则和建立新的王朝了。帕麦斯顿勋爵援引所提供的文

件，援引三国协议，说什么这个协议禁止同盟国“奴役”墨西哥或强

制实行人民所不喜欢的政体。但与此同时，他却为自己开了一个

外交上的藏身洞。他风闻墨西哥有一个政党想用君主制代替共和

制。这个政党的实力如何他不知道。他，“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只希

望墨西哥成立某个政府，使外国政府可以和它打交道”。由此可

见，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体。他宣称现政府不存在。他要求

英法西三国同盟像神圣同盟那样有决定外国政府是否存在的特

权。他还谦逊地说：“这就是大不列颠政府想要达到的最大的目

的。”别无其他！

外交政策上最后一个“待决问题”牵涉到摩洛哥。英国政府和

摩洛哥曾经订立一个协议，以便使摩洛哥能清偿它对西班牙的债

务，——本来，这笔债务若没有英国的允许，西班牙是根本不可能

把它压在摩洛哥身上的。大概是某些人给了摩洛哥贷款，让它如

期偿付西班牙，这样就使西班牙失去了继续占领泰图安和重启战

端的借口２８５。英国政府通过某种形式为这些人保证他们得到贷款

利息，同时它自己则接管摩洛哥的海关作为抵押品。得比认为这

种保证摩洛哥独立的方式《ｒａｔｈｅｒｓｔｒａｎｇｅ》（颇为奇怪），但是没有

得到大臣们的答复。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进一步地谈到这项交

易，说它“相当不合宪法”，因为政府背着议会使英国承担了新的财

政义务。帕麦斯顿干脆只叫他去查阅已提出的“文件”。

国内事务在辩论时几乎没有被提到。得比由于关注“女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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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仅仅警告议员们不要提出像议会改革那样“令人激动的”争

论问题。他准备照例向英国工人阶级献出他的赞扬，条件就是英

国工人阶级要用它那忍受美国封锁的自我牺牲的坚忍精神，来忍

受自己被剥夺了选举权。

如果根据议会的这个牧歌式的开幕式，就推断它有一个牧歌

式的未来，那就错了。正相反！议会解散或是内阁辞职——这就是

本届议会会议的主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论证一下这个非

此即彼的抉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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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墨 西 哥 的 混 乱

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刚刚公布的关于干涉墨西哥一事的蓝皮书２８６，罪证确凿地暴

露了现代的英国外交，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残酷无情，对强

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视。关于唐宁衔和不列颠驻墨西哥

的代表之间的往来书信，我不得不留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详细分

析，借以确定无疑地证明，现今的混乱是英国制造的，是英国首先

发起干涉，并且还找了一些十分虚假和自相矛盾的借口，因此根本

掩盖不了它的做法的真正的、只不过被矢口否认的动机。用这样

可耻的手段发动对墨西哥的干涉，只有这一点可以超过，这就是：

英国政府用一种老糊涂的态度，对它自己一手策划的丑恶阴谋的

执行假装惊讶，竭力回避。我现在所想要谈的，正是问题的这一方

面。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１３日，西班牙驻伦敦公使伊斯土里斯先生向约

翰·罗素送去了一份照会，其中附有西班牙的古巴镇守司令给墨

西哥远征军各指挥官的指令。约翰·罗素把这份照会搁置起来，

保持沉默。１２月２３日，伊斯土里斯先生又给他送去一份照会，试

图解释西班牙的远征部队在英法军队到来之前离开古巴岛的原

因。约翰·罗素把这份照会又搁置起来，继续顽强地保持沉默。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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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土里斯先生想弄清楚，培德福德家族的这个喜欢噜囌的后代为

什么一反往常，这样长时间不开口，是否预兆着什么坏事情，于是

就坚持要当面会一会。这次会晤得到了同意，遂于１月７日举行。

这时，关于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单方面军事行动，约翰·罗素已

完全得知一个多月了。从伊斯土里斯先生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他的

时候起，也差不多已有一个月。尽管如此，在同西班牙公使会晤

时，约翰·罗素对于“塞拉诺将军所采取的为时过早的步骤”仍然

没有流露一句哪怕稍微表示不满或惊异的话，而且他的话也根本

没有使伊斯土里斯先生产生丝毫怀疑，而是使他深信，一切都很顺

利，西班牙的行动不列颠政府完全赞同。伊斯土里斯先生充满着

加斯梯里亚人的骄傲，当然一点也不会想到西班牙是它强大盟国

手中的玩物和盲目的工具。

但议会开会日期接近了，约翰·罗素必须编写一整套专供议

会使用而不是供国际谈判使用的公文。因此，他于１月１６日拟出

了一份公文，用怒气冲冲的语调对西班牙擅自采取单方面行动提

出质问。在他心中安然沉睡一个多月，甚至在１月７日同伊斯土里

斯先生会晤时也没有表现出来的疑虑和动摇，突然打破了那位自

信的、诚实的和毫无疑人之心的政治家的平静的幻梦。伊斯土里

斯先生像被雷震似的吃了一惊，于是便在１月１８日的复信中稍带

讽刺地提醒勋爵阁下，说勋爵错过了机会表达他那过时的愤懑。

他实际上是对勋爵阁下也照样来了一手，他在为西班牙擅自行动

进行辩护时，也装出约翰·罗素要求解释时所装的那一副天真无

知的样子。

伊斯土里斯先生说：“古巴镇守司令到得太早，因为他怕到委拉克路斯晚

了。”下面他又嘲弄了约翰勋爵一下：“此外，远征早已在各方面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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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只是镇守司令在１２月中之前并“不知道条约的细节，也不知道约定的舰

队会合地点”。

而条约在１１月２０日以前并没有签订。因此，如果说，镇守司

令“在１２月中以前已经在各方面准备好”他的远征，那就是说，从

欧洲送达给他的远征出发令是在条约签订以前发出的。换句话

说，三国之间的最初协议以及为实现这个协议而拟定的措施早在

条约签订前就已经执行了，而协议的“细节”则与条约的各项规定

不同，因为条约从最初时起就不是一个行动纲领，它不过是一个用

以使舆论容忍丑恶计划的体面款式而已。

１月２３日，约翰·罗素给伊斯土里斯先生一份不太客气的复

照，复照指出：“不列颠政府对所提出的解释不完全满意”，不过它

并不怀疑西班牙有不顾英法而行动的轻率意图。整整一个月昏昏

沉沉一动不动的约翰·罗素勋爵，随着议会会期的临近，开始表现

出旺盛的活力和最大的警觉来了。一分钟也不能放过。１月１７日，

他同法国驻伦敦大使弗拉奥伯爵举行会晤。弗拉奥告诉他一个不

祥的消息说，法皇认为必须“向墨西哥增兵”，认为西班牙轻举妄动

已把整个事情弄糟。

“联军现在应该进入墨西哥腹地，不仅预定的兵力现在不够调度，而且远

征本身也有了不同的性质，因此路易·波拿巴不能同意让法国兵力弱于西班

牙，或者让法军冒丧失声誉的危险。”

弗拉奥的论据是根本说不通的。如果说西班牙擅自越出协议

的范围，那末只要从圣詹姆斯宫或土伊勒里宫发出一份照会到马

德里，就足以使它放弃它那些可笑的奢望，使它仍旧充当条约给它

规定的小角色。但是并没有这样做。鉴于西班牙已违反条约，——

这种违反纯粹是形式上的违反，算不了什么，因为西班牙军队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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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委拉克路斯丝毫也没有改变远征的官方目的和使命，——鉴

于西班牙敢于当英法军队未到场的时候在委拉克路斯下锚，所以

法国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学步西班牙，违反协议，不仅增派远征

部队，而且改变军事行动的整个性质了。当然，这些同盟国本来不

需要什么托词，就可以把真货色端出来，在远征之初就一古脑儿抛

掉那些曾经提出来为这次远征辩解的官方的借口和目的。

据此，约翰·罗素虽然对法国所采取的“步骤”也表示了“遗

憾”，但仍然予以赞同，他对弗拉奥伯爵说：“他代表女王陛下的政

府，对法国的理由有充分根据这点没有任何异议。”在１月２０日

的公文中，他把这次同弗拉奥伯爵谈话的内容通知了英国驻巴黎

大使考莱伯爵。在此前一天，即１月１９日，他给英国驻马德里公使

费·克兰普顿爵士一封公文，这封公文是一种奇异的混合物，里面

既有预定讲给不列颠议会听的伪善的废话，同时又巧妙地向马德

里宫廷暗示了他这样大量使用的自由主义词句的真实价值。他

说：“塞拉诺元帅的行动，意在引起某种不安”，这样说的根据不仅

在于西班牙远征军过早地从哈瓦那出发，而且还在于“西班牙政府

所公布的文告的语调”。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ｂｏｎｈｏｍｍｅ〔好心人〕却给马德里宫廷悄

悄提示一个漂亮的论据来辩护它公然违反条约的行为。他坚信马

德里宫廷没有什么恶意；只是那些远离欧洲的将领们有时表现“轻

率”，须要“非常仔细地加以监督”。这样，好心人罗素就自请效劳，

把责任从马德里宫廷的身上转移到西班牙那些“远离欧洲的”、就

连好心人罗素的说教也鞭长莫及的不谨慎的将领们身上去了。他

的公文的另一部分也很奇异。联军不应当剥夺墨西哥人“选举自

己政府”的权利，这就是暗示在墨西哥“不存在政府”，墨西哥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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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的征服者的庇护下不仅必须选举新的总督，而且必须确立“新

的政体”。“由他们来建立新的政府将使”不列颠政府“感到高兴”；

不过，征服者的军队当然不得影响全民投票的过程，他们只是向墨

西哥人推荐用全民投票的办法建立新的政府。自然，入侵军队的

统帅自己可以判断什么样的新政体“是墨西哥人可以接受的或者

是不可以接受的”。

不管怎么说，好心人罗素是在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企图卸脱

责任。他把外国的龙骑兵派往墨西哥，去强迫墨西哥人民“选举”

新政府；但是他却期待龙骑兵会彬彬有礼地这样做，会细心地考察

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政治情绪。这种明显的鬼把戏值得一看吗？

不必谈好心人罗素的公文的内容，只要读一读１０月间即１１月３０

日的伪善的条约签订前６个星期内的“泰晤士报”和“晨邮报”，大

家就会看出，英国的政府报纸早就把罗素似乎在１月底才知道的

一切未能如意的事情全部预言过了，并且早就拿某些远离欧洲的

西班牙代表的“轻率”来解释这些事情了。

罗素所玩弄的把戏的第二部，就是把英法的宠儿奥地利大公

马克西米利安弄上台来，作为墨西哥王位的要求者。

１月２４日，即在议会开幕前１０天左右，考莱勋爵写信给罗素

勋爵说，不仅巴黎的饶舌婆娘们都在谈论大公，而且连那些率领增

援部队去墨西哥的军官们也说他们远征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立马

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国王。考莱认为必须向图温奈尔询问这

个微妙的问题。图温奈尔回答他说，就这一点同奥地利政府进行

的谈判，并不是由法国政府倡议举行的，倡议者乃是“为此目的前

来并已启程去维也纳”的墨西哥特使。

大家会以为，这位毫无疑人之心的约翰·罗素，既然在５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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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还在致马德里的公文中大谈协议上面的规定，甚至后来在２月

６日的国王演辞中还宣布实行干涉的唯一原因和目的是“要求赔

偿”欧洲侨民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大概终于要勃然大怒，大发脾气，

痛责别人用前所未闻的欺骗来报答他那好心的轻信吧？根本没有

这回事。好心人罗素研究了考莱于１月２６日告诉他的那些流言，

第二天就赶紧坐下来拟了一份公文，表示愿意协助马克西米利安

大公为墨西哥王位的候选人。

他通知他派驻墨西哥的代表查·魏克爵士：法国和西班牙的

部队“马上”就要向墨西哥首都进发；还说，“据传”马克西米利安大

公是墨西哥人民所崇拜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则协议中就不包含

任何足以妨碍他登上墨西哥王位的东西”。

在这些外交界的启示录中，有两件事情最为突出：第一，西班

牙被愚弄了，第二，罗素脑子里连想都没有想，他对墨西哥是不能

不宣而战的，他只有根据一切有关方面都必须遵守的一定的条约

才能同外国结成同盟来进行这次战争。两个月以来使人腻烦地、

伪善地说什么严格的国际法规神圣不可侵犯和自己尊重这些法规

的人们就是这个样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６５３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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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美 国 近 事

  林肯总统在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所向都不许再拖以前，是从

来不冒险朝前走一步的。但是，只要《ｏｌｄＡｂｅ》〔“老阿伯”（阿伯拉

罕·林肯）〕一旦相信这样一种转折点已经到来，他就会采取某种

突然的、尽可能不声不响的行动而使朋友和敌人都同吃一惊。最

近，他就用极其平静的方式干出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这件事如果

放在半年以前，可能要以他的总统职位作代价，即使在几个月以

前，恐怕也会引起一阵辩论的风暴。这里我们指的是麦克累伦被

免除了指挥联邦所有军团的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ｅｆ〔总司令〕的职务

一事。首先，林肯用一个精明强干而不讲客气的律师爱得文·斯

坦顿先生替换了陆军部长凯麦隆。接着，斯坦顿就向布埃耳、哈勒

克、巴特勒、薛尔曼等将军及其他各军区司令官和讨伐军长官发出

指令说，今后一切命令，无论是通告性的或机密性的，一律直接自

陆军部取得，同时，他们必须直接向陆军部报告。最后，林肯发布

了几项命令，用宪法授予他的《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ｅｆｏｆｔｈｅＡｒｍｙ

ａｎｄＮａｖｙ》〔“陆海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用这种“不声不响的”

办法，那位“年轻的拿破仑”２８７就被解除了他对所有军团的最高指

挥权，只有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留给他指挥，虽然《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ｉｎｃｈｉｅｆ》的头衔还给他保留着。在林肯总统接收最高指挥权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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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顺利地从肯塔基、田纳西和大西洋海岸传来了一些捷报。

迄今为麦克累伦所担任的《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ｅｆ》这个职位，是

英国传给美国的，它大约相当于旧时法国军队中的ｇｒａｎｄｃｏｎ－

ｎｅｔａｂｅ〔大元帅〕的称号。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甚至英国也看出了这

个过时的制度不妥。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把以前属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ｅｆ》的一部分职权移交给陆军部。

要评论麦克累伦在波托马克河一线的费边式战术２８８，现在还

缺乏必要的材料。但是，他对整个战争的进行起着阻碍作用，则是

不容置疑的。可以用马考莱评论艾塞克斯的话来评论麦克累伦：

“艾塞克斯的军事上的错误主要是由于他政治上不坚定。他很正直，但

是对议会的事业完全没有热诚，因此除了大失败之外，他最害怕的是大胜

利。”２８９

麦克累伦和大多数基干军官们一样，是西点军校
２９０
出身的；一

种ｅｓｐｒｉｔｄｅｃｏｒｐｓ〔小团体观念把他多多少少同敌方的老伙伴们联

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人都对“非军人”出身的后起之秀怀着嫉妒。

在他们看来，战争应当按照纯业务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目的始终应

当是在旧基础之上恢复联邦，因此，战争首先必须排除原则性的和

革命性的倾向。对于一场本质上是原则之战的战争抱着这种看法

真是妙极。当年英国议会军的第一批将军们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

“但是”，——克伦威尔在１６５３年７月４日在向长期议会的“渣滓”致词

时说——“一当信奉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ｏｄｌ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虔敬和宗教原则〕的

人们起来领导，一切都变化得多么大呵！”２９１

华盛顿的报纸“星报”
２９２
——麦克累伦专用的机关报——在最

近的一号报纸上宣称：

“麦克累伦将军的一切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要把联邦恢复到完全同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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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以前一样。”

因此，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在这位总司令的眼下被用来捕

捉奴隶，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仅在最近，麦克累伦还特别下令把音

乐家卡特钦森家族驱逐出营，因为他们唱了反奴隶制度的歌曲。

除开这种“反倾向的”示威之外，麦克累伦还利用他的大权包

庇联邦军队中的叛徒。举例来说，他曾把梅纳德提升到一个更高

的职位，虽然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表明梅纳德充当着脱

离派的奸细。所有的军事叛徒，从私通敌方而造成马纳萨斯之败

的帕特逊将军起，到直接做敌人的内应而造成了博耳斯－布拉夫

之败的斯通将军为止，麦克累伦将军都使之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甚至使其中大多数人不被撤职。在这方面，国会调查委员会已经

揭露了最惊人的事实。林肯决心要用有力的行动来证明：随着最

高指挥权转到他手里，那些带着将官肩章的叛徒们的丧钟就响了，

军事政策上的转折点就来到了。按照他的命令，斯通将军于２月

１０日深夜２时还在睡觉的时候被捕，并被解往拉斐德堡垒。数小

时后，由斯坦顿签署的逮捕令出现了；逮捕令宣布被捕者犯了叛国

罪，应交军事法庭审判。斯通的被捕与交付审判，是没有事先通知

麦克累伦将军就执行了的。

只要麦克累伦自己还按兵不动，并且戴着一顶不过是预支的

桂冠，他显然是决心不让别的将军超过他的。哈勒克将军和波普

将军曾经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以迫使那位由于华盛顿的干预才得

从弗里芒特手里逃脱的普莱斯将军进行决战。但是，麦克累伦一

封电报禁止了他们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的另一封电报“废止了”哈

勒克将军关于攻占哥伦布堡垒的命令，而这个堡垒当时已经被攻

陷一半。麦克累伦曾经断然禁止西部的将领们互相联系。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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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打算进行联合行动，都要首先向华盛顿请示。现在，林肯总统

把必要的行动自由还给他们了。

最清楚地证明麦克累伦的总的军事政策如何有利于脱离派

的，是“纽约先驱报”无所吝惜地不断给他的赞词。他是一个符合

“先驱报”心意的英雄。“先驱报”的业主和主编、臭名远扬的贝奈

特，以前曾经通过他的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ａｌｉａｓ〔或者叫做〕通

讯员，操纵皮尔斯政府和布坎南政府。在林肯政府下，他又企图用

一种迂迴的方法来取得这种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他的“特别代

表”艾夫斯博士——南方人，逃往同盟派方面的一个军官的弟兄

——设法取得了麦克累伦的宠信。这位艾夫斯由于得到麦克累伦

的庇护，在凯麦隆主持陆军部时肯定是享有很大特权的。显然他指

望斯坦顿也给他同样的厚待，因而于２月８日又去陆军部，恰巧遇

见陆军部长、他的主任秘书和几个国会议员正在那里商讨战事。人

家要他出去。他发起脾气来，但最后终于退出，同时威胁说，如果剥

夺了他的“特有的权利”，不让他在陆军部里了解政府会议的结果、

电报、公函及战讯，“先驱报”就要对现在的陆军部开火。次日即２月

９日上午，艾夫斯博士在自己家里举行香槟酒会，邀集麦克累伦总参谋部

的全体人员。“但是灾星走得快”①，一个军士带着六个兵走了进来，逮捕了

大有力的艾夫斯，并且把他解到麦克亨利堡垒，根据陆军部长的明令，他

在那里“将作为一个间谍而受到严密的监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２６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２年３月３日“新闻报”

第６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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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脱离派的朋友们在下院。——

美国的封锁被承认

１８６２年３月８日于伦敦

Ｐａｒｔｕｒｉｕｎｔｍｏｎｔｅｓ！①从议会开幕的时候起，脱离派的英国朋

友们就威胁着要就美国封锁问题提出“质询”。质询终于以十分平

常的动议的形式在下院提出来了，它敦促政府“提供关于封锁实况

的补充文件”。但是，甚至这样一项普通的动议也没有经过分组表

决的手续就破否决了。

提出这项质询的高尔威的议员格雷哥里先生，在美国内战爆

发后不久，在去年议会的会议上，曾经提出一项承认南部同盟的动

议。对于他今年的演说，是不能否认其有某些诡辩之妙的。这个演

说只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分成了互相否定的两部分。一部分描

述了封锁对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毁灭性的影响，因此要求打破封锁。

另一部分则根据内阁所提供的文件，包括杨西和曼两先生和梅森

先生的两份声明，证明这个封锁除了在纸上以外根本不存在，因此

不应再被承认。格雷哥里先生不断地引用“泰晤士报”来给自己的

论证增添滋味。为了表示感谢，“泰晤士报”——在此刻提起它那

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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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谕官的宏论对它是完全不合适的——发表了一篇社论，结果不

过是使格雷哥里先生受到公众嘲笑。

格雷哥里先生的质询得到了本廷克先生的支持，本廷克是一

个极端的托利党人，两年以来一直努力在保守党阵营内针对迪斯

累里先生搞脱离运动而未成功。

所谓英国工业的利益竟由爱尔兰西部的一个不重要的海港高

尔威的代表格雷哥里和一个纯粹农业地区诺福克的代表本廷克来

代表，这件事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

英国工业中心之一的布莱得弗德的代表福斯特先生起来反对

他们两人。福斯特的演说应当得到更密切的注意，因为它有力地

证明了脱离运动的朋友们在欧洲散布的那种关于美国封锁的性质

的谈论是不真实的。他说：首先，美国已经履行了国际法所规定的

一切手续。美国宣布各港口处于封锁状态，这些港口没有一个不

是经过预告、特别通知开始封锁的时间并给以１５天的期限（期满

后即禁止各中立国船只出入）之后才宣布封锁的。

因此，关于这个封锁在法律上“无效”的谈论所根据的，仅

仅是据说封锁常被突破。在议会开幕之前，据说有６００艘船突破

了封锁。格雷哥里先生现在把这个数目减少到４００。他的根据是两

份表册，一份是南部特使杨西和曼于１１月３０日提交政府的，另

一份补充表册是梅森提出的。根据杨西和曼的材料，从宣布封锁

起，到８月２０日止，进入和驶出都包括在内，突破封锁的船只已

超过４００艘。但根据海关的正式报告，进入和驶出的船只总数只

有３２２艘。在这个总数中，有１１９艘是在宣布封锁以前离开的，有

５６艘是在规定的１５天限期期满以前离开的。还剩下１４７艘，在这

１４７艘中，有２５艘是从内地开往新奥尔良的内河船舶，到了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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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良它们就停泊下来；１０６艘是近海船舶，这些船舶除其中的３艘

外，用梅森先生自己的话来说，都是《ｑｕａｓｉｉｎｌａｎｄ》〔“准内河”〕

船舶。在这１０６艘中，有６６艘是航行于谋比耳和新奥尔良之间的。

凡是了解这条海岸线的人都知道，把某个在浅海湾内航行，即差

不多不接触公海而仅仅沿着海岸移动的航行叫做突破封锁是何等

荒谬。往来于萨凡那与查理斯顿之间的船只也是这样，在那里它

们是在岛屿和狭长的海角之间溜来溜去。根据英国领事本奇的证

明，这些平底船在公海上出现只有几天。在减去１０６艘近海船舶

之后，就剩下１６艘开往国外港口的船只了，其中，１５艘开往美洲

诸港，主要是开往古巴，一艘开往利物浦。在利物浦停泊的那艘

“舰只”，是一条小帆船；所有其余的“船只”也是这样，只有一

艘海岸炮舰是例外。

福斯特先生高声说，关于虚假封锁谈得很多。但是，难道杨西

先生和曼先生提供的这份表册不是虚假的吗？他又把梅森先生的

补充表册作了同样的分析，指明偷航出去的巡洋舰的数目一共只

有三、四艘，而在上次英美战争２９３中至少有５１６艘美国巡洋舰突破

了英国的封锁，扰乱英国海岸。“恰恰相反，这个封锁从宣布以来

就是完全有效的。”

进一步提供了证明的，是英国领事们的报告，特别是南部的行

情表。１月１１日，新奥尔良给予向英国运送棉花的奖励金达到了

１００％，输入食盐的利润达到１５００％，战时禁运品的利润更是其高

无比。尽管有这样诱人的利润，但无论是运棉花去英国还是运食

盐到新奥尔良或查理斯顿都同样不可能。实际上，格雷哥里先生

所埋怨的倒不是封锁没有效力，而是它太有效了。他要我们去打

破这个封锁，以便结束工商业的停滞局面。这里只要这样问就够

１１５脱离派的朋友们在下院。——美国的封锁被承认



了：“是谁向议院建议打破封锁呢？是身受其苦的地区的代表吗？是

被迫关闭工厂的曼彻斯特发出了这种呼声呢，还是由于船只无货

可装而停在船坞里的利物浦？恰恰相反。这种呼声是高尔威发出

而为诺福克支持的。”

在脱离派的朋友们当中，还有一位北希尔兹的大造船厂厂主

林赛先生出头引人注意。林赛曾经建议联邦使用他的造船场，并

且曾经为此到华盛顿去了一趟，在那里尝到了他的生意被拒绝的

失败滋味。从那时起，他就把他的同情转到脱离运动方面去了。

这场辩论以副首席检察官朗·帕麦尔爵士的长篇演说作结

束，他是以政府的名义讲话的。他从国际法的角度，用法律的根据

证明了这个封锁的实在性和有效性。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彻底撕毁

了１８５６年巴黎宣言所宣布的“新原则”，正如塞西耳勋爵对他指责

的那样。他还有一段话对于格雷哥里之流竟然在英国议会中以奥

特弗伊先生为权威表示惊异。的确，这是一个新出现的“权威”，他

是在波拿巴主义阵营里新近被发现的。奥特弗伊在“现代评论”２９４

上发表的关于中立国海上权利的文章所证明的，若不是完全无知，

就是奉上面命令而制造：ｍａｕｖａｉｓｅｆｏｉ〔毒计〕。

随着议会里的脱离派朋友们在封锁问题上完全失败，指望英

美关系破裂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３月８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２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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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美 国 内 战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美国内战都是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一

个壮观。争夺的土地幅员广大；作战线的正面极长；敌对的军队数

量庞大，而创建这些军队时却没有什么旧有的组织基础可以凭借；

军队的费用浩大；再加上指挥这些军队的方法以及进行战争的一

般战术战略原则，——这一切对于欧洲的观察家来说都完全是新

的东西。

脱离派的阴谋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便策划好了，并且得到布

坎南政府的庇护和支持，这就使南部得到了先发制人的机会；只是

凭着这个有利条件，南部才觉得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居住在

南部土地上的奴隶和很大一部分维护联邦的白人使南部受着威

胁，南部所拥有的自由居民又比北部少三分之二，但是它窝藏着许

多无业的冒险家，进行袭击比北部更有条件些，所以南部唯有实行

一个迅速的、大胆的、几乎是蛮干式的进攻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南

军假如夺取了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华盛顿、巴尔的摩，或许再加上

费拉得尔菲亚，就可以指望造成一种慌乱局面，趁这个时候通过外

交和收买来使所有蓄奴州的独立得到承认。假如这开头的一次攻

击失败了，至少在决定性的地点失败了，那末，在北部力量的发展

同时，南部的地位一定会日益恶化。这一点是那些用真正的波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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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精神策划脱离阴谋的人正确估计到了的。他们就用这一类方法

开始了战争。他们的冒险家匪帮袭击了密苏里和田纳西，而他们

的比较正规的部队则向东弗吉尼亚进攻，准备对华盛顿来一个

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突然袭击〕。由于这一步失利，南部的整个战局从军

事观点来说就是输了。

北部是勉强地、无力地走上战场的，在它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

情况下本来也应当是这样。北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远非南部可

比，因而需要多得多的时间才能使它沿着这条不平常的道路运动。

用３个月之久的时间招募志愿兵是一个大错误，但这个错误也许

是不可避免的。北部的政策是：起初只限于在所有决定性的地点

进行防御，组织自己的部队，用小规模的战斗行动训练他们，不使

他们冒险去决战；一旦组织充分巩固，同时又从军队中大体清除了

叛卖分子，就最后转为奋力的、不停的进攻，首先夺回肯塔基、田纳

西、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把平民变为兵士的过程在北部势必

要比在南部长些。而一旦这个转变完成，就可以指望北军在兵员

方面占有优势。

大致说来，除开那些大半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由于军事原

因所产生的错误以外，北部是按上述原则行动的。在密苏里和西

弗吉尼亚的小型战争，一方面保护了拥护联邦的居民，同时又使军

队不冒大败的危险而习惯了野战勤务和射击。布尔河之耻２９５在某

种程度上是用３个月时间招募志愿兵这一早期错误的结果。在地

形不利、敌军人数仅仅稍逊于自己的情况下用未经训练的新兵从

正面去攻击一个坚固的阵地，是做了一件蠢事。联邦军队在决定

性时刻陷入慌乱（其原因迄未得到说明），并不能使大致熟悉人民

战争的历史的人感到惊异。这样的事情在１７９２—１７９５年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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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经常发生，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蒙

特诺特、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地的会战２９６中获得胜利。欧洲报

纸嘲笑布尔河会战中的慌乱，它们的这种愚蠢只有一条辩解的理

由，那就是一部分北美报纸事先说过大话。

随着马纳萨斯之败而来的６个月的喘息时期，北部比南部利

用得好些。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北军兵员比南军得到更大补充方

面。北军的军官也获得了更好的训练；军队的整顿和训练也没有

遇到像在南部的那种障碍。混入军队中的叛徒和不可用的分子逐

渐被清除出去，于是布尔河的慌乱时期便成为陈迹了。当然，对于

双方的军队，是不能用大规模欧洲军队的标准，甚至也不能用从前

美国正规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不错，拿破仑能用第一个月的时

间在补充队里训练出新兵营，第二个月行军，第三个月就投入战

斗；但是他每一个营都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每一个连都

有一些老兵，而在战斗的时候把新兵和老兵编在一起，可以说，把

新兵装在老兵框子里。所有这些条件，在美国都是没有的。如果不

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欧洲革命的结果使大批有军事经验的人移居美

国，组织联邦军所需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在参加战斗的军队的总

人数中，死伤的比例很小（一般２０人中有１人），这说明大部分的

战斗，甚至最近在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战斗，主要是用火器而且在相

当远的距离上进行的，偶尔的白刃冲锋若不是在敌人的火力下迅

速中止，便是在进入白刃冲锋之前敌人已经溃逃。在这个时候，由

于布埃耳与哈勒克经过肯塔基向田纳西胜利推进，就比较顺利地

开始了一个新的战局。

联邦方面夺回密苏里和西弗吉尼亚之后，便向肯塔基进攻，揭

开了这一战局。在这里，脱离派控制着三个坚固的阵地，即三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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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密西西比河上的哥伦布在左，博陵－格林居中，康伯兰河上的

米尔－斯普林所在右。他们的战线由西到东长达３００英里。这样

长的战线使三个地方的部队无法互相支援，并且使联邦军有可能

用优势兵力把他们各个击破。脱离派在兵力配置上犯了这个重大

错误，是由于他们企图保持住所有阵地。如果只把坚固的中央营

垒这一个地方选作决战的战场，并由主力加以扼守，这样做对于肯

塔基的防守是有利得多的。这样做就会把联邦军的主力吸引过

来；如果联邦军不顾敌军如此强大的集中，企图继续前进，那末这

样做又会置联邦军于危险的境地。

在上述情况下，联邦军决定依次攻击这三个营垒，把敌人从营

垒里诱出来，迫使他们在开阔地上应战。这个符合军事学术的一

切规则的计划被坚决迅速地实行了。约在１月中，１５０００人左右的

一支联邦军部队便向１００００名脱离派军队驻守的米尔－斯普林斯

挺进。联邦军巧妙地进行机动，努力给敌人造成一种这仅仅是一

支薄弱的侦察部队的印象。佐利科弗尔将军立即上了圈套，从营

垒里冲了出来攻击联邦军。他很快就发现：面对着他的是一支优

势的敌军。他本人阵亡，他的部队则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同联邦军

过去在布尔河一样。但是，对胜利的利用，这一次却完全不同。胜

利者跟踪追击败军，一直到它溃不成军、狼狈沮丧、不剩一门野炮

和一件辎重逃回米尔－斯普林斯营垒为止。这个营垒位于康伯兰

河北岸，所以如果再一次失败，部队除乘少数汽船和帆船渡河而外

便别无退路了。我们大体上看到，脱离派军队的所有营垒差不多

都是设置在敌方的河岸上的。如果后方有桥梁的话，采取这种配

置不仅是合乎规则的，而且也是非常实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

的营垒可以用作桥头堡，使指挥部能够随自己的便利把营垒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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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调向河的任何一岸，这样就保证了对河流的完全控制。但是，

如果营垒位于敌方的河岸而后方没有桥梁，一旦战斗失利便没有

退路，部队就不得不投降，或者是被歼灭和淹死，联邦军在波托马

克河敌方河岸上的博耳斯－布拉夫就曾遭到这样的命运，当时是

斯通将军的背叛行为把他们引到那个地方去的２９７。

被击败的脱离派军队逃回米尔－斯普林斯营垒之后立刻就明

白了：必须击退敌人对他们的工事的攻击，否则很快就得投降。有

过早晨的教训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抵抗力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

当第二天联邦军发起进攻时就发现，敌军已利用夜间，抛弃营垒、

辎重、火炮和各种储备品渡河而逃。这样一来，脱离派军队的战线

的极右翼就被推回到田纳西，而居民大多敌视蓄奴党的东肯塔基

就被联邦派收复。

与此同时（约在１月中），也开始了把脱离派军队赶出哥伦布

与博陵－格林的准备工作。一个由臼炮舰和装甲炮舰所组成的强

有力的区舰队已经作好准备，同时到处扬言这支区舰队将护送一

支大军自凯罗沿密西西比河开赴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但是，所有

这些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佯动都只是迷惑敌人视线的机动。在决定

的时刻，这些炮舰被调到俄亥俄河，由此开往田纳西河，沿该河上

溯，到了亨利堡垒。这个地方，和康伯兰河上的唐纳尔逊堡垒一

起，构成脱离派军队在田纳西的第二道防线。这个阵地是选择得

很好的，因为在向康伯兰河背后退却时，该河能掩护正面，田纳西

河则掩护左翼，而两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则有上述两个堡垒充分掩

护着。但是，由于联邦军的迅速行动，在第一线的左翼与中央受到

攻击以前，第二线就被突破了。

在２月的第一周，联邦军的炮舰驶抵亨利堡垒，经过短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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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这个堡垒就投降了。但是守军逃往唐纳尔逊堡垒，因为讨伐

军的陆上兵力不足以包围亨利堡垒。此后，炮舰又沿田纳西河回

驶，入俄亥俄河，由此溯康伯兰河而上，到达唐纳尔逊堡垒。有一

艘炮舰大胆地溯田纳西河上行，经田纳西州的正中心，驶过密西西

比州的边缘，挺进到亚拉巴马州北部的弗洛伦斯，那里有许多沼泽

和浅滩（名为ＭｕｓｓｅｌＳｈｏａｌｓ①），阻止了它向前航行。单独一艘炮

舰作了至少有１５０英里这种远程航行并接着折回而没有受到任何

攻击，这一事实证明沿河地区多是拥护联邦的，如果联邦军推进到

这里，会得到很多好处。

这支区舰队在康伯兰河的行动同哈勒克和格兰特两将军统率

的陆上部队的动作配合起来了。博陵－格林的脱离派军队没有察

觉联邦军的运动，他们仍然安静地留在他们的营垒里；而唐纳尔逊

堡垒在亨利堡垒陷落一星期之后，就被４万联邦军从陆地一边包

围起来，同时在沿河一边又受到强有力的炮舰区舰队的威胁。像

米尔－斯普林斯营垒和亨利堡垒一样，唐纳尔逊堡垒也是背靠着

河，而没有桥梁以备退却。它是联邦军迄今所攻击的要塞中的最

坚强的一处。它的工事构筑得极为周到，而且这个要塞本身也很

大，足以容纳它的２万守军。在攻击的第一天，炮舰压制了朝河的

炮台的炮火，并轰击了内层工事，而陆上的部队则逐退了敌军的前

哨，并迫使敌军主力退到他们堡垒的火炮射程以内去寻找掩蔽。

第二天，炮舰因为在前一天遭受了严重损失，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动

作。而陆上的部队则与企图突破联邦军右翼以打通一条退向纳希

维耳的路线的守军进行长久的战斗，有几处战斗十分激烈。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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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联邦军右翼随后向脱离派军队左翼奋力进攻，联邦军左翼也

得到大量增援，最后就取得了胜利。有一些外围工事被攻占。被迫

转入内围防线的守军既没有退却的机会，又显然不能抵挡次日早

晨的攻击，所以就在第二天无条件投降。

随着唐纳尔逊堡垒的陷落，敌人的火炮、辎重和各种军用物资

都落入联邦军之手；脱离派军队１３０００人在堡垒被攻占的当天投

降；第二天又有１０００人投降；并且当胜利者的先头部队一出现在

康伯兰河上游的一个城市克拉克斯维耳城下时，该城就立刻开门

投降了。在这里也储存着为脱离派军队准备的大量物资。

在攻占唐纳尔逊堡垒时，只有一件事情令人不解：弗洛伊德将

军带着５０００人在炮击的第二天逃走了。逃走的这伙人为数如此

之多，在夜间乘汽船溜走是不容易的。联邦军稍有防范他们就逃

不了。

唐纳尔逊堡垒投降后７天，纳希维耳被联邦军攻占。这两个

地方相距约１００英里，联邦军在一年中最不利的季节里沿着非常

坏的道路每日行军１５英里，这给他们增光不少。在接到唐纳尔逊

堡垒陷落的消息后，脱离派军队便撤出了博陵－格林；一星期后，

他们放弃了哥伦布，撤退到南边４５英里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小岛

上。于是肯塔基州便被联邦完全收复了。至于田纳西，脱离派军队

只有进行一次大会战并赢得这次会战才能保得住。据说他们确实

已为此目的而集中了６５０００人。不过，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联

邦军拿出更优势的兵力来对付他们。

从索美塞特前进到纳希维耳的肯塔基战局的指挥，是值得大

大赞扬的。收复这样广大的一片领土，在仅仅一个月内从俄亥俄

河进展到康伯兰河，像这样的毅力、坚决和迅速是欧洲正规军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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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达到的。例如，可以拿这一点比较一下１８５９年联军从马振塔到

索尔费里诺的缓慢的前进２９８——当时既没有追击退却的敌人，也

完全没有试图截断掉队的敌人或者迂迴和包围全部敌军。

哈勒克，特别是格兰特，提供了坚决的军事指挥的优秀范例。

他们根本不管哥伦布或博陵－格林，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的地

点亨利堡垒和唐纳尔逊堡垒，向这两个地点发动迅速而猛烈的攻

击；这样就使哥伦布和博陵－格林陷入无法防守的境地。然后，他

们立刻向克拉克斯维耳和纳希维耳进军，不使退却的脱离派军队

有时间在北田纳西取得新阵地。由于这次迅速的追击，在哥伦布

的脱离派军队同他们的中央和右翼的联系便完全被切断了。英国

报纸批评这次行动是枉然的。对唐纳尔逊堡垒的攻击即使失败，

在博陵－格林的脱离派军队也由于受到布埃耳将军的牵制，仍然

派不出足够的兵力使唐纳尔逊的守军能够进入开阔地，追击被击

败的联邦军，或者威胁他们的退却。另一方面，哥伦布又隔得这样

远，完全不可能干扰格兰特的行动。事实上，在联邦军肃清了密苏

里的脱离派军队以后，哥伦布对于脱离派军队来说便丧失了任何

意义。该地的守军为了避免不光荣地放下武器的危险，势必要匆

忙撤退到孟菲斯或阿肯色。

由于廓清了密苏里和收复了肯塔基，战场就大为缩小，因而各

军团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沿着整个战线协同动作，为取得一定的

结果而努力了。换句话说，战争现在才开始带有战略的性质，而南

部地区的地理形势就有了新的意义了。现在，寻找各植棉州的致

命弱点，就是北军将领的任务。

直到占领纳希维耳之前，在肯塔基的军团和在波托马克河上

的军团之间还不可能在战略上一致。他们彼此相距太远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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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正面上，但是他们的作战线却完全不同。只是在胜利地进

入田纳西以后，肯塔基军团的军事行动才对整个战场起作用。

麦克累伦指使下的美国报纸极力鼓吹“大蛇”计划。根据这

个计划，军队应摆开广大的阵线来包围叛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最

后窒死敌人。这完全是儿戏。这是１７７０年左右在奥地利发明的所

谓“封锁线体系”２９９的重复；在１７９２—１７９７年间，人们曾经十分顽

固地采用这种体系来对付法军，结果总是失败。在热马普、弗略

留斯，特别是在蒙特诺特、密雷栖摩，德果３００、卡斯提奥涅和里沃

利等地的会战中，这个体系都曾被打烂。法军集中优势兵力突击

一点，把这个“大蛇”切成两段。接着，这条“大蛇”的各段便

被——切碎。

在人口稠密并且或多或少地实现了集权制的国家，总有这样

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一经敌人占领，全国的抵抗就要停止。巴黎是

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各蓄奴州却没有这种中心。它们人口稀，大

城市很少，而且都在沿海一带。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各蓄

奴州是不是仍然有一个军事的重心，攻占了它就可以摧毁它们抵

抗力量的脊骨呢？或者是：它们是否像１８１２年的俄国那样，不把它

们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块地区占领，一句话，不把它们整个外省地区

占领，便不能征服它们呢？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脱离派占有的、包括大西洋沿岸的漫长地

带和沿墨西哥湾的漫长的沿海区这一片领土的地理。当同盟军握

有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时候，全部地区曾是一大块紧密相连的土地。

随着这两个州的丧失，在他们的领土内便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

把大西洋北部沿岸各州和墨西哥湾沿岸各州分在两边。从弗吉尼

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到得克萨斯、路易西安纳、密西西比，甚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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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到亚拉巴马的直接通路，都经过现时已为联邦军占领的田纳西。

在联邦完全征服田纳西以后，联系蓄奴州这两部分的仅有的道路

便经过乔治亚。这说明，乔治亚成了脱离派地区的锁钥。乔治亚一

旦丧失，南部同盟便被切成彼此失去一切联系的两部分。而脱离

派军队再夺回乔治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联邦军的作战力量将

集中于一个中心阵地，而被分割成两个营垒的敌军则很难聚集足

够的兵力来作一次联合的攻击。

为了采取这一行动，是不是需要征服整个乔治亚以及佛罗里

达海岸呢？根本不需要。在一个交通（特别是远地间的交通）大半

是依靠铁路而不是依赖公路的国土上，占领铁路便够了。墨西哥

湾沿岸各州与大西洋沿岸各州之间最南面的铁路线经过米勒吉维

耳附近的梅肯和戈登两地。

把这两个地点占领，就可以把脱离派地区分成两部分，而使

联邦军部能够予以各个击破。同时，从上面所说还可以看出，任

何南部共和国不掌握田纳西便不能生存。没有田纳西，乔治亚的

首府便处于距边境仅有８日或１０日的行程之内；这样，北部将经

常有一个拳头放在南部的头上，南部在极小的一点压力下便得后

退；否则，它就要在只打一次败仗就永无胜利之望的条件下重新

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

波托马克河不是战场上最重要的阵地。拿下里士满，使波托

马克河一线的军队进一步向南推进（由于有许多河流横断行军线，

这一推进是有困难的），是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的。但从纯粹

军事观点来看，却不解决任何问题。

战局的结果全系于目前驻在田纳西的肯塔基军团。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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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军团离决定性的地点最近，另方面，它又占领着脱离派的国家

无此即不能生存的一片疆土。因此，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小的军事

行动，从所有其他军团中抽调力量来加强这个军团。它的下一个

攻击目标应当是田纳西河上游的恰塔努加和多耳顿，即整个南部

最重要的铁路中心。占领它们以后，脱离派诸州东西两部分的联

系就将仅限于乔治亚州的一些联络线。以后的任务应当是夺取阿

特兰塔和乔治亚州，以切断另一条铁路线，最后则是攻占梅肯和戈

登，破坏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最后联系３０１。

如果不这样做而采取“大蛇”计划，那末，即使在单个的地方甚

至在波托马克河上都取得胜利，战争仍然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

这也就会给财政困难和外交阴谋大开方便之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２

年３月

摘要载于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４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８０期，全文

载于１８６２年３月２６日和２７日“新

闻报”第８４号和第８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

兵杂志”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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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１８６２年４月２８日于伦敦

法国在墨西哥的行动成了此间外交界的主要话题。人们感到

迷惑不解的是，路易·波拿巴恰好在他允诺减少军队的时候增加

了远征军，同时又在英国向后撤的时候准备进军。这里的人们都

很清楚地知道，远征墨西哥３０２的发动者是圣詹姆斯内阁而不是土

伊勒里内阁；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路易·波拿巴愿意在英国的盾牌

庇护下实行他的各种企图，特别是实行他在海外的冒险。如所周

知，复辟的帝国还没有它的原版那样的本事，能够把法国军队驻扎

在现代欧洲的各国首都。作为一种ｐｉｓａｌｌｅｒ〔下策〕，它才把法军开

进了古代欧洲的各国首都，即君士坦丁堡、雅典和罗马，除此之外

还有北京３０３。因此，如果能到阿兹蒂克人①的首都做一趟有戏剧效

果的旅行，并且有机会 àｌａ〔仿效〕蒙多邦做一番军事的考古采

集②，难道可以放过不干？但是，如果考虑到法国财政的现状和路

易·波拿巴在墨西哥的进攻可能引起的与美国和英国的未来的严

４２５

①

② 指１８６０年蒙多邦指挥法国军队伙同英国军队攻占北京后抢掠并烧毁圆明园

一事。——译者注

阿兹蒂克人是居住在墨西哥的土著印第安人，以较高的古代文明著称。——

译者注



重冲突，那就立刻会看到，用上述的理由来解释他的举动，像各种

英国报纸津津乐道的那样，是根本说不通的。我觉得，我可以把底

细向诸位做个报道。

在１８６１年７月１７日会议３０４的时候，曾必须解决英国债权人

的要求问题，而英国的全权代表也同时要求向他提供墨西哥债务

或罪行的清单，在这个时候，墨西哥的外交部长曾把对法国的债务

确定为２０万美元，即区区４万英镑。而法国现在所提出的账单却

使这个小小的框子怎么也容纳不了。

在苏洛阿加和米腊蒙的天主教政府时期，曾经以瑞士的让·

巴·热衷尔银行为中介订立了发行墨西哥国家债券１４００万美元

的协定。此项债券第一次发行时实付总数只有票面数值的５％，即

７０万美元。所发行的全部债券很快就落入“显要的”法国人之手，

其中包括皇帝的亲戚以及参预《ｈａｕｔ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大政”〕的人们。

热克尔银行把这些债券以远较其原来的票面价格为低的代价卖给

了这些先生们。

米腊蒙是在他握有首都的时候订立这笔债务的。后来，当他

变成了不过是一个游击队首领的时候，他又通过他的所谓财政部

长佩萨－伊－佩萨先生发行了票面价值达３８００万美元的国家债

券，这次的中介人又是热克尔银行，但是该银行这一回仅仅垫付了

５０万美元的区区之数，或每元１—２％。瑞士的银行家又一次尽可

能迅速地处理了他们在墨西哥的财产，而这些债券也就又一次落

入那些“显要的”法国人手中，其中包括皇帝宫中的某些座上客，他

们的名字将同欧洲交易所纪录上的米勒斯案３０５一样长久地流传。

胡阿雷斯总统的政府也就是拒绝承认这一笔至今连４２０万美

元也没有付给的为数５２００万美元的债务，理由是：一方面，它对此

５２５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事毫无所知，另方面，米腊蒙、苏洛阿加和佩萨－伊－佩萨这几位

先生并没有订借这样一种国债的宪法权力。但是，上面提到的那

些“显要的”法国人却在决策的地方贯彻了相反的看法。至于帕麦

斯顿勋爵，他已经及时地得到了某些议员的通知，说整个这件事会

在下院引起极不愉快的质询。这里还有一个可虑的问题，即是否

应当允许用大不列颠的海陆军来支持拉芒什海峡彼岸某些ｒｏｕｇｅ

ｅｔｎｏｉｒ①的政客们的投机活动。因此，帕麦斯顿渴望抓住俄利萨巴

会议３０６，以便从可能变成肮脏的国际性的米勒斯案的事件中脱身。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４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５月２日“新闻报”

第１２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６２５ 卡·马 克 思

① 直译是：红与黑（一种轮盘赌的颜色），借以指赌徒。——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

１８６２年５月１６日于伦敦

在新奥尔良陷落
３０７
的最初消息到来的时候，“泰晤士报”、“先

驱报”、“旗帜报”、“晨邮报”、“每日电讯”和英国的其他一些南部

ｎｉｇｇｅｒ－ｄｒｉｖｅｒｓ〔奴隶主〕的《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ｓｅｒｓ》〔“同情者”〕曾经从战

略上、战术上、文学上、训诂学上、政治上、道德上积筑城学上证明，

这个消息是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３０８及其ｕｎｄｅｒｓｔｒａｐｐｅｒｓ
①

经常捏港的《ｃａｎａｒｄｓ》〔“谎言”〕之一。这些报纸说，新奥尔良的天

然防御手段已经加强，不仅有新筑的堡垒，而且还有各种水下定时

炸弹和装甲炮舰。其次，这些报纸还强调新奥尔良人的斯巴达精

神和他们对林肯的雇佣兵的刻骨仇恨。最后是：英国当年不是曾

在新奥尔良城下吃了败仗，从而使它对美国的第二次战争（１８１２—

１８１４年）得到了一个可耻的结局吗？因此，没有理由怀疑新奥尔良

将成为第二个萨拉哥沙或“南部”的莫斯科３０９而名垂青史。此外，

在新奥尔良还贮存有１５０００包棉花，很容易用来燃起一把不可扑

灭的自焚之火，更不用说适当浸湿的棉花包在１８１４年曾经表明它

比塞瓦斯托波尔的土质工事更能抵挡炮火这个事实了。所以，像

７２５

① 直译是：部下；这里是：应声虫。——编者注



白昼一样地明显，新奥尔良陷落乃是北方佬又一次吹牛。

两天以后，当最初的消息已随着来自纽约的轮船得到证实的

时候，大多数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仍然坚持怀疑论。例如“旗帜

晚报”的怀疑态度就是这样坚不可摧，以致使它在同一号报纸上先

在一篇社论中白纸黑字地证明这个半月城３１０牢不可破，而在“最后

消息”栏内又用大号字体报道了这个牢不可破的城市的陷落。相

反的，一向认为审慎是勇敢之最大要素①的“泰晤士报”则改变了

腔调。它固然继续在怀疑，但同时却准备好应付一切变故，因为新

奥尔良实在是一个《ｒｏｗｄｉｅｓ》〔“无赖”〕的城市，而不是一个英雄的

城市。这一回“泰晤士报”是说对了。新奥尔良是法国ｂｏｈèｍｅ〔浪

人〕的渣滓建立起来的，它是道地的法国罪犯移居地，而且在时代

的转变中从来也没有忘过本。只是“泰晤士报”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事后〕

才悟出这个差不多尽人皆知的事，未免令人遗憾。

不过，ｆａｉｔａｃｃｏｍｐｌｉ〔既成事实〕终于使最不信的多马也相信

了。怎么办呢？于是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现在又来证明：新奥尔

良的陷落是同盟军的胜利和联邦军的失败。

它们硬说，新奥尔良的陷落使拉弗耳将军能够用他的部队去

增援博雷加德的军队；博雷加德是需要增援的，因为，哈勒克将军

在他的正面据说已经集结了１６万人（显然的夸大！），另一方面，密

契尔将军已经破坏了孟菲斯与恰塔努加之间的铁路，切断了博雷

加德与东部的交通线，因而也切断了他同里士满、查理斯顿和萨凡

那的联络。在这次突破以后（关于这次突破的战略上的必要性，我

们在科林斯会战以前很久就已指出了②），博雷加德控制下的科林

８２５ 卡·马 克 思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２１—５２３页。——编者注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斯除开与谋比耳和新奥尔良的铁路联络以外，已没有任何铁路联

络。而新奥尔良陷落以后，博雷加德只剩下单独一条通到谋比耳

的铁路，当然无法再使他的军队得到必需的给养，因此就退到了土

珀洛去；按照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的看法，拉弗耳的军队一到，

博雷加德的补给能力自然就增加了。

另一方面，这些宣谕官则说，联邦军在新奥尔良将被黄热病消

灭，而且，假如新奥尔良归根到底并不是莫斯科，难道它的市长不

是一个布鲁土斯吗？只要读一读（参看“纽约报”①）他给分舰队司

令法腊格特的传奇剧式的勇敢的信就知道了。《Ｂｒａｖｅｗｏｒｄｓ，Ｓｉｒ，

ｂｒａｖｅｗｏｒｄｓ！》〔“豪语呵，先生，豪语！”〕②不过豪语是打不断骨头

的。

而南部奴隶主的报纸对新奥尔良陷落的看法却不像它们的英

国安慰者们那样乐观。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所搞的几段话中看出来：

里士满的“电讯报”３１１写道：

“我们曾指望装甲炮舰‘密西西比号’与‘路易西安纳号’拯救我们的半月

城，两艘炮舰怎么样了呢？它们的作战效果原来却像玻璃制造的船一样。否

认新奥尔良的陷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这个打击，同

盟政府已经与西路易西安纳、得克萨斯、密苏里和阿肯色隔断了。”

诺福克的“日记报”
３１２
指出：

“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它预示着社会各阶层的困苦，

而更坏的是，它将威胁我们军队的供应。”

在阿特兰塔出版的“通报”
３１３
这样埋怨：

９２５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

①

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非原句。——编者注

指“纽约先驱报”。——编者注



  “我们曾经期望一个不同的结果。敌军迫近本来并不是意外之事，我们

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了，而且我们一再听到这样的保证：即使敌军绕过了杰克

逊堡垒，可怕的炮兵火力也将迫使他们退却或歼灭他们。这一切结果都成了

自欺，像每一次我们认为某个据点或某个城市有要塞工事足以保证该地安全

时那样。看来，现代的发明已经使要塞工事无益于防御了。装甲炮舰可以摧

毁它们，或者安然驶过它们。我们担心孟菲斯也遭到新奥尔良的命运。用空

洞的希望来安慰自己难道不是愚蠢吗？”

最后，彼得斯堡的“快报”
３１４
说：“新奥尔良被联邦军攻陷乃是

整个战争中最重要和最致命的事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５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０日“新闻报”

第１３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０３５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１８６２年５月１８日于伦敦

美国报纸现在ｉｎｅｘｔｅｎｓｏ〔全文〕发表了美国和英国今年４月

７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这个重要文件的要点

如下。双方互有检验权，但双方的检验权只能由缔约国之一所特

别赋予此项权利的战舰行使。缔约国双方时时互相提供关于被指

定来监视买卖黑人的那一部分海军的详细统计资料。搜查权只能

对商船行使，行使地区为距非洲海岸２００英里以内，北纬３２度以

南，以及距古巴海岸３０海里以内。无论是美国巡洋舰检查英国船

只，或者是英国巡洋舰检查美国船只，都不得在英国或美国的领海

内（即距海岸３海里之内）进行；也不得在其他国家的港口或属地

附近进行。

被拘留的船只由混合法庭审判，混合法庭设在塞拉勒窝内、卡

普施塔德和纽约，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在船只被判有罪

时，如不需过多的费用，应将船上人员交予该船旗帜所表明的国家

的司法当局。此时，不仅船上人员（船长、大副等等），而且船只的

所有者，都要受到依该国法律所判的惩罚。被混合法庭宣告无罪

的商船，由前往搜捕的战舰所属的国家于一年内给予赔偿。不仅

被掳黑人的存在构成拘捕船只的法律根据，而且船上如有贩卖黑

１３５



人的特殊装置、手铐、锁链、其他防范黑人的器械以及显然超过船

上人员所需要的食物，也都构成拘捕的法律根据。被发现有此等

可疑物件的船只，应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且，即使该船被宣

告无罪，亦不得要求任何赔偿。

逾越条约所授权限的巡洋舰指挥官应由本国政府处罚。如果

缔约国一方的巡洋舰指挥官怀疑缔约国另一方一艘或多艘战舰护

送下的某艘商船载有黑人，或参预贩卖非洲奴隶，或有贩卖奴隶的

设备，则应将其怀疑通知护航舰的指挥官，同他一起对所怀疑的船

只进行搜查；如果根据本条约该商船属于有嫌疑的船只之列，则应

将该船带到一个混合法庭的所在地。被判有罪的船上发现的黑

人，应交由进行搜捕的国家的政府处理。这些黑人应立即予以释

放，他们人在哪国领土上就由哪国政府保障他们的自由居留权。

这个条约满十年始可停止生效。自缔约国一方声明停止生效之日

起的一年内，这个条约仍继续有效。

这个英美条约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它是对买卖黑人的致命打

击。参议员萨姆纳最近提出的法案将更增强这个条约的效力，该

法案要求取消１８０８年法律中有关在美国沿海地区买卖黑人的条

款，在美国各港口之间运送奴隶也将以犯罪论处３１５。这个法案通

过以后，各个繁殖黑人的州（ｂｏｒｄｅｒｓｌａｖｅｓｔａｔｅｓ）〔边界蓄奴州〕同

消费黑人的州（真正的ｓｌａｖｅｓｔａｔｅｓ〔蓄奴州〕之间的买卖大部分就

将陷于瘫痪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５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２日“新闻报”

第１４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２３５ 卡·马 克 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美国战场的形势

  正如现在得到的详细报道所表明的，新奥尔良被拿下乃是舰

队所建树的一个几乎无比勇敢的大功。联邦军的舰队是完全由木

质舰船组成的：战舰约６艘，每艘有炮１４—２５门，还有许多由炮舰

和臼炮舰组成的小舰队予以支援。在这支舰队前进的路上有两个

堡垒，封锁着密西西比河的航道。在这两个堡垒的１００门炮的射

程以内，河流被一道坚强的浮栅封锁着，浮栅的后面则布有水雷、

纵火船和其他破坏物。因此，要从堡垒之间通过，就必须克服这第

一道障碍。过了两个堡垒，还有一条由装甲炮舰组成的第二道很

厉害的防线，在这些装甲炮舰中有装着铁撞角的“马纳萨斯号”和

威力强大的浮动炮台“路易西安纳号”。联邦军在对完全控制着这

条河流的两个堡垒轰击了６天而无效果以后，便决定冒着堡垒的

炮火，分三路冲过浮栅，沿河而上，试寻《ｉｒｏｎｓｉｄｅｓ》〔“铁边舰”〕一

战。这个勇敢的尝试获得了成功。而一当小舰队出现在新奥尔良

城下，胜利自然就决定了。

博雷加德这时在科林斯便没有什么可以防守的了。他在那里

的阵地，只有在它还掩护着密西西比和路易西安纳、特别是新奥尔

良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战略上他现在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次失

利的战斗就会使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散成小股游击队，别的出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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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因为在他的军队的后方没有一个作为铁路线和补给线中

枢的大城市，无法再把大量军队掌握在一起指挥。

麦克累伦无可置辩地证明了，他是一个军事上无能的人，只是

机缘凑巧才升到高位；对他来说，作战并不是为了击败敌人，而只

是为了避免自己被敌人击败，从而丧失所僭取的权势。他的举动

像那些老朽的所谓“机动将军”，他们怯于作战，避免采取任何战术

决定，却强辩说是用战略迂迴的办法迫使敌人放弃阵地。同盟军

总是从他面前逃脱，因为他从来不在决定性的时刻攻击他们。因

此，虽然同盟军的退却计划在１０天以前就已经宣布，甚至纽约的

报纸（例如“论坛报”）也已经刊载，但他仍然让他们从容地从马纳

萨斯退到里士满。随后，他分兵从同盟军翼侧作战略迂迴，而自己

则带着一个军到约克镇前面构筑工事，一直借口进行要塞战来拖

延时间，逃避会战。及至他集中了超过同盟军的兵力以后，他又让

他们从约克镇退到威廉堡并从该地再往后退却，结果还是没有迫

使他们应战。用这样可怜的方式进行战争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

说，威廉保附近的后卫战并没有造成联邦军的第二个布尔河，而是

以同盟军后卫部队的失败而告终，那与麦克累伦是完全没有关系

的。

在２４小时的倾盆大雨之下，在十分泥泞的路上行军约１２英

里以后，海因策耳曼将军（原籍德国，但生于宾夕法尼亚）率领下的

８０００联邦军士兵到达威廉堡近郊，在那里只碰到敌人的兵力薄弱

的前哨。但是，当后者确信到来的军队数量不多的时候，便从威廉

堡的精锐军队中调来援军，逐步把自己的兵力增加到２５０００人。

到上午９时，战斗趋于激烈；到１２时半，海因策耳曼将军发觉战斗

的进展对敌人有利。他接连派遣传令兵到卡尼将军处，卡尼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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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后方８英里，但因道路完全被雨“溶化”，只能极其缓慢地向

前推进。海因策耳曼整整一小时没有得到援军，而第七和第八泽

稷团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弹药，开始向道路两边的森林里逃跑。于

是海因策耳曼命令孟尼尔上校率领一个宾夕法尼亚骑兵连占领森

林两侧的边缘，用开枪射击来威胁逃兵。这才使兵士停止逃跑。

此外，一个马萨诸塞团的榜样对于秩序的恢复也起了作用，这

个团同样用尽了它的弹药，但是却装上刺刀，镇静地等待着敌人。

终于，由贝里准将（缅因州人）率领的卡尼将军的前卫部队在远处

出现了。海因策耳曼的军队用雷鸣般的欢呼“万岁”声迎接了援救

者，他命令团的乐队高奏“北方人之歌”３１６，并把新来的贝里的部队

在他的疲惫的部队前面配置成差不多长达半英里的一线。贝里的

一旅人先用步枪射击，随即投入了白刃冲锋，把敌人由战场上赶到

了他们的战壕里，其中最大的一个战壕经过反复争夺，最后落入联

邦军队手中。于是战场上的均势又恢复了。贝里的到达拯救了联

邦军队。下午４时，随着詹姆森和伯尼的两旅人到达，联邦军的胜

利就决定了。晚间９时，同盟军开始从威廉堡向里士满方向退却，

次日仍继续后退，而海因策耳曼的骑兵则猛力追击。这次战斗之

后的次日上午６时至７时，海因策耳曼便已经用詹姆森将军的部

队占领了威廉堡。逃敌的后卫部队在半小时以前才从另一端撤出

该城。海因策耳曼打赢的这场会战是一场道地的步兵战。炮兵几

乎没有参加。步枪射击和白刃冲锋起着决定作用。假如华盛顿的

国会要表示感谢的话，那它应该感谢的是把北方人从第二个布尔

河拯救出来的海因策耳曼将军，而不是那个照例迴避“战术决定”

并且第三次放走了数量上居劣势的敌人的麦克累伦。

弗吉尼亚的同盟军所处的地位比博雷加德的部队走运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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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是因为他们的对手不是哈勒克，而是麦克累伦；其次是因

为，在他们的退却线上有许多从山上流入海洋的河流。但是，为了

使这支军队不致不战而溃，它的将军们迟早会被迫而接受一场决

战，正如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和博罗迪诺曾经被迫作战一样，虽然这

样做违反那些正确地判断了形势的俄国将军们的本意。不论麦克

累伦的军事指挥多么不行，但同盟军由于不断退却，并且损失枪

炮、弹药及其他军需品，同时还有许多小规模的后卫战失利，至少

士气已经极端沮丧了，这种情况到决战那一天就会显示出来。

因此，可以做个总结：如果博雷加德或杰弗逊·戴维斯在决战

中失败，他们的军队就会溃散。假如他们中间有一个赢得了一次

决战——而这是完全无望的——，顶多也不过把他们的军队的瓦

解推迟一下。他们甚至从胜利当中也无法取得一点点牢靠的好

处。他们前进不了２０英里就得停下来，再次等待敌人的攻击。

还需要估计一下游击战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惊异的是，

正是在这个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中，居民很少参加，或者不如说是

根本没有参加。１８１３年，法军的交通线常常被科隆布、吕措夫、车

尔尼晓夫以及其他２０个志愿兵领袖和哥萨克首领所破坏，受到他

们不断的攻击。１８１２年在俄国，法军所到之处找不着一个居民；

１８１４年，法国农民曾武装起来，杀死联军的巡逻兵和掉队者。但在

这里，却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事。人们对大规模会战的结局都听之

任之，以《ｖｉｃｔｒｉｘｃａｕｓａｄｉｉｓｐｌａｃｕｉｔ，ｓｅｄｖｉｃｔａＣａｔｏｎｉ》〔“胜者得到

诸神赞助，败者得到卡托欢心”〕①的话来安慰自己。进行海战的大

话正在像轻烟一样消散。不过，大概无需怀疑，《ｗｈｉｔｅｔｒａｓ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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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废物”）——这是种植场主自己对“白种贫民”的称呼——会出来

一试身手，打游击抢劫。但是，这种尝试会立刻把富有的种植场主

变成联邦派。这些种植场主甚至会向北方人的军队求援。关于在

密西西比河上烧毁棉花等等传闻，完全是两个肯塔基人传出的，这

两个人据说已来到路易斯维耳，但肯定不是从密西西比河来的。

在新奥尔良烧起一场火是不难的。新奥尔良的商人们之所以怀抱

着狂热情绪，是因为他们曾经被迫用现款换了南部同盟所发的许

多债券在手里。新奥尔良的大火也会在其他城市里重演，肯定还

会烧掉一些什么；但是，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举动只能使种植场主与

《ｗｈｉｔｅｔｒａｓｈ》之间的裂痕达到顶点，那时也就是ｆｉｎｉｓｓｅｃｅｓ－ｓｉａｅ！

〔脱离运动的末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３—２５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５月３０日“新闻报”

第１４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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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国的人道与美国

１８６２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人道在英国像自由在法国一样，现在已经成了ｔｒａｄｅｒｓ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ｅｓ〔政治商人〕的一种输出品了。我们回想起，有一年，沙皇尼

古拉曾命令自己的兵士鞭打波兰妇女，而帕麦斯顿勋爵则认为某

些议员对这件事情表示道义上的愤慨“与政治无关”。我们回想

起，大约１０年前，伊奥尼亚群岛发生叛乱３１７，该地的英国总督利用

这个机会下命令鞭打了不少的希腊妇女。那时，当政的帕麦斯顿

和他的辉格党同僚们说：ｐｒｏｂａｔｕｍｅｓｔ〔可以这样做〕。仅在几年以

前，在议会里还根据官方的文件证明，印度的收税官对莱特①的妻

室采取了难以细说的十分丑恶的强迫手段。不错，帕麦斯顿及其

同僚没有敢为这些丑恶的事辩护，但是，如果有一个外国政府敢于

公开对这些英国人的丑行表示愤慨，而且毫不含糊地暗示帕麦斯

顿及其同僚如不立即否定印度的收税官的行为，它就要进行干涉，

那他们该会发出怎样的一阵叫嚷。然而，英国贵族和他们的大臣

们却非常热心地监督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北方人的“人道”，比监

察官卡托监督罗马公民的德行更为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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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的女士，黄皮美人，俗不可耐地用珠宝装饰着，除了

不ｉｎｎａｔｕｒａ〔活生生〕吃掉自己的奴隶以外完全和古代墨西哥人

的妻子一样——就是这些女士，这一次（上一次是查理斯顿的港

口）成了英国贵族们炫示他们的人道的借口。郎卡郡正在挨饿的

英国妇女（不过她们既不是女士，也没有占有奴隶）直到现在还没

有在一次议会演说中被荣幸地提到过；爱尔兰的妇女由于绿色艾

林①的小块租佃土地日益加剧的集中化而半裸着身体流落街头，

走到哪里被哪里驱逐，就像鞑靼人洗劫了她们的家乡一样，她们的

哭声直到现在只从上院、下院和女王陛下的政府那里唤起了唯一

的一声回响——关于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的说教３１８。但这里是新奥

尔良的女士们！这，确实应当另作别论。这些女士们很有教养，所

以不会像奥林帕斯山上的女神们那样参加扰攘的战事，也不会像

萨贡的妇女们那样纵身跳入烈火堆中３１９，她们发明了一种新颖而

又安全的表现英雄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只能由女奴隶主发明，而

且，还得在这样的地方来发明，在这地方的居民中，自由人这一部

分由以开小店为职业的人以及贩买棉花、糖或烟草的商人们所组

成，他们不像古代的公民一样自己拥有奴隶。当这些女士们的丈

夫从新奥尔良逃走，或者爬进她们的马桶间躲藏起来的时候，她们

就冲到街上来，向胜利的联邦军队的脸上吐唾沫，伸舌头，或者普

普通通学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样子，一面做“不雅观的姿势”，一面破

口辱骂。这些泼妇们以为她们可以撒野而“不受惩罚”。

这就是她们的英雄主义。巴特勒将军出了一个布告，警告她

们说，如果她们仍然像荡妇那样不自检束，就要用对待荡妇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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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待她们。巴特勒虽然有法律家的才能，但是看来他并没有好

好地研究过英国的ｓｔａｔｕｔｅｌａｗ
３２０
。否则，他一定会仿效在卡斯尔里

时期强加于爱尔兰的法律３２１，根本禁止她们在街上出现。巴特勒

对新奥尔良“女士们”的警告，引起了卡纳尔文伯爵、约·华尔希爵

士（此人在爱尔兰曾经扮演非常可笑可憎的角色）、以及一年以前

就要求承认南部同盟的格雷哥里先生如此严重的不满，结果，这位

伯爵在上院，这位骑士和这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ｈａｎｄｌｅｔｏｈｉｓｎａｍｅ》〔“名

上无衔”〕的人在下院，都质问政府，问它打算对被蹂躏的“人道”采

取什么步骤。罗素和帕麦斯顿把巴特勒大骂一场，他们两人都表

示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否定巴特勒的行为；而心肠软到十分的帕麦

斯顿——他曾经背着女王，也不告诉他的同僚，完全出于“人道的”

赞美之情而承认了１８５１年的十二月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
３２２
，当时有一些

“女士”被枪杀，另一些则被朱阿夫兵强奸——就是这位心肠软到

十分的子爵，直截了当地把巴特勒的警告称为“可耻的事情”。可

不是吗，这些女士，而且还是占有奴隶的女士，竟然不能不受惩罚

地向普通联邦军士兵——农夫、手艺人等等下贱东西发泄一下她

们的狂怒和愤恨！这真是“可耻的事情”！

这种人道滑稽剧在此间公众中欺骗不了任何人。它的目的一

部分在于挑起，一部分在于支持主张干涉、首先是由法国进行干涉

的情绪。果然，在最初的戏剧表情做过以后，上下两院的这些卫护

人道的骑士们像听到口令一样一齐丢开了他们的动人的假面具。

他们的慷慨陈词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质询的前奏：法国皇帝是否已

向英国政府建议实行仲裁，这个建议是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已

为英国政府所同意和接受。这时，罗素和帕麦斯顿两人宣称，他们

对这样的建议毫无所知。罗素宣称，他认为现在非常不宜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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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仲裁。帕麦斯顿更为谨慎与保留，仅仅说英国政府目前无意

实行仲裁。

计划是这样的：在英国议会休会期间，法国将扮演仲裁者的角

色，到秋天，如果墨西哥的局面稳定了，它就开始干涉行动。美国

战场上的沉寂又使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的做干涉买卖的人从

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这个沉寂本身，乃是北部军事指挥方面的

战略错误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肯塔基的军团在田纳西奏捷之后不

醉心于向南沿密西西比河直下，而是迅速向乔治亚的铁路中心挺

进，那末，路透社之流现在是不能拿“干涉”和“仲裁”的传言做投机

勾当的。不管怎样，欧洲希望得最热切的事情，莫过于让ｃｏｕｐｄ’

éｔａｔ的法国作一番尝试，去“恢复美国的秩序”，同时也在这个国家

里“拯救文明”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６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６月２０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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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

  约三个半月以前，即１８６２年３月８日，“梅里马克号”同“康伯

兰号”及“国会号”这两艘巡航舰在汉普敦湾进行的海战结束了木

质军舰的漫长时代。１８６２年３月９日，“梅里马克号”同“蒙尼陀

号”在同一水域进行的战斗开创了装甲舰在海上进行战争的时

代。３２３

从那时起，华盛顿的国会就大量拨款来建造各种装甲舰和完

成斯蒂文斯先生的巨大的铁的浮动炮台的建造（在纽约附近的霍

布根）。另外，埃里克森先生也快要造好６艘与“蒙尼陀号”同型的

军舰，不过排水量更大些，而且有两座旋转炮塔，每座都装有两门

巨炮。还有一艘不是埃里克森建造、而且结构也不同于“蒙尼陀

号”的装甲舰“加利纳号”也下水了。“加利纳号”配属于“蒙尼陀

号”，最初是负责监视“梅里马克号”，后来就负责制压叛乱分子在

詹姆士河岸上的一座座炮台。除里士满地区的一段７—８英里长

的河流外，这项任务各处都已完成。在詹姆士河上活动的第三艘

装甲舰是“班加卢奇号”，这艘装甲舰最初叫做“斯蒂文斯号”，是以

它的发明者和当时的所有者的名字命名的。

第四艘装甲舰“新铁边号”正在费拉得尔菲亚建造，大概过不

了几个星期就可以造好起航。“万德比尔特号”和另一艘大蒸汽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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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改装成“撞击舰”。其他许多木质军舰，例如“罗阿诺克号”，都将

改装成装甲舰。此外，联邦政府还在俄亥俄河上造好了四五艘铁

皮炮艇，这几艘炮艇在亨利堡垒、唐纳尔逊堡垒附近，在匹兹堡－

兰丁，都有不小的战功。最后，埃勒特上校和他的同僚一起，在辛

辛那提和俄亥俄河上的其他地点装备了各种“撞击舰”。为此利用

了旧有的蒸汽舰，把舰首部分弄尖，包上了铁甲。埃勒特并没有用

大炮来装备这些军舰，而是为它们配备了西部所富有的精锐射手。

然后，埃勒特亲自率领了这些“撞击舰”以及全体舰上人员来为联

邦政府效劳。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些临时装就的“撞击舰”第一次

作战的情况。

在对立的营垒中，同盟派也并没有把时间白白放过。他们开

始在诺福克建造新的装甲舰和改装旧的军舰。但他们还没有来得

及结束在这里开始的工作，诺福克就被联邦军队占领了，这些军舰

全部被毁。后来，同盟派在新奥尔良建造了３艘强大的装甲“撞击

舰”；在第四艘——体积大装备好的一艘——快要造成时，新奥尔

良却被攻陷了。据联邦海军军官的鉴定，这艘军舰如果来得及完

成战斗准备，对联邦军的整个舰队是最严重的危险，因为华盛顿政

府没有可能用威力相当的对手来对付这个怪物。这艘军舰价值

２００万美元。大家知道，是叛乱分子自己把这艘军舰毁掉了。

在孟菲斯，同盟派造好的“撞击舰”不下８艘，每艘装有４—６

门大口径炮。６月６日，就在孟菲斯附近的密西西比河上发生了第

一次“撞击舰会战”。顺密西西比河而下的联邦军的舰队虽然有５

艘装甲炮舰，但决定战斗结局的并不是这些炮舰，而是埃勒特上校

的两艘“撞击舰”——“王后号”和“国王号”。敌人的８艘“撞击舰”

４艘被击毁，３艘被缴获，１艘逃跑了。先是联邦军舰队的炮舰向叛

３４５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



乱分子的军般进行了一些时候的猛烈炮击，后来“王后号”和“国王

号”就直插敌舰阵内。炮舰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因为埃勒特上校

的“撞击舰”同敌舰搅在一起，炮手们无法分清敌我双方的军舰。

上面已经指出，埃勒特的“撞击舰”没有大炮，但舰上却有许多

优秀射手。这些“撞击舰”的蒸汽机和汽锅上面盖的只是木头。“撞

击舰”的全部装备其实就是功率强大的蒸汽机和弄尖了的舰首部

分，舰首部分是用柞木制成，外面包上了铁板。数以千计的男人、

妇女和孩子们从孟菲斯跑到密西西比河的峭岸上，隔着一定距离

（有些地方最多不过半英里）屏住气来观看“撞击舰会战”。会战大

概不超过１小时。叛乱分子损失了７艘军舰和１００人，其中淹死的

约４０人，而联邦军只有１艘军舰受损较重，只有１人受伤，没有死

亡。

除了在孟菲斯海战之后保全下来的一艘装甲“撞击舰”以外，

同盟派目前在谋比耳区大概还有几艘“撞击舰”和装甲舰。在维克

斯堡还有少数炮舰，它们同时受到沿河而上的法腊格特舰队和顺

流而下的戴维斯舰队的两面威胁。除了这些军舰以外，同盟派就

再没有舰队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２年６月底

载于１８６２年７月３日“新闻报”

第１８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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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中 国 记 事

  在桌子开始跳舞３２４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

开始闹革命了①。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

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

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

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

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

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

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

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

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

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

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

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

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

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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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摘录如下①。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

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

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

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

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

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１０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

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

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

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

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饷，靠战利品

生活。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饱喝足；如果穷，他

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

平军兵士，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

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

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

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

们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

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

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４０种不同的

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

６４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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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

务时服从命令。太平军禁止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

“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

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

女的ｃａｒｔｅｂｌａｎｃｈｅ〔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

开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

种妙计的效用。他们吓人的方法，首先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

现大批人马。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谣言，到处放

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那末马上就由别人来代

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

有过的情况一样，直到已经发生的惊惶现象能帮助叛乱者获得胜

利。

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

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一种奇效。因

此，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给予叛乱者们的好处，是线膛炮也

比不上的。此外，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

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规

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

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

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

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

成万的太平军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

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荡个干干净净，像不久前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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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的情形那样。

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ｎｏｔｈｉｎｇ－

ｎｅｓｓ）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ｉｎｐｅｒ

－ｓｏｎａ〔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

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６月

下半月—７月初

载于１８６２年７月７日“新闻报”

第１８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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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一 场 丑 剧

  现在伦敦正在演一场丑剧，一场只有在旧式贵族传统长入现

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度里才能发生的典型丑剧。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

〔犯罪构成、物证〕是议会委员会的蓝皮书，和其中的一份报

告，——关于修筑太晤士河堤岸，并在市中心沿河岸修一条新马路

把韦斯明斯特桥同黑袍僧桥接通的报告３２５。这项计划开支很大，

但一举可以解决好几项任务：美化伦敦市容，浚清太晤士河，改善

卫生条件，造成一条漂亮的人行道，和一条新的交通干线。这可以

解决滨河街、小河街和其他几条与太晤士河平行的街道车马过多

等问题——这种车马拥挤的现象已越来越危险，使人想起尤维纳

利斯的一篇讽刺诗，写一个罗马人出门先立遗嘱，因为他很可能被

车轧死，或者被什么东西砸死①。可是，就在这个要作这种变化的

地方——太晤士河北岸、韦斯明斯特以东和白厅的尽头——有几

家大贵族的市内府邸，包括一些宫殿和一直伸展到太晤士河的花

园。这些老爷们总的来说当然欢迎这项计划，因为这项计划靠国

家的钱实现之后，可以改善他们的《ｍａｎｓｉｏｎｓ》〔“别墅”〕附近的环

境，因而也就提高这些“别墅”的价值。但只有一件事使他们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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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求，在新建街道预定要紧靠着他们的地产走过从而使他们

同《ｍｉｓｅｒ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ｅｎｓｐｌｅｂｓ》〔“纳税的可怜虫”〕相接触的地方，

原定的建筑工程必须中断一下。这些《ｆｒｕｇｅ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ｎａｔｉ》〔“为

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①的超凡绝俗的奥林帕斯仙境，决不能被

忙于俗务的小民的目光、喧声以及呼出来的浊气所污染。在这些

养尊处优的贵人们当中，为首的乃是一位最有钱、最有势、因而在

提出“小小的”要求时比谁都厉害的巴克鲁公爵。结果怎样呢？议

会委员会竟按照巴克鲁公爵的要求拟定了报告！新的建筑工程必

须在那些可能打扰巴克鲁公爵的地方中断一下。下院的这个委员

会里面有公爵的亲戚罗伯特·蒙台居勋爵，还有伦敦韦斯明斯特

区的议员约翰·雪莱爵士。后者现在就该设法做一套铠甲，好在

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保护自己，防备那些专为他准备的、用烂苹果和

臭鸡蛋制成的阿姆斯特朗式炸弹的袭击。

就连“泰晤士报”也这样评论委员会的报告：

“这本蓝皮书是一座迷宫。报告本身只占８行。其余都是一些杂乱无章

的各种证人和鉴定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毫无意义和偏颇。既没有索

引，又没有分析，也没有论据。废话连篇，没有一个经得起核对的事实，没有

一条信得过的判断。有时你好像就要听到真正权威的意见了，但委员会却突

然插进来，拒绝听取任何与巴克鲁公爵的愿望不符的意见。这是一本篇幅很

大、沉甸甸的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ｖｅｒｉ〔掩盖真相〕的书。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显然是要

把事情弄乱，使议会根本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一问题。为此甚至抽掉了所

有施工图纸，只答应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事后〕才予以公布——大概是等议会辩论

结束以后才公布吧。”

这件丑事使伦敦居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这位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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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公爵，这位以个人怪癖同３００万人的利益对立的大人物是什么

人呢？这个独自一人要同整个伦敦决斗的巨人是什么人呢？回想

任何一次议会斗争都不会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他高踞在上院，但

很少参预上院的事务，像塞拉尔宫①里的太监不参预宫闱的欢乐

一样。他给委员会的回答，证明他大脑特别缺磷。那末，《ｔｈａｔｍａｎ

Ｂｕｃｃｌｅｕｃｈ》〔“那个巴克鲁”〕究竟是什么人呢？——伦敦居民这样

放肆地发问。回答是：《ｍｅｒｒｙｍｏｎａｒｃｈ》（快乐的君主）查理二世同

他最无耻最下流的情妇之一露西·帕森斯的私生子的后人。这就

是《ｔｈａｔｍａｎＢｕｃｃｌｅｕｃｈ》！伦敦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位巴克

鲁公爵是怎样弄到这座太晤士河上的“别墅”呢？因为伦敦人记得

这所“别墅”占用的土地乃是国王的财产，早在八年以前就归皇家

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ｗｏｏｄｓ〔土地森林〕管理局所管。

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回答。这里的报刊碰到这种情况是不

会客气的。为了不仅说明事情本身，而且说明英国报刊是用的什

么语气来讨论这样微妙的问题，我把上星期六“雷诺新闻”上的两

段话逐字逐句地摘录如下：

“巴克鲁公爵得到阻挠伦敦城市美化的特权，只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

１８５４年，公爵租下了蒙台居在白厅的住宅，而所采取的手法却很不正当，如

果是一个穷人，那一定要成为旧堡②被告席上的被告。但公爵大人的年收入

为３０万英镑，另外，他还有这样的功劳，即他是‘快乐的君主’的无耻的宠姬

露西·帕森斯的后人。蒙台居的住宅是国王的财产，所以在１８５４年的时候就

很清楚，这所住宅座落的那块地方是预定用来修建公用建筑物的。因此当时

的财务大臣迪斯累里先生拒绝签署公爵的那份租赁契约。然而，ｄ’ｕｎｅ

ｍａｎｉèｒｅｏｕｄ’ｕｎｅａｕｔｒｅ〔通过某种方式〕契约还是签署了。迪斯累里先生很是

１５５一 场 丑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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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在下院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继任者格莱斯顿为了公爵的私人利益而牺

牲社会利益。格莱斯顿先生用他特有的半讽刺半谄媚的口吻回答说，签署这

个契约的确是不应当。然而，看来是有一些理由必须这样做。议会进行调

查，——啊，糟糕！原来签署契约的不是别人，正是迪斯累里先生自己。

但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上面提到的那个手法，即露西·帕森斯的

高贵后人的有刑事罪味道的、甚至应当在旧堡受审判的手法问题！迪斯累里

先生说，他根本不记得契约是他签署的。但同时他承认这个签字的确是他的

手笔。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诚实，任何人都不会有怀疑的。这个闷葫芦究竟

怎样才能打开呢？原来，露西·帕森斯的高贵后人托一个代理人或朋友把租

赁蒙台居住宅的契约偷偷地夹在一堆由大臣不阅读就签署的文件之中。这

样迪斯累里先生就签署了这份文件，而对它的内容却一点也不了解！露西·

帕森斯的后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弄到用个人怪癖对抗３００万伦敦人的利益的

特权的。议会委员会为他的厚颜无耻充当了百依百顺的工具。如果挡在路上

的不是一个巴克鲁用欺骗方法所弄到的别墅，而是１０００个工人的住房，这些

住房马上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拆除，它们的主人就会被赶到街上去，连一文钱

的补偿也得不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７月初

载于１８６２年７月１１日“新闻报”

第１８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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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

和同法国的联盟

１８６２年７月１６日于伦敦

英国议会制度的最奇怪的发明之一是ｃｏｕｎｔｏｕｔ（查数休会）。

什么是ｃｏｕｎｔｏｕｔ呢？如果下院到会议员不足４０人，便不能构成

法定人数，就是说，不能构成一个有权做出决定的集会。如果某

个无党派的议员提出一个动议，这个动议使寡头政治的两派即

Ｉｎｓ和Ｏｕｔｓ（在朝派和在野派）都同样不能接受，那末，这两派就

达成协议，使双方的议员在辩论那一天逐渐对消，ａｌｉａｓ〔换言之〕，

就是溜之大吉。当座中的虚席达到必需的最大限度时，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ｗｈｉｐ（政府方面的督导员），即被本届内阁委托负责监督议

会纪律的一位议员，便向事先为此目的指定的一个同伙使个眼色。

这位同伙议员站了起来，用十分和悦的声调请求ｃｈａｉｒｍａｎ（主

席）清查一下在场的议员人数。清查进行了。结果呢？结果发现，

在场的不足４０人。问题到此就算了结。讨厌的动议被取消了，而

两个政党，在朝的和在野的，也就无需投票反对，避免了一次尴

尬和丢脸的事情。

在昨天的会上，用特别有趣的方式来了一个《ｃｏｕｎｔｏｕｔ》。罗

·蒙台居勋爵曾经通知，他将在这一天要求讨论最近的关于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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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问题的外交文件。他用下面一段话开始他的发言：

“关于墨西哥问题的最新的蓝皮书已在上星期六提交议院，所以议员们

现在是能够讨论墨西哥问题的。我知道，执政党和反对党已经商妥，要用

ｃｏｕｎｔｏｕｔ的办法来打消我的动议。但是，我希望议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不

容许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用这种手段。”

然而，罗·蒙台居勋爵却失算了。在他发言完毕，累亚德代表

政府对他作了答复，菲兹吉拉德代表托利党说了一些官场话以后，

金累克（一个自由派议员）站起来讲话。他的发言的开场白部分最

后是这么一段话：

“提交出来的文件现在所揭露出的这种种谈判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它

说明法国政府是采用什么方法企图利用它和我国的关系，作为它维持皇帝权

位的手段。

法国政府迫切需要的是转移法国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问

题，其方法就是向他们指出它在国外的大事业；但是，法国政府最迫切需要的

事情则是表明，它是同一个可敬的大国协议做这些事业的。”

金累克刚刚说出这几句话，一位“尊贵的”议员便提议“清查”

出席议员人数。结果呢？结果发现，议院已经溶化了，统共才剩下

３３个人。蒙台居勋爵的提案恰好被他在辩论开始时反对过的

ｃｏｕｎｔｏｕｔ扼杀了。

除了金累克被打断的发言之外，只有罗·蒙台居勋爵的发言

有些味道。在他的发言中包含有对实际情况的下述重要说

明：   

“查理·魏克爵士和墨西哥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没有被约翰·罗

素勋爵批准，其原因在于对路易·波拿巴抱屈从态度。查·魏克爵士签订上

述条约，是在法国与反动政党首领阿尔蒙特建立联系，从而取消了英法西三

国的共同协议以后。约翰·罗素勋爵本人曾经在一个正式函件中宣称，这个

条约满足了英国的一切合理要求。但是，在他和图温奈尔的通信中，他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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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拿巴的愿望，答应暂不批准这个条约。他允许图温奈尔将此决定通知法

国立法团。尤其是，罗素勋爵竟然卑屈到这样的程度，竟答应图温奈尔，在

１８６２年７月１日以前，他将同查·魏克爵士断绝一切联系——这是留给图

温奈尔作答复的一段时期。图温奈尔答称：波拿巴对于英国单独行动的权利

并无异议，但是他反对查·魏克爵士所签订的英墨条约。于是，罗素便不顾

魏克，命令推迟批准这个条约。”

蒙台居勋爵接着说，英国是在运用它的影响向墨西哥国库追

逼债款，而这笔债款却是莫尔尼和“大概还有法国的更为显要的人

物”以瑞士的交易所骗子热克尔为中介非法地弄到自己手中的。

“整个这一墨西哥事件，——他继续说——都是没有让议会知道而着手

进行的。第一次未经议会批准的战争发生在１８５７年。帕麦斯顿说这次战争

是在亚洲进行的，以此来为这件事情辩护。现在，又把这个原则运用到美洲。

最后还会运用到欧洲。这样一来，议会制度就会变成一出无聊的闹剧，因为

人民代表机关的对钱袋的监督权也同对战争的监督权一起丧失了。”

蒙台居勋爵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我谴责政府，它已经使我国成了扼杀法国自由的刽子手的盟友，而现在

又使这个寡廉鲜耻的冒险家有可能在别的国家建立专制制度。政府正在把

我们的命运同那个人人憎恶而最后必遭天谴的人的命运联在一起。”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７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７月２０日“新闻报”

第１９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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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 克 思

评 美 国 局 势

  目前美国所遭到的危机，是由双重原因即军事的和政治的原

因引起的。

假如上一个战局是根据统一的战略计划进行的，那末，西部的

主力军势必要像本报早先说明过的那样①，利用自己在肯塔基和

田纳西获胜的形势，通过亚拉巴马北部进入乔治亚州，并在那里夺

取迪克特、米勒吉维耳等等铁路中心。这样就会打断脱离派东部

军队和西部军队之间的联系，使他们无法相互支援。但是，肯塔基

军团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向新奥尔良方向前

进；他们在孟菲斯附近的胜利只不过使博雷加德把大部分军队调

到了里士满，结果使同盟军在这个地方突然造成了一个在数量上

和地位上胜过麦克累伦的优势；麦克累伦是没有利用敌军在约克

镇与威廉堡的失败的，而且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得七零

八碎。麦克累伦的指挥我们过去已经评论过②，单是他的指挥就足

以断送最强大和最有训练的军队。最后，陆军部长斯坦顿也犯了

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为了在国外造成一种好印象，在征服田

纳西之后停止了招募，这样一来，就使军队正当最需要增强，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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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迅速的、坚决的进攻的时候，陷入了不断削弱的境地。尽管有

战略的错误，尽管有麦克累伦那样的指挥，只要新兵不断补充进

来，那末，战争即使现在还没有胜利，也仍然会迅速接近胜利的。

斯坦顿的措施因下述情况而更为有害：恰好在那个时候，南部征召

所有１８岁到３５岁的男子入伍，把所有的本钱押到了一张牌上来。

正是这些在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兵士，现在使同盟军差不多在每

一个地方居于优势，稳操主动。他们挡住了哈勒克的前进，把柯蒂

斯赶出了阿肯色，击败了麦克累伦，并且在石壁将军杰克逊的率领

下发出了打游击的信号，这种游击行动现在已经远达俄亥俄河了。

危机的军事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的政治原因联系着的。

政治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党的势力，这个党把麦克累伦这样一个无

能的人捧到了北部所有军团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ｅｆ〔总司令〕的职位

上，因为他以前是布雷金里季的支持者。另一个原因在于对边界

蓄奴州（ｂｏｒｄｅｒｓｌａｖｅｓｔａｔｅｓ）的首领们的愿望、便利和利益抱着怯

懦的关照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削弱着内战的原则性锋芒，可以说是

夺去了它的灵魂。这些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使得在南部操纵

下制定的ｆｕｇｉｔｉｖｅｓｌａｖｅｌａｗｓ（逃亡奴隶法）
３２６
保持着效力，而使黑

人对北部的同情受到暴力的镇压；使得哪一个将军都不敢把一个

由黑人兵士组成的连派到战场上去；最后，使得奴隶制度由南部的

致命弱点变成了它的坚不可破的甲胄。由于有奴隶负担着所有的

生产劳动，南部就可以把所有适于作战的人都投入战场了！

目前，由于脱离派的行市不断看涨，各边界州的首领们也开始

抬高自己的要求了。但是，林肯向他们的呼吁３２７——他在这个呼

吁中用废奴派势力的蓬勃发展来威胁他们——表明，现在的局面

正在发生一个革命的转折。林肯知道欧洲所不知道的事，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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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征召３０万人的号召之所以得到冷淡的反响，完全不是由于在

战败的形势下所产生的消极和退缩。问题在于，为军队提供主要

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

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对于这种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ｏｕｔ〔外界压力〕，林肯缓慢地、迟迟疑疑地作着让

步，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长久地反抗这个压力。因此，他才向各边

界州发出恳求式的呼吁，要求它们自动地在互利的条件下放弃奴

隶制度。他知道，只是由于在各边界州中保存着奴隶制度，才无法

触动南部的奴隶制度，并且使北部不能采取真正激进的割治手段。

但他要是设想可以用善意的言词和理智的论辩来说服“忠诚的”奴

隶主，那他就错了。他们只对实力让步。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

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同时，现已休会的国会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已制定了一系列重

要的法令。让我们在这里扼要地叙述一下。

除了财政方面的法律之外，国会通过了北部人民大众久盼而

未得的宅地法３２８；这项法律规定，把一部分国有土地免费给予垦殖

者耕种，不论是美国出生的或迁入的。国会废除了哥伦比亚地区

和联邦首都的奴隶制度，对以前的奴隶主付给金钱补偿３２９。宣布

奴隶制度在美国全部领地内是“永远不可能的”。在接受西弗吉尼

亚作为新州加入联邦的法案中，规定了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并宣布

所有１８６３年７月４日以后出生的黑人儿童是自由人。这种逐步解

放奴隶的条例，大体上是以７０年前宾夕法尼亚州为着同样的目的

所颁布的法律为蓝本的。第四个法案宣布，叛军方面的所有奴隶

一到共和党的军队手里就是自由人。另一个还是现在才第一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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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法案规定，可以把这些获得解放的黑人组成军队，开赴战场对

南军作战。利比里亚、海地等黑人共和国的独立获得了承认３３０，最

后，和英国签订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因此，不管军事上谁走运气，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说，黑奴

制度的寿命不会比内战长。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８月４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８月９日“新闻报”

第２１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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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

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

１８６２年８月２０日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英国人中国是以《ｌｅｔｔｅｒ－ｗｒｉｔｅｒ》（书信作

家）而知名的。他在最近给斯图亚特先生的一封信中大发牢骚，说

是北美报纸侮辱了“老英国”。Ｅｔｔｕ，Ｂｒｕｔｅ！〔连你也反对我，布鲁

土斯！〕对于这种ｔｏｕｒｄｅｆｏｒｃｅ〔巧妙的手法〕，没有一个正派的英

国人在同你交谈时不表示惊讶。大家知道，１７８９—１８１５年时期的

英国新闻界在对法兰西民族进行凶狠的、敌意的攻击方面是无与

伦比的。但最近一年来它对美国所表现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ｂｒｕｔａｌｉｔｙ》

（凶残的仇恨）比这一传统犹有超过！只要举几个最近时期的例子

就够了。

“泰晤士报”写道：“我们必须给予我们的同族人（南部奴隶主）以一切道

义上的支持，他们是如此英勇和顽强地为自己的自由、为反对强盗和压迫者

的杂种而战斗着。”

纽约“晚邮报”３３１（废奴派的机关报）就这一点指出：

“难道英国的这些诬蔑者，这些不列颠人、丹麦人、萨克森人、克尔特人、

诺曼人和荷兰人的后裔，就具有那么纯净的血液，以致所有其他民族和他们

一比就显得是杂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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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段文字出现后不久，“泰晤士报”把林肯总统叫做“可敬

的丑角”；把他的部长们叫做“一帮流氓和恶棍”，而对美国军队则

称之为“军官是北方骗子，兵士是德国小偷的军队”。所有这些都

用黑体字印在报纸上。而约翰·罗素勋爵也不满足于他给德勒穆

主教和驻都灵的詹姆斯·赫德逊爵士的信３３２给他带来的荣誉，竟

然又敢在给斯图亚特的信中谈论“北美报刊侮辱了”英国！

但是，凡事都有自己的界限。不管报刊怎样蛮横无礼，存心找

岔子，英国官方人士仍得和“北方骗子”保持和平，而他们对南部那

些大方的人血贩子的深切同情也将归结为毫无用处的废话和单独

的走私性质的交易，因为谷物涨价是开不得玩笑的，而与北方人发

生任何冲突目前都会在棉荒之上再加上粮荒。

英国早就不靠本国生产的谷物来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了。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年它进口的谷物和面粉价值６６００万英镑，在

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和１８６２年是１１８００万英镑。至于进口谷物和面粉的数

量，１８５９年是１０２７８７７４夸特①，１８６０年是１４４８４９７６夸特，而１８６１

年是１６０９４９１４夸特。由此可见，仅最近５年，谷物进口量就增加了

５０％。

的确，英国所需谷物现在就将有一半要由国外输入。同时有

充分根据预计，明年谷物的进口还将增加３０％——我们指的是成

本的３０％，因为美国的大好收成将使谷物价格不会过度上涨。而

今年英国的谷物收成几乎可以肯定将比中等年景低
１
４—

１
５。刚在

“粮食交易所快报”３３３和“园艺纪事和农报”上发表的各农业区的详

细报道所证明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说，在１８１５年和约缔结后，布

１６５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

① １夸特＝１２．７公斤。——编者注



鲁姆勋爵曾断言，英国１０亿英镑的国债对欧洲来说可保证英国

《ｇｏｏ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行为良好），那末，今年的粮食歉收对美国来说

就最好不过地保证了英国《ｗｉｌｌｎｏｔ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Ｑｕｅｅｎ’ｓｐｅａｃｅ》（将

不破坏公众安宁）。

有人转给我一封加里波第的知己从热那亚寄来的信，让我在

这里做一些搞录。信中说：

“昨天（８月１６日）这里收到加里波第及其军队中的一些军官的最近来

信。发信日期是８月１２日。所有这些信件，都渗透着将军的百折不挠的决

心：坚决维护自己的纲领‘誓死解放罗马！’，还有一些具有这种精神的给他的

朋友的坚决指示。另一方面，库贾将军昨天收到都灵来的关于采取非常手段

的紧急命令：如果加里波第在２４小时内拒绝放下武器，就全力攻打志愿兵，

捉住加里波第和他的朋友。如果军队服从了这道命令，那就要发生一场可怕

的灾难。关于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是由于巴黎的一封电报而做出的。电报

称：‘如果不解除加里波第的武装，皇帝将不会屈尊与意大利政府谈判。’如

果腊特塔齐爱自己的祖国甚于爱自己的职位，那末，他就应该辞职，让里卡索

利或其他名声好一些的大臣来接替他的位置。他就应该考虑到，跟路易·波

拿巴一起去反对意大利，而不是跟意大利一起去反对波拿巴，——这意味着

使他自己声称为之效力的君主国遭到危险。如果在西西里，意大利人在屠杀

意大利人，那末，这不应该怪罪加里波第，因为他的口号是‘意大利军队万

岁！’这支军队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就证明了加里波第享有何等的声

望。如果军队将屠杀志愿兵，那末，谁又敢说，人民会安然地容忍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８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８月２４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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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美国废奴派的示威

以前本报已经有文章指出①，林肯总统——一个在法律上小心谨

慎、从宪法来谋求和解、出生在肯塔基这个边界蓄奴州的人——总

是很不容易挣脱“忠诚的”奴隶主的控制，极力避免同他们公开决

裂，因此，他就要同北部的一些坚持原则的并且日益被事变进程推

向前台的党派发生冲突。温德耳·菲力浦斯于英属西印度群岛奴

隶解放纪念日在阿宾顿（马萨诸塞）发表的演说，可以说是这个冲

突的序幕。

温德耳·菲力浦斯，是同葛利逊、贾·斯密斯齐名的新英格兰

废奴派的领袖。３０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冒着生命的危险以奴隶解

放作为战斗口号；报纸的嘲笑，被收买的ｒｏｗｄｉｅｓ〔无赖们〕的狂

叫，好心的朋友们的劝告，他一概视作等闲。甚至他的对手，也都

承认他是北部的最卓越的演说家之一，是一个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把过人的毅力和最纯真的信念结合于一身的人。伦敦“泰晤士

报”——不知还有什么能更有力地表明这个心地宽宏的报纸的特

色——今天向华盛顿政府告发了温德耳·菲力浦斯在阿宾顿的演

说。“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演说是“滥用”言论自由。

３６５

① 见本卷第５０５—５０６、５５７—５５８页。——编者注



  它说：“简直不可能做出比这更放肆的事情。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凡是

头脑正常并且稍微重视自己的生命或自由的人，都不会在内战时期说出这样

疯狂的话。读了这篇演说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演说者是诚心要政府来检举

他。”

看来，“泰晤士报”是不顾自己对联邦政府的痛恨——也许正

是由于这种痛恨——很乐意来充当检察官的角色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德耳·菲力浦斯在阿宾顿的演说比任何

战报都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把最突出的几节摘录在下面。

温德耳·菲力浦斯在这篇演说中说：“政府是为维护奴隶制度而战，所以

徒劳无功。林肯正在打政治战。但是他一直到今天还是惧怕肯塔基更甚于惧

怕整个北部。南部战场上的黑人在被问到是否害怕那些把周围土地翻起并

把树木打成碎片的如雨的炮弹和炸弹时，往往回答说：‘不，ｍａｓｓａ①，我们

知道那不是要打我们的！’叛乱分子对麦克累伦的炸弹也可以这样说。他们

知道，这些炸弹根本不是要伤害他们的。我并不是说，麦克累伦是一个叛徒；

但是我说，假如他是一个叛徒，他一定完全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去做事情。

请不要为里士满担心吧，麦克累伦是不会拿下它的。如果战争继续照这个样

子打下去，没有一个合理的目的，那就是白白地损失鲜血和金钱。倒不如今

天就让南部独立，也比再牺牲哪怕一个人去进行以现在这种可恶的政策为基

础的战争要好些。要是继续进行迄今为止这种规模的战争，每年需要１２５０００

人，每天需要１００万金元。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南部。杰弗逊关于奴隶制度曾

经这样说过：‘南部各州抓住了狼的耳朵，但是它们既不能制伏它，又不能放

走它。’同样，我们抓住了南部的耳朵，但是我们既不能制伏它，又不能放

走它。明天承认它吧，那你就得不到和平了。它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整整８０年

了，整个这一时期它畏惧我们，其中有一半时间它仇恨我们，经常给我们找

麻烦，并且诬蔑我们。如果对它的当前要求让步，它就狂妄起来，它不会在

一个设想的边界线内留上一年——不会的，它将在我们谈论和平条件的时候

高呼胜利！不从根铲除奴隶制度，我们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只要你们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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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乌龟式的人物做我们政府的首脑，那你们就是用一只手挖洞而用另

一只手去填塞它。让全国都来赞同纽约商会的决议吧，这样军队才有某种值

得为之而战的东西。即使杰弗逊·戴维斯有力量拿下华盛顿，他也不会去拿

下它。他知道，落在这个索多玛①城头的炸弹会激怒全国的。

那时，整个北部将同声怒吼：‘打倒奴隶制度，打倒一切有碍于拯救共和

国的东西！’杰弗逊·戴维斯是十分满意自己的成就的。这些成就大大超过

了他的预料！只要他利用这些成就维持到１８６３年３月４日，那时英国将——

而这也是合乎常理的——承认南部同盟…… 总统没有把没收法案付诸实

施。他也许是诚实的，但是他的诚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用？他既不能察近，又

不能察远。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得知林肯在３个月前就已写好解放一切

奴隶的文告了，而麦克累伦迫使他放弃了自己决定，肯塔基的参议员们又迫

使他留用他所不信任的麦克累伦。林肯恐怕要过多少年才能学会把他那律

师的疑虑和内战的要求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府的可怕状况和它的

最大祸害。

在法国，１００个坚信自己的事业正确的人就会带动全国；但是哪怕使我

们的政府采取一个步骤，预先就得１９００万人行动起来。而在这千百万人中，

又有多少人被宣传了多少年，说是奴隶制度是上帝所规定的制度呵！怀着这

些偏见，手和心都被麻痹着，你们恳求总统把你们从黑人那里拯救出来！如果

这个理论是对的，那末就只有奴隶主的专制制度才能够带来一个暂时的和平

了…… 我了解林肯。我曾经在华盛顿估量过他。他是一个第一流的二流人

物（《ａｆｉｒｓｔ－ｒａｔｅｓｅｃｏｎｄ－ｒａｔｅｍａｎ》）。他诚实地等待着全国把他当做一把条

帚拿起来扫除奴隶制度…… 在以往的年代里，离我现在说话的讲台不远，辉

格党人曾经打小炮来压倒我的声音。而结果如何呢？

现在，这些辉格党人的儿子们葬身于契卡霍米尼的沼泽了３３４！求上帝帮

助你们解散这个联邦吧，并且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在它的奠基石上写着：‘给

世界上所有的公民以政治平等’…… 在我逗留芝加哥期间，我问过曾经同林

肯一起办过律师事务的伊利诺斯州的律师们，我问他们：林肯是怎样一个人，

他会不会说‘不’。回答是：‘他是一个缺少脊骨的人。如果美国人要选举一个

完全无力领导和缺乏首倡精神的人，那末他们必然要选举阿伯拉罕·林肯。

５６５美国废奴派的示威

① 索多玛是圣经传说中被“火雨’毁灭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没有一个人听见他说过“不”！’我问：‘那末，麦克累伦能够说“不”吗？’芝加哥

中央铁路公司（麦克累伦在那里做过事）的经理回答说：‘他什么决定都做不

出来。问他一个什么，总要过一小时他才能回答。在他主管中央铁路公司期

间，他没有解决过一个重要的争论问题。’

而这就是两个比任何人都重要、现在掌握着北部共和国命运的人！熟悉

军队情况的人告诉我们，如果统率波托马克河上的军队的这个废物不从中作

梗，里士满已经可以拿下五次了；但是他宁愿在契卡霍米尼沼泽里挖掘污泥，

以便然后可耻地放弃这个地方和那里的污泥工事。林肯由于对边界州的奴

隶主抱着可怜的畏惧态度，仍然把这个人放在他现在的职位上；但是林肯自

认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麦克累伦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让我们希望这战争

一直打到把我们变成真正的男子汉的时候。那时我们将迅速地获得胜利。为

了粉碎叛乱，上帝已经把解放奴隶的雷霆放在我们手里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８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８月３０日“新闻报”

第２３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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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英国的志愿兵检阅

  自从你们给我机会在贵报发表关于１８６０年８月志愿兵在牛

顿检阅的报道①以来，已经有两年了。隔了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再来

听我谈谈英国民兵的状况和战术训练，这对贵报读者来说或许不

无兴趣。

关于志愿兵的人数和目前编制，我可能不久另找机会来谈；现

在我只报道一个消息，即据官方统计，志愿兵部队的现有人数为

１６２８００人，这就是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

明这些部队的战斗训练情况。

８月２日，全国志愿兵总监麦克默多上校在离曼彻斯特１小

时路程的希顿公园检阅了该市派出的全部志愿兵。部队由曼彻斯

特第一、第二和第三“团”（郎卡郡第六、第二十八和第四十营）及阿

① 见本卷第１４９—１５６页。——编者注



德威克利索尔福两郊区派出的“团”（郎卡郡第三十三和第五十六

营）组成。但这些所谓的“团”只有３个（曼彻斯特第一和第三“团”

及阿德威克“团”）是按营的编制组成的，其余的２个加在一起才顶

１个营。在这些营里，连的队列数为１８—２１不等①；每８个连组成

１个营，平均人数，包括军官在内，为４００人。此外，还有１个志愿

兵马队（３２人）和１个炮队（从惠特沃思先生那里借的２门一磅

炮，约１５０名步兵作掩护），也是来自曼彻斯特。大多数本来是可

以多派１００—１５０名以上的人来的，但是看来是指挥官们把那些训

练不够的志愿兵留在家里了。

举行检阅的那一块地方（威尔顿伯爵的公园的南部，以前在这

里赛过马），是一个由西向东倾斜的小山坡；左右两边都是凹地，在

小山东麓连成一片，形成一块平坦的草地，面积约有８００平方步。

一条小溪顺着小山的北麓流过，山后面地形又高起来了，这条小溪

就从这一面把这块地方围起来；其余几面顺着公园的墙长满了小

树，地形本来很开阔，只是由于小灌木林这儿一堆，那儿一团，再加

上几棵大树，数处沼泽，地形的开阔性就被破坏了。

麦克默多上校的检阅与大多数通常的志愿兵检阅不同，从来

不给部队预先规定和宣布检阅计划，因此志愿兵事先根本不知道

他们将要做些什么。但是在他的指挥下所作的运动，往往只是真

正面临敌人才加以采用，而且不许有任何战术上的自作聪明。麦

克默多是信德的征服者查理·纳皮尔爵士的女婿，也是他在印度

的参谋长。他决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军人，而且

他在志愿兵部队中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完全称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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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检阅的部队像通常那样，列成横队迎接了总监。敬礼仪式

过后，他就命令排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英国部队在敌人火力圈

以外运动时通常都排成这种纵队），向中央靠拢，然后向右转改变

纵队的正面，这样一来，上面提到的那块草地和公园东墙的小树林

就出现在正面之前。在快而不乱地进行这些队形变换时，马队成

散兵线，从小树林驰过，并向假想敌人射击，但很快就转回来了。

之后，右翼１个营（郎卡郡第六营）被调上前去，同时该营的４个连

布成了散兵线，另外４个连留在原地作为支援队，另外２营（第二

十八混成营和郎卡郡第五十六营及郎卡郡第三十三营）也展开了，

而左翼１个营（郎卡郡第四十营）仍然保持纵队队形，并同马队一

起在２００步距离处殿后，作为预备队。２门火炮设在小山边上，即

散兵线的右翼。在下达命令以前，散兵、支援连及展开横队的各营

都俯卧在地上。这样，受检阅的部队就显得非常神气，这种场面在

通常的志愿兵演习时是不常见的；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

正的军人在指挥。

散兵线前进并射击的信号发出了。以散开队形进行的战斗并

不十分成功。志愿兵习惯于在自己的练兵场的开阔平坦的地形上

老一套地布成散兵线，过分计较于保持队列整齐而忽略了隐蔽。

天然地线和灌木丛都是他们初次遇到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无法通

过的密密层层的灌木丛更把他们弄糊涂了；有一个连在狭窄的凹

地中的这种灌木丛前停住了，竟然向灌木丛射击起来，而散兵线上

其余的人早已绕过了灌木丛，走到灌木丛的后面了。另外，散兵线

整个地向左翼逐渐转移，因此马队所扑向的那个小树林受到的攻

击就大为减弱，而已经展开的各个营的正面就越来越明显了。既

然完成机动的整个计划和过程根本不要求作这样的运动，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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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由于粗枝大叶而造成的。炮队同步兵右翼一起向前移

动，一直在射击，而且往往没有隐蔽。如果我的望远镜没有使我看

错的话，火炮的轮子往往是歪斜着放在山坡上的。

后来，猎兵又有一段时间得到成散兵线的支援连的加强，之后

他们就被调回来了；展开的各营随即向前移动并进行速射。右翼

的火力，特别是郎卡郡第二十八营方面的火力，是很猛的，但看来

有些性急；在中央，在郎卡郡第三十三营的右翼，对射进行得有气

无力，而且间歇很长；左翼的射击相当紊乱。正面的一部分在这里

直接处在一个差不多有两人高的山脊的后面，不过这并没有妨碍

志愿兵灵活地朝着正前方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后备队的郎

卡郡第四十营被拉到离战线２００步远的地方集结并且展开；它的

右方是重新集合起来的郎卡郡第六营。在２个营中，连的左翼排

向后转，以便给现在开始以连为单位成复列撤退的第一梯队让路。

老实说，我完全不能同意操典针对这个情况所规定的这种变换队

形；这一次这样做我尤其不欣赏。操典要求退却的第一梯队向后

转，并成横队向第二梯队（也以连横队的长度为距离展开）靠拢，然

后以连为单位散开，并通过用上述方法构成的间隔。如果第一梯

队退却只是由于弹药不足，它的队伍也没有溃乱，也不必担心敌人

立即攻击，那末这种机动看来是可以用跑步来完成的；但是，对采

取攻势的敌人来说，这是把自己的主力调上前去的最好时机。在

这里，这一切甚至不是按照操典来完成的。第一梯队马上以连为

单位散开了，并且排着这样的队形，而且还是马马虎虎排好的队

形，向后整整撤了２００步，毫无猎兵掩护。

现在轮到郎卡郡第六营和第四十营进行速射，这次射击比前

面２个营更稳更密。每人约打了４—５发子弹（炮队一直从每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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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梯队的右翼进行射击）以后，停止射击的信号发出了，演习的第

一部分到此结束。在此之前，麦克默多上校是把这支检阅部队看

做是同假想敌人独立进行战斗的独立兵团的；部队的部署和机动

都是针对着敌人在前面占据的地形而安排的。在此之后，他就把

所有４个营排成一个横队，作为一个上级的部队的第一梯队进行

活动。空间的限制不允许他顾到他前面的地形的特点，而且，为了

把志愿兵集中在一起进行整个部队的机动，他也没有去考虑散兵

线整个更远的射击。

第一梯队先向左转改变了正面，这样它就出现在我们说过的

那个北面凹地的延长线上。其余各营在它的左方成横队，整个横

队进行了速射。然后，整个横队开始越来越向左伸展，为此右翼各

营先后以连为单位分开，从正面的后面向左翼行进，并在那里重新

整队。左翼这样快伸展到公园西墙的小树林以后，战线从右翼开

始向后拉，并且以左翼为旋转轴心划了一个四分之一圆圈。跟平

常一样，这个运动是通过把各营（左翼的１个营除外）编成四分之

一距离的纵队来完成的，随即转到新的方向展开，而且又快又好，

尽管是在陡坡上进行的。正当各营重新展开的时候，我恰好经过

郎卡郡第四十营的正面，看到各连是怎样出动到战线上去的，我应

该说，我们大陆上最好的基干部队完成这一切或许会更漂亮更“神

气”，但决不会这样又稳又快。在变换队形的时候，麦克默多上校

好几次向这个营大声表示衷心赞赏。郎卡郡第六营展开得也很快

很好；我曾经看到过，法国的基干部队完成这个机动要马虎得多。

几次齐射以后，受检阅的部队从左面成梯队向前运动，营与营

之间的距离为１００步，然后停下，以跑步编成方队队形。有些地方

做得不太齐，因为通过灌木丛时队伍就有点乱了。各营重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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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翼营的所占一线推进，每营进行了一次齐射，大体上很整齐，

然后整个受检阅的部队排成一个横队向前运动。我很希望德国的

许多认为年轻的部队不能完成成横队运动的军官们有人能看到这

个由６４０个复列组成的横队的正面行进。地形是极不平坦的。正

面横穿三面相当陡峭的山坡而过；地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和土

堆；另外还有许多分散的树木。然而志愿兵走了好几百步还是很

有秩序，非常整齐，靠得很紧，没有偏离，特别是中央的２个营（第

六营和第四十营）是这样，所以麦克默多上校在现场和后来同参谋

军官们谈话时都对这次运动表示完全满意。最后他下令吹冲蜂

号，所有的人以纯粹志愿兵的劲头顺着斜坡往下向开阔地很快地

跑了约１００步；这与其说像冲锋，不如说像赛跑。停止号一响，郎

卡郡第四十营便停了下来，虽然不很整齐，但还是保持了完整的密

集队形，而第六营就稍微要差一些。可是在翼侧，特别是在左翼，

秩序大乱；你挤我我挤你很多人跌倒了，第一列的一个志愿兵甚至

伤了小腿肚，因为第二列的一部人的枪刺在这里是向前倾斜的。

演习到此结束，部队排成分列式，一队队隆重地走过，然后解散各

自回家。

我觉得，这样的实例比任何空谈都更能让“军事总汇报”３３５的

读者清楚得多地了解到这些志愿兵的训练的性质和水平。虽然在

目前情况下集中检阅的部队人数不多，但正是这样才能进行一系

列实际采用的运动，而在这里集中更多的志愿兵就不行了；在英

国，进行这些运动的场地从来不够。况且，参加检阅的营已经使我

们很好地了解到整个英国志愿兵部队的情况；我们看到，２个营在

训练方面大大超过另外２个，它们是大城市中组织得很坚强的营；

而另外２个在训练方面较差的营，从成分比较杂这一点来看，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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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是在乡村和小城市组成的。大体上可以说，志愿兵已经相当

熟悉了营的主要队形变换；他们排成纵队，或者以纵队和横队展开

或行进，都相当稳定，有时甚至十分稳定。但是，如果能使他们摆

脱英国操典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操典还明文规定的那些矫揉造作的

展开和反转行进，那是一件不坏的事。散兵战始终是英国人的弱

点，对于这样的战斗，志愿兵所知道的也只限于他们在练兵场上所

能学到的，但就是在这里，不同的营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我

们看到，这次检阅中所出的差错，同天天都可以在我们大陆基干军

队作业时见到的差错毫无区别，尽管这些军队有这样的优点，即指

挥它们的军官都是练兵场上的老手。但是仍然不能否认，英国志

愿兵部队的军官毕竟还是整个组织中薄弱的环节，尽管在这方面

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些对分列式感到满意的人会发现，志愿

兵在这门技艺中做出的成绩比预期的要大得多。最后，谈到他们

在射击场上取得的成就，那他们绝对可以同欧洲任何一支常备军

较量，而且无疑每个营的优秀射手平均要比大多数基干部队的多。

总之，现在，经过３年以后，可以认为实验是完全成功了。在英国，

国家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花费就为国防建立了一支１６３０００人的有

组织的军队，这支军队已经有相当的素养了，只要再进行３—６周

的兵营训练（视各营的训练程度的不同而定），就能成为一支完全

有战斗力的野战军了。即使在外国人企图入侵的最坏情况下，英

国人也还是有这么多的时间供自己支配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２年８月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１日和８日

“军事总汇报”第４４号和第４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军事总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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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目前在伦敦正筹备召开援救加里波第的大会３３６；这样的大会

昨天已经在格茨黑德召开了一个，还有一个确定在北明翰举行。

这一系列的人民示威，是星期二由新堡开始的。简短地报道一下

新堡的大会，就足以表明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特有的情绪。

这一类的大会总是引人注目的。这次大会在新堡市政厅大厦举

行。牛顿先生（市参议员）宣布开会并致词，他说：

“当意大利不自由的时候，在欧洲就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当法国在欧洲

中心保持着大量军队的时候，甚至我们现在引以为骄傲的那些自由也没有保

证。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加里波第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不应该在意大利寻

找，而应该在巴黎寻找。法国统治者，——这就是使加里波第遭到挫折的真

正罪魁。（热烈鼓掌）正是这个政权完全不许报刊和论坛说话，正是这个政权

窒息了、束缚了、褫夺了法国的勇气。我深信，报应的日子，复政变之仇的日

子即将到来，天命将要求清算这次政变的一切罪恶和罪行！需要最大的克制，

才能平静地谈论法国对意大利的行为。从查理八世时起，法国就一贯致力于

掠夺意大利，用它做借口破坏欧洲和平…… 我在某一本书上看到，古罗马人

不敢在卡皮托里山前审判曼利乌斯。在意大利能找到一小块审判加里波第

的地方吗？……”

约瑟夫·考恩建议向罗素勋爵递交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促

使法国皇帝撤离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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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罗马是意大利古老的、光荣的首都…… 这一古老的文明中心怎

么会被外国统治者的军队占领了呢？难道法国军队对罗马比对那不勒斯、都

灵和伦敦有更多的权利吗？（热烈鼓掌）教皇逃走了，拒绝返回，使罗马三个月

没有政府。因此，罗马人便自己选举了一个政府。可是，当他们还忙于组织政

府的时候，那些在一年前为他们作了一个榜样的法国人便向他们大举进攻。

把这样的行为称做自相矛盾是不够的。这是卑鄙的行为（暴风雨般的掌

声），历史将谴责每一个参加这种丑恶匀当的法国人。除瓜分波兰以外，民

族独立和国际法的一切原则恐怕从来还没有受到像法国御用匪军捉杀罗马

共和国时那样无耻的蹂躏！１８４９年６月罗马陷落，被路易·波拿巴一直控制

到今日，已整整１３年了！…… 他的大臣们在法国国民议会宣布，远征是罗

马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他们撒谎！（Ｈｅａｒ，ｈｅａｒ！〔对，对！〕）他的军官在

土伦向拒绝反对兄弟共和国的士兵宣布，不跟罗马作战，而是跟奥地利作战，

他们撒谎。军队在契维塔未克基亚登陆后，他们又撒谎，他们装成人民之友，

而不是人民之敌，并且虚伪地把法国旗帜同意大利旗帜交插在一起。法国的

特派员和他的爪牙撒谎，他们以进行谈判为借口要求与执政官会晤，实际上

是为了了解城防情况。乌迪诺将军撒谎，他曾答应６月４日以前一定不攻城，

实际上２日就进攻了，因而使罗马人措手不及。法国人在进行这种丑恶勾当

时 的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蓄谋已久的、口是心非的欺骗。（掌声如

雷）    

从路易·波拿巴起，到他的最后的一个爪牙止，全都是对罗马、法国人民

和欧洲进行欺骗。路易·波拿巴从来也不希望意大利成为自由的国家。他所

希望的是：在北部是撒丁王国，在南部是缪拉特当国王的王国，在意大利中部

是他的堂弟普隆－普隆的王国。（掌声和笑声）这三个小君主国和波拿巴王

朝连上亲属关系，并从土伊勒里宫得到鼓励，就可以保证路易·波拿巴在欧

洲的势力显著加强。计划是不坏的，它的实现会使波拿巴的伎俩获得称赞，

但是它被加里波第撕毁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现在加里波第却被解除了武

装。这就使英国人民负起了更大的义务——制止法国专制王朝的横行霸道，

对篡位者的御用匪帮锁上罗马的大门…… 波拿巴主义是欧洲一切灾难的源

泉。但是，它耀武扬威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死硬的意志，几十万的士兵，

很多的杀伤武器，挤满了奴颜婢膝的肥缺钻营者的参议院，由宪兵和行政官

鸣鼓召集的众议院，——可是，在另一方面，是捍卫着自己永恒权利的人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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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风雨般的掌声）

接着考恩先生说明和宣读了致罗素勋爵的备忘录，备忘录被

一致通过。某个鲁耳先生要“维护拉芒什海峡彼岸的我们的高贵

同盟者”的试图失败了，被淹没在一片刺耳的嘘声、口哨声、不满的

喊声和笑声之中。

然后腊瑟弗德先生（牧师）提出第二个决议案：

“大会邀请加里波第将军定居英国，并请他确信英国人民始终不渝和日

益增加的景仰。”

腊瑟弗德先生在说明自己的动议时指出：

“如果教皇在罗马感到热不可耐，他也可以在英国找到安身之地。我们

甚至欢迎他——但不是把他作为世俗的君主，而是把他作为最大教会的首

脑。”

动议一致通过。主席宣布大会结束时又对“巴黎的暴君”作了

尖锐的暗示。

“让他回忆一下古意大利以及它的布鲁土斯和卡西乌斯；让他回忆一下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涅墨西斯；让他像麦克佩斯那样地想一想：持刀的手和戴

盔的头可能会突然从地下冒出；让他牢记，并不是所有的奥尔西尼都被砍了

头。”

这话是市参议员牛顿先生说的。

目前英国报纸和群众大会的语言，使人想起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

变〕后的最初时期的情况，而和以后对“社会救主”的歌颂形成一个

鲜明的对照。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７日“新闻报”

第２５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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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国工人的贫困

  此间报刊上的论战已经进行两个月了，这方面的资料，对于未

来的研究英国社会的历史学家来说，恐怕要比世界展览会３３７的带

说明和不带说明的所有目录都有价值。

我们记得：在议会闭会前不久，在大工业家们的压力之下，两

院以十分匆促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增加捐税以救济郎卡郡和约克郡

的穷人的法案。这项本身意义很小的措施，主要是触犯工厂区的

小资产阶级，几乎碰不到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大地主）和ｃｏｔｔｏｎｌｏｒｄｓ（棉纺

大王）。在讨论法案时，帕麦斯顿攻击了棉纺大王们，说他们让工

人们饿死街头，而自己却做棉花投机生意大发横财。他还用“投机

的”动机来解释他们在危机时期的《ｍａｓｔｅｒｌｙｉｎａｃｔｉｏｎ》（巧妙的停

工）。得比勋爵早在会议开幕的时候就说，棉花不足对厂主们来说

业已成了一种ｄｅｕｓ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①，因为，即使不是美国内战突然打

断了原料的运输，惊人的市场膨胀现象反正也是要引起最可怕的

危机的。科布顿以工业家代表的身分作答复，他发表了三天演说

狠狠地攻击了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

７７５

① 直译是：“从活动装置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剧院里，扮神的演员借

特殊的机械装置之助出台）；转义是：突然出现的解救急难的人物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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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会议闭幕以后，斗争在报刊上继续进行。要求英国公众

援助贫苦工人的呼吁书，以及各工厂区中不断增长的贫困，每天都

为继续斗争提供越来越多的理由。“晨星报”和其他的工业家机关

刊物告诉人们：得比伯爵和整个贵族集团从工厂区的地产中每年

得到３０多万英镑的地租，那里的本来没有任何价值的地产像魔术

一样达到了现在的价格，这一切仅仅归功于他们本身并不参加的

工业活动。“晨星报”甚至确定了得比和别的大地主应该捐助多少

救济费。例如，它规定得比的救济费为３万英镑。议会散后不久，

得比勋爵果然就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个捐募救济费的大会。他本

人施舍了１０００英镑；别的大地主也认捐了相应的数目。结果并不

怎样，但是土地贵族总做了那么一点事情。它拍着胸膛大喊：《Ｓａｌ

ｖａｖｉａｎｉｍａｍｍｅａｍ！》〔“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但是，棉纺织工业的巨头们却顽固地保持“斯多葛派”的姿态。

在任何地方也无法找到他们——无论在地方上为了周济穷人而建

立的委员会里，或者在伦敦的委员会里。伦敦一家报纸写道：

《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ｅｉｔｈｅｒｈｅｒ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ｅ，ｂｕ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ｏｎ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ｍａｒｋｅｔ》（“他们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是在利物浦的市场

上”）。托利派各报和“泰晤士报”现在天天都在大肆攻击棉纺织业

的暴君们，说他们从“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数百万，而现在竟拒绝

捐助一文钱来维持“他们财富的来源”。“泰晤士报”派记者去工厂

区：记者们的非常详细的报道是根本不会有利于《ｃｏｔｔｏｎ－ｌｏｒｄｓ》

的威信的。所以工业家的报纸——“晨星报”、“经济学家”、“曼彻

斯特卫报”等等——都指责“泰晤士报”挑起阶级斗争以掩饰政府

的罪过，掩饰政府在印度的专权，等等。而且，“泰晤士报”还被指

责有“共产主义倾向”。“泰晤士报”显然很高兴有这个恢复自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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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机会，它用辛辣的讽刺语调回答说：《ｃｏｔｔｏｎｌｏｒｄｓ》利用目前棉

花不足的情况进行投机，从经济观点来说很有头脑，但在另一方

面，他们却是头号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最劣等的共产主义者”。

这些有钱的先生们很希望英国承担一切费用，为他们维持他们资

本中的最宝贵部分，而自己却不破费分文。要知道，他们的资本不

单单是工厂、机器和银行存款构成的，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是郎卡

郡和约克郡的有良好训练的工人大军构成的。这些先生关闭自己

的工厂，以五倍利润出售原料，同时仍然要求由英国人民来养活这

支被他们溃散的大军。

在土地贵族与工业贵族之间的这次不寻常的吵闹——争论他

们当中谁较多地榨取了工人阶级的血汗，谁应该最少地援助贫困

的工人——期间，在最穷困的工人那里发生了一些大陆上的

《ｇｒｅａｔ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大展览会”〕崇拜者们根本不能理解的事件。

下面我要叙述的这个事件，是曾经官方证实的。

离帕德蒙登（约克郡西区）不远，在哥克斯霍尔姆的一间小屋

里，住着一位老大爷和两个女儿；老大爷已经年迈，而且身体很弱，

女儿靠在哈利韦耳先生的棉纺织厂做工谋生。他们住在底楼的一

间可怜的小屋里，离脏水沟只有几步；他们窗户上面是个楼梯，供

楼上的人行走。这个楼梯夺去了他们这间可怜小屋的阳光。在最

好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挣到“仅得不死”的工资，但是在最近的１５

个星期里，唯一的工资来源也没有了。工厂关闭了；全家生活费用

完全断绝。贫困一步一步地把他们拉进它的深渊。时间每小时都

在逼他们走进坟墓。一点微薄的积蓄很快花光了。接着就把破烂

的家具、衣服和衬衣——一切可以卖掉或当掉的东西，全都换了面

包。别人都知道，他们在１４个星期内没有挣到一法寻，但一次也

９７５英国工人的贫困



没有找教区求过帮助。

祸不单行，老大爷又病了已经一个月，不能起床。乌哥利诺和

他儿子们的悲剧在帕德蒙登的小屋里又重演了，只不过是没有吃

人的场面罢了。８天以前（１２日），两个姑娘中身体比较好些的一

个在极端绝望中最后决定去找济贫所监督，向他讲述了这个悲惨

的故事。而这位先生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回答说，他在下星期三

以前为这家人什么也不能做。三个不幸的受难者在这个有力的刽

子手最后开恩给予帮助以前，还得忍受５天。全家只好等待，没有

任何别的办法。盼望很久的星期三终于到了，官方救济机关应该

给挨饿的一家人扔下一点面包渣了；这时，村里的居民就被一个消

息震动：一个姑娘已经饿死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饿死

的姑娘的尸体直僵僵地躺在一张破板床上，周围是一片可怕贫困

的象征，她的虚弱无力的老父在自己床上痛哭；那个还活着的姑娘

几乎没有力气讲述他们的苦难。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个在现代

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可怕事件将怎样结束。将进行一次验尸。Ｃｏｒｏ

－ｎｅｒ（验尸官）将大谈英国济贫法的慈善精神，将再次称述执行机

关的完美，举出ｐｒｉｍａｆａｃｉｅ〔初步〕证据说明法律对这个悲惨事件

决不能负责。济贫所监督也能找出理由为自己辩护；就算法庭不

对他说一堆恭维话，至少他也将很欣慰地听到人说他没有丝毫罪

过。最后，陪审官们将用这样一句庄严的判决词来结束这出法庭

喜剧：《Ｄ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ｖｉｓ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ｄ》（遵上帝旨意而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０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７日“新闻报”

第２６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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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新闻报”

０８５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加里波第派的大会。——

棉纺织工人的贫困

１８６２年９月３０日于伦敦

继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报道的加里波第派在新堡举行的大

会①之后，在散德兰、丹第、北明翰、伦敦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这样

的大会。这些大会的性质各地一样，最后一句话也都是：“法国人

必须撤离罗马”。现在，伦敦各区正在筹划选举代表，派他们ｅｎ

ｍａｓｓｅ〔一齐〕去会见约翰·罗素勋爵，迫使他出来反对法国军队

长期占领着罗马。《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ｏｕｔ》（外界压力）乃是英国

人同他们的政府进行斗争的ｕｌｔｉｍａｒａｔｉｏ〔极端手段〕。

与此同时，土伊勒里内阁对英国的这些人民示威是既不满意，

又不淡漠的，这从“新堡报”３３８的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

“法国人的皇帝曾提起英国政府注意加里波第派最近在新堡举行的大会

的语调。曾强调指出：有两个发言人，包括会议主席市参议员牛顿在内，暗示

地提到谋害皇帝的阴谋，并且非常明确地以死来威胁他，叫他放弃对意大利

采取的政策。因此政府认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声明：对于同奥尔西

尼、贝尔纳博士等等人的密谋相类似的一切密谋，无论从预防或从惩罚来说，

英国法律都将毫不宽假，尤其是，在上述大会上已经完全公开表示要重复奥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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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西尼的谋刺行为。政府提出这种警告的根据，就是最近在马志尼主义者小

组里有人发表言论，进行威胁，暗示要采取行动，其情况都与奥尔西尼的密谋

发生以前相似。最后，我们可以告诉读者：司法当局已就新堡的大会采取了

最初步骤。”

这就是“新堡报”的报道。凡是多少了解一点英国的情况和此

间情绪的人都知道，现内阁对人民示威进行任何干涉，都只能像过

去发生奥尔西尼谋刺事件的时候一样，以它本身的垮台而告终３３９。

由于严冬将至，工厂区的情况日益危急。“晨星报”今天警告

说，如果现在所采取的“官方救济”的办法不加改变，到冬天就会发

生比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的激烈场面３４０厉害得多的风潮。作这种珈桑德

拉预言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各报刊登的一个以前在机织厂（棉纺织

厂）做工而现在被抛到街头的曼彻斯特工人的一份声明。要想了

解这份声明，——声明的内容我将在下面扼要叙述——就必须知

道什么是《ｌａｂｏｕｒｔｅｓｔ》（“劳动试验”）。英国１８３４年的济贫法试图

通过把赤贫作为可耻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的办法来根除赤贫现

象，它要求申请补助的人在获准补助以前先要证明自己确有“劳动

愿望”。为此他必须去砸石子或者《ｐｉｃｋｓｏａｋｕｍ》（搓开旧船缆等

等），——这些无聊的工作乃是用来惩罚英国监狱里那些被判处苦

役的囚犯的。经过这种“劳动试验”以后，贫困者全家每人每周才

能得１先令，而且半先令是付现钱，半先令以面包支付。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英国织工的“声明”。他一家共有６口

人。先前他挣的钱不少。但后来有１８个星期他的工时减少了一半

或四分之三。在这段时间里，全家每周收入几乎不到８先令。最近

一个星期，他工作的那个工厂完全停工了。他每周要付房租２先

令３辨士。他抵押和变卖了一切可以从家里拿出来的东西，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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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里连一文钱也没有了；他和他的全家都有饿死的危险。于是

他不得不向济贫所求助。上星期一的清早，他就去求见《ｇｕａｒｄｉ－

ａｎｓ》〔“济贫所监督”〕。

经过“严厉讯问”以后，他们打发他去见他那个区掌管补助事

宜的官。整整等了一个钟头，这个官才放他进来参见大人。之后这

个官对他进行了第二次讯问并且……拒绝给他补助，理由是他上

星期挣过３先令，尽管“请求者”向他报了如何花掉这笔“财产”的

细账。这样一来，这个工人和他的全家就要挨饿到下星期三。到了

星期三，他又跑到《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的事务所去。到那里他才知道，要想

得到补助，他必须先经受“劳动试验”。要到ｗｏｒｋｈｏｕｓｅ〔习艺所〕

（穷人的巴士底狱）去，在那里同其他３００个工人挤在一块约３０码

长的狭窄地方，空着肚子搓开缆索，干到下午五点半。就在这热得

难以忍受的地方，在窒闷的空气和灰尘之中，互相挤坐在板凳上的

“受劳动试验的蒙难者”——这些熟练工人，英国国家财富的创造

者——不得不干着人只有被强迫才能去做的那种最屈辱的工作。

这大概同要求一个钟表匠去打马蹄铁，或者要求一个风琴手用嘴

去吹风琴的风箱相似。做完这种工作以后，我们的这位“织工”得

了整整５先令——一半是现钱，一半是面包。付了房租以后，他就

只剩下不到２辨士（约合普鲁士的２个银格罗申），作６口人每天

糊口之用。而下星期三他还得再经受通常每周一支的“神的试

验”。但是这个“织工”现在公开声明，他宁肯同他的全家一起饿

死，也不愿再蒙受这样的耻辱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４日“新闻报”

第２７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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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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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北 美 事 件

  对马里兰的短命的进军３４１，已经决定了美国内战的命运，尽管

战争的红运还可能有一个或短或长时期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摆不

定。在本报上以前已经指出，争夺各边界蓄奴州的斗争，乃是争夺

联邦统治权的斗争①，而同盟在这一斗争中已经遭到了失败，尽管

它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这次战争的，这种条件是永远不会再

来了。

马里兰理应是各边界州蓄奴党的头，而肯塔基则是他们的手。

马里兰的首府巴尔的摩的“忠诚”一向是仅仅靠着戒严来维持的。

不仅在南部而且在北部人们都深信，同盟军在马里兰出现，将成为

举行大规模人民起义反对“林肯的仆从”的信号。这件事的重要性

还不仅仅在于军事胜利，而且还在于一种精神上的示威，这种精神

上的示威将能鼓动所有边界州中拥护南部的人，把他们卷入漩涡。

同盟军如果占领马里兰，就意味着华盛顿陷落和费拉得尔菲亚遭

到威胁，纽约的安全也会大成问题。

在同一时间内入侵肯塔基州一事３４２——肯塔基州由于它的人

口密度、地理位置和经济资源，在各边界州中最为重要——如果孤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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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来看，不过是一种牵制行动。但是，依靠马里兰的决定性胜

利，这次入侵就可以导致镇压田纳西州的联邦拥护者，从两翼包抄

密苏里，保障阿肯色和得克萨斯的安全，造成对新奥尔良的威胁，

而最主要的则是可以把战争引到北部的中央州即俄亥俄；占领了

俄亥俄就可以控制整个北部，正如占领了乔治亚就能保证控制整

个南部一样。同盟派在俄亥俄的军队可以切断北部的西部各州同

东部各州的联系，并且以敌人的中心为根据地来粉碎敌人。由于

叛乱分子在马里兰的主力遭到失败，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且

到处都得不到人民同情的入侵肯塔基的行动便成了一些不大的窜

扰活动了。即使占领路易斯维耳，现在也只能使“西部巨人”３４３——

来自艾奥华、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和俄亥俄的人群汇成一股“巨流”，猛烈

地迎头冲击南军，像第一次向肯塔基胜利进军时那样。

这样一来，马里兰的进军表明，脱离运动的浪潮没有足够的冲

力能越过波托马克河达到俄亥俄。南军已被迫进行防御，虽然只

有进攻才能使它获胜。南军失去了各边界州，被压在西起密西西

比东到大西洋之间，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没有争夺到，所争到的

只是一个葬身之所而已。

一刻也不要忘记，南方人在举起叛乱旗帜的时候是掌握着各

边界州，在政治上统治着这些地方的。他们提出了领地要求。但和

领地一起，他们连各边界州都失掉了。

但入侵马里兰毕竟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势下开始的：北军遭到

一系列屈辱的空前未闻的失败；联邦派的军队士气涣散；石壁将军

杰克逊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林肯和他的政府成了众口嘲笑的对

象；民主党在北部重新加强，并且已经认为可以选杰弗逊·戴维斯

当总统了；法国和英国准备公开宣布他们早已秘密承认了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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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府合法。《Ｅｐｕｒｓｉｍｕｏｖｅ！》〔“但它仍然转动着！”〕。理性在世

界历史上终究是无往不胜的。

较之进军马里兰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林肯的宣言。林肯是史

册上《ｓｕｉｇｅｎｅｒｉｓ》〔“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

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

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别的人在为几平方英尺土地行

动时可以宣布“为理想而奋斗”，而林肯即使在为理想而行动时，他

所谈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

勉强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像是在请人原谅他是

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他向敌人迎面投掷过

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都像——他本

人也力求使它们像——一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传票，像在

法律上玩弄狡计，像小气地附有种种保留条件的ａｃｔｉｏｎｅｓｊｕｒｉｓ〔诉

状〕。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

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废除

奴隶制度的宣言３４４，也具有这种性质。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

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像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

——“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ｔｕｔｔｉｑｕａｎｔｉ〔之流〕所做的那样，是

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

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

情都故意带上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

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

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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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

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

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

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

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黑格尔曾经说过，实际上，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

性的激情３４５。如果说，林肯不具有历史行动的激情，那末，作为一

个来自人民的常人，他却具有这种行动的幽默。林肯是在什么样

的时刻颁布关于从１８６３年１月１日起取消同盟领地内的奴隶制

度的宣言呢？恰恰是在同盟作为独立国家正在里士满的国会上通

过关于“和谈”的决议的时刻。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各边界州的

奴隶主深信，随着南军入侵肯塔基，《ｔｈｅ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ｉｏｎ》（“特

殊制度”）①已经像他们对自己的同乡、华盛顿的总统阿伯拉罕·

林肯的控制一样，也有了担保。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７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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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面 包 的 制 作

  加里波第、美国内战、希腊革命、棉纺织业的危机和威亚尔的

破产３４６——所有这一切如今在伦敦都退到次要地位，而让位于

……面包问题，一个地地道道的面包问题了。以“钢铁和蒸汽领域

中的思想”自豪的英国人忽然发现，他们是在用古代法兰克人的方

法制作《ｓｔａｆｆｏｆｌｉｆｅ》（“生命支持物”），像诺曼人入侵时期那样。唯

一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借现代化学之助制作掺假的食品。英国有句

古语说，每个人，甚至最好的人，一生都得吃《ａｐｅｃｋｏｆｄｉｒｔ》（一斗

脏东西）。但是，这句话是在转义上被理解的①。约翰牛想不到，在

最直接的物理意义上，他天天都在吞食一种不可思议的由面粉、明

矾、蜘蛛网、蟑螂和人的汗水做成的 ｍｉｘｔｕｍ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ｕｍ〔混合

物〕。他熟读圣经，当然知道人是汗流满面才取得面包的；但是，人

的汗水必须当做一种不可缺少的调料加在和好的面团里，这对他

来说还是一件大大的新闻。

大工业占领各种存在着手工劳动、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厂的生

产部门的次序，乍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培植小麦是农村的

事情，而烤制面包是城市的事情。工业生产将首先占领城市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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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然后才占领农村的行业，这不是人们本来所预料的事情吗？然

而，实际的发展进程却正好相反。不管我们往哪里看，我们到处都

能见到：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迄今为止差不多没有受到大工业的影

响，人们的日常需要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来满足

的。不是英国，而是北美第一次而且是现在才把这个传统打开一

个缺口。美国人首先在裁缝、制靴这一类生产部门里开始采用机

器，甚至把机器从工厂转到私人家庭里去。但是，上述的那个现象

是很容易说明的。工业要求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是为了商业

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生产，所以实质上原料和半成品是工业所

要征服的第一个部门，而用于直接消费的成品则是最后的部门。

但是现在在英国，看来面包房师傅的丧钟已经响了，面包厂主

的时代到来了。不过，如果仅仅是特里门希尔先生揭发“面包秘

密”３４７而引起了恶心和恐惧，如果被美国危机大规模地从它早就独

占的各部门中排挤出来的资本不是这样贪婪地为自己寻找新的投

资场所，那是不足以造成这种革命的。

伦敦面包房的帮工们向议会申诉他们极其困苦的状况，申诉

书淹没了议会。内务大臣委派特里门希尔先生做关于这些申诉书

问题的报告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查员。特里门希尔先生的报

告也就成了风暴的信号。

这个报告主要分为两章。第一章叙述面包房工人的极端困

苦，第二章揭发烤制面包过程中各种令人恶心的秘密。

报告的第一部分把面包房工人描述为“文明制度下的白种奴

隶”。他们的平常工作日从晚间１１点钟一直延续到次日下午３—４

点钟。周末工作日更长。大多数的伦敦面包房在周末都是从星期

五晚间１０点钟开始，中间不休息，一直延续到星期六晚上。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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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死于肺结核，平均寿命是４２岁。

至于烤制面包工作本身，它通常是在窄小的、通风不良或者干

脆不通风的地下室里进行的。除不通风以外，破脏水管子还不断

冒出臭气，而“面包在发酵时就吸收着它周围的各种有害的气体”。

蜘蛛网、蟑螂、大老鼠和小老鼠全都“混在和好的面里”。

“不管我多么恶心”，——特里门希尔先生说，——“我不得不得出结论：

面团里差不多总是含有汗水，而且常常含有和面工人的更有害的排泄物。”

即使最好的面包房也都免不了这种令人恶心的丑事。但是这

种丑事达到不可思议程度的地方，则是那些给贫民做面包，同时特

别风行在面粉里掺入明矾和骨粉的偏僻角落。

特里门希尔先生建议颁布惩办面包掺假的更严厉的法律。其

次，他建议把面包房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限制“年轻人”（即年龄

未满１８岁的人）的工作日为从早５点到晚９点，等等。但是他也很

有头脑，他认为，他所揭发的弊端是用老办法制作面包的直接后

果，这种弊端议会消除不了，只有大工业才能消除它。

的确，有些地方已经采用斯蒂文的机器来和面了。在工业展

览会上也有另一种这样的机器。但是，在烤制面包过程中，这两种

机器还给手工劳动留下很多的地盘。所以道格利希博士便使整个

的面包生产制度革命化。从面粉运出仓库起一直到面包入炉，人

的手一次也不碰。道格利希博士完全不用酵母，而是用碳酸发酵。

他把整个面包制作过程的时间（包括烘烤）从８小时缩短到３０分

钟。完全用不着夜里干活。碳酸气的采用排除了食品掺假的任何

可能性。新的发醇方法可以达到很大的节约，特别是在使用道格

利希博士发明的机器的时候再结合采用美国发明的去谷物硬皮的

方法，这种方法不像目前这样，把硬皮破坏四分之三（硬皮含有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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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据法国化学家梅日－穆尔埃斯的意见，这是谷物最有营养的部

分）。道格利希博士算出，他的制作面包的新方法能使英国每年在

面粉上节约８００万英镑。此外，还能节约用煤。煤的费用（包括蒸

汽机用煤）每炉可以从１先令降到３辨士。用上等硫酸制造的碳酸

气的成本费按每袋面粉计算大约为９辨士，而面包房主目前的酵

母费按每袋面粉计算则需要１先令以上。

前些时候，在伦敦的一个区——多克海德（百蒙得锡），就已经

开设了一家按照现在大大改善的道格利希博士的方法工作的面包

房，但由于当地条件不利，很快又停业了。据说，这种类型的面包

房，在朴次茅斯、都柏林、里子、巴特和考文垂等地非常成功。在伊

斯林顿（伦敦市郊），一家着重在训练工人而不是出售面包的特别

的面包房，在道格利希博士的亲自指导下不久前开工了。巴黎市

的面包房正在大规模地进行机器生产的筹备工作。

道格利希博士的方法的普遍推广，将把现有的大多数面包房

师傅变成几家大面包厂主的普通代理人。他们将只做零售生意，

与制作面包毫无关系了，不过，这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说来，将不是

一个太痛苦的改变，因为他们现在实际上就已经是较大的面粉工

厂的普通代理人。用机器生产面包的胜利将是大工业历史上的一

个转折点，大工业将这样征服中世纪手工业生产的被牢靠地保护

到现在的偏僻角落。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０月底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０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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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北 美 形 势

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４日于伦敦

在肯塔基统率南军的布莱格将军（该地其余的南军部队只是

些游击队）在入侵这个边界州时曾经出了一个文告，这个文告相当

清楚地说明了南部同盟最近的一些妙计。布莱格的这一个针对西

北各州出的文告，把他在肯塔基的成功说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

明显地预计南军将胜利地进入位于北部中央的俄亥俄州。首先，

布莱格声明，南部同盟愿意保证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自由通

航。这个保证只有在奴隶主掌握了各边界州的时候才有意义。可

见，里士满方面估计，李将军向马里兰州与布莱格向肯塔基州同时

入侵，将一举而取得各边界州。接着，布莱格便企图证明南部有

理，说它仅仅是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总的来说它是要和平的。可

是，这个文告的真正的意思，它的目的，则是向西北各州建议单独

媾和，建议它们脱离联邦，加入同盟，说是西北部和南部的经济利

益一致，而和东北部则正好相反云云。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南部

刚一觉得自己有把握占领各边界州，就正式道出了它的进一步的

目的——一个把新英格兰各州排除在外而重建联邦的计划。

但是，入侵马里兰和入侵肯塔基同样都遭到了失败——前者

是在安提塔姆河会战中，后者是在路易斯维耳附近的佩里维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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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像在安提塔姆河一样，同盟军在佩思维耳也采取了攻势，攻

击了布埃耳军团的前卫。联邦军的胜利归功于前卫部队的指挥官

麦库克将军，他坚守阵地抗击占很大优势的敌人，一直到布埃耳能

够把主力调来投入战斗的时候。毫无疑问，同盟军在佩里维耳失

败以后，势必撤出肯塔基。摩尔根将军统率的、由肯塔基最狂热的

奴隶制度的支持者所组成的最大的游击队，也差不多与此同时在

法兰克弗特（在路易斯维耳与累克辛顿之间）被消灭。最后，罗斯

克兰斯在科林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以后，布莱格将军指挥

下的败军只好急忙退却了。

这样，同盟军为了重新夺回业已丧失的边界蓄奴州而在最有

利时机所进行的、在军事上计划得很巧妙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就完

全失败了。除开直接的军事后果之外，这些战斗还在另一方面帮

助解除了一个主要的困难。各个真正的蓄奴州之所以十分重视各

边界州，显然是因为在这些边界州里有奴隶制成分，正是这个成

分，才迫使联邦政府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不断作外交的和宪

法的妥协。但是，这个成分在内战的主要战场上，即在各边界州，

实际上正被内战本身消灭。很多奴隶主带着他们的《ｂｌａｃｋ

ｃｈａｔｔｅｌ》（黑色牛马）不断地迁往南部，借以保全自己的财产。随着

同盟军的各次失败，这种迁移的规模便愈来愈大了。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星条旗下连续在密苏里、阿肯色、肯塔

基和田纳西作过战的一位德籍军官①，写信告诉我，这种迁移和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的爱尔兰大逃亡十分相像。此外，奴隶主当中最活

跃的一部分人——一方面是青年，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军事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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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和他们本阶级的主体分开了，这些人有的是在本州组成游

击队并作为游击队而被消灭，有的是离开家乡投入军队或行政机

构。结果就是：一方面，各边界州奴隶数目大量减少，而在这些州

中，奴隶制度原是要经常和与之竞争的自由劳动的《ｅｎｃｒｏｒｃｈ－

ｍｅｎｔｓ》（侵犯）作斗争的。另一方面，奴隶主当中最活跃的那一部

分人及其白人随从都离去了。这样，只剩下了“温和的”奴隶主，他

们很快就会贪婪地去抓取华盛顿为赎出他们的《ｂｌａｃｋｃｈａｔｔｅｌ》而

付给他们的过高的补偿费，因为这些《ｂｌａｃｈｃｈａｔｔｅｌ》在南部市场一

旦向他们关门的时候终究是值不了钱的。这样，战争本身就有助

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它实际上把各边界州的社会关系改造了。

对南部来说，进行战争的最有利季节已经过去了；而对北部来

说，有利的季节却正在开始，因为内河现在又可以通航了，行之有

效的陆战与海战结合的做法又可以实行了。北部十分积极地利用

了喘息时机。建造１０艘在西部河流上航行的装甲舰的工作正迅

速接近完成；此外，还正在建造两倍于此数的在浅水航行的半装甲

舰。在东部，许多新装甲舰已经下水，同时还有一些正在建造。这

些舰船到１８６３年１月１日将全部造成。‘蒙尼陀号”的发明人和建

造人埃里克森正在指导建造９艘这样的新军舰。其中４艘已经在

“游水”了。

在波托马克河上，在田纳西和弗吉尼亚，以及在南部的各个据

点——诺福克、新伯恩、罗耶尔港、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军队

每天都得到新的增援。林肯７月间宣布的第一次征集的３０万人已

经征齐，并且一部分已经开到战场。第二次在９个月内征集的３０

万人也逐渐在集中。有些州用招募志愿兵代替了征兵，不过，任何

地方都没有遇到严重的困难。无知和恶意的人曾经宣传美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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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征兵。这是最大的胡说。在独立战争和第二次

对英战争（１８１２—１８１５年）中，都曾实行过大量的征兵；在同印第

安人进行的各次小战争中，也曾经实行过征兵，这些从来都不曾遇

到什么严重的反对。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今年欧洲向美国的移民差不多已达

１０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英国《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促进协会”〕最近在剑桥举

行的年会上，经济学家梅里威耳不得不提醒他的本国同胞注意一

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晨邮报”和“先驱

晨报”（更不必说那些ｄｉｉｍｉｎｏｒｕｍｇｅｎｔｉｕｎ①了）完全忘记了的，或

者说，是它们想从英国人记忆中抹掉的，这就是：大部分英国的过

剩人口在美国找到了新的家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４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１０日“新闻报”

第３０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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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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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直译是：小神；这里是：二流报纸。——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

  英国报刊比南部本身还要“南”。在英国报刊上，北部的一切

都是黑的，阴暗的，而《ｎｉｇｇｅｒ》〔“黑鬼”〕①地区的一切全是白的，美

妙的，但在蓄奴州本身，人们却不用“泰晤士报”所吹嘘的“胜利的

凯旋”来安慰自己。

南部报刊同声悲哭科林斯城下的失败，抱怨普莱斯和范多恩

两位将军３４８“既无能又过分自信”。“谋比耳纪事报”提到第四十二

亚拉巴马团，这个团星期五加入战斗时有５３０名兵士，星期六有

３００人，而星期日晚上只剩下１０名兵士了。其余的人死的死，伤的

伤，被俘的被俘，或者行军时失踪。弗吉尼亚的报纸也是用这样的

调子说话的。

“里士满辉格党人报”写道：“显然，我们出征密西西比的直接目的没有达

到。”“里士满消息报”声称：“应该担心的是，这次失败的后果对我们的西征

会产生最坏的影响。”

这个预感实现了，正如布莱格退出肯塔基和同盟军在纳希维

耳（田纳西）附近的失败３４９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从同一来源即从弗吉尼亚、乔治亚和亚拉巴马等州的报

６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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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获悉里士满中央政府和各个蓄奴州的当局之间发生冲突的趣

闻。这次冲突是由最近的一项征兵法引起的，因为国会通过的这

个征兵法大大扩大了通常的兵役年龄限度。在乔治亚，根据这项

法律一个叫列文古德的人被征，但他不肯去，因此被同盟的一个代

表Ｊ．Ｐ．普鲁斯抓起来了。列文古德向艾伯特郡（乔治亚）的最高法

院上诉，后者便发出了一道立刻释放被捕者的命令。在法院判决

书的一大篇理由中有一段说道：

“同盟的宪法序言里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个州都是自主的和独立的。

如果可以强迫每个民兵脱离他的总司令的监督，那末乔治亚的自主和独立还

有什么可谈呢？如果里士满国会可以颁布一项有例外的征兵法，那末有什么

东西妨碍它颁布一项无例外的征兵法，即把州长、立法会议委员和司法人员

都动员起来从而撤销整个州的行政机构呢？…… 有鉴于此，并根据别的理

由，法院作出本判决，并且通令认为国会通过的征兵法是无效的和没有任何

法律效力的……”

这样，乔治亚州就在自己的辖区以内禁止了征兵，而同盟政府

也不敢取消这项禁令。

“分立州”与“分立州同盟”之间的这类摩擦，在弗吉尼亚也发

生了。争吵的原因是州的行政当局拒绝授权杰弗逊·戴维斯先生

的代表们动员弗吉尼亚的民兵并把他们编入同盟军。就这个问

题，陆军部长同约·布·弗洛伊德将军曾交换过非常不客气的信

件。后者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他在布坎南任总统期间当联邦陆

军部长的时候，就准备了南部各州的分立，同时把一大笔公款也

“分”进他的私囊。这位在北部大名鼎鼎的绰号叫做《Ｆｌｏｙｄ，ｔｈｅ

ｔｈｉｅｆ》（窃贼弗洛伊德）的脱离派首领，现在扮演着一个为弗吉尼亚

权利而斗争，反对同盟的战士的角色。“里士满观察家报”就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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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同弗洛伊德的通信发表了一段评论：

“整个通信很好地证明那些滥用里士满同盟权力的人是反对和敌视我州

〈弗吉尼亚〉及其军队的。弗吉尼亚正苦于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但是世界上

的一切都是有自己的限度的，如果再发生不公正的事情，那末本州就忍无可

忍了…… 弗吉尼亚几乎提供了全部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因此贝瑟耳会战

和马纳萨斯会战才打赢了。弗吉尼亚从自己的军用仓库和军械库里拿出

７５０００支步枪和火枪、２３３门火炮及一个头等兵工厂交给同盟使用。能拿武

器的男人一个不留地全部提供给同盟服务。弗吉尼亚不得不用自己的兵力

把敌人从自己的西部边界赶走；而同盟政府的亲信们现在对弗吉尼亚州竟敢

大肆嘲笑，难道不是岂有此理吗？”

在得克萨斯，由于一再把该州的成年男人派往东部，也引起了

对同盟的不满。得克萨斯的代表奥尔丹先生９月３０日在里士满国

会提出了下面的抗议：

“为了讨伐萨布利的威尔德甘斯，曾派出３５００名得克萨斯的精干兵士到

新墨西哥的无水平原去送死。结果敌人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到我州的边界上

来，他们冬季就要过边界。你们把精锐部队从得克萨斯调到密西西比以东，

你们把他们送到弗吉尼亚，你们把他们派到最危险的地段，结果他们在那里

被歼灭了。每个得克萨斯团都有四分之三的人进了坟墓或者因病从军队除

名。如果现政府还要继续这样从得克萨斯抽调能作战的那部分居民来补充

这些受到损失的团的缺额，那末得克萨斯就会破产，而且是无法挽救的破产。

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我的委托者们应该保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

财产和自己的故乡。我代表他们抗议把密西西比以西地区的男子派到东部，

因为这会使他们自己的州给敌人从北东西南四方入侵大开方便之门。”

根据上述南部报纸的几段摘录，可以做出两点结论。第一，同

盟政府为了补充部队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走得太远了。兵源枯竭

了。第二，也是决定性的，里士满的篡国分子企图用来使脱离运动

具有宪法形式的那种《ｓｔａｔｅｒｉｇｈｔｓ》（州权）论，已经开始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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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头转向他们本身。杰弗逊·戴维斯先生终究没有能够“使南部

成为一个国家”，不管他的英国崇拜者格莱斯顿怎样吹牛３５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７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１４日“新闻报”

第３１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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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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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

  选举确实是华盛顿政府的失败３５１。以前的民主党首领们巧妙

地利用了由于财政问题上的失策和军事问题上的错乱而引起的不

满；毫无疑问，正式落入西摩尔分子、伍德分子和贝奈特分子之手

的纽约州，会成为策划危险阴谋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也用不

着夸大这一反动的实际意义。现在的共和党的众议院继续开着

会，新当选的继任者要到１８６３年１２月才来接替它。因此，这次选

举就它涉及华盛顿国会的范围而言，暂时只不过是一个示威而已。

州长的选举，除纽约州之外，其他任何州都没有进行。所以，共和

党依然领导着一些州。共和党人在马萨诸塞、艾奥华、伊利诺斯和

密歇根选举中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他们在纽约、宾夕法尼

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所遭到的失败。

稍为仔细地分析一下民主党所取得的胜利，就可得出与英国

报纸所宣扬的截然不同的结论。纽约市被爱尔兰人的败类腐蚀得

很厉害，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它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

和南部种植场抵押券持有者的巢穴，它老早就无条件地是“民主党

的”了，就像利物浦迄今仍是托利党的一样。纽约州的农村选区这

一次还是投共和党人的票，它们从１８５６年起一直没有改变，不过

没有１８６０年那样热心。此外，这些地方很多享有选举权的男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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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如果把城市选区和农村选区作一个总的计算，那末，就可发

现，民主党人在纽约州所获得的多数，不超过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票。

在宾夕法尼亚，长期摇摆于辉格党３５２和民主党，后来又摇摆于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民主党多数，总共只有３５００票，在印第安

纳还要少些；而在达到８０００票的俄亥俄，被揭发同情南部的民主

党首领们，例如臭名远扬的伐兰狄甘之流，已失去在国会中的位

置。爱尔兰人认定黑人是危险的竞争者。印第安纳和俄亥俄的活

跃的农民除了憎恶奴隶主以外，还憎恶黑人。黑人在他们看来是

工人阶级被奴役被侮辱的象征，而民主党的报刊也天天恫吓他们，

说《ｎｉｇｇｅｒ》〔“黑鬼”〕将大批涌进他们州的领土。加之，由于在弗吉

尼亚的军事指挥糟糕透顶，也正好在这些州引起特别强烈的不满，

因为这些州提供的志愿兵名额最多。

但上述一切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在林肯竞选期间（１８６０

年）是没有内战的，解放黑人的问题也没有提上日程。那时共和党

没有联合废奴派，它在１８６０年竞选运动中除了反对把奴隶制度向

各领地扩展之外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目标，同时还声明它不干涉已

经依法实行了奴隶制度的州实行这一制度。如果当时林肯把解放

奴隶作为战斗口号提出，他毫无疑问会一败涂地。这样的主张是

被坚决排斥了的。

在刚结束的选举中，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共和党人已与废奴

派做同样的事。他们坚决主张立即解放奴隶，不管是为了自己，还

是作为平息叛乱的一种手段。如果估计到这一情况，就会发现，无

论是政府在密歇根、伊利诺斯、马萨诸塞、艾奥华和德拉韦等州得

到的多数票，或者是在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得到的虽居

少数然而数量很多的票，两者都是惊人的。在战前，这样的结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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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马萨诸塞也是不可能的。只要政府和下月举行会议的国会表

现出应有的毅力，那末，废奴派——现在就等于共和党——将到处

获得道义上和数量上的优势。路易·波拿巴的干涉阴谋３５３正“从

外部”巩固着他们的阵地。现在唯一的危险就是继续任用麦克累

伦那样的将军，他们除无能之外，还是公开的ｐｒｏｓｌａｖｅｒｙｍｅｎ〔奴

隶制拥护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３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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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麦克累伦的免职

  麦克累伦免职！——这就是林肯对民主党人选举获胜的回

答。

民主党报刊曾经十分肯定地断言，西摩尔当选为纽约州州长

以后，林肯所发布的自１８６３年１月１日起在脱离派地区废除奴隶

制度的宣言将立即取消。但是，这个预言上面的油墨还没有干，他

们心爱的将军——他们喜爱他，是因为“除了大失败之外，他最害

怕的是大胜利”——就被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回到平民生活里去

了。

读者们记得，麦克累伦曾针对林肯的这个宣言发表了一个反

宣言，这就是他向他的军队发布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中，他虽然也

禁止对总统的指示有任何反对举动，但同时里面也有这样的不祥

的语句：“公民的职责是使用选票箱来纠正政府所犯的错误或影响

政府的政策。”这样，统率着美国主要军团的麦克累伦就迈过总

统诉诸即将进行的选举了。他把他的显要地位的重量投到了天平

盘上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他对总统政策的敌视，其逼人之

甚，除了发动一个西班牙式的政变之外，再不能有更厉害的了。因

此，在民主党人选举获胜之后，林肯就只剩下了一个抉择：或者堕

落为同情奴隶主的妥协派的工具，或者除掉麦克累伦，把妥协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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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的支柱拔掉。

可见，麦克累伦在现在这个时候被免职，乃是一个政治示威。

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说，这件事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ｉｎｃｈｉｅｆ〔总司令〕哈勒克在给陆军部长的报告中，曾控告麦克累伦

公然不服从命令。情况是这样：１０月６日，同盟军在马里兰失败后

不久，哈勒克即下令渡过波托马克河，这是因为，正好波托马克河

及其支流水浅，为军事行动造成了有利的条件。麦克累伦违抗这

个命令，借口他的军队缺乏给养无法前进而按兵不动。哈勒克在

上述报告中证明，这是虚伪的遁词，东路军比起西路军在供应上享

有很大的优先权，而且在波托马克河南岸可以像在北岸一样得到

所缺少的物资。除了哈勒克的这个报告以外，还有一个报告。在这

第二个报告中，奉命调查哈帕尔斯渡口的军械库被放弃给同盟军

一事３５４的委员会，控告麦克累伦在集结军械库附近的联邦军去解

围时缓慢得不可思议——他让他们每天仅行进６英里（约合１．５

德里）。这两个报告，即哈勒克的报告和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在民

主党人选举获胜之前就已经到了总统手里。

关于麦克累伦的统帅才干，本报的文章已经多次谈过了①，所

以只要回忆一下他曾经怎样力求用战略迂回来代替战术决定，怎

样不知疲倦地发掘一些参谋部的审慎考虑来为自己既不能利用胜

利又不能预见失败作辩护，也就够了。短暂的马里兰之战使他获

得了非份的光荣。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他当时是从哈勒克将

军那里接到总的进攻命令的，哈勒克也就是拟定第一次肯塔基战

役计划的人；至于联邦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则完全是由于下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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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特别是阵亡了的勒诺将军和伤势尚未痊愈的胡克将军的勇

敢作战。拿破仑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在战场上，处处

都同样有危险；谁想要躲避它，谁就一定会落到它的口里。麦克累

伦显然熟知这条公理，但是他却没有从里面得出拿破仑想要他的

哥哥得出的实际结论。麦克累伦在其全部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到

过战场，从来没有置身于炮火之下——这是卡尼将军在一封信中

曾经尖锐地指出过的他的一个特点，这封信是卡尼在波普指挥下

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以后，被他的兄弟发表出来的。

麦克累伦善于用审慎持重、沉默寡言和摆架子不与人往来的

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平庸。使他获得北部民主党无限信任和脱离

派方面的“衷心感谢”的，正是他的缺点。他用组成一个在军事史

上空前庞大的总参谋部的办法在高级军官中弄到了许多拥护者。

一部分西点军校出身、曾经在以前的联邦军中服务过的老军官敌

视后起的“平民将领”，并暗中同情敌方的“伙伴”，这些人在他那里

找到了支持。至于兵士，只不过是从传闻中知道他的军事才能，但

是他们却把军需供应方面的一切功劳都算给了他，并且非常称许

他审慎宽厚。一个统帅必须具备的品德，麦克累伦只具备一种：善

于在军队中为自己博得人望。

麦克累伦的继任者伯恩赛德不大为人所知，所以不能对他有

所评论。他属于共和党。但是，接管麦克累伦亲自指挥下的那个军

团的指挥权的胡克，则无可争论地是联邦方面的最有才能的猛将

之一，在军队中被人称为《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Ｊｏｅ》（“善战的约”），他在马里

兰的胜利中起了最大的作用。他是一个废奴主义者。

向我们报道了麦克累伦免职消息的那些美国报纸，也向我们

报道了林肯的坚定的声明：他一丝一毫也不从他的宣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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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星报”公正地评论说：“林肯向世界表明了自己是一个迟缓然而坚定

的人，他行动特别谨慎，但是从不后退。他执政以来的每一步都迈得正确，而

且每一步都努力坚持。从决心消灭各领地内的奴隶制度开始，他终于走向整

个‘反奴隶制运动’的主要目标——从联邦的全部土地上根除奴隶制度，并且

现在就已经建树了一个伟大的功勋，那就是：他使联邦对于奴隶制度的继续

存在再也不负任何责任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９日“新闻报”

第３２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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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国的中立。——南部

各州的状况

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伦敦内阁与华盛顿政府之间关于私掠船“亚拉巴马号”的谈判

仍在继续３５５，而与此同时，又开始了一个关于在英国港口重新装备

同盟军战舰一事的谈判。弗兰西斯·威·纽曼教授，英国激进派

理论家之一，在今天的“晨星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一段

话：

“美国驻利物浦领事从一个英国法学家那里证实装备‘亚拉巴马号’为非

法之后，立即就向约翰·罗素勋爵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王室法官们在被

询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也确认其为非法。但是追究的过程却拖得这样长，使

海上强盗在这个时候逃走了。现在，在利物浦还有一支多少已经装甲的船只

组成的小舰队，正准备以强力打破美国的封锁。此外，还有一帮海盗船正等

待适当时机追随‘亚拉巴马号’之后，走那条不名誉的道路。难道我们的政府

这一次仍然闭上眼睛，让这些‘亚拉巴马号’的追随者自由离去吗？我担心会

这样。格莱斯顿先生在新堡演说时声称，据他所知，叛乱者的总统，他所极力

赞扬的人，不久即将拥有一支自己的舰队。这里是不是暗指他的利物浦朋友

们所建造的那些船只呢？…… 帕麦斯顿勋爵和罗素勋爵以及托利党人都对

共和党那样仇恨以致连一点踌躇和动摇都没有；而格莱斯顿先生，可能的未

来的首相，则公开赞扬那些发誓要永远保持并扩展奴隶制度的无信义的篡夺

者。”

在今天收到的美国报纸中，最有意思的恐怕是一家同盟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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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星报”公正地评论说：“林肯向世界表明了自己是一个迟缓然而坚定

的人，他行动特别谨慎，但是从不后退。他执政以来的每一步都迈得正确，而

且每一步都努力坚持。从决心消灭各领地内的奴隶制度开始，他终于走向整

个‘反奴隶制运动’的主要目标——从联邦的全部土地上根除奴隶制度，并且

现在就已经建树了一个伟大的功勋，那就是：他使联邦对于奴隶制度的继续

存在再也不负任何责任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９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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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里士满观察家报”。它载有一篇详细谈论当前实况的文章，

现在我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摘录如下：

“敌方海上实力骤然大增，我们的前途实堪忧虑。这一种实力增长得这

样多，在许多方面都比敌人的陆上实力对我们更危险。北方佬现在握有的战

舰较战争爆发时多２００艘。他们正在大力准备即将到来的冬季海战，同时，除

开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船只之外，还有约５０艘装甲军舰在建造中。我们有

充足理由预计，今年冬季攻打我们沿海地区的北方佬的舰队，其装备与构造

将远远超过以前。即将开始的远征有十分重大的目的。它意在夺取我们最后

的一些海港，完成封锁，最后则是选择几个地点侵入南部地区，以便在新年开

始时在那里实行解放奴隶的法律。如果否认我们的敌人在拿下我们最后的

一些海港之后必将获得的优势，或者轻率地安慰自己，以为即使这样我们仍

然能在内陆地区的战斗中击败敌人，都是荒唐的…… 如果查理斯顿、萨凡那

和谋比耳陷于敌手，封锁即将十分严格地实行起来，其严格程度将是我们根

据先前的痛苦经验所不能设想的。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在大西洋这边建设一

支舰队的想法，再一次面临这样的屈辱性的抉择：或者拱手把船只交给敌人，

或者亲手将它们毁坏。我们产棉诸州纵横交织的铁路网将受到一定的破坏，

而那时我们就会相信（可能已经太晚），我们寄以如此巨大希望的陆战，不得

不在大军的供应、给养与集中都已不可能的环境下进行…… 可是我们的海

港被占的致命后果，还比不上另一个更大的危险，这次战争中最严重的一个

危险，即敌人在产棉各州占领若干地点，从这些地点实行解放奴隶的计划。

当然，为了保证废奴派的这个得意措施能够实现，为了林肯先生在１月１日

以前紧紧塞在瓶子里的复仇精神不致于像苏打水似的无害于人地咝咝消散，

正在作着巨大的努力…… 他们的努力现在是指向我们最容易受害的阵地，

他们想毒害南部的人心…… 预言未来的厄运，是会引起盲目信任政府并把

吹嘘当做爱国的群众的不满的…… 我们并不断言查理斯顿、萨凡那和谋比

耳没有防御准备。在南部，自然有不少的军事权威，他们都说这些港口比直

布罗陀还要坚固；但是军人们和他们的附和者是太好用骗人的保证来安慰我

们的人民了…… 我们就听到过人们对新奥尔良说过这样的保证。从他们所

描写的来看，新奥尔良的工事比泰尔城抵抗亚历山大的时候还要坚固。可

是，人们在一个早晨醒来，却看见敌人的旗帜在它的港口上飘扬着……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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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港口的防务成了官方的秘密。但是最近的一些迹象是十分令人难安的。几

个星期以前，加尔维斯敦差不多未经战斗就陷于敌手。当地的报纸被禁止谈

论这个城市的防御手段。除此之外，政府的聋耳朵听不到一个求援的呼声。

人民一直平静着。对他们的要求是安于无知，信任领袖，顺从天命，说这就是

爱国。就这样，另一个胜利又送给了敌人…… 这种把一切军事问题都用极端

秘密的幕布包裹起来的办法，已经给南部招致了恶果。诚然，这个办法可以

使批评化为沉默，把政府的错误遮盖起来，但是它没有迷惑住敌人。敌人一

向都准确地知道我们的防御工事的状况，而我们的人民只是在它们陷落到北

方佬手中的时候才知道它们的弱点。”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６２年１２月４日“新闻报”

第３３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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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手稿）



卡·马 克 思

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贵报第８３号上所谈的１８６１年我在柏林期间的一件趣事３５６，

只有“一个毛病”：纯属臆造。特据实更正如上。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柏林

改革报”第８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手稿

已与“柏林改革报”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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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支援波兰的呼吁书３５７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波兰国民政府３５８代表的同意下，

授权以下诸人组成的委员会在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的德意志工

人中为波兰组织募捐。即使这样做只能给波兰人带来很少的物质

援助，但对他们仍将是很大的道义上的支持。

波兰问题就是德国问题。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

统一的德国，就不可能使德国摆脱从第一次瓜分波兰３５９时开始造

成的对俄国的从属地位。德国贵族阶级早就承认沙皇是幕后的最

高的国家统治者。德国资产阶级一声不响，消极冷淡地坐视英勇

的人民遭到屠杀，而只有人民仍在俄国人的侵犯面前保卫着德国。

一部分资产阶级了解到眼前的危险，但他们却甘愿牺牲全德的利

益而保全单个的德意志各邦的利益，而这些邦的继续存在是同德

国的四分五裂、同俄国霸权的继续保留有不解之缘的。另一部分

资产阶级认为专制制度在东方，就像波拿巴制度在西方一样，是秩

序的必要支柱。最后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则是那样专注于发财致

富的大事，以致完全丧失了理解伟大历史事件和看出它们的相互

联系的能力。在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２年，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还通过喧嚷

一时的声援波兰的示威３６０强迫联邦议会采取坚决行动。现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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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最疯狂的敌人——因而也是俄国的最好的工具，就是所谓民

族联盟３６１的自由派的名公。任何人都能自己作出结论，这个自由

主义的亲俄派和普鲁士上层有着怎样的联系。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德国工人阶级对波兰、对国外的职责

——也是它本身荣誉的要求——就是大声疾呼，抗议德国对波兰

同时也是对德国和对欧洲的背叛。恢复波兰，这就是在资产阶级

自由派从自己的旗帜上勾掉这一光荣口号之后应该大书特书在德

国工人阶级旗帜上的口号。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

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

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

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

虽然警察制度不许可工人阶级在德国组织这样的群众发动声

援波兰，但它决不能强使工人阶级由于旁观和沉默而在全世界面

前背上参予背叛的恶名。

由以下诸人组成的委员会请求将捐款寄给协会的房主博勒特

先生，地址是：伦敦索荷区拿骚街２号。经费在协会监督下开支。

一当这次募捐的目的许可，报告即行公布。

         博勋特  贝格尔  埃卡留斯

         克吕格尔 列斯纳  利姆堡

         林登   马茨腊特 塔奇基

         图普斯  沃尔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３年１０月底

１８６３年１１月以传单形式在伦敦

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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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数

致“曼彻斯特卫报”编辑

阁下：

关于丹麦战争３６２中作战军队的比较人数，目前正流传着十分

荒唐的谣言。一般都认为，德国部队对丹麦部队的人数优势至少

是三比一。为了指明这不大符合实际情况，我想详细报道一下每

支军队的人数，至少是步兵的人数，因为现在很难得到有关骑兵和

炮兵的确切材料。

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驻扎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部队如下：

第一师（师长格尔拉赫中将）： 营：

第一旅——第二和第二十二步兵团 ４…………………………

第二旅——第三和第十八步兵团 ４……………………………

第三旅——第十七和第十九步兵团 ４…………………………

第二师（杜普拉特少将）：

第四旅——第四和第六步兵团 ４………………………………

第五旅——第七和第十二步兵团 ４……………………………

第六旅——第五和第十步兵团 ４………………………………

第三师（施泰因曼少将）：

第七旅——第一和第十一步兵团 ４……………………………

第八旅——第九和第二十步兵团 ４……………………………

第九旅——第十六和第二十一步兵团 ４………………………

    共 计（营）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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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每营８００人（满员是８７０名兵士和军官） 约２８８００人………

骑兵，４１ ２团，每团５６０人 ２５００人…………………………………

炮兵，约 ３０００人……………………………………………………

总 共（丹麦部队） ３４３００人……………………………

这个材料不包括２月份头几天派到什列斯维希的那几个基干

营和预备营，但是已经不可能查明它们的任何详细情况。

奥地利人派赴战场的是第六军，该军由以下部队组成：

贡德雷库尔特将军的旅： 营：

普鲁士国王步兵团 ３…………………………………………………

马提尼男爵步兵团 ３…………………………………………………

第十八猎兵营 １………………………………………………………

诺斯提茨将军的旅：

比利时国王步兵团 ３…………………………………………………

黑森大公步兵团 ３……………………………………………………

第九猎兵营 １…………………………………………………………

托马斯将军的旅：

科罗尼尼伯爵步兵团 ３………………………………………………

霍尔施坦亲王步兵团 ３………………………………………………

猎兵营（番号不详） １…………………………………………………

多尔木斯将军的旅：

２个步兵团和１个猎兵营（番号和名称不详） ７……………………

  共 计（营） ２８…………………………………………………

或者，每营８００人（奥军目前编制中的相当大的数字） ２２４００人………

骑兵，约 ２０００人……………………………………………………

炮兵，约 ２６００人……………………………………………………

  共 计 约 ２７０００人……………………………………

普鲁士人派出的部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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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联合军：

   第六师： 营：

第十一旅，第二十和第六十团 ６……………………………………

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四团 ６………………………………

此外，第三十五轻步兵团 ３…………………………………………

   第十三师： 营：

第二十五旅，第十三和第五十三团 ６………………………………

第二十六旅，第十五和第五十五团 ６………………………………

第七猎兵营 １…………………………………………………………

 ２、米耳贝将军的近卫师：

第一旅，第三和第四近卫步兵团 ６…………………………………

第二旅，第三和第四近卫掷弹兵团 ６………………………………

近卫猎兵 １……………………………………………………………

  共 计 ４１………………………………………………………

或者，每营８００人 ３２８００人…………………………………………

骑兵 ３０００人…………………………………………………………

炮兵 ３０００人…………………………………………………………

３８８００人

奥军 ２７０００人………………………………………………………

  联军总数 ６５８００人………………………………………

由此可见，丹麦兵士和联军兵士的比例是一比二弱。如果注意到

丹麦在丹涅维尔克、杜佩尔和弗雷德里西亚的工事的防御能力，那

末现有的人数优势只不过是保证胜利所必需的。现在的力量对

比，同１８１５年决定了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对拿破仑的优势的那种力

量对比，差不多是一样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４年２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６４年２月１６日“曼彻斯特卫报”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曼彻斯特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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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英国的反德兵力

１８６４年６月２７日于曼彻斯特

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英国用战争威胁着德国
３６３
。据

“联合勤务报”报道，已经下令品利科（伦敦）军用仓库和乌里治军

械库准备３万人所需的服装和装备，以应急用；而过不几天，我们

可以指望，将听到拉芒什海峡舰队开赴松德海峡或贝耳特海峡①

（？）的消息。

关于英国现有的武装力量，“陆海军报”已向我们作了报道。

在该报６月２５日的那一号上说道：

“准备就绪和我们可以立即下令起锚的海军力量如下：

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埃德加号’，木制战舰………… ６００ ７１ ３０９４ ８１０

‘勇士号’，装甲舰……………… １２５０ ４０ ６１０９ ７０５

‘黑亲王号’，装甲舰…………… １２５０ ４１ ６１０９ ７０５

‘皇夫号’，装甲舰……………… １０００ ３５ ４０４５ ６０５

‘赫克脱号’，装甲舰…………… ８００ ２８ ４０８９ ５３０

‘卫国号’，装甲舰……………… ６００ １６ ３７２０ ４５７

‘曙光号’，木制巡航舰………… ４００ ３５ ２５５８ ５１５

‘加拉蒂亚号’，木制巡航舰…… ８００ ２６ ３２２７ ５１５

９１６

① 大贝耳特海峡和小贝耳特海峡。——编者注



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狼貛号’，木制轻巡航舰……… ４００ ２１ １７０３ ２７５

‘探索号’，装甲舰……………… ２００ ４ １２５３ １３５

‘兴业号’，装甲舰……………… １６０ ４ ９９３ １２１

‘喷泉号’，木制明轮式蒸汽舰 …… ２８０ ６ １０５４ １７５

‘保险号’，木制战舰…………… ２００ ４ ６８１ ９０

‘萨拉密斯号’，木制明轮式蒸汽舰… ２５０ ２ ？ ６５

‘屈林鸠罗号’，木制炮舰……… ６０ ２ ２６８ ２４

  另外，为了在波罗的海和丹麦沿海水浅而狭窄的航道上有吃水量较小的

特种舰船，海军部已下令以下战舰准备出海：

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科第丽霞号’，木制轻巡航舰 …… １５０ １１ ５７９ １３０

‘小鹿号’，木制轻巡航舰……… １００ １７ ７５１ １７５

‘赛跑者号’，木制轻巡航舰…… １５０ １１ ５７９ １３０

此外，以下的新制战舰即将造好：

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阿基里斯号’，装甲舰………… １２５０ ３０ ６１２１ ７０５

‘英王号’，炮塔装甲舰………… ８００ ５ ３９６３ ５００

‘凯利多尼亚号’，装甲舰……… １０００ ３５ ４１２５ ６０５

‘大洋号’，装甲舰……………… １０００ ３５ ４０４７ ６０５

  这里还应该加上许多后备蒸汽舰，最后，还有一些岸防船舰，其中包括

１５艘６０马力、装有２门重炮的炮舰。”

在“陆海军报”看来，这１５艘炮舰将像牛虻一般骚扰敌人，它

们是怎么也摆脱不开的。（好像普鲁士人在波罗的海没有２２只同

样的牛虻似的！）

这就是“陆海军报”关于舰队所说的一切。去年我们曾到装甲

舰队的几艘战舰上去看了看，另外，也很注意地观看了它们的试

航。原来这些装甲舰没有一艘能在暴风雨的大海里支持得住。“皇

夫号”去年冬天在爱尔兰海航行时遇到风暴差一点沉没，而这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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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任何一只木制战舰也是容易经受住的。可见这些战舰只能用于

个别的、事先策划好的行动（进行海战或袭击岸防工事），这种行动

一完成，就得返回港口。它们不适于进行封锁之类的行动。这些战

舰的装甲大部分是
１
２英寸的，用各种轧制铁制成，用各种方法镶

上，但不管怎样总是镶在２英尺厚的木垫上，连完全用铁制成的战

舰也不例外。但没有一块装甲能经得住惠特沃思七十磅平头钢质

弹，大多数甚至经不住状似炮弹的惠特沃思七十磅钢质爆炸弹。

在普鲁士现在正在铸造这种口径的线膛炮，以及旧式的四十八磅

炮，这种炮的口径与上述惠特沃思炮的口径大致相同。用这种炮

发射的筒式平头（无尖）钢质弹能够穿透这种装甲，即使这种炮弹

的后半部是空的，并装有炸药。惠特沃思的试验证明，向铁甲射击

时这种爆炸弹不需要任何传爆装置；在穿甲时产生高温，使炮弹自

热化，其中的火药就会燃烧。

装甲舰的装备通常由六十八磅滑膛舷炮（８英寸口径）和用基

轴安装在舰首和舰尾的阿姆斯特朗式一一○磅炮（７英寸口径）组

成。其中有些还装有阿姆斯特朗式四十磅和七十磅舷炮，但不知

道是否能用六十八磅炮代替。旧式的六十八磅炮是一种很可观，

很安全，口径也很合适的炮，它在２０００步以内可以很好地发挥作

用，无疑是英国舰队最好的一种炮。相反，后装的阿姆斯特朗式炮

却很不安全，因为炮膛内的膛线由于炮弹的铅皮包得不好而很快

就蒙上一层铅，特别是因为炮门毫不中用。炮门是由从上面快嵌

到炮口底壁的一块用螺丝从后面拧紧的长方形铁板构成的。炮的

口径７英寸，炮弹就要重１１０磅，而炮门总共不过１３５磅，所以很

自然，发射几下以后，由于火药灰的关系，炮门就不能嵌得很紧了，

因此一当火药气体从下面罩住炮门，炮门就要蹦出来，高高地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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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舰队都不大喜欢用阿姆斯特朗式

炮，尽管这种炮打得很准。

在“英王号”上，有４座圆顶或炮塔将装上５门很重的炮，这些

炮的性能还不清楚。它的装甲不是嵌在木垫上。这艘舰在大海上

能有多大作用，将来就会看到。

较小的，而且一般是木制战舰主要装有三十二磅滑膛舷炮，炮

身长９英尺６英寸或１０英尺。这是一种与六十八磅炮不同的很好

的炮，它能很好地承受重量达实心弹
１
３的装药，就它的口径来说，

它能很准确地击中目标。但在大型舰船的船舷也装有几门口径８

英寸的轻掷弹炮。基轴上的炮有的是８英寸滑膛炮，轻型或较重

型，有的则是可以发射４０、７０或１１０磅重的椭圆形炮弹的阿姆斯

特朗式炮。

大型装甲舰的吃水量至少是２５英尺，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把它

们与战列舰和最重型巡航舰等同看待。因此它们不适用于狭小的

和水浅的地区，航道很深的狭湾和河口例外，在这里它们可以用来

轰击岸防炮台和要塞。在这里，如果防御方面的炮过轻，而炮弹又

不是钢制的，则它们是有危险性的。普鲁士的二十四磅线膛炮的

钢弹是否能穿透它们的装甲，这还是个问题。但对于四十八磅线

膛炮说来，这无论如何是可以做到的，只要炮弹由钢制成而且弹头

削平，只要炮能够承受炮弹重量的
１
６到

１
４的装药，而且射程在

６００—８００步以内。我们用克虏伯铸钢就能很容易地制成７英寸或

８英寸线膛炮，如果把这些炮安在适当的地点，即使数量不多，也

会很快使英国的重型装甲舰无伤于我国海岸。不过炮弹必须是钢

制的，呈圆筒状，不要有任何尖头或圆头，这样，即使炮弹在成倾斜

角度射击时也能用它那锋利的边沿刮住铁甲。惠特沃思甚至从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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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上的入射角也能用这种炮弹穿透铁甲。同样，这样重的炮最

好是完全不要进行后装药的试验，因为当火炮的口径大于一定口

径时这样做无疑是危险的；但要进行长期的试验又没有时

间。    

这就是舰队的情况；现在我们听听“陆海军报”关于现有陆军

的报道：

“骑兵。第四、五、六近卫龙骑兵团，第一、二（龙骑兵）团，第三、四、八（骠

骑兵）团，第九（枪骑兵）团，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骠骑兵）

团。每团６５０人，包括军官在内，共１０７００人。

炮兵。１０个骑炮连（每连６门炮），２６个野炮连（行军的），每连也是６门

炮，还有２５个要塞炮兵连。总共２１６门野炮，１３７００人。

工兵。２０个连和２个辎重连，共２７００人。

步兵。第二、三、五、六、八、十、十一、十三、十四、二十四、二十六、二十

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五十三、五十八、五十

九、六十、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九、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八十三、八十四、

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各团的第一营，第一、十二和六十团的第二营。另外，

还有第二十一、三十九和六十二团的第一营正在从美国归国途中，总共３９个

营。把后备连除外，每个营在出征时约有７８０人，或者说大致有３万训练好的

人。此外还要加上整个陆军的后备部队，共１８０００人，作为第一次补充，最后，

还有近卫部队（１３００名骑兵和６０００名步兵）。

总计：骑兵１２０００人，炮兵１３７００人，工兵２７００人，步兵５４０００人，共

８２０００人。但是要想确定有多少力量可以立即出征，就必须首先把作为后备

的１８０００人除外，然后还要扣除２５％的非战斗人员和国内所不可缺少的部

队。这样一来，训练得很好而且有战斗经验的仍有４８０００人左右，他们已准备

好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情，只要辅助机关和管理机关给予他们应有的支

援。这个数目差不多有一半是由新兵组成的轮值后备队。我们不知道刚刚结

束今年集训的民军有多少人，但看来要比１８６３年多，当时参加检阅的民军就

有１０２０００人。最后，志愿兵约有１６００００人。”

这就是“陆海军报”所报道的。今天，看来这个统计大概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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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我们除此而外还想向诸位读者提供有关英国陆军的确切

材料。但愿我们德国军队确信一点：一旦他们同英国人发生冲突，

他们的对手是会与那些勇敢有余而训练不足的迟钝的丹麦人完全

不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４年６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６４年７月６日“军事总汇报”

第２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军事总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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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３６４

  金累克论克里木战争一书３６５在英国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

动，这是应该的。这本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而且也不能不

是这样，因为作者手头有英军司令部的文件，有英国高级军官写的

许多札记，还有不少专为他写的俄军将领的回忆录３６６。尽管如此，

这本书从它对战争事件的叙述来说，不像是一部历史著作，倒像是

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英军总司令腊格伦勋爵，而其最

终目的就是夸赞英国军队，以致达到荒谬的程度。

金累克的书很可能在德国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本书把法国人

在阿尔马河胜利３６７中的作用贬到了极点，对俄国人抱着表面上可

敬的无偏私的态度；它引用的是来自所有三个参战国已经广为人

知的材料，而且也没有梯也尔及其同伙所特有的那种又讨厌又可

笑的法国式的吹嘘。但是我们的英国朋友也并不反对吹嘘；尽管

他们吹嘘得比法国人更妙，但过分渲染的程度在这里仍然不下于

法国人。仅仅从这一点来说，把那层小说文学的外衣从这部至今

已出两卷的书中的唯一战争事件——阿尔马河会战的描述上剥下

来，把真正新的历史材料同金累克先生著作中连篇累牍的渲染、夸

大和捏造分开，就是很有趣味的事。

但是，除此而外，从战术的角度来看，阿尔马河会战还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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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特殊的意义的，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应有的评价。在

这次战役中，两种不同的战术队形在滑铁卢之役以后第一次重新

相遇，其中一种基本上为所有的欧洲军队所采用，而另一种则为他

们所摈弃，只有英国军队例外。在阿尔马河上，英军以横队对付俄

军的纵队，没有特别费劲就把它们打垮了。不管怎样，这证明旧的

横队还没有完全过时，像大陆上一些战术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所

以，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比较详细地加以探讨的。

一

金累克所引用的关于双方兵力的数字材料极不确切。关于

英军，他手头有官方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确定投入战斗的步兵和

炮兵共２５４０４名，骑兵１０００名稍多，还有６０门火炮。这些数字可

以说是可靠的。法军的人数，他概算为３万人，有６８门火炮；还应

该加上７０００名土军。按整数算，联军共６３０００人，１２８门火炮，这

大体上看来是相当正确的。但在计算俄军的时候，金累克先生却

发生了困难。诚然，阿尼奇科夫的“克里木远征”一书（德译本１８５７

年柏林米特勒出版社版第１册）３６８现在是把团、营、骑兵连和炮兵

连的名称和番号都罗列出来了，其根据显然是官方资料，其中任何

一个重要之点直到目前都没有被否定过。按照这个统计，俄军在

阿尔马河上有４２个营，１６个骑兵连，１１个哥萨克百人队和１０个

半炮兵连的９６门火炮，总计３５０００人。但这并不能使金累克先生

满意。他进行了专门的统计，并且经常把阿尼奇科夫的书当做自

己的资料来源，而所得出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但是又不认为必须有

凭有据地论证他的那些与资料来源有出人的数字。一般说来，全

８２６ 弗·恩 格 斯



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总是在谈到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地方引用目击

者的证词，而不是在提出新的大胆的论断的时候引用这样的证

词。    

就步兵来说，两个统计相差无几。据阿尼奇科夫统计，共有４０

个基干营，１个猎兵营和半个海军陆战营。金累克把后面这半个营

变成２个营，并且引证了霍达谢维奇（塔鲁提诺步兵团少校）这个

似乎看到过这２个营的人的材料３６９。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金累克

自己也承认，俄军认为这些部队无足轻重。此外，他还把阿尼奇科

夫提到的２个工兵连变成了整整１个营，并到处把他们当做步兵

来算。

但是在骑兵方面，金累克的夸大就突出得多了。在谈到整个

战役的时候，一遇到适当的机会，他就强调指出，俄军在战场上有

“３４００杆长矛①”，而在每个会战计划中俄军右翼后面都有一个大

纵队，并且注明在这里有俄军骑兵３０００人。书中时时提醒我们想

到这３０００人惊人地无所作为，想到他们在近旁对于只有１０００多

名骑兵的英军是危险的。金累克百般提防我们去注意这支骑兵中

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哥萨克，而这些哥萨克，人人都知道，他们是不

适于以密集队形同正规骑兵作战的。由于全书暴露出对整个军事

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个大错误应当说是出于无知，不便说是出于恶

意。

至于炮兵，在这里金累克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上面已经指

出，照阿尼奇科夫统计，火炮共有９６门，分别属于１０个被详细记

述的轻重野炮速，外加４门系驾舰炮。他还确切地指出其中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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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连作战时的位置。金累克也提到了这些炮兵连（个别在番号

上稍有出入），但除此之外，他还另加了３个炮兵连。阿尼奇科夫

所提到的第十七旅第五炮兵连，在金累克的最初阵地上就出现了

两次：第一次是在左翼（第２３１页），紧接着又在总预备队中再一次

出现（第２３５页）！同样地，据阿尼奇科夫记述，第十七旅第三炮兵

连那里根本没有，但在金累克的书中又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左

翼，第二次是在中央作为“阵地炮兵连”！大家都知道，照克里木战

争时期俄军炮兵的编制来看（参看哈克斯特豪森“俄国概论”３７０），

每个炮兵旅只有１个由１２门火炮组成的重炮连，后来炮兵连由８

门火炮组成时，旅里看来也只能有第一和第二重炮连，决不会有第

三重炮连，——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却根本不去管它。他只顾把英

军在阿尔马河上的英勇功绩写得尽量更不平凡一些，为此他就必

须有尽量更多的俄军的火炮。所以，只要他在俄国人的报告（除阿

尼奇科夫的以外，这些报告对于了解这些细节都不太适用）里找到

任何一个阿尼奇科夫没有提到的炮兵连，他就认为是阿尼奇科夫

忘记提到这个炮兵连了，于是就不慌不忙地把这个炮兵连同阿尼

奇科夫提到的炮兵连加在一起。如果同一个炮兵连他是在不同的

资料里两个不同的战场上找到的，他就满不在乎地算它两次，万不

得已时就说一次是指轻炮连，另一次是指重炮连。

金累克要了所有这些戏法之后，才不过弄到１３个半炮兵连，

每连按８门火炮计算，总共１０８门，而且由于他忽略了阿尼奇科夫

所说的第十六旅的３个炮兵连仍然是旧编制——１２门火炮（由此

可见金累克的工作是多么表面），所以同阿尼奇科夫的统计相比，

总共只多了１２门火炮。总之，金累克不得不特别卖力，以便使阿

尔马河上的高地布满俄军的火炮。在这方面，被英国人过甚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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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叫做“大多面堡”的一个野战工事帮了他的忙。阿尼奇科夫所说

的只是：

“道路右方的有利阵地由那个旅（第十六旅）的第一炮兵连驻守，以横墙

作掩护。”

金累克虽然也十分正确地记述了这个不太重要的工事，但他

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它的后面都是一些普通的十二磅炮，所以他

断言这是一些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重炮。不错，霍达谢维奇也

断言那里有第十六旅第二炮兵连的火炮（他把第一炮兵连和第二

炮兵连弄混了），但是那些至今尚保存在乌里治的加农炮和榴弹炮

的口径证明，这些火炮并不是正规的野炮（第２３３页）。金累克并

未就此罢休。在第２２９页上他十分明确地说：

“这是些三十二磅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

１８４９年普法尔茨起义时，起义者的某些首领总是把他们的部

队节节败退的原因归之于他们受到“二十四磅实心燃烧弹”的射

击。说这种话的人当然决不会料到用来发射这种可怕的实心弹的

榴弹炮会被金累克先生在阿尔马河上缴获。这些二十四磅实心弹

对于……意味着什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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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火炮距离康罗贝尔（他的师受到俄军火炮的牵制）有

１５００步，而康罗贝尔自己的炮兵至少要迂回半德里①才能到达那

里；最后，拿破仑亲王被阻在离康罗贝尔１２００步远的河谷，拖延了

渡河。他的部队这样分散在宽６０００步的正面上，特别是博斯凯的

处境危险，终于引起了圣阿尔诺元帅的很大恐惧，以致他决定采取

拚命的手段——把自己的全部预备队调上去。鲁尔梅耳旅继布阿

之后被调了上去，而德·奥雷耳旅则不得不去加强拿破仑亲王。

圣阿尔诺把他的２支预备队派往２个早已挤满了部队的隘口，这

样他就把自己的兵力最后完全分散了。如果这一切不是出自法国

官方报告（“东方战争历史图集”３７１），几乎令人不能置信。

这一切在俄军的眼中是怎样的呢，是什么把法军从这种危险

处境中救出来的呢？

俄军左翼由基尔亚科夫指挥。他是这样对付康罗贝尔和拿破

仑亲王的：第一线是４个预备营（属布列斯特团和别洛斯托克

团）——部队质量中等，第二线是塔鲁提诺团的４个营，预备队是

莫斯科团的４个营和明斯克团的第二营，后者配备了４门火炮（第

十七炮兵旅第四炮兵连）进一步向左方移动，以监视海岸地区。博

罗迪诺团的４个营也归他指挥，这４个营更靠近东边，紧挨着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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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他们的任务决不是仅仅限于参加散兵战，他

们差不多是专门打英军的。所以，对付法军的总共是１３个营８门

火炮。

当博斯凯的迂回纵队开始出现在阿尔马河以南的台地上时，

缅施科夫公爵本人就转向左翼，并带走总预备队中明斯克步兵团

的其余３个营，１个步炮连和２个骑炮连，还有６个骠骑兵连。在

此以前，战斗只限于散兵战和炮战；俄军大部分稍向后退，法军

——拿破仑和康罗贝尔——甚至还未出现在台地上，或者说离得

很远（博斯凯、布阿、鲁尔梅耳），暂时还不能投入战斗。因为拿破

仑亲王的部队深深陷在隘口尚未走出，所以，除了隐蔽在台地后面

的康罗贝尔师以外，俄军就没有任何别的进攻点了。为了对付康

罗贝尔师，缅施科夫用明斯克团和莫斯科团的８个营编成一个庞

大纵队——正面２个营，纵深４个营，全部成进攻纵队在中央取

齐。他被召回到自己的中心地点以后，就把这支孤立无援的一大

群人交给基尔亚科夫指挥，并下令立即进攻。当这个纵队接近了

法军，到步骑枪射击距离时，法军“再也不能支持住巨大步兵纵队

逼近时施加于大陆兵士的心脏的压力了”（第４００页）。

他们沿斜坡进一步往下撤退。但这时越过了起伏地走到稍偏

右方的康罗贝尔的２个炮兵连和博斯凯的炮兵连一同走来了；他

们迅速把火炮拉入阵地，并对这一大群俄军的左翼展开了有效的

射击，俄军急忙逃匿。法军步兵没有追击。

基尔亚科夫的４个预备营，照霍达谢维奇的说法，在散兵射击

和火炮射击下“消失了”；塔鲁提诺团的４个营损失也很大；庞大纵

队的８个营肯定已不能立即恢复攻击。德·奥雷耳和康罗贝尔的

法国步兵在炮兵的掩护下现在已在台地展开，博斯凯也接近了炮

３３６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二



兵；最后，拿破仑亲王（原由他指挥的朱阿夫兵第二团余部已并入

康罗贝尔的部队）的部队也开始攀登高地。力量的优势已经不可

比了；集中在电报局高地上的俄军几个营，在法军炮兵的交叉火力

下消失了；最后，俄军右翼，如基尔亚科夫自己所说，“开始了十分

明确的后移”。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没有受到敌人追击的”撤

退（基尔亚科夫的回忆录手稿）。

据法国作者们的记述，法军这时接着进行的总攻击是以对电

报局塔楼的一次不存在的强攻结束的，据说还进行了白刃格斗，这

样一来，全部战斗就具有一个很漂亮的传奇性的结局了。俄军是

根本不知道这次战斗的，所以基尔亚科夫完全否认发生过这次战

斗。那时，这个塔楼可能是由射手占领着，应当强攻，此外，它的周

围还可能有其他俄军散兵必须逐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必

强攻，更不必整个师赛跑；这段经过在“历史图集”中无论如何是大

大夸大了。

会战至此结束，腊格伦要求追击被圣阿尔诺拒绝，“因为部队

把他们的背包都留在河的对岸了”（第４９２页）。

会战以后圣阿尔诺和后来巴赞库尔向我们讲的那些英勇功

绩３７２，经过这样一写就大为减色了。全部法军，包括３７０００土军和

６８门火炮在内，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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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军从联军的左翼进攻，他们的第一线由伊文思师和布朗的

轻步兵师组成；他们的第二线是英格兰和剑桥公爵的２个师。抽

出了１个营的卡瑟克特师和１个骑兵旅作为左方预备队在暴露的

左翼后面运动。每个师由编成２个旅的６个营组成。英军的进攻

正面在布尔留克村附近同拿破仑亲王的左翼紧挨着，宽约３６００

步，第一线的１２个营每个合３００步。

纵队一走上斜向阿尔马河的缓坡，就遭到对面俄军炮兵连的

射击，根据英国人习惯，第一线立即展开。但是由于正面太窄，轻

步兵师的右翼被伊文思师的左翼遮住了，这样一来，整个１个营

（第七团的）被挤出战线。炮兵在正面前占领阵地。在第二线剑桥

公爵师也展开了，由于这个师的各营（近卫军和苏格兰兵）人数较

多，所以单是这一个师就差不多组成了整个第二线；英格兰师成纵

队留在火炮射程以外，完全像是预备队。俄军是在一点半钟开火

的。当法军展开进攻时，英军为了减轻炮火带来的损失，都躺在地

上。在河谷的丛林和葡萄园中作战的射手慢慢地迫使俄军退却；

俄军在退却时放火烧了布尔留克村，这样就更加压缩了英军的进

攻正面。

英军面对俄军的整个其余的部队，即２５个半（按阿尼奇科夫

统计）或２７个（按金累克统计）营和６４门火炮。英军用２９个营和

６０门火炮进攻；他们的营在人数上比俄军多。俄军在第一线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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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苏兹达尔团（在最右翼）和１个喀山团（或称米哈伊尔·尼古拉

也维奇大公团，在右中），与其邻接的是博罗迪诺团。在第二线是

弗拉基米尔团，作为特别预备队的是乌格利奇团，留作总预备队的

是沃伦团，每个团４个营，此外，还有１个猎兵营和一些海军陆战

队。

在三点钟以前，法军的进攻就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博斯凯

和康罗贝尔的纵队登上了台地，拿破仑亲王的纵队进入了谷地；预

备队显然也已经出动了。这时腊格伦下令英军进攻。第一线起立

并像过去一样成横队向谷地推进。由于有葡萄园和丛林，部队队

形很快就被打乱了，甚至在那些根据英国条令的规定，在这种情况

下以排为单位分成复纵队的地方，也是如此。伊文思师派出２个

营和１个炮兵连向右迂回起火的村子，其余的部队在村子左边沿

着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运动。在这里英军很快就遭到掩护道

路的２个俄军炮兵连的近距离射击；这２个炮兵连成功地阻止了

伊文思师前进，尽管英军有１８门火炮在对它们射击。与伊文思师

对峙的俄军步兵由博罗迪诺团的４个营及第六猎兵营组成；关于

他们的行动我们一无所知。

轻步兵师继续向左移动。与之对峙的是喀山团的４个营，这４

个营位于横墙后面的第十六炮兵旅第一炮兵连的左右两侧；在第

二线与之对峙的是弗拉基米尔团的４个营，这４个营全排成纵队，

据金累克说，甚至排成由２个营组成的纵队。英军在可能的限度

内顺利地从许多浅滩上渡过了河，在南岸发现了一条被高８—１０

英尺的峭壁掩护着的１５步宽的天然护道；在这个掩体的掩护下，

他们重新整顿了队伍。在峭壁的对面，地形开阔，朝着约３００步远

的炮兵连的方向上微微高起。英军在这里只有几个地方遇到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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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抵抗；他们自己的人数不多的散兵远远走向左方去了，暴露了

整个正面。但是他们既没有把自己的射手派向前去，也没有重新

整队；布朗本人不侦察就下令前进，“他指靠部队的英勇”（第３１５

页）。左翼的旅留下了２个营反击俄军骑兵可能的侧击，而其余４

个营则会同伊文思师的１个营（属第九十五团）向炮兵连前进，一

半成横队，一半是散乱的。

他们刚刚顺着斜坡往上爬，喀山团的２个纵队就向他们迎面

冲来。我们的作者就是在这里开始对不列颠军队的无比素养大加

赞赏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兵士在差不多４０年和平时期以后的现在，仍

然具有无可估价的素养，致使他们不像外国军队那样感到步兵纵队的压力

…… 他们开始用自己英国的方式，半开心半生气地向一大堆密集的趾高气

扬地向他们逼近的人群射击。纵队没有表现出惊慌的迹象，但看来是一支指

挥不当或很差的训练得过于机械的部队。无论如何，它的指挥官不可能给那

群开心地迎头痛击他们的英国青年（ｌａｄｓ）留下他们有威力的印象。很快纵队

停住了，退后了，并且在起伏地隐蔽下去了。”（第３２５页）

我们不再多谈这些吹嘘了，只指出一点：金累克津津乐道的这

些“青年”和这些“年轻的部队”（这些部队我们见得够多了，参加这

次战斗的第三十三团就是前不久才开赴克里木的），从英国现行的

１２年服役期和经常把这个期限延长９年的情况来看，那时的平均

年龄最少是２７岁；我们还要指出，从克里木战争和东印度起义时

这些了不起的团被消灭以来，每个英国军官力图再度率领这样一

些老“青年”都是白费力气的。不过还是打住吧！这个纵队（东边

的，在俄军右翼）在作了刺刀冲锋的无力尝试以后，看来甚至不得

不在不规则横队的火力面前撤退。另一个纵队向第七团进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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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转入立射战，并且继续了很久没有散开，自然，损失很大。

英军中央３个营向炮兵连进攻，炮兵连的火力看来很弱，阻挡

不住进攻。当他们已经很接近，足以向火炮冲锋时，炮兵连进行了

一阵齐射，就把火炮挂上前车，疾驶而去。在土质工事里发现一门

七磅榴弹炮，另一门只由３匹马拉着的三十二磅榴弹炮被第二十

三团的上尉贝尔截获。英军占据了横墙的外胸墙，并且在左右两

翼集结起来。弗拉基米尔团现在更加接近了，但它不是用刺刀冲

向那些溃乱的人群，反而受诱射击，并且站住了。在英军宽广得多

的正面的火力下，密集的纵队可能要遭到喀山团的同样命运，但英

军却在这时一连两次发出退却信号，在正面的全线上重复了两次；

部队开始撤退，起初是个别点，然后是全面，有些地方沉着，有些地

方十分混乱。参加战斗的４个营共损失４６名军官和８１９名列

兵。    

第二线（剑桥公爵的）跟第一线跟得非常缓慢，在整个战斗过

程中它先是过河，然后是在上面提到的护道中隐蔽下来。现在它

才开始向前移动。右翼旅的中间一个由苏格兰步兵和近卫步兵组

成的营首先发起进攻，但它的左翼被轻步兵师退却逃跑的人所冲

乱，而右翼又吃不消弗拉基米尔团的火力；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援

助，这个营也在混乱中后退了。这正是在法军的进攻开始缓慢下

来，８个营组成纵队对付康罗贝尔的时候发生的。

联军到处碰壁的这个时候正好成了金累克先生向我们讲述奇

迹的大好机会，这个奇迹不亚于“一千零一夜”里的奇迹，并且使腊

格伦勋爵得到了意外的荣誉。如果这一情况对会战进程确实没有

什么影响，如果这一情况不是由于金累克在这里作为一个目击者

（诚然，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目击者）说话而具有某种意义，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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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谈它了。

当英军开始准备渡河时，腊格伦连同他的司令部骑马从英法

两军战线接连的地方急速地越过阿尔马河，到对岸后开始沿着狭

谷往上爬，除了遇到一些散兵射击以外，几乎没有遇到其他任何抵

抗。很快就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圆的山顶，他爬了上去，在这里可

以从翼侧观察俄军针对英军的整个部署情况，甚至可以发现他们

的预备队。说进攻军队的将军不要任何掩护部队就出现在敌人翼

侧的小山岗上，听起来不管多么奇怪，但既然有许多目击者，这一

点就可以不用怀疑了。可是金累克并不满足于把他的主人公直接

安置在敌人翼侧之前或其延长线上，他还把所说的那个小山岗移

到敌人正面之后，把它摆在这个正面和俄军预备队之间，并说腊格

伦勋爵一个人在那里一出现就使全部俄军失掉活动能力。书中对

这些事件的描述，就其欢剧性来说，丝毫不亚于会战计划上对它们

的描绘，——在这个计划上，红星标出腊格伦勋爵的位置距英军右

翼１２００步，在绿色的俄军纵队中间。这些俄军纵队对他敬佩得五

体投地，而他则像“雷神宙斯”一样指挥会战。

要我们准确指出这个小山岗位于何处是办不到了，但无论如

何它不是在金累克所放的地方，尽管如此，这个小山岗仍然给炮兵

提供了良好的阵地，所以腊格伦立即派人去拉火炮，还派人去调步

兵。过了些时候，差不多是与英军拿下炮台同时，２门火炮调来了。

其中一门好像打散了俄军预备队（据金累克说，俄军预备队仅在

１１００步以外！），另一门则以侧射拿下了掩护通往塞瓦斯托波尔道

路上的一座桥梁的炮台。这个早就遭到比它占优势的炮队（１８门

火炮）从正面射击的炮兵连，发射了若干发之后就撤走了，这样一

来，伊文思师前进的道路就被打通了。伊文思师慢慢地迫使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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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分散战斗的俄军步兵退却，并会同英格兰师（它的炮队已并

入伊文思师的炮队）把自己的火炮布置在上面那个小山岗的顶

上。    

这时剑桥公爵师正在从左方远处进行着决定性的战斗。该师

右翼３个近卫营里中间的近卫营（苏格兰步兵）过早地发起了冲

击，乱成了一团。现在近卫掷弹兵成横队从右方开始进攻，左方科

耳斯特里姆近卫营进攻再度被弗拉基米尔团占据的横墙；在他们

之间形成了一个营正面的间隙地，这个间隙地本应由苏格兰步兵

来填充，而现在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由重新集结在更后面的该营和

轻步兵师余部来掩护。但是在科耳斯特里姆营的左方有科林·坎

伯尔的４个苏格兰营在行进，也是成横队，从右翼开始呈梯队，秩

序井然。

近卫掷弹兵的对面是喀山团的２个已被第七团击退的左翼

营，以及弗拉基米尔团的２个左翼营，这２个营现在在掷弹兵和科

耳斯特里姆营之间的接合部向左翼进攻；掷弹兵坚持住了，把左翼

稍向后撤，并以火力迫使这个纵队立即站住。自然，过了很短的时

间纵队就在横队的射击下动摇起来，甚至指挥俄军右翼的哥尔查

科夫公爵也不能再使它转入刺刀冲锋了。由于英军掷弹兵的正面

稍有改变，纵队遭到了他们全线的射击；它支持不住了，所以一当

英军向前推进，它便撤退了。这时，弗拉基米尔团的另外２个营同

科耳斯特里姆营正进行着对射，直到苏格兰旅终于登上那个高地

为止。俄军极右翼苏兹达尔团的４个营现在调到更接近于有决定

性的战斗地点即炮兵连的胸墙附近，但在这次侧敌行军时突然遭

到苏格兰横队的射击，没有认真抵抗就撤退了。

由于哥尔查科夫公爵从被打死的坐骑上摔下来而离开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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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师师长克维秦斯基将军现在指挥俄军右翼。英军横队对他

来说是如此的新奇，以致他根本无法判断敌人的兵力。他自己在

金累克所提到的他的回忆录中说道：他看见英军成３个互相掩护

的横队（显然，这是３个苏格兰梯队），在这种优势面前他必须撤

退，何况弗拉基米尔团的４个营的进攻已经被打退。乌格利奇团

的４个营只向前推进到能够止住逃跑的人的地方。炮兵和骑兵根

本没有再用，俄军就开始撤退了，英军没有追击，因为他们想保存

自己的骑兵。剑桥公爵师损失近５００人。

总之，在决定性时刻这里进行战斗的是剑桥公爵师的６个营，

支援它们的是轻步兵师的余部，总共１１个营（轻步兵师的２个左

翼营后来也未转入进攻）对付俄军喀山团、弗拉基米尔团和苏兹达

尔团的１２个营，如果再加上乌格利奇团的４个营，——尽管它们

是否积极参加了战斗还大成问题——则是对付俄军１６个营，而且

经过很短时的战斗就把他们完全击退了。

作者甚至断言，步兵列队进行的全部战斗为时不过３５分钟；

无论如何，会战的结局在４点钟以前就已经完全定下来了。对防

御阵地坚固、人数至少相等甚至也可能超过的步兵部队这样迅速

地取得了胜利，原因究竟何在呢？

英军在指挥上显然是不无缺点的。伊文思根本就没有试图攻

击敌人的左翼，而只限于进行消极的正面战斗，除此而外，很明显，

第二线的司令官剑桥公爵也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当第一线

向炮兵连的胸墙强攻时，第二线不是在那里进行支援；它只是在第

一线已被打退以后才来，这就必须从新开始行动。但是一个英国

指挥官一旦接近了敌人而又没有接到任何明确的反命令，他就力

求尽可能协同友邻部队向敌人进攻，这也就使两次主攻具有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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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保证了胜利。

俄军方面在指挥上表现了很大的犹豫不决。诚然，缅施科夫

不幸在很短的决定性关头远离主要的会战地点，但无论是哥尔查

科夫还是克维秦斯基，据他们自己承认，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更

加有力地抗击攻击。第一次进攻是喀山团的４个营对英军的５个

营，被打退了；第二次进攻也是４个营（弗拉基米尔团的），也被打

退了。乌格利奇团的４个营是否作过严重的进攻，我们没有任何

资料，而苏兹达尔团的４个营在侧敌行军时却被敌人打了个措手

不及。作为总预备队的沃伦团，看来完全没有用上。炮兵很快就沉

寂下来，而骑兵根本没有动。或许是怕负责，或许是有命令不让拿

军队去冒险，总之，俄军在英军的侧翼活动时也没有那种唯一能保

证较弱一方获胜的毅力与积极性。

当然，促使英军获胜还有其他原因。俄军是以长的密集纵队

作战的，英军则以横队作战。俄军由于敌军炮兵的射击而损失惨

重；而英军即使受到霰弹的射击，损失也很小。当步兵群接近时，

纵队只有进行最猛烈的、势不可当的刺刀冲锋，才可以免遭敌军横

队的猛烈射击，但是我们到处看到的却是进攻中止，变成了射击

战。后来怎样呢？如果在敌军的射击下展开，谁也不能说这会导致

什么后果，而如果还要保持纵队，以１枝步枪对敌人的４枝，纵队

就必被歼灭。正是这种情况在阿尔马河上的每一个场合都发生

过。而且，纵队哪怕只有一次遭到射击，也是永远不能重新转入坚

决进攻的；进行射击的横队则随时都可以转入进攻。

大家知道，敌对双方——俄军也好，英军也好——散开战斗都

很差；因此会战纯粹是由兵群解决的；如果我们不想同意金累克所

说的英军好像是半神人，我们就应该承认，在比较开阔的地形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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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攻还是防御，横队要大大优越于纵队。

英国人的整个现代军事史……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３年６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５年第１版

第１２卷第２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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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英 国 军 队３７３

  “军事总汇报”不久前详细地分析了皮特里和詹姆斯的一本小

册子３７４，对英国军队的编制作了论述，之后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

英国军队在英国国家中的地位。尚待考察的只是英国军队近７０

年来的历史发展，它的现状、人员、内务规定、战术训练以及独特的

战斗样式。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英国军队引起军事观察家特别大的兴趣。这是世界上唯一仍

然坚持采取旧的线式战术的军队，直到现在，在步兵的火力战斗的

情况下，完全不采用纵队（隘口战斗例外）。它不仅以横队进行射

击，而且也只以横队进行刺刀冲锋。尽管如此，或者可以说正因为

如此，它无疑是一支失败次数最少的军队。无论如何应该比较详

细地研究一下这支军队的作战方法，尤其是现在，当英国以战争威

胁我们德国人从不可能成为可能而使全世界震惊的时候。

一

我们自然是先从步兵开始。Ｒｏｂｕｒｐｅｄｉｔｕｍ〔精锐步兵〕是英

国军队的主力和骄傲。从威廉·纳皮尔时代以来，在全英国就有

这样一个信条：英军横队的密集火力比任何其他部队的火力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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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英国的刺刀是抵挡不住的；的确，英国人——其实，别国人也一

样，——胜利的得来首先应该归功于步兵。

英国步兵有３个近卫团包括７个营，１０９个基干团，其中前２５

个团每团各有２个营，第六十团（猎兵团）有４个营，其余的每团只

有１个营。此外还有１个由４个营组成的猎兵旅；总共是１４１个

营。基干团里营的数目——１个或２个——完全视需要而定；一旦

情况许可，则前２５个团的第二营就又得解散。军官晋级也是在团

内进行，因此常常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例如现在的第十三团，它

的第一营在牙买加，而第二营却在新西兰。

精锐的预备部队首先要算近卫军和８个苏格兰步兵团，它们

总是光荣地不负这一盛名。９个所谓“轻”步兵团和５个“火枪”团

算是轻步兵，但它们同基干部队的区别不大，只有８个猎兵营才真

正是轻步兵。番号从１０１到１０９的各团原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欧洲

团，只在印度服役。

除了这１４１个英国步兵营以外，在本国内地还有各种部队（这

些部队我们以后再谈），以及各殖民地的部队：

在北美——英国部队１个营和２个连 ………………… １３５０人

在西印度——４个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组成的营 …… ３７００人

在圣海伦岛——１个英国步兵营 ……………………… ５６０人

在马尔他岛——土著要塞炮兵 ………………………… ６４０人

在好望角——猎骑兵，其中５ ６是霍屯督人，
１
６是欧洲

 人，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和瑞士人…………………… ９００人

在锡兰岛——３个土著猎兵营 ………………………… １４６０人
 
  总计 ………………………………………………… ８６１０人

  最后，在印度——土著军队；１５１个营，总计１１万人。这些部

７４６英国军队——一



队除少数外都由英国军官指挥，其整个组织很像英国的基干部队。

不过印度军队早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日就保持着某种特点；例如，

那里没有实行官职出售制度３７５，至少没有正式实行，虽然非正式地

也搞这些事情。

截至今年２月５日，英国步兵在印度有５８个营，在中国有３

个营，在毛里求斯岛（弗朗斯岛）有２个营，在好望角有４个营，在

加拿大及其他北美属地有１２个营，在百慕大群岛有１个营，在西

印度有２个营，在新西兰（由于同土著居民的战争３７６）有１０个营，

在直布罗陀有５个营，在伊奥尼亚群岛有４个营，在马尔他岛有５

个营，在英国本土和归国途中有４２个营。这４２个中６个在伦敦，

９个在阿尔德肖特兵营３７７，１０个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杜弗，１

个在泽稷岛，２个在英国内地，２个在苏格兰，１０个在爱尔兰，２个

在归国途中。在这里舰队对军队的巨大支援是显而易见的；没有

舰队的保护，没有舰队提供的快速运输工具，这些力量薄弱的警备

部队是远远不够的。但在舰队只能给予不太大的支援的地方，例

如在印度和加拿大，警备部队则很强；在地中海的各战略阵地也是

如此，因为在那里必须预防同欧洲军队发生冲突。

以前的通例是只有在战争的情况下才派近卫军到国外去，但

现在却有２个近卫营驻在加拿大。

作战步兵总数目前已达１３３５００人，平均每营８８４人；１营分

１０连，每连有１个上尉、１个中尉和１个少尉（ｅｎｓｉｇｎ）。此外，每个

营——近卫军除外——还有２个后备连，以训练新兵；由６—８个

这样的后备连组成后备营，共有２３个，总计约１８０００人。所有这些

后备部队都驻扎在英国本土，主要驻扎在沿海或近海地区。这样，

英国步兵总数为１５万人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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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军官都是从国内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当中征来的。对应征者并

不要求有很好的理论修养：规定的考试所提出的要求会使普鲁士

的少尉发笑。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桑德赫尔斯特军事学

校３７８里仍然被尽量地吸引到军队中来，特别是让那些考得最好的

人不用买就获得少尉的职位。语言知识要求不高，而且应征者在

某几种欧洲语和印度语之间有很大的选择自由；数学的要求极低；

但对于根据实用性的题目用通顺、明白的文笔写英文作文这一点，

却比德国军队更加注意得多，在德国军队里，差不多每个军队都用

自己独特的德文书写，并不是始终都使用正常头脑都能理解的德

文。不问政治信仰如何，在这个国家里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贵族阶

级中，两个主要政党的代表几乎是相等的；英国最有名的军人世家

纳皮尔家族过去和现在就差不多都是毫无掩饰的激进派。总的说

来，所注意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性格的勇敢；既然英国军官

肯定可以指望被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并迅速地参加战斗，那就可

以清楚地想像到，英国军队并不像某些其他军队那样，是一个差不

多完全缺乏兵士的一切体质上精神上的素质的人们的收容机关。

而正是这些素质才是好的军官队伍的主要保证；因为，尽管有上述

这些好规章，像英国军队中的那种徇私情、拉亲族关系的现象还是

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没有权势关系，谁也不可能进入军官队伍，

而没有钱谁也不可能晋升上去，除非是幸运地碰到紧挨着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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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资格较老的军官阵亡。诚然，这里也同样常有光荣的例外；去

年逝世的克莱德勋爵，在他再度征服丧失了的印度以后当了元帅，

他就是格拉斯哥一个鞋匠的儿子；但是，就是这位贫穷的科林·坎

伯尔，早在１８０７年远征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就已经是军官了，在

１８５４年被派往克里木时才不过是一个上校，而且，如果他没有一

个远亲当团长的话，恐怕他一辈子也当不上军官。

英国军官，特别是在英国本土，形成了一个十分密闭的团体。

他们像普鲁士军官一样，甚至也有自己的行话，或者说腔调；他们

同他们的警备部队驻在地的城市的居民很少联系。独身军官住在

营房里（即住在营房院内的各厢房里），而且要在军官公共食堂里

吃饭，这更促成了这种密闭性。在军队犯了不具有严格军事性质

的一切罪过都要受民事法庭审理的国家里，这样一起住营房是必

要的。年轻的军官如果在城里犯了足以引起同民政当局的冲突的

狂暴罪行，就要严加惩治，但是在营房里却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可

以随意接近任何女人，可以大吃大喝大赌，年轻人还可以用最粗野

的方式互相恶作剧。谁要是在那里假装正经，那他就要更加倒霉

了。几年以前，在某些团里，这些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ｊｏｋｅｓ〔恶作剧〕达到了极

点，以致弄到军事法庭上大出其丑，所以从此以后颁布了一些严格

的命令，加以禁止；但实际上大家往往还是很喜欢观看这样的玩

笑，只是留心不弄成公开的丑事而已。政府每年给军官食堂的津

贴是每连２５英镑；军官食堂必须节省，但也得像个样，好让钱少的

军官们不致于入不敷出。尽管如此，花钱的理由还是很多，在这里

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高利贷者用期票和借据使许多年轻的

军官都陷入困境。

这种生活方式给英国军官的行为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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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军人面前——尽管他们自己不执行职务时差不多总是穿便服

——保持着贵族的矜持态度；只有在朴次茅斯这样的设防城市，或

者在军官成堆或军官左右一切的步兵学校里，这种对平民的高傲

自大态度才少见一点。总之，军官必须表现出他是个“军官和绅

士”；他随时都可能“因行为不合军官和绅士的身分”而被军事法庭

传讯，被革职，甚至被降级；只要某个军官当众丢丑，他又不先呈请

辞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受到这种处罚。大家知道，公开的丑事在

德国常常被掩饰起来，在英国是不行的，而这对提高士气只能有好

处。

军官不执行职务时可以穿便服，这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不管多

么不习惯，毕竟是有其非常可取之处的，而且英国的例子也完全证

明这样做决不会影响军官们的军人精神。不过，应该指出，在主要

的警备部队中，如查塔姆、朴次茅斯等地的警备部队，军官们的勤

务很忙，他们不常穿便服出现。

决斗在英国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军官之间最后一次决斗

是２０年以前在一个少校和一个中尉之间发生的，两个人还是姻兄

姻弟，少校被打死了，中尉被陪审员宣判无罪，因为他是遭到了前

所未闻的挑拨。在威灵顿本人的热心参加下所确立的英国军官们

的荣誉观的原则是：谁无缘无故侮辱了别人，谁就使自己失掉了荣

誉，而不是使被侮辱者失掉荣誉；谁只有尽自己的力量来改正自己

的不正当行为，谁才能恢复自己的荣誉。因此，谁要是首先侮辱了

同事，而又不纠正自己的过错，或者这种侮辱已经无法洗清，那末

他就要得到行为不合绅士身分的罪名；军事法庭很快就会加以妥

善处理。这些观点在某些人看来，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看来，会觉

得相当奇怪，但其中所包含的理性无疑要比某些把决斗狂热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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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ｐｏｉｎｔｄ’ｈｏｎｎｅｕｒ〔荣誉攸关的事〕的人所估计的要多。这里完

全保持了军人的荣誉感，能够在这方面经得起任何比较的英国军

官就证明了这一点。

官级的提升在团里到处都是根据资格加上职位购买。就是

说，只要一出缺，下一级的校官就可以选择他是否买这个职位；如

果他不买，——只有在缺钱的情况下他才不买——，那就再轮到下

一级，等等。这种职位出售无疑是英国军队的一项最坏的制度，是

别国军队的军官从来不会容忍的。英国人往往提出种种轻松的理

由为这种制度辩护，说什么这种制度可以使年轻的军官更快地升

上去，这种制度是传统的制度，很难废除，等等，但是即使估计到这

一切，这种制度仍然是荒谬的，可恶的。英国军队不能取消这种制

度，这是英国军队的耻辱，而有才能的军官由于他们只有薪饷没有

资本就只能屈居于很低的官级上，这无疑会大大伤害军官们的情

绪。

一张基干步兵少尉的军衔证书的价格是４５０英镑（３０００塔

勒）；如果少尉要想得到中尉军衔，他必须再付出２５０英镑（１７００

塔勒）；要得到一张上尉的军衔证书，还得再付１１００英镑（７０３０塔

勒）；一张少校的军衔证书，再加１４００英镑（９０３０塔勒）；一张中校

的军衔证书，再加１３００英镑（８７００塔勒）。因此，这张军衔证书总

共要值４５００英镑，也就是３万多塔勒，而这笔钱，军衔证书的持有

人在得到上校军衔以后，再从自己的继任者那里收回。在近卫军

和骑兵中价格还要高；在炮兵和工兵中没有出售职位的现象。如

果一个军官死了，全部投资也就丢掉了，他的下一级军官就可以不

用买而接替他的位置。从上校开始，出售职位就已经不实行了；每

一个当了三年中校的军官可以依法升为上校。禁止用高于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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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购买军官职位，违者免职，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仍然层出不

穷。    

因为考少尉时所提出的要求一般不包括任何军事知识，所以

在晋级中尉和上尉以前还要举行专门考试，如实际勤务、勤务条

令、军事法规及队列教练等方面的知识。不要求战术理论知识。

近卫军军官的军衔较高：近卫军的少尉相当于基干部队的中

尉，中尉相当于上尉，上尉相当于中校。这在基干部队里引起了很

大的不满。

军士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升为军官。每个营里的主要日常

工作由副官、军需官和财务官这三个军官来做。因此这些职位常

常是挑选老的、可靠的军士来担任，此后，这些军士就永远也升不

到免费取得的中尉以上了。一般说来，升军官的机会是极少的，除

非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英国军队实行招募，这决定了它是一个由

下流的粗野的分子组成的大杂烩。英国军队的这个性质、由此而

来的部队风气，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需的纪律形式，就必然造成

军官的社会阶级高于兵士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官兵的距离在英

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所以在这里下级军官顺着职务的阶梯

往上升是很困难的，而且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出售职位的现象，另一

方面又存在着招募制度，则这样的事情就只能是罕见的例外。有

教养的年轻人作为志愿入伍者加入军队，以便服务到一定期限而

取得军衔，这在普鲁士和法国是常有的事，在英国却不可能；部队

的性质如此，大家就会以为年轻人当兵完全是出于另外的不可告

人的动机。因此，英国军官差不多都是由一些被培养成绅士的人

组成的，而兵士们也就更加尊敬军官，军官显然是他们的“天然尊

长”，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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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官兵之间说话的声调也是冷冰冰的，干巴巴的。两个等

级只是用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联系着。从来不表示亲热，不开玩笑，

也不发火。军官很少直接称赞或斥责兵士，有称赞或斥责时总是

用那种平淡干巴的声调。这当然只是就队列教练等等勤务上的相

互关系而言；有时英国军官也会骂得很凶，这样的事他们的勤务兵

可以说个不完。

英国军队所独有的特点之一，就是军官可以有两个军衔：在自

己的团里有一个较低的军衔，在全军中又有一个较高的军衔。第

二个军衔如果是永久授予的，不带任何限制条件的，则是“名誉军

衔”［Ｂｒｅｖｅｔ－Ｒａｎｇ］。这样，上尉在全军中可能是“名誉少校”，或

者是“名誉中校”；甚至常常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印度非正规部队

的指挥官）：在自己的团里他们只是中尉，但在全军中却是少校。

这样的上尉兼“名誉少校”在自己的团里执行上尉职务，但在执行

警备勤务或兵营勤务时就算是参谋军官。这个较高的军衔可能也

有薪俸，但只在一定的时期内，或者在一定的部队里，或者在一定

的战场上。例如，在最近１０年来，某些上校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或

者无论如何在他们驻在近东期间，是被授予了“准将”或“少将”军

衔；在印度也是这样。这种制度是不依资格限制而鼓励某些优秀

的或特别有用的人的手段，但是很明显，它会引起许多烦恼和误

解。英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在克里木的法国人讲清楚，为什么

同一人而能兼任上尉和少校。

晋级时有这样一条规定：少尉和中尉现役不满２年者不能升

上尉，军官不满６年者不能升少校。

非桑德赫尔斯特学校学员的军官的军事训练，是在排连教练

中进行的，完全像兵士的训练一样；只有通过营长提出的考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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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才可以免除队列教练，担任军官的职务。营的全部中少尉军

官每年在营的春季训练开始前要编成队，由一个参谋军官来训练；

就这样，他们要手拿着枪，全部学完各个教练和排连教练的课程。

但这通常只是极其表面地做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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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家知道，军士和兵士的补充是靠招募来实现的，而且仅限于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只有第一○○团是在加拿大进行招募的。招

募工作归军的主任副官管辖，用两个办法进行。第一，各独立团和

各后备营可以在它们的驻地招募。第二，此外，设招募处在全国有

组织地招募。为此目的，把全国划分为９个招募区（英格兰４个，苏

格兰２个，爱尔兰３个）。每个区都由一个督察参谋军官（通常是

“名誉上校”）经管；必要时，区还可以划小，由中尉或上尉主持。招

募处共有：８个参谋军官，９个副官，９个财务官，９个医生，１１个招

募中少尉军官（半薪），８个司务长，４８个军士和相应数量的兵士。

此外，近卫军可以例外自行招募。每个新兵有权选择他愿意在里

面服役的部队。每个部队应该尽可能在它冠名的郡里进行补充，

这种说法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外国人只有得到特许才能被录用，

所以他们常常冒充“苏格兰人”混过去。

战时，民军主要是充当训练基干部队的学校；根据民军转为基

干部队每次规定的一定人数，有关民军团的军官取得基干部队的

军衔证书。１８５７年印度起义时，甚至每一个曾经招募过１０００名新

兵的参谋军官，即使退了役，也被授予中校的军衔证书。

每个新兵或超期服役兵都可以免费得到全套服装和一份服役

金，多少根据新兵的需要而变，但决不低于１英镑，超过１０英镑

（６７塔勒）的情况也很少。不同兵种的服役金往往也不同；工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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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多，因为这里所用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材。服役金有时在宣誓

以前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到达团里以后和在团长接收了新

兵以后才发。所谓宣誓，就是新兵在他被招募的２４小时以后到治安法官

那里宣读誓词，说他参军是自愿的，他服兵役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骑兵、骑乘炮兵、工兵、辎重兵，以及驻扎在印度、中国、澳大利

亚和圣海伦岛的步兵部队招收新兵，年龄规定从１８岁到２５岁，其

余炮兵和步兵部队则从１７岁到２５岁。身高规定如下：

骑兵：

  近卫胸甲骑兵 …………… 从５英尺１０英寸至６英尺

  重龙骑兵团 ……………… 从５英尺８英寸至５英尺１１英寸

  中龙骑兵和枪骑兵 ……… 从５英尺７英寸至５英尺９英寸

  骠骑兵 …………………… 从５英尺６英寸至５英尺８英寸

炮兵：

  炮手——最低限度 ……… ５英尺７英寸；如果小于１８岁，则为５

英尺６英寸

  驭手 ……………………… 从５英尺４英寸至５英尺６英寸

  射手——最低限度 ……… ５英尺６英寸

步兵——最低限度：

  近卫军 …………………… ５英尺８１ ２英寸

  基干部队 ………………… ５英尺６英寸

但是这个最低限度是变化无常的；每次严重的战争威胁都会

迫使政府立即降低这个限度；由于把服役期限从１２年缩减为１０

年，不久将有大批兵士复员，这个情况就足以使政府在几个星期以

前把步兵身高的最低限度降低到５英尺５英寸了。总的看来，在这

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标准越来越降低，尽管实行募兵制所招募

的兵士的身材总是平均比实行普遍兵役制或征兵制所征募的兵士

高。在英国也是如此，从上面所引数字就可看出，这个数字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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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为莱茵的尺寸：只要从５英尺至５英尺６英寸这个规定标准

减去２
１
４英寸，从５英尺７英寸至６英尺这个标准中减去２

１
２英

寸，——这是相当确切的。

除了身高，还规定了起码的胸围：身高５英尺６英寸至５英尺

８英寸者，胸围３３英寸；身高５英尺８英寸至５英尺１０英寸者，胸

围３４英寸；超过５英尺１０英寸者，胸围３５英寸。驭手、辎重兵和

射手的胸围不得小于３４英寸。不过，有的驭手虽然不能完全达到

这个条件，但只要他们有养马的经验，也可以被录用。

不小于１４岁的男孩，如果父母同意，可以招募来当鼓手和号

兵。他们不领任何服役金。

步兵的服役期限为１０年，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的服役期

限为１２年；服役期满后，如果仍被认为可用，可以超期服役，步兵

再服役１１年，其他兵种再服役９年。再度期满后，可以在服役期满

的通知下达后继续服役３个月。如果服役期满时该部队驻在国

外，则警备部队的指挥官有权把这一期限延长２年。

每个兵士只要操行良好，通常都可以准许赎免服役。赎金数

目视已服役的时间和尚余的时间以及操行等等而定，骑兵最多不

超过３０镑，步兵——２０镑，殖民地部队的有色兵士——１２镑。

２１年的服役期满后，每个兵士都可以得到养老金。金额视服

役长短、操行好坏和服役期间身体损失轻重而定；兵士和军士每天

不少于８辨士（６银格罗申８分尼），也不多于３先令６辨士（１塔

勒５银格罗申）。根据情况，虽然服役期较短，也可领取养老金。

那些招兵的军士及他们的随从兵士多半在大城市最差的街区

逗留，主要留心那些小饭馆。他们也常常沿街游行，戴着有带子的

军帽，跟有几个鼓手和吹长笛的，这样来招徕人群，然后设法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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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中猎取自己的对象。如果追求的猎物找到了，就赶快设法把

它诱进小饭馆里，在那里施展全部诡计怂恿它接受一个签订合同

的象征性先令。如果功名心追求者已经拿了这个先令，那末，他要

想再不受约束，就只有向治安法官交纳１镑“赎役金”（ｓｍａｒｔ－

ｍｏｎｅｙ）。不错，法律规定，未来的英雄必须至少在他被招募的２４

小时以后向法官声明，说他参军是自愿的，自己的决定不变。同时

法律还完全正确地认为，被招募者在他拿那个先令时往往是喝醉

了酒，并且给他提供先清醒过来的机会。但是，除非招兵的军士不

中用，否则他是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猎物放走的。招兵的军士和

他的那帮人死盯住新兵不放，而且在新兵去找法官以前，烧酒和啤

酒已经又发生足够的作用了。最有趣的是，酒钱大部分往往是由

新兵自己付，即军士慷慨地代他垫付而记在他的服役金的账上。

在这种情况下，明确规定招募勤务只用单身汉兵士和鼓手去做，万

不得已时才用已婚军士去做，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身强力壮，这虽然是

可笑的，但是正确的。不能喝酒的人是不适于执行这个勤务的。

当你看到这种招募办法的时候，就会真的像回到了十八世纪。

尽管法律用种种形式上的障碍来限制这种做法，但是经过调查，在

“完全由自愿者组成的英国军队”中，大多数人在加入这个机构时

都是极不自愿的；至于归根到底是不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一般说来

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样到军队中来的都是哪些居民阶层，是相当明显的。在很

大程度上这个军队像我国以前的雇佣军一样，仍然是ｒｅｆｕｇｉｕｍ

ｐｅｃｃａｔｏｒｕｍ〔罪犯避难所〕，里面集合了人民当中大部分最有资格

的冒险分子，用一种沉重的机械训练和非常严格的纪律使他们在

这里就范。因此，英国军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比那些采用征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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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准许代役）或完全采用普遍兵役制（不许代役）而组成的军队

要低下得多。只有法国的外籍军团３７９和法国的那些主要是由朱阿

夫兵之类的代役兵组成的部队才可以说同英国军队水平一样，不

过不能否认，整个法国军队由于给予职业兵士的特权越来越多，所

以按其性质来说已经越来越接近英国军队。但是，甚至法国的

ｒｅｍｐｌａｃａｎｔ〔代役兵〕从社会的、外部的教养来说，也比英国兵营中

起主导作用的、从大城市的败类中收罗来的粗野放荡的小伙子好

得多。在法国，仍然会有有教养的年轻人作为志愿入伍者加入军

队，以便服务到一定期限而升上军官，而且做列兵的考验期对他说

来也不是完全不能熬过；在英国，要迈出这样的一步，就非得发疯

不可。英国人以自己的整个军队而自豪，而对每一个列兵却很鄙

视；甚至在下层居民中，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被招募或者有当

兵的亲属是不体面的。不过，近１０年来应募者的成分无疑大有改

善。有关方面力图尽可能得到新兵最充分的历史材料，不让坏透

顶的人混入军队。克里木战争和印度起义所引起的大招兵，很快

就把军队通常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用以补充自己的道德堕落的居民

吸收完了。于是不仅需要降低身高的最低标准（有一次甚至把步

兵的身高最低标准降到５英尺３英寸），而且要使兵士生活比较能

有一些吸引力，改善兵营环境，才能从工人阶级中招募一些比较可

靠的人。还有就是缺少适当的人去担任许多新的军士职务（克里

木战争期间，营的数目几乎增加了１倍）。此外，已很明显，像威灵

顿在西班牙曾经采用的战法，即一定要洗劫所有攻占的要塞，现在

看来，对欧洲是不再适用了。兵士受到报刊的注意，对部队行善之

风在高级军官中不久也成为时髦了。人们竭力使兵士的生活变得

愉快一些，筹款给他们闲暇时在兵营或营地开展文娱活动，好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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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小饭馆隔远一点。这样，特别是最近７年来，主要是靠私人捐

款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兵士俱乐部等等。在法国式的

营地上，尽可能给兵士们留一块小园地，还试图演戏和开演讲会，

有时也举办兵士们自己做的各种小玩艺的展览。这些事情虽然还

在初办阶段，但是已越来越流行了。这无疑是必要的。克里木战局

和印度战局时期入伍的新兵，水平无疑比过去高得多，因为这两次

战争是深得人心的。他们使军队的作风大为改善。在克里木同法

国兵士的接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就是要保持这种精神，以

便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也能招募到这样好的新兵，不再专门依靠一

些在平时总是首先自请效劳的无业游民。

尽管如此，军队的大部分仍然是由这些无业游民组成的，一切

内务规定也都得适应着他们。有厢房和院落的英国兵营，四面用

高墙围起来，通常只有一个大门。军官宿舍是在一个单独的楼里，

兵士们则住在另外一座或几座楼里。楼里兵士住处的窗户朝街的

那一面，在建筑新的建筑物时通常都是用一道深沟隔开，并且在沟

的外沿安上一道牢固的铁栅栏。在有军城库的大城市的兵营中，

特别是民军的兵营中（民军１年只集训４周），大楼的整个临街的

立面往往是用枪眼代替窗户，而拐角上则筑有小塔楼，好用步枪火

力进行侧防，——这证明当局不再认为工人的起义是那么不可能

了。兵士们就在这个大的监狱式的兵营中过着他们的全部生活，

只有闲暇时候例外。非军人的接近受到严密监视，整个大楼尽量

弄得与外人的视线隔开，使兵士尽可能地处在监视之下并且同非

军人隔绝。在德国是很平常的那种城市居民与兵士之间的亲热关

系、每个人进入兵营的那种方便，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而为了使

任何长久的联系都建立不起来，警备部队通常是一年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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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军队的性质，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来哪些违法乱纪行为

最普遍。这就是酗酒，晚点名号以后擅自外出，偷伙伴的东西，打

架，不服从和用行动侮辱长官。比较轻微的过失不经法庭审理而

由营长给予处分。他有惩处的特殊权利，但也可以授权连长给予

营内禁闭３天的处分。他本人有权给予以下处分：（１）监禁７天，单

独监禁或不单独监禁，罚工或不罚工。受此处分的兵士有权通过

营长向军事法庭上诉；（２）关黑洞（ｂｌａｃｋ－ｈｏｌｅ）４８小时；（３）营内

禁闭１个月，被拘禁的人除担负全部勤务外，还要执行营长交给他

的特别任务。此外，每种营内禁闭都附有１４天惩罚性的全付武装

的队列教练。这种惩罚性的教练不得无间歇地超过１小时，但可

以在一天内反复进行４次。在（２）和（３）的情况下，营长可以准许

向军事法庭上诉。单独监禁或黑洞监禁应尽可能用来处理酗酒、

打架和侮辱长官的情况，情况严重时还可以加上营内禁闭的处分，

整个禁闭期不超过１个月。

我们看到，英国军队中的营长掌握着在他那些蛮横的小伙子

们当中维持秩序的足够的手段。如果这些手段不够用，军事法庭

就发生作用了，在这个终审法庭上反叛者就有尝“九尾皮鞭”的可

能。这是现存的最野蛮的刑具之一：一条系有９根又长又硬又有

结子的皮绳子的短把鞭子。受罚者剥去上身，绑在一个三角框上

接受死命的鞭打。第一鞭抽下去就抽出血来了。抽几鞭后再换一

条鞭子和一个抽打的人，不让罪犯缓一口气。医生这时当然总是

在场的。这样的５０鞭，通常会招致长期住院的后果。但往往有人

在挨了这５０鞭后仍然不哼一声，因为喊痛被认为比挨打还要可耻。

１２年以前，使用鞭子是常事，而且可以打到１５０鞭。如果我没

弄错的说，当时甚至团长就可以不经法庭审理而决定打多少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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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以５０鞭为限，而且只有军事法庭有权决定鞭数。最后，在

克里木战争以后，主要是由于阿尔伯特亲王的主张，开始把兵士按

普鲁士方式分为两等３８０，并规定：只有那些由于从前的过失降为二

等，并且在一年时间内表现不好不能转到一等的兵士，才可以因新

的过失而受到体罚。但在战场上这种区别就没有了；在这里，每个

列兵又要受到鞭子的支配。１８６２年，军队中就有过１２６起体罚事

例，有１１４人挨了最高限额的５０鞭。

总的看来，使用鞭子的需要和意愿都大大减少了。同时，既然

同样一些原因继续在军队中起着作用，那就可以预料，以后还会如

此，而且“九尾皮鞭”也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非常的、特殊的恐吓手

段，只准备在战斗情况下对付严重事故。现在已很明显，诉诸兵士

的荣誉感比给予丧失名誉的惩罚更有帮助，而且整个英国军队一

致认为，兵士被鞭笞以后已经一钱不值了。然而，英国最近一个时

期还不会完全废除“九尾皮鞭”。我们都知道，在体罚方面成见有

多么深，甚至在社会成分比英国军队好得多的军队里，这种成见现

在也还是相当深的；在靠招募组成的军队里，这种极端的恐吓手段

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得过去。不过，英国人认为，既然必须实行

体罚，那就应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非常严肃地加以采用，这是完

全正确的。在某些军队里，很遗憾，也在德国军队里，永远是形式

上比较轻的打棍子；而这种只能减少对惩罚的恐惧的办法……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４年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５年第１版

第１２卷第２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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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卡·马克思关于恢复普鲁士

国籍的申请书３８１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

诺伊基尔希男爵先生

阁下：

敬启者，从１８４９年起我作为政治流亡者寓居伦敦，因王室大

赦，我由伦敦重返普鲁士，暂住柏林。

恳请阁下：

（１）根据王室大赦令和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法令汇编第

１５—１８页）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按上述法案第五条，此事属

于阁下职权范围；并请

（２）签发按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第八条即关于接收重新迁

入者条（法令汇编第５页）所规定的证明书，证明我已向本地王室

警察局申请迁入。为此，我特报告，我有完全独立的生活来源；如

果需要，当即呈上我作为在纽约出版的“纽约论坛报”的编辑之一

与该报签订的合同，也可通过其他办法作证。

我暂住贝尔维街１３号我的朋友斐·拉萨尔先生处，恳请将我

所申请的两项证明寄往该处。

谨致崇高的敬礼

忠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１８６１年３月１９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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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就恢复其普鲁士

国籍问题所作的声明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男爵先生

阁下：

我很荣幸地答复您本月２１日的来信，并对您认为我３月１９

日的信不十分清楚一事，表示惊讶。

我的请求原话如下：

“根据王室大赦令和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承认恢复我的普

鲁士国籍。”

正是这一请求，阁下感到不十分清楚，并认为其中有矛盾，因

为我同时还援引下述论据：按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第五条，承

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属于阁下的职权范围。对于非由军事法

庭判决的所有政治流亡者，王室大赦令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

士国土”。我属于这样的流亡者，并且按出生说是普鲁士人（兹将

我的出生证——特利尔城户籍簿的抄本（１８１８年５月７日）——

作为正式文件附上备查）；而且，我离开祖国是１８４９年，而在此之

前我在科伦任“新莱茵报”３８２编辑，并且根本未受过军事法庭审讯，

仅曾作为该报编辑，招来几起报刊案件，被普通地方法院审讯。因

此，很清楚，上述大赦也适用于我。

以上所述，同时也回答了阁下在信中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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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看来还可能产生另一个问题。王室大赦不仅宣布已依

法判决的人免予处分，并保障尚未宣判的人的自由，同时还准许流

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这除了意味着免予刑事处分

外，是否也意味着恢复流亡者因寓居国外１０年以上而丧失的普鲁

士国籍呢？

按照我的解释，按照所有法学家的解释，按照舆论和整个报界

的一致结论，无疑是有这个意思。有两个论据确凿地证明了这一

点。第一，大赦令不仅保证流亡者不受处分，而且还明确地保证

“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第二，如其不然，大赦就成了完全

虚幻的，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所有流亡者都是从１８４８和１８４９年

起侨居国外的，即已侨外１２年，他们全都丧失了普鲁士国籍，如果

大赦不予恢复，那末，所谓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实际上就是谁都

不准返回。

总之，毫无疑问，虽然普鲁士公民权利因流寓１０年而丧失，但

这些权利应由王室大赦予以恢复。

尽管我的解释和法学家的解释是这样，但实际上的权威和能

采取实际步骤的可靠基础还只是当局的解释。

王室当局意欲如何解释王室大赦呢？

当局是否会对大赦作这样的解释：大赦是大赦，而不受阻碍地

返回是不受阻碍地返回呢？或者对它作这样的解释：准许不受阻碍

地返回就是阻止返回，不管大赦令如何而流亡者仍应没有祖国呢？

阁下只要公正地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就会承认，这样的怀疑未必是

毫无道理的。

近１２年来，法令如此之多，随之而来的出乎意外的解释也如

此之多，以致到后来任何解释都不完全可靠，任何解释都不会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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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

因此，完全可靠的根据，可据以采取实际步骤的根据，只是当

局本身对某个个人所作的解释。

总之，阁下是否承认：虽然根据法律我应失去普鲁士国籍，但

根据王室大赦我应重新得到它呢？

这就是我想而且一定得向阁下提出的非常简单而明了的问

题。

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还由于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我就不能把

妻儿从伦敦迁来。情况很明显：我不能先携带全部家当和家口贸

然迁居，然后才开始斗争。相反地，如果一般需要进行斗争的话，

这个斗争必需在我携带妻儿花很多钱搬回祖国之前结束。

我提的这个十分自然而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合理，还由于阁下

本人在本月２１日来信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根据什么要求“不管

１０年流寓而保留”普鲁士国籍。

从以上所说，阁下可以看到，我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我向您

提出这个问题，有我所提到的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第五条作根

据。因为，根据这一条，阁下既然是批准入籍的主管当局，那末，阁

下也ａｆｏｒｔｉｏｒｉ〔更加〕是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ｄｏ〔经过解释〕而后宣布是否能

由于大赦恢复我失去了的普鲁士国籍的主管当局了。只是在这一

意义上我援引了上述法案第五条。最后，我所以应该找阁下解决

这个问题，还由于我正是想在柏林住下，而承认我是普鲁士臣民又

是批准住在这一城市的法律前提。阁下是本市的警察局长，因而

居住权的批准也取决于作为当局的您对上述问题的意见。

当然，阁下决不会希望（而且对我也不能这样要求），让我既得

不到消息，又不能采取相应的实际步骤，空等三四个月或更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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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一直到最后决定迁居问题时才让我知道您怎样解释王室大赦

以及您是否愿意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如果这样，几个月都

得不到消息，我将在所有安排上、事务上和经济上遭到莫大的损

失。自然，我也有权知道，主管当局愿意或不愿意承认我的国籍，

而这个主管当局却不能认为自己对我拒不答复或拖延答复是合理

的和尽职的。

因此，我直接、坦率、诚恳地向阁下提出问题：

根据王室大赦，您承认不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

并盼望您对我的问题作同样直接、坦率、诚恳的答复。我非常希望

尽快得到答复，然后，我才能在问题得不到顺利解决——当然，这

是不会的——时，赶上在本届会议期间向议院提出这个问题。顺

便说明，本届会议还将讨论一个关于大赦的法案，这项法案是因为

对大赦令的解释不明确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我非常希望尽快得

到答复是因为目前我能呆在这里的时间很短，家庭情况要求我速

返伦敦。总之，恳请阁下于最近期间给我坦率的和明确的答复，然

后，我才能按规定的方式提出居住本城的申请书。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５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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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

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

１８６１年４月６日于柏林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男爵骑士先生

阁下：

昨天收到您３月３０日的来信，我很荣幸地对您作答。我在

１８４５年放弃普鲁士国籍，阁下认为仍属有效，想必阁下对与此有

关的种种事实，尚欠明察，否则，阁下决不会跟着做出３月３０日的

决定。

下面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将会使阁下相信，目前不应拒绝给我

普鲁士国籍。

１、１８４４年我寓居巴黎时，莱茵省王室总督因我任编辑的“德

法年鉴”３８３出版一事发出逮捕我的命令，并把此项命令转达边防警

察当局，一当我进入普鲁士国土时，即予执行。因而从这时起，我

便处于政治流亡者的地位了。

但普鲁士王国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它在１８４５年１月设法使

基佐政府把我逐出法国。

我来到比利时。但普鲁士王国政府又在那里对我继续迫害。

普鲁士政府要求驱逐我出境，其借口仍不外乎是，我是普鲁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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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因而它有权通过自己的驻外使节提出对我作何种处理的要求。

由于逮捕令阻碍我返回祖国，所以，属于普鲁士籍对我来说只

意味着处于被迫害者的地位；这也意味着，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要

求，我在其他国家也遭到了迫害和驱逐。

这使我不得不设法使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不能对我继续迫害，

因此，便在１８４５年递交了退出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

但即使在那时，我也根本不想放弃普鲁士籍。这可以在手续

上得到证明。凡是想放弃自己国籍的人，总是因为想取得另一种

国籍。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入籍，而且，１８４８年

法国临时政府还建议我入籍，但是被我拒绝。

可见，１８４５年的退出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并不像阁下信中

所错误地断定的那样，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这一申请仅仅是

在残酷迫害下被迫提出的口实，好使自己摆脱那个经常被用来进

行这种迫害的口实。这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反对另一种借口，决

不是真想放弃我的普鲁士国籍。由此可见，阁下不应引用１８４５年

所发生的事。

引用这件事就意味着为那个迫害德国著作家的万恶专制制度

的时代作辩护，意味着使这些迫害继续为虐并从中取利。这意味

着，为了剥夺我的普鲁士籍，可以根据那个时候的政治压迫，可以

根据：我曾经为了避免经常的迫害而利用了逼着我采取的手段，虽

然我从来没有真心地想放弃自己的普鲁士籍。

最后，谈到阁下所提及的１８４９年我被驱逐一事，我必须特别

指出，在１８４８年３月以后我立即返回普鲁士并定居科伦，当时科

伦市政府无条件地同意接受我为该市的公民。诚然，曼托伊费尔

的内务部曾于１８４９年下令驱逐我，说我是外国人。但是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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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系该内务部的极端违法的强暴举动，因此完全不能把它作为一

个有效的先例来引用。即使在那时，如果不是一系列报刊政治案

件本来就迫使我流亡国外（这与这次驱逐完全无关），那我是不会

服从这一命令的。

在这些说明之后，我认为，阁下不应援引这些事实，同样，客观

上也不可能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于我不利的结论。

２、根据王室大赦令，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大赦令保障所有

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因而也保障在这一时

期内依法丧失了普鲁士国籍的人不受阻碍地返回，无论他们是以

怎样的方式丧失了这一国籍——是由于流寓１０年而依法自行丧

失的，还是由于另外还附带作了退出普鲁士国籍口头声明的。大

赦在这两种普鲁士国籍丧失的方式之间没有做出区别。它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流亡者和较早时期的流亡者之间也没有做出任

何区别；它在因１８４８年冲突和因前些年的政治冲突而丧失公民权

的人之间没有做出区别。

所有政治流亡者，不管他们的政治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公民

权的丧失发生在哪个时期，都应得到“不受阻碍地返回”的保障；他

们过去的公民权都应根据指令予以恢复。

既然王室在因几年流寓依法丧失国籍和因另外还附有个人声

明而丧失国籍之间没有做出区别，所以企图通过解释把王室大赦

中从未规定的限制和区分加进去，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对大赦决不容许作有限制的解释，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阁下

当然是知道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的法学都空前一致地阐明了

这一原则。如果这一原则是所有负责执行和解释大赦令的司法机

关不可违反的原则，那末，在那些由行政当局负责解释的地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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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应该奉行这一原则。任何限制性的解释都意味着事后删削大

赦令和部分地取消大赦令。

阁下是极少可能有这种意图的。如果说，我适可而止地引用

我所掌握着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材料，那是因为，我感到只要提

醒阁下注意对王室大赦的任何其他与我相异的解释都意味着对大

赦的限制就够了。阁下从上述可以看出：实际上，正如我在最近的

声明①中所指出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就是王室大赦是否恢

复由于１０年擅离而依法失去这一国籍的流亡者的普鲁士国籍。

如果同意的话（其实阁下本人在３月３０日来信中已承认了这一

点），那末，除了依法的国籍丧失（它应由大赦撤消）之外，是否还附

有某人过去所作的某种声明，就完全无关紧要了，要是对此强加区

分，那就是不可容许的对大赦的限制。

３、情况就是这样，这不仅由于大赦的条文和由于解释大赦时

经常所应有的宽厚的精神，而且也由于上述情况的法律实质。实

际上，公民权的丧失（现应予恢复，这一点阁下也没有什么异议），

究竟是依法自行丧失，还是另外因附有某人的声明而丧失，对于王

室大赦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如流亡者个人声明不管法律如何

他不愿失去普鲁士国籍不能阻止依法丧失国籍的情况一样，这种

声明同样也不能取消或加重国籍的丧失。某人声明了一件本来依

法就会发生的事情，即声明退出普鲁士国家，是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ｒé－

ｒｏｇａｔｏｉｒｅ〔分外的声明〕，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多余的声明，这种声

明无固无碍，有亦无妨。

看来阁下是认为，就是“自愿地”放弃普鲁士国籍的，而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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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是非出本愿地由于１０年流寓而丧失的，因此有所不同。但

是，这也不对。流亡者的１０年流寓也是在手续上自愿放弃普鲁士

国籍，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人阻碍任何流亡者在这一期限届满的时

候回国和到普鲁士法院受审。流亡者不这样做，也就是他自愿丧

失普鲁士国籍。因此，擅居国外１０年的最后一天完全等于向普鲁

士政府提出了愿意退出普鲁士国籍的书面声明。由于寓居国外１０

年像向政府递交书面声明一样是自由意志的表示，所以寓居国外

１０年的最后一天，从每一个流亡者方面来说就意味着他ｖｏｌｕｎｔａｓ

ｔａｃｉｔａ〔默认〕递交了像我曾经递交过的声明（我的声明已于１８４５

年归档并掌握在你手中）。可见，从手续上说，所有流亡者也像我

一样有过自愿放弃公民权的举动。

当然，这些流亡者如果不愿遭到逮捕和刑事迫害，他们实际上

是不能回来的，因此，实际上是被迫留在国外。但正如阁下从前述

第一点中想必看到的，我的情况也是同样的实际被迫。我也是实

际上被种种侦讯令阻止回国，我也是被迫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和其

他在１０年流寓最后一天放弃普鲁士国籍的流亡者的情况一样，何

况使我被迫表面上放弃普鲁士国籍的种种迫害还推行到普鲁士范

围之外呢。

总之，阁下无论是从手续方面考虑问题，还是从实际情况考虑

问题，我的情况都同所有其他流亡者完全一样。所以如果像阁下

所不否认的那样，流亡者因１０年流寓而失去的公民权应因大赦而

恢复，那末也应该不管我曾被迫作过退出普鲁士国籍的声明而恢

复我的公民权，因为这一声明与依法丧失普鲁士国籍的情况完全

相同。

我曾经书面声明放弃本来依法就该失去的普鲁士国籍，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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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项声明由于

普鲁士国籍已ｌｅｇｅｉｐｓａ〔依法自行〕丧失而不具有任何效力。在我

和其他流亡者之间若要找出区别，即使是没有道理的区别，顶多也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我在其他某处取得了新国籍的情况下，才

能办到。只有这一情况才能认为是自愿的举动。放弃普鲁士国籍

这件事本身是被迫的，这件事本来也会ｌｅｇｅｉｐｓａ发生。但是我从

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入籍。有许多流亡者实际上是这样做了。

如果对于这些流亡者来说，一旦他们愿意回籍，王室大赦就应该被

理解为给他们回籍的必然权利，那末，对于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国

家入籍的我来说，更应该承认恢复公民权是实施大赦的必然结果。

４、我在上面已向阁下说明了：即使我在１８４５年失去了普鲁士

国籍，而由于王室大赦，我无论如何①已取回了国籍。但是，我的申

请应获批准还有一个具有同样决定意义的论据，这就是：我已由于

联邦议会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０日的决议重新取得了普鲁士国籍。

根据这一决议，凡愿意回到德国并声明愿意恢复自己公民权

的政治流亡者，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入德国国民议会的权利。因而，根据

普鲁士政府参与制定同时普鲁士也必需遵守的这一决议，凡过去是某邦

公民或现在愿意在某地居住的政治流亡者，都恢复其公民权。

由于这一决议，我立即从巴黎回到科伦，在那里恢复了自己的

普鲁士公民权，并且同样毫无阻难地得到科伦市政府同意居住该

市。由此可见，无论如何我从这时起又有了法律根据行使普鲁士

公民权，而曼托伊费尔的内务部对我强行驱逐，这种违法的、违反

７７６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

① 在原稿中，该处显然是被策德利茨划了一杠，而在页边上写着：“无论如何都不

是”。——编者注



联邦议会决定的企图不能使这种情况有任何改变。

这一法律事实是如此具有决定意义，补充一个字都是多余的。

阁下一定会像我一样深信这一点，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地认为，

强迫我向联邦议会控诉普鲁士政府违反它的决议，并不是为普鲁

士政府着想。如果普鲁士一方面仍然承认重新行使职权的联邦议

会，另方面又拒绝承认先前的原有的联邦议会本着人民利益和爱

好自由的精神所通过的为数不多的决定，这个矛盾就太大了。

这样的行为方式，无论在法律上或是在政治上，都非同小可和

过分离奇，是万万试不得的。

正如阁下所看到的，我甚至不需要引用不以联邦议会决议为

转移的、事实上也是得到普鲁士政府承认的预备议会的决定；根据

这一决定，甚至这一时期已在其他国家入籍的德国流亡者，也能重

新恢复自己以往的公民权利。

因此，如果说我在１８４５年失去了普鲁士公民权，那末依照联

邦议会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０日的决定，以及我随后迁居科伦，还有我于

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２日向普鲁士政府递交的已在阁下那里存档的声

明３８４，我从１８４８年起已重新享有普鲁士公民权。

由此可见，我现在还具有这种国籍，因为，正如阁下本人所不

否认的，由于从那时起流寓１０年而导致的国籍丧失，应由现行的

大赦取消。

我在上面论证了我已经享有普鲁士公民权，它必须得到承认。

不管这种论证是多么明显和确凿，但我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是回到

祖国，而不是想进行毫无成果的法学理论上的争论。

如果阁下在审理本案时，认为我应当先要求重新入籍，那末，

这样的处理办法，只有在阁下声明同意我入籍的条件下，我才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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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而根据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第五条，您又是此事的主管当

局。只有阁下肯无阻难地给我重新入籍的权利，那时我才能放弃

自己已有的法定权利，两者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在此之前，我必须

保留这种权利，因此，请求阁下同时也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这样的

保留条件之下，把本信件作为一种可能的重新入籍的申请加以审

处。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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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

所得到的答复

条件，即日

送交柏林贝尔维街１３号

马克思博士阁下

兹对您本年４月６日的呈文答复如下：这次呈文中所举的种

种理由，也决驳不倒下述信念，即您应当算做外国人。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第二十条即关于取得和丧失普鲁士

国籍条中规定，退出国籍文件一经提出，该国籍即行丧失。因此，

无论是您请求退出国籍的动机如何，或是没有在任何其他国家入

籍，都于事无关。其次，无论是联邦议会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０日的决议，

或是本年１月１２日陛下的大赦，都不能恢复您的普鲁士国籍。对

于德国国民议会选举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上述的决议，而是１８４８年

４月１１日的命令，这一命令毫不有利于您。本年１月１２日陛下的

大赦令是一种恩诏，因而只施用于免刑和减刑（宪法第四十九条）。

普鲁士国籍的丧失从来不是法院判决的结果，因而也不能由恩诏

取消。

因此警察总局只能把您看做外国人。如果您想请求取得普鲁

士国籍，那末，根据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第七条各款，您享有按

０８６



通常手续向所在地区警察局呈递申请书的权利，但您不可能予先

得到有关您申请结果的任何保证。

王室警察总局

１８６１年４月１０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１８６卡·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所得到的答复



卡·马克思关于入籍和

居住柏林的申请

第三十三警察分局的鉴定

１８６１年４月１０日作于柏林

１８６１年３月１日卡尔·马克思博士来到此地①。

他曾申请想居住此地，并想通过入籍取得普鲁士国籍，今天，

他对自己个人的情况作了如下的陈述：

我于１８１８年５月５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信奉新

教，根据我以前祖国的法律，具有权利能力。最近１２年来，我住于

英国，在那里靠写作的收入为生，没有享用过社会济贫基金的津

贴。我曾经由于几起报刊政治案件受过数次侦讯，但我可以用附

件证明我没有问题。我还没有向任何其他普鲁士机关申请入籍和

定居，因而在这方面从未遭到拒绝。我也已被告知：如有隐匿我或

我的亲属受过侦讯，不实报我的一般情况，或隐匿已向某某其他普

鲁士机关申请入籍等情，将使申请书无效，入籍证明被收回；居住

此地问题如何解决与市政府的声明和入境税的征收无关，仅仅取

决于王室警察总局；因此，我应当在得到入籍和居住证明之前不作

任何安排。

２８６

① 文件中所载显然不确。马克思到柏林是１８６１年３月１７日。——编者注



我在这里还没有赁下住宅，暂住贝尔维街１３号拉萨尔博士

处，并拟用写作所得维持自己和一家的生活。

我的收入为２０００塔勒；我和我的妻子都没有财产。

至于我的兵役情况，我的年龄已使我不承担任何兵役义务。

我没有勋章。

请求：

发给我入籍证明和批准我住在此地。

经本人听取、同意和签名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３８６卡·马克思关于入籍和居住柏林的申请



卡·马克思给警察总监

冯·策德利茨的信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先生阁下

阁下：

您４月１０日的大札①已于昨晚收到。

阁下在上次来信中持有这样的意见：虽然大赦应恢复因１０年

流寓而丧失的普鲁士国籍，但由于我１８４５年的申请，这种情况对

我也没有意义，而现在，由于我最近提出的理由，阁下又持有相反

的意见，即大赦只包括免刑，所以它不恢复任何时候因任何原因而

丧失的普鲁士国籍。

诚然，为了我的权利不被损害，我不得不指出：从本人的法律

意识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这封信是（１）部分地撤销了王室大赦，

（２）不承认联邦议会及其决议，从而破坏了联邦条例３８５所规定的德

国国法基础，（３）最后，同样肯定地否认了普鲁士的整个公权。

但是，鉴于我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我不想麻烦阁下再听我叙述

这三个从法律观点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论点，我同意，在我上一次呈

文的末尾已向阁下陈述的那种意义上，照阁下所说，并通过重新入

籍的手续，接受我的和我必须维护的权利。

４８６

① 见本卷第６８０—６８１页。——编者注



由于家庭情况，我必须速离此地，昨天上午我已就此事向我所

在地区的警察局提出重新入籍的申请①，ｉｎｏｍｎｅｍｅｖｅｎｔｕｍ〔以备

一用〕。

同时谨向阁下通知，由于我将离开此地，我特委托住在此地的

斐·拉萨尔先生代收入籍证，代递各种必要的呈文，采取在这件事

上所需要的一切步骤，并充分行使属于我的权利。

因此，恳请阁下将最后决定送交住在此地的斐·拉萨尔先生。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１８６１年４月１１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８６卡·马克思给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信

① 在此处手稿的页边上有一个不知是谁的笔迹的批语：“马克思的此次请求已被

拒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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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１ 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７日写的“法国的状况”一文，发表在同年２

月７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了一系列论

述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文章。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一家美国报纸，

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

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

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

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

辑之一。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３月，

继续了１０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

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某些文章上标有“于巴黎”或“于柏

林”的字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

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

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

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

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

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

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

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１８５７

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

９８６



建议马克思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从１８６１年年中起，由于

美国内战，美国读者对欧洲事务的兴趣大为减少。编辑部内主张同各

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迫使马克思和恩

格斯决定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１８６１年期间和１８６２年头两

个月，马克思给该报的通讯显著地减少了，至１８６２年３月事实上已停

止了撰稿。——第３页。

２ 战栗教派（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纪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战栗教派反对官方教

会和它的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第３页。

３ “通 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是 法国 日 报“总 汇 通 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的简称；１７８９年至１９０１年在巴黎出版；１７９９年至１８６９年

是政府官方的机关报。——第３页。

４ Ｓｏｃｉé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是贝列拉兄弟在

１８５２年创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银行。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

联系，它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１８６７年该银行破产，１８７１年

倒闭。

  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１８５２

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发放以不动产作

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五十年）。Ｃｒéｄｉｔ

Ｆｏｎｃｉｅｒ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

  马克思称波拿巴法国的银行企业为Ｃｒéｄｉｔｓａｍｂｕｌａｎｔｓ（游荡银行），

是强调这些银行企业的不稳固性。——第３页。

５ 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

巴 黎 版 第 １—３卷（Ｃｏｌｉｎｓ．《Ｌ’毦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ｓ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ｔｄｅｓｕｔｏｐｉｅｓｐｒéｔｅｎｄｕ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Ｖｏｌ．Ⅰ—Ⅲ，Ｐａｒｉｓ，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第４页。

６ 土伊勒里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府邸。——第４页。

７ 《Ｌ’Ｅｍｐｉｒｅｃ’ｅｓｔｌａｐａｉｘ》（“帝国就是和平”）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９日路易

０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说中的话。——第８页。

８ 议会答词是上院和下院根据英国宪法，继每届议会开幕时的国王演辞

之后所提出和讨论的答词。像国王演辞一样，议会答词提出施政纲领

的基本问题。这里指的是讨论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４日的议会答词，在讨论进

程中谈到了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

  英法商约是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３日签订的。它是两国自由贸易拥护者的

胜利并符合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关于条约的详情，见本卷第

１５—１９页）。

  意大利纠纷：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后，意大利争取民族统一的运动加

强了，这个运动遭到欧洲列强的反对。早在１８５９年春，帕尔马、摩地那、

托斯卡纳各公国以及罗曼尼亚的起义人民就已推翻了自己的统治者，

消灭了暴君的统治并表示要合并于皮蒙特。后来，这些公国在１８６０年

３月举行了全民投票，结果并入皮蒙特。——第９页。

９ 在葡萄牙的战争指英国干涉葡萄牙内战（１８２８—１８３４），这次内战是在

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领导的专制派（封建教权派）和立宪派

（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英国政府力图巩固自己在比利牛斯半

岛上的影响和摧毁专制派所支持的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阵地，便在

１８３１年把舰队派往葡萄牙海岸，封锁了塔霍河和杜罗河的河口，因而

促成了立宪派的胜利。

  在希腊的战争指由于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而起的英希冲

突。１８４７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焚。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后

来就以此为借口，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

牒。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英国波斯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亚洲实行侵略

性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阶段。战争的借口是１８５６年１０月波斯的统治者

企图占领赫拉特公国。英国政府利用了这件事对阿富汗和波斯的事务

进行武装干涉，目的是奴役这些国家。英国政府向波斯宣战，派遣军队

到赫拉特。但是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爆发了，迫使英国

不得不赶紧和波斯缔结和约。１８５７年３月，根据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波

斯放弃自己对赫拉特的要求。１８６３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的艾米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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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

  在阿富汗的战争指１８３８年英国政府挑起的对阿富汗战争。英国没

有能够把阿富汗变为自己政策的工具，便决定用武装干涉的方法使自

己的傀儡舒扎沙赫登王位。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占领并蹂躏了国土，

俘虏了沙赫；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１８４１年１１月人

民起义，英军被击溃和歼灭。１８４２年英国人又一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

果也完全失败。——第１２页。

１０ 指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３日（１日）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特别规定：

俄国使臣可以从白河口通过大沽进入北京。——第１２页。

１１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广州遭到英国人的野蛮炮击。借口是中国广州当局逮捕

了悬挂着英国旗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的水手。炮击广州是第二次鸦

片战争的序幕。——第１３页。

１２ 指代表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罗马统帅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争夺古罗马政权反对平民派（奴隶主民主派的集团）的斗争。斗争的结

果是公元前８２年建立了苏拉的独裁。马克思在文中提到的苏拉暗指

拿破仑第三。——第１４页。

１３ 奥白朗仙王和他的妻子蒂妲妮亚（威·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

中的人物）的“可爱的换来儿”是奥白朗恶作剧的起因。马克思在此借

指１８６０年的英法商约（见法８），该商约在两国关系中成为复杂的政治

倾轧的根源。——第１５页。

１４ １８１５年在英国，为了大地主的利益实行了谷物法，目的在于限制甚至

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为废除谷物法的斗争系由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

顿和布莱特于１８３８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要求贸易完

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

济和政治地位。这一斗争的结果，于１８４６年６月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法

案，这标志着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第１６页。

１５“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１８４３年

于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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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指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９日至７月８日法国和撒丁王国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

一方之间的战争（奥意法战争）。拿破仑第三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

下解放出来这个口号的掩饰下，实际上进行了具有侵略目的的意大利

战争。他害怕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不希望促成建立统一

的独立的意大利国家，于是在７月１１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

维拉弗兰卡和约。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是俄国跟英国、法国、土耳

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它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的利

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第２０页。

１７ 小型战争是十八—十九世纪军事书籍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指正规军小

股部队结合着游击队和民兵的行动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指１８３０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开始的掠夺性

殖民战争。法国殖民者的行动遇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猛烈反抗。只

是经过４０年以后，他们才得以把阿尔及利亚变为法国殖民地。——

第２０页。

１８ 指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期间进行的两次会战。在１８５９年６月４日马振

塔会战中，法军打败了奥军。在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４日索尔费里诺会战中，

奥军败于法意两军。——第２１页。

１９ 德意志联邦是１８１５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

它的成员包括３４个邦和４个自由市。在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即奥地利

和普鲁士之间进行了接连不断的争夺霸权的斗争。——第２３页。

２０ 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日在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战胜了奥俄联

军。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部队击溃了普鲁士部队，

从而迫使普鲁士投降。１８０９年７月５—６日在瓦格拉姆附近，拿破仑打

败了查理大公的奥地利军队。——第２４页。

２１ 指卡·马克思评述格莱斯顿的预算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

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

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 德国的招魂

术。—— 预算”，“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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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６５—７１、７２—７６、

７７—８６、８７—９５页）。——第２７页。

２２ 霍·道格拉斯“海军炮兵论”（Ｈ．Ｄｏｕｇｌａｓ．《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ＮａｖａｌＧｕｎ

ｎｅｒｙ》）。指１８５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３页。

２３ 暗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９日的告柏林市

民书，这里开头的一句话是“我亲爱的柏林市民们”（《Ａｎｍｅｉｎｅｌｉｅ－

ｂ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ｅｒ》）。——第４５页。

２４ 维拉弗兰卡和约是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后缔结的，和约规定建立一个由

罗马教皇领导的意大利各邦的邦联，同时，仍属奥地利的匈牙利也加入

这个邦联；伦巴第转归法国（后来又被法国转交给皮蒙特，用来交换萨

瓦和尼斯两地）；在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各公国中恢复了被人民推

翻的君主制度。这个条约完全符合拿破仑第三的计划，它并没有解决

意大利民族统一这个课题，相反地却加深了国家的政治分裂，在它的某

些地区保存了外国统治。

  这里所说的蓝皮书是指普鲁士政府１８５９年７月在“新普鲁士报”上

公布的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的外交文件，稍后，在７月３０—３１日，这些

文件又在奥格斯堡的“军事总汇报”上转载。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通称。蓝皮

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

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材料。——第４６页。

２５ 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１７９５年４月５日同法

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

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

  耶拿大祸指耶拿会战，见注２０。——第４６页。

２６ 指亚历山大二世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１８５９年１０月在布勒斯劳（弗罗

茨拉夫）举行的会晤。虽然普鲁士和俄国两国官方都不指明这次会晤

有任何政治目的，但是两国的报刊都指出，这次会见对于加强两国君主

的联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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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奥斯特尔利茨会战，见注２０。——第４７页。

２８ 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艾希霍夫１８５９年的文章中以及１８６０年的审判案

中，揭露了施梯伯在１８５２年普鲁士政府制造科伦案件暗害共产党人中

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这个案件中担任主要证人，他用假证词来证实

在他的参加下捏造的起诉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一书中第一次揭露了施梯伯所起的这种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

  洪堡同恩赛的通信指“１８２７—１８５８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

冯·恩赛书信集”１８６０年莱比锡版（《Ｂｒｉｅｆｅｖ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Ｈｕｍ

ｂｏｌｄｔａｎＶａｒｎｈａｇｅｎｖｏｎＥｎｓｅａｕｓｄｅｎＪａｈｒｅｎ１８２７ｂｉｓ１８５８》．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６０）。——第４８页。

２９ 西库利人是西西里的古老部落之一，最初居于该岛东部。——第４９

页。

３０ 西西里晚祷是１２８２年３月３０日举行复活节晚祷时在巴勒摩发生的反

对法国侵略者的人民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兵士胡作非为。起

义席卷了整个西西里，结果法国人被赶走，从１２６６年起统治西西里的

昂茹王朝被推翻。——第５０页。

３１ 那不勒斯国正弗兰契斯科二世及其走卒看到人民痛恨波旁王朝压迫的

情绪日益增长，于１８６０年春在西西里各地挑起了流血冲突。为了回答

这种行为，１８６０年４月西西里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是在统一意大利

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巴勒摩和墨西拿，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是大部分起

义者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很快就加入了加里波第的军队。——第５１

页。

３２“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 是德国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４８—１９１５

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遵循着自由主义的方向。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他曾在１８４６年穿着一个名叫巴

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第５３页。

３３ 布耳埃通讯社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创办的一家巴黎新闻社，后来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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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通讯社合并。——第５３页。

３４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１８３４年由普鲁士主持

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

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

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５４页。

３５ 指法国与战胜拿破仑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

英、奥、普）于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签订的两个和约。依据１８１４年５月３０

日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法国除某些边境要塞及西萨瓦以处，失去了它在

１７９２—１８１４年各次战争中夺取的所有土地。依据第二个巴黎条约，法

国恢复了１７９０年的疆界，并且失去了东部边界上一些重要的战略要

地，包括兰道要塞在内。——第５４页。

３６ 指沙皇俄国向奥地利政府提供军事援助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匈牙利

革命。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使尼古拉一世恐慌万分；根据他的命令，

俄国军队于１８４９年５月开进了匈牙利，这就决定了匈牙利革命的命

运，巩固了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胜利，并加强了沙皇政府作为“欧洲宪兵”

的作用。——第５４页。

３７ 马克思指的是亚·米·哥尔查科夫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１５日）给俄国

驻德意志各邦的外交代表的急电，电文载于“比利时独立报”，转载于

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６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１６７号。——第５５页。

３８ 普鲁士的后备军是１８１３年在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

后来，后备军由４０岁以下服满３年现役和２年预备役的人组成。与常

备基干部队不同，后备军是由在特别需要时才被征的预备役军人组成

的。１８６０年普鲁士军事改革以后，后备军的作用降低了：规定后备军只

用于警备勤务，预备役期限增加为４年，后备役军人的年龄减到３２岁

以下。——第５６页。

３９ 指俄国和普鲁士于１７１４年６月签订的同盟保证条约，条约保证普鲁士

领有东波美拉尼亚，其中包括施特廷市（兹杰辛）。条约是在１７００—

１７２１年俄国与瑞典的北方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俄国力图用瓜分德意

６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志境内的瑞典领地的办法把普鲁士拉到自己方面来。——第５８页。

４０ 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

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奥俄法）之间的利

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１７５６—１７５７年普鲁士国王弗里

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１７５７—

１７６０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东普鲁

士和西里西亚俱为俄奥军队占领，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

白于１７６２年１月５日（１７６１年１２月２５日）逝世，彼得三世即位同普鲁

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

签订胡贝尔茨堡和约（１７６３），从而为自己保存了西里西亚。——第５８

页。

４１ １７７２、１７９３和１７９５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波兰贵族共和

国）进行了三次瓜分。俄国得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

普鲁士得到了波兰本土（滨海、大波兰区、马索维亚的一部及华沙等），

奥地利得到了乌克兰西部和小波兰区的一部分。由于这三次瓜分，波

兰遂不复为独立国家。——第５８页。

４２ 在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上，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违反各国人

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

地图。维也纳会议不顾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抵抗，决定把莱茵河东西

两岸的土地以及北萨克森划归普鲁士。——第５９页。

４３ 见“意大利问题书信汇编（自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签订起至会议

召开止）”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Ｉｔａ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ｆｒａｎｃａｔｏ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

ｎ，１８６０）。书信汇编共两卷，所收的书信自１８５９年７月起至１８６

０年４月止。—— 第５９页。    

４４ 指拿破仑第三对莱茵河西岸的领土要求，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统治集团

的代表就把莱茵河西岸说成是法国东部“自然疆界”。详见弗 恩格斯

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及“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７９６注  释



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４７—２９９页和第６３３—６８０页）。——第６０页。

４５ 指卡 马克思“德国的动荡局势”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

卷第５９６—６００页）。——第６０页。

４６ 奥地利和普鲁士于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签订的奥里缪茨协议，是在尼古拉

一世的调停和支持下订立的。这是奥地利的重大胜利，因为普鲁士被

迫放弃了它对德意志领导地位的贪求，而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及黑森等问题上向奥地利作了让步。

  旧的德意志议会是指根据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

联邦（见注１９）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它由德国许多邦的代表所组成，会

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只是德国各邦

反动政策的工具。——第６０页。

４７“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１５

年至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主义的报纸。——第６３页。

４８ 指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于１８６０年２月发给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

的信。摄政王在自己的信中写道，他同意接受英国关于英奥普联盟的

建议，并希望吸引俄国参加。英国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拿

破仑第三的政府对莱茵河左岸德国土地的侵略野心加强，以及萨瓦和

尼斯归并给法国。——第６４页。

４９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１８３３年７月８日（６月２６日）

缔结的条约。条约具有防御同盟的性质。根据沙皇政府的要求，条约中

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

军舰除外。——第６５页。

５０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６５页。

５１ 指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罗马共和国在１８４９年４—７月实际上是加里波第

领导的。在几个月当中，共和国的军队胜利地击退了前来镇压革命的

法军、奥军和那不勒斯军的进攻。由于反革命势力占优势和法军将领

８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乌迪诺背信弃义地撕毁停火协定并占领了罗马城，在人民起义中诞生

的罗马共和国遂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３日灭亡。——第７０页。

５２ 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６日和１７日，德意志的诸侯们和普鲁士的威廉摄政王为一

方，拿破仑第三为另一方，在巴登－巴登举行了会晤。会晤并没有满足

拿破仑第三的愿望，他力图侵占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的领土，千方百计

靠牺牲德意志小邦的办法去勾结普鲁士；同时，由于这次会晤，普鲁士

开始在德意志的对外政策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第７４页。

５３ 指英国政府和撒丁王国政府所奉行的向拿破仑第三献媚的政策。英国

和撒丁都力求和法国结成排他的同盟。——第７６页。

５４１８５７年９月拿破仑第三和亚历山大二世在斯图加特举行会晤的目的，是

在外交方面建立俄国和法国的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早在

１８５６年巴黎会议上就已显示出来了。在这次会晤中，讨论了达达尼尔

海峡问题、多瑙河各公国问题、意大利的命运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拿

破仑第三曾企图提出波兰问题，但没有成功。斯图加特会晤的结果并

没有缔结什么外交协定，但却暴露了俄国和法国想进行双边合作的意

图。——第７６页。

５５ 莱茵联邦是１８０６年７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

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由于１８０５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建

立了这个联邦。有１６个邦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５个邦加入，它们实

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１８１３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遭到失败以

后，莱茵联邦便瓦解了。——第７６页。

５６ 荷兰的社会救主是马克思对拿破仑第三的称呼，因为拿破仑第三是拿

破仑第一之弟路易 波拿巴的儿子。路易 波拿巴于１８０６—１８１０年僭居

荷兰王位。

  维也纳会议，见注４２。

  神圣同盟（反动的欧洲君主联盟，１８１５年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

所创）的几次会议于１８１８年在亚琛、１８２０—１８２１年在特劳波（奥帕瓦）和

莱巴赫（柳布梁纳）、１８２２年在维罗那分别召开。所有这些会议都力图

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莱巴赫会议正是为了

９９６注  释



这个目的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国军队到意大利的决议，而维罗那会议则

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涉的决议。——第７６页。

５７ 指艾 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１８６０年巴黎版（Ｅｄ．Ａｂｏｕｔ．

《ＬａＰｒｕｓｓｅｅｎ１８６０》．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０）。——第７７页。

５８ 这里指的是通讯“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这篇通讯是马克思对阿

布的抨击文所作的摘要，马克思没有加任何评论或意见，所以没有收入

本卷。——第７７页。

５９“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从１７８５年起

在伦敦出版。——第８０页。

６０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报

纸，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

报；从１８２１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８１页。

６１“陆海军报”（《ＴｈｅＡｒｍｙａｎｄＮａｖｙＧａｚｅｔｔｅ》）是英国的一家周报，陆军

部的半官方刊物，从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２１年用这个名字在伦敦出版。——第

８２页。

６２ 指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为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人民起义。

起义是１８５７年春季在隶属孟加拉军、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所谓西帕依部

队中爆发的，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

农民和城市贫穷手工业者。在当地封建主领导下的起义，由于印度的

封建割据、宗教和种姓的差别以及殖民主义者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而

遭受失败。——第８４页。

６３“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关于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

的半年报告书”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０》．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

第８８页。

６４ 英法商约，见注８。——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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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加里波第于１８６０年夏给马克思的一个熟人——英国人格林的信证明：

加里波第力图使意大利人民争取国家的民族统一和国家从外国统治下

解放出来的斗争，不依赖于拿破仑第三的政策而独立地进行。——第

１００页。

６６ 指朱 拉法里纳的著作“１８１５—１８５０年的意大利史”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都

灵版第１—４卷（《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ｔａｌｉａｄａｌ１８１５ａｌ１８５０》．Ｖｏｌ．Ｉ－ＶＩ，Ｔｏｒｉｎｏ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第１０２页。

６７ 指“民族协会”，它是自由保皇派的政治组织，１８５６年由意大利政治活动

家朱 帕拉维契诺和卡富尔的代理人拉法里纳创立于都灵及其他城市，

其目的是宣传在萨瓦王朝统治下统一意大利的主张并利用国内民族力

量达到这一目的。加里波第也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他代表了这

一组织中革命的一翼，但在“民族协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卡富尔的

走卒。——第１０２页。

６８１８５９年秋，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和罗曼尼亚居民争取合并于皮蒙

特的运动达到颇大的规模。在这些邦中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都已拥有

相当数量的军队，军队由加里波第统一领导。面临着奥地利和那不勒

斯王国进攻的威胁，加里波第在１０月５日向全意大利居民发出号召，组

织全民捐献，购买武器，并宣布自己打算向双西西里王国进行解放战

争。——第１０３页。

６９“调查联合王国防御工事的特派员的报告；附证词记录和附录”１８６０年

伦敦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Ｄｅ

ｆ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第１０５页。

７０ 在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塞瓦斯托波尔遭到英国、法国、土耳

其、撒丁军队的围攻。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继续

了３４９天。该城在战斗进程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第１０６

页。     

７１“康希耳杂志”（《ＴｈｅＣｏｒｎｈｉｌ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是文学月刊，从１８６０年起在

１０７注  释



伦敦出版。——第１０８页。

７２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文件汇编：关于叙利亚过去的或面临的骚乱”第４集

（《Ｐａｐｅｒｓ１８５８—１８６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ａｓｔｏｒ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ｄｅ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ｉｎ

Ｓｙｒｉａ》．４ｐａｒｔｓ）。

  １８６０年叙利亚发生了屠杀基督教马龙派教徒的事件，从５月底至７月

初，叙利亚的穆斯林——德鲁兹人得到土耳其军队的支持，烧毁了不少

马龙派教徒居住的城市和乡村，杀害了数千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

间的屠杀是法国密使和土耳其政府挑拨起来的。法国政府利用这些事

件，占领了叙利亚，但于１８６１年被迫从这个国家撤出军队。——第１１０

页。

７３ Ｐ．Ｄｏｌｇｏｒｏｕｋｏｗ．《Ｌａｖéｒｉｔéｓｕｒ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０．——第１１０

页。

７４１８５９年１２月底，法国出版了在拿破仑第三示意下写成的拉 格隆尼埃尔

的小册子”教皇和代表大会”。该书被教权派解释为皇帝想限制庇护九

世的世俗权力。庇护九世于翌年初在他的教皇通论里公开谴责这本小

册子，法国的高级天主教僧侣随之发动了一个反对法皇的运动。——

第１１１页。

７５ “旧党”是法国对正统派保皇党和奥尔良派保皇党的称呼，这些党派形

成于十九节纪上半叶。正统派联合了大地主，主张在法国恢复波旁王

朝；在七月王朝时期统治过的奥尔良派联合了大金融资本和大工业资

本的代表，主张恢复波旁王朝的幼系奥尔良王朝。——第１１２页。

７６ 民族联盟是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５—１６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

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

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联盟

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解散。——第１１２页。

７７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６日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于特普利策

会晤。奥皇企图预先得到普鲁士的支持，以便准备同法国和撒丁进行

新的战争。结果达成了关于在拿破仑第三侵略瑞典、比利时、荷兰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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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各邦时共同还击的口头协议。——第１１２页。

７８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法国和英国从土耳其那里争得了对黎巴嫩行政

管理的改组，黎巴嫩被分割为两个管区，分别由代表地方封建贵族利益

的德鲁兹族和马龙派的省长治理。黎巴嫩在土耳其帝国范围内只获得

在司法、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某些自治权。欧洲列强为了争夺黎巴嫩市

场而挑起了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人之间的宗教仇恨，英国依靠德鲁兹

族封建主，法国则依靠马龙派封建主。——第１１２页。

７９ 英国于１６８８年政变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它是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

融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１６８９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和其他法令进一

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这样就对议会更有利了。——第１１３页。

８０ 指１８５８年７月英国议会通过的“改进印度的行政管理法令”。根据这一

法令，印度转归国王统治，而东印度公司则予撤销。法令规定印度事务

部下面设立印度事务参事会作为谘询机关。印度总督改称副王，其实

只是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的意志的执行者。——第１１３页。

８１ 指１８４４年出版的茹安维尔亲王的小册子“论法国海军的现状”（《Ｄｅ

ｌ’éｔａｔｄｅｓｆｏｒｃｅｓｎａｖａｌｅｓ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第１１５页。

８２ 《ＬａＳｙｒｉｅｅｔ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ｒｕｓｓ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０．——第１２１页。

８３ 指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５日拿破仑第三写给法国驻伦敦大使培尔西尼的信，此信

曾在法国各报公布。拿破仑第三在信中否认自己对英国的敌对立场，

企图消除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对其对外政策的戒心和不信任。——第

１２１页。

８４ 自由党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上半叶在英国形成的，它的

成员包括辉格党人、曼彻斯特派（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和皮尔分子

（温和的托利党人）。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

置，与自由党对立的是同时期形成的、接替了托利党的保守党。——第

１２７页。

８５ 伦敦圣斯蒂凡教堂是韦斯明斯特宫的一部分，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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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下院的会议就在此举行。——第１２８页。

８６ 指１８６０年８月成为法律的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原由东印度公司管

辖的印度军队中的欧籍兵员变成替英国皇家服役的军队。英国兵士在

印度军队中的数目激增。这个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起义（见注６２）被镇

压后通过的法律是英国政府为改组印度的管理、以求巩固英国在印度

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第１２８页。

８７ 见注８０。——第１２９页。

８８ 指法国政府于１８６０年准备武装干涉叙利亚，以便在这个国家巩固自己

的地位。法国政府利用１８６０年春夏的叙利亚事件（见注７２）为借口，得

到俄国和英国的同意，派军队到叙利亚，军队在那里一直留驻到１８６１年

６月。——第１２９页。

８９“罗伯尔 马凯尔”是法国名演员弗雷德里克 勒美特同剧作家安基耶和

圣阿芒合写的社会喜剧。喜剧的主角罗伯尔 马凯尔是个狡猾投机的

骗子手，他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金融贵族的讽

刺。——第１３０页。

９０ 指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２４）签订后法国转让给皮蒙特的伦巴第，以及

通过１８６０年３月的全民投票而合并于皮蒙特的罗曼尼亚和帕尔马、摩地

那、托斯卡纳各公国。——第１３６页。

９１ 《ＰａｒｔａｎｔｐｏｕｒｌａＳｙｒｉｅｓ》（“向叙利亚出发”）是第二帝国时期在拿破

仑第三的庆祝会上演唱的正式歌曲。这里指的是远征叙利亚。——第

１３８页。

９２ 在巴登－巴登和特普利策的会晤，见注５２和７７。——第１４１页。

９３ 马克街即伦敦粮食交易所。——第１４５页。

９４ “园艺纪事”（《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是英国农业“园艺纪事和农

报”（《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ａｎｄⅲ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的简称；

１８４１年起的伦敦出版。——第１４６页。

９５ “自由人报”（《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是爱尔兰日报，于１７６３—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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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取消同英国合并的要

求，维护爱尔兰佃农的权利。——第１４６页。

９６ 指“独立报”（《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该报是爱尔兰的一家报纸，从１８３０年

起用此名称在威克斯弗德出版，每周出版两次。——第１４６页。

９７ 指１８６０年法国提出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西班牙应被准许进入大国之

列。由于英国的反对，该方案被拒绝。——第１４８页。

９８ 拿破仑第三给培尔西尼的信，见注８３。——第１４８页。

９９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一文最初发表于“军事总汇报”，此后该报

登载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略加改动后

发表于“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和“志愿兵读物”。恩格斯从这篇

著作开始，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志愿兵的文章。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Ｔｈ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

ａｎｄＣｈｅｓｈｉｒｅ》是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在曼彻斯特出版。恩格斯

从１８６０年８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为这个杂志撰稿。——第１４９页。

１００志愿兵部队的副官是军训教官，他是正规军的军官，由总司令部根据区

司令的推荐任命。——第１５０页。

１０１市民自卫团是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在普鲁士建立的，由居民中各资产阶

级阶层的居民组成。市民自卫团首先应该担任维持秩序的任务，没有

明确的组织和军事素养，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德国反革命力量进攻时期被解

散。——第１５０页。

１０２ “残废者”（《 ｕ》）是沙俄陆军部的机关报即“俄国残废者”

（《Ｐｙｃｃｋｕǚｕ αｕ》）的简称，该报在１８１３—１９１７年于圣彼得堡出版，

从１８１６年起每日出版。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发表在１８６０年７月３１日和８月２日“俄国残废者”第

１６４号和第１６５号的“东方问题”一文。——第１５９页。

１０３由于法国的干涉，罗马共和国于１８４９年复灭，从这时起，法军就留驻罗

马，直到１８７０年。——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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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褐色的拜斯”（《ＢｒｏｗｎＢｅｓｓ》）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军队对

于明火枪的叫法，这种枪的枪身呈褐色。——第１６９页。

１０５圣战是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布德－艾尔－喀德领导下反对法国占领者的

解放斗争，从１８３２年开始继续到１８４７年为止。阿布德－艾尔－喀德依

靠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广大阶层，并把单个的阿拉伯部落团结在他的领

导下，于１８３４年迫使法国承认西阿尔及利亚（除几个沿海城市外）为独

立的阿拉伯国家。在１８３９—１８４４年间，阿布德－艾尔－喀德的国家经

过顽强斗争之后被法国殖民者征服，他本人也不得不逃往摩洛哥。但

此后反对殖民者的起义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还是西部都没有停

止。——第１７９页。

１０６法军中盛行的代役制是有产阶级的特权之一。每个应服兵役的有钱

人，都可缴付一定数量的钱来雇人代服兵役。代役金归入“军队补贴”

特别基金。法国的代役制于１８７２年被废止。——第１８０页。

１０７指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的几次会战。在１８５９年５月３０日和３１日的帕勒斯

特罗会战中，法国和撒丁军队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关于马振塔和索尔

费里诺会战：见注１８。——第１８４页。

１０８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是一家资产阶级的文艺

和政论性的双周刊，从１８２９年起在巴黎出版。——第１９０页。

１０９民族联盟，见注７６。

  华沙会议是指俄国皇帝、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摄政王子１８６０年１０月

在华沙举行的会晤。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由于要阻挠意大利的统一，

对抗为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撑腰的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

策，企图互相拉拢。——第１９２页。

１１０１８５９年３月３日（２月１９日）俄国和法国在巴黎签订秘密条约。根据这一

条约，一旦发生法国、撒丁为一方，奥地利为只一方的战争，俄国必须

对法国采取善意的中立立场。法国则允诺提出修改１８５６年巴黎和约的

条文问题，这些条文限制了俄国在黑海的主权并从它那里割走了贝萨

拉比亚的一部分。俄国履行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而拿破仑第三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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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得到了各种好处，但却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而使两国之间的关系

冷淡起来。——第１９４页。

１１１哥达党是１８４９年６月在哥达（绍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左

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

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

奥地利排斥在外。——第１９４页。

１１２ Ｖｉａｓａｃｒａ（神圣之路）是指古罗马获胜而归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

《Ｖｉａｓａｃｒａ》这一术语的转义是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军。——第１９７

页。

１１３指加里波第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０日的告已勒摩居民书。

  克维里纳尔山是罗马位于其上的七座小山之一。——第１９８页。

１１４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在五十—六十年代是约瑟夫 波拿巴（普

隆－普隆）亲王的官邸。——第１９９页。

１１５“民论报”（《Ｌ’Ｏｐｉｎ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是从１８５９年至１８７４年在巴黎出版

的一家法国日报。——第１９９页。

１１６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９日在柏林签订的通商条约。这一条约

消除了大部分有碍两国发展贸易的关税壁垒。

  关税同盟，见注３４。——第２００页。

１１７弗 奥 格黑菲思“炮兵教范和英国兵士简明指南”（Ｆ．Ａ．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Ｔｈｅ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ｓｔ’ｓＭａｎｕａｌ，ａｎｄ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Ｃｏｍｐｅｎ－ ｄｉｕｍ》）。

１８４０年第一版。——第２０４页。

１１８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２０日颁布的十月恩诏，

恩诏准许帝国的各民族区享有某种自治权。恩诏压一压集权派即奥地

利德意志人的利益，对联邦制的拥护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让步。

但是，这个让步并没有满足匈开利人进一步发展１８４８年以前的匈牙利

宪法的要求。翌年初，十月恩诏由于１８６１年２月２６日颁布特许诏而被取

消，后者重新提出了奥地利帝国的集权制原则。——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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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奥地利的权臣背着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举

行了政变，在全国强力推行新的反民主宪法；在克罗梅尔日伊希开会的

国会被解散了。三月四日宪法规定了上院占优势的两院制，实行了选

民的高度财产资格和年龄资格限制，皇帝被授予有对议院决议的否决

权等等。但是，三月四日宪法仍然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在匈牙利革

命被镇压以后就被废除了。——第２０５页。

１２０指欧洲最古老的匈牙利不成文宪法，它是据旧的传统和王国的法令而

形成的；这些旧传统和法令保障了议会的独立，以利于匈牙利贵族，也

保障了议会有权决定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包括信贷和征兵的问

题。——第２０５页。

１２１英国的斯特腊弗德勋爵，国王查理一世的宠臣和专制政体的狂热卫士，

被判叛国罪，并于１６４１年根据伦敦及其郊区的人民群众所支持的议会

的要求处死。——第２０７页。

１２２马克思这样称呼普鲁士的地主，是把他们比做常以猎狐取乐的英国地

主。——第２０８页。

１２３指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统

治的起义的原因，是新形成的美国资产阶级民族力图争取独立和扫除

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起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由于北美

的胜利，成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革命战争指经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立的法兰西

共和国为反对欧洲列强——英普奥俄等国的反革命同盟于１７９２年发动

的战争。——第２１０页。

１２４１８４４年英国政府由于力求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方面的困难，根据罗 皮

尔的倡议通过一项英格兰银行改革法，将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

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固定的银行券黄金保证率。没有黄金作

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限定为１４００万英镑。——第２４３页。

１２５见注１１８。——第２４９页。

１２６州议会是匈牙利大行政区单位（州）的等级会议，它是国内的民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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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１８４８年匈牙利革命改革的后果之一是：国内全体居民的代表参

加了州议会，没有等级之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州

议会被解散，国家分为州的制度也被取消。——第２５０页。

１２７ 指１８６０年底南部各蓄奴州掀起叛乱并脱离北美联邦，从而开始了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美国内战。详见本卷第３４６—３６６页。——第２５３页。

１２８文中所指的大概是下述事实：１８６０年７月在反英运动正炽的法国，出版

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麦克马洪，爱尔兰国王”。小册子号召爱尔兰人

推翻英国的统治，推举爱尔兰侨民的后裔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登爱尔兰

王位。——第２５３页。

１２９１８５１年丹麦国王对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所承担的在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和劳恩堡等公国的国家制度方面的义务，规定在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８日的

宣言中。——第２５３页。

１３０指普鲁士亲王威廉（从１８６１年起即位为国王）在１８５８年１０月开始摄政时

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

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

的阵地的。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改革，一项也没有实行。“新纪

元”实际上为１８６２年９月俾斯麦执政时起开始的容克地主的公开专政做

好了准备。——第２５５页。

１３１ “日报”（《Ｄａｇｂｌｓｄｅｔ》）是一家丹麦资产阶级的报纸，从１８５１年起在

哥本哈根出版。——第２５５页。

１３２本文起初是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后经修改寄给了“郎卡

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２５７页。

１３３ “哥达年鉴”（《ＡｌｍａｎｃｈｄｅＧｏｔｈａ》是一个外交和统计年刊，从１７６４

年至１９２９年在哥达（德国）用法文出版。——第２５７页。

１３４见注７。——第２５８页。

１３５指“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ｐｈｉｓｉｑｕｅｓｅｔ

ｍｏｒａｕｘｄｕｃｏｍｂａｔｄｅｌ’ｉｎｆａｎｔｅｒｉｅ》），这是毕若“略论作战的几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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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Ａｐｅｒｃｕｓｓｕｒ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ｄéｔａｉｌｓｄ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一书的一章。该书

第一版于１８３２年在巴黎出版。——第２６２页。

１３６恩格斯“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包括１８６０年至１８６１年初发表在“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上的下列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法国轻

步兵”、“志愿兵炮兵”、“步枪史”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

范围”。恩格斯对编入单行本的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单行本于

１８６１年３月问世。——第２７３页。

１３７“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是英国的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起是英国的保守派的日报；１８５５—１９３７年用这一名称在伦

敦出版；从１９３７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

（《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ＭｏｒｉｎｇＰｏｓｔ》）出版。——第２８１页。

１３８“伦敦评论”（《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的一家周刊，１８６０—１８６９

年出版。——第２９３页。

１３９ 《Ｄｉｅ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ＡｒｍｅｅａｕｆｄｅｍＥｘｅｒｃｉｒｐｌａｔｚｅｕｎｄｉｍＦｅｌｄｅ》）．

Ｂｅｒｌｉｍ．１８６１．——第３０７页。

１４０指“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

军们编于圣海伦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手校订的原稿刊印”１

８２３年巴黎版（《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ｐｏｕｒｓｅｒｖｉｒà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ｓｏｕ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éｃｒｉｔｓàＳａｎｉｎｔｅ－Ｈéｌèｎｅ，ｐａｒｌｅｓｇéｎéｒａ

ｕｘｑｕｉｏｎｔｐａｒｔａｇéｓａｃａｐｔｉｖｉｔéｅｔｐｕｂｌｉéｓｓｕｒｌｅ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ｅ

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ｉｇéｓｄｅｌａｍａｉｎ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

）。——第３０９页。

１４１美国女作家、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哈 比彻－斯托，曾经写给英国贵

族舍夫茨别利勋爵一封信，于１８６１年９月初在报刊上发表。斯托在自己

的信中正确地评价了美国内战，认为它是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并

揭露同盟派的行为是非正义的。斯托对英国在美国战争中所采取的立

场表示愤慨，她呼吁援助北方。

  美国内战是１８６１年４月到１８６５年４月经济和社会方面进步的北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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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南部各蓄奴州之间的战争。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在

北部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南部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度的

斗争。从北部各州来说，战争具有进步的和革命的性质。内战经历了两

个发展阶段：保全联邦的宪法战争时期和消灭奴隶制度的革命战争时

期。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点是林肯政府于１８６２年９月颁布解放黑奴宣言。

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通过宅地法（土地无偿分配法），清洗军队和政

府机关中的变节分子，接受黑人参加军队，封闭反动报纸和采取了其他

一些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措施。战争向革命方式的转变，造成了军事

行动中的根本转折，保证了北部在内战中的胜利。在粉碎南部奴隶主

势力的军事行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民群众——工人、农民、黑人。

较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资源和人员后备上的显著优势，是北部各

州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这一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

道路。——第３２１页。

１４２“星期六评论”（《Ｔｈｅ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保守派的周刊，１８５５—

１９３８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２１页。

１４３“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１８０８—１８８１

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２１页。

１４４共和党是１８５４年反奴隶制人士为了回击南部种植场主越来越大的野心

而组成的。共和党代表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广大劳动群众

——农民、工人等的支持，它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根除奴隶主的政治权

力，限制并逐步消灭奴隶制，以及开放西部土地无偿供农民移住。１８５６

年共和党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但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１８６０年共

和党的候选人林肯被总为总统。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该党是大工业资

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捍卫者。目前，共和党同民主党一起

是美国垄断资本的两个政党，两党轮流执政。——第３２２页。

１４５指脱离北美联邦的６个南部蓄奴州——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

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西安纳——在１８６１年２月４日蒙哥马利（亚拉

巴马州）的国会上通过的临时宪法。蒙哥马利的国会宣布成立奴隶主

的国家——美利坚同盟，并选杰弗逊 戴维斯为同盟的临时总统。１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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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月２日得克萨斯参加同盟，１８６１年５月４个边界蓄奴州（弗吉尼亚、阿

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也参加了同盟。——第３２２页。

１４６克里滕登妥协索是参议员克里滕登于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在美国国会上提

出的和平解决南北冲突的方案，对美国宪法提出六条修正，其中主要的

修正是要求在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３６度３０分一线以北各州禁止奴隶

制，而在这一线以南使奴录制合法化，并要求禁止国会消灭美国蓄奴州

的奴隶制。最后一条规定：凡违背前五条的修正均不得列入宪法。这一

条剥夺了国会改变各州现有的奴隶制度的权利。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２２

日克里滕登妥协案被一个特设的参议院委员会所否决。——第

３２３页。

１４７民主党成立于１８２８年，最初它联合了种植场主、某些资产阶级集团，以

及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

该党越来越代表种植场奴隶主和与之有联系的主张保持并扩展奴隶制

的北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在１８５４年以后，由于通过堪萨斯—白

布拉斯加法案而使奴隶制有扩展到美国全部领土的危险，民主党开始

分裂为扩展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两派。这是民主党在１８６０年总统

竞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２２３页。

１４８密苏里妥协索是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在美国全国和国会中展开激

烈斗争之后于１８２０年达成的协议。根据妥协案，密苏里领地作为蓄奴

州加入联邦，缅因领地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确

定一条界线——北纬３６度３０分，线以北禁止奴隶制。妥协案暂时和解

了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一方和拥护奴隶制的一方，但是并不能消除工业

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之间的矛盾，而且矛盾一年一年地尖锐化了。

１８５４年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密苏里妥协案

事实上已被废除。——第３２４页。

１４９托 杰弗逊“回忆、通讯和私人文件”１８２９年伦敦版第４卷（Ｔｈ－Ｊｅｆｆｅｒ

ｓｏｎ．《Ｍｅｍｏｉ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ＩＶ，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９）。——第３２４页。

１５０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１８５４年５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它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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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界线。从此以后，每一

个州，可以不需国会的决定，也不管自己的地理位置，在本州建立奴隶

制度。——第３２４页。

１５１指布坎南；他作为美国驻伦敦公使，会同美国驻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使

节，于１８５４年发表了奥斯坦德宣言。宣言建议美国政府购买或侵占属

于西班牙的古巴岛，１８５６年布坎南由民主党提名被选为美国总

统。——第３２４页。

１５２德雷德 司各脱案件是黑奴德 司各脱的审判案。司各脱曾经跟他的主

人住在伊利诺斯州，后来住在威斯康星州，根据密苏里妥协案，这两州

禁止奴隶制，所以在１８４８年他提出诉讼，要求解放本人。案子拖到１８５７

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这个黑人的诉讼。这个判决使奴隶制在全国

合法化，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内战前夕被美国废奴派用作鼓动材料。——

第３２４页。

１５３堪萨斯战争是１８５４—１８６５年力求变堪萨斯为蓄奴州的奴隶制拥护者和

以农民为主体的奴隶制反对者在堪萨斯进行的武装斗争。虽然奴隶制

的反对者获得许多胜利，但堪萨斯仍落在奴隶制拥护者的手中，因为这

一方得到联邦政府的武装支持。但是该州的居民多数仍继续斗争，要

求使堪萨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堪萨斯的斗争事实上是美国内战的

开始。——第３２４页。

１５４“雷诺新闻”（《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是英国的激进派的周报；从

１８５０年起由雷诺在伦敦出版；在五十年代初支持过宪章派。——第３２５

页。

１５５旧堡是伦敦新门监狱的主堡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第

３２６页。

１５６ “纽约先驱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ｅｒａｌｄ》）是美国的日报；从１８３５

年至１９２４年用此名称出版；美国内战期间主张与南部的奴隶主妥

协。——第３２６页。

１５７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６日，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约翰 布朗试图在各蓄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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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奴隶起义。他带领一小队伙伴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

国家军械库。但是，布朗没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

者（共２２人，其中有５个黑人）在向政府军队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

都牺牲了。约 布朗和他的５个伙伴被绞死。约翰 布朗的起义是美国革

命危机增长的一个标志，它促进了黑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的加强，推动

了美国废奴派力量的团结。——第３２７页。

１５８１８３２年１１月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宣布废除１８２８年１８３２年对进口商品征收

高额关税的联邦关税法令。１８３２年１１月２４日颁布的“关于废除国家税

则的决定”号召该州公民维护自己不受联邦当局管辖的独立性，并以南

卡罗来纳脱离北美联邦相威胁。总统杰克逊得到国会批准使用武力，

派谴军队去南卡罗来纳，但在种植场奴隶主的压力下，于１８３３年３月２日

批准了一项妥协的降低了的税率。该州不久也取消了关于废除国家税

则的决定。——第３２９页。

１５９摩里耳税则是共和党人摩里耳在国会提出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该税

则于１８６０年５月由众议院通过，并于１８６１年３月２日经参议院批准后成为

法律。摩里耳税则规定大大增加美国关税。——第３２９页。

１６０“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１８２８年起在伦

敦出版。——第３２９页。

１６１“加尔各答行情报”（《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ＰｒｉｃｅＣｕｒｒｅｎｔ》）是印度的一家周报，从

１８１８年起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第３３２页。

１６２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在爱尔兰，马铃薯由于病害连年歉收。这种灾难，加上这

几年由于欧洲歉收而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就造成了一场毁灭性的

饥荒。有１００多万爱尔兰的穷人饿死和病死，穷人向海外流亡的也有

１００多万。——第３３４页。

１６３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１８２９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

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

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４倍。英国统

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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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

  议会改革法案于１８３１年由英国下院通过并于１８３２年６月经上院最后

批准。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这次改革

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开辟了道路。争取改革斗争中的主力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得到选举权。

  谷物法的废除，见注１４。

  印花税是１７１２年英国实施的一种对报纸的征税，目的是增加国家收

入以及与反对派报刊作斗争。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限制了报纸的

传播，使得广大群众读不起报。１８３６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１８５５年废

除了它。

  纸张税是１６９４年英国实施的税收，主要目的是阻止英国报刊减价，

亦即阻止它民主化。该项税收每年给国家带来收入约１４０万英镑，它全

部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英国反对纸张税的广泛运动持续几年之久，

结果到１８６１年该项税收被废除。——第３３５页。

１６４“光荣革命”一词是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著作对１６８８年政变的叫法。这

次政变之后，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

的君主立宪制。——第３３５页。

１６５ 指“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Ｃｏｂｂｅｔｔ’ｓＷｅｅｋ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它是从１８０２年至１８３５年在伦敦的出版激进派周报。——第

３３６页。

１６６１８３９年英国议会发表了一本蓝皮书，内载关于英国—波斯和英国—阿

富汗的关系的外交文件，其中包括英国在喀布尔的代表亚 白恩士的有

关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９）的信件。这些信件是被外交部别有用心

地挑选和伪造过的，目的是掩盖英国在发动战争方面所起的挑拨作用。

白恩士在死前不久把它的信件的副本寄往伦敦，一部分未收入蓝皮书

的信件被他的家属发表。这样，英国政府的伪造行为就被揭穿了。——

第３３７页。

１６７丹麦条约即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

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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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是以１８５０年８月２日伦敦会议的上述参加国（普鲁士除外）所通过

的确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

的原则的议定书为基础的。伦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

承者之一；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给被宣布作国王弗

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的克里斯提安 格吕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

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觊觎丹麦王位造成了先例。

沙皇俄国签署伦敦议定书是想阻止普鲁士把什列斯维希以及霍尔施坦

从丹麦分割出去和占领基尔湾。因此，在围绕着丹麦王国完整问题的

斗争后面，隐藏着欧洲各国在波罗的海上争夺霸权的斗争。——第３３７

页。

１６８Ｉｎｕｓｕｍｄｅｌｐｈｉｎｉ——直译是“供皇太子用”，转义是：经过删削、篡

改。１６６８年，为法国王位继承者（皇太子）出版了一批经过大事篡改的

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此后，这一用语便流传起来。——第３３８页。

１６９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６日至８日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贡比臬

（法国）举行会晤。——第３４１页。

１７０ “国家报，帝国报”（《Ｌｅｐａｙ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Ｅｍｐｉｒｅ》）是法国的一

家日报，１８４９年创办于巴黎；在第二帝国时期（１８５２—１８７０）是拿破仑

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３４１页。

１７１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说在该处。——第

３４１页。

１７２麦克唐纳案件指１８６０年９月英军上尉麦克唐纳在波恩以不服从地方当

局的罪名被捕并交付法庭审判一事。英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作借口来

加强反普鲁士的宣传，这个事件到１８６１年５月才得到解决。——第３４１

页。

１７３指奥马尔公爵为回答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于１８６１年春天在法国参

议院的演说而写的反波拿巴的小册子“关于法国历史的信”（《Ｌｅｔｔｒｅ

ｓｕｒ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按照拿破仑第三的命令，小册子被立即没

收，小册子的出版者和印刷者也被判处监禁并罚款５０００法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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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页。

１７４指奥尔良王室的亲王——茹安维尔亲王、潘提埃夫尔公爵、巴黎伯爵和

沙特尔公爵——站在北方人一面参加美国内战。——第３４２页。

１７５暗指路易－拿破仑，他在１８４８年留居英国的时候，曾自愿参加特别警察

（由国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特别警察曾与警察共同行动，反对１８４８

年４月１０日宪章派所组织的工人示威。——第３４２页。

１７６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见注１２３）期间，法国革命家支持了起义

殖民地的斗争。著名的剧作家博马舍曾参加从法国运送武器和志愿兵

到美国的组织工作。在参加战争的法国志愿兵中负有盛名的是资产阶

级革命家拉斐德。——第３４３页。

１７７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不止一次地试图渗入印

度支那。１８５８年，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在西班牙的参加下，以保护天主教

传教士为借口在印度支那开始了新的殖民战争。这次战争于１８６２年结

束，结果法国先占领了印度支那南方（即交趾支那，今称南部）的三个

省，而在１８６７年就占领了整个交趾支那。——第３４４页。

１７８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是从本篇文章开始的。

  “新闻报”（《ＤｉｅＰｒｅｓｓｅ》）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１８４８

年至１８９６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报是１８４８年７月作为温和的自由资产阶

级的机关报创办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奥地利革命失败后曾暂时被封，这就

使它得到了一些“反对派立场”的名声。六十年代初它在所有用德文出

版的报纸中销路最广（３万订户）。它在这些年代大受欢迎的原因是它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反波拿巴立场以及它反对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对内

政策的言论。从１８５６年起，德国政论家麦 弗里德兰德参加“新闻报”为

该报编辑之一；他早先出版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奥得报”、（《Ｎｅｕｅ

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马克思曾在１８５５年期间作为该报驻伦敦通讯员为它

撰稿。“新闻报”的编辑部一再企图拉马克思来为该报撰稿。１８６１年１０

月，在“新闻报”开始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派的政府之后，马克

思才最后同意。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的文章——编辑部在发表时通常都注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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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伦敦通讯员”或“特约通讯员”——接触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际

国内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并向奥地利和德国读者介绍这些国家的工

人阶级状况和民主运动。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论

述美国内战及其对欧美各国的局势的影响的。评述军事行动，马克思

照例都是运用恩格斯供给他的材料。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持续了一

年多。在这一时期，该报共登载了马克思的５２篇文章——其中有两篇

是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一篇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

章和通讯有相当多一部分未被报纸编辑部刊载。这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２年

底停止为该报写文章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写作“北美内战”一文，看来早在１８６１年６—７月，即当他收

到弗里德兰德关于为“新闻报”写稿的建议的时候就已开始。同时，

“美国内战”一文基本上也已写好，这篇文章同样也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寄往

编辑部。——第３４６页。

１７９指１８３２年南卡罗来纳州废１８２８年和１８３２年的联邦关税法令（见注１５８）。

——第３４７页。

１８０凡尼耳会堂是１７４２年商人凡尼耳献给波士顿城的一所大厦。在北美殖

民地独立战争（见注１２３）时期美国爱国者常在这里举行大会。——第

３４８页。

１８１１７８７年颁布的大陆会议法令规定，俄亥俄河西北的各个领地在居民人

数达到６万时，就可以以州的资格参加联邦，与旧有各州享受同等的权

利。——第３４９页。

１８２德雷德 司各脱案件，见注１５２。——第３５０页。

１８３指逃亡奴隶法（ＦｕｇｉｔｉｖｅＳｌａｖｅＡｃｔ），１８５０年９月由美国国会通过，作为

对１７９３年的逃亡奴隶引渡法的补充。根据这个新法律，在所有各州任

命了追捕奴隶的特派官员。捕到一个黑人，并判他重做奴隶，可得奖金

１０美元。如果把一个被抓的黑人开释，只能得到５美元。北部各州当局

和居民必须给予特派官员以一切协助。违反法律则判处罚金１０００美元

和６个月徒刑。该法律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使废奴运动加强，因而

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事实上就已行不通，最后于１８６４年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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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５１页。

１８４无偿分配国家所有的西部自由土地，乃是１８４８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群

众性的民主主义的农民政党的党员——自由土地党人的基本要求之

一。自由土地党人还要求在夺自墨西哥的新领地上禁止奴隶制，禁止

把这些土地卖给大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家。自由土地党人的要求在美国

国会和政府中遭到各蓄奴州代表的一贯反对。例如，１８５４年第一次在

国会中付诸表决并被众议院通过的宅地法案，就被参议院否决了。当

１８６０年国会两院终于通过一项关于移民缴纳较小的一笔土地开垦费的

法案时，布坎南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第３５１页。

１８５奥斯坦德宣言，见注１５１。——第３５１页。

１８６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诺拉是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北方州，是美国种植

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侵略野心的对象。——第３５１页。

１８７１７８７年的美国宪法使黑奴制度在它已经存在的各州合法化，允许在宪

法通过时起２０年的期限内向这些州自由输入奴隶。到１８０７年３月２日国

会才通过了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入奴隶的法律。１８０８年１

月１日生效的这个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其中包括没

收运送奴隶的船只及其所有货物。但是，法律实际上常被破坏，因而私

贩奴隶有了广泛的发展。结果，在美国内战前的一些年代里，黑人的输

入反而有增无已。——第３５１页。

１８８指支援堪萨斯移民协会，它们是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期间在北部和西北部许

多州（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斯等）先后成立

的。第一个支援协会在１８５４年４月成立于马萨诸塞州。协会规定自己的

任务是制止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新领地并协助自由小农移居堪萨斯。

协会从事的工作有：招集和资助移民，运送农具和设备到堪萨斯，为迁

移者建筑公寓，供给他们粮食、衣服、药品等等。此外，协会还运送武

器到堪萨斯。

  支援运动在１８５６年夏天由于堪萨斯武装斗争（见注１５３）激化而达到

最高潮。１８５６年７月在布法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

会。但是，由于运动参加者的成分不一，几番尝试想按照一个统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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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堪萨斯都未能成功。协会的活动对国内的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影

响，并且推动了组成共和党的力量的集结。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协会从

事往俄勒冈州和佛罗里达州移民的工作。协会存在到１８９７年。——第

３５２页。

１８９指英国和汉诺威从１７１４年起组成的君合国由于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个

代表死亡而于１８３７年分离一事。——第３５７页。

１９０新英格兰是由美国东北部工业高度发达的６个州（缅因、马萨诸塞、康

涅狄格、罗得岛、佛蒙特、新罕普什尔）构成的地区。它是废奴运动的

中心。——第３６４页。

１９１赫罗泰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们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须向斯巴达

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毫无区别。——第

３６４页。

１９２密苏里文告是弗里芒特将军于１８６１年８月３０日发表的。文告除宣布没收

密苏里州支持同盟的人的财产外，并宣布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林肯

建议弗里芒特使这个文告符合没收法，删去解放奴隶一款（１８６１年８月

６日国会通过的没收法只规定解放叛乱分子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奴

隶）。弗里芒特拒绝总统的要求，因而在１８６１年１０月被免去密苏里军团

司令之职。——第３６５页。

１９３１８３３年，在牙买加岛黑奴起义之后，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废除殖民地奴

隶制的法律。为了给西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种植场奴隶主补偿，曾拨

款２０００万英镑。——第３６６页。

１９４指“布朗逊氏评论季刊”（《Ｂｒｏｗｎｓｏｎ’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Ｒｅｖｉｅｗ》），它是美

国的天主教杂志。奥 布朗逊从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５５年在波士顿、１８５６—１８６５

年和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在纽约用此名称出版。——第３６６页。

１９５ “世界报”（《ＴｈｅＷｏｒｌｄ》）是美国的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０

年至１９３１年在纽约出版。——第３６６页。

１９６摩里耳税则，见注１５９。——第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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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以及萨瓦和尼斯归并于法国之后，拿破仑第三企

图占领瑞士的部分领土。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８日，一支法国军队侵入瑞士所

属的窝州（瓦得州）达普谷地，并占领了克雷松尼埃尔村。瑞士政府随

即提出抗议，抗议得到许多欧洲国家的支持。１８６２年１２月签订了协定：

达普谷地的一部分归法国，而法国让出同样大的领土给瑞士，作为交

换。——第３８１页。

１９８干涉墨西哥或１８６１—１８６７年的墨西哥远征，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所进

行的武装干涉，目的在于推翻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并把墨西哥共和国

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干涉者还打算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站在蓄

奴州一方干预美国内战的基地。在干涉开始（１８６１年１２月）后不久，干

涉的参加国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结果英国和西班牙于１８６２年４月召

回了自己的军队。法国干涉者继续侵略行动，１８６３年夏天占领了墨西

哥城，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

安为首的帝国。墨西哥人民在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忍不

拔和大无畏的精神，大败殖民者。１８６７年３月干涉者被迫离开墨西哥。

拿破仑第三的墨西哥冒险在法国极不得人心，加之国际局势由于美国

北部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内战中获胜而起了变化，这也是这次冒险失败的

原因。——第３８２页。

１９９１８５９年１１月，极力在北非进行殖民掠夺的西班牙向摩洛哥宣战。但是，

军事行动继续到１８６０年３月，西班牙人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成功，因为他

们碰到爱好自由的摩洛哥人民的顽强反抗。１８６０年４月缔结和约，西班

牙得到赔款和不多的割地。

  圣多明哥是海地岛的东部，１８２１年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１

８４４年宣布为独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１８６１年，该岛的这一部分

重被西班牙占领，因为亲西班牙的党在国内获胜，并在１８６１年

３月宣布“自愿”合并圣多明哥于西班牙所属的西印度领地。西班

牙在圣多明哥的殖民统治继续到１８６５年，这一年西班牙人被全

部赶走。——第３８２页。

２００“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７２—

１９３７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

１２７注  释



分子的机关报。——第３８２页。

２０１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是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１年创刊；１８５１年十

二月二日政变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３８２页。

２０２圣詹姆斯内阁是马克思根据伦敦圣詹姆斯宫（英国国王的旧府邸）的名

称对英国政府的称呼。——第３８２页。

２０３指１８２３年夏天法国外交大臣沙多勃利昂提出的组织武装干涉拉丁美洲

国家的计划，其目的在于恢复西班牙在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以及扩充

法国的殖民地。沙多勃利昂的计划规定把西班牙各殖民地变为由波旁

王族的亲王们，其中也包括法国的波旁亲王们统治的自治王国。这一

计划主要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而破产，当时英美力图利用西班牙

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来造成自己在这些地方的势力。——第３８５

页。

２０４门罗主人是１８２３年１２月２日美国总统詹姆斯 门罗致美国国会的著名咨

文中所宣布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则，旨在反对欧洲列强使美洲领土殖民

地化和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的企图。后来，门罗主义被美国扩张主义者

用来在美洲大陆建立美国的霸权。——第３８５页。

２０５“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是法国资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

学辩论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简称，１７８９

年创刊于巴黎。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

关报。——第３８８页。

２０６ “星期日邮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ｕｄｉｍａｎｃｈｅ》）是法国资产阶级反波拿巴

派的周报；从１８５８年至１８６６年在巴黎出版。——第３９０页。

２０７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９。——第３９３页。

２０８英国波斯战争，见注９。——第３９３页。

２０９本文标有“于巴黎”的字样，实则是马克思在伦敦写的。在有些取材于

欧洲大陆某些国家的文章上，马克思有时则相应地注明写于巴黎、柏林

或维也纳，同时用一个或早或晚的日期代替真实的写作日期。——第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９４页。

２１０马克思称维隆为《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ｄｅＰａｒｉｓ》（“巴黎小市民”），系指他的书

“巴黎小市民回忆录”（《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ｕｎ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ｄｅＰａｒｉｓ》）而言，

该书于１８５３—１８５５年在巴黎以六卷本出版。——第３９４页。

２１１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于十八世纪五十年

代产生于法国。重农学派坚决拥护大资本主义农业，主张取消等级特

权和保护关税政策。重农学派懂得取消封建秩序的必要性，但希望通

过和平改革的方式来进行，以免损害统治阶级和专制制度。按照他们

的哲学观点来说，重农学派接近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见诸实

现。——第３９５页。

２１２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集

团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主张实行温

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保持奥尔良王朝执政和避免革命的方

法。——第３９５页。

２１３阿 富尔德“打倒阿西涅币！”１８４８年巴黎版（Ａ．Ｆｏｕｌｄ《Ｐａｓｄ’ａｓ－ｓｉｇ

ｎａｔ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第３９５页。

２１４Ｄｒａｐｅａｕｂｌａｎｃ（白色旗）是波旁王朝时期以及复辟时期法国的国旗。当

资产阶级七月王朝确立，奥尔良王朝执政的时候，又恢复了三色旗（蓝、

白、红），这是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国

国旗。——第３９９页。

２１５见注１９２。——第４０１页。

２１６指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

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而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

美国几乎占领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其中包括得克萨斯、上加利福尼

亚、新墨西哥等地区。——第４０１页。

２１７《Ｉｒ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不可制止的冲突”）是西华德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

３２７注  释



在罗彻斯特（纽约州）演说中所使用并得到广泛传播的用语；西华德此

语是指南部和北部的矛盾不可调和以及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第

４０２页。

２１８《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开路人”）是菲尼莫尔 库伯的一部驰名小说的名称；

这样称呼弗里芒特是由于他曾远征加利福尼亚。——第４０３页。

２１９１８６１年７月２１日在马纳萨斯城（华盛顿西南）附近的布尔河上进行了美

国内战期间的第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南军击败了数量上占优

势、但训练很差的北军。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南军在博耳斯－布拉夫（华盛顿西北）会战中击溃

了渡到波托马克河右岸并在那里孤立无援的斯通将军的几个团。两次

会战暴露了北军在组织和战术上的严重缺陷。——第４０３页。

２２０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

１７８０—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８２７年

在伦敦创刊。——第４０９页。

２２１１８１２年开始的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实行不承认美国国家主权

的政策并企图在北美恢复其统治地位而引起的。美国向英国宣战的理

由是英军非法截夺美国船只和捕捉海员。美国武装力量在对英斗争中

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认为英国人的行动有使殖民制度恢复的危

险，并把这次斗争看成是第二次独立战争。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大陆上的军

事行动对美军来说是失利的。英国虽然在１８１４年８月暂时占领了华盛

顿，但由于同拿破仑作战已弄得精疲力尽，并由于美国舰队作战顺利而

受到很大损失，被迫于１８１４年１２月在承认战前状态的基础上签订了根

特和约。在美军大败英军于新奥尔良之后，军事行动在１８１５年１月停

止。——第４０９页。

２２２弗 托 普腊特“战时禁运法”（Ｆ．Ｔｈ．Ｐｒａｔｔ．《Ｌａｗ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ｂａｎｄｏｆ

Ｗａｒ》）。第一版于１８５６年在伦敦问世。——第４１０页。

２２３托 杰弗逊“回忆、通讯和私人文件”１８２９年伦敦版第３卷（Ｔｈ．Ｊｅｆ－

４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ｆｅｒｓｏｎ．《Ｍｅｍｏｉ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Ⅲ，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９）。

  英法战争指１７９２—１８１５年法国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当时，英国

和法国为争夺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１８０６年拿

破仑宣布大陆封锁，禁止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贸易，英国为了回答这一

行动，对中立国的海上贸易实行控制，并乘走私交易广泛开展之时，在

公海上截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第４１０页。

２２４ 邓斯 司各脱式的争论是通过相互排斥的论据即“赞同”和“反对”

（《ｐｒｏｅｔｃｏｎｔｒａ》）意见的对比进行经院式争论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因

中世纪苏格兰的唯名论哲学家邓斯 司各脱而得名的，并在他的著作中

得到最广泛的运用。——第４１０页。

２２５王室法官（ｌａｗ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ｗｎ）是英国最高的司法代表——首席

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第４１２页。

２２６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见本卷第４３１—４３２页）是１８６１年５月１３日为

回答合众国于１８６１年４月宣布对同盟港口实行封锁而发布的。文告宣

布仅仅在封锁有效的情况下承认对南部的封锁，同时又承认南部有在

公海上截夺北美船只的权利。实际上文告意味着承认同盟是交战的一

方。——第４１２页。

２２７战利品裁判所是交战国在自己领土上为裁决捕获战利品的合法

性而设立的。在战争时期被交战一方截夺的敌方商船或货载，叫

做海上战利品。运载战时禁运品的中立国船只也可以算做战利

品。—— 第４１２页。

２２８詹 斯宾斯“美利坚联邦；关于它对合众国福利的实际影响及其分裂原

因的调查和从宪法观点对脱离的探讨”１８６１年伦敦版（Ｊ．Ｓｐｅｎｃ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ｉｔｓＲｅ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ｉｔｓ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Ｌｏｎｄｏｎ ，

１８６１）。——第４１３页。

５２７注  释



２２９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４年在

伦敦创刊；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从１７９８

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１７页。

２３０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

级的机关报，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

派的机关报，从１８５６年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１７页。

２３１“纪事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

１７７０年至１８６２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

机关报，后来是保守派的机关报。——第４１７页。

２３２指美国内战初期肯塔基州的中立（见本卷第３６１页）。——第４２２

页。

２３３ 威 弗 帕 纳皮尔“１８０７年１８１４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

１８２８—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１—６卷（Ｗ．Ｆ．Ｐ．Ｎａｐｉ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ｒ

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０７ｔｏｔｈｅ

ｙｅａｒ１８１４．Ｖｏｌ．Ⅰ—Ⅵ，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１８４０）。——第４２４页。

２３４联邦派（联邦的拥护者）是美国内战时期对北部各州的拥护者的称呼，

其敌对方面即南部蓄奴州同盟的拥护者则被称为脱离派或同盟

派。——第４２４页。

２３５１７６３年英国政论家约翰 威尔克斯在他办的“北不列颠人报”（《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Ｂｒｉｔｏｎ》）上批评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国王演辞，因而被下院除名，

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他被迫逃往法国。在１７６８年返回祖国后，威尔克

斯四度被选为议员，但每次选举都被宣布无效。他在第五次当选后，才

进入议院。“威尔克斯事件”是英国政治危机增长的标志。威尔克斯成

为伦敦郡长和市长后，于１７８０年残酷地镇压了伦敦下层人民的发动，暴

露了自己的煽动家的面目。

  从１７６８年底至１７７２年在“大众报”（《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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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署名为尤尼乌斯的书信，因“威尔克斯事件”而远近闻名。书信的

作者为恢复威尔克斯的名誉、为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进行了斗争。

１７７２年尤尼乌斯的书信以单行本出版。后来，肯定书信的作者是英国

政论家菲 弗兰西斯。——第４２７页。

２３６查 威尔克斯“１８３８、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美国考察队记

述”１８４５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５卷（Ｃｈ．Ｗｉｌｋｅｓ．《Ｎａｒｒａｔｉ

ｖ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Ｙ

ｅａｒｓ１８３８，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２》 ．Ｖｏｌ．Ⅰ—Ⅴ．Ｐｈｉｌａ

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４５）。——第４２７页。

２３７查 威尔克斯“美国西部（包括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１８４９年费拉得尔

菲亚版（Ｃｈ．Ｗｉｌｋｅ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ｍｅｒｄｃａ，ｉｎｃｌｄｉｎｇ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ａｉａｎｄＯｒｅ

ｇ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４９）。——第４２７页。

２３８在１６５１年９月３日伍斯特战役中英军在克伦威尔指挥下使查理二世所率

领的苏格兰保皇派军队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查理二世逃入法国。——

第４２７页。

２３９英国枢密院产生于十三世纪，最初由封建贵族和高级僧侣的代表船成。

枢密院是国王属下的最高谘议机关，十七世纪之前在治理国家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逐渐丧

失了自己的意义。——第４２８页。

２４０１８４５年１１月斯莱德耳被派往墨西哥，他带有总统波克的秘密使命：设法

扩展被兼并过来的得克隆斯的南部边界以及购买新墨西哥和上加利福

尼亚。在墨西哥政府拒绝接待作为全权公使的斯莱德耳之后，美国在

１８４６年４月开始了对墨西哥的军事行动，结果上述两个地区被美国夺

去。——第４２９页。

２４１逃亡奴隶法，见注１８３。——第４２９页。

２４２亨 惠顿“国际法原理和这门科学的简史”（Ｈ ．Ｗｈｅｓｔｏｎ．《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ｗｉｔｈａ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ｏ》）。第 一 版 于１８３６年 在 费 拉 得 尔 菲 亚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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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４３２页。

２４３提 沃克“美国法律绪论”（Ｔ．Ｗａｌｋ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第一版于１８３７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第４３２页。

２４４詹 肯特“美国法律释义”第１—４卷（Ｊ．Ｋｅｎｔ．《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Ｌａｗ》．Ｖｏｌ．Ⅰ—Ⅳ）。第一版于１８２６—１８３０年在纽约出版。——第

４３２页。

２４５罗 菲利莫尔“国际法释义”（Ｒ．Ｐｈｉｌｌｉｍｏ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第一版于１８５４—１８６１年在伦敦出版，共四卷。——第４３３

页。

２４６赛 约翰逊“英语辞典”（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第一版于１７５５年出版。——第４３４页。

２４７约 沃克“标准英语语音辞典”（Ｊ．Ｗａｌｋｅｒ《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第４３４页。

２４８艾 瓦特耳“国际法，或运用于民族和国君的行为的自然法原则”（Ｅ

Ｖａｔｔｅｌ．《Ｌｅｄｒｏｉｔｄｅｓｇｅｎｓ，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ｃｓｄｅｌａｌｏｉ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ａｐｐｌｉｑｕéｓà

ｌａｃｏｎｄｕｉｔｅｅｔａｕｘａｆｆａｉｒｅｓ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ｄｅｓ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ｓ》）。第一版于

１７５８年在来顿出版，共两卷。——第４３５页。

２４９ “最后的一个英国人”是“最后的一个罗马人”一语的套用。后一语通

常是指在罗马共和国衰亡时期为保存古代共和制罗马的风尚和观念而

刺杀凯撒的布鲁土斯或卡西乌斯。马克思称乌尔卡尔特是“最后的一

个英国人”，是嘲笑他拥护古老的、早就过时的英国制度。——第４３５

页。

２５０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是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

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６５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发

行于伦敦；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４３５页。

２５１指美国总统麦迪逊于１８１２年６月１日致国会的咨文，咨文谴责英国对美

国的敌视行动，特别是捕捉美国船上的海员和封锁美国大西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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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文建议回击这种行动。不久，在１８１２年６月１８日，美国国会便向英国

宣战（见注２２１）。——第４３９页。

２５２根特和约，见注２２１。

  １８４２年英国代表阿希伯顿勋爵和美国代表韦伯斯特进行了谈判，结

果于１８４２年８月９日签订了关于美国和英属美洲领地之间的疆界、关于

禁止奴隶买卖和关于引渡逃犯的条约。但是，这一条约没有限制英国

搜查有限卖奴隶嫌疑的美国船只的权利。——第４３９页。

２５３指美国将军温菲尔德 司各脱发表在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６日的“泰晤士报”上的

信。司各脱叙述了自己对“特伦特号”事件的态度，声明美国任何

人都不愿意与英国作战，并主张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

第４４１页。

２５４黑色禁运品是美国内战时期对那些从叛乱的奴隶主那里逃到北军军营

来寻找避难所的黑人的称呼。北军某些将领违反华盛顿政府的命令，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就拒绝把这些黑人交给他们原先的主人，理由是：

奴隶既然是叛乱分子的财产，就应该被看做战时禁运品。——第４４２

页。

２５５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民主党摄政集团是指纽约州的美国民主党领导集

团。该集团存在到１８５４年，通称沃耳巴尼摄政集团。它的所在地是纽约

州的行政中心沃耳巴尼市。沃耳巴尼摄政集团曾起了美国民主党全国

中心的作用。——第４４３页。

２５６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同盟派的巡洋舰“纳希维耳号”在公海上攻击了北美

商船“哈维民桦树号”，并把它烧毁。１１月２１日“纳希维耳号”开进英

国的南安普顿港口，逃避追究。——第４４４页。

２５７１８６１年１月６日纽约市长费 伍德向市议会提出例行的年度咨文，在咨文

中提出使纽约脱离北部各州并宣布它为自由城市的计划。——第４４４

页。

２５８ 指堪萨斯州武装斗争（见注１５３）时期在美国参议院发生的一件事。

１８５６年５月１９—２０日，共和党参议员查理 萨姆纳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对

９２７注  释



堪萨斯所犯的罪行”的演说，揭露了奴隶主在堪萨斯的阴谋。萨姆纳的

演说激起了奴隶主和国会中的奴隶主拥护者的狂怒。演说发表两天以

后，萨姆纳就在参议院里面的一个地方遭到南部的一个奴隶主布鲁克

斯毒打，身受重伤多处；到１８５９年萨姆纳才能够重新进行政治活

动。——第４４５页。

２５９康伯学院——工业家和慈善家彼 库伯于１８５８年在纽约创办的一所高

等学校。——第４４５页。

２６０Ｃｏｕｒｔｏｆ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高等控诉院）是英国最老的法庭之一，起初主要

担负财政职能，在十九世纪实际上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之一。——第

４４８页。

２６１“劳埃德氏新闻周刊”（《Ｌｌｏｙｄ’ｓＷｅｅｋｌｙＮｅｗｓ》）是英国自由派报纸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Ｌｌｏｙ’ｓＷｅｅｋｌｙ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的

简称，１８４３—１９１８年用此名称出版。——第４４８页。

２６２指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６日（４日）巴黎会议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言禁

止私掠并保证保护中立国商船不受交战国的侵犯。宣言的通过是俄国

外交上的胜利。俄国从１７８０年起就反对英国要求检查和截夺中立国船

只的权利。——第４５１页。

２６３指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叶卡特林娜二世于１７８０年３月１１日（２月２８

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所表述的维护海上中立权利的原则。宣言

宣布中立国与交战国自由贸易的权利和挂有中立国国旗的敌方财产不

可侵犯的原则。以这一宣言为基础，俄国在１７８０—１７８３年间和一些国

家（丹麦、瑞典、荷兰、奥地利等）组成了第一个武装中立联盟并签订

了公约。

  后来，在１８０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６日）俄国的倡议下所签订的关于在英国

对拿破仑法国战争期间成立第二个武装中立联盟的俄普条约，又重申

并补充了１７８０年宣言的原则。丹麦和瑞典也参加了这一条约。——第

４５１页。

２６４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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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

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

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初，自由贸易派加入了英

国自由党。这一派代表着力图摧毁南部蓄奴州的棉花垄断的工业资产

阶级的利益，因此反对英国站在南部一面干涉美国内战。——第４５２

页。

２６５指１８６１年５户１３日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见注２２６）。——

第４５３页。

２６６ “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

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ｉ》）的简称，（１８４１年起在伦

敦出版。——第４５５页。

２６７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５日下院会议上对外交大臣帕

麦斯顿勋爵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

慢的话：《ｃｉｖｉｓｒｏｍａｎｕｓｓｕｍ》（“我是罗马公民”），受到英国资产阶级

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顿宣称，正如罗马公民的公式《ｃｉｖｉｓｒｏｍａ－ｎｕｓ

ｓｕｍ》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

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第４５５页。

２６８Ｌｏｗｃｈｕｒｃｈｍｅｎ即低教会派的信徒，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教会中的一

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低教会派信徒主张简化敬神

仪式和强调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第４５５页。

２６９辉格党的战争是马克思用来称呼英国阿伯丁联合内阁发动的１８５３—

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的，因为内阁中一切最重要的职位都属于辉格党首

领。——第４５６页。

２７０Ｐｅｎｎｙｐａｐｅｒ（一辨士报纸）是１８５５年英国废除印花税（见注１６３）后广

为流行的一种新式的日报。这种报纸与价昂的老报纸的区别在于它的

价廉和大众化。“一辨士报纸”接受了美国新闻业的方法，以报道耸人

听闻的消息和记载丑闻为主要内容。——第４５６页。

２７１“地球报”（《ＴｈｅＧｌｏｂｅ》）是英国的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

１３７注  释



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３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

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１８６６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４５６

页。

２７２“观察家报”（《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１７９１年起在

伦敦出版。——第４５７页。

２７３ “麦克米伦杂志”（《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

派的杂志，从１８５９年至１９０７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５７页。

２７４暗指拿破仑第三在１８５９年１月由于准备奥意法战争（见注１６）而掀起的

战争叫嚣。这些事件在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论文“欧洲的战争前

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８５—１９９页）中作了详细记述。—— 第４

５７页。

２７５Ｃｅｔｅｒｕｍｃｅｒｓｅｏ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他的每

一次讲演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几个字。这句话是：Ｃｅｔｅｒｕｍｃｅｎｓｅｏ

Ｃａｒｔｈａｇｉｎｅｍｅｓｓｅｄｅｌｅｎｄａｍ（此外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第

４５９页。

２７６美国政府力求避免对英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在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５—２６日

会议上通过决议，释放在“特伦特号”轮船上捉到的同盟特使梅森和斯

莱德耳。１８６２年１月初，斯莱德耳和梅森及其秘书被送到英国轮船上。

罗素在获得这一消息之后声明英国政府感到满意，并认为“特伦特号”

事件已经解决。——第４６３页。

２７７ “纳希维耳号”事件，见注２５６。——第４６５页。

２７８ “官报”（《Ｇａｚｅｔｔｅ》）是英国政府机关报“伦敦官报”（《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的简称；１６６６年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４７６页。

２７９取缔阴谋活动法案（外侨管理法案）是帕麦斯顿１８５８年２月８日在下院提

出的，借口是法国政府进行威胁，责备英国给予政治流亡者避难所。根

据这一法案，流亡者参加政治阴谋，同英国人一样受到严厉惩处。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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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抗议运动的压力下，法案被下院否决，而帕麦斯顿被迫辞职。——第

４８０页。

２８０见注２７５。——第４８１页。

２８１“每日邮报”（《ＤａｉｌｙＰｏｓｔ》）是英国的报纸，工商界的机关报，从１８５５

年至１８７９年用此名称在利物浦出版。——第４８４页。

２８２见注８０。——第４８９页。

２８３ ＭａｇｎａＣｈａｒｔａ——ＭａｇｎａＣｈａｒｔａ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ｕｍ（自由大宪章）是骑士和

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约翰提出的一个文件。大宪

章于１２１５年６月１５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

力，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步。直到十九世纪，宪章在英国资

产者眼中仍然是英国立宪制度的象征和基础。——第４９４页。

２８４指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见注２６２）。——第４９５页。

２８５根据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西班牙摩洛哥战争（见注１９９）结束后签订的和约

的条件，在赔款缴清之前，泰图安城继续由西班牙军占领。——

第４９７页。

２８６指“墨西哥问题信件汇编”１８６２年伦敦版，共三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Ｍｅｘｉｃｏ》．３Ｐａｒ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４９９

页。

２８７“年轻的拿破仑”是民主党队伍中拥护麦克累伦的人给他取的绰号，因

为他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比较年轻（３４岁）时就做总司令的将

军。——第５０５页。

２８８费边式战术是因古罗马统帅费边 孔克达特而得名的。他以实行观望

战术出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２１８—２０１年）期间避而不与汉尼

拔决战。——第５０６页。

２８９马考莱“短篇史评”（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第

一版于１８４３年出版，共三卷。——第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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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０在西点（纽约附近）有一所军事学院，创办于１８０２年，是十九世纪中叶

美国唯一的高等军事学校。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培养军官的制度，促进

了学院学员的小团体观念的发展。——第５０６页。

２９１这里是指克伦威尔在１６５３年７月４日开幕的由独立派教团的代表组成的

小议会上的演说。

  托 卡莱尔“奥列佛 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Ｔｈ．Ｃａｒｌｙｌｅ．《Ｏｌｉ－ｖｅｒ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ｐｅｅｄｈｅｓ》）。第一版于１８４５年在伦敦出

版。——第５０６页。

２９２指“晚星报”（《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ｒ》），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１８５２年创

办于华盛顿。——第５０６页。

２９３见注２２１。——第５１１页。

２９４ “现代评论”（《Ｒｅｖｕ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是法国波拿巴派的双周刊；

１８５１—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第５１２页。

２９５布尔河会战，见注２１９。——第５１４页。

２９６１７９２年１１月６日法军在杜木里埃指挥下在热马普（比利时）击败奥军，取

得巨大胜利。在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法军击溃奥

军。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意大利战争期间在蒙特诺特、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

等会战中，法国打败了皮蒙特和伦巴第的奥军和皮蒙特军。——第５１５

页。

２９７博耳斯－布拉夫会战，见注２１９。——第５１７页。

２９８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见注１８。——第５２０页。

２９９封锁线体系（封锁线战略）是十八世纪西欧广泛采用的作战方法，即沿

整个战线平均布防，以防止敌人侵入本国领土。这样部署军队使敌人

有可能比较容易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防线。从理论上为“封锁线体系”

奠定基础的是奥地利元帅弗 拉西。——第５２１页。

３００在１７９６年４月１３—１４日和１４—１５日密雷栖摩和德果（意大利北部）两次

会战中，波拿巴的军队击溃了皮蒙特联军中的一个奥地利兵团，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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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兵团前来增援也被击溃。此后，法军猛攻皮蒙特军，使它遭到一

系列的失败，迫使皮蒙特国王签订单独的和约。——第５２１页。

３０１美国内战的后来进程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阐述的粉碎南

部同盟的战略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南军只是在北军司令部于１８６４年下

半年实行了类似的计划后，才遭到彻底的失败。托 威 薛尔曼将军所

实行的著名的“向海洋进军”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给格兰特将军

的军队击溃南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１８６５年春天，南军全部投降。——

第５２３页。

３０２远征墨西哥，见注１９８。——第５２４页。

３０３指１８４９年法军占领罗马（见注１０３）以及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期间

法军驻留雅典和君士坦丁堡。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在中国的英法侵略军占领北

京。——第５２４页。

３０４指墨西哥议会１８６１年７月１７日关于暂停支付外国债款两年的决定，这一

次定成了英、法和西班牙干涉墨西哥（见注１９８）的借口。胡阿雷斯所

领导的墨西哥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于１８６１年１１月取消了７月１７日的决

定，并表示同意满足三国的要求。——第５２５页。

３０５１８６１年夏在巴黎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对法国著名银行家米勒斯的

诉讼案，他被控进行欺骗性的交易所投机和违反信托公司法。这

一案件揭露了丑恶的金融诈骗，而且牵涉到第二帝国的许多显

贵。米勒斯被判罚款和５年徒刑，但在１８６２年被上级法院宣告无

罪。—— 第５２５页。

３０６１８６２年４月９日英法和西班牙的代表在俄利萨巴（墨西哥）举行会议，策

划三国在墨西哥的下一步的共同行动。但是在会上暴露出干涉参加国

的重大分歧。法国代表宣布拒绝与墨西哥政府谈判，并宣布解除１８６２

年２月１９日在拉案勒达德签订的初步和约。英国和西班牙的全权代表

借口法国干涉墨西哥内政，宣布不再参加共同干涉。在俄利萨巴会议

后不久，英军和西班牙军撤出墨西哥。——第５２６页。

３０７新奥尔良在扼守密西西比河上通往该城要道的两炮台陷落后于１８６２年

５３７注  释



４月２９日失守。５月１日北军入城。新奥尔良是蓄奴州同盟的政治军事中

心，该城被攻占是北军的巨大军事胜利。——第５２７页。

３０８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分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通讯社。——

第５２７页。

３０９萨拉哥沙是西班牙人民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以英勇保卫战抗击两度围攻

该城（１８０８年和１８０９年）的拿破仑军队而同闻名于世的城市。萨拉哥沙

第二次被围攻了两个月之久，最后才于１８０９年２月２１日陷落。

  莫斯科在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的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中起了很大的

作用，它成了举国抗战的象征。１８１２年９月１３日（１日）俄军为了保存军

队和准备反攻，放弃了莫斯科。在法军占领城市时莫斯科烧起大火，延

续了５昼夜之久。——第５２７页。

３１０半月城是新奥尔良的通称。该城旧市区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圆弯形

地带。——第５２８页。

３１１指“每日电讯报”（《Ｄａｉ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它是美国的一家日报，南部奴

隶主的机关报，从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８３年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出版。——

第５２９页。

３１２ “日记报”（《ＤａｙＢｏｏｋ》）是美国的一家报纸，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

从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６７年用此名称在诺福克（弗吉尼亚州）出版。——第５２９

页。

３１３ 指“每日通报”（《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它从１８５４年至

１８７１年在阿特兰塔（乔治亚州）出版，南部奴隶主的机 关

报。—— 第５２９页。

３１４指“每日快报”（《Ｄａｉ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它从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６９年在彼得斯堡

（弗吉尼亚州）出版，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第５３０页。

３１５１８０８年１月１日生效的禁止输入黑奴的法律（见注１８７）保留了美国领土

上的奴隶买卖，这种买卖是在南部和西南部各蓄奴州之间，主要是在美

国南部沿海城市进行的。与禁止自国外输入黑奴同时，国内奴隶买卖

扩大了，南部的一些州，如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变成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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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待售的州。１８６２年５月２日参议员萨姆纳提出的法案，取消了１８０８年

法律中调整美国沿海地区奴隶买卖的条款并禁止从一州向另一州转运

奴隶。——第５３２页。

３１６ “北方人之歌”是美国内战时期北部流行的一支美国民歌。——第５３５

页。

３１７指１８４８—１８９４年伊奥尼亚群岛上的起义。群岛从１８１５年起受英国保护。

伊奥尼亚群岛上希腊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旨在反对英国统治，争取合

并群岛于希腊。起义被英国人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第５３８页。

３１８大概是指不止一次地在英国议会中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

法案的讨论。在这些法案中，爱尔兰土地出租的条件都有所放宽。１８５３

年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但遭到上院的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从这届

议会转到那届议会，并作了各种不同的旨在保护大地主特权的修改。

但是就连这样改过的法案，仍然遭到大地主代表的顽固抵制。１８５５年７

月，对这些法案的讨论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

“议会新闻：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问题”和“辛普森将军的辞职。——

议会新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４０１—４０４、５３９—

５４０页）中评述了两院对上述法案的立场。——第５３９页。

３１９萨贡人是古代西班牙萨贡城的居民。公元前２１９年，与罗马结盟的萨贡

遭到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军的攻击，在八个月的持续围攻之后被占领。

该城的居民拒绝了投降的建议，举火自焚。——第５３９页。

３２０Ｓｔａｔｕｔｅｌａｗ（成文法）是以法令——英国议会的立法法令——为根据

的法律规范。——第５４０页。

３２１１７９８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后，英国议会根据卡斯尔里的倡议

于１８０１年通过了关于在爱尔兰实施戒严和关于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Ａｃｔ

〔人身保护法〕暂停生效的反动法令。根据人身保护法，每一项逮捕令

都必须说明根据。——第５４０页。

３２２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的帕麦期顿，在与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中同意了路易 波拿巴的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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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采取这一步骤并没有征求其他阁员的同意，因而于１８５

１年１２月被免职。其实，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

无分歧，并且它是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制度的政府。——

第５４０页。

３２３１８６２年３月８日，在汉普敦湾发生了南军第一艘装甲舰“梅里马克号”与

北军由木质军舰组成的区舰队的战斗。在战斗中，北军的巡航舰“康伯

兰号”和“国会号”被击毁，其余的军舰也损伤惨重。３月９日清晨，北

军的装甲舰“蒙尼陀号”赶到，经过４小时的战斗，终于迫使“梅里马

克号”逃窜。与“梅里马克号”不同，“蒙尼陀号”的炮火是装在军舰

中部一座旋转的装甲炮塔上。“蒙尼陀号”是按照工程师埃里克森的设

计制造的。——第５４２页。

３２４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欧洲、特别是德国，广泛迷信降神术。——第

５４５页。

３２５指“关于修建太晤士河堤岸的工程，以及便利车马行人或改善白厅和桥

街之间的交通的方案文件汇编”１８６２年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

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ｈａｍｅｓ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ＢｉｌｌａｎｄｔｏＰｉａｎｓｆｏ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ｏｒｏｐｅｎ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ａｎｄＢｒｉｄｅＳｔｒｅｅ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５４９页。

３２６逃亡奴隶法，见注１８３。——第５５７页。

３２７指１８６２年７月１２日林肯总统致美国国会边界州代表的呼吁书。呼吁书建

议，为了最快地停止战争，这些州应在给奴隶主补偿的基础上开始逐步

解放黑奴。——第５５７页。

３２８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０日通过的宅地法（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Ａｃｔ）是林肯政府以民主主义

精神解决土地问题的最重要措施。根据这一法律，凡美国公民或声明

愿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缴纳不多的１０美元赋税之后可以从国有土地

中无偿地领取１６０英亩（６５公顷）土地。在耕种５年之后，或在５年内每

英亩缴纳１２５美元的条件下，这块土地便转归农民完全所有。在人民群

众压力下颁布的宅地法，是使战争进程发生有利于北部的转折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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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一。——第５５８页。

３２９指联邦直辖区哥伦比亚，该区包括作为独立行政单位的美国首都华盛

顿及其郊区。在美国首都废除奴隶制的要求，是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年独立战

争以来反奴隶制力量的基本要求之一。１８６２年４月１６日的法律在补偿

法规定的条件下解放了３０００黑人。根据补偿法，政府必须向占有者交

付偿金，解放一名奴隶偿给３００美元。——第５５８页。

３３０利比里亚是西非洲的共和国，成立于１８４７年，它是美国殖民促进社为了

从美国迁出自由黑人而建立的移民地点。

  海地是海地岛西部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从１８５９年起成为共和国。

  １８６２年６月美国与两个黑人共和国利比里亚和海地建立外交关系

（在此之前，它们已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是废奴派的一个胜利。同

时，在外交上承认利比里亚和海地也有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鼓励黑人从

美国向这些国家迁移。在美国疆界之外建立被解放的黑人的移民区，

是林肯纲领中的一条，这一条曾遭到废奴派中革命一翼的激烈反

对。——第５５９页。

３３１ “晚邮报”（《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Ｐｏｓｔ》）是美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０１—１９３４年

在纽约用此名称出版；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土地党人

的要求，从１８５６年起是共和党的机关报；从１９３４年起，用“邮报”

（《ＴｈｅＰｏｓｔ》）这一名称出版。——第５６０页。

３３２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４日给德勒穆主教的信中，罗素（当时任首相）假充新教

的维护者，反对教皇庇护九世颁发任命英国天主教主教和大主教的敕

令的“僭越行为”。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支“约翰 罗素

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４２９—４５５页）。

  在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给英国驻都灵公使赫德逊的信中，罗素（当时任

外交大臣）反对俄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立场，赞同把南意大利

并入撒丁王国，赞同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利用意大利人民革命运动

为自己王朝利益服务的行为。这封信还肯定人民有权在任何时候罢免

自己的政府。这个旨在反对拿破仑第三的声明，同时也触犯了罗素勋

爵所效忠的君主统治原则。——第５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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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粮食交易所快报”（《Ｍａｒｋ－Ｌａ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是“粮食交易所快报和

农业报”（《ＴｈｅＭａｒｋ－Ｌａ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这个

周刊的简称；它是商界的机关报，从１８３２年至１９２４年用此名称在伦敦出

版。——第５６１页。

３３４在通住里士满的进路上发生了七天的会战（１８６２年６月２５日—７月１日），

会战地点是沼泽很多难以通行的契卡霍米尼河畔。结果是麦克累伦率

领的北军败退。——第５６５页。

３３５ “军事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有关军事问

题的德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２６年至１９０２年

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１８６０—１８６４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恩格

斯这段时期在“军事总汇报”发表的文章有“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

“英国的志愿兵检阅”和“英国的反德兵力’。编辑部在发表恩格斯的文

章时通常都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 恩 ”。——第５７２页。

３３６指加里波第在１８６２年７—８月为从教皇和法国侵略者统治下解放罗马而

进军之后发生的事情。８月２９日在阿斯普罗蒙特山地与王国军队交锋

时，加里波第重伤被俘，并遭到长期拘禁。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对意

大利人民英雄的可耻迫害，在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引起了广泛的抗议

的浪潮。——第５７４页。

３３７指１８６２年５月到１１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工业展览会。——第５７７

页。

３３８ “新堡报”（《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是“新堡日报”（《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Ｄａｉ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的简称。该报于１８３２年创刊，从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２０年用此名称出

版。——第５８１页。

３３９指１８５８年２月帕麦斯顿内阁由于下院否决他所提出的取缔阴谋活动法

案（见注２７９）而辞职一事。提出这项法案的借口，是意大利革命者奥

尔西尼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４日谋刺拿破仑第三，而奥尔西尼在此以前往在伦

敦。——第５８２页。

３４０指１８４２年夏秋宪章运动由于１８４２年春英国经济危机加剧而普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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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２年８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曼彻斯特附近）爆发了罢工，很快就

席卷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区。罢工最初提出经济要求，但很快就转变为

政治性的罢工，在争取宪章的口号下进行。统治阶级借助于正规军才

把罢工者镇压下去。斯泰里布雷芝的罢工失败后，政府采取了种种镇

压手段，宪章运动暂时低落了下去。１８４３年在工业中开始的某种复苏

现象也促成了这一点。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曾对这些事

件作了详细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１８—５２３

页）。——第５８２页。

３４１１８６２年９月４日同盟派在马里兰州发动进攻，这次进攻以９月１７日在安提

塔姆河的失败而告终。——第５４８页。

３４２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２日入侵肯塔基州的同盟派军队在１０月８日的佩里维耳一战

中被北军击溃。——第５８４页。

３４３ “西部巨人”是马克思对十九世纪名为大西部（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ｅｓｔ）的美

国西部各州的农民的称呼；西部农民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内战时期反对奴

隶制度的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第５８５页。

３４４林肯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２日颁布的解放宣言，宣布属于南部参加叛乱的种植

场主的黑奴从１８６３年１月１日起为自由人。同时所有黑人都被赋予在陆

军和舰队服务的权Ｄ利。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

下实行的解放黑人，标志着北部转向革命战争。然而，在保持种植场主

在南部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分配土地的解放，并没有使黑人免于原

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的种族歧视。——第５８６页。

３４５马克思大概指的是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第３册“悲剧、喜剧和正剧

的原则”一节中所表述的思想。见“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８年柏林版第１０卷

第３册第５２６—５４０页（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Ｘ，Ａｂｔ．Ⅲ，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８，Ｓ．５２６—５４０）。——第５８７页。

３４６指希腊１８６２年２月开始的革命事件。运动的发生，是由于１８５４—１８５７年

英法占领希腊，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经济状况。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了反

对外国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的斗争。１８６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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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雅典的城防军举行起义，全体居民都起来响应。当即成立临时政

府，宣布推翻国王巴伐利亚的奥托。但是，后来英国政府利用希腊资产

阶级的软弱性，重新强加给希腊人民一个英国傀儡——号称乔治一世

的丹麦亲王威廉。

  威亚尔的破产——威亚尔是与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见注３３７）组织

委员会有联系的法国企业主。１８６２年９月间，在展览会闭幕前不久，传

出了威亚尔破产的消息，在报上轰动一时。——第５８８页。

３４７指蓝皮书“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１８６２年伦

敦版（《Ｒｅｐｒｏ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

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ｅｄ

ｏｆｂｙ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ａｋ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休 西 特里门希尔拟

定。——第５８９页。

３４８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日，普莱斯和范多恩两位将军指挥的南军攻击了科林斯附

近的北军阵地。两天的会战以同盟军的败退而结束。——第５９６页。

３４９指同盟军要在１８６２年１０月间收复他们在１８６２年２月间失守的纳希维耳

的企图没有成功。——第５９６页。

３５０指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７日格莱斯顿在新堡的演说，他在演说时声称，南方人

“不但建立了陆海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国家”。——第５９９页。

３５１指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４日北部各州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以及同时举行的纽

约州州长选举。共和党人虽然在大多数北部州中取得了胜利，但因纽

约和西北各州投民主党人的票，与上届选举相较失去了相当多的选票。

民主党的首领之一西摩尔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第６００页。

３５２辉格党是主要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美国政党，一部分种植场主

也参加了该党。辉格党存在于１８３４年至１８５２年，当时奴隶制问题上的

斗争的尖锐化引起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民

主党的一部分以及自由土地党（见注１８４）一起，于１８５１年组成了主张

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参加了维护种植场奴隶主利

益的民主党。——第６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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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指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法国政府致书英俄外交代表一事，法国政府建议三

国共同行动，以期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取消封锁，为欧洲贸易开放美国

南部港口。拿破仑第三的干涉美国内政的建议于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８日（１０月

２７日）被俄国拒绝，后来也被英国政府拒绝。——第６０２页。

３５４杰克逊所率领的南军在入侵马里兰期间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５日占领了波托

马克河岸的一个重要居民点——哈帕尔斯渡口，那里有一支万人的驻

军和一个大军械库。——第６０４页。

３５５“亚拉巴马号”是根据南部同盟的订货，在英国建造和装备的一艘巡洋

舰。１８６２年６月２３日，即在该舰下水后不久，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就

建造和装备“亚拉巴马号”事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英国政府仍

然让该舰驶往亚速尔群岛，在那里获得武器装备。这艘巡洋舰在两年

内（１８６２—１８６４）消灭了约７０艘北美舰队的兵船。同英国政府进行的关

于赔偿“亚拉巴马号”和英国建造的其他私掠船带来的损失的谈判，继

续到１８７２年，结果，签订了一项英国赔偿美国１５５０万美元的协定。——

第６０７页。

３５６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下述原因而写的：１８６３年

４月１０日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１８６１年春在柏林期

间同拉萨尔进行的关于合办一个报纸的谈判。

  “柏林改革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Ｒｅｆｏｒｍ》）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日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柏林出版。——第６１３页。

３５７支援波兰的呼吁书是马克思受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托而写的，

协会组织了一个募捐委员会，帮助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１８４０年２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 沙佩尔、约

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成后，在协会中

超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在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

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与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的少数派（维利

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１８５０年

９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

３４７注  释



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

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

问过这个协会。——第６１４页。

３５８指中央民族委员会，１８６３年１月它领导了沙皇俄国所属的波兰地区的解

放起义。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的起义是由于波兰王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目标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由小资产阶

级分子和小贵族阶级分子组成的民族委员会在起义之初，宣布了争取

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土地问题和民主问题的要求。

１８６３年５月委员会采用了国民政府（《ｒｚａｄｎａｒｏｄｏｗｙ》）这个名称。但是，

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的

农民群众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到１８６３年秋

天，起义基本上被沙皇政府镇压了下去。个别起义队伍的斗争继续到

１８６４年底。——第６１４页。

３５９瓜分波兰，见注４１。——第６１４页。

３６０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２年，在德意志联邦的几乎所有各邦中，反对情绪都由于

１８３０年法国七月革命和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影响而增涨了。１８３２

年５月２７日，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汉巴赫城堡附近，举行了由德国

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组织的巨大的政治示威。除了提出宪制

改革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要求之外，示威的参加者还悬挂波兰国旗表

示声援正在进行斗争的波兰人民。——第６１４页。

３６１民族联盟，见注７６。——第６１５页。

３６２指１８６４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丹麦的

失败而告终的。根据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３０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和约，什

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共同领

地。—— 第６１６页。

３６３指帕麦斯顿１８６３年７月２３日在下院的声明。丹麦与德意志联邦为了德国

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当时受丹麦国王的最高权力管辖）的

问题而加剧了冲突，帕麦斯顿对此作了声明。声明说，如果德国做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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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丹麦的不可侵犯性的任何尝试，则它的对手就不仅仅是一个丹麦。

帕麦斯顿的发言，目的只不过是想稳定一下英国的舆论，舆论要求英国

政府根据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关于丹麦君主国的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

１６７）履行自己的义务。——第６１９页。

３６４本文手稿我们收集的不全，缺第一部分的末尾和第二部分的开头（手稿

的第５、６两页），及第二部分的末尾（手稿第９页）。德国的“军事总汇

报”上刊登的恩格斯的文章都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 恩 ”，这证明

“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一文是恩格斯为在该报发表而写的。但文章

手稿未完，也未寄送编辑部。——第６２７页。

３６５指亚 威 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开始以及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

世时的发展”一书的头两卷。１８６３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Ａ．Ｗ．

Ｋｉｎｇｌａｋｅ．《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ａ；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

ｉ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ＬｏｒｄＲａｇｌａ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ａｎ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６３）。全书共出八卷。——第６２７页。

３６６从金累克为他的书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参加阿尔马河会

战的俄军将领们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以前在俄国报刊上发表过，后

由一个俄国军官译成英文手稿送给金累克。金累克在他的书里利用了

以下的回忆录：

  奥 克维秦斯基“又一新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给‘俄国残废者’编

辑的信”——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２日“俄国残废者”第８４号；

  彼 哥尔查科夫“评‘俄国残废者’第８４号上刊载的‘又一新

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一文”——１８５６年５月８日“俄国残废者”

第１０１号；

  瓦 基尔亚科夫“新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１８５６年６月２１日“俄

国残废者”第１３６号。——第６２７页。

３６７１８５４年９月２０日（８日）在阿尔马河上发生了俄军和英法联军之间的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第一次大会战，会战联军获胜，因为他们除

了人数上的优势外，还有许多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虽然俄军指挥

犯了错误，但俄军的反 击使联军在这 次会战中遭到很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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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第６２７页。

３６８Ａｎｉｔｓｃｈｋｏｆ．《ＤｅｒＦｅｌｄｚｕｇｉｎｄｅｒＫｒｉｍ》．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７

（译自俄文版：阿尼奇科夫“克里木远征军事历史文集”１８５６年圣彼得

堡版第１册）。——第６２８页。

３６９指Ｒ．霍达谢维奇“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呼声”（Ｒ．Ｈｏｄａｓｅｖｉｃｈ

［Ｃｈｏｄａｓｉｅｗｉｃｚ］．《ＡＶｏｉｃｅ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ＷａｌｌｓｏｆＳｅｂａ－ｓｔｏｐｌ》）一

书，该书于１８５６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２９页。

３７０奥 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

考察”１８５２年柏林版第３册第２５５—２９２页（Ａ．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ｉｎｎｅｒｎ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ｄａｓＶｏｌｋｓ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ｉｎ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ｄｉｅ

ｌａ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Ｒｕβｌａｎｄｓ》．Ｄｒｉｔ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２，Ｓ．

２５５—２９２）。——第６３０页。

３７１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６年东方战争的历史和地形图集”１８５９年 ［巴黎版］

（《Ａｔｌ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ｅｔ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ｎ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ｅｔ１８５６》．［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９）。——第６３２页。

３７２指克里木法军总司令圣阿尔诺元帅于１８５４年９月２１和２２两日向拿破仑

第三和陆军大臣所作的报告，报告发表于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７和８两日的“总汇

通报”。

  巴赞库尔“塞瓦所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 （Ｂａｚａｎｃｏｕｒｔ

《Ｌ’ｅｘｐé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ｉｍéｅｊｕｓｑｕ’àｌａｐｒｉｓｅｄｅＳéｂａｓｔｏｐｏｌ》）。第一版于

１８５６年出版，共两卷。——第６３４页。

３７３弗 恩格斯“英国军队”一文手稿也和上文手稿一样，我们收集的不全，

缺手稿的末尾。文章上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 恩 ”，这证明该文也是

为“军事总汇报”写的。——第６４４页。

３７４指马 皮特里“大不列颠军队的人数，编制和组织”１８６３年伦敦版（Ｍ．

Ｐｅｔｒｉ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ｒｍｙｏｆ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一书。——第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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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５军官官衔证书的出售制度在英国产生于十七世纪末，随后得到国王批

准。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１８７１年，它保障了英国贵族在军队中的垄断

地位。——第６４８页。

３７６指１８４３年开始的英国殖民者对新西兰土著居民毛利人的战争。在战争

期间毛利人使英国殖民军队吃了许多败仗。直到１８７２年，英国

人把大部分土著居民消灭以后，才把毛利人赶到荒岛上饿

死。—— 第６４８页。

３７７阿尔德肖特兵营是距离伦敦７５公里的一个常设军营，是１８５６年为克里

木战争训练英军兵士设立的。——第６４８页。

３７８桑德赫尔斯特学校是距离伦敦７８公里的桑德赫尔斯特的一所军事学

校，创办于１８０２年，为步兵和骑兵培养军官。——第６４９页。

３７９法国的外籍军团是为进行殖民战争和镇压宗主国的革命运动而于１８３１

年建立的一支雇佣军队。外籍军团主要是由侨居在法国的外国人中的

游民和刑事犯组成的，但其军官职务只能由法国人担任。外籍军团曾

参加过在阿尔及利亚和克里木的军事行动；１８７１年曾被凡尔赛军用来

反对巴黎公社。——第６６０页。

３８０按照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军事制度，军队中的兵分作几等。兵士如果违

犯纪律，就要从一等降到二等，对二等可以采用体罚。——第６６３页。

３８１附录中所发表的马克思请求恢复普鲁士国籍的几篇呈文是斐 拉萨尔

于１８６１年春在马克思逗留柏林时应他的请求写的，并由马克思本人签

名。马克思的申请被柏林警察总监拒绝，后来在同年１１月，被普鲁士的

内务大臣拒绝。——第６６７页。

３８２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

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 沃尔弗，格 维尔特，

斐 沃尔弗，恩 德朗克，斐 弗莱里格拉特和亨 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

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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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革命的重要问题的立场的那些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

来执笔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它对普鲁

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揭露，——这一切使得报纸在创刊后

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

受到政府的迫害，特别是在普鲁士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月的反革命政变之后，

这种攻击和迫害更加厉害了。

  尽管有这些迫害和警察局的百般刁难，“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

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命

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取得普鲁士国籍而下

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

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用红色油墨印刷了最后一号即

第３０１号“新莱茵报”。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

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

解放！”——第６６８页。

３８３“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是巴黎出版的德

文刊物，主编是卡 马克思和阿 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期双

刊号。其中刊载有卡 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以及弗 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

状况。评托马斯 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７、５９６—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５页）。这些著作

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

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户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

歧。——第６７２页。

３８４见“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

第４５１—４５４页）。——第６７８页。

３８５指德意志联邦条例，它是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根据这

个条例，为数众多的德国邦形式上联合成为所谓“德意志联邦”（见注

１９）。——第６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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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８６４年９月）

１８６０

１月—２月初 马克思继续写研究资本诸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二分册。为此，他经常到英国博物馆去研究１８５５—１８５９

年工厂视察员的工作报告，研究斯密、魁奈、杜尔哥等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重新阅读恩格斯的“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

１—２月 恩格斯研究军事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各种武器的创

造和发展的历史。

１月１１日—２６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密切注视美国和俄国日益迫近的

革命危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美国黑

奴为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和俄国废除农奴制的运动

是当代最重大的事件。

１月１７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法国的状况”一文，

揭露路易 波拿巴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新手法；文章

发表于２月７日该报。

１月２７、２８日和２月
１１日

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英国的政治”、

“法英之间的新条约”和”英国的预算”等文章中指出

英国政府内外政策的反人民实质；这些文章发表于２月

１４日和２５日该报。

１月３０日左右 恩格斯写“萨瓦与尼斯”一文，揭露拿破仑第三对意大

９４７



利这两个省份的强求是毫无根据的。该文作为社论发

表于２月２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月底—２月初 由于波拿巴的爪牙卡尔 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

‘总汇报’的控诉”出版，马克思开始收集文献材料撰

写反击福格特的文章。为此，他翻阅了１８４８—１８５９年期

间他所收藏的所有书信和报纸，并请求一些革命流亡

者的代表，如沙佩尔、威 沃尔弗、列列韦尔、波克罕、

伊曼特等人，把有关揭露福格特的材料寄给他。

恩格斯写“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该文嘲笑了德

国各邦军队中盛行的学究气和检阅式的练兵。该文作

为社论发表于２月２０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月上半月 马克思接到朋友和战友们对福格特的诽谤表示愤怒的

许多来信，并收到他们寄来的一些揭露福格特的材

料。   

２月３日 恩格斯翻阅他新收藏的为揭露福格特所必需１８５０—

１８５２年间的所有文件。

２月４—２０日 恩格斯写作“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它是

“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再次论证

了无产阶战革命家在意大利以及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

上的立场。这本小册子于４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

２月６日 马克思应特别邀请（这项邀请是尊敬他在发展共产主

义原则方面的功绩的表示），出席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

育协会成立周年庆祝会。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谴责福

格特的诽谤的决议。

马克思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声明，宣布他将对柏林

“国民报”起诉，因为该报在两篇社论中刊登了福格特

的诽谤性小册子的摘录并简述了它的内容。这篇声明

刊载于“科伦日报”、柏林的“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

－ｔｕｎｇ》）和“政论家”（《Ｐｕｂｌｉｃｉｓｔ》），汉堡的“改革

报”和奥格斯堡的“总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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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３日—３月２７日 马克思就控告“国民报”事同法律顾问维贝尔通信，把

控告“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材料以及这一案件所需的

许多其他文献和材料寄给柏林的维贝尔。

２月１６日—３月２５日 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同威 沃尔弗一

起讨论在报刊上抨击福格特的计划，为此，马克思重新

阅读了有关福格特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活动

情况的信件和材料，并进行广泛的通信搜集材

料。    

３—４月 恩格斯撰写“论线膛炮”这一篇长文，该文发表于４月

７、２１日和５月５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３月初 恩格斯请拉萨尔帮助给出狱不久的诺特荣克（他是在

１８５２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罪的）安排工作。

３月２３日—４月６日 由于父亲逝世，恩格斯住在巴门。

４月９日—７月２４日 马克思接到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 魏德迈来信请

求为“人民呼声”（《ＤｉｅＳｔｉｍｍｅｄｅｓＶｏｌｋｓ》）（该报将

由“工人协会”在乏加哥出版）聘请欧洲通讯员，马克

思致书英国、法国和瑞士的革命流亡者代表——李卜

克内西、波克罕、约 菲 贝克尔、洛美尔以及德国的拉

萨尔，请他们向该报投稿，并同魏德迈通信商谈报纸出

版问题。

４月１０日 马克思写“柏林的情绪”一文，指出德国各阶层人民中

的革命风潮正在加强。该文发表于４月２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

４月中—６月２日 马克思应匈牙利政治活动家瑟美列的请求，阅读了他

的论述恢复匈牙利独立的道路的小册子“１８４８—１８６０

年的匈牙利”；马克思在给瑟美列写信谈这本小册子的

时候，尖锐地批评他为波拿巴和帕麦斯顿辩护。

４月１８日—１０月５日 以马克思的名义提出的控告“国民报”编辑察贝尔诽谤

的诉讼，遭到柏林一级和二级检察机关、柏林市法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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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拒绝。

４月底—５月初 由于巴勒摩起义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

思撰文指出西西里居民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所进行的

反对外国压迫的不倦斗争。文章以“西西里和西西里

人”为题作为社论发表于５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１１月 为了撰写抨击福格特的文章，马克思研究十九世纪的

政治史和外交史，从有关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的书

籍、报纸和议会报告书中做了札记。

５月初 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两篇论普鲁士国内状况

的通讯，这两篇通讯以“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

争作准备”为题发表于５月１９日该报。

５月１０日 恩格斯函告马克思他在父亲逝世后在欧门—恩格斯公

司今后的工作条件。

５月１２日左右—２５日 恩格斯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后，启程去巴门。在返回曼

彻斯特的途中，到伦敦马克思处作了短时期的逗

留。   

５月中 马克思接到俄国作家尼 伊 萨宗诺夫的来信，信中对

福格特的诽谤表示极大的愤怒。萨宗诺夫指出１８５９年

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对经济学思想的

发展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莫斯科大学某教授在一次

专题讲演中叙述了这本书的内容。

５月２８日—６月７日
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注视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在报刊上阐述这一运动的主要阶段，马克思论述加里

波第部队远征的文章发表于６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恩格斯的“加里波第在西西里”一文作为社论发

表于６月２２日该报。

６月２日 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在评述英国政治活动家戴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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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卡尔特的支持者的对外政策立场时，表述了无产阶

级革命家对待资产阶级阵营的临时盟友的某些策略原

则。

６月１３日 马克思写“普鲁士新闻”一文，论述即将召开的、有拿

破仑第三参加的德国各邦君主会议。该文发表于６月３０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月１９日左右 马克思拜访德国政论家波克罕，并建议他著文反驳波

拿巴主义者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在

随后的数月里，马克思对波克罕著作的内容提出许多

建议，还阅读了校样。

６月２５日左右 恩格斯写“英国的志愿兵部队”一文，评述志愿兵的阶

级成分。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７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

６月底、７月１０日和
１４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不列颠的贸易”一文

和以“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作标题的两篇文章。这

些文章在分析１８６０年上半年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的基础

上，表明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强了。第一篇文章

作为社论于７月１６日在该报发表；其余两篇于８月６日和

２４日发表。

７月２３日 马克思著文论述加里波第同卡富尔的决裂，该文发表

于８月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标题是“西西里新

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

信”。

７月２４日左右和７月
底

恩格斯联系着波拿巴法国的侵略计划写“不列颠的国

防”和“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两文，文中分

析了英国官方的国防计划。两文作为社论发表于８月１０

日和１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７月２８日—８月３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一篇论叙利亚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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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和“俄法同盟”一文，强调指出，法国和俄国国

内矛盾的尖锐化迫使两国统治集团在战争中寻找出

路。两文于８月１１日和１６日发表。

８月７日 马克思写“纸张税。——皇帝的信”一文，分析英国议

会中不民主的法案通过程序。该文发表于８月２２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

８月８日 恩格斯写“加里波第的运动”，文中对加里波第革命部

队的战斗品质给予很高评价，此外还指明那不勒斯王

室军队的反人民性。该文发表于８月２３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

８月１１日 恩格斯观看在牛顿举行的志愿兵猎兵检阅并收到英国

军事杂志“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的编辑诺德耳和

霍尔的建议，请他写关于在牛顿举行的志愿兵猎兵检

阅的文章。

８月１４日—９月８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４篇论述经济问题的

文章：“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

度公债”、“欧洲的收成”、“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

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和“不列颠的贸易”。这些

文章发表于８月２８日，９月６、１０和２９日该报。

８月１６日 恩格斯写“奥地利病夫”一文，指出奥皇对内对外政策

的反动性以及奥地利帝国中革命力量的增长。该文作

为社论发表于９月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月２４日左右 恩格斯写“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一文并将该文寄给

达姆斯塔德“军事总汇报”的编辑部，于９月８日发表。

恩格斯将该文的英译稿寄给“志愿兵杂志”，由编辑部

加上按语并以“德国报纸报道在牛顿举行的检阅”为题

于９月１４日发表。

９月初 恩格斯写两篇论述革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的进展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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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加里波第的进军”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

两文作为社论发表于９月２１日和２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

９月中—１０月中 恩格斯写“法国轻步兵”一文，发表于９月２１日、１０月

５日和２０日“志愿兵杂志”。

９月１７日和２７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分析法国和俄国的对外政策并

对革命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前提作了详细叙述。“俄

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和“普鲁士现状。——普

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两文发表于１０月１０日和１５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

１０月上半月—１１月
底

恩格斯为“志愿兵杂志”写了两篇文章，论述志愿兵炮

兵和工兵的组织问题，这两篇文章的标题是“志愿兵炮

兵”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发表

于１０月１３日、１１月２４日和１２月１日该杂志。

１０月１５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军事总汇报”编辑部约请他给该报经常撰

稿的建议。

１０月２３日 由于普鲁士军队改组，马克思写“普鲁士备战”一文，

该文发表于１１月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８６０年１０底—
１８６１年１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步枪史”一文，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深入研究了这种主要的小型火器的发展。该文从１８６０

年１１月３日起至１８６１年１月１９日分八章载于“志愿兵杂

志”，其中有一章为１８６１年１月２７日的英国“陆海军报”

转载。

１１月８日 马克思写完抨击文“福格特先生”。

１１月１０日 马克思著文论述英国财政状况，文章以“金融市场的紧

张状况”为题发表于１１月２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１月１７日 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一文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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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 燕妮 马克思患危险的天花，在她患病期间孩子们寄居

威 李卜克内西家里，马克思服侍重病的妻子。

１１月２２日左右 恩格斯结束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海军”一文，

该文于１８６１年载于百科全书第１２卷。

１１月２４日 由于普鲁士各级法院均拒绝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

诉，马克思将声明寄给许多德国报纸编辑部，奥格斯堡

的“总汇报”于１２月１日发表该声明。

１１月底—１２月１９日 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将此书描述为他的世界观的

“自然历史的基础”。

１２月１日 马克思的抨击文“福格特先生”出版，在这一著作中马

克思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反击了资产阶级的诽谤性的

进攻。他根据确凿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实，福格特是领

波拿巴津贴的走狗。

１２月２０日 恩格斯接到诺德耳通知，说“志愿兵杂志”编辑部打算

将恩格斯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文章印成单行本，以“志愿

兵读物”为书名出版。

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和
１８６１年１月底

恩格斯写了两篇文章论述奥地利和德国革命危机的增

强。“奥地利革命的发展”一文发表于１月１２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德国的运动”一文作为该报社论于１８６１年

２月１２日发表。

１８６１

１月１８—２２日 由于在普鲁士宣布王室大赦，马克思请恩格斯写一篇

文章批评这种大赦，因为它实质上并没有普及到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流亡者。马克思

将恩格斯写的文章寄给“泰晤士报”和“旗帜报”，但

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拒绝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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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８日 马克思接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 德纳的通知，说

停止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马克思的通讯六星

期，此外，该报未发表的文章，出版人不付稿酬，因此，

马克思全家在经济上遭到严重的困难。

１月底 恩格斯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但该报没有发表

的文章“法国的武装力量”加以修改后寄给“志愿兵杂

志”，该文２月２日发表于该杂志。

２月初 恩格斯阅读毕若元帅的著作“略论作战的几个问题”并

对该书论述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这一章

作了摘录，恩格斯对毕若这本书摘要的英译文连同自

己加的按语，以“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为题

发表于２月９、１６日和３月２日“志愿兵杂志”。

２月下半月—５月底 马克思研究古代世界史；阅读阿庇安用希腊文写的“罗

马史”一书中关于国内战争这一章；重读修昔的底斯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２月２８日—３月１６日
左右

马克思到扎耳特博默耳（荷兰）去舅父莱 菲力浦斯处。

３月１６日左右 “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出版，该书包括１８６０年和１８６１年

初“志愿兵杂志”上刊登的恩格斯的５篇军事论文。

３月１７日—４月１２日 马克思住在柏林。他同拉萨尔商谈关于在德国共同出

版报纸的问题并根据大赦令为恢复普鲁士国籍问题采

取步骤。马克思接到王室警察总监策德利茨对自己请

求的否定答复后，又向所住地区警察局提出接受他重

新加入普鲁士国籍的申请并委托拉萨尔行使在这方面

采取必要步骤的权利。马克思坐在记者席上出席了普

鲁士议会下院的一次会议。

４月１６日左右—１９日 马克思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作短时期逗留后来到科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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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１８５２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卡 施奈德尔

律师以及这个案件的前被告约 雅 克莱因；马克思还

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领导人之一罗 丹

尼尔斯的孀妇。

４月１９—２９日 马克思到特利尔母亲处住了两天，然后取道亚琛、扎耳

特博默耳、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回到伦敦。

５月初—６月初 马克思同法国流亡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西 贝尔纳以及宪章派领袖厄 琼斯商定在伦敦举行群

众大会，抗议在巴黎逮捕布朗基和在监狱里虐待他；同

时马克思采取措施，通过报刊报道布朗基在狱中受苦

的情况。

５月７—１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德国出版报纸的问题通信交换意

见，他们决定拒绝拉萨尔关于共同办报的建议，因为拉

萨尔所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他要求编辑部由他

领导）。

５月２０日左右—２３日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家作客。马克思将他去德国的结

果详尽地告知恩格斯。

６月１０日 马克思又接到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编

辑麦 弗里德兰德的约稿建议。他请求马克思先寄两篇

论美国内战及英国状况的文章。马克思考虑到该报在

德国读者中享有很大名声，以及该报在对外政策问题

上采取反波拿巴派的立场，便接受了撰稿的建议；但又

因该报对奥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政府持同情的态度而

没有立即寄稿。

１８６１年６月中—
１８６２年１１月

由于美国爆发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研究美

国内战发生的原因。马克思在周密研究美国报刊及其

他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美国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奴

隶制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美国人民反对黑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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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具有很大意义，他们在文章及通信中强调指出

北部各州所进行的战争的进步性。

６月１８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柏林来的消息：市警察总监拒绝他加入普

鲁士国籍的请求。

６月１９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收到好友布朗基和法国政论

家路 瓦托（德农维耳）的信，并且对他们又同法国的

革命政党建立了直接联系一事表示满意。

１８６１年８月—１８６３年
７月

马克思继续致力于他所计划的经济学巨著，预定在这

部著作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并且批

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研究结果和摘录

分载在２３本笔记中，构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总标

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８—１２月 马克思在写作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过程中，详细地研究

了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

问题，并开始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８月底—９月上半月 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从那里向“新闻报”编

辑部函询该报对奥地利政府危机所采取的政治立场，

并在９月４—１１日“科学促进协会”年会期间出席经济科

学和统计学小组的会议。

９月１８日和２１日 马克思重新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１８６１年１月间

曾停止撰稿），并为该报写“美国问题在英国”和“不

列颠的棉花贸易”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发表于１０月１１

日和１４日该报。

１０月３日—１０月底 恩格斯在德国亲人那里度假。

１０月５日和１２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文章，揭露帕麦斯

顿报刊就美国事件所捏造的谎言。“伦敦‘泰晤士报’

和帕麦斯顿勋爵”和“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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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篇文章发表于１０月２１日和１１月７日该报。

１０月２０日和１０月底 马克思开始给“新闻报”撰稿，寄给编辑部两篇文章

——“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他在这两篇文章中从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了美国国内战争的前

提、性质和动力。这两篇文章发表于１０月２５日和１１月７

日该报。

１０月２９日 马克思接到弗里德兰德的通知：从１１月１日起马克思被

聘为“新闻报”常驻伦敦的通讯员。

１１月—１２月初 恩格斯继续给“志愿兵杂志”撰稿，他的“志愿兵军

官”和“美国战争的教训”两篇文章发表于１１月２２日和

１２月６日该报。

１１月１日左右—１８日 马克思写了５篇论英国经济的危机现象和论法国财政

危机的文章。“英国的危机”、“经济短评”、“富尔德先

生”、“法国的财政状况”等文章发表于１１月６、９、１９和

２３日“新闻报”；“不列颠的贸易”一文刊登在１１月２３日

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１月７日和８日 马克思写两篇论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的文章，揭露

武装干涉的殖民性质，并指出英国的帕麦斯顿政府是

武装干涉的真正组织者。这两篇文章以“对墨西哥的干

涉”为题发表于１１月１２日“新闻报”和１１月２３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

１１月１０日 马克思汇款给路 瓦托，这笔款项是为了出版有关布朗

基案件的小册子而从德国流亡工人中间募集的。马克

思在给瓦托的信中称布朗基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

杰出活动家。

１１月１９日左右 由于废奴主义者弗里芒特将军被免除密苏里军总司令

之职，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关于美国内部政治状况

的文章。该文以“弗里芒特的免职”为题发表于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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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该报。

１１月２６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拉萨尔的通知：关于他要求加入普鲁士国

籍的申请被普鲁士内务大臣最终拒绝。

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
３１日

由于英国邮船“特伦特号”被美国军舰拦截，马克思写

了一系列论述英美冲突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揭露

了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执政寡头的立场，并表示相信英

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特伦特号’事件”、“英美的

冲突”、“‘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关于‘特伦

特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和“法

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等文章发表于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３、８、１１、２５日和１８６２年１月４日“新闻

报”。“‘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一文刊

登在１２月１９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７日—
１８６２年１月３１日 

由于“特伦特号”事件发生后英美关系的尖锐化，马克

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指出英国反对战争情绪的增长。

“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和“英国的舆论”两篇文章

刊登在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和１８６２年２月１日的“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一个同情

美国的大会”和“反干涉的情绪”等文章发表于１８６１年

１２月３１日和１８６２年１月５日、２月４日“新闻报”。

１２月１０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约 威 维贝尔请求马克

思写文章批判地分析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维尔特的观点

及其所办的“雇主报”（《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ｇｅｂｅｒ》）的立场，

以便在德国的报刊上批判维尔特。

１２月１０日和１３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奴隶制问题的危机”和“美国

近况”两篇文章，指出北方要求消灭奴隶制的行动在发

展。这两篇文章发表于１２月１４日和１７日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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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２

１—２月 马克思着手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在这部著作中他

批判地探讨了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在

写“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过程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

义再生产的诸问题，批判地分析了所谓“斯密信条”，并

表述了他自己关于再生产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

后来在“资本论”第２卷里作了详尽的分析。

１月１４日和１７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

和“约翰 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两篇文章，揭露帕麦

斯顿政府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计划。这两篇文章发表于

１８６２年１月１８日和２１日该报。

１月中和２月初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铁路统计资料”和“关于棉纺

织工业的危机”两篇文章，分析英国政府和曼彻斯特商

会的官方统计报告。这两篇文章发表于１月２３日和２月８

日该报。

１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伦敦的工人大会”一文，对英国工人阶级在

面临武装干涉美国的威胁时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场给

予高度评价。该文发表于２月２日“新闻报”。

２—６月 马克思同德国的社会主义流亡者威 艾希霍夫进行频

繁的通信，因为后者在伦敦周报“海尔曼”（《Ｈｅｒ－

ｍａｎｎ》）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金克尔开始论战。马克

思寄资料给艾希霍夫和在德国的纽施塔特体操联合会

会员威 维贝尔，帮助他们揭发那些加入普鲁士资产阶

级自由派民族联盟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２月７日 马克思写“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一文，指出英国执

政寡头对外政策的反动性质。该文发表于２月１２日“新

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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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５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墨西哥的混乱”一文，

文中指出，波拿巴企图在墨西哥建立以他的傀儡奥地

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这就使武装干涉墨

西哥的参加者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该文发表于３月１０日

该报。这是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最后

一篇文章。

２月２６日左右 马克思写“美国近事”一文，文中尖锐地批评了以总司

令麦克累伦为代表的北军军事领导，并分析了林肯巩

固北方军队的措施。该文发表于３月３日“新闻报”。

马克思收到德国革命运动的老战士约 菲 贝克尔

从瑞士写来的信，信中请求马克思帮助出版他的论德

国统一问题的著作“怎样与何时？”。为此马克思采取了

一系列援助贝克尔的措施。

２月底 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论述沙皇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政

策的文章。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３月 恩格斯写关于美国的战争进程的文章，该文以“美国的

战争”为题发表于３月１４日“志愿兵杂志”。马克思把这

篇文章译成德文，作了一些补充，并寄给“新闻报”，以

“美国内战”为题发表于３月２６日和２７日该报。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发挥了自己的战略计划，这一计

划能够保证北部在战争中取胜。

３月３０日—４月２５日
左右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他们同从利物浦到

此作数日逗留的艾希霍夫一起，讨论关于反驳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金克尔的问题。

４月１３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查 德纳的建议，要他停止给“纽约每日论

坛报”寄稿，因为该报在最近两个月一共只登载了马克

思的两篇文章。德纳还说他自己打算退出该报的编辑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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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８日左右 马克思拒绝弗里德兰德要他为“新闻报”写一篇关于５

月１日在伦敦开幕的工业展览会的专门报道的建议，因

为到展览会采访一下要很多费用。马克思接受了关于

以后每周给该报寄一篇文章的建议。

４月２８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论述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冒险

的文章。该文以“国际性的米勒斯案”为题在５月２日发

表。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新闻报”写一篇关

于科林斯附近会战的文章，并请他以后经常报道美国

的国内战争的主要事件。

马克思寄信给拉萨尔，信中建议他为布罗克豪斯

在德国出版的“我们的时代”（《ＵｎｓｅｒｅＺｅｉｔ》）杂志写

一篇关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评论。

５月５日 为了研究印度土著军队的组织，恩格斯请求马克思把

有关这一问题的议会报告以及英国陆军部的资料寄给

他。

恩格斯继续注视着北美的战争，在给马克思的信

中周详地描写了科林斯附近的会战和弗吉尼亚战斗。

５月１６、１８日和６月
１４日

由于北军部队占领新奥尔良——蓄奴州同盟的重要的

政治、军事中心，马克思为“新闻报”写“英国报刊与

新奥尔良的陷落”、“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和“英国的

人道与美国”等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美国国内战争

和最终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前景。这三篇文章发表于５月

２０、２２日和６月２０日该报。

５月２３—２５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地分析了美国主要战场

上的局势。马克思利用恩格斯的材料为“新闻报”写

“美国战场的形势”一文，该文发表于５月３０日该报。

６月 马克思重读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给冯 基尔希曼的社会

问题书。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和论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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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租理论”。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判了洛贝尔

图斯的地租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６—７月 马克思的家庭由于他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而

遭到极大的物质贫困。燕妮 马克思试图卖掉丈夫的一

部分藏书，但徒劳无补。在恩格斯的帮助下，马克思清

偿了一部分债务。

６—８月 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过程中，发展了他

关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级

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理论。马克思在８月２日和９日给恩

格斯的信中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详细地告诉了他。

６月６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德国流亡者威 施特芬从波士顿寄去的消

息，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因岑在“先驱者”（《ＤｅｒＰｉｏ

ｎｉｅｒ》）杂志上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要求把有关

海因岑的过去政治活动的材料寄去，以便在报刊上予

以还击。

６月中 为了在自己的经济著作中批判马尔萨斯的反动观点，

马克思重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指出达尔文的理

论是对马尔萨斯主义的驳斥。

６月底 恩格斯写“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一文，该文发

表于７月３日“新闻报”。

７月５日左右 马克思访问曾在意大利加里波第部队里作过战的前奥

军上尉施韦格尔特。马克思从施韦格尔特的谈话中了

解那种为拉萨尔所赞同的、德国军官吕斯托夫制定的

关于“解放”德国的计划，并尖锐地批判了这些计划的

冒险性。

７月９日—８月４日 马克思时常访问来伦敦参观世界工业展览会的拉萨

尔。拉萨尔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告诉马克思，他打算在德

国的工人中间开始进行争取实现普选权的鼓动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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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克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国家之助组织生产协会，以期

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尖锐地谴责拉萨尔的纲领和策

略的改良主义实质，同时着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除开

某些极其遥远的最终目的以外毫无共同之处。

７月１６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作论述英国政府的反动对外政策

的文章。该文以“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和同法

国的联盟”为题于７月２０日发表。

７月３０日—９月１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美国的事件，就美国国

内战争的前景通信交换意见。尽管恩格斯由于北军在

军事上严重失利而对战争前景的估价稍有怀疑，但马

克思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全部总和，坚决地

相信北部的最后胜利。马克思在“评美国局势”一文中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该文发表于８月９日“新闻报”。

８月２日 恩格斯出席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希顿公园里举行的英国

志愿兵检阅。恩格斯在“英国的志愿兵检阅”一文中评

价了志愿兵的训练状况。他把该文寄给“军事总汇报”，

发表于１１月１日和８日该报。

８月９日以后 马克思向在纽约出版的废奴主义报纸“晚邮报”的编辑

部提出撰稿建议。

８月２２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美国废奴派的示威”一文，指

出争取立即消灭黑奴制的力量日益成长和团结。文章

发表于８月３０日该报。

８月２７日 马克思以“新闻报”通讯员的资格取得参观伦敦世界工

业展览会的长期出入证。

８月２８日—９月７日
左右

马克思为了安排财务，到扎耳特博默耳舅父莱 菲力浦

斯和到特利尔母亲那里去了一趟。马克思在归途中于

科伦会见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弗 卡普，

他是从美国来的。卡普把德国革命流亡者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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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各州的一边参加美国的国内战争的情况告诉了马

克思。

９月 马克思在批判分析李嘉图的积累理论的过程中，在“剩

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发展了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积累

和经济危机的理论。

由于家庭的物质状况极端困难，马克思试图通过

表兄奥 菲力浦斯的介绍到一家英国铁路营业所工作，

但是没有被录用。

９月１１日 艾希霍夫请求恩格斯帮助在德国流亡者中间推销为德

国禁止的、威 维贝尔的小册子“我被纽施塔特体操联

合会开除”，这本小册子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统

一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的。

９月１１—３０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了３篇文章，论述英国工人因棉

纺织业危机而产生的困难状况和论述英国人民声援加

里波第的群众大会。“援救加里波第大会”、“英国工人

的贫困”和“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

困”等文章发表于９月１７、２７日和１０月４日该报。

９月１２—２９日 恩格斯取道比利时和卢森堡去德国休养。在沿摩塞尔

河、莱茵河畔和在绍林吉亚旅行后，停留于巴门和恩格

耳斯基尔亨亲人处。

１８６２年１０月上半月
—１８６４年９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从流亡中回到德国的威 李卜克内

西保持经常通信，从他那里得到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现

状的消息；马克思指导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工人中间宣

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活动。

１０月７日 马克思写“北美事件”一文，他在文章里欢迎美国总统

林肯颁布解放黑权宣言。该文发表于１０月１２日“新闻

报”。

１０月下半月 马克思访问从巴黎来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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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者维 席利。

１０月底 马克思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写“面包的制作”一文，叙

述了英国面包业工人的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该文发

表于１０月３０日“新闻报”。

１１月４—２９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５篇文章，总结美国国内战争的

第一阶段。“北美形势”、“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

“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麦克累伦的免职”和“英国

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等文章发表于１１月１０、

１４、２３、２９日和１２月４日该报。马克思给“新闻报”撰稿

就到这几篇文章为止。

１１月１８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军事总汇报”编辑部要他更多地寄稿的建

议并打算把他的稿件刊登在“来自英国的军事书信”

栏。编辑部还请求恩格斯向德国读者报道英国军事方

面的技术成就。

１２月 马克思撰写“资本和利润”章的初稿，这一章的内容相

当于后来的“资本论”第３卷头三篇。

１２月５日左右—１３日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数日，并访问在利物

浦的艾希霍夫。

１２月２８日 马克思在给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

库格曼的信中说，他打算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下一

分册作为单独的著作出版，用“资本论”做书名，并用

“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副标题。马克思同时要求库格曼

谈谈德国的事态。从此以后，马克思和库格曼之间开始

了经常的通信。

１８６３

１月 马克思结束了“剩余价值学说史”主要篇章的写作，他

打算以后把这一著作作为“资本论”的结论部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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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部分出版。同时他编写“资本论”第１和第３部分的

提纲，这两部分成了后来“资本论”第１卷和第３卷的基

础。马克思打算在第１篇里研究资本生产的过程，在第３

篇里研究资本和利润的问题。

马克思在回头写作自己经济著作里的论机器的一

章时，重新阅读他先前写成的技术史摘要笔记，并且在

地质学院听讲工艺学实用课。

由于停止给“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家庭遭到极

大的物质贫困。恩格斯了解到马克思家境困难之后，给

他相当大的金钱援助。

１月６日 恩格斯的妻子玛丽 白恩士逝世。

１月２８日 马克思阅读了拉萨尔的“工人纲领”之后，在给恩格斯

的信中称它是“共产党宣言”的庸俗化。

２月上半月 马克思由于经常的过度疲劳患了眼炎。医生建议他暂

停工作。

２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热烈的同情欢迎了波兰开始起义

的消息。他们认为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问题的意义特

别重大，于是决定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就波

兰起义问题发表呼吁书。他们预定在小册子“德国和波

兰。论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的军事政治性质”里更详细

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负责小册子的政治部分，恩

格斯负责军事部分。马克思希望“熔岩这次将由东方向

西方奔流”，并请求恩格斯注意俄国革命流亡者的机关

报“钟声”对波兰起义的言论。

２月下半月—５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撰写论述波兰的小册子而搜集资

料，从报纸上和从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历史书籍中作

了许多摘录。马克思根据这些资料，为小册子写了两篇

预拟稿，在草稿中他详细地探讨了普鲁士和沙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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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波兰的侵略政策，以及霍亨索伦王朝兴起的历史。

但小册子没有写完。

３—７月 马克思长时期在英国博物馆写作。马克思联系着他的

经济学著作——未来的“资本论”——中已经写成的部

分，从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书籍中作补充摘录，这些摘

录积成八本笔记。马克思利用这些资料写作单独的历

史批判论文和短评，其中包括论配第的详尽论文，这些

文章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主要篇章的补充。

３月２６日 马克思出席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人数众多的工人群

众大会，这是伦敦工联理事会为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声

援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而组织的。

１８６３年４月初—
１８６４年９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密切地注视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

展。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拉萨尔开始鼓动

问题拟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拉萨尔的活动的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拉萨尔的鼓动对德国工人摆脱

资产阶级进步派政党的影响有某种良好作用，决定暂

时不公开地反对拉萨尔。他们努力通过自己的拥护者，

首先是李卜克内西，来影响全德工人联合会，帮助加入

该联合会的工人站到革命立场上来。

４月８日左右 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问题，阅读赖尔的“人类古代的地

质学考证”和赫胥黎的“论人类在有机界中的位置”。

４月１３日 马克思写辟谣启事寄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因为该

报对１８６１年春马克思同拉萨尔关于在德国共同办报的

商谈作了不正确的报道。启事发表于４月１７日该报。

５月 恩格斯重新研究塞尔维亚文，阅读武克 卡腊季奇出版

的民歌集。

６月 恩格斯阅读金累克“入侵克里木”这一著作的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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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两卷，并为“军事总汇报”写作题为“金累克论阿

尔马河会战”的书评。手稿没有写完。

７月初 马克思多多地研究了数学，特别是微分学和积分学。

７月６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作了说明和图解。

１８６３年８月—１８６５年
１２月

马克思决定用更有系统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经济著作

的理论部分，着手撰写新稿。他在工作过程中写成了

“资本论”（共３卷）的新手稿。

８月２１日 马克思会见波兰上校拉品斯基，他来伦敦是为了组织

一支德国军队帮助正在战斗的波兰人。马克思协助拉

品斯基在德国流亡者中间募捐，作为军队的经费。

９月底 恩格斯参观利物浦港，并为“军事总汇报”撰写文章，

论述美国装甲舰队和炮兵在国内战争中的发展。该文

一直没有发表。

１０月中 恩格斯在德国他母亲那里休养。

１０月底—１１月 马克思受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写声援波

兰的呼吁书，号召为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募捐。马克思在

呼吁书中强调说：“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

的、统一的德国。”呼吁书由博勒特、列斯纳、威 沃尔

弗、约 格 埃卡留斯和其他会员签名，以传单的形式印

出，并分发给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代表。根据全德工人

联合会书记瓦耳泰希的请求和马克思的委托，给在德

国的李卜克内西寄去了５０份呼吁书，以便在联合会的

各组织中间散发。

１１月 马克思患严重疖病。

１２月３日 恩格斯通知马克思说，他打算写一本论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问题的小册子，并请马克思在德国为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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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版者。恩格斯的这一打算没有实现。

１２月７日 马克思因母亲逝世去特利尔。

１２月１９日左右 马克思离开特利尔，顺便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亲戚那

里去住了一天。

１８６３年１２月２１日—
１８６４年２月１９日

马克思因遗产事住在扎耳特博默耳舅父莱 菲力浦斯

（母亲的遗嘱执行人）处，在那里疖病复发。恢复健康以

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住了两天返回伦敦。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４年初 恩格斯为“军事总汇报”写“英国军队”一文。该文手

稿没有写完。

２月上半月 由于爆发丹麦战争，恩格斯写“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

数”一文。该文发表于２月１６日“曼彻斯特卫报”。

３月 马克思迁入新居，地址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

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３月１２日 马克思去曼彻斯特小住数日，以便把他的德国和荷兰

之行的结果告诉恩格斯。

４月２１日 伦敦报纸“自由新闻”的出版者科勒特访问马克思，交

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５月３日 由于自己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威 沃尔弗患重病，马克思

前往曼彻斯特。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会见了艾

希霍夫、施特龙和德朗克等同志，并同厄 琼斯恢复了

友谊。

５月１３日 马克思、恩格斯同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一道参加沃尔弗

的葬礼。在沃尔弗的墓前，马克思致诀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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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９日 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返回伦敦。恩格斯在马克思处作

客四天。

５月底—６月 马克思编写沃尔弗年谱，他打算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

由于缺乏沃尔弗的早期活动材料，马克思请求“布勒斯

劳晨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Ｍｏｒｇ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编辑埃尔

斯纳寄给他所缺的资料。马克思的这一打算没有

实现。

６月１日—１６日左右 取道伦敦去美国的佐林根流亡工人——弗 莫尔和尤

梅耳希奥尔数度访问马克思。他们把莱茵省的工人运

动的情况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告诉了马克思。马

克思帮助他们筹集赴美国的用费，并交给他们一封致

居住纽约的德国流亡者阿 雅科比的介绍信。

６月３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对拉萨尔“巴师夏－舒

尔采 冯 德里奇先生是经济学的尤利安——资本和劳

动”一书的批评意见，认为它是对自己著作“雇佣劳动

与资本”的抄袭。

６月２７日 恩格斯为“军事总汇报”写作“英国的反德兵力”一文，

该文发表于７月６日该报。

６月底—７月初 马克思为“自由新闻”撰文论述俄国对１８６４年丹麦战争

的立场，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６月底—８月上半月 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阅读卡本特尔、洛尔德、克利克

尔、施普尔茨海姆、施旺和施莱登的著作。

１８６４年下半年 马克思继续写“资本论”的新手稿，但因健康情况的恶

化而几度中辍。

７月７日 恩格斯被选为曼彻斯特德国政治流亡者席勒协会理事

会的委员。

３７７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７月２０日左右—８月
１０日

马克思在兰兹格特休养。

９月８日—１０月上半
月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那里和在兰兹格特休养的母亲那

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前往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了解国家的政治情况和奥地利—普鲁士军队的状况。

９月１２日左右—１４日 马克思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由于拉萨尔身死，李卜克

内西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许多会员的请求，建议马克

思担任联合会的领导，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回信

中表示同意在一定条件下担任联合会主席的职务。

４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名 索 引

三  画

万哈根 冯 恩赛，卡尔 奥古斯特（Ｖａｒｎ

ｈａｇｅｎｖｏｎＥｎｓｅ，Ｋａｒ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８５—

１８５８）——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文学批

评家。——第４８页。

四  画

牛顿（Ｎｅｗｔｏｎ）——新堡（英国）市参议员，

曾主持援救加里波第大会（１８６２年９

月）。——第５７４、５７６页。

丹屠，爱德华 昂利 茹斯坦（Ｄｅｎｔｕ，Ｅ

ｄｏｕａｒｄ－ Ｈｅｎｒｉ－ Ｊｕｓｔｉｎ １８３０—

１８８４）—— 法国出版商，波拿巴主义

者。——第１２１页。

韦 伯 斯 特，丹 尼 尔（Ｗｅｂｓｔｅｒ，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８２—１８５２）——美国国家活动家，美

国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国务卿

（１８４１—１８４３和１８５０—１８５２）。—— 第

４３９页。

韦瑟罗耳，乔治 奥加斯特斯（Ｗｅｔｈｅ－

ｒａｌｌ，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１７８８—

１８６８）——英国将军，１８６０—１８６６年任

英国北部军区司令。——第１５２页。

尤尼乌斯——见弗兰西斯，菲力浦。

尤斯提斯，乔治（Ｅｕｓｔｉｓ，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２８—

１８７２）——美国外交官，斯莱德尔的秘

书。——第４０９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 尤尼乌斯 尤维纳

利斯）（Ｄｅｃｉｍ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Ｊｕｖｅｎａｌｉｓ生于

六十年代—死于１２７年后）——著名的

罗 马 讽 刺 诗 人。—— 第３９９、５４９

页。    

邓恩（Ｄｕｎｎｅ）——英国军官，１８６０年参加

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

军。——第１３４页。

邓斯 司各脱，约翰（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１２６５左右—１３０８）——中世纪经

院哲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

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牛津文集”

这 一 巨 著 的 作 者。—— 第 ４１０

页。    

邓洛普，亚历山大 默里（Ｄｕｎｌｏｐ，Ａ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Ｍｕｒｒａｙ１７９８—１８７０）—— 英国

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

议员。——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比耳斯，艾德蒙（Ｂｅａｌｅｓ，Ｅｄｍｏｎｄ１８０３—

１８８１）——英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

派；１８５５年为主张议会改革的宣传家之

一，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美国内战

时期支持北部；１８６５—１８６９年为改革同

盟主席。——第４８３页。

比彻－斯托，哈里埃特 伊丽莎白（Ｂｅｅ－

ｃｈｅｒ－Ｓｔｏｗｅ，ＨａｒｒｉｅｔＥｌｅｚａｂｅｔｈ１８１１—

１８９６）——美国女作家，小说“汤姆叔叔

的小屋”的作者，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

参加者。——第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４页。

比约，奥古斯特 阿道夫 玛丽（Ｂｉｌ－ｌａｕｌｔ，

５７７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 Ｍａｒｉｅ１８０５—

１８６３）——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奥尔

良党人，１８４９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１８６０）。——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比克西奥，吉罗拉莫（尼诺）（Ｂｉｘｉｏ，Ｇｉｒｏ－

ｌａｍｏ（Ｎｉｎｏ）１８２１—１８７３）——意大利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民族

解放战争和１８４９年４—７月罗马共和国

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１８６０年参加了加

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１８６２年

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１８７０年为占领

罗马的加里波第部队的指挥官。——第

１６５、１６９页。

巴兰坦，威廉（Ｂａｌｌａｎｔｉ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１２—

１８８７）—— 英国法学家。—— 第４４８、

４４９、４９１—４９３页。

巴罗什，比埃尔 茹尔（Ｂａｒｏｃｈｅ，Ｐｉｅｒｒｅ－

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２—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

家，法学家，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１年十二

月二日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第１５

页。

巴特勒，本杰明 富兰克林（Ｂｕｔｌｅｒ，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８１８—１８９３）—— 美国

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共和党左翼领袖之

一；美国内战时期夺取新奥尔良时为远

征军的指挥官，新奥尔良的军事长官

（１８６２）。——第５０５、５３９、５４０页。

巴赞库尔，塞扎尔（Ｂａｚａｎｃｏｕｒｔ，Ｃéｓａｒ

１８１０—１８６５）——男爵，法国军事著作

家，波拿巴主义者。——第６３４页。

巴克鲁公爵，瓦尔特 弗兰西斯 蒙台居－

道格拉斯－司各脱（Ｂｕｃｃｌｅｕｃｈ，Ｗａｌｔｅ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Ｍｏｎｔａｇｕ－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ｏｔｔ，

Ｄｕｋｅｏｆ１８０６—１８８４）——英国贵族，托

利党人。——第５５０—５５２页。

五 画
汉 诺威王朝—— 英国的王朝（１７１４—

１９０１），这个王朝的国王同时是德国汉

诺威邦的选帝侯（１８１５年以前）和国王

（１８３７年以前）。——第４２７页。

尼 古 拉 一 世（ Ⅰ １７９６—

１８５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２５—

１８５５）。——第１１２、５３８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Ⅱ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４５１页。

古赞－蒙多邦，沙尔 吉约姆 玛丽 阿波

利内尔 安都昂，八里桥伯爵（Ｃｏｕ－ｓｉｎ

－Ｍｏｎｔａｕｂ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ｉｌｌａｕｍｅ－

Ｍａｒｉｅ－Ａｐｐｏｌｉｎａｉｒ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ｃｏｍｔｅ

ｄｅＰａｌｉｋａｏ１７９６—１８７８）——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

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１８６０），１８７０年为

陆军大臣和政府首脑。——第５２４页。

卢梭，让 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家。——第７８页。

丘纳德，赛米尔（Ｃｕｎａｒｄ，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８７—

１８６５）——英国船主，经营英美邮务的

轮船公司的创办人。——第４１３页。

本廷克，乔治 威廉 皮埃尔庞特（Ｂｅｎ－

ｔｉｎｃｋ，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ｉｅｒｒｅｐｏｉｎｔ）——

英国议会活动家，托利党人。——第５１０

页。

圣阿尔诺，阿尔芒 雅克 阿希尔 勒卢阿

德（Ｓａｉｎｔ－Ａｒｎａｕｄ，Ａｒｍ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Ｌｅｒｏｙｄｅ１８０１—１８５４）

 ——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

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１８５１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

６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陆军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４），１８５４年任克里

木法军总司令。——第６３２、６３４页。

兰西尔，爱得文 亨利（Ｌａｎｄｓｅｅｒ，Ｅｄ－ｗｉｎ

Ｈｅｎｒｙ１８０２—１８７３）——著名的英国画

家。——第４９１—４９３页。

兰尼勒，托马斯 赫伦 琼斯（Ｒａｎｅ—ｌａｇｈ，

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ｒｏｎＪｏｎｅｓ生于１８１２年）——

子爵，英国军官，曾参加志愿兵运

动。——第２８０—２８３、３０４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１８４９年４—７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

主要组织者；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

阿尔卑斯猎兵；１８６０年领导向南意大利

的革命进军，１８６２年组织了从罗马教皇

军和法国占领者手中解放罗马的远

征。—— 第６３、６４、６９—７３、１００—１０３、

１３２—１３５、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８、１６３—１７１、

１９７—２００、２５３、５６２、５７４—５７６、５８８页。

司各脱，德雷德（Ｓｃｏｔｔ，Ｄｒｅｄ１８１０左右—

１８５８）——美国黑奴，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曾

设法从美国司法机关求得解放，未能成

功。——第３２４、３５０页。

司各脱，温菲尔德（Ｓｃｏｔｔ，Ｗｉｎｆｉｅｌｄ１７８６—１８６６

）——美国将军，曾参加１８１２—１８１５年英美

战争；美国陆军总司令（１８４１—１８６１年１１

月）。——第４４１页。

司各脱，威廉，斯托威耳男爵（Ｓｃｏｔｔ，Ｗｉｌ－

ｌｉａｍ，ＢａｒｏｎＳｔｏｗｅｌｌ１７４５—１８３６）——

英国法学家，托利党人，国际航海法专

家，曾任海军裁判所法官（１７９８—

１８２８）。——第４０９、４１９、４３２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

袖，曾任 内 务 大 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

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第２４３页。

皮 尔 斯，富 兰 克 林（Ｐｉｅｒｃ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１８０４—１８６９）——美国国家活动家，属

于民主党，美国总统（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实

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４０１、

４２９、５０８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

（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 第

１１、４８０页。

皮 特 里，马 丁（Ｐｅｔｒｉｅ，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２３—

１８９２）——英国军官，写有许多欧洲军

队编制和装备方面的著作。——第６４４

页。

瓦伊，米克洛什（Ｖａｙ，Ｍｉｋｌｏｓ１８０２—

１８９４）——男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保

守党人；１８４８年为驻特兰西瓦尼亚的政

府专员，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任首相，实行同

奥地利君主国妥协的政策。——第２５２

页。

瓦扬，让 巴蒂斯特 菲利贝尔（Ｖａｉｌ－

ｌａｎｔ，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Ｐｈｉｌｉｂｅｒｔ１７９０—

１８７２）——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陆

军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９），皇廷事务大臣

（１８６０—１８７０）。——第３９５页。

瓦特耳，艾梅尔（Ｖａｔｔｅｌ，Ｅｍｅｒ１７１４—

１７６７）——瑞士法学家，在萨克森当外

交官，为国际法专家。——第４３５页。

瓦德西，弗里德里希 古斯达夫（Ｗａｌｄｅｒ－

ｓｅ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５—１８６４）——

伯爵，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陆军

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８）。—— 第３０７—３０９、

７７７人 名 索 引



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７页。

瓦廉多夫（Ｗ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ｆ）——男爵，瑞典

厂主和军事发明家（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第３４、３５页。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 弗洛里安 约

瑟夫 科伦纳（Ｗａｌｅｗｓｋ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Ｆｌｏｒｉ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ｌｏｎｎａ，ｃｏｍｔｅｄｅ

１８ｌ０—１８６８）——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

动家，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

娅伯爵夫人的儿子；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

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

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和国务大

臣（１８６０—１８６３）。——第３９５页。

弗拉奥 德 拉 比拉尔德里伯爵，奥古斯

特 沙尔 约瑟夫（ＦｌａｈａｕｔｄｅｌａＢｉｌ

ｌａｒｄｅｒｉ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８５—１８７０）—— 法国外交

家，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任驻伦敦大使。——

第５０１、５０２页。

弗洛雷斯（Ｆｌｏｒｅｓ）—— 那不勒斯将军，

１８６０年为驻阿普利亚军队指挥官。——

第１６４页。

弗洛伊德，约翰 布坎南（Ｆｌｏｙｄ，Ｊｏｈｎ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８０７—１８６３）—— 美国国家

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弗吉尼亚州州长

（１８５０—１８５３），曾任陆军部长（１８５７—

１８６０），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南部方

面。——第５１９、５９７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Ⅰ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第５、２０、７６、１１２、１４１—１４４、

２０５、２０６、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６页。

弗兰西斯，菲力浦（Ｆｒａｎｃ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１７４０—

１８１８）（笔名尤尼乌斯Ｊｕｎｉｕｓ）——英国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

派，写过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

抨击性文章。——第４２７页。

弗兰契斯科二世（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Ⅱ１８３６—

１８９４）—— 那 不 勒 斯 国 王（１９５９—

１８６０）。—— 第５１、１００、１４２、１４４、１６３、

１９６、３８４页。

弗里芒特，约翰 查理（Ｆｒéｍｏｎｔ，Ｊｏｈ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３—１８９０）——美国探险家

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１８５６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内战时为密

苏里州（１８６１年１１月以前）和弗吉尼亚

州（１８６２）的北军指挥官。——第３２４、

３５３、３６５、４０１—４０３、４４２、４４５、５０７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Ⅰ１６８８—１７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１３—１７４０）。——第５８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Ⅱ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５８、２３２、３１４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Ⅲ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５９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Ⅳ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２２、４５、２０８页。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

Ｐｒｉｎｚ１８２８—１８８５）——普鲁士将军，后

为元帅。——第２３２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ｋⅦ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３）——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３）。——第７８、２５３页。

布阿（Ｂｏｕａｔ）——法国将军，克里木战争

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任法军旅长。——第

６３２、６３３页。

布坎南，詹姆斯（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Ｊａｍｅｓ１７９１—

１８６８）——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

党；曾任国务卿（１８４５—１８４９），驻伦敦

公使（１８５３—１８５６），美国总统（１８５７—

８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６１）；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

第３２５、３２６、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２、３６０、３６１、

３６６、４０１、４２９、４５３、５０８、５１３、５９７页。

布埃耳，唐 卡洛斯（Ｂｕｅｌｌ，ＤｏｎＣａｒｌｏｓ

１８１８—１８９８）——美国将军，美国内战

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曾任田纳西

和肯塔基两州的一个军团指挥官

（１８６２）。—— 第５０５、５１５、５２０、５９３

页。     

布里冈蒂（Ｂｒｉｇａｎｔｉ，死于１８６０年）——那

不勒斯将军；１８６０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

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被那不勒

斯起义士兵击毙。—— 第１６６、１７０

页。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 勒勃莱希特

（Ｂｌｕｃｈｅｒ，ＧｅｂｈａｒｄＬｅｂｅｒｅｃｈｔ１７４２—

１８１９）——普鲁士元帅，反对拿破仑法

国战争的参加者。——第６１８页。

布雷金里季，约翰 卡布耳（Ｂｒｅｃｋｉｎｒｉ－

ｄｇｅ，ＪｏｈｎＣａｂｅｌｌ１８２１—１８７５）——美国

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

叛乱的领导人之一；副总统（１８５７—

１８６１），１８６０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

内战时是南军的将军，南部同盟的陆军

部长（１８６５）。——第３４９、３５５、３６１、３６２、

５５７页。

布卢姆菲耳德，约翰 阿瑟 道格拉斯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Ｊｏｈｎ Ａｒｔｈｕｔ Ｄｏｕｇｌａｓ

１８０２—１８７９）——男爵，英国外交家，曾

任驻柏林公使和全权代表（１８５１—

１８６０），驻 维 也 纳 大 使（１８６０—

１８７１）。——第６５页。

布 莱 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

创始人之一；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

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各部大

臣。——第４１７、４３５、４５７页。

布莱格，布拉克斯顿（Ｂｒａｇｇ，Ｂｒａｘｔｏｎ

１８１７—１８７６）——美国将军，美国内战

时 为 肯 塔 基 州 的 南 军 指 挥 官

（１８６２）。——第５９２、５９３、５９６页。

布鲁姆，亨利 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Ｐｅ

ｔｅｒ１７７８—１８６８）——男爵，英国法学家

和文学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

著名活动家，曾任大法官（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不起

重大作用。——第５６２页。

布鲁土斯（马可 尤尼乌斯 布鲁土斯）

（Ｍａｒｃ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公元前８５左右

—４２）——罗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

乌斯 凯撒的贵族共和派阴谋的发起人

之一。——第５２９—５６０页。

布 朗，乔 治（Ｂｒｏｗ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０—

１８６５）——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

加者，１８５４年任英军师长。——第６３５、

６３７页。

布 朗，约 翰 （Ｂｒｏｗｎ，Ｊｏｈｎ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９）——美国农民，废奴运动革命派

著名活动家之一；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

斗争（１８５４—１８５６）的积极参加者；１８５９

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被

送交法院，后被处死。——第３２７页。

布朗逊，奥列斯特斯 奥加斯特斯（Ｂｒｏｗｎ

ｓｏｎ， Ｏｒｅｓｔ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１８０３—

１８７６）——美国神学家，属于民主党，曾

先后在波士顿和纽约两地出版天主教

杂志；美国内战时期主张保存联

邦。——第３６６页。

卡诺，拉查尔 尼古拉（Ｃａｒｎｏｔ，Ｌａｚａｒ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５３—１８２３）——法国数学家

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

阶级共和党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派，抗击欧洲各

９７７人 名 索 引



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１７９４

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 第

３９５页。

卡瓦利，卓万尼（Ｃａｖａｌｌ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１８０８—

１８７９）——意大利军官，１８６０年起是将

军；军事发明家。——第３０—３２页。

卡富尔，卡米洛 本佐（Ｃａｖｏｕｒ，Ｃａ－ｍｉｌｌｏ

Ｂｅｎｓｏ１８１０—１８６１）—— 伯爵，意大利

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

丁政 府首脑（１８５２—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而

下地统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

拿破仑第三的支持，１８６１年领导第一届

意大利政府。—— 第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３、

１９７—１９９页。

卡尔洪，约翰 科德威尔（Ｃａｌｈｏｕｎ，Ｊｏｈｎ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７８２—１８５０）——美国国家活

动家，民主党领袖之一，奴隶占有制寡

头政体的思想家；曾任美国陆军部长

（１８１７—１８２５），副总统（１８２５—１８３２），

参议员（１８３２—１８４４、１８４５—１８５０），国

务卿（１８４４—１８４５）。—— 第３２８、３５４、

３９１页。

卡瑟克特，乔治（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４—

１８５４）——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１８５４年任英军师长。——第６３５页。

卡拉姆津，尼古拉 米 哈伊洛维奇

（ ， １７６６—

１８２６）——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

家，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编纂

家。——第１９３页。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

亚克，阿道夫。

卡纳尔文伯爵，亨利 霍华德 莫利纽 赫

伯 特 （Ｃａｒｎａｒｖｏｎ，Ｈｅｎｒｙ Ｈｏｗａｒｄ

Ｍｏｌｙｎｅｕｘ Ｈｅｒｂｅｒｔ，Ｅａｒｌｏｆ１８３１—

１８９０）——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

曾任殖民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４—

１８７８）。——第５４０页。

卡利奥斯特罗，亚历山得罗（Ｃａｇｌｉｏｓｔｒｏ，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１７４３—１７９５）（真名为朱泽

培 巴尔扎莫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Ｂａｌｓａｍｏ）——

伯爵，冒险主义者，骗人的神秘论

者。——第７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 波尔齐乌斯 卡托）

（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ａｊｏｒ）公元前

２３４—１４９）——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

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１８４年被

选为监察官，他监察之严格是人所共知

的。——第３４１、５３８页。

卡托（小卡托）（马可 波尔齐乌斯 卡托）

（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ｉｎｏｒ）公元前

９５—４６）——罗马国家活动家，贵族共

和派领袖。——第５３６页。

卡 尼，菲 力 浦（Ｋｅａｒｎｙ，Ｐｈｉｌｉｐ１８１５—

１８６２）——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

者，站在北部方面，波托马克河军团某

部指挥官（１８６１—１８６２）。—— 第５３５、

６０５页。

卡尼茨，卡尔（Ｃａｎｉｔｚ，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１２年）——

男爵，普鲁士外交家，１８５９—１８６３年任驻罗马

公使。——第１９６页。

卡 斯，路 易 斯（Ｃａｓｓ，Ｌｅｗｉｓ１７８２—

１８６６）——美国国家活动家、将军和外

交家，属于民主党；曾任陆军部长

（１８３１—１８３６），国务卿（１８５７—１８６０）；

美国内战时期主张保存联邦。——第

３６６页。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 斯图亚特（Ｃａｓｔ－

ｌｅｒｅａｇｈ，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ｅｗａｒｔ，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６９—１８２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７９７—

１８０１），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６和

０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外 交 大 臣（１８１２—

１８２２）。——第５４０页。

六 画

托蒂（Ｔｏｔｔｉ）——波拿巴的警探，原籍科西

嘉岛。——第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９８页。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Ⅲ１７３８—１８２０）——英

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 第８９、４２７

页。

吉耳 平，查 理（Ｇｉｌｐ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５—

１８７４）——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

派，帕 麦 斯 顿 内 阁 阁 员（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第４７７、４７８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伦

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之一，第

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和战友。——第６１５页。

伐兰狄甘，克雷门特 勒尔德（Ｖａｌｌａｎｄｉｇ－

ｈａｍ，ＣｌｅｍｅｎｔＬａｉｒｄ１８２０—１８７１）——

美国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党的领袖之

一，国会议员（１８５８—１８６３）；曾在北部

策划一系列支持南部奴隶主的阴谋活

动。——第６０１页。

老迪奥尼修斯一世（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ｔｈｅＥｌ－ｄｅｒ

公元前４３１左右—３６７）——叙拉古暴君

（公元前４０６左右—３６７）。—— 第５０

页。   

毕若 德 拉 比贡利，托马 罗伯尔

（ＢｕｇｅａｕｄｄｅｌａＰｉｃｏｎｎｅｒｉｅ，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４—１８４９）—— 法国元帅

（１８４３年起），奥尔良党人；曾参加拿破

仑法国历次战争，指挥军队镇压１８３４年

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

摩洛哥的战争组织者之一；写有许多军

事著作。—— 第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５、３１３

页。    

多尔哥鲁科夫，彼得 弗拉基米罗维奇

（ ，

１８１６—１８６８）——公爵，俄国政论家和

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１８５９年流亡国

外，六十年代出版了一些反对派报刊杂

志，曾为赫尔岑的“钟声”撰稿。——第

１１０页。

华盛顿，乔治（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３２—

１７９９）——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北

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１７７５—１７８３）

的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１７８９—

１７９７）。——第３２２、３４８、４２７、５８６页。

华尔希，约翰 贝恩（Ｗａｌｓｈ，ＪｏｈｎＢｅｎｎ１

７９８—１８８１）——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

党人，议会议员。——第５４０页。

考恩，约瑟 夫（Ｃｏｗｅ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３１—

１９００）——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

者，资产阶级激进派，追随宪章派；新堡

援救加里波第大会（１８６２年９月）的组织

者之一。——第５７４、５７６页。

考莱伯爵，亨利 理查 查理 威尔斯里（Ｃ

ｏｗｌｅｙ，Ｈｅｎｒ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Ｅａｒｌ１８０４—１８８４）——

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巴黎大使（１８５２

—１８６７）。—— 第 １５、 ５０２、 ５０３

页。        

伊文思，乔治 德 雷希（Ｅｖ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ｅｄｅ

Ｌａｚｙ１７８７—１８７０）——英国将军，自由

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

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任英军师长。——第

６３５—６３７、６３９、６４１页。

伊斯土里斯，弗朗西斯科 哈维埃尔（Ｉｓ

ｔｕｒｉ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ａｖｉｅｒ ｄｅ １７９０—

１８７１）——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

义者，曾参加独立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和

１８７人 名 索 引



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资产阶级革命；曾任政府

首脑（１８３６、１８４６和１８５８），驻伦敦公使

（１８４８、１８５８—１８６２）。—— 第４９９—５０１

页。

安德森，罗伯特（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美国军官，１８６１年５月起为将

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

萨姆特尔堡垒卫戍司令（１８６０年１２月—

１８６１年４月）。——第３４８页。

安凡丹，巴特尔米 普罗斯比尔（Ｅｎｆａｎ－

ｔｉｎ， 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Ｐｒｏｓｐｅｒ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

门亲信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

西门学派；自四十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

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 第１５

页。

西塞罗（马可 土利乌斯 西塞罗）（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杰

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

义哲学家。——第５０页。

西摩尔，霍雷修（Ｓｅｙｍｏｕｒ，Ｈｏｒａｔｉｏ１８１０—

１８８６）——美国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

党领袖之一，纽约州州长（１８５３—１８５５

和１８６３—１８６５），美国内战时期主张同

南部奴隶主妥协。—— 第６００、６０３

页。    

西华德，威廉 亨利（Ｓｅｗ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ｅｎ

ｒｙ１８０１—１８７２）——美国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右翼领袖之一；纽约州州长

（１８３９—１８４３），１８４９年起为参议员，

１８６０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曾任美国国

务卿（１８６１—１８６９）；主张同南部奴隶主

妥协。—— 第４０１、４０２、４１０、４５３、４５８、

４６５—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６—４７８页。

艾夫斯，马尔康（Ｉｖｅｓ，Ｍａｌｃｏｌｍ）——美国

新闻记者，属于民主党，自五十年代末

起是“纽约先驱报”的撰稿人。—— 第

５０８页。

艾释华特，亨利（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Ｈｅｎｒｙ１７９４—

１８８０）——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创始

人之一；议会议员。——第４８７页。

艾塞克斯伯爵，罗伯特 德佛罗（Ｅｓｓｅｘ，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Ｅａｒｌ １５９１—

１６４６）——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属

于长老会派，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 时 期 议 会 军 总 司 令（１６４２—

１６４５）。——第５０６页。

伍德（Ｗｏｏｄ）——英国工人，布莱顿反干

涉大会（１８６１年１２月）的参加者。——第

４６０页。

伍 德，查 理（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０—

１８８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曾任印度事务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６），掌玺

大臣（１８７０—１８７４）。—— 第１２８、１３９、

１４０页。

伍德，费南多（Ｗｏｏｄ，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１８１２—

１８８１）——美国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

党领袖之一，曾任纽约市市长（１８５４—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１８６３），美国内战时期主张

同南部奴隶主妥协。—— 第４４４、６００

页。    

伍耳，约翰 爱里斯（Ｗｏｏｌ，ＪｏｈｎＥｌ

ｌｉｓ１７８４—１８６９）——美国将军，废奴主

义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的北军

指挥官（１８６１年８月—１８６２年５月）。——

第４４２页。

亚历山 大一 世（ Ⅰ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５９页。

亚历山 大二 世（ Ⅱ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第１０、４６、５９、７６、１１２页。

亚当斯（Ａｄａｍｓ）——英国军事发明家（十

２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九世纪中叶）。——第２２９页。

亚 当 斯，约 翰（Ａｄａｍｓ，Ｊｏｈｎ１７３５—

１８２０）——美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１７７５—

１７８３）是资产阶级温和派领袖之一；曾

任美国驻伦敦第一任公使（１７８５—

１７８８），美国总统（１７９７—１８０１），——第

３２２页。

亚当斯，查理 弗兰西斯（Ａｄａｍｓ，Ｃｈａｒ－

ｌｅｓ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８０７—１８８６）——美国外交

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美国驻

伦敦公使（１８６１—１８６８）。—— 第４０８、

４１６、４１８、４４０、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３

页。

米涅，克劳德 埃蒂耶纳（Ｍｉｎｉé，Ｃｌａｕｄｅ－

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７９）—— 法国军官，新

式步枪的发明者。——第２４、２１７—２２１、

２３５页。

米 格 尔，唐 （Ｍｉｇｕｅｌ，Ｄｏｍ １８０２—

１８６６）—— 葡 萄 牙 国 王（１８２８—

１８３４）。——第１１页。

米尔纳 基卜生——见基卜生，托马斯 米

尔纳。

米索里，朱泽培（Ｍｉｓｓｏｒ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２９—

１９１１）——意大利军官，意大利民族解

放运动的参加者，六十年代曾在加里波

第革命军队里作战。——第１６５、１６６、

１６９页。

米腊蒙，米格尔（Ｍｉｒａｍóｎ，Ｍｉｇｕｅｌ１８３２—

１８６７）——墨西哥将军，保守党领袖和

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导人之

一，叛 乱 政 府 首 脑（１８５９—１８６０）；

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

儡马克西米利安，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

毙。——第５２５页。

米勒斯，茹尔 伊萨克（Ｍｉｒèｓ，ＪｕｌｅｓＩｓａａｃ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

易商，“立宪主义者报”等报纸的所有

人，１８６１年被控从事证券投机活动而被

送 交 法 院。—— 第 ５２４—５２６

页。    

米 哈 伊 尔 尼 古 拉 也 维 奇（

１８３２—１９０９）—— 俄国大

公，尼古拉一世的第四个儿子。——第

６３６页。

七 画

怀特，詹姆斯（Ｗｈｉｔｅ，Ｊａｍｅｓ）——英国自

由党议会活动家，布莱顿反干涉大会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的参加者。——第４６０、

４６２页。

但丁 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１２６５—

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１９９、５８０页。

吕措夫，阿道夫（Ｌüｔｚｏｗ，Ａｄｏｌｆ１７８２—

１８３４）——男爵，普鲁士军官，后为将

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

者。——第５３６页。

亨尼西，约翰 波普（Ｈｅｎｎｅｓｓｙ，ＪｏｈｎＰｏｐｅ

１８３４—１８９１）——爱尔兰保守党政治活

动家，议会议员。——第３３８页。

杜尔哥，安 罗伯尔 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２７—１７８１）—— 法

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的

最大代表人物，财政总稽核（１７７４—

１７７６）。——第３９５、３９６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Ⅸ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 第１１１、１９３

页。    

里 卡 索 利，贝 蒂 诺（Ｒｉｃａｓｏｌｉ，Ｂｅｔｔｉｎｏ

１８０９—１８８０）——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意大利政

府 首 脑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 和 １８６６—

３８７人 名 索 引



１８６７）。——第５６２页。

佐利科弗尔，费里克斯 柯尔克（Ｚｏｌｌｉ－

ｃｏｆｆｅｒ，ＦｅｌｉｘＫｉｒｋ１８１２—１８６２）—— 美

国新闻记者，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

南部方面，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为肯塔基州的

南军指挥官。——第５１６页。

车尔尼晓夫，亚历山大 伊万诺维奇

（ ， １７８６—

１８５７）——俄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反

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２８—

１８５２年领导陆军部。——第５３６页。

坎 宁，乔 治（Ｃａｎｎ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７０—

１８２７）——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１８２２—１８２７），首 相

（１８２７）。——第１１、３８５、３９３、４９７页。

坎伯尔，科林，１８５８年起为克莱德男爵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ｏｌｉｎ，ＢａｒｏｎＣｌｙｄｅ１７９２—

１８６３）——英国将军，１８６２年起为元帅，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镇压印度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民族解放起义的英军总

司令。——第６４０、６５０页。

利姆堡（Ｌｉｍｂｕｒｇ，Ｗ．）——德国工人，职

业是鞋匠，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

员，曾参加救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

参加者募捐委员会，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为第

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第６１５

页。    

利美腊克，波伦（Ｌｉｍａｙｒａｃ，Ｐａｕｌｉｎ１８１３—

１８６８）——法国新闻工作者，波拿巴主

义者，曾为“祖国报”和“国家报”撰稿，

１８６１—１８６８年为“立宪主义者报”主

编。——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辛格尔顿，奥托（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Ｏｔｈｏ生于

１８１４年）——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南

部民主党；美国国会议员，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年为南部同盟国会议员。——第３２７页。

辛凯尔迪，卡尔 路德维希 弗里德里希

（ Ｈｉｎｃｋｅｌｄｅｙ， 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５—１８５６）—— 普鲁士官

员，１８４８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１８５３年

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 第４８

页。    

李，罗伯特 爱德华（Ｌ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Ｅｄ－

ｗａｒｄ１８０７—１８７０）——美国将军，美国

对墨西哥战争（１８４６—１８４８）的参加者，

１８５９年参加镇压约翰 布朗的起义，美

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

官（１８６２—１８６５），南军总司令（１８６５年

２—４月）。——第５９２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的创始人之一。——第９７页。

狄金逊，丹尼尔 斯蒂文斯（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ＤａｎｉｅｌＳｔｅｖｅｎｓ１８００—１８６６）—— 美国

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民主

党领袖之一，美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积

极拥护者。——第４４２页。

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杰出的古希腊演说家和政治

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

袖。——第４０２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 勒奈

（Ｃｈａ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Ｒｅｎé，ｖｉ

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６８—１８４８）——著名的法国

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

任外交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４），法国出席

维罗那会议（１８２２）的代表。——第

３８５、３９３页。

苏舍，路易 加布里埃尔（Ｓｕｃｈｅｔ，Ｌｏｕｉ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２６）——法国元帅，曾

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第２６３

页。

苏拉（鲁齐乌斯 科尔奈利乌斯 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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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ｃ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Ｓｕｌｌａ公元前１３８—

７８）——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曾为

执政官（公元前８８），独裁者（公元前

８２—７９）。——第１３页。

苏洛阿加，费里克斯 （Ｚｕｌｏａｇａ，Ｆｅ

ｌｉｘ１８１４—１８７６）——墨西哥将军，保守

党领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

领导人之一，叛乱政府首脑（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第５２５页。

伯尼，戴维 贝尔（Ｂｉｒｎｅｙ，ＤａｖｉｄＢｅｌｌ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美国将军，废奴主义

者，美国内战的参加者，１８６２年为北军

波托马克河军团的旅长。——第５３５页。

伯德特，弗兰西斯（Ｂｕｒｄｅｔｔ，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７７０—

１８４４）——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派，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

第４９４页。

伯恩赛德，安布罗斯 埃弗雷特（Ｂｕｒｎ—

ｓｉｄｅ， Ａｍｂｒｏｓｅ Ｅｖｅｒｅｔｔ １８２４—

１８８１）——美国将军，属于共和党；美

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波托马克河军团司

令（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１８６３年１月）。——第

４４５、６０５页。

沃 克，约 翰 （Ｗａｌｋｅｒ，Ｊｏｈｎ １７３２—

１８０７）——英国语言学家，写有许多语

言和语法方面的著作。——第４３４页。

沃克，提莫蒂（Ｗａｌｋｅｒ，Ｔｉｍｏｔｈｙ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美国法学家，写有许多法学

方面的著作。——第４３２页。

沃克，莱罗伊 波普（Ｗａｌｋｅｒ，ＬｅｒｏｙＰｏｐｅ

１８１７—１８８４）——美国政治活动家，属

于南部民主党，曾任南部同盟的陆军部

长（１８６１）。——第３４８页。

沃尔弗（Ｗｏｌｆ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

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

６１５页。

麦迪逊，詹姆斯（Ｍａｄｉ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７５１—

１８３６）——美国国家活动家，在北美殖

民地独立战争（１７７５—１７８３）中起显著

作用，曾任国务卿（１８０１—１８０９），美国

总统（１８０９—１８１７）。——第４３９页。

麦库克，亚历山大 麦克道厄耳（ＭｃＣｏｏｋ，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１８３１—１９０３）——

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

部方面，１８６２年为肯塔基州的北军军

长。——第５９３页。

麦克法兰（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ｄ）——美国外交

官，詹 马 梅森的秘书。——第４０９页。

麦克累伦，乔治 布林顿（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

ＧｅｏｒｇｅＢｒｉｎｔｏｎ１８２０—１８８５）——美国

将军和大铁路实业家，追随民主党，主

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美国内战时期为

北军总司令（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８６２年３月）

和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１８６２年３—１１

月），１８６４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

４２３、５０５—５０８、５２１、５３４—５３６、５５６、

５５７、６０２—６０５页。

麦克默多，威廉 蒙台居 司各特（Ｍｃ－

Ｍｕｒｄｏ，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Ｓｃｏｔｔ１８１９—

１８９４）——英国军官，后为将军；四十

至五十年代在印度的英国军队里服务，

１８６０—１８６５年 是志愿 兵部 队的 总

监。——第８０、８１、１１９、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

３０４、５６７、５６８、５７１、５７２页。

麦克马洪，玛丽 埃德姆 巴特里斯 莫里

斯（Ｍａｃ－Ｍａｈｏｎ，Ｍａｒｉｅ－Ｅｄｍｅ－Ｐａｔ

－ｒｉｃｅ－Ｍａｕｒｉｃｅｄｅ１８０８—１８９３）——

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５９年

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

和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７０年

率十万法军在色当投降，镇压巴黎公社

的刽子手之一；第三共和国总统

（１８７３—１８７９）。——第１１７、２５３页。

５８７人 名 索 引



克莱德——见坎伯尔，科林。

克吕格尔（Ｋｒｕｇｅｒ）——在伦敦的德国侨

民，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

参加救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参加

者募捐委员会。——第６１５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

贵族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

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５０６页。

克兰普顿，约翰 费恩斯 特威斯累顿

（Ｃｒａｍｐｔｏｎ，Ｊｏｈｎ Ｆｉｅｎｎｅｓ Ｔｗｉｓｌｅ

ｔｏｎ１８０５—１８６６）—— 英 国 外 交 家，

１８６０—１８６９年任驻马德里公使。——第

５０２页。

克罗斯威尔，爱得文（Ｃｒｏｓｓｗｅｌｌ，Ｅｄｗｉｎ

１７９７—１８７１）——美国新闻记者和政治活

动家，三十至四十年代为纽约州民主党

领袖之一，五十年代中起脱离积极的政

治活动。——第４４２—４４３页。

克维秦斯基，奥努弗里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７９４—１８６２）——俄国将军，克里木战

争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任俄军师长。——

第６２７、６４１、６４２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 威廉 弗雷德里克

韦利尔斯（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Ｅａｒｌｏｆ１８００—

１８７０）——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残酷地镇压了１８４８年爱

尔兰起义；外交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８、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８—１８７０）。—— 第

４５２、４９５页。

克里滕登，约翰 约旦（Ｃｒｉｔｔｅｎｄｅｎ，Ｊｏｈｎ

Ｊｏｒｄａｎ１７８７—１８６３）——美国法学家和

国家活动家，属于美国辉格党，参议员；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３２３页。

克里斯比，罗莎丽亚（Ｃｒｉｓｐｉ，Ｒｏｓａｌｉｅ）——

弗 克里斯比的妻子，曾参加加里波第

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１８６０）。——第

１０３页。

克里斯比，弗兰契斯科（Ｃｒｉｓｐｉ，Ｆｒａｎ－

ｃｅｓｃｏ１８１８—１９０１）——意大利国家活动

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和１８６０年加里波第向南意

大利的革命进军；六十年代末起，意大利完

成统一后，转到拥护君主立宪的立场上去。

——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贝里，海勒姆 乔治（Ｂｅｒｒｙ，Ｈｉｒａｍ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２４—１８６３）——美国将军，美国内战

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年初为波托马克河军团的旅长。——第

５３５页。

贝格尔（Ｂｅｒｇｅｒ）——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

救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

捐委员会。——第６１５页。

贝兹利，托马斯（Ｂａｚ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７—

１８８５）——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的创

始人之一；曼彻斯特商会会长（１８４５—

１８５９），议会议员。——第４８７—４８９页。

贝奈特，詹姆斯 戈登（Ｂｅｎｎｅｔｔ，Ｊａｍｅｓ

Ｇｏｒｄｏｎ１７９５—１８７２）——美国新闻工

作者，民主党的拥护者，“纽约先驱报”

的创办人和发行人；美国内战时期主张

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５０８、６００页。

贝瑟耳，理查，威斯特伯立男爵（Ｂｅｔｈｅｌ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ｏｎ Ｗｅｓｔｂｕｒｙ １８００—

１８７３）——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曾任副首席检察官（１８５２—

１８５６）、首席检察 官 （１８５６—１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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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０—１８６１）、 大 法 官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５）。——第１２８页。

贝列拉，艾米尔（Ｐéｒｅｉｒｅ，Ｅｍｉ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５）——法国银行家，二十至三十年

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

拿巴 主 义 者；股 份 银 行《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

和董事之一；伊萨克 贝列拉之兄。——

第３７７、３９６页。

贝列拉，伊萨克（ｐéｒｅｉｒｅ，Ｉｓａａｃ１８０６—

１８８０）——法国银行家，二十至三十年

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

拿巴 主 义 者；股 份 银 行《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

和董事之一。——第１５、３７７、３９６页。

贝克，罗伯特（Ｂａｋｅｒ，Ｒｏｂｅｒｔ）——英国

官员，五十至六十年代是工厂视察

员。——第８８、９５—９７、９８页。

贝克莱，乔治 克兰菲尔德（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ＧｅｏｒｇｅＣｒａｎｆｉｅｌｄ１７５３—１８１８）——英

国舰队司令，托利党人，议会议员。——

第４６７页。

贝 尔， 乔 治 （Ｂ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４—

１８７７）——英国军官，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参

加克里木战争。——第６３８页。

贝尔奈（Ｂｅｒｎｅｒ）——德国军官和军事发

明家（十九世纪中叶）。——第２１１页。

贝尔纳，西蒙 弗朗斯瓦（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ｉｍｏｎ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８１７—１８６２）——法国政治

活动家，共和派；１８５８年被法国政府控

为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第三的同伙犯，

但被英国法庭宣布无罪。——第５８１页。

八 画

奇坦，约翰（Ｃｈｅｅｔｈａｍ，Ｊｏｈｎ生于１８０２

年）——英国厂主和自由党政治活动

家。——第４８８页。

雨果，维克多 （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７５

页。

门罗，詹姆斯（Ｍｏｎｒｏｅ，Ｊａｍｅｓ１７５８—

１８３１）——美国国家活动家，美国总统

（１８１７—１８２５），１８２３年发表阐明美国对

外政策原则的宣言，后称门罗主

义。——第３８５、３９３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 味吉尔 马洛）（Ｐｕｂ

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 Ｍａｒｏ 公 元 前 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３４２、

４５６页。

坦普尔，威廉（Ｔｅｍｐ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２８—

１６９９）——英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的近臣。——第４３０、

４６６页。

果鲁霍夫斯基，阿格诺尔（Ｇｏｌｕｃｈｏｗｓｋｉ，

Ａｇｅｎｏｒ１８１２—１８７５）——伯爵，波兰贵

族，奥地利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加

里西亚总督（１８４９—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内务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０）。

——第２５１页。

奈斯勒（Ｎｅｓｓｌｅｒ）——法国军官和军事发

明家（十九世纪中叶）。——第２２１页。

奈恩多夫（Ｎｅｉｎｄｏｒｆｆ）——普鲁士军官和

军事发明家（十九世纪中叶）。——第

２２０页。

肯特，詹姆斯（Ｋｅｎ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６３—１８４７）

 ——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第４０９、４３２页。

肯宁格姆，威廉（Ｃｏ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Ｗｉｌｌｉａｍ生

于１８１５年）——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

家，布莱顿反干涉大会（１８６１年１２月）的

参加者。——第４６０、４６１页。

居莱，费伦茨（Ｇｙｕｌａｙ，Ｆｅｒｅｎｃ１７９８—

１８６８）——伯爵，奥地利将军，原系匈

牙利人，曾参加镇压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７８７人 名 索 引



年革命，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时为奥军总

司令。——第３１４页。

居歇瓦尔－克拉里尼，菲力浦 阿塔纳兹

（Ｃｕｃｈｅｖａｌ－Ｃｌａｒｉｇｎｙ，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ｔｈａ

－ｎａｓｅ１８２３—１８９５）——法国政论家，

波拿巴主义者，曾为“祖国报”和其他

期刊撰稿，五十年代领导“立宪主义者

报”和“国家报”的编辑部。——第３９４

页。

金凯德，约翰 （Ｋｉｎｃａｉｄ，Ｊｏｈｎ１７８７—

１８６２）——英国官员，１８５０年起为苏格

兰的工厂和监狱视察员。——第８８、９２、

９３、９５页。

金累克，亚历山大 威廉 （Ｋｉｎｇｌａｋ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９—１８９１）——英

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１８５７—１８６５）。——第５５４、

６２７—６３１、６３５—６４２页。

彼得一世（ Ⅰ１６７２—１７２５）——１６８２

年起为俄罗斯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俄皇

帝。——第５８页。

彼得鲁一世（ＰｅｄｒｏⅠ１７９８—１８３４）——

巴西皇帝（１８２２—１８３１），葡萄牙国王，

称彼得鲁四世（１８２６），后把葡萄牙王位

让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二世 达 格洛

丽亚。——第１１页。

舍伐利埃，米歇尔（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Ｍｉｃｈｅｌ

１８０６—１８７９）——法国工程师，经济学

家和政论家，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

者，后为自由贸易派，第二帝国时期为

参议员，积极支持拿破仑第三的经济政

策。——第１５页。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 艾释黎 库伯

（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ｓｈｌｅｙＣｏｏｐｅｒ，

Ｅａｒｌｏｆ１８０１—１８８５）——英国政治活动

家，四十年代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人慈

善家集团，１８４７年起为辉格党人，低教

会 派 的 拥 护 者。—— 第３２１、４５５

页。   

法里尼，鲁伊治 卡洛（Ｆａｒｉｎｉ，ＬｕｉｇｉＣａｒｌｏ

１８１２—１８６６）——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和

历史学家，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

一意大利，曾任教育大臣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撒丁内政大臣（１８６０），意大利

政府首脑（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第１９７

页。    

法夫尔，加布里埃尔 克劳德 茹尔

（Ｆａｖｒｅ，Ｇａｂｒｉｅｌ－Ｃｌａｕｄ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五

十年代末起为资产阶级共和党反对派

领袖之一；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任“国防政府”

外交部长，同梯也尔一起带头镇压巴黎

公社。——第１１１、１３９页。

法腊格特，戴维 格拉斯哥（Ｆａｒｒａｇｕｔ，

ＤａｖｉｄＧｌａｓｇｏｗ１８０１—１８７０）—— 美国

海军军官，１８６２年７月起为舰队司令，美

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在夺

取新奥尔良时（１８６２年４月）任分舰队司

令。——第５２９、５４４页。

佩萨－伊－佩萨，卡洛斯（Ｐｅｚａ－ｙ－Ｐｅｚａ

－Ｃａｒｌｏｓ）—— 墨西哥反革命叛乱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的参加者，叛乱政府的财

政部长。——第５２５页。

佩庞舍－泽德耳尼茨基，威廉（Ｐｅｒｐｏｎ－

ｃｈｅｒ－ Ｓｅｄｌｎｉｔｚｋｉ，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９—

１８９３）——伯爵，普鲁士外交家，六十年

代初任驻那不勒斯公使。——第１９６页。

佩利西埃，让 雅克（Ｐｅｌｉｓｓｉｅｒ，Ｊｅａｎ－Ｊａｃ

－ｑｕｅｓ１７９４—１８６４）——法国元帅，三

十至五十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以极端残酷著称；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

令（１８５５年５月—１８５６年７月），１８５９年奥

意法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６０年为阿尔及利

亚总督。——第２４页。

８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林登（Ｌｉｎｄｅｎ）——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伦

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

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

委员会。——第６１５页。

林赛，威廉 肖（Ｌｉｎｄｓａ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ａｗ－

１８１６—１８７７）——英国船主和商人，自

由贸易派，议会议员。——第５１２页。

林肯，阿伯拉罕（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ｂｒａｈａ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５）——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共

和党领袖之一，美国总统（１８６１—

１８６５）；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影

响下实行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

改革，这些改革意味着转而用革命的方

法进行战争；１８６５年４月被奴隶主的奸

细刺杀。——第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６、３４８、３４９、

３５６、３６５、３８２、４０１、４０２、４５３、５０５—

５０８、５２７、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１—５６３、５８５—

５８７、５９４、６０１、６０３、６０５页。

杰弗逊，托马斯（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４３—

１８２６）——杰出的美国启蒙运动者，社

会和国家活动家，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

时期（１７７５—１７８３）美国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思想家，独立宣言（１７７６）的起草

人，美国总统（１８０１—１８０９）。—— 第

３２２、３２４、３４８、４１０、４２７—４２８、５６４页。

杰克逊，安得鲁（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１７６７—

１８４５）——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民

主党创建人（１８２８）；１８１２—１８１５年英美

战争时期美军在他的指挥下在新奥尔

良重创英军；美国总统（１８２９—１８３７）。

——第３２９、３４７、４０１页。

杰克逊，托马斯 卓纳森（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ｏ－

ｍａｓ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１８２４—１８６３）——美国将

军，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

指挥官（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布尔河会战

（１８６１年７月）后获绰号“石壁”。——第

５５７、５８５页。

杰克逊，克累本 福克斯（Ｊａｃｋｓｏｎ，Ｃｌａｉ

ｂｏｒｎｅＦｏｘ１８０６—１８６２）——美国政治

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密苏里州州长

（１８６０—１８６１）。——第３６０页。

帕特逊，罗伯特（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９２—

１８８１）——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美国内

战初是北军的将军，布尔河会战（１８６１

年７月）后，被免去指挥官职务。——第

５０７页。

帕麦尔，威廉（Ｐａｌｍ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４—

１８５６）——英国医生，为谋取保险赔偿

费而毒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被

判处绞刑。——第４１７、４５６页。

帕麦尔，朗德尔（Ｐａｌｍｅｒ，Ｒｏｕｎｄｅｌｌ１８１２—

１８９５）——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副首席检察官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首席检察官（１８６３—１８６６）、大

法官（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和１８８０—１８８５）。——

第５１２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

９—１３、１６、２７、５９、６５、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２、

１２７—１２９、３３２、３３５—３４０、３８１—３８３、

３８６、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３、４１７—４１９、４３０、

４３１、４３３—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１、４５２—４５７、

４６２、４６４—４６５、４６８、４７１、４７６—４７８、

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７、５２６、５３８、５４０、５７７、

６０７页。

罗伦兹，约瑟夫（Ｌｏｒｅｎｚ，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４—

１８７９）—— 奥地利军官和军事发明

家。——第２２３、２２５页。

９８７人 名 索 引



罗曼诺夫王朝—— 俄国皇朝（１６１３—

１９１７）。——第７８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外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第４６、５３、５５、５９、６５、１２１、

３５７、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０、４１７、４４０、

４５７、４６５、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６—４７８、４９６、

４９９—５０４、５４０、５５４、５５５、５６０、５６１、

５７４、５７６、５８１、６０７页。

罗素，威廉 霍华德（Ｒｕｓｓ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１８２０—１９０７）——英国记者，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为“泰晤士报”驻华盛顿

通讯员。——第４４４页。

罗斯利埃斯，克里斯提安（Ｒｏｓｅｌｉｕｓ，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１８０３—１８７３）——美国法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属于美国辉格党，路易西安

纳大学教授，主张保存联邦。——第３６３

页。

罗斯克兰斯，威廉 斯塔克（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ａｒｋｅ１８１９—１８９８）——美国

将军，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西西比州和田

纳 西 州 的 北 军 指 挥 官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第５９３页。

图尔，伊什特万（Ｔｕｒｒ，Ｉｓｔｖáｎ１８２５—

１９０８）——匈牙利军官，意大利和德国

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曾参加

克里木战争，站在联军方面，１８６０年参

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１８６１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第

１６５、１９９页。

图普斯（Ｔｏｕｐｓ）——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

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６１５

页。

图姆斯，罗伯特（Ｔｏｏｍｂ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０—

１８８５）——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

党，曾任南部同盟国务卿（１８６１），美国

内战时期为南军将军。——第３２７、３５４

页。

图温奈尔，爱德华 安都昂（Ｔｈｏｕｖｅｎｅｌ，Ｅ

ｄｏｕａｒｄ－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１８—１８６６）——法

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１８５５—１８６０），外 交 大 臣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２）。——第７６、３８２、３８６、３９５、５０３、

５５４—５５５页。

图温南，路易 埃蒂耶纳（Ｔｈｏｕｖｅｎｉｎ，

Ｌｏｕｉｓ－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９１—１８８２）——法国军

官和军事发明家。——第２１５—２１８、２３８

页。

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参加莱茵省的

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

是全德工人联合会（１８６３）创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

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

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６６７、６８３、

６８５页。

拉弗耳，曼斯菲尔德（Ｌｏｖｅｌｌ，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１８２２—１８８４）——美国将军，美国内战

的参加者，站在南部方面，新奥尔良卫

戍司令（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４月）。—— 第

５２８、５２９页。

拉斐德，玛丽 约瑟夫 保尔（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

Ｍａｒｉｅ－ Ｊｏｓｅｐｈ － Ｐａｕｌ １７５７—

１８３４）——法国将军，北美殖民地独立

战争（１７７５—１７８３）的参加者，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１８３０年资产

阶级七月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的领袖

之一。——第３４３页。

拉图尔 多韦尔尼－洛腊盖，昂利 戈德弗

鲁阿 贝尔纳 阿尔丰斯（ＬａＴｏｕｒｄ’Ａｕ

０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ｖｅｒｇｎｅＬａｕｒａｇｕａｉｓ，Ｈｅｎｒｉ－Ｇｏｄｅｆｒｏｉ－

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１８２３—１８７１）——

公爵，法国外交家，曾任驻柏林大使

（１８５９—１８６２），驻罗马大使（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和 驻 伦 敦 大 使 （１８６３—

１８６９）。——第６４、７５页。

拉罗凯特——见福尔卡德－拉罗凯特，让

路易 维克多 阿道夫 德。

拉夫焦伊，欧文（Ｌｏｖｅｊｏｙ，Ｏｗｅｎ１８１１—

１８６４）——美国教士和政治活动家，废

奴主义者，国会议员。——第４８２页。

拉 法 里 纳， 朱 泽 培 （Ｌａ Ｆａｒｉｎａ，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１５—１８６３）——意大利政治

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西西里岛革

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０年（７月以

前）为卡富尔驻西西里岛特使，１８６０年

１０月—１８６１年１月为西西里岛总督顾

问。——第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９８页。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 路易 莱昂

（Ｌａｍｏｒｉｃｉèｒ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Ｌｏｕｉｓ－

Ｌéｏｎ１８０６—１８６５）——法国将军和政

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

利亚，１８４８年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

六月起义，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

被驱逐出国，１８６０年为教皇军队的指挥

官。——第１６３页。

波普，约翰（Ｐｏｐｅ，Ｊｏｈｎ１８２２—１８９２）——

美国将军，属于共和党，美国内战的参

加者，１８６２年先为密西西比后为弗吉尼

亚的北军指挥官之一。——第５０７、６０５

页。

波克，詹姆斯 诺克斯（Ｐｏｌｋ，ＪａｍｅｓＫｎｏｘ

１７９５—１８４９）——美国国家活动家，属

于民主党，曾任美国总统（１８４５—

１８４９）；美国对墨西哥战争（１８４６—

１８４８）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０１、４２９

页。

波特尔，艾德蒙（Ｐｏｔｔｅｒ，Ｅｄｍｕｎｄ）——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

六十年代初是曼彻斯特商会会长，议会

议员。——第４８７、４８８页。

波德维耳斯，菲力浦（Ｐｏｄｅｗｉｌ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８０９—１８８５）——男爵，巴伐利亚军官

和军事发明家。——第２２１页。

波旁王朝—— 法国王朝（１５８９—１７９２、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１８３０）。—— 第

３８５、３９３页。

波旁王朝——西班牙王朝（１７００—１８６８和

１８７４—１９３１）。——第３８５、３９３页。

波旁王朝—— 那不勒斯王国的王朝

（１７３５—１８０６和１８１５—１８６０）。—— 第

５１、１４３、１４４、１６５页。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约瑟夫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８—１８４４）——拿破仑第一之长兄，

那不勒斯国王（１８０６—１８０８）和西班牙

国王（１８０８—１８１３）。——第６０５页。

波拿巴，约瑟夫 沙尔 保尔，拿破仑亲王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ａｕｌ，

ｐｒｉｎｃｅ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１８２２—１８９１）——日罗

姆 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１８５４年为克里木法军师长；绰号普隆－

普隆和红色亲王。——第１９９、３４２、６３２、

６３３、６３５、６３６页。

阿布，艾德门（Ａｂｏｕｔ，Ｅｄｍｏｎｄ１８２８—

１８８５）——法国新闻记者，波拿巴主义

者。——第７７、１２１页。

阿布德－ 艾尔－ 喀德（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

１８０８—１８８３）——１８３２—１８４７年阿尔及

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

斗争的领袖；１８４７年被法国人所俘，

１８５２年得到拿破仑第三的许可，移居土

１９７人 名 索 引



耳其。——第１７９页。

阿贝尔，斐迪南（Ｅｂｅｒ，Ｎáｎｄｏｒ１８２５—

１８８５）——匈牙利政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６０年参加了加

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

１６５页。

阿腊贡王朝——阿腊贡王国的王朝（十一

至十五世纪）。——第５０页。

阿伯丁伯爵，乔治 戈登（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ｏｒｄｏｎ，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７８４—

１８６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１８５０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和联合内阁

首相（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６５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期意

大利最杰出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

兰”的作者。——第４４１页。

阿姆斯特朗，威廉 乔治（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１０—１９００）——英国

发明家和厂主，以发明特别的线膛炮而

出名。——第４０—４４、６２１—６２２页。

阿尼奇科夫，维克多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８３０—

１８７７）—— 俄国军官和军事著 作

家。——第６２８—６３０、６３５页。

阿希伯顿男爵，亚历山大 贝林（Ａｓｈ－

ｂｕｒｔ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ａｒｉｎｇ，Ｂａｒｏｎ１７７４—

１８４８）——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追随托利党；同美国商业界有联

系。——第４３９页。

阿尔伯特（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１９—１８６１）——萨克

森—科堡—哥达亲王，英国女王维多利

亚的丈夫。——第６４、６５、７４、４９４、６６３

页。

阿尔蒙特，璜（Ａｌｍｏｎｔｅ，Ｊｕａｎ１８０４—

１８６９）——墨西哥国家活动家和将军，

１８５７年起任驻巴黎公使，在法国的墨西

哥流亡分子反动集团的首脑，大力策动

法 国 武 装 干 涉 墨 西 哥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７）。——第５５４页。

阿尔文斯累本，古斯达夫（Ａｌｖｅｎｓｌｅｂｅｎ，

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０３—１８８１）——普鲁士将军，

普鲁士摄政王（１８６１年起为国王威廉一

世）的亲信之一。——第７４页。

九 画

咸丰（１８３１—１８６１）——中国皇帝（１８５０—

１８６１）。——第１３页。

品得（Ｐｉｎｄａｒｏｓ约公元前５２２—４４２）——

古希腊抒情诗人，曾写了许多瑰丽的颂

诗。——第４８７、５８６页。

耶茨（Ｙａｔｅｓ）——伦敦工人反干涉大会

（１８６２年１月）的参加者。——第４８２页。

娄，罗 伯 特 （Ｌｏｗｅ，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英国政论家和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１８４３—１８５０

年为澳大利亚一个州的立法议会议员，

六十年代为“泰晤士报”编辑，曾任财

政 大 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内 务大 臣

（１８７３—１８７４）。——第３３５、４５５页。

洛埃，瓦尔特 （Ｌｏｅ，Ｗａｌｔｈｅｒ１８２８—

１９０８）——男爵，普鲁士军官，摄政王

（１８６１年起为国王威廉一世）的副

官。——第７４页。

洪堡，亚历山大（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６９—１８５９）——伟大的德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４８页。

英格兰，理查（Ｅｎｇｌ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９３—

１８８３）——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

加者，１８５４年任英军师长。——第６３５、

６４０页。

范多恩，厄尔（ＶａｎＤｏｒｎ，Ｅａｒｌ１８２０—

１８６３）——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

２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者，站在南部方面，１８６２年为密西西比

州的南军指挥官。——第５９６页。

柏立子爵，威廉 库茨 克佩尔（Ｂｕｒ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ｕｔｔｓ Ｃａｐｐｅｌｌ， 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８３２—１８９４）——英国政治活动

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参加组织

志愿兵部队。——第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４页。

胡克，约瑟夫（Ｈｏｏｋ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４—

１８７９）——美国将军，废奴主义者，属

于共和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波托马

克河军团军长（１８６２），后为波托马克河

军团司令（１８６３年１—６月）。——第６０５

页。

胡阿雷斯，贝尼托 帕布洛（Ｊｕáｒｅｚ，Ｂｅｎｉｔｏ

Ｐａｂｌｏ１８０６—１８７２）——杰出的墨西哥

国家活动家，争取本国民族独立的战

士，内战（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和武装干涉墨

西哥（１８６１—１８６７）时期为自由党的领

袖，墨西哥总统，（１８５８—１８７２）。——第

３８４、４４５、５２５页。

约翰逊，赛米尔（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０９—

１７８４）——英国作家和语言学家；第一

部英语详解辞典（１７５５）的编者。——第

４３４页。

约翰逊，安得鲁（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１８０８—

１８７５）——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

党，田纳西州州长 （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和

１８６２—１８６５），参议员；美国内战时期是

北军的拥护者，美国副总统（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年４月），总统（１８６５—１８６９），实行

和南部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 第

３６０页。

柯克伦，约翰（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Ｊｏｈｎ１８１３—

１８９８）——美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属

于共和党左翼，国会议员（１８５７—

１８６１），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

面。——第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５页。

柯蒂斯，赛米尔 赖安（Ｃｕｒｔｉｓ，Ｓａｍｕｅｌ

Ｒｙａｎ１８０７—１８６６）——美国将军和政

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议员

（１８５７—１８６１），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

和阿肯色州的北军指挥官（１８６１—

１８６２）。——第３２７、５５７页。

迪恩（Ｄｅａｎｅ）——英国军事发明家（十九

世纪中叶）。——第２２９页。

迪 克斯，约翰 亚 当斯 （Ｄｉｘ，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１７９８—１８７９）——美国政治活动

家和将军，属于北部民主党；美国内战

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北军指挥官

（１８６１）。——第４４２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１８７１年起为贝肯斯菲

尔德伯爵（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

Ｂｅａ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

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

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

大 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第１６、１９、３３７、４４０、４９５—４９７、５１０、

５５１、５５２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Ⅱ１６３０—１６８５）——

英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５５１页。

查理十二（ＣｈａｒｌｅｓⅫ１６８２—１７１８）——

瑞典国王（１６９７—１７１８）。——第５８页。

查理十五（ＣｈａｒｌｅｓⅩⅤ１８２６—１８７２）——

瑞典和挪威国王（１８５９—１８７２）。——第

７８页。

查耳迪尼，恩利科（Ｃｉａｌｄｉｎｉ，Ｅｎｒｉｃｏ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意大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民族解放战争、克里木战争和１８５９年奥

意法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指挥

撒丁军队同那不勒斯军队作战。——第

１９７页。

哈勒克，亨利 韦哲（Ｈａｌｌｅｃｋ，ＨｅｎｒｙＷａ

ｇｅｒ１８１５—１８７２）——美国将军，温和的

３９７人 名 索 引



共和党人；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州军

区司令（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１８６２年３月）和密

西西比军团司令（１８６２年３—７月），北军

总司令（１８６２年７月—１８６４年３月）。——

第４４２、５０５、５０７、５１５、５１８、５２０、５２８、

５３６、５５７、６０４页。  

哈登堡，卡尔 奥古斯特（Ｈａｒｄｅｎｂｅｒｇ，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５０—１８２２）——公爵，普鲁士

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和１８０７）；为巩固普鲁士国

家，实施了一系列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

革（１８１０—１８１３）；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成

为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者。——

第４６页。

哈弗洛克，亨利（Ｈａｖｅｌｏｃｋ，Ｈｅｎｒｙ１７９５—

１８５７）——英国将军，英国阿富汗战争

（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和英国对锡克教徒的战

争（１８４５—１８４６）的参加者；１８５７年参加

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４６２页。

哈布斯堡王朝——自１２７３年起至１８０６年

（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朝、奥地

利帝国王朝（１８０４年起）和奥匈帝国的

王朝（１８６７—１９１８）。——第５０、５４、５８、

６１、１９５、２０６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２—１８６６）——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

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

主。——第６３０页。

施，威廉（Ｓｈ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４—１８６８）——

爱尔兰法学家和自由党政治活动

家。——第４４８页。

施梅林，安东（Ｓｃｈｍｅｒｌｉｎｇ，Ａｎｔｏｎ１８０５—

１８９３）——奥地利国家活动家，自由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任帝国内务大臣（７—１２

月），首相兼外交大臣（９—１２月）；奥地

利首相兼内务大臣（１８６０—１８６５）。——

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官员，政治警察局局

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第４８页。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Ｓｃｈｌｅｉｎｉｔｚ，Ａ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０７—１８８５）——伯爵，普鲁士

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１８６１）。—— 第４６、５５、５８—６１、６４、６５、

７５、１９７、２００页。

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

Ｆｅｌｉｘ１８００—１８５２）——公爵，奥地利反

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１８４８年１０月

维也纳起义被镇压后为首相兼外交大

臣。——第６０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

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１５、１６、

４３５、４５７、５７７—５７８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

争。——第４６５页。

科耳特，赛米尔（Ｃｏｌｔ，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１４—

１８６２）—— 美 国 厂 主 和 军 事 发 明

家。——第２２９页。

科散兹，恩利科（Ｃｏｓｅｎｚ，Ｅｎｒｉｃｏ１８２０—

１８９８）——意大利将军，意大利民族解

放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６０年加里波第向南

意大利革命进军时期为师长；意军总参

谋长（１８８２—１８９３）。—— 第１６５、１６６、

１７０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

ｊｏ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９４）—— 匈牙利

４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

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五

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

援。——第１９９、２５２页。

科隆布，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特（Ｃｏ－

ｌｏｍｂ，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７５—

１８５４）——普鲁士军官，后为将军，反对

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５３６

页。

科兰，让 吉约姆 塞扎尔 亚历山大 伊波

利特（Ｃｏｌｉｎｓ，Ｊｅ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Ｃéｓａｒ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１７８３—

１８５９）——男爵，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原籍比利时。——第４页。

威恩（Ｗｈｙｎｎｅ）——伦敦工人反干涉大会

（１８６２年１月）的参加者。——第４８２页。

威亚尔（Ｖｅｉｌｌａｒｄ）——法国商人，１８６２年

破产。——第５８８页。

威金逊（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英国兵工厂厂主

和发明家（十九世纪中叶）。——第２２３

页。

威耳伯福斯，威廉（Ｗｉｌｂｅｒｆｏｒｃ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５９—１８３３）——英国社会和政治活动

家，资产阶级慈善家，议会议员，曾进行

反对英国殖民地的奴隶买卖和奴隶制

度的斗争。——第４８４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Ｄｕｋｅ ｏｆ１７６９—

１８５２）——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

人；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年对拿破仑法国战争

中为英军指挥官；曾任军械总长（１８１８—

１８２７），英军总司令（１８２７—１８２８、１８４２—

１８５２），首 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 交 大 臣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第２８、２８５、６１８、

６５１、６６０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Ⅰ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亲王，摄政王（１８５８—１８６１），普

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４５、４６、５８—６０、

６４—６６、７４—７７、１１１、１１２、１９６、１９７、

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８、２５５、２５６、３４１页。

威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英国海军军官，

１８６１年为海军部驻“特伦特号”轮船代

表。——第４１２、４１６、４１７页。

威尔逊，詹姆斯（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

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年任

财政部秘书长，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为财政部

印度财务大臣。——第８５、１３９、１７２、４８９

页。

威尔克斯，查理（Ｗｉｌｋ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８—

１８７７）——美国海军军官和旅行家，美

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圣贾

辛托号”军舰舰长（１８６１）。——第４１２、

４１３、４２０、４２７、４３３、４３４、４３７、４３９、４６５—

４６７、４７６页。

威尔克斯，约翰（Ｗｉｌｋｅｓ，Ｊｏｈｎ１７２７—

１７９７）——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写了许多

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

章。——第４２７页。

十 画

泰 勒，汤 姆 （Ｔａｙｌｏｒ，Ｔｏｍ １８１７—

１８８０）——英国剧作家和记者，许多定

期刊物的撰稿人，１８７４—１８８０年为讽刺

性杂志“笨拙”的编辑。——第８１、１１９

页。

库伯，菲尼莫尔（Ｃｏｏｐｅｒ，Ｆｅｎｉｍｏｒｅ１７８９—

１８５１）—— 美 国 著 名 长 篇 小 说 作

家。——第４０３页。

席 勒， 弗 里 德 里 希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５９７人 名 索 引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５９—１８０５）——伟大的德国

作家。——第３９６、５０８页。

夏福礼（Ｈａｒｖｅｙ）——六十年代初任英国驻宁

波（中国）领事。——第５４５—５４８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２０３、

２７３、２８７、２８８、３１９、３２０、４０５、５６７、５７０—

５７２、６２０、６３７页。

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约公元前４９７—

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作者。——第３９４页。

乌 尔 卡 尔 特，戴 维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Ｄａｖｉｄ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

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７—１８５２

年为议会议员；１８５５—１８６５年出版“自

由新闻”报。——第４３５页。

热克尔，让 巴蒂斯特（Ｊｅｃｋｅｒ，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１８１０左右—１８７１）—— 瑞士银行

家，１８６２年入法国国籍；与波拿巴法国

统治集团勾结在一起，策动法国武装干

涉墨西哥；是被巴黎公社社员枪毙的一

批人质中的一个。——第５２５、５５５页。

班 克 罗 夫 特，乔 治 （Ｂａｎｃｒｏｆｔ，

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１８９１）—— 美国历史学

家，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属于民主党；

十卷本的“合众国史”的作者，美国内战

时期支持北部。——第４４５页。

茹安维尔亲王，奥尔良的弗朗斯瓦 斐迪

南 菲力浦 路易 玛丽（Ｊｏｉｎｖｉｌｌｅ，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ｏｕｉｓ－

Ｍａｒｉｅ，ｄｕｃ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ｄｅ１８１８—

１９００）——路易 菲力浦之子，四十年代

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１８４８年二月革

命胜利后流亡英国；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参加

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面。——第１１５、

３４１—３４５页。

纳皮尔，查理 詹姆斯（Ｎａｐ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ｍｅｓ１７８２—１８５３）——英国将军，比

利牛斯半岛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的参加

者；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率领军队攻占信德、

１８４３—１８４７年为信德执政者。—— 第

５６８页。

纳皮尔，威廉 弗兰西斯 帕特里克（Ｎａｐｉ

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７８５—

１８６０）——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比

利牛斯半岛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的参加

者。——第４２４、６４４页。

哥尔查科夫，彼得 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７８５—

１８６８）——公爵，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

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任俄军军长。——第

６２７、６４０、６４２页。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７９８—１８８３）——公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外 交 大 臣（１８５６—

１８８２）。——第４６、１１０、２００页。

纽曼，弗兰西斯 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语文学

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有许

多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著作。——

第６０７页。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 佩勒姆 费恩斯 佩

勒姆 克林顿（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ＨｅｎｒｙＰｅｌ

ｈａｍＦｉｅｎｎｅｓＰｅｌｈａｍ－Ｃｌｉｎｔｏｎ，Ｄｕｋｅｏｆ

１８１１—１８６４）——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尔分子，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５４），陆军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５），殖民大

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４）。——第１１—１２页。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 沙尔

保尔。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ｅｏｎⅠ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 皇 帝

６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３１、５１、

６２、７６、１３５、１７７、２６０、２６１、３０９、３１２、

３９８、３９９、４６８、５１５、６０５、６１８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Ⅲ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

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第３—１０、１３、１５、

１８、３２、４６、４８、５１—５４、５８、５９、６４、７４—

７８、８５、１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７、

１２９、１３１、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８、１７８、１８４、１９４、

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９、２４２、２４３、２５２、２５５、２５６、

２５９—２６１、３４１—３４４、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５—

３８７、３９５、３９６、３９８—４００、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０、

４５７、５０１、５２４、５５４、５５５、５７４—５７６、６０２

页。

特纳，詹姆斯 阿斯皮纳耳（Ｔｕｒｎｅｒ，Ｊａｍｅｓ

Ａｓｐｉｎａｌｌ１７９７—１８６７）——英国厂主和

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年代接近

自由党，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议会议

员。——第４１４、４８７页。

特雷伊 德 博利约，安都昂 埃克托 太扎

（ＴｒｅｕｉｌｌｅｄｅＢｅａｕｌｉｅｕ，Ａｎｔｏｉｎｅ－Ｈｅｃｔｏｒ

－Ｔｈéｓéｅ１８０９—１８８６）—— 法国军官

和军事发明家。——第３６页。

特里门希尔，休 西摩尔（Ｔｒｅｍｅ‘ｎｈｅｅｒｅ，

ＨｕｇｈＳｅｙｍｏｕｒ１８０４—１８９３）——英国

官员和政论家，曾多次参加政府工人劳

动条件调查委员会。——第５８９、５９０页。

埃 勒 特，查 理（Ｅｌｌ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０—

１８６２）——美国工程师和军事发明家，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

面。——第５４３、５４４页。

埃里克森，约翰（Ｅｒｉｃｓｓｏｎ，Ｊｏｈｎ１８０３—

１８８９）——美国工程师和军事发明家，

原籍瑞典。——第５４２、５９４页。

埃特韦什，约瑟夫（Ｅｏｔｖｏｓ，Ｊóｚｓｅｆ１８１３—

１８７１）——男爵，匈牙利作家和国家活

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

鲍蒂扬尼政府的宗教和教育大臣（１８４８

年３—９月）。——第２５２页。

埃卡留斯，约翰 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德国裁缝

工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正

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英国

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６１５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４３１页。

海斯，亨利希（Ｈｅｓ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８——

１８７０）——男爵，奥地利将军，１８５９年７

月起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

争中马振塔会战（１８５９年６—７月）败北

后统率奥军。——第１４１页。

海瑙，尤利乌斯 雅科布（Ｈａｙｎａｕ，Ｊｕｌｉｕｓ

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６—１８５３）——奥地利将军，曾

残酷地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

牙利革命运动。——第４６６页。

海因策耳曼，赛米尔 彼得（Ｈｅｉｎｔｚｅｌ—

ｍａｎｎ，ＳａｍｕｅｌＰｅｔｅ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０）——

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

部方面，１８６２年任波托马克河军团军

长。——第５３４、５３５页。

马丁，赛米尔（Ｍａｒｔｉｎ，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０１—

１８８３）——英国法学家，１８５０—１８７４年

为高等控诉院法官。——第４９３页。

马哥芬，比赖亚（Ｍａｇｏｆｆｉｎ，Ｂｅｒｉａｈ１８１５—

１８８５）——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南部民主党，肯塔基州州长

（１８５９—１８６２）。——第３６１页。

马 志 尼，朱 泽 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７９７人 名 索 引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

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

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在五十年代反

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

解放斗争。——第１０２、１０３、１９８、４８１页。

马凯斯，列奥纳多（Ｍａｒｑｕｅｓ，Ｌｅｏｎａｒｄｏ约

生于１８２０年）——墨西哥将军，保守党

领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

导人之一，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年支持法国干涉

者及其傀儡马克西米利安。——第３８４、

４４５页。

马里奥，阿尔伯托（Ｍａｒｉｏ，Ａｌｂｅｒｔｏ１８２５—

１８８３）——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

家，１８６０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

的革命进军。——第１０４页。

马考莱，托马斯 巴宾顿 （Ｍａｃａｕｌａｙ，

Ｔｈｏｍａｓ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００—１８５９）——英

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

格 党 人，议 会 议 员。—— 第５０６

页。    

马茨腊特（Ｍａｔｚｒａｔｈ）——在伦敦的德国

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参

加者募捐委员会。——第６１５页。

马瓜伊尔，约翰 弗兰西斯（Ｍａｇｕｉｒｅ，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８１５—１８７２）——爱尔兰自由

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１１７

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ｃｏｌò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

期意大利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第

１９９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５９３、６１３、６６７—６８５

页。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Ⅱ１８１１—

１８６４）—— 巴伐利亚国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４）。——第７４页。

马克西米利安 哈布斯堡（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ｖｏｎ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１８３２—１８６７）——奥地利大

公，在意大利的奥国领地总督（１８６７—

１８５９）；１８６４年被法国武装干涉者宣布

为墨西哥皇帝，１８６７年被墨西哥共和党

人枪毙。——第５０３、５０４页。

格里舍利，雅克 弗朗斯瓦（Ｇｒｉｓｃｅｌｌｉ，

Ｊａｃｑｕｅ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波拿巴的警

探，原籍科西嘉岛。——第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３、１９８页。

格里菲思，弗雷德里克 奥加斯特斯（Ｇｒｉｆ

ｆｉｔｈｓ，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Ａｕｇｕｓｔｕｓ死于１８６９

年）——英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第２０４页。

格朗基奥，阿尔西德 比埃尔（Ｇｒａｎｄ－

ｇｕｉｌｌｏｔ， Ａｌｃｉｄｅ －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２９—

１８９１）——法国政论家，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９年起是“立宪主义者报”主编，

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为“国家报”主编。——第

３９４、３９５页。

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ｄｅ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０６—

１８８０）——法国新闻工作者，无原则的

政客，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

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１８５２—

１８７０），站在极右翼立场；曾为“立宪主

义者报”撰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

编。——第３９４页。

格雷，亨利 乔治（Ｇ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Ｇｅｏｒｇｅ１

８０２—１８９４）——伯爵，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１８３５—

１８３９）、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６２）。

——第９—１４页。

格雷哥里，威廉 亨利（Ｇｒｅｇｏｒ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８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７—１８９２）——爱尔兰政治活

动家，追随自由党，议会议员。——第

５０９—５１２、５４０页。

格雷和里彭伯爵，乔治 弗雷德里克 赛米

尔 罗宾逊（ＧｒｅｙａｎｄＲｉｐ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ａｍｕｅ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Ｅａｒｌｏｆ

１８２７—１９０９）——英国国家活动家，自

由党人，曾任陆军副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１

年１月和１８６１年７月—１８６３年），陆军大

臣（１８６３—１８６６）；曾积极参加组织志愿

兵。——第３０４页。

格兰特，詹姆斯（Ｇｒａｎｔ，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２—

１８７９）——英国激进派记者和作家，“晨

报”编辑（１８５０—１８７１）。——第４５５页。

格兰特，乌利斯 辛普森（Ｇｒａｎｔ，Ｕｌｙｓｓｅｓ

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８２２—１８８５）——美国将军和

国家活动家，属于共和党；１８６１—１８６２

年为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北军指挥官，

１８６４年３月起任陆军总司令；陆军部长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美 国总 统 （１８６９—

１８７７）。——第５１８—５２０页。

格兰维耳伯爵，乔治 鲁森－高尔（Ｇｒａｎ－

ｖｉｌｌｅ，ＧｅｏｒｇｅＬｅｖｅｓｏｎ－Ｇｏｗｅｒ，Ｅａｒｌ

１８１５—１８９１）——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六十年代起为自由党领袖之

一；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１８７４和１８８０—１８８５），枢 密 院 院 长

（１８５２—１８５４、１８５５—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殖民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０、１８８６）。

——第１３页。

格娄弗诺，休 鲁普斯（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Ｈｕｇｈ

Ｌｕｐｕｓ１８２５—１８９９）——伯爵，英国政

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参

加志愿兵运动。——第２８４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财政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第１０、

１５、２６—２８、３０、１１２、１２７、１２８、４３５、

４４０、５５２、５９９、６０７页。

十 一 画

清朝——中国王朝（１６４４—１９１１）。——第

５４５、５４６页。

琉善（Ｌｕｃｉａｎａｓ约１２０—１８０）——杰出的

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第５３６

页。

雪 莱，约 翰 （Ｓｈｅｌｌｅｙ，Ｊｏｈｎ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７）——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

派，议会议员。——第５５０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曾任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共

和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

的刽子手。——第３９４、６２７页。

累亚德，奥斯丁 亨利（Ｌａｙａｒｄ，Ａｕｓｔｉｎ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７—１８９４）——英国考古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起为自由党人；外交大臣

助理（１８６１—１８６６），议会议员。——第

４６１、５５４页。

密契尔，奥姆斯比 马克奈特（Ｍｉｔｃｈｅｌ，

ＯｒｍｓｂｙＭａｃＫｎｉｇｈｔ１８０９—１８６２）——

美国天文学家，辛辛那提天文台台长

（１８４５—１８５９）；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的

将军（１８６１—１８６２）。——第５２８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

６４—１６１６）——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４９０、５２８、５２９页。

康罗贝尔，弗朗斯瓦 塞尔坦（Ｃａｎｒｏ－

９９７人 名 索 引



ｂｅｒ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１８０９—

１８９５）——法国将军，１８５６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

侵占阿尔及利亚；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

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

法军师长，后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第６３２—６３４、６３６、

６３８页。

培尔西尼，让 日尔贝尔 维克多（Ｐｅｒ－

ｓｉｇｎｙ，Ｊｅａｎ－Ｇｉｌｂｅｒｔ－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８—

１８７２）——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

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月政变的

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５４和１８６０—１８６３），驻 伦 敦 大 使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６５、

１２１、１２９、１４８、３７５、３７７、３９５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 乔治 杰弗里 斯密斯

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ｅＧｅｏｆ

ｆｒ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９９—

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

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保守党领袖之

一；首相（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第１４、４９５—４９７、５７７、５７８

页。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 亚马多（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Ａｍａｄｅｕｓ１７５６—１７９１）——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 第３５７

页。   

莫尔尼伯爵，沙尔 奥古斯特 路易 约瑟

夫（Ｍｏｒｎ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Ｌｏｕ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８１１—１８６５）——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

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１８５１年十二月

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８５２年１月），立法团议

长（１８５４—１８５６、１８５７—１８６５）。—— 第

５５５页。

朗迪（Ｌａｎｄｉ）——那不勒斯将军，１８６０年

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

军事行动。——第７０—７３页。

朗扎，斐迪南多（Ｌａｎｚ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ｏ）——

那不勒斯将军，１８６０年参加反对南意大

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第

６４、６５页。

曼，安布罗兹 达德利（Ｍａｎｎ，Ａｍｂｒｏｓｅ

Ｄｕｄｌｅｙ１８０１—１８８９）——美国外交家，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为南部同盟驻伦敦代

表。—— 第４１０、４２１、４５６、４６４、４８２、

５０９—５１１页。

曼托伊费尔，爱得文（Ｍａｎｔｅｕｆｆｅｌ，Ｅｄ－ｗ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８５）—— 男爵，普鲁士将军，

１８５７年起为军事办公厅长官，１８６１年起

为国王威廉一世的主任副官。——第７４

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

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相

兼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４７、

６０、６７３、６７７页。

勒诺，杰西 李（Ｒｅｎｏ，ＪｅｓｓｅＬｅｅ１８２３—

１８６２）——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

者，站在北部方面，１８６２年为弗吉尼亚

和马里兰的北军军长。—— 第６０５

页。   

勒维，约瑟夫 莫泽斯（Ｌｅｖｙ，Ｊｏｓｅｐｈ

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１８８８）——英国“每日电

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４５６

页。

勒奈，朗贝尔 阿梅德（Ｒｅｎéｅ，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ｍéｄéｅ１８０８—１８５９）——法国政论家，

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７年起领导“立宪主

义者报”和“国家报”的编辑部。——第

３９４页。

０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基佐，弗朗斯瓦 比埃尔 吉约姆（Ｇｕｉｚｏ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１７８７—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期

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

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３９４、

６７２页。

基卜生，托马斯 米尔纳（Ｇｉｂｓｏｎ，Ｔｈｏ－

ｍａｓＭｉｌｎｅｒ１８０６—１８８４）——英国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后为自

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５和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第８６、１２７、４３５、４４０

页。

基尔亚科夫，瓦西里 雅柯夫列维奇

（ ， ）——俄

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

任师长。——第６２７、６３２—６３４页。

梅 恩，理 查（Ｍａｙｎ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９６—

１８６８）—— 伦敦警察局局长（１８５０年

起）。——第３０４页。

梅日－穆尔埃斯（ＭéｇｅＭｏｕｒｉéｓ）——法

国化学家（十九世纪中叶）。——第５９１

页。

梅 森，乔 治（Ｍａ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２５—

１７９２）——美国政治活动家，在北美殖

民地独立战争（１７７５—１７８３）中起了显

著的作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１７７６）的

起草人，该法案宣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

的民主自由。——第４２８页。

梅森，詹姆斯 默里（Ｍａ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Ｍｕｒｒａｙ

１７９８—１８７１）——美国政治活动家，大

种植场主－奴隶占有者，参议院外交事

务委员会主席，１８６１年秋带着外交使命

被南部同盟派往英国，１８６２—１８６５年为

同盟驻伦敦代表。—— 第４０９—４１２、

４２１、４２７—４３０、４３３、４３４、４５４、４６６、

４６８、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５、４９５、５０９—５１１

页。   

梅纳德（Ｍａｙｎａｒｄ）——美国军官，美国内

战时期为南部密探。——第５０７页。

梅希亚，托马斯（Ｍｅｊｉａ，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１５左右

—１８６７）——墨西哥将军，印第安人，反

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积极参加者，

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

儡马克西米利安；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

毙。——第３８４页。

梅迪契，扎科莫（Ｍｅｄｉｃｉ，Ｇｉａｃｏｍｏ１８１７—

１８８２）——意大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民族解放战争和１８４９年４—７月罗马共

和国保卫的积极参加者；１８６０年参加了

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第１００、１３３、１６５、１７０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

ｓ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１８４８），神

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７６页。

梅兰德兹（Ｍｅｌｅｎｄｅｚ）——那不勒斯将军，

１８６０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

命军的军事行动。——第１６６、１７０页。

梅 里 威 耳，赫 尔 曼（Ｍｅｒｉｖａｌｅ，Ｈｅｒ

ｍａｎ１８０６—１８７４）——英国经济学家和

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殖民副大臣

（１８４８—１８５９），印 度 事 务 副 大 臣

（１８５９—１８７４）。——第５９５页。

十 二 画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多次任财政大臣，后任

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６０

年１１月）。—— 第３、４、１９、３７６、３７７、

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８页。

１０８人 名 索 引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第５８７页。

策Ｃ德利茨－诺伊基尔希，康斯坦丁（Ｚｅｄ

－ｌｉｔｚ－Ｎｅｕｋｉｒｃｈ，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生于１８１３

年）——男爵，普鲁士官员，柏林警察总

监。——第６６７、６６８、６７０、６７２、６８１、６８４

页。

提梅尔汉斯，沙尔 弗雷德里克 德奥多

（Ｔｉｍｍｅｒｈａ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Ｔｈéｏｄｏｒｅ１８００—１８６５）—— 比利时军

官和军事发明家。——第２２１页。

贺 布，詹 姆 斯（Ｈｏｐｅ，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８—

１８８１）——英国舰队司令，１８５９年任英

国侵华远征军指挥官。——第１４页。

贺雷西（昆图斯 贺雷西 弗拉克）（Ｑｕｉｎ

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 元 前６５—

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５０９、

５５０页。

惠 顿，亨 利（Ｗｈｅａ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１７８５—

１８４８）——美国法学家和外交家，写有

许多国际法著作。——第４３２、４３４页。

惠 特 沃 思，约 瑟 夫 （Ｗｈｉｔｗｏｒｔｈ，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３—１８８７）——英国厂主和军

事发明家。—— 第４０—４４、２３３—２３８、

２４０、２９３—２９７、５６８、６２１、６２２页。

凯麦隆，西蒙（Ｃａｍｅｒｏｎ，Ｓｉｍｏｎ１７９９—

１８８９）——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

党，陆军部长（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１月）。——

第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５、５０５、５０８页。

凯尔恩斯，休 麦卡蒙特（Ｃａｉｒｎｓ，Ｈｕｇｈ

ＭａｃＣａｌｍｏｎｔ１８１９—１８８５）—— 英国法

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起为保守党人；大法官

（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议会议员。——

第１２８页。

莱希堡，约翰 伯恩哈特（Ｒｅｃｈｂｅｒｇ，Ｊｏ

ｈａｎｎ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８０６—１８９９）——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保守党

人；曾任首相（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外交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４）。——第２００页。

莱昂斯，理查 比克顿 皮美尔（Ｌｙｏｎ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ｉｃｋｅｒｔｏｎ Ｐｅｍｅｌｌ 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 男爵，英国外交家，１８５８—

１８６５年任驻华盛顿公使。——第４１７、

４５８、４７６、４７７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 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６４６—１７１６）——伟

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

家。——第４９０页。

菲 力 浦 斯，温 德 耳（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Ｗｅｎ

ｄｅｌｌ１８１１—１８８４）——美国著名的社会

和政治活动家，卓越的演说家，废奴运

动革命派领袖之一，１８６５—１８７０年是美

国反对奴隶制协会主席；七十年代参加

工人运动，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

政党，１８７１年加入第一国际。—— 第

５６３、５６４页。

菲利莫尔，罗伯特 约瑟夫（Ｐｈｉｌｌｉｍｏｒ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０—１８８５）—— 英国

法学家，温和的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５２—１８５７），国际法专家。—— 第

４３３、４３４页。

菲兹吉拉德，威廉 罗伯特 西摩尔 维齐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ｙ－ｍｏｕｒ

Ｖｅｓｅ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副大臣（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孟买总督（１８６６—１８７２），议会议

员。——第５５４页。

斐 迪 南 二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Ⅱ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９）—— 那 不 勒 斯 国 王（１８３０—

１８５９），由于１８４８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

２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炮弹国王”的诨号。——第１６３、１９６页。

斐 迪 南 七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Ⅶ １７８４—

１８３８）——西班牙国王（１８０８和１８１４—

１８３３）。——第１１页。

斐迪南，奥尔良公爵（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ｕｃｄ’

Ｏｒｌéａｎｓ１８１０—１８４２）——国王路易－

菲力浦的长子，１８３５—１８４０年参加侵占

阿尔及利亚。——第３２、１７９页。

腊瑟弗德（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英国牧师，曾

参加新堡援救加里波第大会（１８６２年９

月）。——第５７６页。

腊 特 塔 齐，乌 尔 班 诺（Ｒａｔｔａｚｚｉ，Ｕｒ

ｂａｎｏ１８０８—１８７３）——意大利国家活动

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曾任

撒丁王国的内务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意大利政府首脑（１８６２和

１８６７）。——第５６２页。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 詹姆斯 亨利 索

美塞特（Ｒａｇｌａｎ，ＦｉｔｚｒｏｙＪａｍｅｓＨｅｎｒｙ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Ｂａｒ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５５）——英国

将军，１８５４年１１月起为元帅，１８０８—

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

的战争；曾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 第６２７、６３４、６３６、

６３８、６３９页。

博斯科（Ｂｏｓｃｏ）——那不勒斯军官，１８６０

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

的军事行动。——第１３２、１６７页。

博斯凯，比埃尔 约瑟夫 弗朗斯瓦（Ｂｏｓｑｕｅｔ，

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１）——法国将军，１８５６年起为元帅，资产

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

阿尔及利亚，克里木战争时期为法军师长

（１８５４），后为军长（１８５４—１８５５）。——第６３２、

６３３、６３６页。

博勒特，亨利希（Ｂｏｌｌｅｔ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教

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

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第

６１５页。

博雷加德，比埃尔 古斯达夫 土坦（Ｂｅａｕ

ｒｅｇ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ｓｔａｖｅＴｏｕ－ ｔａｎｔ

１８１８—１８９３）——美国将军，对墨西哥

战争（１８６４—１８４８）的参加者，美国内战

时期为弗吉尼亚州（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初）、

密西西比州（１８６２）和查理斯顿（１８６２年

９月—１８６４年４月）的南军指挥官。——

第３４８、４２３、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３、５３５、５３６、５５６

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 沙尔

保尔，拿破仑亲王。

普雷拉，约瑟夫（Ｐｒéｌａｔ，Ｊｏｓｅｐｈ生于１８１９

年）——瑞士枪械技工，１８５４年改进了

米涅式步枪。——第２１９页。

普莱斯，斯梯林（Ｐｒｉｃｅ，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１８０９—

１８６７）—— 美国将军，密苏里州州长

（１８５３—１８５７），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

在南部方面，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为密苏里、

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州的南军指挥

官。——第５０７、５９６页。

普腊特，弗雷德里克 托马斯（Ｐｒａｔｔ，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Ｔｈｏｍａｓ）——英国法学家，写有许

多国际航海法方面的著作。——第４１０

页。

普鲁斯，弗雷德里克 威廉 阿道夫

（Ｂｒｕｃ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４—

１８６７）——英国殖民官和外交家，驻北

京 公 使 （１８５８—１８６５）。—— 第５４５

页。    

普伦尼斯，威廉（Ｐｌｏｎｎｉｅ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８—

１８７１）——黑森军官和军事发明家，写

有许多步兵武器方面的著作。——第

３０８人 名 索 引



２２１页。

斯通，查理 波美罗伊（Ｓｔｏｎ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ｏｍｅｒｏｙ１８２４—１８８７）—— 美国将军，

１８６１年为弗吉尼亚的北军指挥官，在博

耳斯－布拉夫败北后（１８６１年１０月），以

叛国罪被捕，１８６２年底获释。—— 第

５０７、５１７页。

斯宾斯，詹姆斯（Ｓｐｅｎｃｅ，Ｊａｍｅｓ）——英国

商人，利物浦要求干涉的大会（１８６１年

１１月）主席；美国内战时期曾多次在报

刊上发表文章，拥护南部奴隶主。——

第４１３—４１５页。

斯密斯，贾勒特（Ｓｍｉｔｈ，Ｇｅｒｒｉｔ１７９７—

１８７４）——美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美

国废奴运动革命派的领袖之一。——第

５６３页。

斯坦顿，爱得文 麦克马斯特斯（Ｓｔａｎ－

ｔｏｎ， Ｅｄｗｉｎ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ｓ １８１４—

１８６９）——美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左翼，曾任首席检察官

（１８６０—１８６１），美国陆军部长（１８６２年１

月—１８６８），拥护对南部奴隶主采取革

命的斗争方法。——第５０５、５０７、５０８、

５５６、５５７、５９７、６０４页。

斯托威耳——见司各脱，威廉。

斯普腊特（Ｓｐｒａｔｔ）——在蒙哥马利召开的

南部各州代表大会（１８６１年２月）的代

表。——第３４８页。

斯塔布斯（Ｓｔｕｂｂｓ）——伦敦一家从事商

业情报活动的私人公司的老板。——第

４４８—４５０页。

斯图亚特，威廉（Ｓｔｕａ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英

国外交官，曾任驻华盛顿代办（１８６２年

６—１１月）。——第５６０、５６１页。

斯卡利特，詹姆斯 约克（Ｓｃａｒｌｅｔｔ，Ｊａｍｅｓ

Ｙｏｒｋｅ１７９９—１８７１）——英国将军，克

里木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６０年任陆军主任

副官。——第２８２页。

斯特拉本（Ｓｔｒａｂｏｎ约公元前６３—公元

２０）——古希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

史学家。——第１２３页。

斯特德曼（Ｓｔｅａｄｍａｎ）——伦敦工人反干

涉大会（１８６２年１月）的主席。——第４８１

页。

斯特腊特弗德 德 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

腊特弗德 坎宁（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ｄｅＲｅｄｃｌｉｆｆｅ，

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Ｃａｎｎｉｎｇ，Ｖｉｓ－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６—

１８８０）——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

丁堡公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１８２５—１８２８），

后为大使（１８４１—１８５８）。——第１１０页。

斯特腊弗德伯爵，托马斯 温特沃思

（Ｓｔｒａｆｆｏｒｄ，Ｔｈｏｍａｓ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Ｅａｒｌｏｆ

１５９３—１６４１）—— 英国国家活动家，

１６２８年起为查理一世的近臣，君主专制

制度的死心塌地的卫士；１６４１年被处

死。——第２０７页。

斯蒂文（Ｓｔｅｖｅｎ）——英国工程师，曾发明

和面机。——第５９０页。

斯蒂文斯，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Ｓｔｅ－

ｐｈｅｎ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８１２—

１８８３）——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

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国

会议员（１８４３—１８５９），南部同盟副总统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第３４８页。

斯蒂文斯，爱得文 奥加斯特斯（Ｓｔｅ－

ｖｅｎｓ， Ｅｄｗ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１７９５—

１８６８）——美国企业主，工程师和发明

家，他第一个提出军舰装甲法。——第

５４２页。

斯 蒂 芬 逊，罗 伯 特（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３—１８５９）——英国工程师和

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

第４７２、４７４页。

斯莱德耳，约翰（Ｓｌｉｄ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９３—

４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７１）——美国政治活动家，参议院外

交事务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１年秋带着外交

使命被南部同盟派往法国；１８６２—１８６５

年为同盟驻巴黎代表。——第４０９、４１２、

４２１、４２７—４３０、４３３、４３４、４５４、４６６、４６８、

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５、４９５页。

十 三 画

摄政王——见威廉一世。

杨西，威廉 朗兹（Ｙａｎｃ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ｏｗｎ

ｄｅｓ１８１４—１８６３）——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南部民主党，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为南部

同盟驻伦敦代表。——第４１０、４２１、４５６、

４６４、４８２、５０９—５１１页。

葛利逊，威廉 劳埃德（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Ｗｉｌ－

ｌｉａｍＬｌｏｙà１８０５—１８７９）——美国政论

家和社会活动家，美国废奴运动领袖之

一，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创始人

（１８３３）；在反对奴隶制斗争中主张采用

说服的方法，美国内战时期拥护用革命

的斗争方法解放黑人。——第５６３页。

瑟 美 列，贝 尔 塔 兰（Ｓｚｅｍｅｒｅ，Ｂｅｒｔａ

ｌａｎ１８１２—１８６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和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和革命

政府首脑（１８４９）；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２５２页。

蒙多邦——见古赞－蒙多邦，沙尔 吉约

姆 玛丽 阿波利内尔 安都昂，八里桥

伯爵。

蒙台居，罗伯特勋爵（Ｍｏｎｔａｇｕ，Ｌｏ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２５—１９０２）——英国政治活动

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３３７、

３３８、５５０、５５３—５５５页。

雷诺，乔治 威廉 麦克阿瑟（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１４—

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

闻”的发行人。——第３２５页。

雷 德 格 雷 夫，亚 历 山 大（Ｒｅｄｇｒａｖ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英国官员，英国工厂视

察员。——第８８、９２、９５页。

塔奇基（Ｔａｔｓｈｋｙ）——伦敦德意志工人教

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

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

６１５页。

塔米济埃，弗朗斯瓦 罗朗 阿尔丰斯

（Ｔａｍｉｓ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Ｌａｕｒｅｎｔ－Ａｌ－

ｐｈｏｎｓｅ１８０９—１８８０）——法国军官和政

治活动家，军事发明家。——第３６、２１７

页。

詹尼森（Ｊｅｎｎｉｓｏｎ）——美国军官，废奴主

义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上校。——

第４４３页。

詹 姆 斯，亨 利（Ｊａｍｅｓ，Ｈｅｎｒｙ１８０３—

１８７７）——英国军官，１８５７—１８７０年任

陆军部地形测绘统计局局长。——第

６４４页。

詹姆森，查理 戴维斯（Ｊａｍｅｓ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ｖｉｓ１８２７—１８６２）——美国将军，美国

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１８６１—

１８６２年为波托马克河军团的旅长。——

第５３５页。

道格利希，约翰（Ｄａｕｇｌｉｓｈ，Ｊｏｈｎ１８２４—

１８６６）——英国烤面包机器的发明人，

职业是医生。——第５９０、５９１页。

道 格 拉 斯， 霍 华 德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Ｈｏｗａｒｄ１７７６—１８６１）—— 英国将军和

军事著作家，写有炮兵和筑城学方面的

著作。——第３９、４２页。

道格拉斯，斯蒂文 阿尔诺德（Ｄｏｕｇｌａ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１３—１８６１）——美国

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党领袖之一，主

张同奴隶主妥协；参议院领地事务委员

会主席（１８４７—１８５８），堪萨斯—内布拉

５０８人 名 索 引



斯加法案（１８５４）起草人，１８６０年大选的

总统候选人。——第３２４、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２、

３５５页。

福 格 特，卡 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

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

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至

六十年代流亡国外，是路易 波拿巴雇

用的密探。——第７７页。

福斯特，威廉 爱德华（Ｆｏｒｓ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８—１８８６）——英国厂主和

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第３４０、５１０、５１１页。

福尔卡德－拉罗凯特，让 路易 维克多

阿道夫 德（Ｆｏｒｃａｄｅ－Ｌａｒｏｑｕｅｔｔｅ，Ｊｅａｎ

－Ｌｏｕｉｓ－Ｖｉｃｔｏｒ－Ａｄｏｌｐｈｅｄｅ１８２０—

１８７４）——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任财政大臣。——

第３９５页。

塞钦，安塔耳（Ｓｚéｃｓｅｎ，Ａｎｔａｌ１８１９—

１８９６）——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保

守党人，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是奥地利反动派的帮凶；曾参加１８６０年

十月恩诏的制定工作。—— 第２５２

页。   

塞拉诺－伊－多敏格斯，弗朗西斯科（Ｓｅｒ

－ｒａｎｏｙ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１８１０—

１８８５）——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陆军大臣（１８４３），１８５６年政变的参加

者；古巴镇守司令（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外交

大臣（１８６２—１８６３），政府首脑（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１８７１、１８７４），王国摄政（１８６９—

１８７１）。——第５００—５０２页。   

塞西耳，罗伯特 阿瑟 塔波特 盖斯康，

１８６８年起为索耳斯贝里侯爵（Ｃｅ－ｃｉｌ，

ＲｏｂｅｒｔＡｒｔｈｕｒＴａｌｂｏｔＧａｓｃｏｙｎｅ，Ｍａｒ

ｑｕｅｓｓｏｆ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１８３０—１９０３）——英

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７８—１９０２年多次担任保守党内阁的

首相兼外交大臣。——第５１２页。

塞桑纳，阿梅德 巴特尔米 盖埃 德（Ｃｅ

ｓｅｎａ，Ａｍéｄéｅ－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Ｇａｙ－ｅｔ

ｄｅ１８１０—１８８９）——法国政论家，第二

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为“立宪

主 义者报”和其他定期刊物撰稿，

１８５２—１８５７年为“立宪主义者报”主

编。——第３９４页。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 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法 国 国 王 （１８３０—

１８４８）。——第１３９、１７９、２５８、３７７、３９５、

３９９页。

路易十三（ＬｏｕｉｓⅩⅢ１６０１—１６４３）——

法国国王（１６１０—１６４３）。——第４０２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ⅩⅥ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１４３、３９５页。

路易斯，乔治 康瓦尔（Ｌｅｗｉｓ，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ｒｎｅｗａｌｌ１８０６—１８６３）——英国国家

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年任财政大

臣，内务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１），陆军大

臣（１８６１—１８６３）。——第４３５、４４０

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金融世

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

３４５、３７５页。

奥利维耶，艾米尔（Ｏｌｉｖｉｅｒ，Ｅｍｉｌｅ１８２５—

１９１３）——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１８５７年起为立法团议

员；六十年代末起为波拿巴主义者，曾

任政府首脑（１８７０年１—８月）。——第

６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１１页。

奥特弗伊，罗朗 巴集耳（Ｈａｕｔｅｆｅｕｉｌｌｅ，

Ｌａｕｒｅｎｔ－Ｂａｓｉｌｅ１８０５—１８７５）——法国

法学家，波拿巴主义者，写有许多国际

航 海 法 方 面 的 著 作。—— 第５１２

页。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 欧仁 菲力浦

路易 （Ａｕｍａｌｅ，Ｈｅｎｒｉ－Ｅｕｇèｎ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ｏｕｉｓ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ｄｕｃｄ’

１８２２—１８９７）——法国国王路易－菲力

浦之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

亚，写过几本反波拿巴的小册子。——

第１９０、３４２页。

奥雷耳 德 帕拉丹，路易 让 巴蒂斯特

德（ＡｕｒｅｌｌｅｄｅＰａｌａｄｉｎｅｓ，Ｌｏｕｉｓ－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法国将

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５４—１８５５

年任法军旅长。——第６３２、６３３页。

奥尔丹，威廉逊 辛普森（Ｏｌｄｈａｍ，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ｏｎ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８１３—１８６８）——美

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南部同

盟国会议员。——第５９８页。

奥尔西尼，费利切（Ｏｒｓｉｎｉ，Ｆｅｌｉｃｅ１８１９—

１８５８）——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

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行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

５７６、５８１、５８２页。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 费多罗维奇（ ，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公

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曾

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１８２９）

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１８３３），曾

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１８５６）。

——第６５页。

奥尔良王朝—— 法国的王朝（１８３０—

１８４８）。——第３４２页。

奥尔良公爵——见斐迪南。

奥尔良亲王——见茹安维尔亲王，奥尔良

的弗朗斯瓦 斐迪南 菲力浦 路易 玛

丽；奥尔良的路易 菲力浦 阿尔伯，巴

黎伯爵；奥尔良的罗伯尔 菲力浦 路易

欧仁 斐迪南，沙特尔公爵。

奥尔良的路易 菲力浦 阿尔伯，巴黎伯爵

（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ｌｂｅｒｔ，ｄｕｃ－ｄ’

Ｏｒｌéａｎｓ，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８—

１８９４）——路易－菲力浦的孙子，法国

王位追求者，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参加美国内

战，站在北部方面。——第３４１—３４５页。

奥尔良的罗伯尔 菲力浦 路易 欧仁 斐

迪南，沙特尔公爵（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ｏｕｉｓ－Ｅｕｇèｎ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Ｏｒ－

ｌéａｎｓ，ｄｕｃ ｄｅ Ｃｈａｒｔｒｅｓ １８４０—

１８９４）—— 路易－ 菲力浦的孙子，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

方面。——第３４１—３４５页。

十 四 画

玛丽亚二世 达 格洛丽亚（ＭａｒｉａⅡｄａ

Ｇｌ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８５３）—— 葡萄牙女王

（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和１８３４—１８５３）。——第１１

页。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

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５３９页。

赫伯特，悉尼（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ｉｄｎｅｙ１８１０—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

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秘

书长（１８４１—１８４５），军务大臣（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和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 陆 军 大 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４２、８１、１１５、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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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逊，詹姆斯（Ｈｕｄ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１０—

１８８５）—— 英国外交家，驻都灵公使

（１８５１—１８６３）。——第５６１页。

维隆，路易 德吉烈（Ｖéｒｏｎ，Ｌｏｕｉｓ－Ｄé－

ｓｉｒé１７９８—１８６７）——法国记者和政治

活动家，１８４８年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

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

人和发行人（１８４４—１８５２）。——第３９４

页。

维亚勒（Ｖｉａｌｅ）——那不勒斯将军，１８６０年

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

军事行动。——第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１页。

维尔德（Ｗｉｌｄ）——瑞士军官和军事发明

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２１１页。

维 特 尼，伊 莱（Ｗｈｉｔｎｅｙ，Ｅｌｉ１７６５—

１８２５）——美国的轧棉机发明者。——

第３６８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ＶｉｋｔｏｒＥｍａｎｕｅｌ

Ⅱ１８２０—１８７８）——撒丁国王（１８４９—

１８６１），意大利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７８）。——

第６４、７６、１０１—１０３、１６４、１９６、３７５、３７７

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 第７５、４１２、

４３１—４３４、４６４、４９４页。

十 五 画

剑桥公爵，乔治 威廉 弗雷德里克 查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ｋｅｏｆ１８１９—１９０４）—— 英

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

任英军师长，英军总司令（１８５６—

１８９５）。——第１１３、２９９、３０３、６３５、６３８、

６４０、６４１页。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 谢尔盖也维奇

（ ， １７８７—

１８６９）——公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

家，１８５３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

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１８５３—１８５５

年２月）。——第６３３、６４２页。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 让 杜 普勒西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Ａｒｍａｎｄ－ＪｅａｎｄｕＰｌｅｓ－

ｓｉｓ，ｄｕｃｄｅ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国专制

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

教。——第４０２页。

鲁 艾，欧 仁（Ｒｏｕｈｅｒ，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４—

１８８４）——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司法部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断

续地）；１８５５—１８６３年任商业、农业和公

共工程大臣。——第１５页。

鲁尔梅耳，弗雷德里克 昂利（Ｌｏｕｒｍｅｌ，

Ｆｒéｄéｒｉｃ－Ｈｅｎｒｉ１８１１—１８５４）——法国

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为

法军旅长。——第１８４、６３２、６３３页。

摩莱，路易 马蒂约（Ｍｏｌé，Ｌｏｕｉｓ－Ｍａ－

ｔｈｉｅｕ１７８１—１８５５）——伯爵，法国国家

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１８３６—

１８３７、１８３７—１８３９）。——第３９４页。

摩尔根，约翰 汉特（Ｍｏｒｇａｎ，ＪｏｈｎＨｕｎｔ

１８２６—１８６４）——美国军官，对墨西哥

战争（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和美国内战的参加

者，站在南部方面。——第５９３页。

摩里耳，杰斯丁 斯密斯（Ｍｏｒｒｉｌｌ，Ｊｕｓｔｉｎ

Ｓｍｉｔｈ１８１０—１８９８）——美国政治活动

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议员（１８５５—

１８６７），起草了保护关税制的税则

（１８６１）。——第３２９、３４７、３８０、４８１、４８７

页。

德亚克，费伦茨（Ｄｅáｋ，Ｆｅｒｅｎｃ１８０３—

１８７６）——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

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主张同奥

地利君主国妥协；鲍蒂扬尼政府的司法

部长（１８４８年３—９月），１８６０年起为众议

院议员。——第２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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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文，昂利 古斯达夫（Ｄｅｌｖｉｇｎｅ，Ｈｅｎｒｉ

－Ｇｕｓｔａｖｅ１７９９—１８７６）——法国军官

和军事发明家。——第１７９、２１３—２１８、

２３８页。

德雷泽，约翰 尼古劳斯（Ｄｒｅｙｓｅ，Ｊｏｈａｎｎ

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１７８７—１８６７）——普鲁士军事

发明家和厂主。——第２２９、２３１页。

德弗洛特，保尔（ＤｅＦｌｏｔｔｅ，Ｐａｕｌ１８１７—

１８６０）——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的信徒，法国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５０—１８５１）；１８６０年参加了加里波第

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１６６、

１７０页。

十 六 画

诺特荣克，彼得（Ｎｏｔｈｊｕｎｇ，Ｐｅｔｅｒ１８２３左

右—１８６６）——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

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

第５６页。

鲍蒂扬尼，拉约什（路德维希）（Ｂａｔ－

ｔｈｙáｎｙｉ， Ｌａｊｏｓ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９—

１８４９）——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

牙利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曾领

导匈牙利政府（１８４８年３—９月）；革命被

镇压后遭枪杀。——第２５２页。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 奥古斯特（Ｌｅｄ

－ｒｕ－ 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改

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

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后流

亡英国。——第３９５页。

赖辛巴赫，格奥尔格（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Ｇｅｏｒｇ

ｖｏｎ１７７２—１８２６）——巴伐利亚军官和

发明家。——第２３页。

霍纳，莱昂纳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１７８５—

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

家，曾任工厂视察员（１８３３—１８５６），维

护工人利益。——第８８页。

霍斯曼，爱德华（Ｈｏｒｓｍ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０７—

１８７６）—— 英国自由党国家活动家；

１８５５—１８５７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议会

议员。——第１１３页。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朝（１７０１—

１９１８）和 德 意 志 皇 朝 （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第４５、５８、６０、６１、２０６—２０８、

３４１页。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卡尔 安东（Ｈｏ－

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Ｓｉｇｍａｒｉｎｇｅｎ，ＫａｒｌＡｎ－

ｔｏｎ１８１１—１８８５）—— 亲王，普鲁士将

军，曾任首相（１８５８—１８６２）。——第７４

页。

十 七 画

薛尔曼，托马斯 威斯特（Ｓｈｅｒｍａｎ，Ｔｈｏ－

ｍａｓＷｅｓｔ１８１３—１８７９）——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１８６２年３月为南卡罗来纳

和佛罗里达的讨伐军总指挥。——第

４４２、５０５页。

缪拉特亲王，拿破仑 律西安 沙尔（Ｍｕ

ｒａｔ，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ｕｃｉ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ｒｉｎｃｅ

１８０３—１８７８）——法国政治活动家，波

拿巴主义者；１８６１年那不勒斯的王位追

求者；拿破仑第三的堂兄。——第５２页。

戴维斯，杰弗逊（Ｄａｖｉ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８—

１８８９）——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

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组织者之一；对

墨西哥战争（１８４６—１８４８）的积极参加

者，曾任美国陆军部长（１８５８—１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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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同盟总统（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第

３２２、３２７、３６１、４４１、４４５、５３６、５６５、５８５、

５９７、５９９页。

戴维斯，查理 亨利（Ｄａｖ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ｅｎｒｙ

１８０７—１８７７）——美国海军军官，１８６３

年起为海军上将，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１８６２年为密西西比河区

舰队指挥官。——第５４４页。

十 八 画

魏克，查理 伦诺克斯（Ｗｙｋ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ｎｎｏｘ１８１５—１８９７）——英国外交家，

驻墨西哥公使（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和特派代

表（１８６２—１８６３）。——第５０４、５５４、５５５

页。

魏 德 迈， 约 瑟 夫 （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８—１８６６）——德国和美国工

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上校；他为马

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５９３页。

萨基（Ｓａｃｃｈｉ）——１８６０年参加了加里波第

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１３３页。

萨瓦王朝——意大利的王朝之一，从１７２０

年至１８６１年统治撒丁王国，从１８６１年至

１９４６年统治意大利联合王国。——第

１０２页。

萨姆纳，查理（Ｓｕｍｎ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１—

１８７４）——美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左

翼领袖之一，１８５１年起为参议员，参议

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１８６１—１８７１），

主张对南部奴隶主采取革命的斗争方

法，内战中北部获胜后，主张赋予黑人

以政治权利。——第４４５、５３２页。

萨克雷，威廉 麦克皮斯（Ｔｈａｃｋｅｒｅ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ｋｅｐｅａｃｅ１８１１—１８６３）——

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 第

４６４—４６７页。

十 九 画

庞沙腊侯爵，沙尔 路易 塞扎尔 杜 波尔

（Ｐｏｎｃｈａｒｒａ，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Ｃéｓａｒｄｕ

Ｐｏｒｔ，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１７８７—１８６０）——法国

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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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 画

不信的多马——新约全书中的十二使徒

之一；以不愿相信基督复活而出名；他

的名字成了审慎多疑者的代名词。——

第５２８页。

五 画

丘必特——据罗马神话说，为最高的神，

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

第４２９、４７７、６３９页。

加西莫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

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形象已成了丑

陋的化身。——第７５页。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中世

纪时代出现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哈

随鲁因不敬基督受到惩罚，注定永世流

浪；亚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广泛采

用。——第５７页。

六 画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

人物，唐璜的仆人。——第３５７页。

七 画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

第３９７页。

八 画

宙斯——见丘必特。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

罗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特点是善于

大吹大擂，胡说八道。——第４４１页。

阿拉丁——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

夜”中的人物，神灯的所有者。——第

１５９页。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 卡洛斯”中

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

高贵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第

３９６页。

波利菲米斯——据古希腊神话说，是居住

在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吃人的独眼巨

人。——第４９页。

九 画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阿伯什诺特

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

个名词就流传开了。—— 第１８、１２１、

３３８、３８８、４６４—４６７、４９０、５８８页。

珈桑德拉——古希腊叙事诗中的女预言

家。——第１６２、５８２页。

十 画

唐璜——莫扎特的同名歌剧中的主要角

色。——第３５７页。

乌哥利诺—— 但丁的“神曲”中的人物

（“地狱篇”第３３首歌）；他同儿子、孙子

一起被皮萨主教鲁吉里囚禁于“饥饿之

塔”中，乌哥利诺吃掉了孩子们的尸体，

结果仍然饿死。——第５８０页。

铁列西阿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

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中的人物，预言

家。——第３９４页。

１１８人 名 索 引



十 一 画

黄裤奴——萨克雷在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用黄

裤奴笔名发表的讽刺随笔“黄裤奴札

记”中的主人公；黄裤奴这个人物在英

国文学中成了卑躬屈节的代名词。——

第４６４—４６７页。

十 三 画

詹金斯——卑躬屈节者和谄媚者的普通

典型——第４４１、４５５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

的悲剧“奥狄浦斯王”中的主要角色；因

命运的安排犯下了罪。——第３９４页。

十 七 画

赛丽斯（古希腊神话中为德美特）——古

罗马的女农神。——第４９页。

十 九 画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

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５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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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画

“太 阳 报”（《ＴｈｅＳｕｎ》）—— 伦 敦 出

版。——第４１７页。

“日报”（《Ｄａｇｂｌａｄｅｔ》）—— 哥本哈根出

版。——第２５５页。

“日记报”（《ＤａｙＢｏｏｋ》）——弗吉尼亚州

诺福克出版。——第５２９页。

五 画

“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见“每日电讯”。

“电讯报”（《Ｄｉｓｐａｔｃｈ》）——见“每日电讯

报”。

“世界报”（《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纽约出

版。——第３６６页。

“北方报”（《ＬｅＮｏｒｄ》）——布鲁塞尔、巴

黎出版。——第６６、４４１页。

“民论报”（《Ｌ’Ｏｐｉｎ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巴

黎出版。——第１９９页。

“ 立 宪 主 义 者 报 ”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巴黎出版。——第

６３、１１１、２５８、３９４页。

“加尔各答行情报”（《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Ｐｒｉｃ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第３３２页。

“布朗逊氏评论季刊”（《Ｂｒｏｗｎｓｏｎ’ｓ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波士顿、纽约出

版。——第３６６页。

六 画

“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伦敦出

版。——第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５、３２８、３２９、３４７、

３５７页。

“观察家报”（《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伦敦出

版。——第４５７页。

“先驱报”（《Ｈｅｒａｌｄ》）——见“先驱晨

报”。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

伦敦出版。—— 第４０８、４１７、４４０、４５６、

４６７、５２７、５９５页。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伦敦

出版。——第４３５、４３６页。

“自 由 人 报”（《Ｔｈｅ Ｆｒｅｅｍ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都柏林出版。——第１４６

页。

“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

－ｌｅｒ》）——伦敦出版。——第４５６、４７１

页。

七 画

“快报”（《Ｅｘｐｒｅｓｓ》）——见“每日快

报”。

“邮报”（《Ｐｏｓｔ》）——见“晨邮报”。

“陆海军报”（《ＴｈｅＡｒｍｙａｎｄＮａｖｙＧａｚｅｔ

－ｔｅ》）—— 伦敦出版。—— 第８２、２４６、

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３页。

“两 大 陆 评 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

Ｍｏｎｄｅｓ》）——巴黎出版。——第１９０页。

“麦克米伦杂志”（《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ｓＭａｇａ－

３１８



 ｚｉｎｅ》）——伦敦出版。——第４５７页。

“园艺纪事和农报”（《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

Ｃｈｒｏ － ｎ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 伦敦出版。—— 第１４６、

５６１页。

“劳 埃 德 氏 周 刊”（《 ｕ

ǔ 》）—— 见“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

刊”。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Ｌｌｏｙｄ’ｓＷｅｅｋ

－ｌｙ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第４４８页。

“里 士 满 消 息 报”（《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Ｅｎｑｕｉｒｅｒ》）——第５９６页。

“里士满观察家报”（《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Ｅｘａ－

ｍｉｎｅｒ》）——第５９７、６０８页。

“里 士 满 辉 格 党 人 报”（《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Ｗｈｉｇ》）——第５９６页。

“每日邮报”（《ＤａｉｌｙＰｏｓｔ》）——利物浦出

版。——第４８４、４８５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敦出

版。——第４１７、４５７、４６６、４７０、４７１页。

“ 每 日 通 报 ”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乔治亚州阿特兰塔

出版。——第５２９页。

“每日快报”（《Ｄａｉ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 弗吉

尼亚州彼得斯堡出版。——第５３０页。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伦敦

出版。—— 第２８１、２８４、４０８、４１７、４５６、

５２７页。

“每日电讯报”（《Ｄａｉ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弗

吉尼亚州里士满出版。——第５２９页。

八 画

“官报”（《Ｇａｚｅｔｔｅ》）——见“伦敦官报”。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出版。——第５３页。

“国家报，帝国报”（《ＬｅＰａｙ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

Ｅｍｐｉｒｅ》）—— 巴黎出版。—— 第３４１、

３４２、３９４、４６６页。

“波罗的海月刊”（《Ｂａｌ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

ｓｃｈｒｉｆｔ》）—— 里加出版。—— 第６６、６７

页。

九 画

“独立报”（《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威克斯弗

德出版。——第１４６页。

“祖 国 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 巴 黎 出

版。——第３８２、３８５、３８６、３９４、４４１、４５８、

４６６页。

“ 总 汇 通 报” （《Ｌｅ 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 巴黎出版。—— 第３、

１５７、３８２、３９４页。

“ 纪 事 晨 报”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伦敦出版。——第４１７、

４１８、４５６页。

“柏林改革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Ｒｅｆｏｒｍ》）——第

６１３页。

“军事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Ｍｉｌｌｉｔａ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

版。——第１５６、５６８、５７２、５７３、６２４、６４４

页。

“俄国残废者”（《 ｕǔｕ ｕ》）——

圣彼得堡出版。——第１５９页。

“威克斯弗德独立报”（《ＷｅｘｆｏｒｄＩｎｄｅｐｅｎ

－ｄｅｎｔ》）——见“独立报”。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巴

黎出版。——第３８８页。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Ｃｏｂｂｅｔｔ’ｓ

Ｗｅｅｋ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伦敦出

版。——第３３６页。

“星报”（《Ｓｔａｒ》）（伦敦）——见“晨星报”。

“星报”（《Ｓｔａｒ》）（华盛顿）—— 见“晚星

报”。

“星期六评论”（《Ｔｈｅ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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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出版。—— 第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７、３４７、

４５７、４６７、５８６、５９５页。

“星期日邮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ｕｄｉｍａｎｃ－

ｈｅ》）——巴黎出版。——第３９０页。

十 画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伦敦出

版。——第３２９、４５７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伦敦出

版。—— 第８０、８１、１０６、１１６、１２１、２７６、

２８４、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５—３３８、３４１、３４５、３４７、

３７８、３８０—３８４、３８６—３９２、３９５、３９７—

３９９、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６—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０、

４２１、４４０、４４４、４５７、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４、４６６、

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３、４８６、４８８、５０３、５０９、５２７、

５２８、５５０、５６０、５６３、５６４、５７８、５８６、５９５、

５９６页。

“哥达年鉴”（《ＡｌｍａｎａｃｈｄｅＧｏｔｈａ》）——

德国哥达出版。——第２５７页。

“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ＴｈｅＶｏｌｕｎ

－ｔｅ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ａｎｄＣｈｅ

－ｓｈｉｒｅ》）—— 曼彻斯特出版。——第

１５６、１９１、２０４、２４１、２４８、２６１、２６９、２７３、

２７９、２８６、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８、３０２、３０３、

３０６、３１３、３１７、３２０、４０５、４０７、４２６、５２３

页。

“伦敦官报”（《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Ｇａｚｅｔｔｅ》）——

第４７６、４７７页。

“伦敦评论”（《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第２９３页。

“纽 约 先 驱 报”（《Ｔｈ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第３２６、３３９、４０２、５０８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第８、１４、１９、２５、３０、４４、

４８、５２、６２、６８、７３、７９、８２、８７、９９、１００、

１０４、１０９、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６、１３１、１３５、１４０、

１４４、１４８、１６２、１６７、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６、１９５、

２００、２０８、２４３、２５２、２５６、３３０、３３４、３４０、

３４５、３７６、３９３、４２１、４４１、４４５、４６９、５０４、

５３４、６６７页。

十 一 画

“通报”（《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 见“每日通

报”。

“现代评论”（《Ｒｅｖｕ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

 ——巴黎出版。——第５１２页。

“康希耳杂志”（《ＴｈｅＣｏｒｎｈｉｌｌＭａｇａｚｉ－

ｎｅ》）——伦敦出版。——第１０８页。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

－ｄｉａｎ》）—— 第８１、１１９、５７８、６１６、６１８

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第４５５页。

“晚星报”（《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ｒ》）——华盛顿出

版。——第５０６页。

“晚邮报”（《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Ｐｏｓｔ》）——纽约

出版。——第５６０页。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伦敦出版。——第４１７、４５５页。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伦敦

出版。—— 第４１７、４１８、４５７、４６６、４７０、

４７１、５７８、５８２、６０６、６０７页。

“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伦敦

出版。—— 第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７、３８９、４０８、

４１０、４１７、４１９、４５５、４６４—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１、

４７７、５０３、５２７、５９５页。

十 二 画

“评论”（《 σ ｕｅ》）——见“布朗逊氏评

论季刊”。

“残废者”（《 ｕ》）——见“俄国残废

者”。

“联合勤务报”（《Ｕｎｉｔ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ａｚｅｔｔｅ》）

伦敦出版。——第６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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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堡记者”（《ＳｔｒａβｂｕｒｇｅｒＫｏｒｒｅｓ

－ｐｏｎｄｅｎｔ》）——第６７页。

“斯塔布斯氏报”（《 ｍ ｍσｃａ》）——

见“斯塔布斯氏周报和债权人一览

表”。   

“斯塔布斯氏周报和债权人一览表”

（《Ｓｔｕｂｂｓ’ＷｅｅｋｌｙＧａｚｅｔｔｅａｎｄＬｉｓｔ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伦敦出版。——第４４８

页。

十 三 画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

出版。——第１８、１３６、１７２—１７４、３２１—

３２３、３２５—３２８、３３９、３４７、３７５、３８４、４００、

４３７、４５８、４８５、５７８页。

“ 雷 诺 新 闻 ”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伦敦出版。—— 第

３２５、４６４、４８１、５５１页。

“粮食交易所快报和农业报”（《ＴｈｅＭａｒｋ

－Ｌａ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伦敦出版。——第５６１页。

“新闻报”（《ＤｉｅＰｒｅｓｓｅ》）——维也纳出

版。——第３５６、３６６、３７０、３８０、３８５、３９６、

４００、４０３、４１１、４１５、４３０、４３６、４４３、４４６、

４５０、４５３、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２、４７１、４７５、４７９、

４８３、４８６、４８９、４９３、５０５、５１２、５２３、５２６、

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７、５４１、５４４、５４８、５５２、５５５、

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３、５６６、５７６、５８０、５８３、

５８４、５８７、５９１、５９５、５９９、６０２、６０４、６０６、

６０９页。

“新 堡 日 报”（《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Ｄａｉ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５８１、５８２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科伦出版。—— 第

６６８页。

十 四 画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伦敦出

版。——第４０８、４１７、４４０、４５６、５２７、５２８

页。

“旗 帜 晚 报”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见“旗帜报”。

十 五 画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日

论坛报”。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巴黎出版。——第

６７２页。

十 六 画

“谋比耳纪事报”（《Ｍｏｂｉｌ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ａｎ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亚拉巴马州出版。——

第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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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名 索 引

三  画

上海——第１３、５４７页。

广州——第１３页。

小贝耳特海峡——第６１９页。

大西洋—— 第３３４、３４２、３５８、３６４、３６７、

３８２、３９３、４０９、４１９、４２２、４３２、４３７、４３８、

４６６、５０５、５２１、５２２、５８５、５８６页。

大贝耳特海峡——第６１９页。

土伦——第１０６页。

土耳其——第１１０、１２９、１５９、１７５、３７３、３７９

页。

土珀洛——第５２９页。

四  画

戈登——第５２３页。

牛顿——第１５２、１５４、２７４、２７７、３１８、３１９、

５６７页。

日内瓦——第７７页。

牙买加岛——第６４７页。

不伦瑞克——第２１１页。

毛里求斯岛——第６４８页。

匹兹堡－兰丁——第５４３页。

孔卡－多罗——巴勒摩的一个谷地。——

第７２页。

中国——第９、１２、１７５、２５３、３３２、３４４、４３８、

４５９、５４５、５４８、６４８、６５７页。

中亚细亚——第２５３页。

丹第——第５８１页。

丹涅维尔克——第６１８页。

什列斯维希——第２５３、６１６、６１７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６０、２５４页。

韦累特里——第７０页。

韦斯明斯特——伦敦的一个区。——第

５５０页。

太平洋——第３５８、３６４、４２７、４５９页。

太晤士河——第４０８、５４９、５５１页。

太恩河——第４６３页。

太恩河畔新堡——第４６３、５７４、５８１页。

切兰察——第１６５页。

切腊腊山——第７０页。

切萨皮克湾——第４２２页。

切林－克罗斯——伦敦的一个区。——第

１０８页。

切维厄特丘陵——第１１８页。

巴特——第５９１页。

巴黎—— 第３、１５、５３、７５、７７、１０８、１１１、

１２９、１４８、１５９、１６６、１８６、１９８、１９９、２４２、

３８６、４５１、４９５、５０２、５２１、６７２、６７７页。

巴登——第２３、７６、２１２、２２１页。

巴登－巴登——第７４、７５、７８、１４１页。

巴塞尔——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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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摩——第４７、５０、６３、６４、６９—７３、１００、

１０２、１３３—１３５、１６４、１９８页。

巴尔的摩——第５１３、５８４页。

巴伐利亚——第２３、７４、７６、１４２、２２１、２２６

页。

巴齐利卡塔——第１６４页。

巴哈马海峡——见旧巴哈马海峡。

巴尼亚腊—卡拉布腊——第１７０页。

五 画

白河——第９、１２、１３、４６２页。

宁波——第５４６、５４７页。

兰道——第５４页。

古巴岛——第３２４、３５１、４９９、５１１、５３１页。

卢森堡——第１２４页。

卢瓦尔河——第７页。

印度——第２０、８４、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８、１３９、

１４０、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８、１９０、３３２—３３３、

３７０、４３０、４５９、４８１、４８８、４８９、５３８、

５６８、５７８、６４７、６４８、６５０、６５４—６５７、

６６０、６６１页。

印第安纳——美国的州。——第３６２、５８５、

６００、６０１页。

东印度——第８３、８４、８６、１７２、３７３、３７９、

４８９页。

东田纳西——第３６０、３６１页。

旧金山——第４５９页。

旧巴哈马海峡——第４０８、４１２、４１７、４２１、

４５３页。

田纳西——美国的州。——第３５８、３６０、

５０５、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３、５４１、５５６、

５８５、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６页。

田纳西河——第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３页。

汉堡——第１５９、２４２、３７５、３７７页。

汉诺威——第７５、２２５、３５７页。

汉普敦湾——第５４２页。

瓦得（窝州）——瑞士的州。——第３８２页。

瓦瑞克郡——英国的郡。——第９５页。

瓦格拉姆——第２４页。

瓦克斯霍耳姆——第３５页。

皮佐——第１６６页。

皮蒙特——第３３、１０１、１０２、１３６—１３８、

１４１、２１３、３７３、３７９页。

皮亚纳——第７２页。

皮亚勒——第１６７页。

尼斯——第６４、１０１、１９９、４８９页。

尼门河——第７８页。

尼科特拉——第１６５页。

尼古拉也夫——第１５９页。

北京——第５２４、５４５页。

北明翰——第９６、４４９、４７４、５７４、５８１页。

北安普顿——第４７８页。

北希尔兹港口——第５１２页。

北卡罗来纳—— 美国的州。—— 第３５７、

３６０、４４３、５１４、５２２页。

圣海伦岛——第３０９、６４７、６５７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３７５、３７７页。

圣多明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第３８２、

３８６页。

圣路易斯——第５１３页。

圣卓万尼镇——第１６６、１７０页。

加来——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６５

页。

加拿大——第３７３、３７９、４３９、４４０、４５９、

６４７、６４８、６５６页。

加埃塔——第１９６、２５３页。

加里西亚——第２０６页。

加尔各答——第８５、１１３、１７２—１７４、３３３、

４８９页。

加利福尼亚——第４、１５８、３６４、３９８、４０１、

４２７页。

弗贾——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弗吉尼亚——美国的州。——第３４８、３５３、

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０、４２４、４２８、４４２、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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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５３５、５９４、５９６、５９７、６０１页。

弗洛伦斯——第５１８页。

弗略留斯——第５１５、５２１页。

弗朗斯乌——见毛里求斯岛。

弗雷德里西亚——第６１８页。

卡赖尔——第４７４页。

卡瓦洛塔堡——第１７１页。

卡斯提奥涅——第５１５、５２１页。

卡普施塔德（开普敦）——第５３１页。

卡塔尼亚——第７２页。

卡塔黑纳——第１０６页。

卡拉布里亚——第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２、１６３、

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页。

卡拉塔菲米——第７０、７１、１３５页。

布朗特——第１６５页。

布卢山脉——第３５８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４６、５６、５９

页。

布鲁塞尔——第２４２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６５０页。

布尔河——第４０３、５１４—５１６、５３４、５３５

页。   

布尔留克（维利诺）——第６３５页。

布莱顿——第２８０—２８２、４６０、４７４页。

布莱克本——第３３１页。

布莱得弗德——第３４０、５１０页。

六  画

地中海——第１１８、６４８页。

乔治亚——美国的州。——第３４９、３６０、

３６３、３６８、５２２、５２３、５４１、５５６、５８５、

５９６、５９７页。

好望角——第６４７、６４８页。

考文垂——第９８、５９１页。

匈牙利——第１４１—１４４、１９４、２００、２０６、

２４９—２５３页。

朴次茅斯——第３５、１０５—１０７、２４５、５９１、

６４８、６５１页。

托斯卡纳——第６９、３７３、３７９页。

交趾支那（南部）——第３４４页。

多瑙河——第１１２、１９２页。

多耳顿——第５２３页。

伍斯特——第４２７页。

伍斯特郡——英国的郡。——第９５页。

艾伯特——美国的郡。——第５９７页。

艾奥华——美国的州。——第３２７、５８５、

６００、６０１页。

华沙——第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５、２００页。

华盛顿——第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２、３６０、４０１、

４０３、４１３、４２７、４３３、４４４、４５９、４６５、

４７７、５０７、５０８、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４、５３１、

５３５、５４２、５５８、５８４、５８７、５９４、６００、

６０５页。

安提塔姆河——第５９２页。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第６５页。

百慕大群岛——第６４８页。

百蒙得锡——伦敦的郊区，现为区。——

第５９１页。

亚琛——第７６页。

亚拉巴马——美国的州。——第３５０、３５８、

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８、５１８、５２２、５５６、５９６

页。   

亚得利亚海沿岸——第１６５页。

达普谷地——第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７页。

达尔马戚亚——第１１０页。

达姆斯塔德——第２２１页。

伊利诺斯——美国的州。——第３５２、３６２、

５６６、５８５、５８７、６００、６０１页。

伊斯林顿——伦敦的郊区。——第５９１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５３８、６４８页。

米拉措——第１００、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５、１６５页。

米集耳美里——第７２页。

米勒吉维耳——第５２２、５５６页。

米尔－斯普林斯——第５１６—５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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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第５７９页。

西点——第５０６、６０５页。

西印度——第４２１、５６３、６４７、６４８页。

西里西亚——第５８页。

西西里岛——第４９—５１、６３、６４、６９、７０、

７２、１００—１０３、１３２、１６４、１６５、１９７、１９８、

３７３、３７９页。

西弗吉尼亚——美国的州。——第３６０、

４２２、５１４、５１５、５５８页。

七  画

劳恩堡——第２５４页。

亨利堡垒——第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０、５４３页。

辛辛那提——第５１３、５４３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６５、５２４

页。

佛罗里达半岛——第５２２页。

麦克亨利堡垒——第５０８页。

希拉——第１３５、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０页。

希罗普郡——英国的郡。——第９５页。

杜弗——第１０５、６４８页。

杜佩尔（杜贝尔）——第６１８页。

苏格兰——第８０、８８、３６７、４６３、６４８、６５６

页。

苏伊士运河——第２５３页。

贝耳特——见大贝耳特海峡和小贝耳特

海峡。

贝萨拉比亚——第１５８页。

那不勒斯——第５１、６３、６４、６９、７０、１０１、

１３３—１３５、１４３、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７、１７１、

１９６、１９８、１９９、３７３、３７９页。

那不勒斯王国——第１６３—１６６页。

利物浦——第１５２、３３２、３７０、３７８、４０９、

４１３、４４０、５５４、４７４、４８４、４８５、５１１、

６００页。

利比里亚——第５５９页。

里加——第６６、６７页。

里夫兰——第６６页。

里沃利——第５１５、５２１页。

里子——第４７４—４７５、５９１页。

里士满——伦敦的郊区。——第２８０页。

里士满——美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３５９、５２２、５２８、５３４、５３５、５４２、５５６、

５８７、５９２、５９７、５９８页。

克里木——第３４２、６３７、６５０、６５４、６６１

页。   

克罗地亚——第２０６页。

克伦地亚——第２４９页。

克拉克斯维耳——第５１９、５２０页。

克雷塔罗——墨西哥的州。——第３８４页。

克雷松尼埃尔——第３８１页。

八  画

近东——第６５４页。

阜姆（里耶卡）——第１９９页。

昆兹敦（科夫）——第４６５页。

肯塔基——美国的州。——第３４８、３５７、

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４２２、４２４、４４３、５０５、

５１４—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１、５５６、５６３、５８４、

５８５、５８７、５９２、５９３、５９６、６０４页。

直布罗陀——第１１８、６４８页。

旺斯特德—— 伦敦的郊区。—— 第２８０

页。   

彼得波罗——第４７４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６１９页。

委拉克路斯—— 墨西哥的一个居民

点。——第３８２、３８８、５０２页。

门罗堡垒——第４３３、４４２页。

门的内哥罗——第１１０页。

法罗——第１６５、１７０页。

法兰克弗特——第５９３页。

罗马——第５０、７０、７３、１０１、１６３、１９６、

１９９、５２４、５７４、５８１页。

罗耶尔港——第５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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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第１７２、４８９页。

孟加拉——第３３３页。

孟菲斯——第５１７、５２０、５２８、５４３、５４４、

５５６页。

拉尼河——第１６４页。

拉芒什海峡——第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９、２６１、

３４１、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６、５２６、６１９页。

拉斐德堡垒——第５０７页。

佩斯——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左岸部

分。——第２５２页。

佩佐——见佩佐角。

佩佐角堡垒——第１６６、１７０页。

佩里维耳——第５９２页。

佩诺布斯科特湾——第３６４页。

帕丁顿——伦敦的郊区。——第４６３页。

帕尔科——第７２页。

帕耳米——第１６５页。

帕蒂尼科——第７１页。

帕德蒙登——第５７９页。

帕勒斯特罗——第１８４页。

波河——在意大利。——第１４４页。

波兰——第５８、１９４、２５１、６１４、６１５页。

波斯（伊朗）——第１０、１２页。

波士顿——第３４８页。

波尔多——第８页。

波特兰——第１０５页。

波坦察——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波罗的海——第６２０页。

波美拉尼亚——第５８页。

波托马克河——第３５９、４０５、４２２、４２３、

５０５、５０７、５１７、５２０、５２２、５８５、５９４、

６０４页。

波利卡斯特罗湾——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阿贝丁——第４７４页。

阿宾顿——第５６３、５６４页。

阿富汗——第１２、１７８页。

阿肯色——美国的州。——第３５２—３５４、

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４、５２０、５５７、５８５、５９３

页。   

阿朗契湾——第１６３页。

阿穆尔河——第７８页。

阿耳卡莫——第７１页。

阿韦利诺——第１６５页。

阿特兰塔——第５２３、５２９页。

阿得雷德——第８５页。

阿德威克——曼彻斯特郊区。——第５６８

页。

阿普利亚——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阿姆斯特丹——第１５９、２４２页。

阿拉－菲尤马勒——第１７０页。

阿勒格尼山脉——第３５８、３６４页。

阿斯普罗蒙特山——第１６５、１６８页。

阿尔马河——第６２７、６２８、６３０、６３１、６３３、

６３５、６３９、６４２页。

阿尔及利亚——第２０、３２、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４、

１８９、１９１、２５８页。

阿尔德肖特——第２４６、２９９—３０１、６４８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７０、１４３页。

九  画

香港——第１７５页。

耶拿——第２４、４６页。

信德——巴基斯坦的省。——第５６８页。

品利科——伦敦的郊区。——第６１９页。

恰塔努加——第５２３、５２８页。

施梯里亚——第２４９页。

拜尔法斯特——第９７页。

柏立——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９２

页。

柏林——第４５、４７、５６、６４、６５、７５、７７、

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０、３０７、３７５、３７７、６１３、

６２８、６６７、６７０、６７１、６８０、６８２、６８５页。

约克镇——第５３４、５５６页。

约克郡——英国的郡。——第９２、９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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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２０３、３６８、５７７、５７９页。

迪耳——第４３页。

迪克特——第５５６页。

叙拉古——第５０页。

叙利亚——第１１０、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８、１４８、

２５３页。

查塔姆——第１０７、２４５、２９３、２９７页。

查理斯顿——第３４７、３４８、４０９、５１１、５２８、

５３９页。

契瓦沃——墨西哥的州。——第３５１页。

契卡霍米尼河——第５６６页。

英属北美——见加拿大。

英属印度——见印度。

威尔士——第９０、１１５、１１８页。

威尼斯——第１４２、１４４、２０６、２５３、２５６

页。   

威廉堡——第５３４、５３５、５５６页。

南港——第４３页。

南安普顿——第４０８、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６、４４４、

４５４页。

南卡罗来纳——美国的州。——第３４７、

３４９、３５３、３６１、４２９、４４２、５２２页。

俄勒冈——第４２７页。

俄亥俄——美国的州。——第３６２、５８５、

５９２、６００、６０１页。

俄亥俄河——第３４９、３６４、５１７—５２０、５４３、

５５７、５９２页。

俄利萨巴——墨西哥的一个居民点。——

第５２６页。

美国西部——第５４３、５８５页。

美国西北部——第３２４、３５２、３５６、４０３、

５５８、５９２页。

美国东北部——第５９２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１９５页。

哈瓦那——第４０９、４１３、５０２页。

哈德逊河——第３５８页。

哈特腊斯岛（角）——第４４３页。

哈帕尔斯渡口——第３２７、６０４页。

科堡——第１９２页。

科伦——第５６、１０７、６６８、６７３、６７７、６７８

页。

科林斯——第５２８、５３３、５９３、５９６页。

科阿韦拉——墨西哥的州。——第３５１页。

科布伦茨——第１０７页。

科尔勒托－佩蒂卡拉——第１６４页。

科尔累奥内——第７２页。

十  画

根特——第４３９页。

柴郡——英国的郡。——第９５、１５２页。

贡比臬——第３４１页。

乌里治——第１０５、６１９、６３１页。

泰图安——第４９７页。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４３、９２、９５、

９７、１５２、１７２、２０３、３１８、３０３、３６８、３６９、

４８７、５３９、５７７、５７９页。

库尔兰（库尔泽姆）——第６６页。

席尔涅斯——第１０５、１０７页。

纳希维耳——第５１８—５２０、５９６页。

宾夕法尼亚—— 美国的州。—— 第５３４、

５５８、６００—６０１页。

唐纳尔逊堡垒——第５１７—５２０、５４３页。

桑德赫尔斯特——第６４９、６５４页。

海特——第１５５、２９６页。

海地岛——第５５９页。

伦敦——第３、１５、５９、６５、７４、８０、８３、

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８、１２８、

１４８、１５４、１５９、２４２、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９、

２８０、３０３—３０５、３２５、３４７、４０８、４１０、

４１２、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１、４４０、４４４、４４７—

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３、４６６、４７０、４７３、

４７４、４８０—４８２、４９９、５０１、５４９—５５１、

５７４、５８１、５８８、５９１、６１３、６１５、６１９、

６４８、６６７、６７０、６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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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第——第１０１、１３８、３１７页。

热那亚——第３５、６３、６９、１０１、１０６、１０７、

１６３、５６２页。

热马普——第５１５、５２１页。

高卢——第７７、１２３页。

高尔威——第５０９—５１２页。

高加索——第２０页。

埃德尔河——第２５６页。

埃特纳火山——第４９页。

埃克恩弗尔德——第２５４页。

纽约——第３８０、４１３、４１６、４２７、４２８、４４４、

４４５、４５８、４７６、５２８—５３１、５４２、５８４、

６００、６６７页。

纽约——美国的州。——第２１、２５、１８４、

２５６、３１４、５２０页。

纽伦堡——第３１页。

哥伦比亚——美国的区。——第５５８页。

哥伦布堡垒——第５０７、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０

页。

哥克斯霍尔姆——第５７９页。

格拉斯哥——第４４９、６５０页。

格茨黑德——第５７４页。

格林维耳——第３６０页。

格罗斯特郡——英国的郡。——第９５页。

索诺拉——墨西哥的州。——第３５１页。

索美塞特——第５１９页。

索尔福——曼彻斯特的郊区。——第５６８

页。

索尔费里诺——第２１、２２、２５、７６、１４１、

１８４、２５６、３１４、３４４、５２０页。

爱丁堡——第２７４、４４９页。

爱斯兰——第６６页。

爱尔兰——第８０、８８、９０、９５、９７、１１５、

１１７、１４６、２５３、３３４、３６７、４６３、５１０、

５３９、５４０、５９３、６４８、６５６页。

爱尔兰海——第６２０页。

爱米利亚——第１４４页。

特利尔——第７４、６６８、６８２页。

特劳波（奥帕瓦）——第７６页。

特普利策——第１１２、１４１、１４２页。

特腊帕尼——第７０、７２页。

特兰西瓦尼亚——第２０６页。

马里兰——美国的州。——第３４８、３５３、

３５７、３５９、５８４—５８６、５９２、５９３、６０４、

６０５页。

马振塔——第２１、２５、１８４、２５６、３１４、５２０

页。

马纳萨斯——第５０７、５１５、５３４页。

马萨诸塞——美国的州。——第４４５、５６３、

６００、６０１页。

马德里——第５０１—５０４页。

马德拉斯——第１７２页。

马尔他岛——第１１８、６４７、６４８页。

马尔萨拉——第６９、７０页。

马斯耳－朔尔斯——第５１８页。

十 一 画

悉尼——第８５页。

教皇国——第１４３、１６３、１６４、１９７页。

累克辛顿——第５９３页。

莎姆伯里——第１９７页。

得克萨斯——美国的州。——第３５０、３５４、

３６０—３６４、３９０、３９１、５２２、５８５、５９８

页。   

曼彻斯特——第９０、１５２、２４５、２７３、２７７、

２７８、３０３、３０５、３３２、３３３、４４９、４６３、

４７５、４８７、５１２、５６７、５６８、５７８页。

都灵——第３４、６３、１０２、１４２、１９７、５６１

页。

都柏林——第４４９、５９１页。

莫利泽——第１６５页。

莫斯科——第５２７、５２９页。

梅肯——第５２２页。

梅里勒榜——伦敦的区。——第４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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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利托－迪－波尔托－萨耳沃——第１６６

页。

康瓦尔——第１１８页。

康伯兰河——第５１６—５２０页。

康伯兰高原——第３５８页。

康波巴索——第１６５页。

康涅狄格——美国的州。——第３６８、４２９

页。

密苏里——美国的州。——第３４８、３４９、

３５２—３５５、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４、４０１、

４０３、４２２、４２４、４４２、４４３、５１４、５１５、

５２０、５８５、５９３页。

密苏里河——第３６４、４２２页。

密西西比——美国的州。——第３２７、３４９、

３６１、５１８、５２２、５３３页。

密西西比河——第３５８、３６４、５１６、５１７、

５１９、５３３、５３７、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４、５５６、

５８５、５９２页。

密歇根——美国的州。——第６００、６０１页。

密雷栖摩——第５２１页。

十 二 画

雅典——第５２４页。

凯罗——第５１７页。

喀布尔——第１７８页。

提罗耳——第２５０页。

散德兰——第５８１页。

堪萨斯——美国的州。——第３５２、３５５、

３６４、４２９、４４３页。

温伯耳登——第２８０、２８４页。

费拉得尔菲亚——第５１３、５４３、５８４页。

菲尤马腊－迪－穆罗——第１７０页。

普法尔茨——第６３１页。

普利茅斯——第１０５、１０７、６４８页。

彭布鲁克——第１０５、１０７页。

彭萨科拉——第５９４页。

博陵－格林——第５１６—５２０页。

博罗迪诺——第５３６页。

博耳斯－布拉夫——第４０３、５０７、５１７页。

黑海——第１５９页。

黑塞哥维那——第１１０页。

黑森—达姆斯塔德——第２３、７６、２２１页。

斯图加特——第７６页。

斯泰福郡——英国的郡。——第９５页。

斯特拉斯堡——第６７页。

斯摩棱斯克——第５３６页。

斯帕提万托角——第１６６页。

莱巴赫（柳布梁纳）——第７６页。

莱斯特郡——英国的郡。——第９５页。

莱茵河——第２４、５３、５５、２５６页。

莱茵省——第５６、１２４、６７２、６８２页。

莱茵河各省——第５８、５９、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５、

３４１页。

莱茵普鲁士——见莱茵省。

十 三 画

瑟堡——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滑铁卢——第３８０、６２８页。

落基山脉——第３６４页。

詹姆士河——第５４２页。

雷焦－迪－卡拉布里亚——第１６６、１６９、

１７０页。

路易西安纳—— 美国的州。—— 第３４７、

３５４、３６３、４２８、５２２、５３３页。

路易斯维耳——第３６１、５３７、５８５、５９２

页。   

塔拉莫涅——第６９页。

塔奥尔米纳——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塞纳河——第７７页。

塞尔维亚——第２０６页。

塞拉勒窝内——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和

保护国。——第５３１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１０６、１８４、３４４、５２７、

６３１、６３３、６３６、６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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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塔——第１６５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６０页。

奥斯坦德——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

第６５页。

奥斯特尔利茨（斯拉夫科夫）——第２４、４７

页。

蒙哥马利——第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４、３６３—３６４

页。

蒙雷阿勒——第６４、７２页。

蒙塔尔托山——第１６８页。

蒙特诺特——第５１５、５２１页。

蒙特列奥涅（维博－瓦兰提亚）——第

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１页。

新西兰——第６４７、６４８页。

新伯恩——第５９４页。

新英格兰——第３６４、４２９、５５８、５６３、５９２

页。

新奥尔良——第３６３、４２８、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７、

５２７—５３０、５３３、５３７、５３９、５４３、５５６、

５８５、５９４页。

新墨西哥——第３５０、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４页。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州。——第８５

页。

十 四 画

绿岛——见爱尔兰。

赫兰（埃斯特果姆）——第２５１页。

赫勒弗德郡—— 英国的郡。—— 第９５

页。   

维也纳——第４７、７５、７６、１４２、１４４、１９５、

２０５、２０６、２５２页。

维罗那——第７６页。

维克斯堡——第５４４页。

维斯拉河——第１９２页。

维尔腾堡——第２３、７６、２１２、２２１页。

维拉弗兰卡——第４６、５４、５５、５８—６０、７６

页。

十 五 画

剑桥——第５９５页。

缅因——美国的州。——第５３５页。

黎巴嫩——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摩洛哥——第３８２、３８６、４９５、４９７页。

慕尼黑——第３１页。

撒丁——见皮蒙特。

撒丁岛——第１０１、１６３、１６５页。

德果——第５２１页。

德拉韦——美国的州。——第３４８、３５７、

３５９、６０１页。

德拉韦湾——第３６４页。

墨西哥——第３２７、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６、３８１—

３９３、４２５、４２９、４４５、４９５—４９７、４９９—

５０４、５２４、５４１、５５３、５５４页。

墨西哥湾——第３６４、３８３、３８８、５２１、５２２

页。

墨西拿——第６３、６４、１３２、１３３、１６５、１７０、

１９６—１９８页。

墨西拿海峡——第１６３页。

十 六 画

澳大利亚——第４、８５、１５８、３７３、３７９、３９８、

４５５、４５９、４８８、４８９、６５７页。

锡兰岛——第６４７页。

霍布根——第５４２页。

霍尔施坦——第２５３—２５５页。

霍利赫德——第４７５页。

泽稷岛——第５３５、６４８页。

泽默达——第２２９页。

诺福克——英国的郡。——第５１０、５１２

页。   

诺福克——美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５４３、５９４页。

诺定昂——第９６页。

诺乌斯利——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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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比耳——第５１１、５２９、５４４页。

十 八 画

萨克森——第５９、７５、２２５、２５６页。

萨利切——第１７０页。

萨拉哥沙——第５２７页。

萨姆特尔堡垒——第３４８页。

萨瓦——第５１、５５、５９、１０１、４８９页。

萨凡那——第５１１、５２８页。

萨尔茨堡——第２４９页。

萨尔布吕肯——第７４页。

萨累米——第６９、７１页。

萨累诺——第１６５页。

萨累诺湾——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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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中有关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美国内战的文章，凡已收入“马克

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一书（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朱鸿恩译）的，

都核对英文原文和德文原文，并参考其他版本和译本，对译文重

新作了校订。“英国的政治”和“中国记事”两文，原收入“马克

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现根据英文原文

和德文原文作了校订。其他文章，在译校过程中也都核对原文，并

参考了其他版本和译本。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是徐若木、高叔眉、单志澄、韩文臣、刘

功勋、谢惇；参加资料工作的是刘功勋、王锦文、冯如馥、陈家

英、陈瑞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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